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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讲 


& 


对俄国历史第四时期的看法——这一时期的主要事实 
——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中明显暴露的矛盾——外交政策对 
31内生活的影响——第四时期的事件进程与这种影响的联系 
——国家和社会政治意识——动乱时期的开始——王朝的结 
束——沙皇费奥多尔和鲍里斯 • 戈都诺夫一动乱的起因。 
僭位问题 


第四时期 1 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国历史上第四时期以前的时 
期。第四时期是我们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要研究的最后一个时 
期。我所指的第四时期是从十七世纪初起到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即 
位这一时期 （1613—1855 年〉。 可以把新王朝第一位沙皇登基那年 
作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僭位王的动乱时期是两个相邻时期之间的 
过渡时间，因为它与前一时期在其原因上有联系，而在其结果上又 
与后一时期相联系。 

对我们来说，第四时期 2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单是一 
个历史时期，而是整整一个时代。在这整个时代中发生了一系列 
重要事件。这些事件构成我国生活中现代结构的深刻基础。的 
确，这个基础在瓦解，但还没存被取代。我再重复一句> 这不是 

我国历史上的时期之一，而是我国一部完整的近代史。在这二百 

« • • 

五十年内形成的种种概念和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与我们现在的思 
想意识有联系的早期思想萌芽，我们观察到曾经是我这样年龄的 
人对社会的最初印象的那些制度的开端。在研究这 一 时期的现象 a 



时，你会感到，愈往前走，你就愈加进入一个自传式的领域，愈加接 
近于研究你自己，研究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同我们 
祖国的过去是多么密切地联系着。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聚樯会 
神，并在预防我们的思想为种种偏爱所左右。如果我们在各个方 
面都要成为真心实意的真理探求者，那么当我们想要衡 a 自己的 
历史发展和测定自己的社会成熟程度时，我们就不至于把自己弄 
得迷惑不解了 2 • 

主® 事实 现在我来列举这一时期的种种现象 3 ;但是，我们 
首先还是要回顾一下巳研究过的我国历史上的前几个世纪，简明 
扼要地想象一下这个历史的进程。我们巳经知道，十六世纪结束 
之前，我国出现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在与居民的地理分布情况紧密 
联系的情况下形成的。莫斯科国是俄罗斯居民建立的。俄罗斯居民 
聚居在东欧平原的中央部分，在这一平原的水文地理的枢纽地区， 
在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在这里组成了大俄罗斯部落。在卡利达氏 
族统治下的莫斯科国内，大俄罗斯部落又联合成一个政治上的部 
族。莫斯科国君莫斯科大贵族的协助下治理这个联合起来的大 
俄罗斯。这 a 大贵族来自古老的莫斯科大贵族氏族，来自过去的 
封邑王公及其大贵族。国家制度越来越坚决地过渡到在社 
会各阶级间强行摊派各种专门的国家赋役的基础之上: { k 是在这 
种横征暴敛的情况下，曾经作为国家主要生产力的农民劳动，虽从 
法律上说仍然是自由的，但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巳处于一种依附土 
地所有主的债务关系中，正是这种依附关系使大部分+有降到合 
法农奴地位的危险。 

在我国历史上，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一 
系列新的 事件， 正是这些事件使后一时期与前一时期有着明显的 
不周。首先，一个新王朝统治着莫斯科 I 其次，这个王朝的活动范 
围越来越扩大。在这以前，它只局限于大俄罗斯部落最初定居的 



疆域 之内，现在却远远越出这个范围，逐渐扩及整个俄罗斯平膩， 
既扩大到这个平原的地理疆界，又几乎到处扩展到了有俄罗斯居 7 
民定居的边陲地区。小罗斯、白罗斯、最后还有新俄罗斯，都逐渐归 
入俄罗斯国家的版图。新俄罗斯是经过在南部罗斯草原殖民而形 
成的新的俄罗斯边区。国家的疆土从白海和波罗的海的海岸延伸 
到黑海和里海，扩展到乌拉尔山和髙加索山脉以后,在南方又远远 
越过髙加索山脉，在东方远达乌拉尔和里海之外。同时，国家的内 
部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新兴的执政阶级形成了并同新 
王朝携手前进。旧的大贵族阶级逐渐解体，它的世系逐渐衰落，在 
经济上遂渐穷困。而随着这个阶级的消失，那些从前由于惯例而 
保持最髙权力的政治关系也逐渐衰败下去。新兴阶级—— 

族阶级——取代了原先的大贵族阶级而领导社会，服役贵 

畢_ » 

是由过去的京官和各省服役人员组成，在这个阶级的五花八门、形 
形色色的人群之中，夹杂着逐渐零落的昔日的大贵族。 然而 ，过去 
奠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即在各阶级中征收赋税，逐渐固定下 
来，使社会各阶级变成一个个等级；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这个基 
础更加犷大，由于加在一些阶级身上的新的沉重负担而使得大童 
累积起来的专门賦役更趋复杂。在这种把人民的精力不断绷紧的 
状态中，农民劳动的自由也就彻底丧失：因为地主的农良逐渐沦为 
农奴，正是这种农奴地位逐渐变成加在这一阶级身上的新的专门 
的国家赋役。但是，人民的劳动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束缚，但在经济 
上却扩大了范围:过去是在农业上开发国家,而现在增加了对工业 
的开发；除了仍然是国家主要生产力的农业之外，在国民经济中, 

加工工业、制造工亚的作用日益增长,它们使得直到那时尚未触动 
的国家自然财》得以发掘出来。 : v 

这 s 事实的相 s 关系我们将研究的这一时期中表现出来的 
新的主姜事实是：新王朝、国土新边界、以新执政阶级为首的新 



8 社会制度、新国民绎济结构。这些事实的相互关系可能使人感到 
困惑不解。在这 ® 新的事实中，可以极容易地一眼看出两个平行 
的辑向 ：一> 考零 夕•卜 

f 字+孕尽 4 ,即这种劳动的生产率愈高 3 ，它的自 S 就愈少 '第 
三冬 44 ii 展现的国民经济对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关系 4 * ，同我 
们习以为常的关于人民萝动的生产率和劳动自由有联系的观念是 
相矛盾的。我们习惯于认为，奴隶劳舜不可能同自由劳动在力童 
上相等，如果劳动阶级的法律地位受到损害，劳动能力就不可能发 
挥出来。这种经济上的矛盾还由于政治上的矛盾而日趋尖锐。在 
我们把各族人民的心理状态和个别人的生活加以对比时，习惯于 
认为 t 随着群众的活动< 也正如个人活动一样)的加强，随着活动场 
所的•扩大，群众中 〈也正 如某些 人中〉 会提髙对自身力量的认识，而 
这种认识是政治自由感的源泉。 

：然而我国历史上串现盼爵家领土的扩张给国家权力对社会关 
系施加的影响，并不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因为随着我国鏖土的 
r 大和人民对外力量的增长，人民的内部自由却越来越受到限制。 
人艮的活动所处的紧眾状态 压抑了 入民的力量,由征服而扩大了 
活动范围，暌取的规模也扩大了，但是人民精 神方顶 的上升力量却 
减弱了。新俄国的对外成轉 很像- 只鸟在飞翔，旋风把它托起来， 
抛苘禾空,它凭借的并非自己两翼的力量。同上面谈到的两个矛 
盾都有联系的是第三个矛盾。我现在谈的是莫斯科大贵族阶级被 
脲提贵津阶舉呑没的情泣。取消门第制的1682年法律确认了这 
一香没，正 式使两 个取役阶级车服役方面处于平等地位^大贵族 
9阶级(有门第的贵族集团）曾经是统治 阶级* v 门第制的取消是管理 
民主化道珞上的第一步。但这一运动的进程并不就此止步，因为 
继第，步之后接着而来的是第二歩、第三步…… • 在彼得大帝时 








代，旧的“出身世家”的莫斯科贵族阶级由社会各个阶层得到补充， 

甚至从外国人中，从担任各种官职的人员(不仅有“白色”免税者， 
而且有“黑色”纳税者），甚至还由因功擢升的奴仆来补充：1722年 
官职等级表给这些“非贵族出身的人”敞开了进入“最好的上层贵 
族集团”的供职大门。本 f 可以预期，统治阶级的这•一彻底的社会 
大换班将导致社会的民主平等。但是执政阶级虽然在寥族世系上 
较卑微，可是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那些变得高贵的非贵族出身的 
人获得了旧的名门世袭大贵族阶级不曾有过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权 
利。服役领地成了贵族的私人财产，农民成了他们的农奴;在彼得 
三世时期，取消了这一等级的强制性服役；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 
期，这一等级取 得了拥 有等级自治1 权的新的集团体制的地位，它可 
广泛参与地方管理和审判，有权向最高当局“呈递报告和申诉书” > 
在尼古拉一世时期，这一特权又扩大了，贵族会议有权向当局报告 
当地社会所有阶级的需求;在获得等级特权的同时，等级的政治力 
量也增长了。早在十七世纪，在这一等级取得这样一些成果的同 
时，莫斯科政府就开始依靠服役贵族来治理社会，而在十八世纪， 
这一贵族阶级却试图借助政府来管理社会了。贵族阶级原想在政 
治原则的幌子下来掌权，然而政治原则坪擇自己的方式走得 很远： 
在十九世纪，贵族阶级是输送官吏的最有成果的棊地，而到十九世 
纪中叶，管理俄国的既非贵族集团，又非民主派，而是官僚们，即一 
批在社会集团以外活动并失去一切社会面貌的各种不同出身的自 
然人 4 a ，他们只是通过升宫晋级才联结在一起。这样一来，伴随管 
理手丰半孝 -而来 的是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加强由于统 
治纟 i 治群众在道德上的异化，这种社会不平¥就更为加 
剧。据说，文化会使人们接近，使社会平等。但是我国的情况不完 
全如此。同西欧日益频繁的交往给我国带来了各种思想、风气、知^ 
识和文化，但是这股潮流从社会上层滑过，同財以多多少少谨小慎 



微的、毫无效果的局部改革沉淀到底层。教育成了贵族老爷们的 
等级垄断物，没有受过教育的老百姓在未受教育之前触及这个垄 
断物,对于国家来说，不是没有危险的。十七世纪结束前，打算在 
莫斯科建立大学一•我国第一所最高学府——的人们，认为大学 
的门可以向“任何官级、职位、年龄的人”无条件地 敞开。 一百五十 
年过去了，在尼古拉一世时期，原来只负责改革任务的科楚别依伯 
爵秘密委员会，却就一件自杀案件（自杀者是二位学绘画的家仆） 
发表了果断的意见 * 认为让农奴身份的人进入“这样的学校”是有 
害的，因为“他们在这些学校里养成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称的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和理解的习惯”。 

上述三个充满了这样一些矛盾的过程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全部 
重要现象这三个过程不是字，也不是历史规律性的否 
定，因此我们最好把它 们叫做 历史生活法则的 
例外现象,是各种条件的地方特 殊风格 *^产*物\但是，这种风格一 
经形成，在其未来的活动中就要 服从人 类生活的普遍规律,正如神 
经系统紊乱的机体按照有机生命的普遍规则起着作用，它只产生 
与其紊乱状态相适应的不正常现象 sa 。 

外交政策和 B 内生活要解释我国近代历史的这些自相矛盾 
的现象，必须从国家的需求和人民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关 
系中去寻找。当一个欧洲 国家面 临新的艰巨任务时，它就在本国 
入 民中间找寻新的手段，而且也常常找到这些手段 ，因 为欧洲人民 
过着正常的按步就班的生活，自由地工作和思考，同时不需特别费 
力諕把早巳准备好的自己劳动和思想的丰硕成果贡献出来支援国 
家 ——这丰富的劳 动产品 表现为增多的 賦税， 丰硕的思想产品表 
11 现为经过训练、能干和办事认真的国务活动家。整个问题在于*在 
这样的人民中，文化工作是由不受国家约束的单个人士和私人团 
体的不知不觉的，但却是协调一致的努力来进行的，而且往往赶在 



国家需要的前面。在我国，问题正好相反。当沙皇米哈伊尔统治这 
个破烂不堪的王国时，他通过缙绅会议请求全国的帮助，他在拥立 
他为沙皇的缙绅会议的代表中有许多忠心耿耿和顺从的臣民，但 
在他们中间他却找不到合适的助手，也找不到富裕的纳税人。这 
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必须培养这两类人并获得培养人才的资金， 
如何在那些富有人才和钱财的地方既得到人才又搞到钱财 56 ?于 
是莫斯科的商人对政府谈到外国人的优点，因为这些外国人能把 
自己的工艺、技能教给贫穷的俄罗斯人，使他们得到“温饱”，挣得 
薪金。从那时候起，一个千篇一律的现象不只一次地反复出现。国 
家陷入日益艰难的困境之中；通常对这些困难毫无预见也无从预 
防的政府，开始在社会上寻找解救它的主张和人才，但是由于这两 
者都没有找到，不得巳，政府才转向西方，因为它看到了西方培养 
各种人才和主张的古老而复杂的文化工具。于是沙皇政府匆忙从 
西方请来了会在我国搞出某种类似东西的工匠和学者，.仓促修建 
工厂，开办学校，把学生塞进了学校。但是国家的需要是迫不及待 
的，#不到被塞进学校的学生把课本学完，它不得不 (比如说〉 用原 
料，用披坏人民的衣食温饱和限制社会自由的强制性的牺牲来满 
足自已那种需要。国家的要求把人民的力量绷得紧紧的，没有提 
高它，而只是使它消耗殆尽，因为教育是依照官家的需要，而不是 
根据国内的需求，所以结出的果实是干瘪的、冻坏了的。而这种对 
教育的猝发性狂热在成长的几代人中间只产生了苦闷和对科学的 
反感，就像反感服民兵役那样。国民教育具有一种政府定货的性 
质或者官家按规定提供一些年青人接受训练的性质。开办了一些 
费用昂贵的贵族士官学校、工程学校、贵族女子和市民女子教育社 
团 、艺术学院、古典中学，在一些贵族老爷家的温室里培植 热带植 
物，但是二百年内却没有开办过一所完全为人民的侑通学校或农 
业学校 5 »。在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新的欧化的俄罗斯是一个近卫 



军军营、政府办公厅和贵族老爷庄园的俄罗斯：贵族老爷庄园把 
自己的子弟通过在不太高明的学校或遥远外地的寄宿学校中轻轻 
松松的镀层金就送进近卫军军营或政府机关，然后当他们从这些 
地方出来时一个个都是穿上制服或礼服的退役军官或退职文官 
了。由于国家用这种方式从居民中培养所需的经纪人，所以它就 
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对科学抱祖鄙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看作 
升官发财的途径;与此同时，国家从上层阶级(主要是 贵族〉 中培养 
出新的服役阶层——这个阶层在等级上和官职上的优越感和偏 
见,特别在役时营私舞弊方面，与广大人民是格格不入的&。于 
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国家疆域的扩大搞得人力物力过分繁张，甚 
至消耗殆尽;国家政权加强了，但人民的自觉性并没有提髙 > —些 
新的比较民主的因素滲入管理机构,而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和 
分歧却尖锐化了 I 新的生产领域使国民经济的劳动复杂化,然而富 
裕起来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家和某些企业主;与此同时 ，国家 强土钧 
扩大使劳动阶级在政治上备受歧视和屈辱。所有这些不公正构 
做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一 

家面临的任务,人民的精神活动赶 
不上国家的物质活动 5 e 。国家膨胀了，而人民却瘦弱了 5 » s# 。 

事# W 总进程在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国家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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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对其内部制度起更重要的影响，而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 
期,像我们现在所论述的时期那样这种影响表现得如此明显。我们 
可以回顾一下十五——十六世纪莫斯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及 
其产生，它们同我国过去命运的联系。我国历史的第一时期 * 在外 
部敌人的压力下，各个不同的部落和分散的居民好歹集结成某个 
整抹，开播形成俄罗斯部族。第二时期，在鞑靼和立陶宛这两个外 

敌加強打击的情况下，俄罗斯部族分成了两支《大俄罗斯和小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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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而此后每一支都经历了自 S 的特殊发展过程。大俄罗斯一支 
在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并在同严酷的自然界 
和外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发展了这种力量。因此大俄罗斯一支 
能够结合成一个相当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国家*第三时期，把大俄 
罗斯统一起来的这个国家提出了恢复整个罗斯的政治统一和民族 
统一的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和着手解决 (仅仅 是着手 而巳〉 曾经 
是莫斯科旧王朝历代君主的主要事业。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民为这 
项事业耗费的精力以及到十六世纪末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在朝着这一目的努力的过程中，在莫斯科国内，社会巳经习惯于那 
一沉重的政治组织（我们在上一时期中研究过这个组织）。十七世 
纪《,在动乱时期中损失某些领土之后，对外斗争就更为艰巨了> 

同时社会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同波兰和瑞典进行战争的重压之 
下，以往那些还保留某些特征（如劳动和迁徙自由）的具有独自的 
经济地位和不同官级的人，被合成为一些大的等级，而大部分农村 
居民则处于农奴地位。彼得一世时期，国家制度的主要发条被拧 
得紧紧的：按等级征收的专门賦税比十七世纪更重了。彼得在过 
去的等级负担之上再加上新的，比过去更沉重的负担一这就是 
服兵役和纳税。他把这些义务扩大到那些一直不承担国家负担的 
阶级身上，分摊到那些“自由人”和奴仆身上。这样就在立法上产’ 
生了一个共同賦役（如果不是所有等级的，那也是许多等级的賦 

♦ 礫 參參 

役)的含混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预示着社会制度 
上的重大变化。在同一財期，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转变。迄 
今为止，国家在西部地区的战争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收 
复那些不久前被夺去的地方或者被认为自古以来就属于它的地 
方。从波尔塔瓦战役起，战争就具有了进玫性质，目的在于巩固彼 14 
得为俄国在东欧取得的优势，或者像俄国外交家冠冕堂皇地说的 
那样，在于保持欧洲的均势。自从国家转上这条贪得无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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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起，就开始要入民付出比过去沉重几倍的代价。如果彼得没有 
大力提髙俄国的生产力，人民是承担不了他们在欧洲不得不扮演 
的那种角色所付出的代价的。彼得大帝以后，国内生活中出现了 
一个新的情况 6 * 在这位改革者身后的那座不够格的男女继承人 
的统治下,王位开始动摇起来，于是那些继承者在社会上，首先在 
贵族中寻求支持。为报答这种支持，立法机关开始坚持不懈地主 
张推行一种学宇来代替彼得时期一闪而过的所有等级必须 
服役的主张 Jiiii 了解放，免去了最沉重的强制性的服役， 
而且不仅保持了自己原有的权利，还获得了广泛的新权利。高 
级商贾也分得了一点儿这种实惠 。这样 一来，当局所能让出的全- 
部好处和实惠都尽为社会上层所得，而社会下层只落得个沉重的 
负担和贫穷的生活。假如人民耐心地忍受了这样的制度，那么俄 
国就会脱离欧洲国家的行列。但是从十>^世纪中叶起，人民群众 
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具有特殊性质的骚动。十七世纪曾充满 
了种种叛乱，当时它们的矛头都指向政府、大贵族、督军和官吏。现 
在这些叛乱则具有社会色彩，它矛头指向 ffp 。 普加乔夫起义 
是在合法旗帜下发动的，它具有合法政权卡捷林娜伙同贵 
族合谋进行篡权的思想。当大地在脚下颤科的时候，根据叶卡捷 
林娜二世的倡议，统治圈子里突然冒出了一种使社会平等和缓和 
农奴制的主张。人们愁眉苦脸，胆战心惊，反复咀嚼着同样一些计 
划，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把问题拖延下去，到十九世纪中叶，用缺 
乏毅力的改良意图(这种意图并不能为当厨的赫赫尊号辩护)把事 
情搞 到了这样的地步，解决这个问題巳成为自发的必然要求，尤 
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冲击了停滞不前的社会意识的时候。因 
此，我们可以把第四时期事件的进程描述如下 I 哮葶穿吁嘆带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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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窳 ‘ i — 时期最重要现象的关键就在其中，这个提要将作为我 
们的一个公式——研究第四时期就在于揭示这个公式。 

政治意识的提离 第四时期各神现象的排列顺序以及它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这个样子。俄国社会中政治意识的提高，在 
这些现象中揭示的政治概念的变动，都同这一顺序紧密联系着^。 
到十六世纪末，莫斯科国家已走上正轨，国家生活的一般形式和统 
治工具巳经具备:它有最高当局、立法机构、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 
曰益增多的衙署官吏、愈来愈细的社会划分、军队，甚至还产生了 
有关人民代表制的模糊主张，只是国家的各种职责还不清楚，各 
机构本身只是形式而已。要使这些机构顺利开动起来，还必须有 
内容，必须具备有助于各机构的人员透彻了解这些机构的意义和 
使命的观念，最后还必须具有指导这些机构活动的法规和风尚。所 
有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就具备的，而是要靠紧张的思考，通过艰辛 
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经验才能搞出来。当旧王朝逐渐衰亡时，莫 
斯科的国家机构巳经具备;但是莫斯科的国家 意识是 否具备了呢？ 
是否能够根据国家的任务和为了人民的福利在国家机构中展开活 
动呢？比如说，让我们对当时莫斯科人的政治意 i 只作一个统计，并 
为此在这一意识上附上尽可能简单的国家定义，以便看看，根据国 
家的本质和任务，这些莫斯科人对国家制度的基本要素理解的程 

度如何。这些基本要素是:*亨 a 亭、：亭 、孕# 和孕 辱舉- 。正如 
我们在第二十六讲谈到的，莫斯科国的最高当局在称号上和在一 
些传说中获得了几个拔髙了的尊号；但这不是政治上的特权，多半 
是类似全罗斯的君主这样的庄严光环或外交赞誉。在日常生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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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关系中，旧的封邑制准则仍占主导地俾。这神 
准则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最高当局的实际基础。这种封邑制准则还 
在于： 莫斯科君主的国家被认为是君主的世袭领地，是龟舍的产 
业。僵硬的思维方式使事件进程带来的政治新概念屈服于这个习 
以为常的准则。莫斯科把大俄罗斯统一，这在社会章识中产生了 
人民的俄罗斯国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本质上虽然否定世袭领地 
制,但是它却以过去世袭领地的公式表现出来，因为这个公式不是 
使人把全罗斯的君主理解为罗斯人民的最高统治者，而是把他看 
作世袭的主人，是罗斯国土的土地拥有者。“自古以来，整个罗斯国 
土从朕之远祖起，乃朕之世袭领地”一伊凡三世就是这样强调 
的。政治上的思维活动落后于疆土扩展和王朝的野心，它把对封 
邑制的偏见变成政治上的误解;而当时人们的意识中，在这种反常 
现象的影响下，国家制度的其它因素变形了，因为这种反常现象把 

穿率亨卑:亨冬考孕这两个不可调和的特性联结在最髙当局这个实 
ii 。 照当理解，关于人民的思想还没有同关于国家的樨想 
融合起来。国家不是看作由最高当局治理下的人民—盟，而是養 
成君主的产业，组成这个产业的是居住在君主世袭领地疆域内的 
各阶级居民连同他们的各项经济收益。因此，作为国家_标的人 
民的福利就服从于土地主人的王朝利益。而且法律本身也具有经 
济法令的性质，它是由莫斯科河畔克里姆林庄园颁布的—它规定下 
属管理机关(主要是地区管理机关）的活动办法，但尤其是规定居 
民履行各种国家义务的办法。直到十七世纪,我们在莫斯 科的哀 
17 法文件中，没有见到可以认为是确定最髙当局的制度和权利以及 
•… 规定国 R 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法的法令 76 。,因此，国家制度昀 
基本因素同与这些因素的本质相适应的概念还不一致。国家结构 
的形式是由历史上人民生活的自发规律形成的，它们还来不及充 
实相应的内窨就大大趙过了以这些形式活动的人们巳有的政治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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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期的最大意义就在于：观察在社会意识中 
人们所欠缺的构成政治制度灵魂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些概念 
又如何灌注到这些形式中，人们使之生机勃勃和哺育的国家躯干 
是如何逐渐变成国家机体的。到那时我所阐述的自相矛盾的现象 
将失去其明显的不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历史上来获得解释 f 。 

这些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一系列事实和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我们将从新王朝在莫斯科统治时开始，来观察上面列举的新时期 
的种种事实。 

动乱的开姶 但是在新王朝统治之前，莫斯科国经历了一次 
动摇它最深厚基础的可怕的震撼 V 。这次大震撼首先并且令人痛 
苦地推动了新概念的传播，这些新概念就是那已消亡的旧王朝所 
不具备的国家制度。这次大震撼是在十七世纪初年发生的，在我 
国历史编纂学上名之曰 f 导,或者照科托希欣的说法，叫做 
f 8a 。 经历过这一艰苦必选的俄罗斯人把送次震撼及其随 iAi 
称之为“莫斯科国家的浩劫”。旧王朝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伊 
凡诺维奇死后就立即显露出了动乱的征兆。至1613年初聚集在 
莫斯科的缙绅会议代表把新王朝的始祖米哈伊尔沙皇拥上王位时 
止，动乱才停下来。这就是说，在我国历史上可以把1598年到1613 
年这十四、五年称为动乱时期，当时特罗伊茨基-谢尔基耶夫寺院 
主持(波兰人围困三一寺院的故事作者)奧拉米 • 巴里津也认为俄 
罗斯邦在这一时期是十四个年头的“大骚乱”祕。在开始研究第四 
时期之前，先应该谈谈这次震撼的起因和意义。这次动乱，或者如 
当时外国人所形容的，这 个“ 莫斯科悲剧” (tragoedia moscoyi - 
Hca ), 是从何而来的呢。下面就是这一悲剧的情节。 

王朝的终结 约在雷帝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死前两年多 (1581 
年），在一个令人不快的时刻 《当 时像这样的时刻经常降临伊凡雷 
帝头上），他把自己的儿媳打了一顿。原因是这 样的: 她正杯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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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她公公 进入她的房间时她穿着太随便了。正如此事发生后三个 
月来到莫斯科的耶稣会士安东尼•波塞文（他正好赶上这件事，知 
道其过程）所说的那样，这个儿媳妇的穿着确实随便 ， （simplici 
yeste induta ) 。 这位被打的女人的丈夫就是王位继承人伊凡 
王子。他为自己受到屈辱的妻子申辩，这时发怒的父亲用铁制的 
权杖朝自己儿子头上猛地一击，王子当场丧命。伊凡雷帝因儿子 
之死痛苦得几乎发了狂，他整夜整夜疯疯癫癫地哀号，从床上眺起 
来，他想退位，剃度为僧;但是，不管怎样，由于这一不幸事件，伊凡 
雷帝的第二个儿子——费奥多尔王子成了王位继承人时。 

沙皇费奥多尔莫斯科旧王朝的最后一位沙皇费奥多尔在这 
个王朝的历史上是个大有教益的现象。建立莫斯科国的卡利达家 
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但这个家族 
的毛病是世世代代过分操心世俗之事;而当这个家族衰落时，又显 
露出完全摈弃世俗一切的种种迹象。这个家族在费奥多尔当沙皇 
的时候衰亡了。按当时人的说法，费奥多尔 • 伊凡诺维奇一辈子 
都在摆脱尘世的浮华和凡人俗事，想的只是天堂的事情。波兰使 
节萨彼加这样描写费奥多尔:“沙皇个子矮小，身材瘦弱，声音轻 
微，甚至带有卑躬屈节的声调。他面容憨厚，但智力贫乏，或者，正 
如我所听见和我本人所发现的,他没有任何智慧，因为当他坐在王, 
位上接见外国使节时，总是不停地微笑着，一会儿欣赏自己的帝王 
权杖，一会儿又鉴赏作为帝王象征的金球。”当时还有一个瑞典人， 
名叫彼得列伊，他在描写莫斯科国 （1608—1611 年)的记述中也 
指出：沙皇费奧多尔一生下来就几乎失去悟性，他只是从宗教的事 
物中获得满足，他经常去教堂敲钟，做礼拜&。因此他父亲曾伤心 
地申斥他,说他像一个教堂工友的儿子，而不像沙皇的儿子这 
些评语无疑有某些夸张之处，使人感到有讽刺的味道。当时俄 
罗斯人的思想是笃信上帝和崇敬王位的，它试图把沙皇费奧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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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成一个它所熟悉和爱戴的苦修苫行的特殊形象。我们知道， 

在古俄斯，为了耶稣基督而装疯卖傻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享有 

* • • • 

何等的荣誉。疯疯癫癫的亭 f 亭手亨冬丢开尘世的一切荣华富 
贵，不 仅放弃 肉体上的，而上的安逸和诱惑，放弃光 
荣的地位、声誉、爱戴和亲友们的依恋。不仅如此，他还向这些荣 
华富贵和各种诱惑挑战:他像一个行乞的无处栖身的人一样，衣衫 
褴褛，头发蓬松，赤脚在大街上行走，他的行为举止不像正常人，而. 
像一个变态的人，说话不成体统，对通行的礼仪礼节他嗤之以鼻， 

对于那些无知之徒来说，他在力求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同时他 
又似乎在嘲弄人们喜爱和珍视的富贵荣华和嘲弄那些喜爱和珍视 
富贵荣华的人们本身。古罗斯把谦逊到自我蔑视的地步看作是将 
有关谦虚灵魂(天国是属于他 们的） 会获得幸福的金科玉律付诸实 
施。这种灵魂的谦虚体现在裝疯卖儍者身上的就是通行的世俗良 
知，就是以生动的形象“正面”揭露人们的贪欲和各种丑行;这种灵 
魂的谦虚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权利，享 有充分 的言论自由：这个 
世界的强者——显贵和沙皇，甚至伊凡雷帝本人，都要耐心地倾听 
大街上怡然自得的流浪者那些讥讽谩骂的狂言，同时却不敢动这 
些人一根汗毛。当时的俄罗斯人赋予沙皇费奥多尔的正是这样一 
个常见的和人们喜爱的形象，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个在王位上恰然 
自得的入，是那些谦虚的灵魂之一。这些人需要的是天国，而不是 
地上的王国;教会喜欢把这些人画入教堂的圣徒列像之中，用以斥 
责俄罗斯人的卑劣念头和罪恶图谋。当时接近宫廷的卡迪列夫-罗 
斯托夫斯基公爵对沙皇费奥多尔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从呱呱堕 
地时起就怡然自得，无牵无挂，只关心灵魂的得救。”按当时另一 
位人士的说法，在沙皇费奧多尔身上出家为僧和登位为王两者不 
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费奥多尔被人叫做“圣洁沙皇”，天20 
生就配当圣者，天生就配戴天赐的皇冠。总之，用卡拉姆津的话 



说，沙皇费奥多尔在修道小室或穴洞中比在王位上更适得其所 9a 。 
如今，沙皇费奥多尔已成为文艺创作的对象，例如，阿列克谢•托 
尔斯泰伯爵创作的戏剧三部曲的第二部悲剧就是专写他的。在这 
部作品中对沙皇费奥多尔的描写很接近于他在古罗斯的形象> 显 
然，作者是根据古罗斯编年史上他的圣像描绘出这位怡然自得的 
沙皇的肖像的。在这幅画像上用细腻的线条画出的肖像倾向于温 
厚的戏谑，这是古罗斯圣徒用它来缓和对自己的严峻揭露的。但 
是，阿列克谢 •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透过当时人们在沙皇费 
奥多尔身上深刻感受的那种对上帝的外露的虔诚，揭示出了道德 

上的悟性：这是一个弯驾拷巧巧八，他善于用无意识的、 
神秘的大彻大悟 去理轟 远也不明白的事物 
—听到有关党派的纷争，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拥护者和舒伊斯基 
公爵的支持者之间的敌对，他就忧心忡忡;他很想活到人人都拥护 
一个罗斯的那个日子，很想让所有敌对的人彼此讲和 I 他对戈都诺 
夫怀疑全国有可能和解激烈地反驳说： 

不，决不！ 

鲍里斯，你不明白这点！ 

你要安邦治国，那就请便吧！， 

你太热衷于这件事，而我却非常懂得 
要了解人的心灵。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对戈都诺夫说 * 

我算个什么沙皇？在所有的事情上 
不难把我弄得糊糊涂涂，使我受骗上当， 

但只有一件事骗不了我： 

当我应该在黑与白之间加以选择时. 

——我是不会受骗的。 

■ 不应该忽视当时的或后来的作家从借鉴的角度或者诗意地描 




写历史人物时的历史背景。费奥多尔还是王牙的时候，是在亚历 
山大罗夫村沙皇直辖军胡作非为和森严可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 
的。每天一大早，村子里舒托夫修道院的院长就把费奧多尔派到 
钟楼上去敲晨祷钟。由于费奥多尔的母亲安娜斯塔西娅 • 罗曼诺 
夫娜早年就开始闹病，他在出生时体质非常孱弱，后来他成了一个 21 
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沙皇直辖区恶劣不堪的环境中成长，长大 
后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很容易患水肿病，由于 
过早的腿脚无力，走起路来步履蹒跚，老态龙钟。 a 费奥多尔三十 
二岁时，一位在 1588—1589 年见过他的英国大使弗莱彻就是这样 
描写这位沙皇的 96 。眼见王朝就在费奧多尔身上逐渐衰亡下去，但 
费奥多尔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那是毫无生气的微笑。他那忧郁 
的笑容就好像在祈求怜悯和宽恕，保护自己不受父亲那变幻莫测 
的暴怒所伤害。久而久之，恃别在长兄可怕的死去之后，王子脸上 
那种故意做作的可怜表情，由于习惯成自然，便变成一个不由自主 
的机槭的脸谱。他就是带着这个脸谱登上王位的。在父亲的压抑 
下他失去了自己的意志，永远保持一副备受压抑的俯首听命的机 
械般的表情。他在位时寻找到一个主宰他意志的人，这就是聪明 
的内兄戈都诺夫，此人小心谨慎地出现在费奥多尔那狂暴的父亲 
的位置上^。 

鉋 里斯. 戈都诺夫 伊凡雷帝临终时 m 郑重地承认自己那位 
“浑身上下温顺恭谦”的继承人是个没有能力管理国家的人，于是 
委任了一个执政委员会，也可以说，一个由几位近臣显贵组成的摄 
政委员会来协助费奥多尔伊凡雷帝死巵的最初时期 n •，这些摄 
政賓中最有势力的是沙皇费奥多尔的亲舅父尼基塔 • 罗曼诺维奇 
•尤里耶夫 I 但这位舅父不久就得重病而亡。这就给沙皇的另一位 
监护人、内兄鲍里斯 • 戈都诺夫执掌朝政扫清了道路。他利用沙 
皇的性格，在当皇后的妹妹的支持下，逐渐把其他摄政排除在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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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而自己则以姝夫的名义开始统治国家。人们很少把他叫做总 
理大臣;他像一个独裁者，或者，也可以说，一个共同执政者。照科托 
希欣的说法，沙皇在所有事务上让他成为凌驾于自己国家之上的 
统治者，而自己则完全置身于“谦恭和祈祷” Ma 。 因此鲍里斯对沙 
皇和对各种事务的影响是巨大的。按前面提到的那位卡迪列夫-罗 
斯托夫斯基公爵的话说，鲍里斯•戈都诺夫攫取的权力是如此之 
大，“以致沙皇本人在各方面对他都必须言听计从”^。鲍里斯享 
受帝王的 尊荣， 他在自己的府邸里以一个真正统治者的威严和豪 
华排场接见外国使臣，“他受到人们的崇敬不亚于沙皇陛下力 2 。他 
«聪明机智而又小心谨慎地进行着统治心，而费奥多尔在位的十四 
年，对国家来说则是摆脱沙皇直辖制的暴虐和恐怖活动以后的喘 
息时间。同一位当代人写 道:上 天对自己的子^大发慈悲，恩賜他们 
一个平安无事的年月，使得沙皇能够平平静静、安安逸逸地君临天 
下，所有信奉东正教的善男信女开始安居乐业。打败瑞典人的一场 
战争并没有破坏这种普遍的情绪。但是在莫斯科开始流传一些最 
令人提心吊胆的谣言 lsa t 伊凡雷帝死后还留下•一个_小的儿子季 
米特里，按照莫斯科历代君主的古老习俗，父亲给季米特里一块小 
小的封邑，即乌格里奇城和一个县。在费奥多尔统治初期，为了预 
防宫廷的倾轧和动荡，这位王子同外戚纳吉伊家族一起被送出了 
莫斯科。在莫斯科就有人说，这位七岁的季米特里是伊凡雷帝正式 
结婚的第五位妻子(不算未正式结婚的女人)的儿子，因此,从教会 
法的观点来看，他作为王子的合法性是有问题的，但他又长得很像 
他_位直辖制时期的父亲，因此，这位王子面临着那些接近王位图 
谋王位的人的巨大威胁，因为沙皇费奥多尔很可能无嗣而终 。终手 
好像要证龛这些流言蜚语似的，1591年在莫斯科流传着一条？肖息\ 
据说，封邑王公季米特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乌格里奇被人杀死，还 
说凶手被奋起的市民当场打死，结果在侦讯时就没有人可以提供 
18 



证词。一个以瓦西里 • 伊凡诺维奇 * 舒伊斯基公爵为首的调查委 
员会被派到乌格里奇去。舒伊斯基是戈都诺夫的一个秘密对手和 
竞争者。委员会处理这一案件时稀里糊涂，或者敷衍塞责，它只对 
—瞾枝节小事仔仔细细地一问再问，忘记调查一些最重要的情节， 
没有阐明证词中的种种矛盾。总之，这个委员会把案情弄得一塌糊 
涂。起初这个委员会力图使自己和别人 相信： 王子不是被人杀的， 

而是他在同孩子们玩刀子时因 癫癎病 发作摔倒在刀口上，结果自 
己抹了脖子。所以乌格里奇人因擅自处死那些臆想的凶手而受到 
了严厉惩罚。总主教约夫是戈都诺夫的一个朋友，两年前在戈都 
诺夫的支持下被提升 k 总主教的高位。约夫收到调查委员会的这 
样一份报告之后当众宣布：王子的死亡是上帝的裁决。这个案件就 
此告一段落。1598年1月沙皇费奥多尔驾崩。卡利达王朝没有任 
何人能接费奥多尔空出的王位。人们向死者的寡妻、皇后伊利娜《 
宣誓效忠，但她却剃度出家了。因此，王朝就不干不净地消亡了， 
消亡得不明不白。缙绅会议在总主教约夫的主持下推举执政者鲍 
里斯 • 戈都诺夫为沙皇。 

鲔里斯登上王位 1 鲍里斯在王位上仍像以前沙皇费奧多尔在 
世时站在王位旁边一样，聪明机智而又小心谨慎地治理着国家。按 
出身来说，鲍里斯 • 戈都诺夫属于大贵族，但不是首屈一指的大贵 
族世家。戈都诺夫家族是莫斯科古老的重要的大贵族世家中较低 
的一支。这个大贵族世家来自卡利达时期由金帐汗国迀移到莫斯 
科国家来的鞑靼贵族切塔。这个大贵族家中最长的一支是萨布 
罗夫家族，他们在莫斯科国家大贵族阶级中占有非常显赫的地位> 

而戈都诺夫家族只是不久前，即伊凡雷帝统治时期才发迹的。看 
来沙皇直辖制对戈都诺夫家族的上升帮了不少忙。在沙皇直辖制 
时期，鲍里斯 • 戈都诺夫是伊凡雷帝多次结婚中一次婚礼上的男 
主婚人；同时他本人又成了直辖军首领马柳塔 • 斯库拉托夫-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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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的女婿，而王子费奥多尔娶了鲍里斯的妹妹之后，就更加巩固 
了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在直辖制建立以前，在大贵族杜马中我们 
没有见到戈都诺夫家族的人，他们只是从 15 H 年起才出现在大贵 
族杜马中。但是从伊凡雷帝去世后他们大批地涌进杜马，而且全 
都获得了大贵族和廷臣的重要称号。然而在直辖军的花名册上却 
没有鲍里斯本人的名字，因此他在社会上没有遭到白眼。诨为社 
会舆论把直辖军人看作是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排除的人”一词 
是当时人在玩弄“除去 ”( onpHHi >) 和“除外” （ Kpoiie ) 这两个同义 

词肘尖酸刻薄地挖苦这些直辖军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开始统治 

• ♦ 

时取得了很大成就，甚至是辉煌的成就。他即位后釆取的第一批 
措施贏得了普遍赞扬。当时一些擅于辞令的人用华丽的词藻来描 
写他，说他以自己的内外政策“对各族人民表现出非常通情达理的 
贤明公正”。他们在他身上经常发现“大仁大智”，称他是说话动 
听的、极有建树的和为自己国家日夜操劳的十全十美的男子汉大 
丈夫 1 %。这些人对沙皇鲍里斯的仪表和个人品质作了狂热的赞 
颂，他们写道:“沙皇御前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仪表堂堂，才 
智出众。”但是他们也惊讶地发现，这是罗斯第一个没念多少书的 
24君主，“他从少年时起就不知道书本上的学问，因为他大字不识几 
个”。但是，这些人一方面认为他在仪表和智慧方面出类拔萃，在国 
内贏得很多赞誉，他心明眼亮，宽宏大度，爱护穷人,但在军事上并 
不在行，而且他们在他身上还找到某些缺点：他有不少美德，如 
果嫉妒和凶狠没有使这些美德黯然失色的话，那么他就能同古代 
沙皇媲美了 。鲍里斯受到的指责是:酷爱揽权，偏听偏信那些 
诽谤者的谗言，不分青红皂白地迫害被诽谤的人。因此他受到了报 
应。沙皇鲍里斯认为 Q 己缺少军事才能，但他又不相信自己的督军 
们 I 他采取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对外政策，没有利用波兰同瑞典 
两国间激烈的敌对情绪，而这事本来会使他有机会同瑞典结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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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那里取得利沃尼亚的。他把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建立国内 
秩序上，照三一寺院主持僧奥拉米 • 巴里津的话说，集中在“整顿 
国内的一切必要事务”上。巴里津指出，在鲍里斯 • 戈都诺夫统治 
的最初两年，俄罗斯是繁荣昌盛的。沙皇特别关心那呰穷人和乞 
丐，对他们乐善好施，但他残酷地追究恶人，他用这样的手段贏得 
了良好声誉，受到“万民拥戴在建立国家内部秩序方面他表现了 
非凡的勇气。我在第三十七讲阐述十六世纪农民史时曾指出：关 
于鲍里斯 • 戈都诺夫确定农民的农奴地位的主张乃属我国历史神 
话之列。相反，鲍里斯打算采取旨在增加农民自由和福利的措 
施 1 看来，他准备过二道敕令，为地主的利益确切规定过农民的 
义务和代役租。可是这条法律直到农奴解放为止俄国历代政府都 
没能定下来 1 f 。 

关 于齙里 斯的流言蜚语鲍里斯 • 戈都诺夫就这样开始了统 
治。但是，尽管他有多年执政的经验，有登基之后对所有阶级慷慨 
施舍的恩典，有令人惊讶的治国才能，但他的声望还是不牢固的。 
鲍里斯属于那些时运不济者之列，因为这些人既使人产生好感，同 
时又使人产生反感，因为这些人以自己明显可见的智慧和才能使 25 
人产生好感，同时又以自己心灵和良心上不显形的但可以感觉出 
来的缺点使人产生反感。鲍里斯善于引起人们的惊讶和感激之 
情，但却引不起人们对他的信任 I 人们总是怀疑他两面三刀和狡猾 
阴险,认为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无疑，戈都诺夫经历过的伊凡雷 
帝时代那令人恐怖的磨练，在他身上打下了难以磨灭的可悲的烙 
印0还在沙皇费奥多尔时期，很多人就对鲍里斯形成了这样的看 
法：把 他看作一个聪明能千的人，对什么事都有办法，在任何精神 
困难面前不会止步。正如一些不偏不倚的细心观察家（其中有司 
书伊凡 • 季莫费耶夫，他写了有关动乱时代的有趣札记)在描写鲍 
里斯时，往往从严厉的斥责直接转到热情的称颂，他们感到困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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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只是鲍里斯作好事的一切品德是从哪里来的，是天赋的呢还 
是刚强意志的产物，而这种意志在未到一定火候之前善于巧妙地 
戴上任何假面具。这位“奴才王”(奴才出身的沙皇)使这些人觉得 
他是个难以捉摸的善与恶的混合物，在这个赌徒身上良心的天平 
经常在摇摆 14 。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含有怀疑和非难，民间的议论并 
不愿意把这些看法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以。他既把克里米亚汗骗 
到莫斯科来，又整死了好沙皇费奧多尔及其女儿——鲍里斯的亲 
外甥女费多西娅，甚至还毒死了自己的亲妹妹皇后亚历山德拉;一 
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伊凡雷帝的傀儡，曾被伊凡封为全国沙皇的谢 
苗•别克布拉托维奇晚年双目失明，他的两眼也是这个鲍里斯 • 
戈都诺夫弄瞎的;在季米特里王子被杀后不久，戈都诺夫就趁势放 
火把莫斯科烧毁，目的是转移沙皇和首都各界对乌格里奇暴行的 
注意。鲍里斯 • 戈都诺夫成了各种司空见惯的政治诽滂的牺牲品。 
如果不是他，那还有谁去杀死季米特里王子呢？传说就是这样不 
胫而走，而且这一次不是毫无原因的。一张张看不见的嘴把这个对 
鲍里斯致命的传说在世上传开。据说，在这桩见不得人的勾当中 
他并不是清白的，他暗遣刺客到王子那里去，以便为自己即位铺平 
道路 15a 。当代的编年史家谈到鲍里斯参与这.件事，当然是根据各 
种流言蜚语和猜测才这么说的。显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 
罪证材料，因为在这类情形下有权势的人能够而且也善于消赃灭 
迹，把真情掩饰得不露蛛丝马迹。但是在编年史的叙述中,不像乌 
格里奇调査委员会报告那样充满牵强附会的言词和矛盾百出，编 
年史家正确地理解鲍里斯及其支持者在沙皇费奧多尔时期的困难 
处境。这种处境促使他们去杀人以便自己不被他人所杀。假如乌 
格里奇的王子登基，那么纳吉伊家族就饶不了戈都诺夫家族。鲍 
里斯根据自己的处境透彻地了解到，慢優朝着王位台阶爬去的人 
不乐意也不会成为宽宏大 量的人 #。编年史家不过只对一些人 



提出某种怀疑——这是一种不经心的坦率，他们笔下的鲍里斯就 
是以这种不经心的坦率态度来行事的。编年史家不仅把直接和实 
际参与这一勾当的责任归咎于执政者，而且甚至认为，似乎就是他 
出的主意。毒害王子的企图失败、同亲人和心腹幵会商议干掉季米 
特里的其它手段、第一次派遣刺客未能得逞、鲍里斯因遭到失败而 
忧伤、答应执行鲍里斯意图的克列什宁对他的安慰一一所有这些 
都是细节，没有这些，那些惯于搞阴谋诡计的人似乎也能对付过 
去。完全仰仗鲍里斯鼻息的克里什宁是一手制造乌格里奇罪行的 
指挥者。他做起事来是那么干练，所以没有必要点明一切，只要简 
单暗示一下，默默地打个有力的手势,就能一清二楚 16 。无论如何, 
很难设想不经鲍里斯同意会干出这件事来。这件事是由某一只热 
衷效劳的手安排的，这只手猜到了鲍里斯的秘密心计，很想为他干 
出一件称心的事来，而且这样做也更有力地保障了鲍里斯所支持 
的那一派的地位。七年——鲍里斯治理下平安无事的七年过去 
了。时间开始从鲍里斯的脸上抹去了乌格里奇的污点。但是随着 
沙皇费奧多尔的逝世，人民中疑虑重重的谣传又活跃起来 f 。 一 
砦流言蜚语不陉而走，说选鲍里斯接王位是不干不净的，还说戈都 
诺夫毒死了沙皇费奥多尔之后用狡猾的瞀察手段夺取了王位。民 
间传说把这些手段夸张成一整套有组织的行动。派代浬人到莫斯 
科的各个地区和所有城市去，甚至还派出了各个寺院的僧人去怂 
恿人民请求鲍里斯君临“天下”；甚至孀居的皇后也热心帮助自己 
的兄长，秘密用钱和用种种许愿唆使射击军军官采取有利于鲍里 
斯的行动>莫斯科的警察以反抗必遭重罚相威胁，驱使人民前往诺 
沃杰维奇寺院去叩请已剌度出家的皇后求她的兄长即位；大批瞀 
官监督着人民要他们号啕大哭和泪流满面地叩头劝进；许多人流 
不出泪来，只好把唾沬抹在自己的眼睛上，以免吃警官的棍子》 
当皇后走到修道小室窗前欣赏万民的祈求和哭泣的时候，按照室 



内发出的信号，全体人民要匍匐地上;对那些来不及或不愿这样做 
的人，警官就从后面拳击他的脖子，强使他叩头至地，大家站起来 
后，还要像狼一样嗥嗥大叫；由于这样嚎叫 ，一 些叫喊者因使劲过 
度而面红耳赤，肝胆俱裂 I 因为喊声太大人们不得不堵上耳朵 17a I 
嚎叫这样反反复 复地迷 行了许多次。人民表忠心的赤诚场面使皇+ 
后大受感动，最后她同意了自己的哥哥登上沙皇宝座。这些叙述 
可能有所夸张，但它们的苦涩味却尖锐地表现出戈都诺夫及其支 
持者极力在社会上邊成的情况达到了何等残酷的程度。最后，于 
1604年，传出一个最骇人听闻的消息 I # 1，。在莫斯科，三年来人 
们悄悄谈!到一个自称是季米特里王子的神秘人物 18 。现在又二个 
令人震惊、的消 息不腔 而走:戈都诺夫的代理人在乌格里奇搞错 T 
一 他们杀死的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小孩，而真正的王子还活着，他 
i 从立晦兔来接受祖先的王位。俄罗斯人的脑袋在听到这些传说 
时被弄得糊里糊涂，于是动乱时代开始了。沙皇鲍里斯被僭位王 
的成功_得惊惶失檣,终于于1605年舂去世。而这位僭位王在寞 
斯科命位后不久旣被人 杀了。 ' 

備位问題 动乱时代就这样经过准备之后开始了。正如你们 
M 到的，引起动乱的原因有两个：用秘密的暴力手段使旧王朝中 
断,然后以第一个僭位王为代表的旧王朝人为地复辟。用秘密的暴 
力手段中断旧王朝差 造成动乱的第 一个推动力。当然，王朝的毕 
鲂在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历史上是件不幸的事;但是，任何地方王 
栩的中断都不像我&那样带来如此破坏性的后果。一个王朝灭亡 
之后，另一个王朝接着出现，而秩序就恢复了；在这种情况下，通常 
不会出现僭位王，或者人们对僭位王不予以理睬，结果这些僭位 
王就自然而然地消声匿迹了。但在我国由午第一个伪季米特里开 
始时颇为顺利，因而僭位问癍就成了国家的慢性病:从这时起凡乎 
28 —直延续到十八世恕耒，难得有一个朝代没有僭位者的。在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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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由于缺少这样一个僭位王，于是人民的传说就把一位真正的 
沙皇变成了僭位者。这样一来，无论是王朝的覆灭，也无论是僭位 
王的出现，它们本身都不能作为动乱的充分原因；还存在着某些別 
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这些事变具有如此破坏性的力量。必 
须在引起动乱的外部理由中寻找动乱的真正原因 18 。 


25 



30 


第四十二讲 


社会各阶级依次卷入动乱——沙皇鲍里斯和大赍族^— 
伪季米待里一世和大贵族——沙皇瓦西里和大贵族阶级—— 
沙皇瓦西里的宣誓文告及其意义——中层大贵族和首都服役 
贵族——1610年2月4曰条约和1610年8月17日莫斯科 
条约——两个条约的比较。——外省服役贵族和1611年6 
月30日缙绅会议的决定——下层阶级卷入动乱之中。 


在按事件的发展顺序和内部联系概述动乱时代的各种事件 
时 1 ，动乱的潜在原因就能揭示出来。动乱时代的一个最显著 
的特点就是：俄罗斯社会各阶级都依次卷进了动乱之中。这些阶 
级组成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它们的依次出现就像它们在国内所起 
的相对作用排列在社会的各级官阶上一样。阶梯的顶端是大贵族 
阶级,动乱就是由这个阶级开的头 1 。 

沙皇鮪里斯沙皇鲍里斯是逋过缙绅会议选举的合法途径登 
上王位的 2 •。无论按个人品德还是按政治功绩，他都能成为新王朝 
的奠基人。但是在伊凡雷帝统治下饱经忧患的大贵族们现在从自 
己的同伙中推举出一位沙皇来统治，他们就不愿再安于在旧王朝 
时期保持其政治作用的那种普通惯例了。他们期待从鲍里斯那儿 
M 得到对这种作用的更加确实可靠的保证，即期待用一种正式文件 
来限制他的权力。正如由十 / US 纪史学家塔季谢夫的文稿 2a 传诸 
后世的一则报导所说的那样，大贵族们“让他按照规定的文告向全 
障吻十字架宣誓”。鲍里斯以自己常有的口是心非的态度行事，他 
26 



清楚地知道，大贵族们在默默地等待着，但是他既不想让步，又不 
想直接拒绝，于是他搞了一出坚决拒绝接受授予的权力的喜剧。这 
出喜剧只是一个花招，目的在于避开授予这种权力时附加的条件。 
大贵族们沉默不语，他们等待着戈都诺夫自己同他们谈这些条件， 
谈他宣誓的事；但是绚里斯不言不语，拒绝接受权力，他希望缙; ♦ 
会议无条件地把他选为沙皇％。鲍里斯沉默的时间比大贵族们更 
长，结果无条件地被选上了 2 ‘。 这是戈都诺夫的一大错误 V ，为此 
他和他全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立即向大贵族们提出了一个非 
常虚伪的有关自己权力的决定。他必须牢牢抓住自己是举国上下 
一致选出的沙皇的作用，同时他又极力按照杜撰出来的遗嘱上的 
指示同旧王朝相衔接。缙绅会议的决定大胆地使人相信，似乎伊 
凡雷帝在把自己的儿子费奥多尔托付给鲍里斯时说过:“在费奥多 
尔死后把这王国托付给你”，好像伊凡雷帝已经预见到了季米特里 
王子会夭折和费奥多尔会无嗣而终似的。沙皇费奥多尔临终时好 
像也“把自己的王国托付给”同一个鲍里斯 • 戈都诺夫所有这 
些杜撰出来的说法都是那位审订缙绅会议决定的总主教约夫的苦 
心经营的 结果。 

鲍里斯并非莫斯科国有继承权的世袭领主，而是民选的沙皇， 
因而他开了具有新的国家意义的待殊沙皇的先例。为了不致被 
人耻笑和仇视，他必须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而不应该摹拟那 
灭亡了的王朝及其封邑时期的习惯和偏见。以舒伊斯基家族王公 
们为首的大贵族反对选鲍里斯为沙皇，按编年史家的话说，他们担 
心“人们和他们自己会遭到他的迫害” 36 。必须消除这种顾虑和担 
心；大贵族集团有一个时候似乎也在等待这一点。后来当上沙皇的 
瓦西里•舒伊斯基的一个支持者（此人曾经按他的指示写作)发现， 
大贵族们、留里克家族的王公们、在家谱世系上属过去莫斯科沙皇 
的直系亲属以及这些沙皇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们，不愿从本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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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出一位沙皇，而把这件事交给人民去决定，因为即使不从本家 
族中选出一位沙皇，他们在以往沙皇统治的时代，不仅在罗斯，而 
且在遥远的一些邦中，也是伟大而光荣的 3B 。 但是这种伟大和光荣 
必须不受那些既不承认伟大者，又不承认光荣者的独断专行的侵 
犯,而要保障这一点只有限制选举产生的沙皇的权力。大贵族们所 
期待的也正是这一点。 . 

鲍里斯必须在这一事态中采取主动，同时把缙绅会议从一个 
无关重要的安排职位的 : 会议变成常设的人民代表会议。正如我们 
在第四十讲所见到的，人民代表会议的设想早在伊凡雷帝时代在 
莫斯科人的社会意识中就已经逐渐传开。而且鲍里斯本人就要求 
过召开这样的会议，以便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民选出的沙皇。这本 
来会使持反对立场的大贵族们迁就他，同时——谁知道呢？—— 
也会防止落到他和他的全家以及整个俄罗斯头上的灾难，从而使 
他成为新王朝的开创人。但是在缺乏政治意识的情况下，这个“诡 
计多端的人”聪明反被聪明误 3# 。当大贵族们眼看自己的希望落空， 
新沙皇也像伊凡雷帝那样喜欢专制独裁，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秘 
密行动来反对他 V 。 

当时的俄罗斯人把鲍里斯的不幸直接解释为是由全罗斯国土 
官吏的不满所造成的，因为对他的全部积怨都来自这些官员 4a » 鲍 
里斯察觉到大贵族们暗中不满，于是采取措施以防受他们阴谋诡 
计的暗 算:他 组织了一个复杂的秘密警察监视网，那些告发自己主 
人的大贵族家的奴仆和从牢狱中放出来的小偷在监视中起了主要 
作用。这些小偷在奠斯科的大街小巷串来串去，偷听人们对沙皇谈 
了些什么，同时把每个说话不小心的人抓起来告密和诬陷很快 
成了可怕的社会瘟疫 5+ 。各个阶级的人，甚至神职人员，都彼此告 
发，家庭成员之间害怡相互谈话 I 一提沙皇的名字就令人心惊肉 
跳，因为凭这点就能让密探把人送进牢狱。随着告密而来的是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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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贬职、刑讯拷问、判处死刑、毁家荡产。按当时人们的话说：“任 
何国君统治下都不曾有这样的灾难。”鲍 m 斯对以罗曼诺夫家族为 
首的冇势力的大贵族集团更是凶狠残忍，因为他对罗曼诺夫家族， 

也像对沙皇费奥多尔的堂兄弟一样，把他们 s 作是自己的竞争对 
手和怀有贰心的人 Sa 。 尼基塔家五兄弟，他们的亲友连同逛儿子女、 
姐妹、侄子统统被流放到国家的偏远角落，而尼 K 塔家的老大，未 
来的总主教菲拉列特，这时也像他妻子一样，被削发出家。鲍里斯 
简直发疯了，他想知道人们私下在想些什么，又想看到别人的内心 32 
深处，还想主宰别人的心灵。他向全国各地颁发了一篇特别祈祷 
文，家家户户进餐时都要为沙皇及其家人祝福，宣读这篇祈祷文 
当你读到这篇虚伪和 ft 我吹嘘的祈涛文时，你会深深地感到惋惜： 

- ‘个人，即使是沙皇，会神经质到这种地步。鲍里斯用所有这些手 
段使 爵己落 到令人僧恨的境地。有悠久历史的豪门大贵族不得不 
躲藏于客栈、庄园中或者陷身于遥远的囹圄之中。并非名门出身的 
戈都诺夫家族及其同伙从隙缝中爬出来，占有了豪门大贵族原来 
的地位，他们像一伙贪婪的强盗一样把王位团团围住，把宫廷挤得 
满满的 t 鲍里斯的亲族成了朝廷的文武大臣，而他本人就是他们 
的魁首。这个由缙绅会议选出的人变成了一个心眼狭小的靠警察 
统治的懦夫。鲍里斯在宫中深居简出，很少像从前的沙皇那样，走 
到人民中去亲自接待请愿者。他怀疑所有的人，受着对往事的回 
忆和惊吓的折磨，按当时一位驻莫斯科的外国人的中肯的说法，鲍 
里斯的表现就像一个担心随时会被抓住的小偷一样，害怕所 
有的人 53 。 

伪季米特 里一世 在特别受到鲍里斯迫害的、以罗曼诺夫家 
族为首的大贵族的巢穴中，显然搞一个僭王的想法已经酝酿成熟。 

波兰人受到指责，说是他们暗中搞出了这个僭王;可是他只是在波 
兰的炉子里烤熟，而犮酵则是在英斯科。无怪乎鲍里斯-…听到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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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里出现的消息就直接了当地对大贵族们说，这是他们的杰作， 
是他们捧出这个僭王来的这个在鲍里斯死后登上莫斯科宝座 
的辱引起了人们海外奇谈般的兴趣。尽管学者们 
竭 ii ; ‘痂异 i 个谜，但此人直到如今仍然是个不解之谜。长 
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来自鲍里斯本人，据他说此人是加利奇 
—个小贵族的儿子，叫尤里•奥特列皮耶夫，僧名是格里戈里。我不 
再讲这个人的奇特经历了，因为你们巳经非常清楚。我只提这样一 
件事 * 此人在大贵族罗曼诸夫家里和切尔卡斯基公爵家里当过奴 
仆，后来他出家为僧，由于他识字并能编写赞美莫斯科显灵者的颂 
辞，被送到总主教那儿当了录事。在这里，不知因为什么原故一次 
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 他大概会在莫斯科当沙皇。因说此话他 
本该在一个远方的寺院里默默度过一生，但某些有势力的人物掩 
护了他，就在罗曼诺夫大贵族集团遭贬黜时他逃到了立陶宛。这 
位在波兰被叫做季米特里王子的人承认，他受到也遭到了戈都诺 
夫迫害的大司书瓦西里•谢尔卡洛夫的庇护 5 «。很难说第一个僭王- 
是这个叫季米特里的人呢还是另外某人，不过后者的可能性较小。 
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僭王的身份，而是他的面目，他所起 
的作用。在莫斯科历代君主的宝座上，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他是一个年青人,个子中等偏矮，其貌不扬，头发浅红色，动作不灵 
巧，面部表情忧郁沉思，他的外表完全不反映他的精神本质一天 
賦聪慧，思维敏捷，正是这种智慧在大贵族杜马中他轻易地解决了 
不少最困难的问题；他性格活泼、热情，正是这种性格在危险时刻 
使他的勇气达到了大胆无畏的地步；他极易受各种偏爱的事物的 
影响>他擅长辞令，显示出各个方面的知识。他完全改变了以往莫 
斯科历代君主的古板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人们采取的高压手段 U 
他破坏了莫斯科自古以来祖宗传下来的神圣惯例，他午饭后不睡 
眠,不沐浴，同所有的人打交道时纯朴憨厚，不拘礼节9不摆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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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子。很快他就表现出自己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治国能人；他毫无 
残忍之心，对每件事都亲自过问，每天都到大贵族杜马去，他亲自 
训练军队。他以自己为人处世的方式赢得了人民广泛而强烈的好 
感，尽管在莫斯科也曾有人对他产生怀疑，公开揭露他冒名僭位。 
他的一位最好的、最忠诚的仆人巴斯曼诺夫一 1 次偶然地向外国人 
坦白说：沙皇不是伊凡雷帝的儿子，但是人民之所以承认他为沙 
皇,是因为人民已向他宣誓效忠，还因为现在找不到更好的沙皇 5e 。 
但是伪季米特里本人对自己的看法却完全 不同： 他言谈举止就像 
一位合法的、天_的沙皇，完全相信自己是出生帝王之家 I 与他非 
常接近的人 中谁& 没有在他脸上发现对此有丝毫疑虑的痕迹。他 
确信全国对他的看法也正是如此。他把散播流言蜚语，说他是僭王 
的舒伊斯基家族王公的案件一—桩有关他本人的案件- —— 交给 
全国去审判，并为此召开了缙绅会议。这是首次接近于人民代表制 
类型的会议，有从各级官吏或各个等级中选出的代表参加 5 气伪季 
米特里把这次会议宣判的死刑决定改为流放，但不久就把流放者 
召回并恢复了他们的大贵族地位。一个承认自己是骗子并窃取了 34 
政权的沙皇未必会采取这样冒险的和轻率的行动；而在类似情况 
下，鲍里斯•戈都诺夫大概会在刑讯室中对身陷囹圄的人严加惩罚， 
然后在牢中把他们一个个整死。但是伪季米特里怎样形成对自己 
的这种看法，这既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也是心理上的一个谜。但是 
无论如何，他在王位上是呆不住了，因为他辜负了大贵族们的期望。 
他不想成为大贵族们手中的工具，他过于擅自行动；他将自己独特 
的政治计划，在对外政策方面甚至是非常大胆而广泛的计划加以 
发挥，他张罗着把以东正教俄国为首的所有天主教国家发动起来 
去反对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经常警告自己在杜马中的顾问，说他 
们孤陋寡闻，学识浅薄，他们必须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但他这样说 
的时候是很客气的，并不使人受窘。对于出身名门望族的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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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最令人恼火的是那些伪裝的、非名门出身的沙皇亲属的接近 
王位，以及沙皇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天主教徒的偏爱。在大贵族杜 
马中，同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家族的一位公爵、舒伊斯基家族的两位 
公爵和戈利琴家族的一位公爵平起平坐的，冇拥有大贵族称号的 
某个纳吉伊家族的五个人，而在廷臣中冇三个过去的主事。更使 
那些大贵族(不只他们，还有全体莫斯科人)感到恼火的是那些专 
横跋扈、纵酒作乐的波兰人，他们是新沙皇让其充斥莫斯科的。曾 
在动乱时期积极参加莫斯科各种活动的波兰统帅若尔凯夫斯基 
在 ft - 笔记中记述了在克拉科夫发生的小小的一幕。这场“戏”有声 
有色地描绘了莫斯科的情况。在1606年之初，伪季米特里派使臣 
别佐勃拉佐夫去克拉科夫通知波兰国王新沙皇在莫斯科登基。别 
佐勃拉佐夫证明了自己的使臣身份之后向首相使了个眼色，示 
意他希望同首相单独面谈，他把舒伊斯基家族和戈利琴家族的公 
爵 们授予他的使命告知了被指定接见他的这位波兰地主。他埋怨 
波兰国王让一个出身低贱、举止轻率、心地残忍、放荡挥霍的人做 
了他们的沙皇，并说他不善于以礼对待大贵族，他没有资格呆在莫 
斯科的王位上;莫斯科的大贵族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个家伙，他们 
宁愿接受波兰王子弗拉基斯拉夫为自己的沙皇 53 。显然，莫斯科的 
显贵们已经想出了某种办法来反对伪季米特里，他们只是担心波 
«兰国王会袒护自己安插的人。伪季米特里因自己的习惯和举止， 
特别是对待各种礼仪的轻率态度，以及所下的命令和个别的行动， 
再加以与国外的种种交往等等，在莫斯科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引起 
许多非难和不满，虽然在首都以外的人民群众中他的声望尚未明 
显下降。 ^ 

导致伪季米特里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另一个。大贵族们制订反 
对僭王的阴谋诡计的头目、瓦西里•舒伊斯基公爵说出了这个原因。 
起义前夕在阴谋者出席的会议上，他公开声称:他之所以承认伪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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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里为沙皇只是为了摆脱戈都 诺夫气 大贵族需要一个僭王是 
为了先推翻戈都诺夫，然后再搞掉僭王，以便为他们之中的一个人 
登上王位开辟道路。他们正是这样干的，不过彼此冇所分工。罗曼 
诺夫家族集团干了前一件事，以瓦西里*舒伊斯基公爵为首的有 
爵位的集团干了后一件事。这两个大贵族集团都把僭王看作自己 
手中的愧偏，先让他在王位上呆一'定时间，然后把他甩到角落里。 
但是这些阴谋家如果不欺骗就不能指望起义会成功。他们因波兰 
人而特别抱怨僭王；但大贵族不打算发动人民起来既反对伪季米 
特里，同时又反对波兰人，而是分化这两者。1606年5月17日他 
们带领人 K 来到克里姆林宫，大声叫喊着“波兰人要杀大贵族和君 
主了”。他们的目的是以保护为名把伪季米特里包围起来，然后把 
他杀掉。 

瓦西里 • 舒伊斯基 在僭位的沙皇之后登上王位的是瓦西 
里•伊凡诺维奇•舒伊斯基公爵，一个专搞阴谋的沙皇。这是一个五 
十四岁的接近老年的大贵族，他个头不髙，外貌平常，视力不济 ， fR 
他相当聪明，不过与其说聪明，不如说比较狡猾。他是一个十足的 
口蜜腹剑的人；他历经风霜，也见过断头台，只是因为他鬼鬼祟祟 
地反对过的僭王的仁慈宽大，他才没有尝到断头台的滋味。舒伊斯 
基是个非常喜欢造谣诽谤的人，但他却非常宙怕巫师他在全国 
公布一大批文告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但在每个文告中至少包含一 
个谎言。例如，在他宣过誓的一个文告中他写道 :“他 真心诚意地宣 
誓: 不经打 自己的大贵族参与审埋的真正法庭的审判，他不把任何30 
人判处死刑。”事实上，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吻着十字 
架时说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另7 ■•个 以大贵族和各级宵吏的 
名义写的文告中我们读到:在推翻格里什卡 • 奥特列皮耶夫之后， 

宗教会议、大贵族和所有的人选出了“全苋斯科国”的君主，选出了 
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公爵为全罗斯的专制君主文告清楚说明会 


33 



议选出沙皇，但是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选举 。 的确，在推翻僭王之 
后，大贵族们曾想周全国进行商议并从各城市将各种各样的人召 
集到莫斯科来，以便“根据建议选出一个人人爱戴的君主”。但是 
瓦西里公爵害怕各城市、各省派来的选举人，于是他自作主张，不 
召开缙绅会议。有爵位的大贵族集团中少数拥护他的人在小圈子 
内承认他为沙皇，一大群被他发动起来反对僭王和波兰人的忠于 
他的莫斯科人，_红场上大肆吹捧他 I 但照编年史家的看法，甚至 
在莫斯科也有很 i 人并不知道此事。在第三个文告中，新沙皇 51 *以 
自己的名义不惜用假的、伪造的波兰文件谈到僭王意欲杀死全郜 
大贵族，而让信奉东正教的全体农民改信路德派新教和天主教。然 
而瓦西里公爵的统治毕竟是我国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 5 _。他在 
登基的时候限制了自己的权力，并在颁发到各地的即位宣誓文告 
中，正式阐明了这种限制条件。 

瓦西里•舒伊斯基的宣誓文告 文告 6 非常简短，含糊不清， 

给人一种匆忙草率写成的印象。沙皇在文告的结尾向全体信奉东 
正教的基督徒提出了一个总的誓约：立誓“通过真正的、正义的法 
庭”，按照法律，而非擅自审判他们。在阐述这一文告时，这个条件 
多少被弄得支离破碎了。关于判处罪犯死刑和没收其财产的重罪 
案件，沙皇应当“同自己的大贵族们”，即大贵族杜马共同审理。与 
此同时，对没有参与犯罪活动的罪犯的兄弟和家属，则应放弃没收 
■ 他们财产的权利。随后沙皇接着写道:“朕决不听取诬告，而是坚 
3 T 决用各种侦讯手段侦查罪证并当面对质”，对诬告应视对被诬告者 
强加的罪责惩处。这里所谈的似乎是没有杜马参与只沙皇一人决 

断的较小的罪行，而且比较谪切地规定了真正法庭的概念。这样 

% 

一来，显然文告就区分了两类最高法庭1沙皇同杜马组成的法庭和 
沙皇个人的法庭。文告最后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条件:沙皇“不得无 
故贬黜其臣属”。君主采取罢官贬职等做法就经常落到那些因某 


34 



种原因使他不满的服役人员的头上。除了被贬谪以外，还有同被 
贬黜者的过失或者同君主的不满相适应的措施：被剥夺公职，暂时 
革出宫廷，离开“明察秋毫的君主”，贬官或降职，甚至还有财产方 
面的惩罚一剥夺封地或城内的住宅6 0在这里君主的行动巳经 
不是司法的权力，而是实施惩罚的权力，这种权力维护着职务的利 
益和供职制度。作为国君的主宰意志的表现，贬谪并不需要说明 
理由，按旧莫斯科时代的人道主义标准，这种贬谪很快就具有野蛮 
的专横形式，因为它从纪律措施'变成了刑事惩处：在伊凡雷帝时 
期，被怀疑没有忠于职守而被贬滴的人，可能被送上断头台。沙皇 
瓦西里曾大胆起誓（当然后来他并没有履行誓约）：只有根据案情， 
对确有罪行的人才加以贬谪，而为审查罪行就必须建立特殊的惩 
莉机梅。 . 

宣誓文告的性质和来源 正如你们见到的，这种文告是非常 
片面的 7 。沙皇瓦西里根据这种文告所承担的全部责任，仅仅在 
于使臣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不受来自上面的肆虐迫害。但是他 
承担的责任不直接涉及国家制度的共同基础，甚至既不改变也不 
更确切地规定沙皇和最髙执政机关的作用、权限和相互关系。沙皇 
的权力受大贵族会议的限制，过去沙皇政权同大贵族佘议一起采 
取行动；但是这一限制只在审判案件中对个别人时才对纱皋有约 
束力 7 。然而宣誓文告的来源比其内容更为复杂，因为它有一 
段秘史。 一位编年史家说，沙 皇瓦酉里在寘布自己 为沙皇之后立 
即到了圣母升天大教堂并在那里开始发表演说 （这 是自古 以来几 
百年内莫斯科国不曾有过的>。他说 :“我 琿向孝¥宣餐 V 孕 f 手呼 

参与，我绝不对任何人干任何琢％”大 W 族 •和所 有4 A 
i 未要宣誓，因为这在莫斯科国是没有先例的 > 可是他谁的 a 也不 
听。瓦西里的这一举动在大贵族看来，是二次革命行动，因为沙皇 

号召参与沙皇法庭审判的不是大贵族杜马——这个自古以来在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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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案件和管理事务方面历代君主的助手，而是缙绅会议，-个 

不久前立的、间或被召集起来讨论国家生活中紧迫问题的,机构。 
人们在沙皇的这一举动中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即试 
图用缙绅会议来代替大贵族杜马，把国家生活的重心从大贵族圈 
子移到人民代表制中去。借助缙绅会议来登基，沙皇曾经有些担 
心，但现在他却拿定主意同它一起执掌朝政。但是沙皇瓦西里知 
道他做了什么。在反对僭王的起义发生的前夕，他在同伙面前保 
证“根据全体会议”同他们一起执掌朝政> 因为他是豪门大贵族集 
团推荐给全国的，所以他是大贵族的沙皇，是属于这个集团的，他 
不得不仰人鼻息。因为自己的权力不是正统的，所以他自然要谋 
求全国的支持，并希望在缙绅会议中找到与大贵族杜马相抗衡的 
力量。他在全国面前宣誓保证不经缙绅会议同意不得惩罚任何人 
的时候，就打算摆脱大贵族的监督，成为全国的沙皇，用不习惯于 
限制他权力的机构来限制自己的权力，也就是说，使自己的权力摆 
脱一切真正的限制。照所颁布的那种形式的宣誓文告来看，它是 
沙皇同大贵族搞交易的产物。檨据事先暗中商妥的协议，在立法、 
管理和审判等一切事务中，沙皇同大贵族分享自己的权力。大贵 
族既然保住了自己对抗缙绅会议的杜马，所以就不再坚持要把他 
们从沙皇那儿贏得的全部让步公诸于世。因为从大贵族方面来 
说，向整个社会显示他们如何拔掉那只老公鸡的毛是很不明智的。 
宣誓文告有力表明了大贵族杜马只作为沙皇在最高审判事务中的 
全权助手的作用，同时±层大贵族集团所要的也仅此而巳。在整 
个十方世纪， 大贵族 集团作为执政阶级同历代君主分享权力，但 
是这个集团中的一些人，在伊凡雷帝和鲍里斯的统治时期，也曾吃 
了最髙当局专横暴戾的不少苦头。现在，大贵族利用这个机会，急 
M 忙消除这个专横暴戾，以使每个人(即他们 自己) 受到保护，防止经 
历过的灾难再度降临，同时让沙皇承担责任召请大贵族杜马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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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审判 > 他们确信，根据惯例，今后国家的执政权仍然会在自己 
手中。 

宜誓文告的政治意义沙皇瓦西里的宣誓 文告毘 然不够完 
善，但它在莫斯科的国家法中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文件:这是在 
正式限制最高权力基础上建立国家制度的最初尝试。在这个权力 
结构中加入了一个因素，或者确切些说，一个完全改变最高权力的 
性质和结构的文件。沙皇瓦西里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不仅如此，他 
还用吻十字架宣誓来确认对自己权力的限制，因此他不仅是推举 
出来的沙皇，而且也是宣过誓的沙皇。誓言在实质上否定了过去 
王朝的沙皇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这种权力是由君主个入的封邑 
关系而形成的 I 难道一家之主还向自己的家仆和食客宣誓吗？与 
此同时，沙皇瓦西里放弃了最明显地表明沙皇个人权力的三大特 
权，这就是: 一)“ 无罪贬谪”，即毋须有充分依据沙皇个人可擅自使 
人失去宠信》二> 没收未参与罪行的罪犯家属和亲属财产——由于 
放弃这条法规，家族为亲属在政治上受株连的古老制度被废除； 
三）警察特別侦讯审判，即根据告密，利用严刑拷问和诬陷不实之 
词，不作当面对质，不要证人证词，不要正常程序所需的其他手段 
的一种审判方式。这些特权当年构成莫斯科君主权力的主要内容， 
这个内容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这祖孙两人的话来说，即辱聲擎 
m 增字 ( 伊凡三世语 〕 

让皆随朕意(•伊凡四世语)。瓦西里••‘奋 

些特权，从而使自己从一个奴仆的君主变成了一个依法治理臣民 
的合法沙皇 8a 8# 。 

统治阶级的第二阶层加入动乱但是作 m 政阶级的大贵族 

阶级*，在动乱时期不是同心同德地一致行动的。它分裂成为两 
个阶层^从头等豪门显贵中明显地分出一个中层大贵胺集团，附属 
于这个集团的是首都的服役贵族和衙门官吏、主事。.统治阶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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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 个第二阶层从瓦西里即位时起就积极参与动乱。在这一阶层内 
部还制订了有关国家组织结构的另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是以限 
制最高权力为基础的，但与瓦西里沙皇的宣誓文告相比，比它所包 
含的政治关系要广泛得多。说明这个计划的文件是在下列情况下 
拟订的 9 。很少有人对瓦西里沙皇感到满意，不满的重要原因 
正如当代人所说的那样，是瓦西里•舒伊斯基即位的方式不合体 
统•.他依赖选他出来的大贵族圈子，而这个圈子的大贵族像戏弄小 
孩一样玩弄了他。现任沙皇使人不满，因此，又需要来一个僧王， 
因为僭位的作法成了俄国政治思想上的，体现各种社会不满情绪 
的一个一成不变的形式。关于伪季米特里一世获救的传说，即第 
二个僧王的传说，从瓦西里即位之初就已传开，然而当时还没有 
过第二个伪季米特里。还在1606年，谢维尔斯克地区和以普季夫 
里、土拉和梁赞为首的奥卡河以南的城市都纷纷起义反对瓦西里。 
叛乱分子在莫斯科城下被沙皇军队打败之后躲藏在土拉域，然后 
从那里向波兰地主姆尼什克的炮制俄罗斯僭王的工场请求绐他 
们浓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叫季米特里王子的人到他们那儿去。 仿季 
米持里二世终于找到了。1608年夏，伪季米特里在波兰-立陶宛军 
队和哥萨克部队的支持下驻扎到莫斯科郊外的土希诺村。他把自 
己那双强盗的手伸进了莫斯科国的心脏地区，即奥卡河和伏尔加 
河之间的地区 A 。 国际关系使莫斯科国事件的发展更加复杂化。 " 
我曾经提到过瑞典和波兰之间的敌对关系，这两国的结仇是因选 
举产生的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三世被他的钗叔卡尔九世夺取了瑞 
典国王位继承权而引起的。因为第二个僭王受到波兰政府不公开 
的，但却是相当明显的支持，所以瓦西里沙皇就求助子卡尔九世来 
对# 土希潘的军队。沙皇的侄子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进行谈判 
的结果是派遣德拉加尔迪将军统帅下的瑞典支援部队，瓦西里沙 
皇为此不得不同瑞典结成永久同盟来反对波兰并作出其他重大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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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西基兹蒙德以公开同奠斯科决裂来回击这一直接的挑衅，并 
于1609年秋包围了斯摩棱斯克 11 。在土希诺营垒中有许多波兰 41 
人 12 ,他们在土希诺营垒的盖特曼罗任斯基公爵的统率下为僭王 
效力。由于受到自己的盟友波兰人的歧视和侮辱，僭位的微不足 
道的沙皇穿着农民的衣服，坐在一辆粪车上，从把他困在土希诺的 
严密监视下逃出来，潜到卡卢加城在这以后，罗任斯基才同波兰 
国王达成一项协议，波兰国王把他的波兰将士召到斯摩棱斯克他 
的营地去。土希诺的俄罗斯人被迫仿照波兰人的榜样，也选派使 
节去同西基兹蒙德谈判有关推举他的儿子弗拉基斯拉夫到莫斯科 
登位 的事。 使节团的成员是:大贵族米•格 • 萨尔蒂科夫、几个当 
京官的贵族和六个莫斯科衙门的大司书。在这个使节团内我们没 
有见到一个豪门贵族的名字，但大多数是名门望族出身的人。虽 
然这些人出于个人的功名利禄或者因为普遍的动乱而投身到这个 
叛乱的、半俄罗斯人半波兰人的土希诺营垒，但他们却承担着莫斯 
科国——整个俄罗斯的代表者的作用。从这些人来说，这是一种 
篡权行为，这种行为使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得到全国承认的那种虚 
沟的全权。但是这并不使他们的事业失去历史意义。同波兰人周 
旋，熟悉波兰人爱好自由的思想、风尚，扩大了这些俄罗斯冒险家 
的政治视野;他们向波兰国王提出选他的儿子为沙皇的条件是:不 
仅保持莫斯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的权利和自由，而且增加他们 
不曾享受过的新的权利和自由。然而正是这种以异 国肉由 的景象 
来诱惑莫斯科人的交往，加深了他们那种与自由倶来的宗教的和 
民族的危机感。萨尔蒂科夫在波兰国王面前谈到保持东正教时竟 
然哭了起来。这双重的动机表现在一些预防措施上，土希诺的使 
节极力用这些预防措施来确保自己的祖国不受从外面请来的异 
教、异族政权的侵犯。 

1610 年 2月4 日条约 在动乱时期的任何文件中，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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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米 • 萨尔蒂科 夫及其 伙伴同西基兹蒙德国王签订的条约那样， 
俄罗斯的政治思想达到这样紧张的程度 12 。1610年2月4日，在 
斯摩棱斯克城下签订的这个条约阐明了土希诺全权代表承认 
42 弗拉季斯拉夫王子为奠斯科沙皇的条件这个政治文件是一 
个相当详尽的国家组织结构的计划。第一，文件表述了莫斯科全 
体人民和某些阶级的权利和待权；第二，文件规定了最髙管理制 
度。条约首先保证俄罗斯东正教不受干预，然后确定全体人民的 
权利和其中某些阶级的权利。 在 这一条约中，保障臣民人身自由 
不受当局任意侵犯的权利，规定得比沙皇瓦西里的宣誓文告还要 
全面得多。可以说，从前在我国如此不显眼的个人权利的思想，在 
2月4日的条约中第一次表现出具有某种确定的轮廓。所有的人 
都应依法审判,任何人不经审判不受惩处。条约强有力地坚持这一 
条件，再次要求没有找到带证和未经法庭“与全体大贵族”审判， 
不得惩办任何人。可见，不经审判和侦讯就加以惩处的谭例曾经 
是国家机体上一个特别严重的痼疾，而人们曾经想尽办法使当局 
彻底摆脱这个疾病。根据条约，正如根据沙皇瓦西里的宣誓文告 
―样，政治犯的无辜兄弟、妻子儿女不为他的罪行受到侏连，他们 
的财产也不被没收。涉及个人权利的另外两个条件以其崭新的内 
容使人惊讶，这就是:官职髙者无罪不得贬谪，官职低者有功应得 
提升；莫斯科国家的每个人可以自由去其他基督教国家求学和从 
事 研究，君主不得因此剥夺他们的财产。甚至一度出现了关于宽 
容异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条约使波兰国王和王子承担责任:不得 
强使人从信希腊教改宗罗马天主教和其它任何教，_信仰是上 
天所赐，所以既不能用暴力使人误入歧途，也不能因信仰而排挤 
他人，俄罗斯人应自由信奉俄罗斯的教，而波兰人应自由信奉波 
兰的教。在规定等级的权利时，土希诺的使节表现出来的自由思 
想和公正态度较少。条约规定了神职人员、杜马官员、衙门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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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域和各坡芾的服役贵族、大贵族子弟以及一部分商贾的权利和 
特权，并可根据功劳扩大这些权利和特权。但波兰国王不准“庄稼 
人”从俄罗斯迁移到立陶宛或从立陶宛迁移到俄罗斯，也不准他们 
在有各种官职的俄罗斯人之间，即土地占有者之间转来转去。奴《 
仆对主人仍然处于从前的依附地位，君主不给他们自由。我们已 
经说过，条约规定了最高管理当局的体制。君主同两个机构—— 

缙绅会议和大贵族杜马——分享自己的权力。由于整个大贵族杜 
马都成了缙绅会议的成员，所以缙绅会议在2月4日条约的莫斯科 

文本 ( 我们现在要谈的>中又叫做#考辱? p 幸,哼性号。条约首次 
分开了这两个机构的政治权限。‘轟个 SR 能所决 
定: 第一，“大贵族和全国”负责修改和补充审判惯例和莫斯科法 
典，由君主认可。当时用来指导莫斯科司法职能的审判惯例和莫 
斯科法典，具有基本法的效力。这就是说，条约赋予了缙绅会议立 
法的权威。缙绅会议还拥有提出立法倡议的权利；如果总主教同 
宗教会议、大贵族社马和各级官吏就条约中没有规定的事顼求见 
君主时，君主应会同宗教会议、大贵族、全国一起“按照莫斯科国的 
惯例”解决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大贵族杜马拥有立法权:君主同它 
一起进行日常的立法工作，颁布一般的法规。有关捐税、服役人员 
的俸禄、他们的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等问题，由君主会同大贵族和 
杜马成员一起解决;不经杜马同意，君主不得在过去历代君主规定 
的捐税以外增加新的賦税和作出任何改变。杜马还拥有最高审判 
权:未经侦讯和全体大贵族参与审判，君主不得惩办任何人，不得 
剥夺任何人的官爵，不得派遣任何人进行搜查，不得贬谪任何人的 
官职。在这里，条约坚定重申，所有这些事项，也正如有关死者无 
嗣其身后继承权事项一祥，君主应根据大贵族和杜马成员的决定 
和建议加以处理，不经杜马同意和大贵族决定，君主不得擅自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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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 年 8 月 17 曰莫斯科条约 2月4日的条约是一个党派或 

者是一个阶级搞出来的，甚至是几个中等阶级——主要是首都服 
役贵族和主事的官吏们搞出来的。但是事件的进程使这一条约具 
^有更加广泛的意义。沙皇瓦西里的侄子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带着 
瑞典的支援部队把土希诺人从北方几个城市逐走并在1610年3月 
开进了莫斯科。年青有为的督军是人民心中盼望巳久的那位年老 
无嗣的叔叔的继承人。但是他却突然死了。沙皇派到斯摩棱斯克 
去同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作战的沙皇军队，在克卢申附近被波军 
统帅若尔凯夫斯基所击败。就在那个时候，以扎哈尔•利睢普诺 
夫为首的服役贵族推翻了沙皇瓦西里，把他剃度为僧。于是莫斯 
科就向作为临时政府的大贵族杜马宣誓效忠。大贵族杜马必须在 
两个竞争王位的人之间进行选择，一个是正向莫斯科进军的若尔 
凯夫斯基要求承认的弗拉季斯拉夫王子，另一个竞争者是僭王，他 
也正向首都挺进，打算把莫斯科的老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莫斯 
科的大贵族因为害怕土希诺贼，遂按照波兰国王在斯摩棱斯克的 
条件同波军统帅若尔凯夫斯基达成协议。但是1610乎8月17日 
莫斯科向弗拉季斯拉夫王子宣誓效忠的条约不是2月4日条约的 
翻版新条约的大部分条款其文字非常接近原来的条约，但有 
些条款压缩了或者扩大了，另一些则被删去或者加以补充。这些 
增增减减是特别有意思的。豪门大贵族删去了按功提升非名门出 
身者的条款，'并且代之以新的条件，其目的是“使莫斯科王公和大 
贵族世家的成员在国内和尊荣方面不受来到这里的外乡人排挤和 
貶低”。最高级的大贵族集团还删去了莫斯科人有权到别的基督 
教国家去学科学的条款，因为莫斯科的显贵认为这种权利对于世 
代相传的属内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掌权的显贵与服役的中等阶级 
栢比，与其最接近的机关人员相比，知识水平最低，这是那些高踞 
于底层现实之上的社会集团的命运。2月4日条约是一个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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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君主制的基本法律。它既规定最高当周的结构体制，又规定 
臣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它又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法律，它按照莫斯科 
国自古以来的惯例固执地维护那些古老习俗，就像以往历代君主 
统治时期一样。当人们感到他们借以立身处世的惯例从脚下滑开 
的时候，他们就紧紧抓住成文法 1 P 。 萨尔蒂科夫及其同伴比那些 
名门大贵族更痛切地感到了所发生的变革，由于缺乏政治法规和 
由于最高当局的武断专横，他们比豪门大贵族更能容忍。而那些45 
经历的变革和同外乡人的冲突，促使他们产生一种找寻手段对抗 
这种种弊端的想法，并且使他们的政治认识更广泛和更清晰。他 
们力求用意识到旧惯例意义的新的成文法来巩固那动摇中的旧 
惯例。 

外省服役贵族和1611年6月30曰缗绅会议的决定追随于 

首都高层和中层服役贵族之后—般的外省服役贵族也卷入了 
动乱之中。从瓦西里*舒伊斯基即位时起，他们之参加动乱就日 
渐明显。奥卡河以南和塞维尔斯克地区的各城市（即与草原毗邻 
的南方各县）的服役贵族最先行动起来。草原附近生活的动荡不 
安和充满危险，培养了当地贵族们的勇敢的战斗精神。这场骚动 
是由普季夫里、温纽夫、卡希拉、土拉、梁赞等城市的服役贵族发动 
的:。还在1606年，遥远的普季夫里城的督军沙霍夫斯基公爵—— 
一个非名门世家出身的但受过封爵的人 —— 首先揭竿而起。他的 
起义受到梁赞大贵族世家的后裔一后来的普通服役贵族利雅普 
诺夫家族、松布洛夫家族的支持。梁赞城的服役贵族普罗科菲 • 

利雅普诺夫是一个坚定、傲慢和有一股猛劲的人，他是这个半草原 
地区勇敢的服役贵族集团中的一位真正的代表。他比其他人更早 
地感觉到风向巳经变了，他的手在头脑还未及思考前就巳经采取 
行动。当斯科平-舒伊斯基公爵刚刚向莫斯科进军，而他的叔叔瓦 
西里 • 舒伊斯基沙皇还在世的时候，普罗科菲就派人祝贺斯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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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沙皇，并以此损害这个侄子在叔叔——^沙皇一^的宫廷中的地 
位。普罗科菲的同伙松布洛夫早在1609年就在莫斯科起义反对沙 
皇。暴乱的人群大喊大叫，说沙皇是傻瓜，是骗子、酒徒和色鬼；还 
说他们造反是为自己的弟兄、为服役贵族和大贵族子弟报仇雪恨， 
因为这些人似乎被沙皇和那些助纣为虐的更大的大贵族推到水里 
淹死或者打死了。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下层服役贵族反对豪门显 
贵的起义 ua 。 1610年7月，普罗科菲的兄弟扎哈尔带领一群支持 
者（全都释普通服役贵族）,把沙皇推翻；然而神职人员和大贵族却 
«反对他们。外省服役贵族的政治意图不十分明朗。他们曾经同神 
职人员一起把鲍里斯•戈都诺夫选上王位以刺激大贵族显贵，竭 
力帮助这位由大贵族出身但不袒护大贵族的沙皇，并同他们步调 
—致地起又反对纯粹大贵族出身的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他们 
有意先把斯科平-舒伊斯基拥上王位，然后再拥立戈利琴公爵 14 、 
有一份文件多少揭露了这个阶级的政治情绪 I 5 、奠斯科的大贵 
族政府向弗拉季斯拉夫宣誓效忠之后派了一个使团前往西基兹蒙 
德处,请求他的儿子当沙皇，因害怕同情第二个僭王的莫斯科平民 
百姓的反对， 2 KE 若尔凯夫斯基的军队调入首都。1610年末，土希 
诺贼的死解放了大家的手脚，掀起了一场强有力的反对波兰的人 
民运动。为了把外国人赶出去，一些城市互通信息协商联合起来。 
最先起来的当然是普罗科菲 • 利雅普诺夫和他的梁赞城。但是在 
汇集起来的民军接近莫斯科之前，波兰人已经同莫斯科人厮杀起 
来，并且纵火焚烧了首都 (1611 年3月）。民军把波兰人盘踞的未 
被烧毁的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团团围住，选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 
的临时政府，其中两人是哥萨克首领——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和扎 
鲁茨基公爵，另外一人就是服役贵族首领普罗科菲 • 利雅普诺夫。 
1611年6月30日作出一项决定，由“三首领”进行领导咖。民军 
的主力来自各省的服役人员，他们用从城乡纳税人那儿征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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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武装起来并得到供应。这项决定是在这一贵族营垒中作出的， 
但它却被称之为“全国”的决定，而“三首领”似乎也是由“全国”选 
出的。因此，一个阶级的人——服役贵族民军，就可以宣布自己是 
“全国”的、全民的代表。决定中的政治主张不很清楚，然而等级的 
要求却很明显。选出的“三首领”负责“建设国家和处理全国事务 
及军务”，但是根据决定，没有营垒中的全体会议的参与，这个“三 
首领”是什么重大的事也不能做的。因为全体会议是发号施令的 
最高权力机构，它的权限比缙绅会议按2月4日条约所规定的要 
广泛得多。6月30日决定全是有关维护服役人员的利益•的。这项 
决定调节他们之间的土地关系和服役关系，同时决定还谈到他们 
的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至于提到农民和家仆，那只是为了规定逃47 
亡者和动乱时期被带走的人应该回到他们原来的主人那儿去 。民 
军在莫斯科城郊驻扎了两个多月，他们虽然对解救莫斯科没有作 
出任何重大贡献，但他们却表现出是这块土地的全权主人。可是当 
利雅普诺夫弄得自己的盟友哥萨克人痛恨他的时候，贵族营垒却 
不能保护自己的首领，他被哥萨克人的马刀轻易地驱赶得四处 
逃窜。 

T 层阶级加入动乱末了，随着外省服役人员之后并紧跟着 
他们卷入叛乱的还有“住户们”，纳税的和不纳税的平民百姓。这些 
阶级和外省贵族并肩行动，后来又同他们分道扬镳,既反对大贵族 
阶级，又敌视服役贵族。南方服役贵族起义的首领是沙霍夫斯科 
伊公爵。按当时编年史家的说法，他“生来就是个出谋策划的人”。 
他把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买卖人作为自己的助手。这个人就是鮑洛 
特尼科夫，一个勇敢的、历经沧桑的人，大贵族家的奴仆;他曾被鞑 
靼人俘虏，在土耳其服过苦役，后来作为第二个僭-王的代理人回到 
了祖国；当时这个僭王尚未出现，还在炮制之中 156 。鲍洛特尼科夫 
把服役贵族掀起的运动带入他出身的社会之中。他从贫苦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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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的哥萨克人、逃亡的农民和奴仆 ■ —即社会结构底层的 
各阶层——中召募人员，组成自己的战斗队，率领他们去反对总 
督、老爷和一切有财有势的人。鲍洛特尼科夫在南方县份起义贵 
族的支持下，率领自己拼凑起来的俄斗队进抵莫斯科城下 ，一 再击 
溃沙皇的军队。但就在这里，暂时联合起来的各敌对阶级因争吵 
而很快发生了分裂。鲍洛特尼科夫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从他营 
垒里向莫斯科散发传单，号召奴仆们杀死自己的主人，为此他们将 
得到被杀者的妻子和财产作为奖赏，还号召他们杀死和抢掠商人, 
答应给小偷和骗子授以督军、大贵族的头衔，给他们各种荣誉「和产 
业 1 M 。 普罗科菲 • 利雅普诺夫和其他服役贵族领柚看清了他们在 
同什么人打交道和这个人的队伍是由哪些人组成的之后，就抛开 
了他，转到沙皇瓦西里一边。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沙皇军队得以击 
43 败鲍洛特尼科夫所拼凑的部队。鲍洛特尼科夫阵亡，但是他的尝试 
到处都获得反响：农民、奴仆、伏尔加河沿岸的异族人一所有逃 
亡者和贫苦人到处起来拥戴僭王。这些阶级前发难延长了动乱时 
期，使得动乱具有了另一种性质在此以前，这是一场政治斗 
争,一场为统治方式、为国家体制结构的论争，但是当社会的下层 
都行动起来之后,动乱就变成了一场社会斗争 ，一场 下层阶级消灭 
上层阶级的搏斗。波兰王子弗拉季斯拉夫之作为沙皇候选人获得 
某种成功,是由于下层阶级参与了动乱因为有特权的人之所以 
勉强同意接受这位波兰王子，是要使平民百姓的沙皇候选人一 
土希诺贼不爬上宝座。波兰地主于1610年在斯摩棱斯克城下的 
御前会议上说，现在莫斯科国的普通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起来反 
对大贵族，几乎把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 当时到处出现尖锐 
的社会分裂，所有重要城市都变成社会下层同上层之间斗争的舞 
台> 当肘的人证明，“良民”、富裕公民到处在说，与其被奴仆所杀或 
终身不得自由而在他们那里受苦，不如效忠于波兰王子为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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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市的穷人同农民一起投奔土希诺贼，指望他解脱他们的一切苦 
难这 g 阶级的政治意图一点也不明确，未必可以设想他们会 
有某种类似政治主张的 东西。 他们在动乱时期所追求的不是某种 
新的国家制度，不是为自己等级的衣食温饱，而是摆脱自己的困难 
处境，寻求个人的好处。奴仆之所以起来是为了摆脱受奴役的地 
位，想成为自由的哥萨克;农民起来是为了摆脱把他们拴在地主那 
里的义务，摆脱农民承担的 赋税; 而市民起来则是为了摆脱他们承 
担的市民陚税并成为服役人员或衙役小吏。鲍洛特尼科夫号召所 
有想获得自由、荣誉和财富的人站到自己的旗帆下来。这些人的真 
正沙皇就是土希诺贼，而在那些善良的公民眼里，这位沙皇却是各 
种不成体统和无法无天行为的化身。 

动敌时期的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动乱 
的备种最主要的原因和接踵而来的种种后果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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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讲 


动乱的原因——王朝方面的原因：世袭王朝对国家的看 
法-——对选举产生的沙皇的看法——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 
国家的赋役制度一一社会纷争——动乱过程中僭位称王的意 
义一一几点结论——第二支民军和把波兰人逐出莫斯科一 
米哈伊尔当选'一一米哈伊尔成功的原因 

要说明动乱的原因就意味着要指出引起动乱的形势和使动乱 
长期延续的条件。我们早 B 知道引起动乱的形势：这就是用暴 力1 
秘密地使旧王朝中断，然后以僭王身份人为地恢复旧王朝。但是 
无论导致动乱的这些理由或动乱的深刻内因，它们之所以产生作 
用只是貝为它们是出现在一块肥沃的土壤上,这块土壤是经过伊 
凡雷帝和费奥多尔时期的统治者鲍里斯•戈都诺夫精心（尽管是 
预测不周地)努力开垦出来的。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充满着隐约 
疑虑的社会情绪，它由沙皇直辖制的赤裸裸的胡作非为和戈都诺 
夫的见不得入的阴谋诡计所造成。 

动乱的过程 在动乱的过程中揭示出了动乱的原因 1 。动乱是 
由于偶然事件——王朝的中断所引起的。一个家庭的绝嗣，一个家 
族的消亡，无论是暴力的或是自然的，几乎都是我们每天可以见到 
的现象;但是在个人生活中这种现象极少引起注意，然而当整整一 
个王朝覆灭的时候却是另一回事了。在我国十六世纪末，这样的事 
50件导致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最初是政治斗争——为统治方式的 
斗争，然后是社会斗争一社会各阶级的纷争。政治思想冲突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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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财产的斗争。沙皇频繁地更迭，莫斯科社会各个不同阶 
层既是支持沙皇的力量，也是支持争夺王位的觊觎者的力量。每个 
阶级都在寻找自己的沙皇或者推举自己的候选人登上王位。这些 
沙皇和候选沙皇只不过是几面旗帜；在这几面旗帜下俄罗斯社会 
中不同的政治主张，后来是不同的阶级，互相拼斗。动乱是以大贵族 
集团的贵族阶级的阴谋诡计开始的，他们起义反对新沙皇们的无 
限权力。把动乱继续下去的是首都近卫军服役贵族的政治图谋，他 
们为军官们的政治自由而武装起来反对豪门显贵搞寡头政治的计 
谋。随首都服役贵族之后起来的是外省的普通服役贵族，他们希 
望成为国家的主宰。他们又把那些为自身利益即为了搞无政府主 
义起来反对一切国家制度的地方的非服役阶级吸引到自己一边。 
动乱时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哥萨克帮和波兰帮的干预，他们是在 
混乱的国家里靠打家劫舍过着轻松生活的，来 自顿河 、第聂伯河、维 
斯瓦河一带的莫斯科国和波兰王国的社会渣滓。在动乱的初期，大 
贵族集团企图以新的国家制度的名义把行将分崩离析的社会各阶 
级联合起来；但是这个制度不符合社会其他阶级的愿望。于是就产 
生了这样的尝试一以个人的名义来防止一场灾难，人为地恢复 
那刚刚消亡的王朝，因为唯有这个王朝曾经抑制过社会各个不同 
阶级之间的仇恨并使它们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协调一致。僭位称王 
的作法是摆脱这些因不可调和的利益而相互斗争的一个出路。当 
这个尝试未获成功，甚至第二次:也未能成功时，显然，任何政治联 
系，任何政治利益这时都不复存在了，本来为了这种政治利益是可 
以预防社会的分裂的。但是社会并没有分裂，只是国家制度摇摇 
欲坠罢了。当社会制度的政治纽带被扭断之后，仍然保留了民族 
和宗教的牟固联系> 正是后者才挽救了社会。哥萨克军团和波兰 
军队缓慢地、但是逐步地使那些被他们弄得家破人亡的居民醒悟 51 
过来，终于使社会各敌对阶级联合起来> 但这种联合不是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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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而是为受到哥萨克人和波兰人威胁的民族的、宗教的和 
一般市民的安全。这样一■来，由于全国社会各阶级争吵而造成的 
动乱终因整个社会同干预内讧的反国家的和异族的两股外来势力 
作斗争而停了下来 I 。 

国家——世袭领地我们看到，在动乱过程中有两个很明显 
的使动乱得以延续的情况，这就是僧位称王和社会纷争。这两个情 
况指出了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动乱的主要原因。我亚巳(第四十一 
讲)指出在莫斯科政治意识中有一种误解:作为人民联盟的国家除 
了自己的人民以外不属于任何人 I 但是莫斯科国君主和莫斯科罗 
斯人民都把莫斯科国看作王朝的世袭领地，而莫斯科国则是从这 

块领地上成长起来的。我认为这种寧手乎手等早,_乎的看 
法是动乱的基本原因之一。刚才指诚瀹4丰人民 
生活中自发活动的政治理解力的普遍贫乏和准备不足有关的。我 
再重复一下巳经说过的，在普遍的意识中，莫斯科国仍然是被从最 
初的封邑制的角度去理解的 2 ，它被理解成莫斯科君主的产业，被 
理解为在三个世纪中开创、扩大并巩固它的卡利达族的家族私有 
财产 2 。事实上莫斯科国是大俄罗斯人民的联盟，甚至人们心目 
中曾经有过把整个罗斯国土看作某个整体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 
并没有上升到人民就是国家联盟的思想上去。土地主人的意志和 
利益仍然是这一联盟的实际联系。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一神以 
世袭封地制的观点来看国家，不是莫斯科历代君主的王朝奢望，而 
只是从封邑时期起继承下来的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范畴而巳。当 
时我国对国家除了从世袭领地的角度、从某个王朝时君主的角度 
来理解以外，没有别的理解。如果对一个普通的莫斯科人讲:君主 
«的权力_时也是君主的职责和职务，当君主统治人民时就在为国 
效力，为共同的福利效力 > 这样说似乎是概念的混乱，思维的错乱。 
由此可以明白，当时莫斯科人是如何设想君主和人民对国家的关 




系的。他们觉得 3 , 他们居住的莫斯科国就是莫斯科君主的国家，并 
不是莫斯科人民或俄罗斯人民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国家和人民并 
非不可分离的概念，国家和某个王朝的君主才是不可分离的;他们 
能够想象的是，可以有没有人民的君主，而不能有没有君主妁国 
家。这种看法在莫斯科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那些 
由于国家利益的思想而同政府有'联系的臣民们看到这个政府没有 
保卫国家利益时，就会对执政当局心怀不满，就会起来反对它。那 
些由于暂时的有条件的好处才同主人相联系的仆人和食客，当他 
们见到并未从主人那里得到好处吋，他们就会离开主人的家。而臣 
民起来反对当局，却并不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国家 
是异国;相反仆人或食客对主人不满，就不再留在他家，因为他们 
不认为这个家是自己的。莫斯科国的人民对待主人就像不满的仆 
人和食客一样，而不像不顺从的公民对待政府。他们往往对统治他 
们的当局的所作所为满腹牢骚，但当旧王朝存在的时候，人民的不 
满一次也没有达到起来反对该政权本身的程度。莫斯科人民搞出 
了一个特殊的政治抗议形式：不能同现存制度和睦相处的人们不 
是起来反对它，而是离开它，“各走各的路”，从这个国家逃亡出去。 
莫斯科人似乎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外来户，是偶然地临吋住 
在别人家里的人。当他们觉得无法生活下去时，他们认为可以逃 
离这个使人难堪的房东，但却不习惯于这样的想法:可以起来反对 
这个房东或者在他的家里作出别的安排。因此，联结莫斯科国全 
部关系的枢纽不是关于人民利益的想法，而是某个王朝的头面人 
物，而且只能在这一王朝君主的统治下国家制度才被承 认:； 所53 
以当王朝终止，从而国家不属于任何人的时候，人们就惘然若失， 
不再明白他们自己是些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于是就纷纷扰扰，处 
于无政府状态。他们甚至似乎感到是身不由己的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某种义务（令人伤心的然而又不可避免的义务），因此，必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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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因为没有什么人可服从的了。 

选举产生的沙皇不得不由缙绅会议来选举沙皇。但是由于 
缙绅会议选沙皇一事是标新立异的，人们并不认为它是证明新的 
国家政权正确的足够证据，缙绅会议反而引起了怀疑和惊恐。缙绅 
会议关于推选鲍里斯 • 戈都诺夫的决定，预料到人们的异议，在谈 
到选举人时说:“让我们同这些选举沙皇的人分道扬镳吧，因为沙 
皇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安排的” 4 。缙绅会议的文件把这么说的人 
称为没有理性的人，该受诅咒的人。1611年一份流传很广的抨 
击性小册子(正如文章的作者在一次奇怪的梦幻中被告知的 一样〉 
说道：上帝会亲自指定人来主宰俄罗斯国家；如果有人按自己的 
意志选出沙皇，那么“这个沙皇的日子就长不了” 5 。在整个动乱 
时期，人们不习惯有关推选沙皇的想法。他们认为，选举出来的沙 
皇不是沙皇，只有出身卡利达家族的后裔，天生的、世传的君主才 

是真正合法的沙皇。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法律方面任意 

杜撰，在皇族谱系方面牵强附会，在修辞方面夸夸其谈——极力把 
选出的沙皇同卡利达族挂钩。鲍里斯 • 戈都诺夫当选为沙皇后, 
僧侣和人民隆重地把他当作世袭沙皇来朝贺，祝“他在自己君主的 
f _零，上长命富贵 v 。而瓦西里 • 舒伊斯基虽然形式上限制了 
iaA 诠力，但在正式文件中，仍如历代天生的莫斯科君主一样， 
自称“专制君主”。由于这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在领导集团中出现 
的被选举出来的沙皇登基为皇一事，在人民群众看来，并不是一种 
政治需要 〈虽然 是可悲的需要>，而是某种类似破坏自然法則的东 
西：因为选举产生沙皇，正如选举一位父亲或母亲一样，太不像话 
了。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的简单想法既不能把鲍里斯•戈都诺 
夫，也不能把瓦西里•舒伊斯基，更不用说波兰王子弗拉季斯拉 
64夫，置于^真正的”沙皇的概念之中的原因。人们一方面把他们看 
作篡位者，而同时在一个出身不明的老奸巨猾者身上出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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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儿天生沙皇的幻影，又使这些王朝正统主义者的良心得到安慰 
并产生了信任感。只是在找到了一个可以与消亡的王朝通过血缘 
关系（那怕是间接的）联系起来的沙皇之后，动乱才停了下来。 
沙皇米哈伊尔所以能登上王位，与其说是因为他是全国民选的沙 
皇，不如说是因为他是前王朝最后一个沙皇的表侄。对人民的选 
举——作为最髙权力的充分的合法的源泉-—持怀疑态度，是孕 
育动乱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这种怀疑渊源于社会意识中根深 
蒂固的一个信念，这就是，源泉应该只是某一王朝的世袭继承制。 
因此，不习惯于选举产生沙皇的思想，可以认为是动乱的一个派生 
的原因——这是由上述的基本原因派生出来的。 

国家的赋役制度 我们已 经指出 社会纷争是动乱时期鲜明地 
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疼种纷争的根源在于莫斯科国家制度的}^ 
而这也就是动乱的另一个基本原因 。在任 何一个合法建 i 
制度中，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就是必须有公民个人的或等级 
的权利和义务之间适当的协调。在这方面，十六世纪莫斯科国 
的特点是：不同时间和不同性质的社会政治关系杂七杂八地混在 
一起。莫斯科国内既没有自由的和享有充分权利的个人，也没有 
自由的和自主的等级。但是社会并不像东方的专制国家那样代表 
不分彼此的人群。在那里，大家的平等是建立在普遍无权的基础之 
上。社会分裂了，分成早在封邑时期已经形成的阶级。当时这些 
阶级只在民事方面才有 意义： 这就是按行业区分的经济状况。现 
在这些阶级具有了政治性质，因为在各阶级之间以专门的、与它们 
的行业相适应的国家所规定的赋役来区分。这还不是等级，而只 
是普通的服役级别，用莫斯科国家的公职用语来说，叫做官级。 

这些官级所承担的国家职务，对所有的人来说并不相同：担任某55 
一职务的阶级享有或多或少发号施令的权利 I 对另一些阶级来说， 
它们的服务只是服从命令、执行命令的义务。一个阶级担当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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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另一些阶级作为最髙管理当局的工具或者去服军役，而苒 
—些阶级则承担各种纳税义务。对国家服役分别作出不同的规定 
造成了各个不同阶级在国家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受上层践踏的 
下层理所当然承受着最沉的重担，他们当然深受其苦。但是最高 
执政阶级因国家职务使自己有可能指挥别的阶级，所以它认为没 
有必要直接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政治特权。这个阶级的掌权并非 
由于它有这么做的权利，而是由于自古以来实行的惯例：这是这 
个阶级的世传的职业。一般来说，莫斯科 6 立法的目的在于直接 
或间接地规定和分配国家的义务，但它却既不规定也不保障任何 
个人的或等级的权利；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只取决 
于其所尽的义务。在这一立法中类似等级权利的东西不是别的， 
而是作为认真履行义务的辅助手段的个人好处。这些好处给予一 
些阶级，可并非给予这些阶级的全体成员，而是按它们地位的特 
殊条件给予一些地方社团。某个城市社团或农民村社常在税收方 
面获得减轻或在法院获得豁免，但在立法中却尚未见到有人要 
求规定城乡居民共同的等级法。地方的等级自治本身及其选出的 
权力机构是建立在义务及与义务相关的责任的同一原则之上的， 
如果是个人负责，则与其头领有关，或者是社会负责，则由整个村 
社担当 } 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地方等级自治机关是中央集权的一 
个驯服工具。个人或等级的局部利益由法律保障。在莫斯科的国 
家制度中，赋役原则占统治地位，它给个人或等级的局部利益留 
66 下的只是极小的地盘，而且把这些局部利益作为国家需要的栖牲 
品 6 。这就是说，莫斯科国内个人的或等级的权利和其义务之间 
的关系并不协调。人们在外来危险的压力下，由于个性和社会精 
神的不发展，対沉重的规章制度也就好歹习以为常了。伊凡雷帝 
的统治使社会深切感到国家制度的这一缺陷。沙皇的专橫暴戾、 
无故处决、罢官贬职和没收财产，不仅使上层阶级,而且也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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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怨声载道，引起“普天下对沙皇的不满和仇恨”，于是社会产生 
一种模糊的、胆怯 要求: 从法律上保障人身和财产不受当局随心所 
欲的任意处置。 

社会纷争 假如创建这个国家的王朝不中断的话，上述要求 
和对国家制度普遍的沉重感，本身并不能导致国家发生如此深刻 
的震动。王朝是国家大厦拱顶上的一个光轮;随着王朝消失，维系 
全部政治关系的纽带也就断裂了。从前人们因屈从于熟悉的主人 
的意志而耐心忍受着的东西，现在，当主人不再存在时，就再也无 
法忍受了。在主事伊凡 • 季莫费耶夫的笔记中我们读到一则有插 
图的寓言，说一个有财有势者的寡妇，她因没有孩子，亡夫的房 
子被他的一个出身“奴隶地位”而且非常专横任性的女仆所侵占。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无依无靠寡妇的形象展现出国家在失去“天经 
地义”的沙皇主人之后的景象 7 。当时社会各阶级为减轻自己在 
国内的困难处境，都带着自己特殊的要求和渴望纷纷行动起来。 
只是社会上层的行动不像社会下层那样蓬勃高涨^。上层阶级力 
图通过立法的途径，甚至靠牺牲下层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等级权 
利；而在下层阶级中则看不到等级的利益，也看不到为整个阶级 
获取权利或减轻沉重负担的意图。在下层阶级中，每个人都自行 
其是，都急于摆脱使他们 陷入困 境的严酷的和不平等的征税制度， 
急于转到另一种较好的境遇中去，或者用掠夺手段从富人那儿捞 
点东西。观察敏锐的当代人特别指出社会下层力求向上突破并从57 
那里冲击上层人物，这就是动乱的最鲜明的征兆。观察敏锐的当 
代人之一，寺院的主持僧奥拉米 • 巴里津写道:这时每个人都力图 
向上爬，奴隶想成为主人，不自由的人向自由跃进，当兵的打算成 
为大贵族，但极有头脑的人却被那些为所欲为的人看得一钱 不值， 

常被他们“看成朽木龚土”，却不敢对他们说出半个不字。来自上 
下两 方面的如此对立的意图一经相遇，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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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仇恨。这种仇恨是动乱的派生原因，它是由第二个基本原因引 
起的。观察敏锐的当代人把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的起因归咎于社会 
的上层、上层阶级，首先是那些掌握权力的非世袭的新人物，虽然 
伊凡雷帝用自己的直辖制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这些观察家狠狠指责沙皇鲍里斯打算改革地方制度和刷新国务管 
理的目空一切的意图，指责他为了挑拨离间把那些出身卑微的人 
鼓动起来反对上层，而这些人不能胜任政务，目不识丁，几乎不会 
在公文上签名，只会用战战栗栗的手，犹如用别人的手一样，慢吞 
吞地在纸上拖延时间6这样鲍里斯就在显贵和富有经验的人中间 
激起了仇恨。在他以后的其它几个伪沙皇也是这样干的。然而观察 
家们在指责这些时 ，: 却怀着遗憾的心情缅怀过去的几个天生的君 
主，认为他们知道应该賜予哪个家族以哪种荣誉和为什么赐予，而 
“对出身卑微的人却什么也不给”。沙皇鲍里斯用建立告密制 
度鼓动奴仆反对主人，用罢官贬职把被贬大贵族的大批家仆驱赶 
到大街上，使这些人四处抢劫，从而使社会更加混乱。沙皇瓦西里 
也双手播下了社会动乱的种子，他用一纸敕令加强农民的依附关 
系，之后又用其它一些敕令限制主人对奴仆的控制。上层卖力地 
促使政府加剧社会的纷争，据奧拉米 • 巴里津证实，在沙皇费奥多 
尔时》|，达官贵人，特别是那些来自统治者戈都诺夫的亲属和支持 
者中间的达官贵人，以及仿效他们的其他人，满怀奴役他人的强烈 
情绪，力求采取一切手段，对一切人软硬兼施，使其受自己奴役。 
但是三年 (1601— 1604年）饥荒时期到来了，主人不希望也不能供 
68 养那些被抓回来的家仆，于是不给任何证明就把他们赶出了自己 
的家门。当这些饥饿的奴仆受雇于另外的主人时，原来的主人又 
追究他们的逃跑和出走。 

傷 位为王社会关系的混乱，社会的涣散在政府和社会采取 
的不明智的行动方式（它是如此可悲地得到自然本身的支持) 



中，暴露了出来，而且在王朝中断之后 很难用 一般的统治手段来加 

以调整。动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穿今呼:亨印导琴。它同第一个原 
因即王朝方面的原因有力地（虽 K 系在一起，使动 
乱得以延续下去，并把第一个原因的作用激化了。这表现在几个 
僭王取得的成就上面，所以也可以把僭位为王看作是动乱的派生 
原因，是由上面两个基本原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原因。何以能够 
产生僭位为王这种想法一一这个问题不含有任何人民心理上的疑 
难。围绕季米特里王子之死而出现的令人不解的事引起几种互相 
矛盾的解释。人们的想象力从这些解释中选出最合自己心意的 I 
人们最希望的是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希望 王子仍然活着，并消除令 
人沉痛的、使未来蒙上阴影的不明不白的情况。正如在类似情况 
中常有的那样，人们会本能地相信:恶行未能得逞，这次上天在捍 
卫人间的真理并准备惩罚恶人。沙皇鲍里斯及其家属的骇人听闻 
的命运 ，在惶 惑的人们眼里，惊人地公开揭示了上帝的这一永恒真 
理，这大大有助于僭位称王的成功。道义感获得政治感的支持。这 
种政治感既是本能的，又是人民群众按其本能所能接受的。僭位称 
王是摆脱由于旧王朝中断而引起的不可调和的利益斗争的最方便 
的出路，因为行将分崩离析的社会各成员之间已不可做到有机的、 

自愿的协调一致，而僭位称王的做法机械地、强制性地把这些社会 
成员联合在原来已习惯的、但是伪造的政权之下。 

几点结论 可以这样解释动乱的起因。人民的沉痛情绪，因 
伊凡雷帝的统治引起的普遍不满以及因鲍里斯 • 戈都诺夫的治理 
而加重了的这种不满，是动乱的根源。王朝的中断和随之而来的以^ 
僭王身份人为地恢复旧王朝的企图，成了引起动乱的 借口。 必须承 
认动乱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关于旧王朝对莫斯科国的关系所持的看 
法，因为这种看法妨碍人民去适应推选沙皇的思想，然后是国家制 
度本身及其沉重的赋税原则以及造成社会不和的国家赋役的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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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第一个原因引起并支持这样一种需要恢复已消亡的皇 
族，而这一需要保证了僭位称王的成功;第二个原因把王朝内部的 
倾轧变成了社会政治的混乱 • 还有促成动乱发生的其它情况：沙 
皇费奥多尔之后领导国家的统治者的行动方式，大贵族阶级要求 
立宪的意图（这种意图与莫斯科最高当局的性质及人民对当局的 
看法背道而 驰〉， 当时观察者们所描述的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鲍 
里斯统治时期大贵族们的被贬谪，饥荒和瘟疫，还有地区之间的不 
睦，哥萨克人的干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非原因，只是动乱的征 
兆，或者是孕育动乱(但不是产生动乱）的条件，最后，或者是动乱 
引起的后果 P 。 

动乱是在我国历史上两个毗连时期交替之际出现的9。在原 
因上它与前一时期栢联，在其后果上又与后一时期相联。成为新 
王朝的创始人的沙皇登位才使动乱结束；这是动乱的第一个直接 
后果。 

第二支民军1611年末，莫斯科国家呈现出一幅明显的劫后 
景象。波兰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波兰军队把莫斯科付之一炬，并 
坚守在未焚毁的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城内。瑞典入占领了诺夫哥罗 
德，并提出了他们的一个王子作为莫斯科王位的候选人。一个叫 
西多尔卡的第三个伪季米特里，代替被杀的第二个伪季米特里，坐 
镇普斯科夫；随着利雅普诺夫的逝世，第一支贵族民军在莫斯科城 
下土崩瓦解了。这时全国仍然没有政府。当波兰人占领了由姆斯 
季斯拉夫斯基公爵为首的大贵族们所困守的克里姆林宫之后，瓦 
• o 西里•舒伊斯基被推翻后领导政府的大贵族杜马也就不复存在。 
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中心,开始分解为若干组成部分;差不多每个城 
市都单独行动，与其它城市只是互通信息。国家变成了某种不成 
形的动荡不定的联邦。但从1611年底起，在政治势力丧失元气之 
后，宗教势力和民族势力开始觉醒，它们要去摇救正在衰亡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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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修士大司祭季奥尼西和主持僧奥拉米 • 巴里津从三一寺发出 
的号召书促使下诺夫哥罗德人在他们的村长、屠宰商库兹马•米宁 
领导下起来抗战。一些没有工作和薪饷，而且常常还有无领地的 
服役人员、城市服役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为响应下诺夫哥罗德人的 
号召而结集起来。米宁给他们找了一位领袖，即德米特里•米哈 
伊洛维奇 • 波尧尔斯基公爵 9 。这样就组成了反抗波兰人的第二 
支民军 W 。从战斗力来说，它不如第一支民军，尽管由于下诺夫哥 
罗德市市民和闻风而来的其它城市市民以自我牺牲精神收集了大 
量钱财，而使它装备精良。民军用了约四个月准备就绪，约半年 
时间开向莫斯科；一路之上，一群群服役人员请求接纳他们为国 
家效力。特鲁別茨科伊公爵的哥萨克部队，第一次民军的残余部 
队，正驻扎在莫斯科附近。对全国贵族队伍来说，哥萨克人比波 
兰人还可怕。贵族队伍对特鲁別茨科伊公爵的建议回 答说: “我们 
决不同哥萨克人站在一起。”但不久他们就开始明白，没有哥萨克 
人的支援会一事无成。他们驻扎在莫斯科城下的三个月中，因没 
有哥萨克人的参与，什么重大的事也没有干出来。波尧尔斯基公 
爵的队伍中有四十几位当长官的，而且全都有世袭名门的服役职 
称，但是只有两人干出了几件大事，这两个人却又不是服役人员， 
而是僧人奧拉米 • 巴里津和屠宰商库兹马 • 米宁。前者应波尧尔 
斯基公爵的请求在关键时刻说服了哥萨克人支持服役贵族，而后 
者请波尧尔斯基公爵拨给他三、四个连队。他用这支队伍成功地 
攻击了波兰统帅霍特凯维奇为给困守克里姆林宫挨饿的自己人运 
送食品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米宁的大胆攻击鼓舞了贵族民军 M 
的士气，迫使波军统帅后退，而后撤的路线正好是哥萨克人给安排 
好的。1612年10月哥萨克人攻占了中国城，但民军对突袭克里 
姆林宫却举棋不定；那里的一小撮饿到吃人地步的波兰人自己投 
降了。当时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正率部向莫斯科挺进，想把莫斯 



科城收归波兰人所有 ; 不是莫斯科督军们，而是哥萨克头领们把波 
兰国王西基兹蒙德从沃洛科拉姆斯克赶了出去，并迫使他不得不 
撤回老家。在这里，贵族民军再次表明自己在动乱时期的成事不 
足，而这种事本来就应该是他们那个等级的职业和对国家承担的 
义务 1Q 。 

米琀伊尔被选为沙皇全国贵族民军和哥萨克民军的首领 
——波尧尔斯基公爵和待鲁别茨科伊大公——向全国各城市散发 
了文告 11 ，号召宗教当局和由全体官吏中选出的代表到首都来参 
加缙绅会议并选举君主。1613年初，全国各地选出的代表开始聚 
集到莫斯科我们会看到，这是第一次有市民甚至有村民参加的 
公认的各等级出席的缙紳会议。当选举人集合之后，规定了一个 
三天的斋戒期。俄罗斯国土的代表们想在完成这样一件重大的事 
情之前借助这一斋戒期洗净身上的动乱时期的罪恶。斋戒期结束 
后会议开始。提交会议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从外国皇室中选举 
沙皇。代表们否决了这一提案并且决定：无论是波兰王子还是 
瑞典王子，也无论是信仰新教还是来自任何非东正教国家的 
人都不得像选“马林金的儿子”那样选到莫斯科国家的王位上 
去。这一决定粉碎了那些主张拥立波兰王子弗拉季斯拉夫的人 
的企图$但要选出一位本国的天经地义的俄罗斯君主也不是一 
件轻易的事 11 。接近这一时期的文献没有用明快的调子描述这件 
寧在会议上的讨论情况 12 & 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人心非常激 
动，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想法干，每个人都为自己支持的人说话。一 
些人抬出这个人，另一些人又推举那个人，众说 纷纭； 他们想了 
、文想，该选谁好 i 他们在一些名门家族中挑来 选去， 但对谁也未 
能取得一致意见，这样就失去了许乡时间。许多达官贵人，甚至不 
是达官贵人的人，都收买选举人，馈赠礼物，封官许愿。在选出米 
哈伊尔之后，会议代表请求米哈伊尔的业巳削发为尼的母亲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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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儿子登上王位沂祷祝福。会议代表受到指责，说莫斯科的人 6 
们“感到非常沮丧”，代表回答说:现在莫斯科的人们“已受到了惩 
罚”，接受了教训，明白过来了，联合起来了。但是会议上的阴谋诡 
计、尔虞我诈和纷扰争执没有使会议代表们所说的好心的话得到 
证实。会议在名门出身的追求王位的人中间分裂成几个派别。在 
稍后的消息报导中指出，竞争王位者中有戈利琴、姆斯季斯拉夫斯 
基、沃罗登斯基、特鲁别茨科伊、米•费•罗曼诺夫等公爵。波 
尧尔斯基公爵从出身和个人性格来说是不大出名的 r 据说他也正 
竞争 王位， 花了不少的钱去钻营活动。瓦西里 • 戈利琴大公爵按 
才能和豪门出身来说是一个最有影响的候选人，但他被波兰人俘 
虏过;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被否决了；其余几位公爵中没有人可 
供挑选。莫斯科国摆脱了可怕的动乱，但却没有英雄人物;它是被 
那些善良的、平凡的人从灾难中拯救出来的。波尧尔斯基公爵不 
是鲍里斯 • 戈都诺夫，而米哈伊尔 • 罗曼诺夫也不是斯科平-舒 
伊斯基公爵。在缺少真正力量的情况下就只得靠偏见和阴谋诡计 
来解决问题了。同时，当会议分裂成几个党派，不知该选谁的时候， 
会议突然收到一封封的“书信”，一封封来自贵族、大商人，来自谢 
维尔斯克地区各城市，甚至'来自哥萨克人的拥戴米哈伊尔的劝进 
书 12 ;结果哥萨克人使问题得以解决。因为哥萨克人眼见贵族队 
伍软弱无力，于是在被他们解放的莫斯科城内胡作非为，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并不因为有特鲁别茨科伊、波尧尔斯基和米宁的临时政 
府而稍加收敛。但是在选举沙皇的问题上哥萨克人表明自己是爱 
国主义者，他们坚决反对外国人来当沙皇，同时明确指出，他们 
“反复衡量过”真正的俄罗斯的候选人一其中一位是小孩，即 
土希诺贼的儿子，另一位是米哈伊尔 • 罗曼诺夫。米哈伊尔的父 
亲菲拉列特曾经是两个僭王的帮手，被第一个僭王授予大主教职 
位，在第二个僧王的莫斯科城郊营垒沖被宣布为总主教。当然，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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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称王的主要支柱哥萨克人愿意看到他们土希诺沙皇的儿子或者 
土希诺总主教的儿子登上莫斯科王位。然而把贼的儿子推出来竞 
选是轻率的，这样做多半出于哥萨克人的礼貌，所以在缙绅会议 
上否决这个候选人时，哥萨克人也就不坚持了。米哈伊尔当时还 
是 一 •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本人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 13 ， 他对王位 
的指望也不可能很大/但是，像贵族和哥萨克这样彼此敌对的势 
«力，对他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这种意想不到的一致在会议上也反映 
' 了出来 13 。在党派斗争赤热化的时候某个来自加利奇（第 
—个僭王就来自此地）的贵族，在会议上提出一份书面意见，他 
声言*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亲属关系上同过去的沙皇最为接近， 
所以必须选他为沙皇。会议的许多参加者反对米哈伊尔，尽管他 
早就被认为是候选人了，尽管总主教盖尔莫根也指出他是沙皇瓦 
西里•舒伊斯基的理想的继承人。从加利奇来的那位贵族的书面 
意见使许多人火冒三丈。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声音，是谁提出这份 
书面意见的，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时,从选举人的行列中站出一个 
顿河哥萨克的头领来，他走到桌子边,也把一份书面意见往桌上一 
放。“头领，你提的是个什么意见?” 一德米特里 • 波尧尔斯基 
问他。头领回答说：“关于亭亨吞 f 米哈伊尔•费奧多罗维奇。” 
这位哥萨克头领似乎就把问*题^^决*了。正如某个历史学家所写 
的 ，会 议宣读了头领的书面意见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M 
米哈伊尔被宣布为沙皇。但这只是拟定会议候选人的一■次预选而 
巳。然后直接提交全国作最后决定。把一些可靠的人秘密派到许 
多城市去询问人民的意见，了解人们愿意谁当莫斯科国的君主。 
人民原来是有相当准备的。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所有的人，从小 
孩到大人，都有一个共同想法: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应当君主，除 
他以外，不要任何人。这种秘密瞀察式的查询，很可能还带有宣传 
鼓动，这对会议来埤，仿佛成了一次投赞成票的全民表决。1613 
92 



年 2 月 21 日，是东正教的星期天，也是斋戒期的第一个星期日，定 
在这隆重的日子里进行最后选举 146 。每个官员都提出一份个人 
的书面意见，在所有的书面意见中只写上一个 名字： 米哈伊尔- 
费奧多罗维奇。当时有几位神职人员和一位大贵族被派到红场 
上去。那里人山人海，他们在髙台之上还没有来得及问愿意选 
谁为沙皇时，大伙就高声喊叫 起来： “米哈伊尔•费奧多罗维 
奇” 14+ 。 

罗曼诺夫家族会议选举米哈伊尔一事就这样准备就绪 15 ， 
他的当选是在会议上和人民中采取了一系列辅助手段才获成功 
的。这些手段是：选举前有人数众多的罗曼诺夫家族的亲属参加 
的宣传鼓动、哥萨克势力施加的压力、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的秘密查 C 4 
询、首都群众在红场上的大喊大叫^。然而所有这些竞选手段之 
所以奏效，还是因为社会对这一家族的支持。米哈伊尔被抬出来 
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品德,也不是因为宣传鼓动的声势，而是因为他 
的家族的声望。他属于大贵族世家，犬概是当时莫斯科上流社会 
中最受人爱戴的世家了^。罗曼诺夫家族是古老的大贵族世家 
科什金家族中不久前分出的一支。很久以前还在伊凡 • 达尼洛维 
奇 •卡利达大公时期，据家谱所记，在莫斯科有一个称做安德烈 • 
伊凡诺维奇 • 科贝拉的显贵人物从“普鲁西地方”来到了莫斯科， 

他成了莫斯科宫廷中的著名大贵族。正如我们的编年史所记载 
的，从他的第五个儿子费奥多尔 • 科什卡起就有“科什金家族”之 
称。这个家族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宫廷中是赫赫有名 
的，这是唯一没有受爵的大贵族世家。这个家族从十五世纟 L ； 中叶 
起涌向莫斯科宫廷新受爵的仆从的洪流中没有沉沦下去。在舒伊 
斯基家族、沃洛登斯基家族、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家族的公爵们中 
间，科什金家族能够稳稳地站在大贵族们的前列。十六世纪初，从 
科什卡的孙子扎哈里繁衍下来的大贵族罗曼 • 尤里耶维奇 • 扎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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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英在宫廷中占有显赫地位，他成为这一象族的新支—— 罗曼诺 
夫家族的鼻祖。罗曼的儿子尼基塔是皇后安娜斯塔西娅的亲兄 
弟。他是十六世纪时身后在人民中唯一留下好名声的莫斯科大贵 
族。民间壮士歌还提到他的名字，有关伊凡雷帝的歌谣中把他描 
写 成〜个 在人民和暴躁的沙皇之间的心地善良的调解人。尼基塔 
的六个儿子中最杰出的是大儿子费奥多尔。这是个非常善良和蔼 
的大贵族，是个衣冠楚楚、勤学好问的人。当时住在莫斯科的英国 
人霍尔塞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大贵族很想学会拉丁语，在 
他的请求下，霍尔塞给他编了一部拉丁语法，在语法中用俄语字母 
拼写拉丁词语 Ma 。 罗 曼诺夫家族由于他们个人品德出众而嬴得 
很好的声誉;在生性多疑的戈都诺夫的统治时期，尼基塔的子孙们 
遭到了迫害，这无疑使他们的声誉更甚。奥拉米•巴里津甚至把 
这一迫害归之于上帝用大动乱惩罚俄罗斯大地上的那些罪孽。由 
66于同沙皇瓦西里结仇和同土希诺营垒有关系，罗曼诺夫家族受到 
第二个伪季米特里的庇护并在哥萨克人的营寨中赢得了好名声。 
这一家族在动乱时期的这种双重遭遇，使米哈伊尔在缙绅和哥萨 
克人中间得到了双重支持。但在会议选举时对米哈伊尔最有利的 
是罗曼诺夫家族同前朝有亲属关系 6 在动乱过程中，俄罗斯人民多 
次选举新沙皇均遭失败，现在选中的这个人，那怕有一丁点儿同前 
朝王室有关系，那俄罗人民也会觉得这种挑选是踏实可靠的。 
人们不把沙皇米哈伊尔看作会议选出的人，而是看作沙皇费奥多 
尔的表侄，天经地义的世袭沙皇。当时的年代纪直截了当地说:人 
们请求米哈伊尔登基为王是“因为他在亲属关系上有沙皇征兆”。 
无怪乎奥拉米 •巴里 津把米哈伊尔称之为“早在降世之前就由上 
帝选定的人”，主事伊凡 • 季莫费耶夫在连绵不断的世袭沙皇的谱 
系中把米哈伊尔直接排在沙皇费奧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后面，而 
对戈都诺夫、舒伊斯基以及所有僭位的王一概置之不理。沙皇米 
•4 



哈伊尔本人在其诏书中把伊凡雷帝叫作自己的姑爷爷 16 的 h 当时 
流行着这样一个传说，似乎沙皇费奥多尔临死时口头嘱咐把王位 
交给自己的表兄弟费奥多尔一米哈伊尔的父亲。很难说这一传 
说对选出米哈伊尔有多少帮助。但是当时还有一个使大贵族不能 
处之泰然的有利于米哈伊尔的优越条件，这个条件一定使主持选 
举的大贵族们屈从了 a 有传闻，好像弗•伊•谢列麦杰夫写信给在波 
兰的戈利琴公爵说:“据说米沙 • 罗曼诺 夫年轻，还不明事理，他对 
我 们会很随和的” MB 。 谢列麦杰夫当然知道，王位不会使米哈伊 
尔失去成熟起来的能力，而他的年轻也不会是永远不变的。但他 
的另外一些品质令人信服地表明，这位表侄在智力贫乏和体质孱 
弱方面将是另一 个表叔 ，他将成为一个善良温顺的沙皇，在他的统 
治下，大贵族们在伊凡雷帝和鲍里斯•戈都诺夫统治时期遭受的 
那些苦难不会重演。人们要选出的不是一个最有才干的人，而是 
最合心意的人。这样一 •来，就出现了一 •位结束动乱年代的新王朝 
的始祖^， 


①原文为 ixejiymKa , 意为“祖父、外祖父、姑爷爷”等 D 沙皇米哈伊尔的姑奶奶安娜 
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是沙皇伊凡雷帝的元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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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讲 


动乱的直接后果 新的政治概念 这幽概念在动乱 

中的表现 执政阶级成员的更迭 门第制的解体 最 

高权力的重新组合——沙皇和大贵族阶级 一 大贵族杜马和 
缙绅会议一一最高权力的简化——1681年大贵族的企图 

缙绅会议的成员和作用的变化-经济的破坏状况-动乱 

以后的社会情績 

现在我们来研究动乱的直接后杲 1 。新王朝的第一位沙皇必 
须在这些后果所形成的政治局面和道德状况中采取行动。莫斯科 
国所经历的十四个狂风暴雨般的年头，并非无影无踪地过去了。从 
米哈伊尔即位的最初时刻起，这些后果就显露出来，它们来自全国 
局势中因动乱所造成的两大变动 :第一 ，十六世纪莫斯科国的制度 
赖以维持的政治传统和旧的习惯中断了；第二，动乱使国家同邻国 
处于这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要求国家比十六世纪时更加集中人 
民力量去进行对外斗争。由此，即由这两大变动，引出了后来在 
莫斯科人的社会意识中固定下来的许多新的政治概念，以及构成 
十七世纪我国历史基本内容的一系列新的政治事实，现在我们就 
来研究这些政治概念和事实。 

新的政治概念莫斯科国的人们，从动乱时期所受到的震撼 
中，首先得出了极其丰富的新的政治概念，这些概念是他们的祖辈 
——十六世纪的人所不知道的。这是那动荡的年代留下的令人伤 
感的教益，因为这些年代夺去了人们的富足生活与安宁，代替它们 



的是给了人们各种体验和想法。正如暴风雨时刻，树上的叶子都 
翻了过来一样，动乱时期在人民生活中建筑物的正面被摧毁了，结 
果背面暴露了出来。习惯于见到生活正面的人们在看到背面的东 
西时，不由得再三思索。人们开始思考，他们至今见到的远非全貌。 
这正是政治沉思的开端。它的最好的然而又是艰难的历程就是人 
民的大转变。这可以说明一个常见的现象——在社会大动荡之时 
和之后的时期从政治上进行思考的活动加强了。在动乱的持续过 
程中，大量进入莫斯科人头脑中的概念深刻改变了我们巳经熟悉 
的社会对君主和国家的旧的习以为常的观点。十六世纪的莫斯科 
人并不把自己的君主看作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而是看作莫斯科国 
家领土上的主人，把他们自己则看作是暂时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 
外来人，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偶然情况。君主的个人意志是国家生 
活的唯一推动力，而这位君主的个人的或王朝的利益则是国家生 
活的唯一目的。因为有君主，所以人们就见不到国家和人民了。动 
乱动摇了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这些艰苦的年代里，莫斯科国的 
人们不止一次地被号召去为自己选一位君主;而在另一些年代里， 
这个国家却没有君主，听任社会自然发展。从十七世纪初期起，莫 
斯科人经历了这样一些情况，见到了这样一些现象，这些在他们的 
父辈时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事。人们眼见不受人民 
拥护的沙皇一个个倒 台了； 他们也看到，没有君主，但国家并没有 
瓦解，'而是积聚起力量，给自己选出一位新的沙皇。十六世纪的人 
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和现象 1 。从前在人民 
意识中国家的存在仅仅是由于有君主的存在，国家在君主身上体 
现出来并由他_一切 2 。在动乱时期有时没有君主或者人们不 
知道谁是君主，于是从前不可分离的概念就开始自行分开了 。 f 
呼，-这几个字眼在动乱时期的文告中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明白 i 
它不仅是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而且在没有君主时也 



是实际存在的。因为有君主其人才产生了国家的思想，.而这一国 
家的思想在同有关君主的观念分离时便开始同有关人民的概念合 
流。就在动乱时期的文告中，我们经常见到用“莫斯科国的人们” 
这一提法代替“全罗斯的君主沙皇和大公”。我们见到，莫斯科人 
的意识曾经很难适应关于选举沙皇的思想，其原因是没有想到在 
必要时人民的意志可以是合法的最高权力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人 
们之所以不理解这一点则是由于缺乏人民是一股政治力量的想 

法 2 。从对沙皇的关系来说，他的全体臣民都被看作奴仆，看作他 

* • 

的家仆，或者被认为是¥1，是生活在沙皇土地上的举目无亲、无 
家可归的人。奴仆和孤政治意愿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政治意 
愿怎么能成为君权神授的源泉呢？动乱第一次深深触动了这一长 
期不变的政治意识，使人民痛切地感到，在人民生活自发进程突然 
而严峻地提出的任务面前，人民的头脑落后到了什么 程度。 在动 
乱时期^，听其自然发展的社会不得不学会独立地、自觉地行事， 
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这样一种想法：这个社会、人民，并非像莫斯 
科的人们所习惯感觉的那样，是一种政治上的偶然性，是外来人， 
是在某个国家滞留的临时户 I 然而王朝却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上的 
偶然性，因为沙皇费奥多尔死后的十五年内曾经进行过四次建立 
新王朝的尝试，而且都失败了，只有第五次才取得了成功。现在除 
了君主的意志之外，另一股政治力量，即引起动乱的人民的意志，有 
时不只一次地出现并且取而代之。它表现在缙绅会议的决定中，在 
大声喊叫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名字的莫斯科人群中，以及在起来 
反对土希诺贼和波兰人的城市选出的代表出席的大会上。因此，在 
莫斯科的社会意识中，如果君主是主人的想法不逐渐向后倒退，那 
么它就会被君主是民选的这一新政治思想而弄得复杂起来。这样， 
国家制度的几个基本力量的排列次序——君主、国家和人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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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在人民意识中顛倒过来，形成另一■种对比关系。正如从前因 



为有君主而看不到国家和人民，只能想象没有人民的君主，而不 能 
想象没有君主的国家一样，现在的人们根据经验确信，国家至少在 
某个时间内可以没有君主，但无论君主还是国家都不可能没有人 
民。当时描写动乱时期的政论家奥•巴里津、伊•季莫费耶夫和 
其他一些佚名作者，对于这些概念的排列次序采取另一种否定的 
态度。他们认为苦难的根子是社会缺少一个强大的堡垒，不会联 
合起来反对那些有权势的违法乱纪分子。当鲍里斯*戈都诺夫无 
法无天，迫害支撑国土的伟大柱石时，所有“最髙贵的人士”却麻木 
不仁，像鱼一样默不作声。当年在以色列没有一个坚强的汉子，谁 
也不敢向统治者说出真话。由于社会的这种姑息纵容，用奧•巴 
里津的话来说，由于“整个社会的极端沉默”，全国受到了惩罚 
这些政治槪念的表现的确 4 ，在1613年的缙绅会议上，在 
一片混乱和纷扰之中，一种旧的习以为常的关于“真命”沙皇的思 
想占了上风，米哈伊尔之所以被选为沙皇应归功于此。会议出席 
入所代表的人民智慧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宁肯复古，回到从前那种 
“整个社会极端沉默”的状态——这是倒退的标志。下面我们将不 
只一次地看到，人民生活中自发的浊流用淤泥把社会意识的局部 
坑洼填平了。但在社会某些人士中，关于全民积极而有条不紊地 
参加全国事务的必要性的思想，在整个动乱时期有时表现得非常 
强烈 4 。如果深入研究这一思想的本质和作用 5 *，同时想到人们 
领会新的政治概念是多么困难，那么可以预见，这样的转折在人们 
意识中不可能毫无痕迹。在动乱时期的某些现象中也暴露出了这 
—转折发生作用的痕迹。1609年，造反的梁赞贵族松布洛夫在莫 
斯科广场上召集了一群人，他要求大贵族推翻瓦西里。但在人群 
中却有人驳斥造反者 说:“ 虽然沙皇不合你们的心意，但是没有大 
贵族和会议的决定，就不能把他从王位上赶下来。”这就是说， 
以大贵 ski 首的全民会议被认为是唯一的解决这类重大问题的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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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机构。一个个新的政府承认并支持这种观点，即全民意志解决 
根本政治问题的作用。广场上那些审慎的市民对造反者说出了这 
种 想法/ 沙皇瓦西里本人也表明过这种想法。当松布洛夫同他那 
—伙人冲进王宫，沙皇会见他们时说:“你们这些违背誓约的人，为 
什么这样嚷® C 和无礼地来到我这里？如果你们要杀死我，那我准 
备去死;如果你们要把我赶下王位，在全体大贵族和各级官吏没有 
集会之前你们是办不到的。不论全国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准 
备按决定行事。”在这个曾经多次被号召去解决许多重大国务问题 
的社会上，似乎出现了这样的想法:照章组成的全民缙绅会议不仅 
有权选举沙皇，而且有时还有权审判沙皇 5a 。 这样一种想法至少 
以沙皇瓦西里 • 舒伊斯基政府的名义正式表达了出来。在他即位 
之初，某个沃尔康斯基公爵被派往波兰向波兰政府说明杀死第一 
个僭王和屠杀忠于他的波兰人的理由。这个使节根据授予他的正 
式训令对波兰国王和地主说••“莫斯科国人以正义的法庭进行审 
判,有权惩处犯有罪恶和渎神罪行的伪季米特里这样的沙皇。格里 
戈里•沃尔康斯基公爵还采取了更大胆的步骤，对波兰政府发挥了 
他接受的那一训令的观点，他补充说：虽然现在又有了一个真正的 
嫡系世传君主季米特里王子，但如果人们不愿他统治国家,那么凭 
借武力是不能把他扶上王位的 56 。如果十六世纪的政治自由派安 
德烈 • 米哈伊洛维奇 • 库尔勃斯基公爵本人听到了这种政治上的 
异端邪说，他一定会怒发冲冠 5 % 

统治阶级动乱时期的种神事件 6 不仅在社会意识中产生了 
新的政治概念，而且改变了第一个王朝历代沙皇依靠的执政阶级 
的组织成分。这种改变有力地促使这些新的政治概念取得成功。历 
71代莫斯科君主依靠组织严密、渗透贵族精神和习惯于掌权的大贵 
族阶级治理自己的国家。大贵族阶级的政治作用并非由直接法律 
加以保障，而是靠古老的执政习惯来维持的 6 。但这种习惯是由 



两个间接的支柱来加以维系的 7 %1550 年法典的一项条款肯定了 
大贵族杜马的立法权威，在杜马中大贵族占绝对优势 7 a ; 另一■方 
面，门第制使管理机构中职务的任命 服从于 家族世系关系，这就有 
力地把大贵族显贵推到了上层。一个支柱维持大贵族集团作为最 
高执政机构;另一个支柱维持大贵族集团作为执政阶级 7 * 。在米 
哈伊尔统治时期 8 *，这个阶级中家世最显赫的大贵族代表人物之 
一伊•米•沃罗登斯基公爵，是这样来描写从前大贵族集团的执 
政地位的：“过去我们经常遭到历代君主的贬谪，但他们从不剥夺 
我们的执政权力，在全国我们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但君主们并 
不把我们贬辱为贱民 ” 8 a 。 这个大贵族是想说，大贵族阶级中某些 
人有时因从前君主的专横暴戾而深受其害，但这些专制君主并不 
剥夺这个阶级的执政作用，也不重用那些贫寒卑微的贱民。沃罗登 
斯基公爵很好地表达了在这个阶级中某些人无权无势时它仍然具 
有的执政的力量*这个曾在国内握有大权的阶级，从动乱时期一 
开始就土崩瓦解了，虽然这种情况早在伊凡雷帝时期就已开始。大 
贵族集团的严密的门第等级次序越来越不时兴了，一些出身低贱 
的新人闯到出缺的位置上，他们没有掌权的习惯，既没有世家的传 
统，也缺少政治上的素养。在新王朝的沙皇周围，已见不到从前经 
常占有高官显位的世家豪门了。在沙皇米哈伊尔和阿列克谢时期， 
既没有库尔勃斯&家族的，也没有霍尔姆斯基家族的，更没有米库 
林斯基家族和平科夫家族的公 爵们; 不久，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家族 
和沃罗登斯基家族也退出了舞台。1627年大贵族和杜马宫员的名 
单中我们只见到最后一位舒伊斯基公爵的名字，暂时还没有见到 
—个戈利琴家族的公爵的名字。同样在上层也没有见到无爵位的 
属古老的莫斯科大贵族世家：图奇科夫家族、切里亚德宁家族已经 
不见了，萨布罗夫家族、戈都诺夫家族也衰落了。占据这些家族位 
置的全是新家族的人，在十六世纪时人们不知道或者很少知道他72 



们，他们是斯特列什涅夫家族、纳雷什金家族、米洛斯拉夫斯基冢 
族、洛普欣家族、波波雷金家族、雅兹科夫家族、恰达耶夫家族、契 
利科夫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希特雷伊家族等等;在有爵位的人中， 
则是普罗佐罗夫斯基家族、莫萨利斯基家族、多尔戈鲁基家族、乌鲁 
索夫家族的诸公爵；而从前那些豪门望族中只有一些卑微的旁系 
保存了下来。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觉察到了执政阶级的组成 
人员中的这种变化。在米哈伊尔统治初期，旧的莫斯科大贵族的 
遗老遗少抱怨 说：在 动乱时期许多出身卑贱的人、买卖人和年轻的 
大贵族子弟（即出身低下的外省服役贵族），都浮到上面来了，那些 
偶然成为沙皇或者追求沙皇宝座的人给这些人封官授爵，把他们 
提升为侍臣、杜马贵族和杜马主事。1615年同莫斯科使臣谈判的波 
兰专员们当面挖苦莫斯科的大贵族说：现在莫斯科是按罪孽来行 
事 t 那些头脑简单的庄稼汉、牧师子弟和粗俗不堪的屠夫超越许多 
王公贵族世家，蜂拥而来去执掌他们力不胜任的国家大事和地方 
事务。这些政治新贵在新王朝中愈来愈大胆地向上爬，甚至钻进 
了大贵族杜马，因此这个杜马也就越来越寒酸，越来越不是大贵族 
的了 86 o 这些人是十八世纪国务活动家的前辈和先驱者。十八世 
纪的人一针见血地把这些人叫做“夤缘得宠的”人物，“赶上机会 
的”人。所以，我要说，前朝的君主们是借助整个执政阶级来治理 
国家的，而十七世纪的君主开始借助夤缘浮到上层来的某些人进 
行统治。这些在掌权方面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成了动乱时期渗入莫 
斯科社会意识中那些新政治概念的体现者和传播者0。 

门第制的解体 如此众多的新人进入显赫的统治圈内搅乱 
了门第制的种种关系。正如我们在第二十七讲中巳经见到的，门第 
制把豪门贵族显贵安置在个人和世家的封闭圈内，这个圈子在门 
第之争中扩大为各种官职和各个家族世系的复杂的关系网 9a 。 有 
两位竞争对手因为不知道彼此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在确定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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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关的家世门第时，把那些排在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的人，都 
算入自己那一支；如果其中一位竞争对手由于疏忽大意或争执不 
力而失算的话，那么他就提及排在第三位至第五位的家族的荣誉; 
这些人之所以被扯进这件事来是为了避开外界侵犯他们的荣誉。 
在一 •种场合，德•米•波尧尔斯基公爵曾不得不屈居鲍 * 萨尔蒂 
科夫之下，因为杜马中有人经常这么考 虑:波 尧尔斯基是罗莫丹诺 
夫斯基公爵的亲属和与这位公爵相同的人，他俩都是出身于斯塔 
罗杜勃斯基家族，而罗莫丹诺夫斯基总是排在米 • 萨尔蒂科夫之 
下，而米 • 萨尔蒂科夫在本家中又低于鲍 • 萨尔蒂科夫，因此，波 
尧尔斯基按自己的家族地位低于鲍 • 萨尔蒂科夫。新贵们把这个 
链条冲断了，同时把与之不相称的环节插入这个链条之中。这些 
新贵因有直接的功缋或借口为国效劳，钻进了旧的世家显贵的行 
列中；但是门第制并不承认功劳。为国效劳同门第制有什么关系 
呢？门第制只承认有后裔世系表的家族祖先和供职级别的履历表。 
门第制有自己的渊源 —— 家族的荣誉。但这些新人不愿意放弃自 
己的功劳和业缋。在莫斯科国的历史上，哪一个时期也没有像米 
哈伊尔朝代那样，充满了对门第等级的纷争。新权贵中最著名的 
人物是德•米•波尧尔斯基公爵，他本人承受了由此产生的各 
种冲突的全部重担。他把哥萨克贼和波兰敌寇从莫斯科国驱逐出 
去是徒劳的，他从非名门出身的侍臣受赏成为大贵族，获得了“大 
片世袭领地”也无济于事，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总是受人挑剔，人 
们总反反复复地说这一件 事:波 尧尔斯基家族的人不属高贵等级， 
除担任城市市长和司法行政区的官长以外，没有担任过显要的职 
务，过去也没有_到过任何地方。当别人在鲍 • 萨尔蒂科夫面前数 
落波尧尔斯基之后，后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但是他却不服从沙皇 
的敕令和大贵族的决议。于是萨尔蒂科夫对他起诉，控告他寡廉 
鲜耻 P 这位祖国的拯救者立即被“押送”到那微不足道但却是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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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名门的一个竞争对手那儿去。他经受了侮辱性的仪式，人们 
大张旗鼓地羞辱他，把他从皇宫徒步押解到竞争对手宅邸的台阶 
前。还有一个叫塔季谢夫的人，因为对这位波尧尔斯基叩头叩得 
过份了，结果被鞭打了一顿，也被押送到公爵那儿。 

门第制的解体是因门第同功勋的冲突而开始的，接着是否定 
作为门第制基础的门第本身。功勋和因功获得髙官并不给人贵族 
T 4 身份。门第制的一条基本规则是君主因职务赏赐银钱和服役领地， 
而不是赐以“显赫门第”。当门第等级之争搞得非常激烈以致只有 
极少的职位任命不经争执和违抗而行得通的时候，政府想出了一 
个办法来消除因职位而产生的弊端：开始任命非名门出身的人担 
任那些一直由名门出身的人所占有的职位，有些地方他们职务相 
等，谁也不突出。但是非名门出身的人在取得了名门出身者的职 
位之后就马上以为自己是赏赐为名门出身的人了，而且这些人彼 
此之间争权夺位并不亚于名门出身的显贵。他们甚至同那些真正 
名门出身的人也争权夺位。因此他们常被剥夺官职，投入牢狱，遭 
到鞭刑；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一次，一位杜马司书和一位大贵族， 
因审理那些无端的争吵毫无结果而苦恼，他们发火了，就在大贵族 
杜马开会之际，亲手用棍子痛打了一个吵吵嚷嚷、出身低微的好 
抬杠的人，一边还说:“你叩头求饶也活该，你应该知道自己的分 
寸。” 06 但是出身卑微者的这种小纠葛是由当时的一些情况引起 
的。动乱把服役世家重新来了一个大排队，使一些世家晋升，让 
一些世家下降。服役官衔本身在门第制中的意义不大，它不使人成 
为世袭名门的人，但名门出身的人总是被提升到作为世袭名门标 
志的高官显位上。在动乱时期任职并升到高官显位的小人物试图 
把世袭制的特征变成世袭制的源泉，他们开始习惯于这样一种想 
法:君主把高官显位赏赐给出身卑微的人，同时也就使他具有名门 
贵族的身份。这种想法正是否定门第制的基础，是动乱时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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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政治概念。当时有一位门第没落的老军人也明确地表达了 
这一想法，在关于地位的一场争论中他对自己的一位名门出身的 
竞争对 手说： 大大小小都靠君主的俸禄过活。正是这神想法导致 

■ 參 •參 •鲁參 鲁 •參鲁 

1682年门第制的废除。后来这种想法成了彼得大帝1722年的官 
级表的基础，而且它极大地促进了有官职的贵族官僚集团吞掉旧 
的大贵族集团 9 % 

沙皇和大贵族阶级 动乱时期在社会意识中形成的新的政治 
概念 1 c ， 对新王朝的国家制度起着直接明显的作用，即对高级管理 
机构运作中的最高权力的安排发生作用。然而，这里发生的变化 75 
只是动乱时期表现出来的那些意图的延续和完成而已 1Q 。 我不只 
一次地重复说，君主和整个大贵族阶级的相互关系是由实际生活 
和习惯确立而不是依法疏定的，它取决于机遇或专断；而且 11 在主 
人家里，在作为主人的莫斯科君主和作为仆人的大贵族之间，只能 
谈服役的条件，不能谈家务管理的制度 n 。 在王朝中断之后 12 ,这些 
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转到政治基础上去：对于从本国人或外国人 
中选出的沙皇来说，国家不可能再是世袭领地了，而且那些作为大 
管家的大贵族们还很想参与国家的管理 12 。还在 13 动乱时期，大贵 
族和服役贵族上层几次试图建立一种同沙皇签订以书面条约为基 
础的国家制度，即以正式限制最高权力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在瓦西 
里》舒伊斯基统治时期和1610年2月4日萨尔蒂科夫签订的条 
约中，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意图。这些意图是因旧王朝中断而引起 
莫斯科政治传统中断的结果。现在，在动乱结束之后，大贵族们不 
想放弃实现这种意图的努力 13 。相反 ' 大贵族阶级在从伊凡雷帝 
和戈都诺夫时期经受的政治刺激的情况下，这一意图燃烧到炽热 
的程度。米哈伊尔的父亲菲拉列特大主教获悉在莫斯科召开选举 
会议的淸息后，从波兰囚禁地给莫斯科写了一封信，他说：恢复过 
去那些沙皇的权力意味着使祖国遭到彻底毁灭的危险，他宁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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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人的监牢中也不愿自由地成为这种不幸的见证人。他并不 
怀疑，在他回到自己祖国（在国内后来他呆在具有君主权力和君主 
尊号的儿子身边)之后，他本人将不得不考虑自己那股立宪热情 u 。 
在米哈伊尔统治时期发生了某种符合这种热情的事件 15 。在莫斯 
科人的社会意识中这一新的企图后来不知为什么被时间从国家制 
度上吹掉了。来自各方面的材料都揭露了这个企图 15 。当时有个 
普斯科夫人谈到这一热情 W ，他写了一部关于动乱时期和米哈伊 
尔朝代的纪事。纪事的作者愤怒地指出：在选出米哈伊尔之后，大 
M 贵族在罗斯国土上是如何专权逞威的，他们既不把沙皇放在眼里， 
也不害怕他。这位普斯科夫人还补充说:在米哈伊尔登位时，大贵 
族强迫沙皇吻十字架宣誓——不得因任何罪行处死达官贵人和大 
贵族家的任何人，只能把他们送进胺狱 16a a —个晚一 1 辈的人，外 
交事务衙门的录事格里戈里•科托希欣把这一情况表述得更加 
确切。1664年他从俄罗斯逃到国外，在瑞典他写了一部描写莫 
斯科国的著作。他离开莫斯科之后，新王朝第二代君主即位后又 
过了十九年，他还能根据个人的回忆或根据未被忘却的传说记起 
米哈伊尔整个时代。他在记述中把沙皇米哈伊尔同那些旧王朝中 
断后不是按继承法，而是通过民选登上王位的君主相提并论。照 
科托希欣的看法，所有这些选举产生的沙皇登上王位时权力都受 
到了限制。他们承担的义务即“从他们那里取得的书面保证”，照科 
托希欣的话说，都在于“这些沙皇应该温和善良，应不感情冲动;不 
经审判和不问原由不得处死任何人；无论什么事须得与大贵族和 
杜马官吏共同商议，不得背着他们秘密地和公开地做任何事情”。 
科托希欣在谈到沙皇米哈伊尔时还说：虽然他署名时自称专制君 
主，但不经大贵族会议同意他什么事也干不成 166 。十八世纪流传 
的一条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俄国历史学家塔季谢夫利用现 
在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文件，根据最髙层人士的事于1730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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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一本不大的历史政治见闻录，其中他证实沙皇米哈伊尔虽然 
被选为沙皇是“全民选举”，即堂堂正正的会议选举产生的，但他即 
位时也接受了和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接受过的同样的约书。由 
于约书，沙皇米哈伊尔什么事也做不成，但他乐于清闲，也就是说， 
把全部政务都交给了大贵族但是同一个塔季谢夫在分析彼得 
—世时住在俄国的瑞典人斯特拉连伯格关于这个约书的报导时， 

在另一篇文章中却断然怀疑存在这样的约书，而且还说，关于这事 
他既没有文字根据，也没有口头根据％斯特拉连伯格在1730年出 
版的一本记述俄国的书中利用了俄国社会仍记忆犹新的关于十七 
世纪的各种回忆和叙述 18 。由此他才知道，沙皇米哈伊尔在即位时77 
应该交出一份书面 誓约: 遵守和保持东正教的信仰;忘记过去那些 
家族的旧仇宿怨;不得擅自颁布新法律，也不得擅自改变旧法律;不 
得擅自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要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重大诉讼 
案件;最后，要把自己家族的世袭领地交给亲属或并入王室领地 
沙皇米哈伊尔的宣誓文告并未传下来，在当时的官方文件中也看 
不出他承担的义务在缙绅会议确认米哈伊尔当选的一份内容 

详尽的批准书和一份人们向他宣誓的约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描写 

• • • 

新沙皇杈力的三个特征：一)他被选为沙皇是因为他是旧王朝最后 
—位沙皇费奥多尔的表侄 I 二)会议不仅向它选出的沙皇宣誓，而 
且也向未来的皇后及其子女宣誓，因为它把自己选出的人看作祖 
传的君主（如果不是嫡传的君主的话 ）1 三）服役人员起誓：无论君 
主命令 谁担任什么职务，“绝对服从君主的任何调遣”。限制米哈伊 
尔权力这一事实本身可能令人怀疑，但从米哈伊尔同代人那里传 
出的有关此事的传说流传持续了一百多年。一些模糊的迹象帮助 
我们猜测究竟足怎么回事。普斯科夫的一部记事特别令人信服。这 
部记事还在流行的传闻未来得及编入故事，成为政治轶闻之前就 
描写了这件事。米哈伊尔统治的最初五年，即他•父亲从波兰的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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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地回国之前，整个宫廷全由罗曼诺夫家族的亲属、萨尔蒂科夫家 
族、切尔卡斯基家族、西茨基家族、李可夫家族、舍列麦杰夫家族掌 
管。但是当时大贵族戈利琴兄弟以及库拉金、沃罗登斯基还徤在， 
他们曾经强使自己的同伙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接受宣誓文告， 
后来他们以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为首承认波兰王子弗拉季斯拉夫。 
这些人对罗曼诺夫家族来说是不无危险的。如果不同他们分享成 
果的话，他们能够造成新的动乱。于是对于米哈伊尔的支持者来 
说，偶然地或者亏心地取得的权力却是一块骨头，为了这块骨头他 
们一有机会就准备彼此撕咬。双方的共同利益在于保护自己不再 
78遭受过去遭到的种种不幸，当时沙皇或宠臣以沙皇名义曾像对付 
奴仆那样迫書大贵族。于是在缙绅会议的幕后就进行了一场秘密 
的宫廷 交易，这种交易就像被戈都诺夫所粉碎的，而在舒伊斯基时 
期搞成了的那样，它的目的首先在于保证大贵族的人身安全，不 
受沙皇专撗暴戾之害。用这类誓约把精神不振的米哈伊尔加以束 
缚是不值得的，特别是在米哈伊尔的母亲、女修士玛尔法的协助下 
就更不值得了，因为玛尔法是个任性的阴谋家，她把儿子牢牢控制 
在自己手中。很难断定当时米哈伊尔是否签署了一份誓约，普斯 
科夫的那部纪事没提誓约，只说有过宣誓这回事。米哈伊尔统洽 
的初年证实了有关这样一次交易的见解。当时有人见到并谈论过 
掌权的那些人在国内如何为所欲为 19 ,他们“瞧不起”自己的君主， 
而这位君主对自己的亲信的种种行为只得睁只眼闭只眼 2G 。 因此 
可以理解:既然誓约存在，为什么不把它公诸于世。从瓦西里•舒 
伊斯基时起，人们把权力受到限制的、选举产生的沙皇看作是一个 
派別的沙皇，是大贵族寡头的工具。现在，在缙绅会议的面前，要 
把这样一个极端派别性的文件公布出来是极不恰当的。秘密限制 
权力，不管怎样，当然不会妨碍米哈伊尔保持气 勢苟考 的尊号，甚 
至也不妨碍他在新定做的沙皇玉玺上首次把这个尊号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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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大贵族杜马曾经是暗中勾结一起的 
统治集团的最髙执政机构。但在米哈伊尔统治时期，这个杜马就不 
再是沙皇治下的唯一的最高执政机抅了，因为同它并列的还有另 
一个最髙执政机构，即缙绅会议 21 。下面我们将看到，缙绅会议在 
组织成员上是怎样变化的，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代表会议。米哈伊 
尔的统治是政府同缙绅会议加强工作的一个时期。无论以前或后 
来，由莫斯科国各级官吏中选出的人员，从来没有这样频繁地集合 
在一起开会。几乎内外政策的每个重大问题都迫使政府要求全国 
的支持。从文件上可以知道，米哈伊尔统治的全部时期召开了近 
十次缙绅会议。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缙绅会议的权限比它从前具有 79 
的权限要广泛得多，甚至萨尔蒂科夫签订的条约也没有授予它这 
样广泛的权限。现在缙绅会议审议从前只有大贵族杜马才管的一 
些大事：即管理国家机构的日常事务，例如税收问题，根据萨尔 
蒂科夫签订的条约，过去这类问题是由沙皇同杜马一起决定 
的 21 。这意味着，缙绅会议直接进入了大贵族杜马的事务范围。 
但是从沙皇被选举出来的最初时刻起，缙绅会议对他就处于一种 
特殊的关系。在选举产生的新沙皇到达莫斯科之前，以大贵族为 
首的缙绅会议，作为临时政府，在国内主宰一切。可是它不向自 
己选举的人规定条件，而是恰恰相反。在谈判时从沙皇方面，更确 
切些说，是从沙皇的指导人方面，愈来愈坚定地发出一个命令式的 
调子： “朕登基为王乃应尔等请求，非出自朕之本愿。尔等选朕为 
全国之君主，曾自愿向朕宣誓效忠，承诺为朕效力，向朕直陈，和朕 
同心同德。如今到处抢劫杀戮，无法无天，实令朕忧心如焚。为此尔 
等应为朕分忧，务使全国秩序井然。”这些话有时是“非常愤慨，声 
泪倶下”地对会议代表说出来的。对谈判也使用了同样的调 子：尔 
等既亲自请朕为王，那尔等就应给朕各种统治手段，而不应将，一切 
不必要的麻烦来加重朕的负担:建制会议 〈对沙 皇来说1613年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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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会议就是这样的建制会议)不知怎样变成了一个执行会议，它对 
它授予权力的那个人负责。当我们思考上述种种说法时，根据一种 
说法就可以肯定:沙皇米哈伊尔的权力受到许多义务的约束，就像 
曾经 jto 在沙皇瓦西里•舒伊斯基权力之上的那些义务一样，后者的 
权力受到大贵族杜马的限制 22 但是在动乱之后，当需要恢复国家 
秩序时，杜马每走一步便遇到它自身不能对付的困难，因此它不得 
不求援于缙绅会议。动乱时期全国人民直接参加了政府活动，但在 
动乱结束之后，这种活动不可能立即停下来。由人民的意志、全国 
会议选出的沙皇，当然应该在人民和全国代表的协助下治理茵家。 
如果大贵族杜马限制沙皇的权力，那么缙绅会议在帮助杜马的同 
««时使杜马本身也受到抑制,成为杜马的对立物。因此，动乱时期产 
生的政治概念和政治需要在动乱停止之后并没有烟消云散，在它 
们的作用下，沙皇的政权便成了一个很复杂的、附有条件的、搞交 
易的结构。这个权力结构具有双重性，就其渊源和组织成分来看， 
它甚至是模棱两可的 22 。它的实际渊源是会议选举制，但它是在 
亲属继承制的政治借口的掩饰下出现的。这个权力结栂根据秘密 
条约同通过大贵族社马掌权的最高执政阶级相联系 I 但在公开场 
合，在人民面前，在官方文书中它是专制权力，但这是从模糊不清 
的意义上说的，与其说从法律的意义上讲，不如说是按封官赐爵的 
意义上讲的，它甚至并不妨碍瓦西里•舒伊斯基在庄严的文告中使 

fJ ^ 

用专制君主的尊号。因此，新沙皇的权力含有两个平行的语义双 
关的意思:从渊源上说，它既是继承的，又是选举的；从结构上说， 
它既是有限制的，又是专制的。 

最离权力的简化最高权力的这种安排不可能是彻底的，牢 
固的，因为它只能在被动乱搞得提心吊胆、惊惶不安的人们的相互 
矛盾的利益和关系尚未平静下来的时候才得以维持。这种状况在 
莫斯科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偶然的插曲。最髙权力逐渐简化，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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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包含的各种成分逐渐互相同化和吞没。沙皇米哈 伊尔接 受的政 
治义务，就所能判断的程度来看，在他统治时期内一直是有效的。 
君主的父亲获释归来后，被提升到总主教和第二君主的职位。他用 
铁腕执掌大权，而且总是不照顾大贵族的面子； 但 是在菲拉列特 
生命结束之前，国家事务一直由两位君主在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 
议的参与下进行管理。这种 23 双重政权是家族概念和政治见解搅 
在一起的结果。父亲觉得成为自己儿子的普通臣良是难为情的，而 
儿子却经常需要一位摄政者的协助。这个职位授予具有第二君主 
封号的父亲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人们借助辩证法容忍了最高权力 
不可分享的思想。在同一个门第制的情况下，两个君主谁大谁小 
的问题是这样来解决的:“陛下如何，那么陛下的父亲也如何，他们81 
身为君主的尊严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 23 沙皇米哈伊尔没有留 
下也不可能留下遗诏，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在新王朝，围家不 
再是君主的世袭领地的情况下，从前按法律移交权力的方式一 
下遗诏，已失去了效力；但是又没有王位继承法，所以阿列克谢也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登上王位的方式同前朝历代沙皇所采取的方 
式不同。例如，他是按两种法律上的权利根据——没有遗诏的继承 
制和会议选举制——接受权力的。1613年，全国曾向米哈伊尔 
和他未来的子嗣宣誓效忠。沙皇阿列克谢作为他父亲的继承人登 
上王位，他的同时代人称他为“天生的”，即世袭的沙皇。但是缙绅 
会议曾三次被召集来推举沙皇(如推举费奥多尔、鲍里斯和米哈伊 
尔）。由会议选举以取代遗诏的做法成了公认的先例。现在第四 
次又采用这同一做法，以使这种情况成为一个常规，一种制度。 
^13年由会议誓约确立的依法继承制只能由缙绅会议的选举制加 
以确认。当时的人们证实，在米哈伊尔死后，召开了一次有一定规 
格的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的十六岁的儿子为沙皇并向他宣誓 
效忠 & 有一个外国人名奥列阿利，是霍尔施坦的大使，他在描写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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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国的记述中写道:沙皇阿列克谢是在所有大贵族、显赫绅士和 
全钵人民一致同意下登上王位的。上面提到过的莫斯科的录 
搴科托希欣曾把召开会议选举沙皇阿列克谢的情形谈得很清 
楚。他写道:在米哈伊尔去世之后，把他的儿子“推上”沙皇宝座的 
是教会、大贵族、服役贵族、大贵族子弟、客商、商人和各级官吏，以 
及于亭 f 萃（大概像1613年那样在广场上就选举沙皇一事不分 
青被询问的京城老百 姓〉。 但是儿子并没有重新承担其 
父米哈伊尔所承担的那些义务。同一个科托希欣在另一个地方指 
出：“当今沙皇被人们推选到王位上，但他并没有立下任何字据，而 
从前的沙皇是作出书面保证的。人们之所以不要他立字具保，是因 
为他们把他看作非常平和的人，因此他署名时以字自居，并 
且按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国家” 2 必。但是缙绅会议 不* 限*制最高权 
82力，只有大贵族才能要阿列克谢立字保证。这就是说，在1645年， 
再次搞幕后交易活动也是可能的，但人们认为这没有必要。大贵 
族们不愿在他登基时用任何义务来束缚他，而沙皇阿列克谢也没 
有辜负大贵族的信赖。他没有充分行使自己的全部权力，他与这 
个大贵族阶级和睦相处。而在沙皇阿列克谢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新 
—代大贵族中间，引起1613年幕后政治交易的动乱时期的那些政 
治趋向也已烟消云散。同时正当政治义务(新王朝就是在这些政治 
义务的重压下开始活动的）的痕迹悄悄地消失时，沙皇阿列克谢企 
图把选举会议变成一 W 普通的象征性的仪式。1674年9月1日， 
大约在沙皇阿列克谢去世前一年半时，在莫斯科红场上，在高级教 
会人士、杜马官员和当时驻莫斯科的外国公使在场的情况下，沙皇 
庄严地哼七辱享考：长子为王位继承人。这种向人民庄严宣告 
继承入皇用来在自己死后移交权力给儿子的一种形 
式，也是使费奥多尔登基为王具有合法形式的唯一举动，而 
1613年会议的决定并没有把米哈伊尔的孙子费奥多尔列为继承 




人。但是这种贸然移交权力的方式虽有人民在场并得他们默许，却 
并不 牢靠。 在阿列克谢的儿子费 奥多尔 死后，没有留下直接继承 
人，不得已重又进行了一次积极的选举活动，但是选举的形式简化 
了，确切些说，是被歪曲了。1682年4月费奥多尔刚一闭眼，来向 
沙皇遗体告别的总主教、高级僧侣和大贵族，聚集在宫廷的一间大 
厅里开始考虑阿列克谢还留下的另外两个儿子中谁该成为新沙皇 
的问题。他们决定，这个问题应交由莫斯科国的各级宫吏来解 
决。总主教在高级僧侣和大贵族的陪同下立即从宫廷的台阶上命 
令各级官吏来宫廷集合；他还从宫廷的台阶上向聚集在那里的人 
发表演说，提出上述问题。十岁的小王子彼得越过其智力贫乏的 
哥哥伊凡被宣布为王。虽然意见不完全一致，但表决时多数票赞 
成彼得。总主教对站在宫廷台阶上的高级僧侣和大贵族也提出同 
—个问题，他们也赞成彼得为王。在这以后总主教就去祝福彼得 83 
即位。我把这些细节详细地向你们讲述是为了说明，当时在莫斯 
科这样一件大事是如何简单地进行的。显然，在这个平常的集会 
上既没有选派的代表参加，也没有经会议协商，一群因沙皇去世而 
来到克里姆林宫的不同官级的人就这样把问题解决了。显然，在这 
一时刻以总主教为首决定国家命运的这些人既没有任何法律的观 
念，也没有任何有关缙绅会议的观念，更没有关于国家的观念；或 
者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观念纯属多余。但是索菲娅公主 
一派在对付最高当局的这种作法时，于1682年5月15日发动了 
射击军暴动，暴动之后，射击军迫使最高当局匆匆忙忙搞了一出滑 
稽可笑的会议丑剧：把两个王子都选出来登上王位。我们在这 
第二次革命性的选举文告中还读到：国家的全 体官员 叩诘“两兄弟 
都登基为王，共同实行专制统治，以使全民安居乐业。 

1681 年大贵族的意田我们仔细研究了新王朝前三朝最高权 
力的配置是如何变化的，第三位沙皇死后这些变化引起了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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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个世纪之初各统治阶级更为关心稂本法的制定，关心最 
高执政当局的立宪体制；而在这个世纪结束时 ，国家 却依然没有任 
何根本法，没有调整就绪的最髙执政当局，甚至连王位继承法都没 
有。 由于没有制定这样的根本法的力量， 因 此人们就要不断躲避 
宫廷的阴谋、缙绅会议的象征性的开会和弄虚作假，最后，还要躲 
避武装暴乱。但是大贵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传统。1681年 
底，当取消门第制的问题被提出，即提出大贵族阶级政治作用的基 
础之一遭破坏的问题时，大贵族不动声色地作了一次换救己地 
位的尝试 M 。当他们看到自己 g 古以来统治国家中央的希望破灭 
时，他们就试图在外省巩固自己的地位，制定一个把国家分成几个 
大的历史地区的计划，而且把曾经是独立的几个 国家也 包括在 
内。从现有的莫斯科显贵的代表中任命不能撤换的、终身 
m 的地方长官到这些地区去。于是一些拥的地方统治者，如 
喀山王国或者西伯利亚等王国的“大贵族和王公总督”，就这样出 
现了。沙皇费奥多尔同意了这个贵族式的地方分权的管理计划，但 
是当计划草案送到总主教那里接受祝福时，却被总主教破坏了，他 
指出，这个计划会使国家遭到某种危险 26 。 

十七世纪的绻绅会议缙绅会议的成员和作用的变化是动乱 
时期最重大的后果之 一 27+ 。一些负责官员、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 
人员被召去参加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但是早在1598年和1605 
年显然已有从“普通”人中选出的代表出席缙绅会议的情况。动乱 
时期造成了一些条件，使得选出的代表在人数上比负责官员占有 
绝对优势，从而赋予缙绅会议以真正的代表会议的性质。当时许 
多情况迫使社会直接参与各种社会事务，而政府本身也吸引整个 
社会参与这些活动，政府向人民发出号召和训令，要他们给以协助 
并坚定地信奉东正教。在会议的大殿中政府向全国人民宣读夹有 
一尝怪论的有关时局的抨击性文章。一些从前很少为人知道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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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一 . -如考:__尽、今零纟寧呼考议、全民大会、由米尔组字智 宁亭 

的杜马-成了表达支配社会意识的新概念的流行语 O 在这些槪 

念中，深深铭刻在社会意识中的是这样的思想：“全国会议”选举君 
主。这一思想扩大开来，扩展到所有全国性的事务中;人们认为，对 
任何一种全国性的事务都必须召开“强有力的全体会 议”; 为此各 
个城市都设立了代表大会，在城内从全体官吏中选出“优秀人士” 
参加。当国家在沙皇瓦西里和伪季米特里二世这两个竞争者之间 
开始分裂的时候，一种关于国家统一和完整的思想被唤起，人们想 
起在封邑时代的种种灾难 27a 。 如果没有各级官吏中选出的代表参 
与就决定不了任何大事。1610年大主教菲拉列特和瓦•瓦 * 戈利 
琴大公爵的使团到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那儿去时，作为随从陪同 
去的有从各级官吏中选出的一•千多人。波尧尔斯基公爵在去莫斯 
科的路上还向沿路各城市散发文告，号召各级官吏中选出的代表 
加入自己的阵营。人们希望在采取事关国家大局的每一个行动《 
时，尽可能有全国的代表参加，并且以他们出席会议的实际行动来 
证实：事情是公开地、直接地进行的，而不是像马柳塔 • 斯库拉托 
夫、鲍里斯*戈都诺夫和瓦西里 • 舒伊斯基等人所作所为的那样， 
策划见不得人的密谋来反对人民。现在人们把他们的这种行动方 
式看作罗斯大地蒙受种种灾难的根源。这就是说，选举产生的缙 
绅会议的成员结构，早在1613年选举沙皇的会议召开之前，就已 
由既巳取得的经验在社会意识中槪略地形成，可以认为1613年的 
选举会议是真正人民代衷制的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经验。大贵族们 
和第二支民军的首领在解放莫斯科之后，号召由各级官吏中选出 
的“坚强而钉智慧的”优秀人士参加缙绅会议和选举君主，同时并 
不排除市镇和县属居民、各省城的工商市民以及农民参加会议。 

我们在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上没有见到工商市民和农民这两个阶 
级的代表人物。民军的首领们想把动乱时期锲入人们头脑中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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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会议(照当时文件的说法是“普天下大会”或“全体世俗大会”)的 
思想不折不扣地加以实现。随着会议成员的变化，会议的作用也 
改变了。十六世纪时，政府曾召开负责官吏的会议，以便从会议成 
员中找出执行会议决定或沙皇敕令的负责人。第二支民军的首领 
们向各城市发布了地区文告。文告说：没有君主，国将不国。我们 
巳经看到，1613年选举会议完成了选举沙皇这项建制工作之后， 
巳立即变成执行委员会;在常设政府成立之前，该委员会一直按新 
选出的沙皇旨意和要求为整顿国事采取了各项预备措施。政府刚 
—组成，就将另外的任务派给了会议。1619年，为整顿国事，决定 
把从各城市各级官吏中选出的“善良而聪颖的人士”召到莫斯科 
来，因为这些人会诉说他们所蒙受的屈辱、迫害和破产;沙皇在听 
取了他们关于所受穷困、迫害、破产以及各种匮乏的禀报之后，将 
根据同自己的父亲（总主教)商议的结果，对国事作通盘考虑，“以 
便在各个方面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因此，选出的代表就可以以禀 
报的形式提出立法措施，而最高管理机构保留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的权利。缙绅会议从人民意志的体现者变为人民的申诉和愿望的 
表达者，当然，这不是一回事。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十七世纪的各种 
现象时，我们将有机会看到，在上述两种变化的基础上，缙绅会议 
的结构、活动和命运是如何定下来的。 

经济的破坏状况动乱时期造成的上述种种后果、新政治概 
念与执政阶级的焕然一新的成员，以及最高权力的重新配置与缙 
绅会议的新性质，所有这些显然促使国家和社会富有成果地向前 
发展，并使新王朝拥有大量旧王朝所没有的精神和政治上的行动 
手段。但是在意识和制度上的这种陡然转折总是带有一种危险性 * 
即人们能否很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是否会因新的手段而给自己造 
成新的困难？动乱的后果显示出旧的政治传统被动乱造成的暴力 
打开了缺口，国家的惯例被破坏，而那些掌握与这种转折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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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新政治概念的人，在这些使他们脱离谄惯例的新概念本身遂 
没有变为坚定不移的习愤之前，走起路来木免步履蹒跚。可以从干 
七世纪末最高权力的配置如何大櫥个的事实中营到，这一危险产 
重地威胁着莫斯科国家 b 动乱的其它许多十分有害的后果犬大加 
深了这一危险。动乱时期的风赛产童地敏坏了人民的经济和俄 
国社会的道德情操 W 。茵家被弄得非常贫穷。在米哈伊尔卸位后 
不久来到莫斯科的外国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可怕的图景：大小村 
落十室九空或被焚毁殆尽，在被抛弃的穿屋鱼堆满 了没有 掩埋的 
尸体 (1615 年) 2 肋。尸体发出的恶臭使得那些冬天过路的人不得 
不在冰天雪地里过夜。那些在动乱中幸存下来的人四处逸难，各 
奔东西。国内秩序整个土崩瓦解，人与人的一切关系全搞乱了。要 
恢复秩序，把四散逃离的人聚拢起来，把他们安亶在原来居住的地 87 
方，让他们摆脱动乱导致的流离失所而过人的正常生活，需要持续 
地努力。从沙皇米哈伊尔时代保存下来的不少按县份编排的服役 
人员花名册，即贵族仕宦名册和土地清册，即辱鲜明地描绘 
了新王朝的第一个朝代莫斯科国和人民在经破坏情况。首 
先可以看到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农业入口的变化。从+六世 
纪的税册来看，根据拥有财产的多少农民已分化为两个阶级，即原 
来意义上的农民和赤贫农。所谓赤贫农同样是农民，不过是贫穷 
的农民，较之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耕种的地段较少或者耕种一 
些完全没有开垦的土地，只拥有宅旁园地。十六世纪时农民在人 
数上比赤贫农多得多。根据米哈伊尔时的税册来看，动乱以后出现 
了另一种比例关系，一些地方赤贫农同农民在人数上成了反 比例* 
前者同后者相等或者甚至大大超过后者。例如，在别列夫县、姆增 
斯克县和叶列茨县，1622年县级服役人员的土地上有一千一百 
八十七名农民和二千五百六十三名赤贫农。这就是说，动乱时期 
使大量农民拋弃了耕地或者减少了耕地。赤贫农的增加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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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荒芜和抛弃耕地日渐增多的特征，而当时税册中记载的梁赞县 
一个行政区， 1 S 16 年服役领地上荒地比耕地就多二十一倍，这并非 
独一无二的例子。寺院主持僧奥拉米*巴里津是一位很好的寺院管 
事，他非常清楚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他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证实这 
种田园荒芜状况的很有意思的材料。他写道:在沙皇鲍里斯统治的 
三年歉收期间，许多人家的粮仓里堆积了早已装满的谷物,打谷场 
上码满了一堆堆的谷垛和麦捆。在十四年的动乱岁月中，在那“耕 
耘、播种、收割被揽傳一塌糊涂，一切人随时都受到刀枪斧钺威胁” 
的日子里，自覃人和别家的人都靠这些陈粮度日 ” 29 。这个报导证实 
了动乱之前农业的发展和浪食销路的不广，以及动乱时期农业的 
赛落。与农业衰落的同时还发生了农村人口在经济结构上的 变化。 

^农业的衰落不可避免地大大影响到私人土地占有制，首先影响到 
外省服役贵族的经济地位。我想列举一些材料，不是为了怀念过 
去，而是为了证实碰运气弄来的、摘自1622年贵族仕宦名册的不同 
县份的几份材料，因为当时经济破坏的痕迹已经消除。服役阶级适 
于军职的程度取决于他们领地的收入，取决于他们世袭领地和服 
役领地上农民的人数和富裕程度。少数县份的服役贵族有世袭领 
地，大多数服役贵族靠服役领地的收入过日子。例如，别列夫县，世 
袭领地占整个县内贵族私有土地的四分之一，土拉县一^占五分 
之一 55,姆增斯克县——占十七分之一,叶列茨县——占一百五十 
七分之 一 ，在特维尔县，甚至在亭的人，即省内服投贵族 
中最富裕的阶层那里也占四分之‘一‘。族的服役领地一般都 
很小，居民人数很少:土拉县一个中等服役领地有一百三十五俄亩 

耕地，^列茨县一一一百二十四俄亩，别列夫县-百五十俄 

亩，姆增斯克县——六十八俄亩。这四个县的纳税的庄稼人即农 
民和赤贫农平均每两人合一百二十俄亩的服役领地，即每人六十 
俄亩。但是请不要以为所有这些耕堆都是由农民和赤贫农真正耕 
u 



作的，只有极小部分是耕种的，而且即使这一小部分也不全都由他 
们耕种。特维尔县一家富裕的被选为代表的服役贵族有九百俄亩 
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其中只有九十五俄亩已 耕种； 这九十五俄亩 
中地主让自己的家仆耕种了二十俄亩，其余七十五俄亩由居住在 
十九家农户中的二十八个农民和赤贫农户使用。结果每家农户按 
整数算平均只有四点六俄亩。由农民耕种大量土地是相当少有的 
现象。在叶列茨县和上述其它南方几个县，有许多服役贵族根本没 
有土地；也有〜、些独院小地主没冇农民和赤贫农，只有宅旁园地； 

还有一些连宅旁园地都没有的“空头服役领地户”。例如，在叶列茨 
县，八百七十八个服役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中有一百三十三人无地， 
有二百九十六个独院小地主和“空头服役领地户”。一些服役贵族 
抛弃自己的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去当哥萨克或者到大贵族家去当89 
契约奴仆，到寺院去当佣人，或者，照贵族仕宦名册的记载，一些服 
役贵族辗转于下流小酒馆之间。服役地产愈减少，给服役人员提高 
薪俸金额的必要性就愈加紧迫，以使他们能从事服军役的活动。薪 
俸金额的提高使农民承担的土地税增加了，因为这些土地税是按 
耕地面积摊派的，农民由于不能忍受日益增加的沉重赋税而缩小 
自己的耕地面积，以便少交税金。这样一来，国库就逐渐陷于拮据 
的境地。 

社会情绪最后扣，政府的内部困难还由于人民情绪的深刻 
变化而加剧了。新王朝不得不同另一个社会一一远远不同于以往 
历代沙皇所治理的那个社会——打交道了。动乱时期那些令人提 
心吊胆的事对这个社会在政治上的改善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从 
新王朝统治时起，在整个十七世纪中，各种社会地位的人都大声抱 
怨自己的苦难、贫困、破产，抱怨当局滥用权力，甚至抱怨使他们从 
前遭受苦难的原因，而在过去他们对此是沉默忍耐的。不满情绪到 
十七世纪末，成了人民群众惜绪中压倒一切的主调。人民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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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时期的风暴，变得比从前更爱感情用事，更加容易激动了。 
他们失去了从前那种政治上的忍耐力，而十六世纪的外国观察家 
对这种忍耐力曾是非常惊讶的。人民巳经远远不是从前那种政府 
手中的百依百顺的驯服工具了。这一变化在我们过去在莫斯科国 
生活中未曾见过的一种现象中表现了出来，即在我国历史上，十七 
世纪是一个人民造反的时代。这个现象之所以比较意外，是因为 
它在这些沙皇的朝代中出现时，显然，他们无法以自己的个人昂质 
和行为方式来解释连一现象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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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讲 


to 


动乱之后莫斯科国的国际地位——新王朝对外政策方面 
的任务——立陶宛与波兰合并时的西部罗斯——行政管理和 
等级关系中的变化一城市和马袼德堡法——卢布林合并 
——合并的后果 ■ —草原鸟克兰的移民——寄萨克的起源 
―小俄罗斯寄萨克——查坡罗什。 

我已讲述在国家和社会内部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动乱时斯的 
后果。现在，根据同样的史料，我们来研究 .另一 个方面的问题，即 1 
动乱之后国家所建立的对外关系。 

对外政策的任务由于动乱时斯的影响，国象的外部1国禄球 
境发生了根本变化，陷入了空前的 H 境。旧王'朝在延续一 个半裡 
纪中一直推行着一种对外政集方针，即采取攻势，虽然缓慢，但緲 
不断扩大本国的疆域，集结罗斯颔土的分散部分 0 当大俄穸斯的 
政治统一刚一完成，对外政策的下一步住务使立刻明 确起来 。大 
公伊凡三世在呑并蘼后一批坚守独立的穸斯来尔的时候，，就在同 
波兰的斗争中宣称，在没有收复被邻国割占的罗新领土的全部刺 
余部分以前，在没有结集整个民族之前，统一的大俄穸斯决 本放卞 
武器。他的^1、子沙皇伊凡，力图把俄罗斯国家的疆域扩张到被敌对 
的外族所占领的俄罗斯平原的自然地痙疆这样，对外政藥的两 91 

项任务： ff 辱零令學了 f 增寧穿考增 

平 S 的边到曰程 i ： i 。 旧王朝不论那项任务， 

还是领土的,都没有解决;然而,在这条道珞上却联得了一定成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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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帝的祖父和父亲夺回了斯摩棱斯克和谢维尔斯克领土，从而抵 
达第聂伯河。雷帝本人开始调转方向，占领了伏尔加河中、下 
游，把国家的东疆扩张到乌拉尔和里海。他向西的推进收效甚少。 
他本想从这边夺取利沃尼亚，把国界推进到波罗的海，即到达作为 
平原自然边界的波罗的海东岸。然而，他没能占领整个西德维纳 
河①流域，而旦在同巴托里的斗争中他还丧失了沿芬兰湾和拉 
多加湖的一些罗斯 古城： 雅姆(雅姆堡）、科波利耶、科列拉(凯克 
斯哥尔姆)和伊凡哥罗德。他的儿子，沙皇费奥多尔，在同瑞典人 
重新开战 (1590 —1595年)后，收复了他父亲的失地并在芬兰湾沿 
岸站住了脚，控制了大诺夫哥罗德的古老沃季行政区及其所属城 
镇。动乱时期曾使莫斯科国再次撤离了它在十六世纪占据的西部 
阵地。波兰人从它手中夺走了斯摩棱斯克和谢维尔斯克领土，切 

断了莫斯科与第聂伯河的联系，而瑞典人又把它排挤出波罗的海 

• 1 , 

沿岸。新£朝的第一个沙皇被迫将斯托尔鲍沃和约 （1617 年）所 
指定的一些城镇以及奥烈舍克(士吕寒利堡)割让给瑞典,根据杰 
乌里诺协定 （1618 .年〉，把斯摩棱斯克和谢维尔斯克领土割让给了 
波兰。莫斯科不得不再一次远连撤离梦寐以求的西部疆界1。新 f 
王朝幵始得很不体面:它不但放弃了旧王朝的民族事业，而且还丧 
失了许多从!日王朝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国家外部环境的恶化，还 
由于自动乱时期以来邻国对它采取了蔑视态度。 ; 莫斯科大贵族在 
m 2 年绐各城镇的地方文书中 写道： “敌对者从四面八方冲击莫 
斯科国，我们受到了周围所有君主的侮辱和谴责。新王朝应该 
比以往更如鼓起人民的力量以挽回损失:这是它的民族天职，也是 
它保隹王位的条件。新王朝从头一个朝代起就进行一系列战争， 
其目的是要捍卫住它所占有的或夺回已丧失的东西人民的 S 


①今称道格瓦，柯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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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状态的加剧，还由于这些战争由原来的防御性质不知不觉 
地，不管莫斯科政客们的主观意志如何，变成了进攻性的，成为旧 
王朝统一政策的直接延续，变成了为夺取当时莫斯科国尚未控制 
的这样一些俄罗斯领土的斗争。当时在东欧形成的国际关系，不 
允许莫斯科在最初失利之后有喘息之机和准备下一步行动 3 。在4 
1654年，起来反对波兰的小俄罗斯投靠在莫斯科君主的保护之 
下，这就导 致国家 H 波兰®新开战。这样，就出现一个新问题 
——小俄罗斯问题，莫斯科同波兰共和国以往纠缠不清的斯摩棱 

• • • • • 鲁 

斯克和谢维尔斯克领土的旧帐更加复杂化的问题 4 。小俄罗斯问 
题是自十七世纪中叶以来莫斯科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这个问题使 
我们关注西部罗斯的历史。但是，我所涉及的西部罗斯的历史，仅 
限于说明这个问题产生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引起这个问题的事件 
—开始就暴露了出来。1648年，小俄罗斯的注册军中百人长博 * 格 
丹 • 赫麦尼茨基发动查坡罗什反对波兰共和国。小俄罗斯农民一 
致支持他，他们奋起反对自己的统治者，即波兰的和波兰化的俄罗 
斯地主。注册哥萨克也投到博格丹这方面来，并形成一支强大力 
量。赫麦尼茨基率领这支队伍，大约经过五、六个月，几乎占据了 
整个小俄罗斯。波兰共和国是什么，小俄罗斯在其中占据何等地 
位，波兰地主在小俄罗斯是怎样出现的，小俄罗斯哥萨克是怎样兴 
起的，以及乌克兰农民为什么加入小俄罗斯哥萨克起义 ■ —这些 
就是要弄清1648年小俄罗斯运动的根源而要阐明的问题。 

西部罗斯重新统一西部罗斯问题 5 是十七世纪莫斯科对外 
政策的最艰难的事情。这个问题，由于十四世纪末波兰地主和立衫 
陶宛大公雅盖洛的政治交易使西部罗斯的各种困难逐渐发展而更 
加错综复杂起来。由于1386年的这次交易，立陶宛大公同波兰女 
王雅德维佳结婚取得了波兰 王位。 这种交易是建立在对双方都有 
好处的基础上的：雅盖洛希望在成为国王和带领整个民族信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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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后，从波兰和教辠那里得到支#以反对危险的条顿骑士团;而 
波兰人则企图通过雅羞洛控制 立陶宛 ，特别是西部罗斯、沃伦、 
波多利亚和乌克兰的军队和资源。因此，立陶宛和波兰两个相 
邻国家便结成了王朝 联絮^ 这是两个没有兵同性的、甚至是敌对 
国家的机械联合，与其说&是建立在相互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政治 
行动,不如说这是蓄意创造彼此争执的外交阴谋 5 ,。尽管如此，但 
这一事，件却引起西部罗斯情况的重要变化。立陶宛王公们对西部 
罗斯的征服，使立陶宛处于俄罗斯的影响之下。在十五世纪初，并 
入立陶宛公国的俄罗斯地区奄狡多利亚、沃伦、基辅、谢维尔斯克、 
斯摩棱斯克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无论按面 :积， 还是按人口，都大大 
趄过了征服这些地方的立陶宛国家。按民族及其文化构成，把这个 
立陶宛-罗斯公国称为罗斯公国比叫徽立陶宛国更为恰当。俄罗 
斯语言、俄罗斯法律、俄罗斯风俗连同东正教，已经在半开化的异 
教徒的立陶宛传播了近一百年。在较为发达的俄罗斯民族的优势 
影响下，这两个合并起来的民族在文化上的接近进行得如此顺利， 
以致可以料想再过两三代，.即到十六世纪初， 立俺宛 同西部罗斯社 
会会完全融合。自从 立陶宛 _.波兰联含，俄罗斯在立陶宛公国的 
影响开始受到经各种途径渗透到那里去的波兰影响的排挤。途径 
之一是决定两个联盟国家共同事务的议会》立陶宛-罗斯的达官 
贵人在这里会晤波 a 地主时，就熟悉了他们在波兰占统治地位的 
政治概念和制度 I . 另,一友面，波兰的影响是通过立陶宛大公们的 
私 所谓學年赐与栊的办法进入立陶宛〜罗斯的，而且在立陶宛建立 
了在推行的同样的管理制度，同样的等级权利及其关系。通 
过这些途径的渗透，波爸的影响深刻地改变了并入立陶宛公国的 
罗斯 地区的行政管理抑构和社会风气。 

行政管理根据丧俾氏族法，掌管这些地区的罗斯王公们， 
如同十一、十二世纪肘自己的祖先一样，受立陶宛大公统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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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忠于立陶宛大公并为自己的领地缴纳贡赋，而立陶宛大公则把 
他们的公国作为有继承权的世袭领地，或者有时作为临时领地赐 
给他们，“而这完全取决于自己主子的意志”。王公们的古代氏族 
世袭领地就这样地被破坏了。到十六世纪初，他们便成为服役的 
世袭领地主，成为该公国的真正私有主，并同最显贵的俄罗斯大贵 
族和立陶宛达官贵人-•道组成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如同波兰贵 
族一 样，甚至更有势力。这一贵族阶级的成员，即 f 丰，组织政府 
议会，又称立陶宛大公的拉达，它有力地限制了大权力。根据 

攀 % 

大公亚历山大1492年的特权法典的规定，不经拉达地主的同意， 
立陶宛君主不能同外国来往，不能颁布和更改法律，不能支配国家 
的，收入和支出，不能任命官职；国王要承认拉达的意见对自已的约 
束力，即使他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但“为了自己的和共同的利益”， 
也要把这些意见付诸实行。同时，在立陶宛以波兰为榜样设置了几 
个高级政府职务，即后来逐渐成为终身占有的官衔:盖特曼——军 

队的最高指挥官，首相——国玺掌管者，两个副首相，即两个财政 

% • _ • # 

大臣，一个掌管国家收支的，专才:亭，另一个是管理宫廷财务的事 
孕冬亨。督军被任命为各地•区•的•首•领，这些地区从前是由 罗靳- 
irii “同谓彻城市的协议来管辖的，督军属下有作为其助手的 
城防司令，称作卞寸¥辱，以及督军区下属的若干区、县的年 I 。这 06 
样一来，立陶宛-罗斯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同波兰的*就很相 
似，并成了贵族的制度。 

罗斯-立梅宛及波兰的贵 族扮级 在立陶宛罗斯，通过特权法 

——无论是共同性的，即整个公国都有的全国性的特权法，还是 
地方性的，即地区的特权法——建立起了同波兰现存的类似的等 
_和等级关系。在确定立陶宛与波兰联合的1413年的哥罗德里 
议会上，颁布了恃权法，信奉天主教的立陶宛大贵族获得了波兰贵 
族的权利和特权 I 1447年的卡齐米尔特权法把这些权利扩展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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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教的显贵身上。依据这些特权法，立陶菀-罗斯地主同波兰地芏 
在占有世袭领地和赏赐领地的权利方面完全平等，并免除了捐税 
和义务，只保留一些无关紧要的义务，这些义务与其说具有经济 
意义，不如说具有臣属标志的象征意义，主人的农民不受大公警官 
的审判，只服从自己主人的裁决，另外，卡齐米尔特权法禁止农民 
从私有者土地往大公领地迁移，反过来也不允许,在立陶宛公国， 
这些法规就像早在十四世纪波兰确立的农奴制一样，奠定了农民 
农奴化的基础。全国的和地方的特权法使立陶宛-罗斯贵族同波 
兰贵族在权利的自主方面逐渐趋于平等，使他们成为公国的统治 
等级，享有统治生活在他们土地上的农民的广泛权力，并且积极参 
与和影响立法、司法及行政管理。立陶宛-罗斯贵族的这种社会 
地位，在十六世纪由立陶宛公国的立法法典，即 <字，亨孕譽 >固定 
下来。这部法典是以西基兹蒙德一世时颁布的1529年\^规*为基础 
的。这第一部法典颁布之后，经过再三修订和补充，使它和波兰的 
立法协调起来，因此在这部法典条文上反映出波兰法的很大影响， 
而在《法规>中，波兰法同自《罗斯法典》时起就在立陶宛罗斯保存 
下来的古罗斯法律惯例混在一起。《立陶宛法规> 的最后文本，是在 
ge 1588年西基兹蒙德三世时用俄文出版的。根据 156 S 年维尔诺议 
会通过的第二部《法 规》， 在立陶宛公国实行了类似波兰的县级贵 
族代表会议，在每个县召开这样的代表会议是为了选举地方县级 
法官进入贵族等级法庭，也是为了从每个县推选两名全国议会的 
县级代表，即贵族代表。由哥罗德里条约所建立的立陶宛议会，最 
初只是由立陶宛王公和大贵族组成。这个条约把大部分天主教化 
了的立陶宛显贵置于超越俄罗斯东正教徒的特权地位，从而，在维 
托夫特逝世<1430年)后格季明诺维奇家族发生新的内讧时，便激 
起了合并到立陶宛的俄罗斯地区起来反对立陶宛政府。在这场斗 
争中，俄罗斯王公和大贵族为自己夺得了立陶宛达官贵人所享有 



的权利，并大约 i:.: 十五世纪中叶，又取得了出席全体议会（正如现 
在所称呼的全国议会）的权利。但是，在这以后，议会仍然保持了 
贵族性质：从俄罗斯地区来参加议会的只是显贵、王公和地主，他 
们全都是以个人身份被召来，并有表决权。在十六世纪前半叶，即 
在西基兹蒙德一世统治时，罗斯-立陶宛贵族同自己的显贵进行着 
激烈的斗争，并终于取得了参加全国议会的权利。1566年《法规> 
仿照波兰贵族议会的模式，成立了罗斯-立陶宛贵族的议会代表机 
构;在延长立陶宛-波兰合并的问题上，罗斯-立陶宛贵族主张同波 
兰永久合并,根据1569年卢布林协定所规定的罗斯-立陶宛议会 
同波兰议会的合并，使他们在政治权利方面同波兰贵族完全平等。 

城市 在立陶宛公国，贵族阶级随着西部罗斯古老城市的衰 
落而加强了。在古基辅罗斯，一些省份及其乡镇连成了一片，服 
从大城市谓彻的决定。现在，由于王公公位的设立，省城脱离了自 
己的省份由大公任命的督军及其下属长官、城防司令和其他.掌权 
者取代了谓彻的地位；地方■•城镇的管理机构被王国的管理机构所 
代替。与此同时，属于各城市的由村社利用的市郊土地被大公们97 
分给服军役的私人占有。服役的土地所有者、领主以及原来作为 
城市社团成员的琴纟 f， 现在由于自己的贵族特权而与亨手 （ 波兰语 
中 MECTO 意为^市工商区) 、工 商业城市居民分开了 ，他 们开始 
离开城市，移居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因 f 学而得到的赏赐领地上。 
罗斯谓彻城市的老区逐渐解体成为王公*袭领地和地主世袭领 
地，而被削弱了的谓彻城市，在这些异己的、经常敌视它的、吞食它 
原有土地的占有者中间陷于孤立,城市谓彻的声音只局限在城市 
范围之内，到达不了市郊。大公国的蝥官、督军、城防司令和地方 
长官对 市艮横 加迫害。为了把西部罗斯的城市从衰落中挽救出来， 

波兰-立啕宛的君主们给它们以德意志式的城市自治权，即按马 
带雙筚孕，这种法是十三、十四世纪随着当时充斥于波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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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殖民者进入波兰的。还在十四世纪，这种自治权就在加利奇 
地方各城市推行了，加利奇地方是在1340年由波兰国王卡齐米尔 
大帝合并到波兰来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马格德堡法又推行到了 
西部罗斯的其他城市。根据这个法，市民们取得了一些商业特权 
和交纳官家贡赋方面的优惠，同时不受督军和其他政府箐官的管 
辖。根据 马格德 堡法，城市由两个委员会或协议会管理：！个是拉 
辱,其成员 ( 疼耳 f 享，即陪审员 >在 国王任 命的尽 (来 自德语 
fogt， 市长) kkrk 市民进行审判， 另—个是 a 由从市民选 
出的拉达岑辱 ( 拉达曼 〉 和市年组成，领导管理城济、商业、公 
共设施和秩序的人员。 

卢布林合并 波兰对立陶宛的政治影响_使立陶宛-罗斯的国 
家制度同波兰的国家制度接近起来，并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前 
半叶勉强维持着不断用新的条约来更新的两个国家的王朝联盥， 
•这两个国家时而各有各的君主，时而联合在一个君主政权之下。 

M 在《十六世纪，巩固波兰-立陶宛合并和促使这两个联合国家更加 
团结的新结合形势形成了 | 这种结合给整个东欧，特别是给西南罗 
斯带来了极其重要的结果。我指的是十六世纪西欧的教会大分裂, 
即宗教改革。当时有个叫马丁 • 路德盼德意志博士在1517年挑起 
—场关于教义的真正来源、用信仰拯救灵魂和其它神学问题的争 
论，但看籴，东欧的事同这个马丁 • 路德有何相千呢1但是西方 
的这次教会变革对东欧并非没有留下痕迹，它不是 用自己 宗教遵 
德方面的直接后果触及了东欧，而是用影响，或者说用遥远的反 
响，触及了东欧。十六世纪俄罗斯宗教团体中的著名自由信伸运 
动闻宗教改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得到西方新教浓思想的支 
持。但是我不 能肯定 宗教改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哪里 更大幾 ，是 
在西方呢还是在我们东方。从这方面而论，宗教改革在俄罗斯国 
家的历史中是个相当重要的事实。〜般说来，我对这样一 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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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最大的保留：似乎古罗斯与西欧完全隔绝，它忽视西欧，也被 
西欧所忽视，而且它没有对西欧发生任何影响;西欧也没有对它发 
生任何影响，西欧对古罗斯的了解并不比对新罗斯的了解为多。但 
是,也像现在一样，三、四个世纪以前，如果俄罗斯还 没有像 它应该 
了解的那样了解西方的事件进程，那么它所承受的后果有时要比 
必须承受的更为强烈。果然，在十六世纪此事便发生了。为了巩 
固立陶宛和波兰的王朝联系，波兰政府同宗教界带头在东正教的 
立陶宛-罗斯加强了天主教的宣传。大约在十五世纪中叶雅盖隆 
朝的第三个统治者——卡齐米尔时期，这种宣传进行得特别积极， 
并且立刻招致来自立陶宛东正教居民方面的激烈反抗。因此，立 
陶宛公国在十五世纪末叶已开始衰 落：东 正教的俄罗斯王公们，甚 
至立陶宛的王公们，开始离开立 陶宛去 为莫斯科大公效力。宗教 
改革突然改变了各种关系。新教教义在波兰找到了易受感染的土 
壤， 这一土壤是通过同德意志的密切文化联系培育出来的。许多 
波兰青年在符腾堡和其他德意志大学里学习。在符腾堡那场争论 W 
后过了三年，即在1520年，波兰的神职人员在彼得罗科夫聚会， 

并禁止波兰人阅读德意志新教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在这里传布榑 
又快又有成效。在同年的托伦大会上，波兰政府也颁布了法令，支 
持神职人员，威胁说，谁要在波兰运进、出售和散发路德的和其他 
新 教徒的著作，就没收其财产并把他永远驱逐出境。这些严厉的 
禁 令愈来愈厉害，几年之后，死刑代替了没收财产的威胁。但是， 
所有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新教控制了波兰社会；甚至基辅主教帕 
茨也公开传播路德的思想方法。新教从波兰和其他邻国渗透到了 
立陶宛 * 大约在十六世纪中叶，在这里七百个天主教区中只保留 
了千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其余的信徒都转为新教徙。在1525年， 

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同自己的首领阿尔贝特一起脱离了罗马教会， 

阿 尔贝持接受了公爵的封号，在这个骑士团里开始出现了立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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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新教著作译文。立陶宛新教的主要传播者是在北德意志学 
习过的、并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立陶宛人阿夫拉姆 • 库里瓦，后 
来，他把德意志神甫温克勒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 这两个传教士都 
传播路德新教。王后瓦尔瓦拉的表兄弟（有影响的立陶宛权贵）、 
尼古拉 • 拉齐维尔 • 乔尔内支持的加尔文教更成功地在那里流行 
起来。这位瓦尔瓦拉起初是国王西基兹蒙德-奥古斯特的情妇，后 
来才正式成为他的妻子。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开始时，绝大多数的天 
主教贵族已经转到新教方面来，其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立陶宛-罗 
斯的东正教的显贵-一维什涅维茨基家族、霍特凯维奇家族，等等 d 
新教的这些成就为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作好了准备。新教的影响 
削弱了天主教在立陶宛罗斯的宣传活动。占据波兰王位的雅盖隆 
王朝的最后两位国王西基兹蒙德一世和西基兹蒙德二世奥古斯特 
(1506— 1572年)，对于在他们的合并国家里纠缠不休的宗教斗争 
漠不关心。西基兹蒙德-奥古斯特是个在新思潮中培养起来的温 
和而又游手好闲的放荡公子，在他的国情允许的情况下，他甚至庇 
护新教义，亲自从自己的图书馆提供宣讲用的新教书籍，准许在宫 
廷教堂按新教精神布道；当出宫参却节庆时，不论到哪去，是去天 
主教教堂还是去新教教堂，对于他来说都无所谓。他在袒护新教 
徒肘，也爱护东正教徒；他在1563年对禁止东正教徒担任国家和 
社会公职的哥罗德里议会法规所作的解释，等于废除了这项法规。 
随着历代国王所支持的天主教宣传的削弱，立陶宛的东正教居民 
对波兰政府不再恐惧或敌视。人民情绪的这种转变，使立陶宛同 
波兰政治合并的延续成为可能。西基兹蒙德-奥古斯特临死时无 
子嗣；雅盖隆王朝与他同归于尽，于是，两国王朝联盟也就自行终 
止。当受波兰政府庇护的天主教的宣传活动在立陶宛加紧进行的 
时候，东正教的立陶宛-罗斯居民对联盟延续问题连想都不愿意去 
想。一个令人忧虑的有关立陶宛对波兰未来关系的问题提出来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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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西基兹_德-奥古斯特宽容异教或善意的冷漠态度，东 
正教徒们便不再被这种想法困扰。可以料想到，反对延长合并的只 
是来自立陶宛的达官贵人，他们害怕受波兰贵族，即普通贵族的压 
制，而立陶宛-罗斯贵族却因此而希望同波兰永久联盟。15<39年 
1月，在卢布林召开了为解决合并延长问题的议会。当立陶宛显贵 
表示反对延长时，国王把西南 罗斯两 个最有势力的 权贵： 基辅督 
军、留里克后裔康斯坦丁 • 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和沃林督军、格季 
明后裔亚历山大 • 恰尔托雷伊斯基公爵，拉到了自己一边。这两个 
权贵是东正教的罗斯-立陶宛贵族的领袖，他们能够给国王制造很 
多麻烦。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虽然也承认自己臣属于国王，但它 
却是个很有势力的封邑领主，他在各方面都比国王要富得多，而^ 
且更有势力，他拥有广大的领地，几乎包括了今天的整个沃伦省及 
波多利亚省和基辅省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在他控制的地区，有三 
十五座城市和七百多个村庄，从这些地区获得的收入达一千万玆 
罗提(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万卢布）。这两个权贵把原来倾向于贵 
族制波兰的西南罗斯贵族吸引到了自己一边，而且立陶宛贵族也 
追随他们，这样一来，合并问题就解决了。在卢布林会议上，确认 
了两国的政治联盟即便在雅盖隆王朝中断以后也永不解散。与此 
同时，联合的国家将有一个最终确立的体制。波兰和立陶宛作为统 
—国家的两个平等部分联合起来了，前者 称手- ，后者称令 f , 而 

两者一起称之为波兰共和国。这是一个举行的共和主制 

• • • • • 

国家。国王为最高元首，由王国和公国的共同议会选举产生。立 
法权属于由全国代表，即贵族(仅仅是贵族）代表组成的议会，而枢 

參奉■籲 

密院则由国家两部分的上层世俗的和教会的高官所组成。议会、枢 
密院和国王是共同的最高政府机构，但在共同的最髙政府下，波兰 
共和国的两个联盟部分都保留着各自的行政机构，有各自的大 
臣、各自的军队和各自的 法律。 卢布林会议的一些决议对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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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罗斯的历史极为重要,根据那些决议，加入立陶宛公国的这个罗 _ 
斯的一酱份并入王国：这就是波德利亚希亚（格罗德诺省的西 
部）、沃林和乌克兰（基辅省、波尔塔瓦省连同波多利亚省的一部 
分，也就是连同勃拉斯拉夫督军管区以及切尔尼戈夫省的一部分 
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了 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这一合 
并给西南罗斯和整个东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和民族-宗 
教后果 6 。 

合并的后果 对于西部罗斯来说，卢布林会议的决议^ 乃是 
格季明诺维奇家族的控制和他们在那里施加的波兰影响的结果。 
波兰人实现了几乎二百年来追求的自己国家同立陶宛的永久合 
102并，并把以自然财富诱人的西南罗斯一些地区直接并入了波兰。在 
波兰的影响下，格季明诺维奇家族在他们管辖的罗斯废除了很多 
古老的东西，并给罗斯的制度和生活引进不少新事物。根据同各省 
的大谓彻城市的协议，留里克王公家族带领自己的亲兵队曾统治 
了古基辅罗斯的各个省份,伹由于土地私有制不太发展，这个家族 
同各省的地方村社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联系是不牢固的。 因 此在格 
季明诺维奇家族统治时期，定居的大土地占有主贵族取代了这个 
基础不牢的执政阶级。加入到定居贵族中来的有俄罗斯王公和立 
陶宛的王公及大贵族，而随着议会制度的稳定，小土地所有者的军 
役骱级，即普通贵族、小贵族又对定居贵族占了上风。 

在一些古老的地区，即在曾经依附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城市 
的基辅罗斯的一些地方，在立陶宛罗斯被分为大公国县级瞀官管 
辖的一些行政区，但这些行政区不是由许多地方中心，而是由一个 
全国性的共同中心联合在一起。最后，原来通过自己谓彻代表本区 
村社向王公负责的区的大城市本身，由于大公的行政管辖和土地 
私有制而同这些村社脱离，而马格德堡法之代替谓彻体制， 又使这 
些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局限在城市定居地的拥挤的范围之内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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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市民社会，并且还使这些城市失去了地方自治的作用及参 
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作用。贵族的统治、终身任职，冇些地方是世袭 
的任职，以及马格德堡法——这就是波兰带到立陶宛罗斯的三种 
新事物。卢布林合并以自己的后果使在波兰影响下早已孕育着的 
第四种新事物，即农奴制，具有更强的作用。 

萆原乌克兰的移民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长期渺无人烟的第 
聂伯河中游地区明显地移居了许多人。那里辽阔的草原自然而然 
地吸引了移民的到来；农奴制在立陶宛的胜利支持和助长了这种 
移民洪流。到十六世纪初，由于对土地占有者依附的程度不同，这 
里的农村农业人口形成了几个等级:从流动农民，即向主人借债或103 

未借偾而住下并保留迁移权的字亭夺和乎竽亭宇，到予亭空事 
f , 即订有契约的宅院耕农。二和 i 丄&规”时飫二 
1^566 年〉， 随着贵族政治力量的增长,这些等级在微不足道的自由 
方面越来越趋于平等。1569年的合并更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在波兰共和国几任选举产生的国王统治时期，立法，正如国家全部 
政治生活的趋向一样，处在波兰-立陶宛贵族，即国内的统治阶 
级的直接影响之下。波兰-立陶宛贵族从没忘记对于隶属他们的 
农村人口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随着第聂伯河中游两岸的俄罗斯 
地区并入波兰共和国，波兰的行政机抅在这里便建立起来,排挤了 
当地的俄罗斯行政机构，而且在它的庇护下，波兰贵族迁移到了这 
里，获得了这里的土地并带来了早已具有明显轮廓的波兰农奴制 
度。当地的立陶宛-俄罗斯贵族愿意学习来自维斯瓦河流域和西 
布格河流域的自己新邻居的农业耕作知识和习惯。如果为了国库 
的利益，法律和政府还勉强照顾农民对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纳税关 
系，那么，农民的人身就完全听任他们的骑士地主的处置了。贵族 
对自己的农民操有生死大 权:对 于贵族来说，打死一个奴仆踉打死 
; ~条狗一样——当时的波兰作者就是这样说的。为了摆脱套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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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身上的奴隶枷锁，农村居民从王国和公国的内地加紧涌向漫无 
边际的乌克兰草原，他们沿着第聂伯河和东布格河而下，奔向贵族 
尚未来得及滲入的地区。不久，土地占有者的投机活动便开始利 
用这种迁移活动，从而使它具有新的性质。地主和贵族们求得了 
在乌克兰边境城镇勃拉斯拉夫、坎涅夫、契尔卡塞、佩列雅斯拉夫 
以及辽阔的市郊原野的永久占有权，谋得了并轻而易举地占据了 
未经任何人丈量的辽阔草原，同时用慷慨的优惠来引诱逃亡市民 
104和农民，匆忙地使这些地方住满了人。当时乌克兰草原被支配的 
情况，有如不久前巴什基尔土地或黑海东部沿岸能经营的土地被 
支配的情况一样，达官显贵们、奥斯特罗曰斯基家族和维什涅维 
茨_家族的王公、波托茨基家族和扎莫伊斯基家族的地主们，等 
等，极端无耻地竭力参与侵吞第聂伯河沿岸及其左右草原支流上 
的官方荒地。但是，当时的土地投机者的所做所为，较之他们后来 
在乌拉尔和高加索的仿效者还多少有点良心。多亏他们，乌克兰 
草原才很快得到复兴。在很短时间内，这里就出现了数十个新的 
小市镇、成百上千的田庄和村落。与移民增加的同时草原也得以设 
防，否则草原的设防是不可能的。在连成一线的古老城市勃拉斯 
拉夫、科尔松、坎涅夫和佩列雅斯拉夫的前面，构筑了一排排的新 
城堡，在这些城堡的掩护下，出现了一些村镇和村落。这些居民点 
在同鞑靼人的经常战斗中形成了军事团体，这使人想起早在十至 
十一世纪围着基辅罗斯草原边界的那些“勇士哨卡”。小俄罗斯哥 
萨克就是由这些团体形成的。 

哥萨克的由来 ： 哥萨克是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阶层，曾经遍布 
于全罗斯。早在十六世纪，就雇于农户的雇工以及无固定职业和 
没有固定住所的人们，统称为專。这就是哥萨克的最初的一 
般意义。后来这个游荡的无家阶级，在莫斯科罗斯被称为 
自由游荡者或自由人。这部分人在连接草原的罗斯南部边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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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自己发展极为冇利的地方，草原的条件使他们养成了特殊的 
性格。当鞑靼蹂躏暴行的灾难开始被遗忘时，又发生了罗斯草原 
边民同流窜草原上的鞑靼人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边境 
的设防城市，是这一斗争的进攻和防御据点。这里形成了一个手 
持武器到草原去捕鱼和狩猎的阶级。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勇敢而 
贫穷的人们，即武装的渔夫和猎人，把自己的猎获物卖给当地商 
人，又从他们那里取得生活资料以便维持自己危险的渔猎活动。在 10S 
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此时此地也没有失去为自己主人而劳动的雇 
农性质。他们作为习惯于萆原战斗的战士能够得到地方王公当局 
的支持。这些人由于经常同草原上的那些鞑靼猎人发生冲突 ，于 
是便得到了一个鞑靼的名称，即，后来又把这个名称推而广 
之用来称呼北部罗斯的到处飘泊的雇农。在草原南部的东段，这 
样的冲突比任何地方开始都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哥萨克 
的最早记载说的是1444年 7 + 同離靼人冲突中为自己城市效劳的 
梁赞哥萨克的原因。十六——十七世纪时，在莫斯科罗斯多次出 
现了只有产生了哥萨克才能发生的现象。十六世纪草原一些县份 
的贵族仕宦名册中，我们发现有关这个或者那个县城的没落大贵 
族的儿子的记载：“他奔赴草原，投奔哥萨克。”这并不是说他参加 
了某个固定的、訾如顿河的哥萨克团体，他只不过是找到了暂时的 
伙伴，抛弃了军役和服投领地，同他们一起到草原去随意游荡 ，从 
事临时性的自由自在的草原狩猎业，特别是攻打鞑靼人，然后，便 
返回故土并在故乡的某个地方成家立业。1622年叶列茨县的贵族 
仕宦名册中记载了一批抛弃自己世袭领地去当哥萨克，后来受雇 
于大贵族家作奴仆和当寺院仆役的叶列茨县地主。哥萨克的起源 
地 8 ，可以认为是与草原交界的俄罗斯城镇一带，其走向是由伏 
尔加河中游至梁赞和土拉，然后急转南下，沿普季夫里和佩列雅斯 
拉夫一线抵达第聂伯河。不久，哥萨克便进一步向草原推进。当时 


105 



正是鞑靼衰落、汗国瓦解时期。域市哥萨克，首先大概是梁赞哥萨 
克，以武装的渔猎业组合形式开始在辽阔的草原、顿河上游地区 
定居下来。顿河哥萨克大概应该认为是草原哥萨克的原型 8 。至 
少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当查坡罗什哥萨克刚刚开始组织军事团体 
时，顿河哥萨克就已经是有组织的了。加入哥萨克的有受过洗礼 
的鞑靼人。现在还保存了一份出身于克里米亚鞑靼这种新受洗礼 
*06 者的申请书。在1589年，他从克里米亚来到顿河，并在那里为莫斯 
科君主服役了十五年，“我打过克里米亚人，我同顿河哥萨克一起 
攻打过克里米亚人和克里米亚村寨，而且从顿河来到普季 夫里' 
他请求君主免除他家在普季夫里的税捐和义务，成为免税“白户” 
并允许他同所有白户一道为皇上效力。 

小俄罗斯哥萨克 有关第綦伯河哥萨克的记载 P 是从十五世 
纪末才有的，比有关梁赞哥萨克的记载要晚些。他们的起源和最 
初的社会面貌，同其他地方的哥萨克一样简单。成枇的狩猎人从基 
辅、沃林和波多利亚边区的一些城镇，甚至从第裏伯河上游一些地 
区，来到荒凉的草原，变成了“哥萨克人”，以养蜂、捕鱼、打猎以及 
掠夺鞑靼人为生。春季和夏季，这些外来的哥萨克在“营地”，即在 
沿第聂伯河及其草原支流流域的渔猎场地活动，而到了冬季，他们 
便携带自己的猎获物聚集到第聂伯河流域的城镇，并在那里，特别 
是在成了哥萨克早期主要栖身地的坎涅夫和契尔卡塞居住下来。 
在这些哥萨克中有些人,像在北部罗斯的一样，去给市民和土地所 
有者当雇工。但是，当地的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使乌克兰哥萨克 
的命运复杂 化了。 他们陷入了罗斯、立陶宛、波兰、土耳其和克里 
米亚的国际冲突的漩涡之中。在这些冲突中，第聂伯河哥萨克不 
得不起的作用，使他们具有了历史意义。我刚才讲了关于第聂 
伯河流域移民加强的情况，它补充了这里的哥萨克化居民。这是 
—些对边疆和整个国家很需要的、但给波兰政府制造了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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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安份的人。惯于战斗的草原狩猎人，使国家有了一个免遭鞑 
靼侵扰的安全边防。但这是利弊兼有的工具。哥萨克人在草原的 
季节狩猎活动之一，甚至是主要的活动，就是对鞑靼和土耳其土地 
的报复性袭击。他们从陆路和海上进行侵袭：在十七世纪初，哥萨 
克的轻快木船队袭击了黑海北岸、西岸、甚至南岸的鞑靼城市和土 
耳其城市，并且深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近逼君士坦丁堡。土耳其 
人用战争来威胁波兰作为报复，因为波兰人最害怕战争。 E 在十 
六世纪初，在华沙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如何把哥萨克变成无害而 
有益的人。这个计划是：从乱糟糟的而且日益增加的哥萨克化的101 
人群中挑选出最可靠的部分，让他们担负享有俸禄的国家军役，承 
担保卫乌克兰的义务，而其他人则使之恢复原来的生活。而且早 
在十六世纪 96 初就有了关于召募来担任边境警卫的哥萨克连队的 
记载。大概这是由草原武装狩猎人组成边防警戒队的一种临时性 
的尝试。只是在1570年才组成了有三百人定额编制的常设部队， 
也就是后来被称作 宇 - ff 考:的。在斯 捷凡. 巴托里时期，编制扩 
大到了五百人，后来增 V ，最后，到1625年，增加到了六千人。 
但是，注册哥萨克编制的增加，丝毫没有减少编制以外的哥萨克。 

地方统治者和地主们极力要召回这些大都来自农民的非法哥萨克 
去当“平民百姓”，即农民，承担被他们摆脱掉的又务；但是，已经尝 
到哥萨克自由的人对此加以抵制，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不服从 ，因为 
同一个政府曾像驱赶乡巴佬一样把他们驱赶到地主的羁绊之下， 
而在战争时期又向他们求援，把他们召集到军旗之下，且并非在册 
人员，而人数则以万计。政府的这种两面派行为激起非注册哥萨 
克的愤怒，并在他们当中准备了一个爆炸物，一旦在他们中间出现 
一个机敏的首领，这个爆炸物就易燃起熊熊 烈火。 与此同时，在第 
聂伯 河下游筑起了哥萨克营地，乌克兰哥萨克的不满情绪在这里 
为自己找到了隐蔽所和温床，使这种不满情绪酝酿成公开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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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营地就是寧率 f 吁。 

査坡罗什*什从专门从事狩猎的哥萨克，即从“田野上 
的哥萨克由在草原上不声不响地出现了。乌克兰边境城镇的巳 
经哥萨克化的居民顺着第聂伯河而下，抵达下游很远的地方，到了 
第聂伯河石滩以南。留巴夫斯基教授推测，查坡罗什赛切的萌芽， 
就是在鞑靼游牧区附近石滩以南地方从事捕猎活动的庞大的哥萨 
克劳动组合，而且教授本人发现了赛切在十五世纪末存在的痕迹。 
当城镇的哥萨克遭到波兰政府迫害时，他们便逃往已熟悉的查坡 
罗什地区，不论是波兰的政府专员还是讨伐队都无法闯进这里。第 
108聂伯河从石滩急流处冲向一望无际的草原，漫成宽阔的河面之后， 
形成一个个岛屿，就在这些岛屿上，逃亡者为自己筑起了设防的赛 
切。十六世纪，在靠近急流的霍尔季查岛上出现了查坡罗什人的 

鲁 

主要村落。这就是当年著名的查坡罗什赛切。后来，它从霍尔季 
查岛移到查坡罗什其他岛屿上。赛切就是用木头围起来的障碍物, 
即“鹿砦” '一种加固的营寨。它 11 安放了一些从鞑靼和土耳其的 
防地掠夺来的小炮。在这里，一些无家可归的和不同部落的外来 
者组成了军事狩猎团体，自称为“查坡罗什军骑士团”。赛切成员 
住在用干树枝搭起来的、上面铺盖马皮的窝棚里。他们中间有分 
工：一部分人主要从事掳掠，靠战利品过活,另一部分人多半以从 
事捕鱼狩猎为生，同时供应前一部分人的给养。妇女不准进入赛 

切，已婚的哥萨克， f 早卒亨旱¥、亨亨 9 咬，分居在过冬的农舍 
中，并种植谷物，供应末，查坡罗什还是一 
个人员流动、不固定的社团：入冬时，查坡罗什便分散到乌克兰各 
个城镇，在赛切只留下几百个守卫大炮和赛切其他财物的人。在 
夏季平静时期，赛切能达三千人，但是，当乌克兰的平民百姓被鞑 
靼人或波兰人逼得走头无路或在乌克兰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赛 
切便挤得满满的。当时有各种不满情绪的、遭到迫害的或者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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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不幸的人，都逃往第聂伯河石滩以南的地方。在赛切，不论新 
来者是谁，从哪里来，什么信仰，什么样的氏族-部落，只要是有用 
的伙伴，就一•律收容。十六世纪末，在查坡罗什可以看到军事组织 
的特征，当时虽然还不稳定，它是在晚些时候才稳定下来的。査坡 

罗什的军事团体，即可什，由赛切拉达选出的可什头领(阿 达曼〉 统 

# • 

帅，他同选出的大尉、法官和司书组成赛切领袖团，即政府。可什 
分成若干支分队，即可伦，后来有三十八支分队，由选出的头领指 
挥。头领也足•赛切领袖的成员。査坡罗什人特别珍视友爱平等， 

一切事情由赛切会议——拉达，即哥萨克可洛来决定。这个可洛 

• • 

对待自己的领袖是不讲情面的，有权选举和撤换他，并处决令人不 
满的人，给他们身上盛满砂石然后投入水中。1581年，一个从加 
利奇来到赛切的显贵地主、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分子兹鲍罗夫斯 
基唆使哥萨克去袭击莫斯科。那些游手好闲、手头拮据而穷极无 
聊的骑士们兴冲冲地采纳了这个地主的计谋，并立即选他为首领 
(盖特曼）。在出征路上，哥萨克老纠缠着他，向他探询，当上帝保佑 
他们平安无事地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是否在他那里还能找到他 
们能干的好生计,可是，当这位盖特曼放弃莫斯科，建议哥萨克去 
攻打波斯时，他们便相对破口大骂，几乎把他打死了。这种追逐出 
征捞钱的活动比抢劫和狩猎要简单，到十六世纪末,这种活动随着 
哥萨克化人员的增加而加强了。这些人巳经不能满足于草毘上的 
捕渔和狩猎，而是数以千计地游荡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地区， 
洗劫村民。地方当局没有地方可以打发这些游手好闲的哥萨克， 
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安身，于是他们情愿追随召唤他们 
去克里米亚成者去摩尔达维亚的第一个头目。当莫斯科国发生动 
乱时，这些哥萨克便组成袭击莫斯科 H 的匪邦。当时在乌克兰把 
对邻国的侵袭叫蜱“哿萨克的谋生之道”。除了虏掠以外，其他任 
何事情哥萨克都顾不上，他们在回答兹鲍罗夫斯基关于效忠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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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祖国的言论时用了一句民间谚语: “ f 孕早孕, f 宇 f 零。”但是， 
哥萨克并不总想靠异乡异土——克里 ii / i 尔*达¥亚*或奠斯卡 
尔——过日子，因为早在十六世纪轮次就排到了自己的“祖国”。 
査坡罗什从 不断汇 集的人群中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成了爆发哥 
萨克反对自己的波兰共和国起义的策源地。 11 

因此，卢布林合并给西南罗斯带来了彼此密切相关的三个后 
杲:农奴制度、乌克兰农民移民的加强和查坡罗什成为被奴役的俄 
罗斯居民造反的庇护所。 




第四十六讲 


小俄罗斯哥萨克的道德品质——哥萨克对东教信仰和民 
族性的维护——哥萨克人中间的对立——小俄罗斯问题—— 
波罗的海问题和东方 问题" 一莫斯科国对欧洲的关系—— 
十七世纪莫斯科对外政策的作用 

哥萨克的道德品质 我们 〃简略 追溯了十七世纪开始以前同 
立陶宛罗斯命运相关的小俄罗斯哥萨克的历史，当时他们的状况 
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们看到哥萨克的品质是怎样变 化的： 一群 
群的萆原狩猎人从自己人中分离出去成为以掠夺邻国为生的战斗 
队，而政府又从这些战斗队中招募了边防守备队。所有这些哥萨克 
都同样地窥视着草原那里寻找外快，并通过这种活动，在不同程 
度上防御着经常受到威胁的国家东南边境，自卢布林合并时起，小 
俄罗斯哥萨克调转了方向，转向他们迄今一直防卫的国家。小俄罗 
斯的国际环境使这群乌合流窜之众道德败坏，妨碍了他们在小俄 
罗斯产生公民感。哥萨克习惯于把邻国——克里米亚、土耳其、摩尔 
达维亚、乃至莫斯科——看成是掠夺的对象，看成是“哥萨克的谋 
生之道”。自波兰地主和贵族土地所有制连同他们的农奴制在东南 
边境幵始确立时起，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也开始抱这种看法。那时， 
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比克里米亚或土耳其还要凶恶的敌人，并 
且从十六世纪末叶起以双倍的疯狂开始对它进行颠覆。这样，小俄 
罗斯哥萨克便成了没有祖国，也就是说， 没有宗 教信仰的人群。当 
时东欧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彼此紧密相连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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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祖国的上帝的基础之上的。波兰共和国既没有给哥萨克以 
祖国，也没有给他们上帝。对于哥萨克人来说，他是东正教徒的 
想法已成为模糊不清的童年回忆或抽象的概念，在哥萨克的生活 
中这种抽象概念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没有什么用处。在战争时 
期，他们对待俄罗斯人和他们的神殿一点也不比对待鞑靼人好，甚 
至比对待鞑靼人还要坏。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地主①、驻在哥萨克 
那里并熟悉他们的一个政府专员基塞尔•亚当在1636年写道，他们 
很喜欢希腊宗教和它的神职人员，尽管在宗教方面他们更像鞑靼 
人而不像基督教徒哥萨克一直是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人群。 
在波兰共和国内未必会有另一个阶级在道德发展和公民感发展上 
水平更为低下 I 难道只是小俄罗斯教会的高级教阶人士在教会合 
并面前能同哥萨克的野蛮较量吗？由于思维能力非常迟钝，他们 
还不习惯把自己的乌克兰看作是祖国。哥萨克中特别混杂的那些 
成员也妨碍了这一点。参加斯捷凡•巴托里招募的哥萨克五百名注 
册部队的人，来自西部罗斯和立陶宛的七十四个城镇和县份，还有 
来自像维尔诺、波洛茨克这样遥远的城镇，以及来自波兰的七个 
城镇，如波玆南、克拉科夫，等等。此外还有来自梁赞的莫斯科佬， 
和伏尔加河一座地方的莫尔德瓦人以及还有一个塞尔维亚人、一 
个德意志人和一个来自克里米亚取了未受洗礼名字的鞑靼人。是 
什么东西能把这群乌合之众联合起来的呢？在他们的脖子上骑着 
地主，而他们腰上却挎着马刀>打死、掠夺地主和出售马刀——在 
这两种兴趣中汇合成了哥萨克的整个政治人生观，也就是赛切所 
传授的全部社会科学。赛切是哥萨克的学院，即培养一切地道的 
哥萨克果敢精神的髙等学校，或像波兰人所称呼的造反的巢穴。为 
了得到应得的报酬，哥萨克为德意志皇帝服役去反对土耳其，又为 

①此处恐有误，应为“波兰地主” 。参阅 “人名索引”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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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波兰政府效力去反对莫斯利和克里米亚，也为莫斯科和克 
里米亚尽力去反对自己的波兰政府。最早反对波兰共和国妁哥萨 
克起义，具有单纯的社会性和民主性，但不带任何宗教-民族色 
彩。的确，这些起义都发端于查坡罗什。然而，在第一次起义中， 
其领袖竟然是一个外地人，他来自敌视哥萨克的人们之中，他背叛 
了自己的祖国和等级，是波德利亚西亚的一个陷入困境的小贵族 
克雷什托弗 • 科辛斯基 A 他加入了查坡罗什，率领一支查坡罗什 
部队受波兰国王雇佣为其效力，在1591年，仅仅由于没有按时发 
给雇佣军薪饷，他便召集了查坡罗什人和形形色色的哥萨克流浪 
汉，开始破坏和烧毁乌克兰城镇、乡村、贵族和地主的庄园，尤其是 
乌克兰的最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奥斯特罗日斯基家族公爵的庄园。 
奧斯特罗日斯基公爵把科辛斯基打败了，俘虏了他，但宽恕了他及 
其查坡罗什同伙，只迫使他们发誓一定要安份守己呆在第聂伯河 
石滩以南的地方。但是,两个月过后，科辛斯基又发动了新的起义， 
发誓臣属莫斯科沙皇，并吹嘘说要在土耳其和鞑靼的帮助下把整 
个乌克兰闹个天翻地覆，屠杀那里的所有波兰贵族。他包围了契尔 
卡塞城，企图杀尽这座城市的全部居民及其市长，这个市长就是为 
他向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请求宽恕的维什涅维茨基公爵。最后， 
科辛斯基在同这位市长的战斗中阵亡了。洛鲍达和纳利瓦伊科继 
承了他的事业，到1595年，他们把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破坏得 
—塌糊涂。各种形势迫使这把不要上帝和祖国的、可以收买的马 
刀接受了 一面宗教-民族的旗帜，注定了它要扮演成为西部俄罗斯 
东正教支柱的崇高角色 。 ib 、 

哥萨克对宗教信仰和民族性的维护给哥萨克安排的这一出 

乎意外的角色足由另一种合并，即政治合并后二十七年才完成的 
宗教合并所准备的。顺便提一•下导致这种事变的主要情况 。随着 
156 9 年耶稣会士 在 立陶宛的出现而复兴的天主教 宣传， 很快就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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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了在这里的新教并向东正教猛扑过来。这种宣传首先在以奥斯 
特罗日斯基为首的东正教显贵中间，而后又在城市居民中间、和 
在教会团体中间遇到了强烈的反抗。然而，在道德败坏的、自暴自 
弃和受天主教徒压制的东正教的高级教阶中间，却产生了与罗马 
11S 教会合并的旧观念，而且在1596年的布列斯特宗教会议上，俄罗 
斯教会团体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派别——东正教派和教会合并 1 
派。东正教团体不再是国家承认的合法教会 * 随着两位不接受合 
并的主教的逝世，一般东正教教士也就没有了主教 ，随 着信奉东正 
教的显贵开始普遍地转向合并和天主教，俄罗斯市民也就失去了 
政治支柱。教士和市民能够求助的唯 一一 支力量，就是拥有自己后 
备军（即俄罗斯农民）的哥萨克。这四个阶级的利益各不相同，但遇 
到共同敌人时，这种差异就被撇开了。教会合并没有把这些阶级合 
并进去，但是却给他们的联合斗争以新的刺激，并帮助他们更好地 
相互 了解： 无 论对哥萨克还是对奴仆都很清楚，教会含并 一 这 
是波兰国王、地主、天主教教士以及他们共同的代理人犹太人的 
联盟， 是反对所有俄罗斯人必须保卫的俄 罗斯上 帝的。备受折磨 
的奴仆和肆意妄为的哥萨克企图屠杀他们曾生活过的土地上的地 
主，如果对他们说，他们是用这种屠杀庇护受凌辱的俄罗斯上帝， 
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良心得到慰藉并受到鼓舞，因为在底层某 
处产 生的良知使他们的良心受到压抑，因无论如何屠杀毕竟不是 
一件善事。十六世纪末的最初几次哥萨克起义，正如我们巳见到 
的，还不具有那种宗教-民族性质。但从十七世纪初起，哥萨克逐渐 
地加入了东正教教会反对派 Ir 。 哥萨克首领萨加伊达契内带领査 
坡 罗什的全部队伍加入了基辅东正教 团体， 1620年，他擅自通过 
耶路撤冷总主教，未经自己政府的允许，便恢复了在哥萨克保护下 
进行活动的东正教的最高敦阶。1625年，这个新立的教阶的首脑， 
即基辅大主教，亲自号召查坡罗什哥萨克去保护基辅东正教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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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就把迫害东正教徒的基辅市长投入河中淹死 13 。 

哥萨克人中间的分歧 这样，哥萨克便有了一面旗帜,它的正 
面是号召为信仰和俄罗斯人民而战，而反面是号召把波"〔地主和 
贵族逐出乌克兰。但是，这面旗帜没有把整个哥萨 克团结 起来。还 
在十六世纪，他们当中就 发！、 了经济 分化。 栖息在边_城市并在 in 
草原上以做季节工为生的哥萨克，后来开始定居在狩_场地，经营 
农庄和田地。十七世纪初，有些边境地区，如坎涅夫区，已经布满 
了哥萨克农皮。占用地，如同往常占据空闲地时-，样，成为土地占 
有制的基础。在这些定居的哥萨克土地所有者中，注册哥萨克优 
先受召募，他们从政府领取薪俸。注册哥萨克逐渐地按照在他们 
居住的作为行政区域中心点的城镇划分为一个个民兵队伍，即团 
P +。 1625年，哥萨克同波兰王国的统帅科涅茨波尔斯基签订的条 
规定建立一支拥有六千人的注册哥萨克军队；当时这支军队分 
六个军团（別洛采尔柯夫军团、科尔松军闭、坎涅夫军团、契尔卡塞 
军团、齐吉林军团和僦列雅斯拉夫军团）；在博格丹《赫麦里尼茨 
基统率下，已有十六个军团，人数达二万三千多人。这种军团划分 
是在哥萨克首领萨加伊达契内（死于1622年)统率时期开始的，他 
通常被认为是小俄罗斯哥萨克的组织者。在这位首领的行动方式 
中，也暴露了隐藏在哥萨克性格中的内在的不协调。萨加伊达契 
内想把恃权等级的注册哥萨克同转为哥萨克的普通农 R 截然分 
开，可是人们抱怨他，说在他统率下百姓很痛苦。他木人出身于贵 
族,用自己的贵族观点来看待哥萨克。尽管有这样的关系，哥萨克 
同乌克兰贵族的斗争仍具有了特殊的性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乌 
克兰清冼外来的异族贵族，而是用自己的当地待权阶级来取代他 
们，在注册哥萨克中培植未来的哥萨克贵族。但是，哥萨克的真正 
力量并¥在注册哥萨克中。六千名注册者总共不到加入哥萨克并 
享有 哥萨克权利的人们的十分之一。这些人一般来说是穷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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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的人，即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生活在地主和贵族的世 
us 袭领地内，而且作由哥萨克不愿意承担同普通农民一样的义 
务。波兰统治者和地主们不想了解这种人的自由放纵，竭力要把 
自由流民变成平民百姓。当波兰政府需要哥萨克的军事援助时， 
它便准许所有哥萨克，注册的和非注册的，都参加哥萨克民军，但 
是，当不再需要时，就把多余者从名册中注销即, f ， 恢复他们的 
原来地位。这些受到濒于奴仆地位威胁的聚集在自己的 
避难所查坡罗什，并从这里发动起义。这样\ *哥*萨克骚动就开始 
了，在日马伊洛、塔拉斯、苏里马、帕夫柳克 • 奧斯特拉宁和古尼亚 
的率领下，这些骚动从1624年起延续了十四年。这时，注册军不 
是分成了两派，就是整个站到了波兰人一边。对于哥萨克来说，所 
有这些起义都是失败的,并且于1638年以丧失哥萨克最重要的权 
利而告终。注册军被重新改编并置于波兰贵族的指挥之下；政府 
督察员担任哥萨克首领的职务；定居的哥萨克失去了自己的世袭 
土地 I 非注册的哥萨克重新受波兰地主的奴役。自由哥萨克被消 
灭了。根据小俄罗斯编年史家的 f 说法，当时哥萨克的任何自由都 
被剥夺了，承担着空前沉重的捐税，连教堂和教会职务都预先卖给 
犹太人。 

小液罗斯问题 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俄罗斯入和犹太人，天主 
教徒和教会合并派，教会合并派和东正教徒，教会团体和髙级僧 
侣，贵族和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和哥萨克，哥萨克和市民 # 注册哥萨 
克和自由$民，城市哥萨克和查坡罗什，哥萨克长官和哥萨克庶 
民，最后/哥萨克首领和哥萨克长官——所有这些社会力置在其 
相互关系上彼此冲突、彼此纠缠，同时又成对地彼此相互敌视，而 
所有这些没有暴露的或巳暴露出来的成对的敌对关系错综复杂地 
交织在一起，使小俄罗斯生活陷入这样一种复杂的结扣之中，任何 
—个国家的天才，无论是在华沙还是在基辅，都无法解开这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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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博格丹-赫麦利尼茨基的起义，就是一次想用哥萨克的马刀 
劈开这个结扣的尝试。很难说，莫斯科方面是否预见到了这次起 
义和不得不干预这次起义的必要性。莫斯科的视线一直没有从斯 
摩棱斯克和塞维尔斯克领土移开，而且在 1632—1634 年战争失利 
之后，还悄悄地准备伺机挽救这次失败。小俄罗斯还远处于莫斯 
科政策的视野之外，里索夫斯基和萨彼加的关于契尔卡塞人的回 
忆还记忆犹新。的确，基辅方面曾派人去莫斯科，声称 16 准备效忠 
东正教的莫斯科君主，甚至呈文恳求他把小俄罗斯置于自己的保 
护之下，因为除莫斯科君主外，他们，即信奉东正教的小俄罗斯人， 
是无处安身的。莫斯科方面很谨慎地回答说，在宗教信仰上受到 
波兰人压迫的时候，君主才会考虑如何将东正教的信徒从异教徒 
压迫下拯救出来 m 。 从赫麦利尼茨基起义一开始，莫斯科和小俄 
罗斯之间就建立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博格丹的成就超出了他 
的想象:他本来不想同波兰共和国决裂，只是想吓唬一下目中无 
人的波兰地主，可是在取得三次胜利之后，几乎整个小俄罗斯都 
落入他手中。他本人承认，他所取得的东西是他未曾想到的。他 
的头脑开始膨胀了，特别是在宴会上。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以博格 
丹大公为首的直到维斯瓦河畔的乌克兰 公国 〆 也自命为“俄罗斯独 
尊的专制君主”，他威胁说，要把所有波兰人打得人仰马翻，把全部 
波兰贵族赶出维斯瓦河流域，等等。他对莫斯科沙皇在事件一开 
始时没有帮助他，没有立刻进攻波兰而非常怨恨，在激动中他对莫 
斯科使节出口不逊，在宴会结束时，威胁要摧毁莫斯科，收拾那个 
在莫斯科坐金銮宝殿的人。朴直的吹嘘被屈辱的、但并非朴直的 
侮过所取代了。博格丹产生这种反复无常的情绪，不仅仅是由于 
他的气质，而且也由于他态度上的虚伪情感。他只靠哥萨克的力 
量是不能对付波兰的，而期待莫斯科方面的外援又没有得到，他本 
来 应该抓住克里米亚汗 不放。 在自己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他曾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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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果莫斯科沙皇支持哥萨克的话，他准备效忠莫斯科沙皇。但7 
是，莫斯科方面拖延等待，就像那些没有自己方案的人们那样，期 
待从事件进程中产生出方案来。莫斯科不知道怎样对待这位造反 
的哥萨克首领，是把他收容在自己政权之下，还是仅限于暗中支持 
他反对波兰人。赫麦利尼茨基作为臣属比作为暗中同盟者更为不 
利:作为臣厲，就应该受到保护，而作为同盟者，在不需要他的时候 
m 就可抛弃他。此外，公开庇护哥萨克会导致同波兰的战争和陷入 
小俄罗斯各种关系的一片混乱之中。但是，不 介入这 场斗争，就意 
味着把东正教的乌克兰送给敌人，并把博格丹变成自己的敌人:他 
曾威胁说，如果莫斯科方面不支持他，他就同克里米亚鞑靼人一起 
进玫莫斯科，否则，他打败波兰人之后，会同他们和解，而且同他们 
—起掉转头来反对沙皇。在兹波罗夫条约签订之后不久，当意识 
到不可避免地要同波兰打一场新的战争时，博格丹向沙皇的使节 
表示，希望一旦打败时能够带领查坡罗什的全部军队转入莫斯科 
境内。仅仅过了一年半，当赫羑利尼茨基反对波兰的第二次战役 
遭到失败、并且几乎丧失了在第一 •次战役中所获得的全部成果时， 
在莫斯科的人们才终于认识到博格丹的这种想法是摆脱困境的最 
合适的出路，并建议他率领全部哥萨克军队迁移到君主领有的广 
阔而富饶的领土上，即迁到顿涅茨河、麦德维季查河流域以及其他 
—些合适的地区:这种迁移不会导致同波兰的战争，不至于把哥萨 
克驱赶到土耳其苏丹的统治之下，而且还给莫斯科提供了一支很 
好的草原地区的边防守 备队。 但是，事情没有遵循莫斯科政策的 
深谋远虑的步骤发展。赫麦里尼茨基不得不在不利条件下同波兰 
进行第三次战争，并加紧央求莫斯科沙皇接受他为臣属，否则他就 
投靠到 土耳其苏丹和克里米亚汗早就许诺的保护之下。结果，在 
1653年初，莫斯科方面决定接受小俄罗斯为臣属并同波兰开战。可 
是，莫斯科方面还是把问题拖 了几乎 一年，只是到了夏季才把自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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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通知赫麦里尼茨基 I 但是秋季召开了缙绅会议以讨论官衔 
问题，后来，又是等待，一•直等到赫麦里尼茨基再次被自己的同盟 
者 —— 克里米亚汗出卖而在日瓦涅茨镇附近遭到新的失败，莫斯 
科才在1654年1月收下哥萨克的效忠誓约。自从1634年在斯摩 
棱斯克城附近投降之后，为了报仇雪耻，人们等待良机等了十三年 
之久。1648年，小俄罗斯的哥萨克崛起了。波兰陷于绝望的境地； 

人们从乌克兰向莫斯科求援，以便摆脱背信弃义的鞑靼人，同时 
请求把乌克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莫斯科担心破坏同波兰 
的和平而没有采取行动。六年来，莫斯科以不动声色的好奇眼光 us 
观察着在兹鲍罗夫城和别列斯捷奇科镇附近被鞑靼人破坏的赫麦 
M 尼茨基的事业是如何逐渐趋于衰落的，小俄罗斯是怎样被同盟 
的鞑靼人和野蛮残酷的内讧所蹂躏的，景后，当这个国家已经毫无 
办法时，莫斯科才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便把乌克兰的统治 
阶级由波兰的动乱分子变成莫斯科的令人僧恶的臣民。只是由于 
双方彼此互不了解，事淸才能这样发展 o 莫斯科愿意将乌克兰哥 
萨克抓在自己手中，哪怕不带来哥萨克领土；如果带来乌克兰的城 
镇，那无疑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即莫斯科的督军和司书要在那里坐 
镇，而博格丹-赫麦里尼茨基就有可能成为类似奇吉林斯基公爵式 
的人物，奇吉林斯基曾在莫斯科君主宗主国的遥控之下，并在哥萨 
克显贵、尉官、校官和其他官员的协助下，掌管过小俄罗斯。由于 
互不了解和互不信任，双方在相互交往中没有推心置腹，结果事与 
愿违。博格丹等待莫斯科同波兰公开决裂并从东面用武力打击波 
兰，以便解放小俄罗斯并把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莫斯科的外 
交界，一方刖不同波兰断绝关系，同时又怀着精打细算的念 头进泞 
等待，等待哥萨克打畋波兰人并迫使他们从叛乱的地方撤走，然后 
才公开地、而且在不破坏同波兰的持久和平的情况下.把小俄罗斯 
并入大俄罗斯。当行将决定波兰和小俄罗斯命运的玆鲍罗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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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前两个月，博格丹卑躬屈膝地请求沙皇“动用自己的军队进 
攻”共同的敌人，而他则及时从乌克兰发动进攻，并祈求上帝，让诚 
实的东正教君主成为统治乌克兰的沙皇和专制君主，然而，莫斯科 
给博格丹的答复却是无情的嘲弄。莫斯科方面对这种看来是真诚 
的请愿书的答复是:同波兰的持久和平不容破坏，但是， 郎 f ' 赛等 
9 手肯让哥萨克首领和亨等 f 亭琴学， 

i f f r»j iffl ewi 

4 这种互杀+焱和互糸信况下，双方都 iii * 
i + i 机。博格丹，作为勇敢的哥萨克马刀和机智的外交家，成了 
一个政治 庸人。 有一次，他带着几分醉意向波兰专员谈了自己对 
内政策的原则：“公爵犯罪，要砍头;哥萨克犯罪，也要砍头——这就 
m 是真理。”他把自己的起义只看作是哥萨克人同压迫他们(用他的 
话说，压迫最后的奴隶）的波兰贵族进行的斗争，他还承认，他和哥 
萨克对波兰贵族和地主怀有刻骨仇恨。然而，他没有排除，甚至也没 
有和缓那种致命的社会冲突，尽管他意识到这种冲突就隐藏在哥 
萨克人内部，并且在他以前就已出现，而在他以后便会立刻更加尖 
锐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哥萨克首领同普通哥萨克，即当时在乌克兰 
称作“城市的和查坡罗什的平民”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在小 
俄罗斯引起无休止的动乱，并导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落入土耳 
其人之手，变成了一片荒漠。莫斯科由于自己精明而谨慎的外交 
而获得报偿，他们从传统的政治观点出发，把合并小俄罗斯看作 
是罗斯国土领土结集的继续，即从敌对的波兰夺回广阔的俄罗斯 
地区归入莫斯科历代君主的世袭领地。因此，在1655年征服了白 
僑罗斯和立陶宛之后，赶紧在沙皇称号上冠以“整个大俄罗斯、小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沃林和波多利亚的专制君主”的 
称号。但是，他们不甚了解乌克兰的内部社会关系，并且把它当作 
不重要的问题很少加以研究。所以，莫斯科的大贵族们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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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什么哥萨克头领维戈夫斯基的使节们以蔑视的口吻评论查 
坡罗什人是酒鬼和赌棍，而与此同时，全体哥萨克及其头领却自称 
为亭等 ffff 。莫斯科的大贵族好奇地询问这些使节*历任的哥 
萨臺 i 哪些地方，在查坡罗什还是在城市里?他们从哪 S 人 
中被推选出来，博格丹-赫麦利尼茨基本人是从哪里选出来的？显 
然，莫斯科政府在合并小俄罗斯之后发现了自己在当地的处境如 
同在黑暗的森林之中一样。可是，被双方曲解了的小俄罗斯问题， 
使莫斯科的对外政策陷入困境和受到损害达几十年之久，使它陷 
于难以摆脱的小俄罗斯的纷争之中，分散了它同波兰作斗争的力 
量，迫使它放弃了立陶宛以及连同沃林和波多利亚在内的白俄罗 
斯，并勉强才得以抓住第聂伯河左岸的乌克兰连同河对岸的基辅。 
在遭到这些损失之后，莫斯科才暗自重复博格丹-赫麦里尼茨基在 
一次流泪责备莫斯科没有及时给他以援助时所说的同样的话：“我 120 
本来不希 a 这样，这件事也不应该是这样。 i3 ” i# 

波罗的海问題 小俄罗斯 2 问题通过自己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使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复杂化了。沙皇阿列克谢于1654年开始同 
波兰争夺小俄罗斯的战争之后，很快就征服了整个白俄罗斯以及 
连同维尔诺、科夫诺和格罗德诺在内的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正 
当莫斯科夺取波兰共和国的东部地区时，另一个敌人，即瑞典国 
王查理十世，从北面进攻它。查理十世同样很快地占领了包括克 
拉科夫和华沙在内的大、小波兰，把国王杨•卡齐米尔驱逐出波 
兰并宣布自已为波兰国王，最后，甚至要从沙皇阿列克谢手里夺走 
立陶宛^这.样，从不同方向打击波兰的两个敌对者，为了争夺猎获 
物就发生了冲突和争吵。沙皇阿列克谢想起了沙皇伊凡关于波罗 
的海沿岸和利沃尼亚的旧念头，于是同波兰的斗争于 1656 年因同 
瑞典开战而停了下来。这样，关于莫斯科国要把领土扩展到它的 
自然边界，即波罗的海沿岸这个被遗忘了的问题，又重新提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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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解决问题毫无进展:里加没能夺下来，于是，沙皇很快就停止 
了军事行动，随后 （1661 年在卡尔基斯城)同瑞典媾和，把自己所占 
领的全部土地归还瑞典。这场战争不论是怎样对莫斯科徒劳无 
益，甚至有害，因为它帮助了波兰在遭受瑞典蹂躏之后恢复了元 
气，然而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两个国家合并在一个国王 
的政权之下，尽管它们同样敌视莫斯科，但是他们之间的互相敌视 
在不断地削弱自己的力量 2 * 

东方问理 就是这个^奄奄一息的博格丹成了自己的朋友和 

敌人的路障。成了两个国家-个是他背叛的国家，一个是他 

宣誓效忠的国家——的路障。他由于害怕莫斯科与波兰接近，便 
同瑞典国王査理十世和特兰西瓦尼亚公拉哥赤达成了协议，他 
们三人制定了瓜分波兰共和国的计划。惯于四面讨好的哥萨克自 
己的真正代表博格丹，以仆人或同盟者的身份，时而又以所有邻国 
统治者一波兰国王、莫斯科沙皇、克里米亚汗、土耳其苏丹、摩尔 
t 21 达维亚君主、特兰西瓦尼亚公爵的叛逆者的身份生存下来，终于以 
企图成为依附于想当波兰-瑞典国王的查理十世的小俄罗斯的自 
主封邑王公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博格丹生前的这些阴谋,使得沙 
皇阿列克谢草率地结束了瑞典战争。小俄罗斯把莫斯科拖入了同 
土耳其的第一次直接冲突。博格丹死后，哥萨克的首领与平民之 
间的公开斗争开始了。博格丹的继承人维戈夫斯基投靠了波兰国 
王，并同鞑靼人一起在科诺托普城下消灭了沙皇阿列克谢的精锐 
部队 (1659 年）。波兰人受到这一事件的鼓舞，并得到莫斯科的支 
持摆脱了瑞典人之后，但他们自己占领的地方丝毫也不愿让给莫 
斯科。第二次同波兰的战争开始了，对莫斯科来说，伴随而来的是 
两次骇人听闻的失败，即霍凡斯基公爵在白俄罗斯的失败，以及由 
于哥萨克的叛变导致谢列麦杰夫在沃林的丘德诺沃城下的投降。 
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丢掉 T 。 维戈夫斯基的继承人，博格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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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和捷捷利亚叛变了。乌克兰沿着第聂伯河被分成两个敌对的 
部分——左岸的莫斯科乌克兰，右岸的波兰乌克兰。波兰 窗王占 
领了几乎整个小俄罗斯。斗争的双方已经精疲力竭：莫斯科发不 
出军饷，按银市的价值发行铜币，结果引起了 1662年的莫斯科暴 
动；在大波兰，发生了在留鲍米尔斯基率领下的反对国王的暴动。 
莫斯科和波兰似乎准备要相互喝尽对方的最后一，滴血。两国的敌 
人、 （1666 年)从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倒向土耳其苏丹的哥萨克首 
领多罗申科帮了这两个国家的大忙。由于面临可怕共同敌人，1667 
年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才终止了两国的战争。莫斯科控制了斯 
摩棱斯克地区、塞维尔斯克地区以及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东半 
部分，在第聂伯河上就有了从上游直到查坡罗什的宽阔而漫长的 
前方，而査坡罗什按其历史特性仍处于模棱两可的地位，仍然为两 
个国家——波兰和莫斯科效力。新王朝祈祷赦免自己在斯托尔鲍 
沃、杰乌里诺和波里雅诺夫卡的罪过。安德鲁索沃条约是莫斯科 
对外政策中的急剧转折点 3a 。 这个条约的倡导者是有远见卓识的 
阿法纳西 • JI . 奥尔金-纳肖金，他代替了谨小慎微而又目光短浅 
的鲍里斯•莫罗佐夫成了莫斯科对外政策的领导人。他开始制定 
新的政治谋略。波兰似乎不再是危险的了。同它的长期战争终止 i 22 
了一百年之久。小俄罗斯问题被他提出的其他任务掩盖起来。这 
些任务是针对利沃尼亚，即瑞典 3 和钋对土耳其的。为了同这两国 
进行斗争，需要同受这两者威胁的波兰结成同盟 r 波兰自己也竭力 
为这个同盟而奔走。奥尔金-纳肖金把这个结盟思想发展成为完 
整体系。还在缔结安德鲁索沃条约之前，他在给沙皇的奏折中就 
以三种理由论证了这个同盟的必要性：只有这个同盟才给保炉:波 
兰境内的东正教徒提供了可能性;只有同波兰结成紧 密联犁，才可 
制止哥萨克在克里米亚汗和瑞典人唆使下同大俄罗斯进行残酷的 
战争，最后，现在被敌对的波兰从东正教罗斯分离出来的摩•尔达维 



亚人和瓦拉几亚人会在我们和波兰结盟的情况下转向我方而脱离 
土耳其人，到那时，从多瑙河经过德涅斯特河由全部瓦拉几亚人， 
由波多利亚、红罗斯、沃林、小罗斯和大罗斯将组成一个完整的、人 
数众多的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即成为共一个圣母的(即东正教教会 
的)孩子。最后的一个理由应该引起沙皇的特别兴趣，因为阿列克 
谢很皁就注意到了土耳其的基督教徒。 &1656 年复活节期间，他 
在教堂同住在莫斯科的希腊商人行复活节接吻礼之后，曾问他们， 
是否愿意他把他们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当得到他们的明 
确回答时，他接着说:“当你们回到自己的祖国时，你们要请求自己 
的髙级僧侣、神甫和修士为我祈祷，而我的宝剑将遵照他们的祈祷 
把我的敌人斩尽杀绝。”然后，他泪水_眶地向大贵族们说，他的 
心为这些可怜的人们受到异教徒的奴役而感到悲痛，在有可能解 
救他们时，他要是忽略这一点，上帝将在最后审判之日惩罚他，但 
是，为了拯救他们，他承担了要牺牲自己的军队、金库、乃至付出自 
己鲜血的义务。希腊商人自己就是这样说的。在土耳其苏丹入侵 
波兰前不久，沙皇于1672年的条约中许诺，一旦土耳其人进攻，沙 
皇有义务帮助波兰国主，并派遣使节劝阻苏丹和克里米亚汗不同 
波兰作战。彼此陌生的同盟者的想法很不一样：波兰首先关心的 1 
是自己的外部安全 > 对于莫斯科来说，列入这个条约的还有关于有 
m 共同信仰的问题以及双边问题——从俄穸斯方面看是关于土耳其 
的基督教徒问题，而从土耳其方面看，則是关于俄罗斯的伊斯兰教 
徙问题於。皁在十六世纪时 3+ ，宗教关系在欧洲的东方就是这样地 
镥综交织着。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莫斯科的 4 沙皇伊凡征服了两个 
#斯 兰王国，即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但是，被征服的伊斯兰教徒们 
怀着希望和哀求恳请自己的宗教首领、哈里发的继承人土耳其苏 
丹把他们从基督教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同样，在土耳其苏丹统治 
下，在巴尔千半岛也居住着为数众多的、同俄罗斯人同一信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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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族的 居民。他 flj 怀着希望和哀求恳请莫斯科君主、东正教的 
东方保护者把土耳其的基督教徒从伊斯兰教的束缚下解救出来 o 
当时关于借助苋斯科的帮助同土耳其斗争的思想，很決就在巴尔 
千的基督教徒中间传播开来。根据条约规定，莫斯科的使节前往 
君士坦丁堡，劝阻苏丹不同波兰共和国作战。他们从土耳其带回 
来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消息。在途经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时， 
他们听到了民间有这样一种 传说： “只要上帝能使基督教徒对土 
耳其人取 n 那怕是微小的胜利，我们就立即围攻异教徒。”但是， 

在君士坦丁堡有人对莫斯科使节说，不久前曾有喀山和阿斯特拉 
罕的鞑靼人的使节以及巴什基里亚 人的使 节来到这里，他们请求 
苏丹接收喀山王国和阿斯特•拉罕王国作为臣民，并抱怨说，莫斯科 
人仇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打死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断使他们倾 
家荡产。苏丹嘱咐鞑靼人再忍耐一下，并赏了长袍 4 给请愿者。 

欧洲关系这样小俄罗斯问题便引出另外两个问题：一个 
是波罗的海问题，即关于夺取波罗的海沿岸的问题》另一个是东方 
问题，即由于巴尔干基督教徒而引起的对土耳其的关系问题。后一 
个问题当时只是在沙皇阿列克谢和奥尔金-纳肖金的思想上，在他 
们的善良念头中酝酿着，因为当时俄罗斯国家还无力直接实际着 
手处理这个问题,对于莫斯科政府来说，它暂时局限于同站在通向 
土耳其道路上的敌人——克里米亚进行斗争。这个克里米亚是莫 
斯科外交界的眼中钉，它是莫斯科每次国际谋略最伤脑筋的因素。 124 
还在阿列克谢统治初期，在没有来得及同波兰算清旧帐时，莫斯科 
便怂恿波兰加入反对克里米亚 5 的攻守同盟。当根据1686年莫 
斯科条约实现的安德鲁索沃停战变成持久和平，和莫斯科国第一 
次加入了有波兰、德意志帝国和威尼斯参加的反对土耳其的欧洲 
四国同盟的时候，莫斯科在这个组织中承担了演奏它最熟练的总 
乐谱——同鞑靼人斗争，进军克里米亚的任务。这样，莫斯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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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就逐.步复杂化起来。政府同列强广泛地建立或恢复了业 
已断绝的联系，这些列强是它在处理同最近的敌对邻国的关系方 
面所需要的，或者说，这些列强在处理他们的欧洲关系方面也需要 
它。当时莫斯科国在欧洲已是不可少的了。动乱时期过后不久， 
正是莫斯科在国际上最屈辱的时期，但它也没有失去一定的外交 
份量。当时在西方形成了对它十分有利的国际关系。那里 6 开始了 
三十年战争，国与国的关系失去稳定性;每个国家都害怕孤立而寻 
找外部支柱。虽然莫斯科国在政治上软弱，可是它的地浬位置和 
宗教势力给它增添了力量。法国大使库尔门宁，即法国第一任驻 
莫斯科大使，不单是出于法国式的客套，他称沙皇米哈伊尔为居东 
方国家和希腊宗教之上的首脑。莫斯科位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 
海之间的所有国家的后方，所以，当这里国际关系混乱和发生席卷 
整个西方大陆的斗争时，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关心通过缔结同 
盟或停止对莫斯科的敌视，来从东方保障自己后方的安全。这就 
是为什么从新王朝的事业一开始,甚至政府方面没花力量，莫斯科 
国的对外交往范围却在逐步扩大的原因。当时在欧洲形成的各种 
政治和经济的联合在吸引着它。英国和荷兰帮助沙皇米哈伊尔调 
125解好同敌视他的波兰和瑞典的关系，因为莫斯科国对于英、荷两国 
是 有利可图的市场和通往东方、通往波斯、甚至通往印度的必经之 
路。法国国王向米哈伊尔提议结盟，也是出于法国在东方的商业 
利益，以便同英国人和荷兰人竞争。苏丹亲自呼吁米哈伊尔一起 
打 波兰，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多尔夫虽然根据斯托尔鲍沃条 
约掠夺过莫斯科，但他同莫斯科都把波兰和奧地利当作共同的敌 
-人，所以他向莫斯科的外交官们灌输反天主教同盟的思想，又用使 
:他们备受凌辱的祖国变成欧洲政治舞台上有组织有影响成员的想 
:法来弓 i 诱这些外交官，他把在德意志作战的瑞典常胜军称做是为 
莫斯科爾而战的先头部队,他第一个在莫斯科设立了常駐使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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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米哈伊尔时的国家较之沙皇伊凡和费奥多尔时的国家荽软弱# 

多，但它在欧洲远非以前那么孤立。特别是谈到沙皇阿列克谢的 
国家，更可以这样说。外国使团的来访，当时在莫斯科是司空见惯 
的现象。莫斯科的使节经常到所有可能去的欧洲宵廷，甚至去过 
西班牙的宫廷和托斯坎纳的宫廷。莫斯科的外交界破天荒地走上 
了这样广阔的舞台 6 。从 7 另一方面说，在西部边界时而失掉时 
而获得领土的国家却在不断地向东方推进。早在十六世纪，俄罗 
斯的殖民就越过了乌拉尔，在十七世纪远远伸入西伯利亚内地，乃 
至抵达中国边境，到十七世纪中叶，已扩张的莫斯科领土，如果能 
用某种几何尺度来丈量在该地取得的地盘的话，至少有七万平方 
米里亚①。在东方的这些殖民成就，导致莫斯科同中国的冲突。 

对外政策的作用 这样，国家的对外关系就更加复杂和困难 
了 7 。它们 8 从各方面影响着国内生活。频繁的战争越来越使人 
感到本国的制度不能令人满意，迫使人们到外国进行考察。日益 
增多的使团扩大了富有教益的考察机会。同西欧世界越来越多的 
密切交往，那怕只把统治阶层从由偏见和孤独所造成的契斯科人 US 
观念的绝境中引导出来也好。但是，多次的战争和考察使人痛感 
本国物质资料的匮乏，空前的军事软弱和国民劳动生产率的低下， 
以及无法使国民劳动产生效益。每次新的战争，每次失败，都给政 
府带来新的问题和忧虑，给人民带来新的痛苦。国家的对外政策 
使得民众力量特别紧张 3 。只要简单列出新王朝最初三个沙皇所 
进行的战争，就足以 9 令人感到这种紧张程度。在沙皇米哈伊尔时 
期，同波兰进行了两次战争，同瑞典进行了 一次战争，所有这三次 
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米哈伊尔的继承者时期，又同波兰进行 
了两次争夺小俄罗斯的战争和一次同瑞典的战争，其中两次又以 

①1米里亜等于平方俄里。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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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而告终。在沙皇费奥多尔 时期， 同土耳其进行了一场残酷的 
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73年他父亲在世时，以不利的巴赫奇萨莱 
停战协定结束于1681年。根据这个停战协定，第聂伯河以南的西 
部乌克兰仍留在土耳其人手中。如果你们计算一下所有这些战争 
所持续的时间，你们就会发现大约在七十年 (1613 —1682年）内就 
有近三十多年在打仗，有时还是同时和几个敌人进行战争 9 * 


m 

I 



第四十七讲 


12T 


十 七世纪莫斯科 ffl 内部生活的摇摆—— 两类 新措施 —— 

立法的趋势和对新法律汇编的需求-1648年的莫斯科叛乱 

和它对 《 法典 》 的态度——1648年7月16日关于制定 《 法典> 
的决定和决定的实施——<法典>的书面资料来源——会议代 
表参与《法典》编纂 一 _编纂的方法——《 法典》 的意义——新 
的思想——新颁布的条文 

让〃我们重新回到莫斯科国家的内部生活上来。从对动乱时 
期的直接后果和国家对外政策的概述中，我们看到，新王朝政府拥 
有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十分贫乏，而它面临着困难的对外任务 
却艰巨。政府从哪里找到它所缺乏的手段以及如何找到这些手段 
——这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 

摇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对我国内部生活中的各种 
最突出的现象进行逐个地考察》这些现象很复杂，它们顺着各不柑 
同，而且常常是互相交错的 ，有时 是对立的潮流发展。但是可以看到 
它们的共同根源：这就是动乱时期造成的人们思想上和相互关系 
上的深 刻变化 ，有 关这种变化，我在谈动乱时期的直接后果时已经 
指出过 。它表现为，旧王朝时代国家秩序赖以维持的惯例动摇了，这 
种秩 序的仓始人和维护者所遵循的传统中 断了。当人 扪不再按常 
规行动和拋弃传统联系时，他们开始紧张而忙乱地思 索着， 但思索 ua 
使人 们多疑和动摇，使他们胆怯地试着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 d 
这种胆怯就是十 七世纪 莫斯科国务活动家的特点。他们有大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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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概念——这是沉重教训和紧张思索的 成果； 这大量的新概念常 
常同政治步伐的不稳，前进方向的变化以及不习惯于自己所处地 
位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他们意识到巳有的手段同提到日程上的任 
务不相适应，于是首先从国内，从本民族旧有的源泉中寻求新的手 
段， 集中人 民的力量对父辈的和祖辈传下来的秩序加以修补、增加 
或者恢复。但是，当他们看到国内源泉枯竭的时候,就匆匆忙忙地 
转向另一边，吸引国外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精疲力尽的同胞，而随后 
又陷入胆怯的沉思，是否偏离本国古风太远，没有外来帮助，只靠 
国内的手段就对付不了吗。这些趋向交换更替，在十七世纪下半 
叶有时还并行存在，而到这个世纪末就发生了冲突，产生一系列政 
治上的和教会方面的动荡，进入十八世纪后,这些发展趋向就在彼 
得改革中汇集一起，因为这一改革采用强迫手段把它们纳入一条 
轨道，让它们朝向一个目标0这就是莫斯科国从动乱时期结束到 
十八世纪初内部生活的大体进程。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它的备 
个侧面。 

两类新措施 不管新王朝怎祥想努力按旧王朝的糌神行事， 
以便使人们忘记它是新的因而也是不大合法的王朝，但是，它还是 
非得采取新猎施不可。动乱时期把旧的东西毁坏得那么多，以致 
恢复被破坏的东西就必然带有革新、改革的性质。从新王朝的第 
—任沙皇起到这个世纪末，断断续续地采取的各种新措施,为彼得 
大帝的改革准备了条件。按照刚才讲到的莫斯科国家内部生活中 
的两种趋向，我们可以从这股准备实行的新措施洪流中分出两股 
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水流，尽管他们有时相交错，甚至似乎彼此 
融合在一起 1A 。 一种类型的改革是用国内资金而没有用外援逃行 
的，它是根据本身的经验和理解力进行的。 由于国 内的資金只不 
过以牺牲社会的自由来扩大国家的权力，以及限制私人的权益来 
满足国家的要求，所以，每一次这种类型的改革都会使人民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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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的自由遭到某种程度的严重损寄。但是，人 P 做的事有它 
自己的内在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又不受做这些事 k 人们的意志 
所决定，它通常被称为 奪 ㊁ 亨 字进行的改革，从 
—开始执行就使人感到•它•的•不•足•，或而随着这种感 
受的加深，就愈发坚定地产生一种想法:必须效法别国或者借用旁 

• 鲁 

人的经验。 

对法律汇编的需求按独特的新措施的目的而论，它在于保 
护或者恢复被动乱时期所破坏的秩序，这些新措施的特点是莫斯 
科式的小心谨慎和不完备，它们引入一些新的形式，新的行动方式， 
但回避新的原则。可以用下列特点来表示这种革新活动的共同趋 
向：准备对国家制度进行不产生剧变的修改，进行不牵动整体的局 
部修补 1# 。首先必须把人们的关系调整好，因为这些关系在动乱 
时期已被搞乱，还必须把它们安排在固定的范围和准确的法规之 
内。为此，沙皇米哈伊尔政府不得不同许多困难进行斗争:一切都 
需要恢复，几乎是要重建国家——因为整个国家机构巳被摧毁。上 
面提到的那部有关动乱时期的<普斯科夫 纪事》 的作者直截了当地 
说，在沙皇米哈伊尔时期，“开始了重建王国” 2 。沙皇米哈伊尔统 
治年代是政府就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积极制定法律的时期。因此， 
在米哈伊尔继承人的统治初期，已经积聚了相当多的新法律，并且 
感到需要把它们研究清楚。根据^莫斯科立法所规定的程序，新 
的法律大多是由某一个莫斯科衙门根据它司法和行政工作的需要 U 0 
而颁布的，并4有关的衙门中开始遵照执行。根据1550年法典的 
一个条款的规定，新的法律被编入这个法律汇编之中 sa 。 这样，基 
本典章像是大树的主干，在各个衙门有自己的 枝杈： 法典的这种 
延伸部分是各衙门的卷會乎。需要把法典在各主管部门的这些延 
伸部分统一起来，把它们编 k 一个完整的法律 c 编，以避免重新出 
现伊凡雷帝时有过的，但未必是绝无仅有的现象：阿 • 阿达舍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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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在的呈禀衙门向大贵族杜马提出制定某项立法的请求，而这 
项请求巳应税#务衙门的请求解决了，可是，杜马似乎忘记了自己在 
不久以前所表达的意志，命令税务衙门的官员把他们巳登录的法 
律再登录到他们的敕令册中。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衙门在自己的 
敕令册中已有某项法律，却到别处寻找。当然无知的司书会把案 
件弄乱，而懂行的司书却可以随意摆弄它们由于 4 各衙门滥用 
职权，对法编褰的需要更为迫切，可以认为这是需要编纂新法 
典的主要动机，而且甚至部分地决定了它的性质。还可以指出或 
推测出另一些影响新法律 汇编 性质的条件。国家在动乱之 后所处 
的特殊环境必然引起新的要求，必然向政府提出新的任务。是国 
家的这些需要，而并非因动乱而产生的新的政治概念，加强了立法 
活动，并且使之具有新的趋向，尽管新王朝竭尽全力矢忠于古风 
十七世纪以前 5 ，莫斯科的立法带有偶然性的特点，它只解答政府 
实际活动所提出的个别日常问题，不涉及国家制度的基础。代替 
这方面法律的是大家都了解和都认可的旧惯例。但是，一旦这种 
惯例发生动摇 ，一旦国家 制度离开传统的常轨，就立即产生用准确 
的法律代替惯例的要求。这就是新王朝的立法活动所以带有更多 
m 本质特征的原因。它不局限于研究对国家管理中的局部具体情况， 
而是日益接触到国家制度的基础。虽不成功，但它试图说明和表 
达国家制度的原则 5 。 

1648年的叛 SL 1648« + 年莫斯科叛乱发生在君主同杜马作出 
编藥新法律汇编之前的一个半月，因此要确定《法 典》 对这场叛舌 L 
的关系是比较困难的。在这场叛乱中，新王朝的处境暴露无遗。新 
王朝的头两个沙皇没有得到人民的尊重。这个王朝虽然是缙绅会 
议选举产生的，但是它很快就按老习惯把国家看作是自己的世袭 
领地，并且用料理家务的办法管理国家，以一种对领地庄园漫不经 
心的态度对待它，一般讲，它毫不费力地接受了前一王朝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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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继承。被击渍的大贵族阶级所残 
留下来的蹩脚人物，掺和上并不比他们强的新人，组成了非常想成 
为统治阶级的宫廷集团。这个集团中最有势力的部分是沙皇的亲 
属，特别是皇后的亲属和她宠信的人。新王朝的皇位长期处于宫 
廷倖臣包围之中，在头三个沙皇统治时期宠臣一批接一批地出现： 
在米哈伊尔时期是萨尔蒂科夫家族、列普宁公爵，接着又是萨尔蒂 
科夫家族;在阿列克谢时期是莫罗佐夫、米洛斯拉夫斯基家族、尼 
康、希特罗沃;在费奥多尔时期是雅兹科夫和利哈乔夫。菲拉列特 
总主教以第二大君主的尊号来庇护一个非常平庸的倖臣，此人完 
全不像一个有礼貌的大贵族(他过去曾是大贵族)，也不像是能被指 
定为总主教职位继承者的人。他所拥有的全部身价不过是，他是大 
贵族家奴之子，不客气地说，是菲拉列特的奴仆。好像是故意安排 
似的，头三个沙皇登上皇位时都未成年，前两位十六岁，第三位才 
十四岁。掌杈的那些人先是利用沙皇的年幼无知，.继而利用他们的 
优柔寡断，他们在管理上专撗和贪财受贿的程度连伊凡雷帝时代 
的贪官污吏也会对之忌妒，据当时居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形容，这 
些贪官污吏曾把国库收入的一半供奉沙皇，另一半留归自己。而促 
成政府贪赃枉法的次要原因是,他们享有的特权可以减免惩处:像 
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沙皇米哈伊尔曾承担义务，不管达官贵人的家 
族犯了什么罪行，都不判处他们死刑，最多是流放监禁；在阿列克 m 
谢时代常有这种情况:犯了同样的罪行，大官只是遭到沙皇的怒斥 
或被解除职务，而司书，录事和普通老百姓则被砍掉手脚。这些义 
.务是不声不响地对大贵族承担的，没有当众宣布过，它们构成了新 
王朝情况的根本谎言，并且使新王朝的统治具有沙皇一大贵族 
合谋反对人民的形式。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科托希欣对米哈 
伊尔的描述：“虽然他是专制君主，但是不同大贵族商议，什么也 
不能做”，楚季谢夫又加以补充说，米哈伊尔乐得图个安静，即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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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权都交给大贵族&。人民凭着自己的朴素感情识豉了这个 
骗局，于是新王朝的上台就成了人民叛乱的时代。正如‘当时人所 
说的，特别是阿列克谢统治时期，是“暴动的时代”。到这个时候， 
在莫斯科社会上和管理机构中终于出现了当时人所形容的“强人” 
或倖臣”。这是些有权势的人物，享有特权的、世俗的或教会的土 
地占有者,或是宫廷中惬意的执玫者，他们确信自己不受惩罚，并 
且心毒手狠，他们随时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公众的无权，对无人保护 
的群众施用暴力，“多方凌辱和欺侮”他们。这几乎是新王朝内政 
中最有代表性和特别得心应手的产物，它产生在莫斯科的执政人 
员的思想之中，因为他们认为沙皇受他们控制，没有他们]沙皇就 
应付不了局面。平民百姓对这些倖臣恨之入骨。莫斯科 I 648 年6 
月的叛乱和其他许多城市的响应就是这种情绪的鲜明反映。首都 
的平民百姓特别受到世俗强人和不次于他们的教会强人——总主 
教、主教和寺院的欺侮：城市的放牧地区被掠夺、被占用当作关厢 
区，城外宅院和菜园，以及通往郊外森林的道路被开垦，以致莫斯 
科的普通居民没有地方去放牧牲口和砍伐木柴，这是自古以来历 
代国君统治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情况。六月暴动是“庶民”对“有权 
133势者”的起义，平民起来抢劫大贵族，大贵族、贵族和司书的宅院遭 
洗劫，民愤极大的当权者被杀死。威胁产生了巨大效果:宫廷吓坏 
了，向首都的军人和平民献媚讨好；按照沙皇的命令款待射击军 
人 J 沙皇的岳丈一连几天在自己的家里宴请莫斯科纳税居民的代 
表；沙皇本人在进行宗教游行时向人民发表演说表示歉意，含泪 
“一再请求平民”释放自己的姻亲，敬爱的莫罗佐夫> 作出各种慷 
慨的许诺。现在“群众”有人感到害怕了；这样的话也传开了，说国 
王仁慈宽厚，说他常把有权势者逐出国去，而有权势者常被木棒和 
石块打死。在旧王朝时，莫斯科没有见过人民这样激烈的反对统 
治阶级，也没有见过统治者这样迅速地从蔑视人民转为巴结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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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听见过对沙皇如此不恭地进行评论。这神评论出现于叛乱之 
后：“沙皇愚蠢极了，一切听从莫罗佐夫和米洛斯拉夫斯基，实际上 
他们统治着一切0而沙皇本人是知道实情的，但是默不作声。魔鬼 
夺走了他的智慧。” 66 并不是 164 S 年莫斯科的夏季叛乱以及各城 
市的迅速响应使人想起要制定一部《法典这是另有原因；但是， 
叛乱促使政府吸收全国代表参与此事：为了听取意见和通过法律 
汇编， 当年9月1日召开了缙绅会议，政府把它视为安抚人民的手 
段。总主教尼康似乎完全了解此事，他写道，这次会议不是自愿召 
开的，“而是由于恐惧，由于全民内讧，并非为了真正的正义 ” 6B 。 这 
些话是可信的。当然，这些叛乱不是进行法典编纂工作的最初起 
因，但是，它们影响了工作的进程:政府的恐惧把事情搞糟了。 

七月十六日的决定制定 < 法典 > 的想法最初来自国君和一个 
装小的圈子，即由宗教会议和大贵族杜马组成的政务会议1648 
年夏季，散发到各地区的文告宣布，编制 《 法典》是遵照国君和总主 
教的敕令，按照大贵族的决定和御前大臣、宫内大臣以及各级宫员 
的呈文决定的。难以判断的是，各级官员的呈文是何时又是怎样 
递交给政府的，甚至难以判断是否递交过呈文。代表全国说话是134 
旧王朝中断后代之上台的莫斯科政府的一种习惯。在新沙皇统治 
时期，“各级官员”的呈文都按刻板公式写成，人们都想用它来论证 
政府各项重大举动的正确，并且不受词句确切意思的 约束: 只要有 
某些偶然聚会一起的不同官级的人群向国君提出请求，就足可以 
“就各级官员的呈文”制定一，项敕令。衙门伪造人民意志的文件是 
—种政治赝品，它在某种情况下以残余形式保留至今，只具有純粹 
相对的意义可以确信，，1648年7月16日，国君同大贵族社马和 
宗教会议曾商议决 定:从 圣徒和圣父守规中，从希腊皇帝的法律中 
选出“适用于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条文”，并搜集以前俄国历代国君 
敕令和大贵族决议，“签字证明”这些敕令和决议连同旧法典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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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些事务，以前沙皇的敕令并未收入法典，也没有大贵族的决 
议，那么就编写新的条文。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共同商议”来实现 
的。编纂《法典》草案的工作委托给一个专门编辑委员会，委员会由 
五人组成，即大贵族奧多耶夫斯基公爵和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侍 
臣沃尔康斯基公爵，以及两个司书列昂节夫和格里鲍耶多夫。所有 
这些人都不是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在宫廷内部和在衙门中都不是 
有什么杰出才干的人;关于奥多耶夫斯基公爵，沙皇本人赞同莫斯 
科公众意见，一贯瞧不起他，只有司书格里鲍耶多夫身后在我国文 
献中留下自己的著述，他后来编写了我国最早的俄国史课本(大概 
是为沙皇的子孙编的)。作者在课本中认定新王朝是因为安娜斯塔 
西娅才产生的，她出身于一个虚幻的“普鲁士国君”罗曼诺夫之 
家，而罗曼诺夫则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亲戚。 这 个委员会的三 
个主要成员都是杜马成员，因此，可以把这个在文献上称之为“奥 
多耶夫斯基公爵及其同僚的衙门”看成是杜马的一个委员会。委 
员会从在决议中指定给它的原始资料里挑选出条文和编纂新的条 
文> 把这两种条文都写入“报告”，呈给国王和杜马审查。与此同 
135 时，在 164 S 年9月1日以前，国家各级官员、职员及工商市民的 
代表都被召集到莫斯科，但农村代表或各县代表，作为特殊单位， 
没有召来。从10月3日起，沙皇同宗教界和杜马成员一起审议了 
委员会编纂的 《法典 > 草案，同时向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召来进行 
“共同商议”的代表宣读了草案，“以使整个法典今后稳定不变 ” 7a 。 
然后，国君命令高级神职人员、杜马成员和代表亲手对 《法典 > 的抄 
本定稿。这以后，经会议成员签字的法典于1649年刊印出来并分 
发给莫斯科各衙门和各城市的督军办公厅，以使“各种事务均按 
此《法典 >处理”。 

编纂法典汇编这就是法典的正式前言中所叙述的编制这一 
文献的表面过程 7+ 。委员会^负有双重任务：首先是收集，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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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不同时间的、互相矛盾的、分散在各主管部门的现行法律，把 
它们汇总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对这些法律没能预计到的情况加以 
规范化。第二项任务特别困难。委员会仅靠自己的司法预见和司 
法判断，不能确定这些情况，也无法订出裁决的标准。它必须了解 
社会的需要和相互的关系，研究人民对法律的理解，以及司法和行 
政 m 构的实践情况；我们起码应该这样看待这样的任务。对第一 
项，代表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协助委员会；对第二项，委员会 
必须重新察看当时各办公厅的案件，以便找出前例，即当时所说的 
“典型案例”，以便了解地方当局、中央衙门、国君本人和大贵族杜 
马是怎样解决法律未预计到的问题的。摆在面前的是一项浩繁的 
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发展到这种理想程度， 
于是决定按简化的纲要，用速成法编裹 《 法典>。《法典> 分为二十 
五章，九百六十七款。到1648年10月以前，即用了两个半月的时 
间，巳经把法典的一半，前十二章的报告准备好了》从10月3日起， 

国君和杜马开始审议这十二章 8 a 。 剩下的十三章在 1 S 49 年1月底 n « 
以前成文，由杜马审议和通过。此时，委员会和整个会议的工作都 
已结束，法典也已定稿。就是说，这部十分庞大的法典仅用一年半 
多一点的时间就编纂完成。为了说明立法工作进展得如此迅速的 
原因，必须 指出， 编纂法典时不断传来有关叛乱的令人不安的消 
息，继莫斯科六月暴动之后，在索尔维切戈茨克、科兹洛夫、塔利茨 
克、乌斯丘格和其他城市又爆发了叛乱；《法典>在1649年1月完 
成是由于受到首都在酝酿新起义的传说的影响。委员会匆忙结束 
这项工作，以便使会议代表尽快返回自己城市，讲述莫斯科政府的 
新方针，说明《法典 》 承诺对人人实行“平等的”公正审判。 

犀始资料 <法典》确实编寨得很匆忙，因而留下了这种匆忙 
的痕迹。委员会没有认真研究衙门的各种材料，它仅仅研究了 7 
月16日决定中指出的基本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就是《主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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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即包括了历代希腊皇帝的法典和法律的第二部分（第十三 
讲)，此外就是莫斯科的各种法典、沙皇的法典，以及补充性的敕令 
和大贵族杜马的决定，即各衙门的敕令书。这些敕令书是《法典> 
的最丰富的原始资料来源。法典汇编的一系列章节是按这些敕令 
书逐字逐句或是作些修改后抄录的:如，关于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 
的两章是按照服役领地衙门的敕令书编写的，《关于奴仆法庭> 的 
—章是按照奴仆法庭衙门的敕令书编写的，《关于盗贼和偷窃案 
件》是按照盗贼衙门的敕令书编写的。除了这些基本资料外，委员 
会还用了辅助性资料。它别有特色地运用了外国的文献，立陶宛 
的 158 S 年法规。在保存下来的法典的原稿中，我们看到它多次引 
用这个文献 8 ‘。 《法 典》的编篆者使用了这部法典，特别是在编写 
前几章，在安排各项内容时，甚至在确定条款的顺序上，在挑选需要 
作出立法定义的复杂案例和关系时，在一些法律问题的提法上都 
仿效了它。但是，他们总是从自己国内的法律中去找答案，只要波 
13 T 此是相似的或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们就采用这些标准、法规条例 
的公式，排除所有不必要的或是同莫斯科法律和诉讼程序不相宜 
的部分，一般讲对借用过来的都作了加工。这样，立陶宛的法规与 
其说是《法典 >的法律资料来源，不如说是编纂者的编辑参考书，它 
绐编纂者提供了现成的大纲。 

会议代表参与法典编纂 委员会 9 还必须从一个辅助性资枓 
来源中吸取材料，这个资料来源是由活人提供的，不是档案材料， 
因此它更为重要，我这里指的是会议本身，确切些说，是应召来审， 
议和签署 《 法典> 的会议代表 9 。我们 1(> *看到，法典是怎样编綦出来 
的:事情由国君和火贵族杜马创议，法典的草案是杜马的一个委员 
会在提供材料和文件的各衙门的协助下采用公文形式拟定的，由 
杜马审阅、修订和通过；给会议代表宣读草案，使他们知悉和准备 
签字。但是，会议代表对于未经其手而制定出的法典，并非只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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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消极的旁听者。诚然，无论从哪里都看不出，向代表们宣读《法 
典>条款时曾进行过讨论；条款是一条接一条地砍给他们听的，没 
问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他们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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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参与了牝事。7月〗6日的决议所说的不是新 法典： 此决议只 
是授权委员会把现有的大量法规/ “国君的敕令和大贵族的决议” 

归在一起，使它们协调一致，并把它们“同旧法典进行校正”。委员 
会仅对现行法律中遗漏之处补以新的条款。它进行工作时应同会 
议代表“共同协商”， 1 fla 把代表召来就是为了呆在莫斯科，或 
“呆在他们的衙门里”，“同国君的大贵族”奥多耶夫斯*公爵及其 
同僚“商讨国君的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是说，会议代表已成为法 
典编纂委员会的成员，或者说隶属委员会。代表们在接触准备 
好的草案时，他们作为懂行的人，向编纂者指出，哪些应当改变，哪 
些应当补充，还提出自己的要求，而委员会则把这狴要求和意见作 
为代表呈文提交杜马。由杜马对这些呈文进行“审议”，作出决定， 1 S 8 
然后把这些决定作为法律向代表宣读，载入 《法典》 之中。这样就 
为代表参与<法典>草案本身的制定开辟了道路。很难说清，委员 
会的这些会议是怎样进行的，代表 1 不少于 290人心， 是举行 
全体代表的会议呢，还是分组进行。我们知道，1648年10月30 
曰， 由服役人员和工商区商人选出的代表分别向委员会提交各自 
的呈文，要求把属于免税人占有的城郊关廂区，城内住所和工商店 
铺改为工商区纳税单位。委员会把这两个呈文合并起来，作为“全 
国”的共同请求提交杜马。依据这■呈文、报告、摘录或更正以及 
杜马的有关决议制定出关于工商区社团的组成和关于城内谋生的 
外来者同它们关系的完整章程。这个章程组成了 c 法典>的第十九 
章，即 《 关于工商区市民 》 。向编纂委员会成员提出与会者的建议 
和通过委员会向杜马递交呈文——这就是代表参与 《 法典》 制定的 
两种形式。但是，还有第 三种筻 重要的形式，这种形式使会议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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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同委员会，而是同国君的杜马本身发生直接联系••这发生在沙 
皇和杜马成员一起来到代表之中，同代表一起就激动人心的问题 
作出决定的时候。在《法典 >中，这种情况只发现过2次，但实际上这 
不是唯一的一次。各个等级的代表以全国名义叩求把违背1580 
年法令而转归神职人员控制的寺院土地收回来。<法典>第十七章 
关于世袭领地的- ‘条 （第42条） 写道： 国君依据宗教会议的建议， 
同杜马成员和服役人员的代表交谈后，“会议决定”禁止用任何形 
式把世袭领地让与教会。这里，代表直接成为立法机关的成员，当然 
不是全体代表，而仅仅是作为世袭领地代表的服役人员，才只同 

« •參籲 

他们有关，尽管呈文是以全国和各种级别者的名义提出的。就政 
治觉悟而言，政府的髙级官员比各地的代表还低:后者了解全国性 
的利益，而前者只知道等级的利益。根据文件，我们还知道两项有 
139 代表参与讨论的缙绅会议的决定，但这两项决定没有直接载入 《 法 
典>。依据服役人员代表的呈文，国君同杜马及呈文的递交者商议 
后，决定取消“限年”，即找回逃亡农民的限期。这项决议载入 《 法 
典>第十一章关于农民的前几项条款中。更为重要的是第八章“关 
于俘虏的赎身”，规定了赎俘虏的按户税金和赎身的限价；这一章 
借用了国君同杜马及“各级官吏同代表 ” 1Q# 商议后所作的会议决 
议。这次，全体会议代表都享受到了立法权。最后，一个例子生 
动地描述了代表对制定《法典> 的态度，政府对待地方呈文购态 
度。库尔斯克贵族代表马雷舍夫在会议结束后准备回家时，向沙 
皇要到一纸“表示关怀的”保护文书以保卫自己——你们认为是 
免受谁的攻击？——免受他自己选民的攻击。他拫据两个理由担 
心选民会作出各种 坏事: 一是选民的“要求”没有被会议全部接受 
载入<法典>; — 是他过分笃信宗教，在致沙皇的特别呈文中“充满 
各种秽言”，辱骂自己库尔斯克老乡在礼拜日和节日中的不体面行 
为。保护文书为这个代表辩白，否定选民的第一项指责，说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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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满足他们对《法典》的各不相同的任性要求”，至于第二项的责 
任，马雷舍夫把它归咎于政府，归咎于沙皇本人，他在呈文中抱怨 
说，《法典》仅仅规定了节日的工作和经商时间（第十章第25条），而 
对节日中的不体面行为的禁令和处罚，据他的呈文说，并没有写 
明。沙皇满足了这位好吵闹的道德家的要求,命令发出文书，要求 
节日时举止得当，并“附有严格的禁令”，但是，没有载入<法典>。 

编纂的方法 现在 M 我们可以来弄清楚《法典》是怎 祥编寨 
起来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把它分为雙亨、$手、字 
法决议和正式签署几个步骤，我们是用7 月 16•日•决语•言•称卷 

* * # • i • • 

最后一个步骤的 & 这些步骤分别由会议的各组成部分，即由大贵 
族杜马，以国君为首的宗教会议，奥多耶夫斯基公爵的五人委员会 uo 
以及隶属委员会而非隶属杜马的代表之间分工负责的,这些部分 
的总和就凑成了 1648年的缙绅会议。编纂是奥多耶夫斯基公爵 
衙门的事情，它的工怍是从指定给它的原始资料中挑选和汇集法 
令，以及编辑代表的呈文。协商这个步骤就是让代表参与委员会 
的工作。我们看到，这种参与表现在呈文中，呈文具有争辩性质，它 
代替了辩论和讨论，还有过这种情况,代表的呈文公然提出不同意 
见，要求取消或修订呈文所反对的国君的敕令。我已经提到过，代 
表的呈文要求把私有主在城郊关厢区免税的土地变为纳税单位》 
在“侦讯”、调查了关厢区居民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的之后颁 
布了这项敕令，把这些关厢区没收归国君所有，交纳赋税，但此敕 
令不查讯1613年以前来的居民。代表担心莫斯科各衙门所常有 
的拖拉作风和侦讯中的诡计，提出了新的呈文，要求把关厢区没收 
归国君，“只要他现在住在那里，就不限年代，也无需查讯”。这一 
请求在当天就呈给了国君，并得到全面满足。审查和立法上认~可是 
国君和杜马的事情。订正就是当委员会把现行法律汇编成草案 
时，对这些法律重新进行审议。7月16日决定似乎就停止了这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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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效力，它把这些法律降低到临时条例的水平，直到新的立法 
确认时为止。这些旧的法律虽然丧失了法规的效力，但是，在编 
辑 《法 典》时仍保有法的原始资料的意义。杜马或是校正这些法律 
的文字，或是也渉及其内容更改或删去某些准则，而经常是用委员 
会忽略的旧敕令来补充草案，或是用新的律令來补充，以对先前未 
估计到的情况提出处理标准；这样，订正就和编辑结合到一起了。 
仅举 《 法典>中有记载的 一 •个 例子。 在第十七章关于世袭领地的开 
头部分，委员会收录了沙皇米哈伊尔和总主教菲拉列特的敕令，该 
敕令规定了继承人继承祖传的和服军役者的世袭领地的程序。杜 
马批准了草案中的这些条文，但另外还增添了条文，规定领地所有 
人的母亲和无子女的寡妇在何种情况下可得到服役者的世袭领地 
141以保障生活。订正之事由杜马独自 进行； 但就已决定的问题制定 
立法决议时，杜马吸收了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同会议的其他成员分 
享自己的立法权。有时决议只由国君和杜马作出，有时吸收宗教 
会议参加，偶而也召集代表，但仅仅是某些有官衔的代表参加，更 
为少有的是由整个会议的所有级别的代表决定问题。由会议来制 
定《法典》，以便“使整个 《 法典 》 在今后是稳定的和不动摇的”，但会 
议并不具有什么稳定性和不可动摇性。会议一般必须作的事，其 
实，也就是召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全体成员——官员以及代表在 
法律汇编上签字：这就是要由当权的官员和入民代表作出保证，承 
认(法典》是正确的，是满足他们的要求的，保证“将按照这个 <法 
典>处浬任何事务”。总主教尼康诽谤这个法律汇编，称它是“该诅 
咒的律书，恶魔的法律”。他完全错了，他作为诺沃斯帕斯克修道院 
的大司祭，1649年在听取这个，该诅咒的律书并在上面签字时，为什 
么默不作声呢 Ua 。 

《法典》的意义 从 《 法典》形成时可以推测的思想来看，这一 
«法典> 应当是最新的莫斯科法，是十七世纪中叶莫斯科各衙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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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庁汇集的大量立法文件的总汇编。在 《法典》 中可以看到这个 
思想，但贯彻得不很成功。它作为编纂的文献，在技术方面没有超 
过旧的法典。在安排立法的题目时，曾有过这样的愿 望：用 纵切的 
方法来插述国家体制，即由上而下，从教会、国君及其宫廷直到哥 
萨克和小酒店，最后两章讲的就是这个。花费相当的气力后可以 
把< 法典》的各章综合为国家法、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物权和刑法 
等部分。但是，对编纂者来说，这样的分类只能使一个体系支离破 
碎。原始资料使用得不全和杂乱 I 从各种资料中引用的条款并不 
总是协调一致的，有时放得也不是地方，与其说是搜集整理得有条 
有理，不如说是堆成一堆。如果说 <法典>在我国使用了将近两百 142 
年，直到1883年新法律汇编的出现为止，那么，这并不说明阿列克 
谢的法律汇编有多大优点，而仅仅说明，我们没有满意的法律也能 
凑合很久。但是，《法典》作为立法文献，比起各种法典前进了一大 
步。它已经不是法宫和管理人的普通的实用指南，指南所说明的 
不是法本身，而是对遭到破坏的法加以恢复的方法和程序。诚然， 
就是在<法典> 中，最大部分是徒具形式的权力：第十章关于法庭是 
*大的一章，按条款的数目计算，它几乎占全 <法典> 的三分之 一 。 
在物质权利方面， 《 法典>有重大的，但可以理解的疏漏。我们在法 
典中 没有见到基本的法律，因为当时在莫斯科，人们安于国君的意 
志和环境的压力，对于这些基本法律毫无概念;对于同习惯法和宗 
教法有密切联系的家庭法也没有系统的论述：因为既不打算触动 
风俗习惯一它们太朦胧不清和呆板了，也不打算触动宗教界人 
士——他们太谨小慎微了，而是死抱住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垄断地 
位不放。但是，《法典》所涉及到的立法领域，还是比以前的法典广阔 
得多。《法典> 试图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规定社_各阶级的地位 
和相互关系，法典还谈到服役人员和服役地产，谈 k 农民，谈到城 
镇工商居民，奴化，射击军和哥萨克 9 当然，主要注意力是放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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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阶级身上，因为他们是服军役和掌握地产的统治阶级: 《 法典 >中 
将近一半的条款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他们的利益和相互关系。《法 
典》的这一部分以及其他部分都极力想在现实的基础上站住脚跟。 

新的思想 《法典> 具有一般的保守性，但是它不能拒绝两项 
改革意图。这两项意图指出，社会的未来体制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或者说，曾经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两个意图之一，在7月16日决定 
中已作为法典编纂委员会的任务直接提了出来：委托委员会制定 
这样一种法典草案，使 《 大大小小各级官员无论在何种案件中在审 
M 3 判和惩处上人人平等>1$。这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这 
种平等并没有消除权利上的差别：这里指的是对一切人在审判和 
惩治上都是平等的，在归那个法院管辖上没有特权，没有部门的区 
别及阶级的优待和例外，而这些待权、优待和例外在当时莫斯科司 
法制度中曾存在过，这种平等指的是审判相同，对大贵族和平民百 
姓一样不讲情面，虽然他们应受的处罚并不一样;但法庭管辖和司 
法程序是一样的,对所有的人，甚至对外国人的审讯，都按同一个 
审判程序进行，“不碍于强者的情面，也不使欺人者 （被 欺者）落入 
不公正者之手”——第十章就是这样规定的，这一章企图确定这 
种对所有人都同样适用的审判和惩治。这种审判思想来自 《 法典> 
所通过的一般准则，即排除各种损害国家，特别是损害国库利益的 
特殊身份和特殊关系。另一个意图也同出—辙，它载入关于等级的 
几章中，表现了自.由人同国家关系上的新观点。为了弄明白这种 
意图，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抛弃现时对个人自由的理解。对我们来 
说，个人自由，不依属于旁人，这不仅是得到法律保证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而且也是法律所要求的义务。我们中没有人愿意，同时也 
不可能通过契约成为正式的奴仆，因为没有一个法庭会保护这种 
条约。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研究的是十七世纪的俄国社会，即奴 
仆占有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是农奴制，它表现为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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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奴仆制，同时，我们不久将会看到，正是在制定 < 法典 > 的那 
个时代除了这些形式外，还准备增加新的依附形式——农奴制农 
民的不自由地位。当时，个人自由的法律，内容包括自由人有权把 
个人的自由暂时或永久交给别人，但无权根据自己意愿停止这种 
依附关系。古罗斯各种形式的奴仆制就是依据这个 梂利 而形成 
的。但是，在《法典》编纂之前，我国存在着不具有农奴性质的人身 
依附，它是由人身晖$造成的。抵押给某人，意味着把自己的人身 
和劳力交给别人支 k ' 以得到贷款或与人交换得到其他什么帮助， 
如得到纳税优待或诉讼中的保护，但有权依据自己的考虑废除这 
种依附，当然是在完成抵押时承担的义务之后。这种依附的人在 
封邑时期叫作卷琴+，而在莫斯科统治时期 叫作拜 凭劳动 
来借债是古罗‘ 士又安排自身劳动力的最有利的： ii 。 - 但是，抵 
押制不同于奴仆制，它得到了奴仆制的有利之处，免除了国家的劳 
役，而这一点被滥用了，因此法律现在也起来反对抵押人和他们的 
接纳人:法典(第十九章第十三条)把抵押人变为纳税人之后，威胁 
要对重复抵押的人处以“重刑”，鞭笞和流放到西伯利亚，到连拿河 
流域，而对接纳者则“罢官贬谪”和没收抵押人将去居住的土地。然 
而,对大多数穷人来讲，奴仆制，特别是抵押制是摆脱经济困境的 
出路。在当时个人自由不值钱的情况下，在普遍无权的情况下，有 
势力的接纳人提供的优待保护和“庇护”是难能可贵的好事，因此， 
废除抵押制是对抵押人的重大打击，以致他们百般辱骂沙皇，并企 
图于1649年在莫斯科发动新的骚乱。我们理解他们的情绪，但不 
赞同这种情绪。服役的或纳税的自由人，一旦变为奴仆或抵押人， 
国家就失去了这种人。《法典》对这种改变身份的作法加以限制和 
禁止，反映了这样一条普通准则：自由人必须向国家纳税或服军 
役，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自由，随意解除自己对国家应负的自由人 
义务；自由人只能从属于国家，为国家服役，而不能成为任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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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不允许把受过洗礼的人卖给任何人”(第二十章第九十 
七条）。个人自由成为强制，并用鞭子来维持。但是，这种成为强制 
享有的权利也就变成了应尽的义务。我们并不感觉到这种义务是 
负担，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成为奴仆，甚至也不允许成为半奴仆， 
它保护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人的身份，同时，我们 整个精 神的和 
公民的本质都赞成国家对我们意志的这种限制，赞成这种义务，它 
145 比任何权利都更可贵。但是，在十七世纪的俄国社会中，不管是个 
人的觉悟，还是社会的风尚都不支持这种整个人类都应尽的义务。 
对于我们来说髙于一切的福利，对十七世纪的俄国的老百姓却一 
钱不值。而且，国家禁止个人依附于私人也不是为了保护他的人 
权和公民权，而是为了保障自己有士兵和纳税人。<法典 》 没有为 
了人身自由而废除人身束缚。但是，在严格禁止抵押制度之时，还 
有另一侧面，在那里我们遇到同样想法的抵押人。这类措施部分 
地反映了<法典 > 的总的目的，即掌握社会集团，把人们分别归入严 
格封闭的等级格子里，禁锢人民的劳动，使它局限于国家需要的狭 
小范围内，强使私人利益服从于国家需要。抵押人只是最早感到 
了身上的重担，而其他阶级也承受了它。这是全体人民普遍作出 
的栖牲，是国家状况所迫使的，在研究动乱时期以后的管理体制和 
等级制度时，我们会看到这些情况。 

新颁布的条文当 《法典 > 把往昔的立法工作推向结束之时5 
它就成了后来立法活动的起点。《法典 > 的不足之处在它付诸实施 
后不久就感觉出来了。一痤新颁布的条文补充和部分订正了它， 
成为它的直接延续:这些条文是1669年关于盗窃、抢劫和凶杀案 

• 癱參 

#的条款， 1676— 1 G 77 年关于枣孕 枣乎 枣以及其 
i 条款。这种对《法典> 某些条 k •的且4常是细微的 
修改，充满着摇摆不定，时而废除1649年法典 C 编的个别法令，时 
而又恢复它。这种修改非常有趣地反映出莫斯科国家生活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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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的情况，即国家领导人对法规和管理方法是否合适开始产生 
怀疑，他们曾相信这些东西是上品，而现在却腼腆地感到需要某种 
新的、非本土的“欧洲的”东西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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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讲 


政府的困境——地方管理的集中化——督军和固巴行政 
区长官——地方自治机构的命运——区级 f $——中央管理 
机关的集中化——计算事务衔门和机要事^•衔门——社会的 
集中化——基本阶级和过渡阶级——等级的形成——服役人 
员——工商区居民；使抵押人重新缴纳工商税。 

«1649年会议法典 》 完成了从动乱时期起并在它影响下开始 
的我国内部生活中的一系列过程，它用法律巩固了国家在十七世 
纪中叶前由于这些进程所造成的地位。我们看到了新王朝时期社 
会意识中的新概念和管理机构中的新人，最高权力的新安排和缙 
绅会议的新成份。所有这些新的东西直接或间接来自一个令人失 
望的源泉，来自动乱造成的俄国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骤变。这种 
骤变损伤了人民的力量，动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于是在新王朝 
政府面前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摆脱它所处的困境。我们研究我 
国十七世纪的基本立法文献，为的是要看清政府在朝哪个方向行 
动，它从哪里以及如何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我们看到，政府所以宣 
布取消法庭上的一切特别豁免和禁止进一步扩大免除了国家賦税 
的非自由人阶层，是想把人民现有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47 —般来说，当时政府在集中一切，集中未被破坏的和可能对它有用 
的东西，收集它感到不足的金钱，将四散的居民、纳税者和军人、供 
谘询的地方代表，最后还把各种法规、律令集中起来。 

. 督军在同困难作斗争时，莫斯科政府想首先集中自己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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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它感到需要在行动中有更统一的意志和更多的精力，为了这个 
目的，政府在动乱之后着手实朽管理集中化，把地方的，甚至中央 
管理机构的力量集中到自己的手里。不过 2 _那时莫斯科是按自己 
的方式理解集中化的，它的含义不是地方机关服从中央管理的有 
关部门，而是把生活中彼此有联系的不同事务集于一个人或一个 
机关:如将农村的小店铺，地方上需要的各式各样商品都聚在一块 
招牌下面，并不按专门类别分开。老百姓同政府持同一观点，他们 
宁愿就自己的各种需要同一个机关打交道。他们有时向政府禀 
报：分管他们各种事务的一些衙门使他们负担太重；为了 “不再遭 
受白白的屈辱和破产 ” 2 a ，最好由一个衙门管理他们的所有事情。 

这种实际的方便就成为沙皇米哈伊尔时期在地方管理机构改革中 
所遵循的原则。旧王朝放任地区管理机构使之处于极端分散状 
态 2> 。沙皇伊凡四世的地方改革把省、县分成几个部门，分成许多地 
方等级米尔：城市的和农村的、服役的和纳税的米尔（第三十三讲 
和第三十九讲）。这种地方米尔，每个都单独活动，都有自己专门 
的选举机构。所有 3 *这些米尔除了难得举行的全等级和全县的固 
巴行政区长官的选举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把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 

而它们却各自通过自己选出的管理人员同中央机关——各衙门直 
接联系。只在需要强大军权的各边境城市中，在十六世纪才设置 
了 f 亨。他们掌握除教会事务外的管理全县各项事务的大权。这 
种的地区选举机构只是在太平时期才能有所作为。随着旧王⑽ 
朝的中断，这种太平时期巳长久不复存在了。在动乱时期所有的 
省甚至内地的省都受到敌人进攻的威胁；因此，甚至内地的县也开 
始出现督军。我们得到一份大约是1628年的文件，它开列了三十 
二个城市的清单。这些城市从前没有督军，出现督军是“被免去教 
衔的人来了”的时候才开始的，即从1605年，第一个僭王统治时开 
始的 3 a 。 它们多数是中心城市，即当时称为莫斯科以外的城市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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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基米尔、佩列雅斯拉夫利、罗斯托夫、别洛捷尔斯克等。在上述 
城市里以前没有督军，只有地方法官、固巴行政区长官和市公务员. 
即选举产生的等级当局，从开列这些城市的清单中可以看到 :在米 
哈伊尔沙皇时期，督军府才成为各地都有的机构。全县及社会各 
阶级的所有事务都归督军管理 I 他的权力范围包括县城和县属所 
有村庄的财政和司法事务，以及聱察和军队事务 f 。从 f 表面 
看， 实行督军制度可能会改善地方的管理，地方上分散的等级制 
米尔可联合在一'个权力机构之下，县成为一■个完整的行政单位 a 但 
是，现在地方上的管理工作由国家中央政权的代表，由任命的宫吏 
而不是选任的地方掌权者主持 4 a 。 从这方面看，督军制度是从作 
为伊凡雷帝时期地方机构基础的地方自治原则向地方管理的官僚 
体制所作的一次决定性转变。但它不是恢复到古老的地方总督 
制。督军受命管理县不是像获得食邑的贵族那样为了自己，而是 
为了国王，为了真正的王权。因此，督军接受过去根据契约文书归 
总督的供养和捐税是不体面的。对于莫斯科的中央衙门来说，督 
军制度确实是一种方便。同县里一个总的掌权者，并且是自己的 
代理人打交道，要比同人数众多的，选出的县级政权打交道要顺手 
得多。但是对地方居民来说，督军制度不仅是恢复总督制，而且比 
它还要坏。十七世纪的詧军是十六世纪总督的子孙辈。在一两代 
M 9 人的时间内，可以改变机构而不能改变风俗习惯。督军不按照契 
约文书规定的数额征收供养和捐税，因为并没有授予他这种文书 I 
但是没有禁止“表示敬意”的自愿奉献，于是督军拿走契约文书上 
没有定限额的奉献，能够勒索到多少就拿走多少。谋求督军位置 
的人在请求任命书中竟直截了当地请求派他们到某城市作督军 
“以维持生计”^。事实上 5 ，督军制度同原有设想相反，成为总督 
制更坏的继续。总督制原意是因担任军务而给的一种行政俸禄， 
然而实际上它却在因担任军务而给俸禄的借口下成为一种行 改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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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因为总督毕竟在管理和审判。想使督军‘成为没有俸禄的行 
政职务，但事实上它在行政职务的借口下却变成了无从预计税额 
的俸禄制 5 。督军的权限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促使他们滥用职 
权。派遣督军的衙门给他们发出详细的限制性训令，但归根结蒂 
让他们“像上帝开导的那样，看当地情况怎样好”就怎样行动，让他 
们享有充分的专断权 6 。可以理解，为什么十七世纪地方居民后 
来以遗憾的心情 回忆没 有督军的时期。这/种规定和专断的结 
合必然使权利和义务含糊不清，它使人滥用权利而忽视义务，在督 
军管理 时期，越权和无所作为交替出现。 

固巴行政区长官 督军在督军府或衙署中进行审判和管理： 
这就是我国省一级的管理机构。同督军弁列的还有另外一个在县 
里有专门任务的中央权力机关，即坐镇固巴行政署的固巴行政区 

««« 唤零 0 ♦搴* 鲁 

-郎孝;在有些县里这样的机关是两个，甚至更多 7a 。这个县 
警察最髙权力机关，在十六世纪就已出现，正如我们所 
知道的，它具有双重性质——从职权的来源说是地方自治的，从所 
属部门说是衙门的：固巴行政区长官由地方各等级代表大会选出 V 
但管理的不是地方事务，而是整个国家的重大刑事案件。十七世纪，. 
固巴的主管职责扩大了 ：除了抢劫和盗窃外，杀人、放火、诱人背离. 

东正教、忤逆双亲等案件也归它管。政府对内政策总方针所产生 iso 
的影响表现为，在固巴行政区长官的职务中处理衙门事务的成份 
比处理地方事务的成份大得多。这就使固巴行政区长官的职务在 
性质上同督军相近。但是，这种方针并没有同一定的计划结合在 
—起，它与其说是政府的纲领，不如说是同政府的号召有联系。 
这一点表现为两个职务间相互关系的无休止的左右摇摆：固巴行 
政区长官一会儿被废除了，一会又被恢复起来 76 ，在一些地方罔. 
巴的事务委托督军管理，在另一些地方固巴行政区长官又管理督 
军的事务。根据市民的请求，固巴行政区长官代替督军治理城市， 





但当他不合市民的心意时，就重新任命督军，同时委任他也管固巴 
事务;固巴行政区长官时而独立于督军，时而又从属于它 M 。 

地方自治机构的命运 管辖纳税居民的纯地方等级自治机构 
的情况如何呢，？各 y 地设置督军后，它没有消失，但受到排挤并 
从属于督军，它的活动范围也缩小了。随着司法权力转归督军，由 
选出的长官和地方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关闭了；只是在皇室和官 
地农民的乡村以及北方“沿海”各县，在今天的阿尔汉格尔斯克 
省，奥洛涅茨省，维亚特卡省和彼尔姆省，还保存了选举产生的地 
方法官 8a 。 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构的职权范围现在只剩下财政 
事务，即国家税收和地方经济事务。国家的间接税，关税，酒税等 

照旧由忠实的长官和地方官管理 M 。 征收直接税、城市或农村地 

* • •' 

方社团的经济事务仍由地方官掌管。这些经济事 务是： 为米尔的 
需要筹款、分配米尔的土地、选举官吏担任地方自治管理机构的各 
种职务，以及选举教区神甫和僧侣。地方官在哗亨寧穿咚孝，即 
市或县的地方自治局里夺公，它一般设在城堡外面的工商区，而在 
城堡内有督军府和固巴署。治地方自治厅活动实行直接监督的是 
“参议员们”，即县工商区市民或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实行督 
军制后，地方自治机构承担了新的沉重义务——供养督军和衙门 
的宫吏、司书和录事，这笔开支是最大的一项，它几乎耗尽了“地方 
自治机构的钱匣子”。地方自治机构派任的长官有一个向参议员 
们汇报的支出簿，上面记载着米尔的钱财都花费在哪些方面。地 
方官的这些支出簿清楚地表明，在十七世纪供养督军意味着 什么。 
地方官天天都记载着，他把钱花在供养督军和他的官吏上。他要 
向督军的宅院提供督军家庭和办公所需的全部物 品：肉 、鱼、馅饼、 
蜡烛、纸张、墨水。遇到节日和命名日，他还要向督军祝贺，并要给 
他本人和他的妻室、子女，他手下的官吏、宅内的仆役、食客、甚至 
寄居在督军家的苦行僧送礼，送白面包或“封包”钱。这些支出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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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好不 过 地说明督军下面的地方自治机构的作用。地方自治机构 
派任的长官和他手下的宫吏不过是行政衙门的驯服工具而已：督 
军以及司书、录事不愿沾手的各种行政琐事都交他们去做。地方自 
治机构要在督军的监督下并按他的指示办事；地方自迨机构派任 
的长官总是受督军差遣，只是在偶然情况下会为自己的米尔而反 
对他的命令，表示抗议，到督军家中“咒骂”督军，'用当时地方反对 
派的语言骂他。滥用职权的非常情况就是从地方自治机构同衙门 
管理机关的这种关系发展起来的。督军的供养制度经常导致地方 
米尔的破产。政府没有采取治本的措施，只求尽可能消除或削弱这 
类坏事，寻求其他各种办法：根据米尔的意见进行任命或让米尔选 
举衙门的官吏，委任选出的固巴行政区长官管理督军事务，对不公 
正的审判用敕令和 《 法典 》 所规定的严惩相烕胁，允许诉讼当事人 
对自己的督军表示怀疑，并在这种情况下把有关案件移送邻县督 
军办理。在沙皇阿列克谢时期，禁止任命贵族在有自己世袭领地或 
服役领地的县城中担任督军 V 。在沙皇米哈伊尔和他的继任者统 
治时期，多次发布禁令不许为督军征收货币和实物的供养，并以加 152 
倍退赔相威胁。这样，对地方管理的中央集权化使地方自治机构 
受到损害，改变了它们原有的性质，使它们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然 
而并没有减少它们的义务和责任 P 。这也是社会对国家作出的一 
种牺牲。 

区级军区 地方管理的集中化不限于在一个县的范围之内* 
早在沙皇米哈伊尔时期就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在同波兰 
和瑞典作战的时候，政府为了安排好对外的防御，把国家西部、南 
部和东南部的边境各县联合成几个大的军事地区，称之为在 
军区范围内，县的督军从属于区的督军，后者是地方军事民事景高 
管理人，是组成区部队的军事人员的首领9。譬如，还在米哈伊尔 
统治初期就提、到过梁赞和乌克兰军区，后者包括土拉、姆增斯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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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沃西耳。在沙皇阿列克谢时期出现了诺夫哥罗德、^夫斯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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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维尔斯克、巧年 f 零考、 f 屮军 区。 在沙皇费奥多尔时 

期，打算把内‘合•成•同•样 Ai 、 区，建立莫斯科、兜拉基米 

• • • « 争參 ^ 

年，和字寧序亨军区 1 。。这些军区成为彼得大帝划分省份的 

▲ 据。. …… 

中央管理机关的集中化 中央集权化 11 也涉及中央管理机 
关，虽然程度较小，但在这里甚至比在地方更需要中央集权。在谈 
到十六世纪的莫斯科衙门时，我曾指出在十七世纪它们还是照原 
样组成的(第三十八讲）。国家的需要和职能的复杂化使衙门增多 
到五十个。这里面很难说有什么体系，可以说它们就像我们称呼 
的那样，是一堆大小机关：部门、办公室和临时委员会。衙门数目 
之多和内部主管部门分工的混乱使人难以监督和指导它们的活 
动，有时政府自身也不知道把一些特别事务该塞到哪儿去，未经深 
153思熟虑就为这些事务另设新的衙门。由此产生了把太分散的中央 
管理机关集中起来的需要11。把 U 它们集中起来的方法有两个:或 
是让几个业务相似的衙门从属于一个长官，或是几个衙门合并为 
—个机关；在前一种情况下，一批衙门有一个领导和一个方针，在 
后一种情况下，同一个机构交由几个衙门使用。沙皇阿列克谢的 
岳父 H . fl . 米洛斯拉夫斯基是财政部中的一个司——大国库衙门 
的长官，但他还负责管理新型军种的几个衙门，即暫手 f 便1>謇 
養 导辱 f 〕、 夕•卜 f 寧 f 导寧 17 ,顺便 说一下 ，还有一个非’军事衙 I 、*] 
目 * P •会舍士 gi ， 也有外国人 • 这些新型军种是在十 
■六、•十•七•世•纪设置的。管理外交事务的吁琴亨考^1、〕，有九个其 
他衙门从属于它，这些是管理新兼并地 A 小俄罗斯衙 

♦ 拳 •♦需 

drfff 享零 f ；]， 卒 巧,® 17 和其他衙门，还有管理赎回战俘 
i^WfffVno •大外交事务衙门的衙门就座落在外 
交衙门的旁边，在一个很长的衙门大楼之中，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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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沿克里姆林宫尽头到斯帕斯基大门。通过这种把为数众多的小 
机关集中起来的办法建立了几个大的主管部门，它们成为彼得大 
帝所设的院的前身。为了进行监督，沙皇阿列克谢设置了两个新 
的衙门 12 。 

计算事务街门和机要事务衙门 对财政的监督 交给甘 f 亨学 

衙门负责，它根据所有其他中央衙门和地方机关的帐本合务 ii 
的收入和支出，并把日常开支中出现的剩余部分集中到自己手 里，, 
它要求其他衙门拨款给官吏、使节、军队的督军，把地方官吏从县 
城召来，让他们带着收支帐目来汇报。这是财务会计汇总的地 
方 b 。 1犯1 年计算事务衙门就巳存在。另一.个是学辱 f ?。 
这个衙门的名称比它主管的事务要可怕：它不是秘密士察，而只是 
管理国君的体育活动的部门，按当时的话讲，管理国王的“娱乐”。 
沙皇阿列克谢一个酷爱用鹰打猎的人。机要事务衙门管辖着二 
百名饲养鹰和隼的人，三千多只鹰、隼、鹞和近十万个鸽子窜 P ..后 
者是用来喂养和训练猎鹰的。除了 14 管理隼和鸽子外，善良节俭 
的沙皇还安排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不仅有他个人生活中 的事; 
务，而且有国家管理的事务。他通过机要事务衙门进行个人书信 
来往，特别是有关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书信，照料自己某些庄园的产 
业，照看皇室制盐业和捕鱼业，这个衙门负责管理沙皇所喜爱的萨 
文。斯托罗热夫斯基寺院，分发沙皇的赏赐等等。但是，当沙皇认 
为需要直接干预某项事务进程时，或是倡议和领导某项尚未列入 
—般管理范围的新事业时，他就通过这个衙门对公共管理中的各 
神事务直接发布命令。例如，机要事务衙门还负责管理矿山率北和 
榴弹工厂。总之，它是沙皐的私人办公厅。它也是沙皇监驁貲.理 
机关的特殊机构，它的活动不受大贵族杜马的一般蓝督。.科托希 
欣描述了这种监督的一种手法 m :参加这个衙门会议的只有司书 
和十个录事，会议的大门对社马成员是关闭的。沙皇派遣这些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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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参加去国外的外交使团，派遣他们到出征的督军那里，以便监视 
他们的言行，“这些副司书——科托希欣写道——暗中监视大使和 
督军，返回后向沙皇拫告当然，名门出身的大使和督军懂得何 
以要任命这些多余的小人物为自己的随从，并且，用科托希欣的话 
来说，“过份地”巴结讨好这些人，而机要事务衙门，作为秘密的行政 
监督机构，是彼得行政监事的前身，很难说是成 功的^ 甚至可以说是 
不恰当的。科托希欣写道:沙皇阿列克谢设置这个衙 n , “为的是使 
沙皇的思想和事业全按他的愿望贯彻实施，但是，大贵族和杜马成 
员对这些事却一无所知” 15 。这样，沙皇行动时是背着最直接贯彻 
自己意志的执行者的,沙皇本人把这些人召来执政，并同他们一起 
155在徒有其名的“会议”中相处，却秘密进行反对自己政府的活动。这 
是完全虚假的返祖现象，在沙皇身上反映出了直辖制时期旧封邑 
王公的本能，但是沙皇的先辈却从来也不是封邑 王公* 当机要事 
务衙门创建者一死，它立即就被关闭了。 

社会的成份 随#着管理机关的中央集权化，社会则在更大 
程度上进行集中化。旧王朝的体制结构使社会像管理机关那样分 
散。社会被分为许多级别和 f -， 如果不算神职人员，这些级别和 
営 级可以分为四个基本阶级，•或•四种社会地位：即 一） W &. AM , 
二〉 勢年巧工商市民，三)牟手 p 农村居民和四>麥彳•卜。从•同•国•家•的 
关系•看 • ，•各基本阶级的区•别*在•于应尽$考印 f 秦 i 同，这同当事 
人的财产状况有关，对服役阶级来说，备关。各种官级则 
在于同类义务的才:个予辱，负担程度不一。比如，服役人员的义务 
是世代服军役和的在宫廷和行政机构中服务 I 根据所服 
军役的重荽程 度和负担痙度 c 这些与土地大小和门第高低相适 
应> ，服役 人员 分为杜马官员、莫斯科服役人员和城市服役人员。城 
市关廂工商居民“按财产和行业”，按流动资金和所从事的行业缴 
纳工商 税》而根据某人 财产的规模或收入的多少和根据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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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商义务的大小，他们被分为 咛、 宁 f K 和 Tf W 。 同样侬 
涅财 产和纳 税情况划分级别的还•有•农•村 啬窥焱级 ，•即•农•民，他们根 
据耕池多少缴纳土地税。奴仆按规定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 
产，也不向国家服役和纳税，他们根椐契约成为私人的仆役，他们 
受奴役的状况也分几类。但是，这些阶级以及各种官级不是固定 
不变的、必然的状态。人们可以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从一 
种官级转到另一种官级，自由人根据本人的意愿或国君的意志，奴 
仆根据自己主人的意志或法律的规定，可以改变经营的业务或联 
合从事几项 业务: 服役人员可以在城里作买卖，农民可以成为奴仆 
或从事城里的行业。基本阶级之间的这种变动造成了几个社会成 
份不同的中间过渡阶层。例如，在服役人员和奴仆之间徘徊着 一 150 
个只有很少服役领地或没有领地的大贵族子弟阶层，他们或者是 
从自己的领地或父辈的领地去服军役，或者是到大贵族和其他髙 
级服役人员家中当奴仆，他们组成特殊的冬 f ¥平孕： Ml ^-。 
在服役阶级和工商市民之间有一个“较低官级”的服役人员。他们 

服役不是根据 名學巧準麥继承的 ，而是 窄咢来的，即由 宫 家雇佣 
的。他们是隶属城堡和城堡火炮队的官家的铁匠和太匠、看门人、 

炮手和弓箭手。他们承担的义务是从事军事一手工业，厲于服役 
阶级，但同工商市民相近，因为他们一般是从工商市民中招募来 
的>他们也从事城市手工业，但不缴纳工商市民税。在享受特权的 
世俗和教会的土地占有者家附近栖身的有抵押人，他们也是来自 
工商区的居民。关于这些人，我已经讲过，现在还将讲到他们。最 
后，在奴仆和自由阶级之间游移着人数众多，成份混杂的阜宇亭阶 
层或称 f f 号 咳夸阶层:其中包括纳税户的免税亲属，他们 是没有 
分居的弟们和侄子们，以及没有自己的产业，并在别人 
那里工作的寄生者，没有安排到教区工作的神职人员子弟，放弃服 
役陷入困境又不肯投靠他人的大贵族子弟，离开土地又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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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职业的农民，以及获得自由，但尚未承担新的契照的奴仆。所 
有这些人，住在农村中没有份地的不缴纳土地税，而住在城里的则 
从事手工业但也不履行城市的税务。 

等级的形成 官级划分之细和中间游移阶层的存在使社会呈 
现一种人群形形色色和杂乱无章的面貌。人民劳动和迁徙的自由 
就靠社会成份的这种不稳定和形形色色来维持。•但是，这种0由 
使政府衙门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同政府的意图相矛盾。政府 
' 的意图后来载入 《 法典> 中，即要求把所有的人吸引到为属家工作 
的道路上来，并严格调整居民劳动以有利于国库的收入。使国家 
阳最感不便的是抵押人和自由人的社会地位。它可能使兵员日益缩 
小，使国家收入的来源枯竭:这两类人有权放弃 个人自 由和拒绝与 
此相关的国家义务，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成为那些不想服役也不 
; 想纳 税的服役人员和纳税居民的社会避风港。为了消除这些困难 
•和危险，从米哈伊尔统治时起，国家立法像把管理机构集中起来那 
样开始把社会也集中起来：它把承担相同义务的分 散的一 些官级 
联合成几个巨大的封闭阶级，但允许这些官级在某一•阶级范围内 
变动，而各中间阶层则根据职业上最大的共同点强行编入这些阶 
级之中。社会的这种重新组合是通过两种办法来实现的：使人们 
依附于继承的地位，用法律固定并迫使他们处于这种地位 I 剥夺自 
'由人 放弃个人自由的权利。这样 一 来，社会成份就逐渐简化和稳定 
^下 来： 原来根据财产多少或根据职业变化而定的军役和赋税变成 
了依 出身而定的不再变更的义务 I 每个阶级日益成为整体，本身变 
得更严实，更加从其他阶级中独立出来。这些封闭的和承担义务 
_的阶级在我国社会结构史上第一次具有性质，而等级形成的 
'过程本身可以称为地位的固定化过程，目•卩命年巧学@。由于这一 
〖 过程是靠损害人民劳动自由来完成的， 所士爸 的结果应该 
4舂作是社 会对国 家作出的牺牲 16a * 
iss 



-服役人员 看来，这种等级的固定化和各自独立出来是从服 
役阶级开始的，服役阶级作为武装力量，是国家最需要的阶级。 
1550年法典就已经规定，只允许接纳退职的大贵族子弟为奴仆， 
禁止接纳服现役人员及其儿子，甚至尚未服役的儿子为奴仆 166 。 

大贵族子弟是最低最穷的服役级别，其中有许多是志愿加入者。 
1558年的法律说得更清楚，只有达到服役年龄（十五岁）和尚未应 
召去服役的大贵族子弟的儿子，可以成为奴仆，而未成年和巳成 
年的儿子，只要登记服役的就不能成为奴仆。由于军役的需要和 1 S 8 
任务的繁重，促使人们破坏这些限制。沙皇米哈伊尔时期，贵族和 
大贵族子弟抱怨说，他们的兄弟们、孩子们和侄甥们大批逃走去作 
奴仆。1642年3月9日敕令规定凡是贵族出身的奴仆，如果拥有服 
役领地或世袭领地并已登录在军役簿上的，都应从大贵族家中调 
出来去服军役；敕令禁止今后接纳任何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为奴仆。 
这项禁令也被写进《1649年法典 * 。这样，军役就成为服役人员世 
代相传没有止境的等级义务。同时也就确定了他们作为地主的特 
殊等级权.利。当时拥有土地私有权的还有大贵族子弟、社会地位 
同他们相当的寺院仆役 I 拥有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的国君的服役 
人员也属于这两类人。1642年法令把前一类人转为国君服役， 

而<1649年法典項 I 』剥夺这两类人拥有世袭领地的权利。个人土地 
占有权(世袭领地和服役领地占有 tp , 现在成了服役阶级的等级 
特权，这正如服军役是这个阶级所特有的等级义务一样，这种权利 
和义务把各服役的官级联合成一个等级，并从其他阶级分立 
出来 16B 。 

工商市民 同样分立出来的还有工商市民。我们巳经看到， 
十六世纪服役人员土地占有制的发展阻碍了城市的发展（第三十 
三讲)。动乱使工商区纳税居民破产，他们四散逃亡。新王朝遇到 
的困难使刚刚开始恢复的工商区面临新的破坏的危险。用纳税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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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保联系起来的工商区各界要做认真守法的国家纳税人就必须有 
足够人数的固定成员，必须有受保障的劳动和商品的销路。沉重 
的赋税迫使本钱不够的人把自己的店铺出卖或典当给不纳税的 
人，即專 f 的人，自己则离开工商区。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的人 
在工商 找到工作:射击军人、城郊村镇农民、教堂仆役、牧师的 
儿子作买卖或从事手工业，他们从留下来的工商区纳税居民手中 
夺走商店和作坊，但不加入他们的纳税行列;甚至牧师和助祭也违 
159背教规经营店铺。工商区纳税居民的出走得到上面的有力支持。 
值得指出的是，每-•次当最髙当局力量变得薄弱时，我国的统治阶 
级就赶忙抓住这一时机，靠牺牲人民劳动的自由来进行广泛的& 
机。譬如，在沙皇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时期，当时的人就抱怨 
说，卖身奴仆制日益发展。当权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本人和他的 
亲属都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抵押人 在沙皇米哈伊尔时期，抵押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我巳经讲过，这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同奴仆制不同，它不是农奴式的 
«£附关系，它可以根据抵押人的意志而停止。作抵押人的大多是 
城镇市民，即商人和手工业者，并且他们一般是“投靠有权势的人”, 
投靠大贵族、总主教、主教，投靠寺院。这对城镇纳税居民是一个 
巨大灾难。莫斯科国家大部分工商区周围都有官家服役人员的关 
厢区，射击军的、炮手的、驿袼的关厢区。住在那里的是招募来的 
月艮役人员，他们在作坊手工业和作买卖方面同工商市民竞争，但不 
分担他们的义务。抵押人是更危险的竞争者。有权势者成批地接纳 
他们，并把他们整个整个的关厢区安置在工商区里面或自己的工 
商 区土地附近，甚至公共的工商区土地附近。在下诺夫哥罗德的 
工商区里有一个总主教的关厢区，1648年那里住着六百多名新来 
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工商市民代表在制定《法典> 的大会上抱怨 
说:“他们从各个城市来到那个关厢区,住在那里从事手工业，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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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妤过一些 。”心 这是一神新型的抵押制，而且是一种非法的 
形式。人身祗押最简单的原本形式是借款，必须在债主家服务或 
在他的土地上劳动，用它来偿还借款。现在,工商区纳税居民当抵 
押人并不要借款或者是要假借款，一般是投靠有特权的世俗和教 
会的土地占有人。他们并不在债主家中服务，而是将全家或整个 
关厢区搬到主人的特惠土地上，享受主人免税土地的优惠，他们从 
事“各神作坊手和进行大宗买卖”，但却擅自摆脱工商税。他 
们是财主，而;?_靠贷款的贫穷的宅院工役。这种作法破坏了 ^ 
法律。<1550年法典> 就巳经禁止工商区商人住在工商区中属于 
教会的免税土地上，享受免税土地的优惠。在沙皇米哈伊尔时期， 

法律把工商区纳税土地（或称官地）同不纳税的土地（或称免税土 
地）严格区分开来。既禁止住在免税地上的人把他们得倒的工商 
区纳税户和工商区纳税地的赋税解除掉，也不允许纳税居民，因住 
到免税地上而解除自己的赋税 17 。抵押制 18 毫不掩饰地被滥用 
了：抵押制虽然不是免税的订有契约的奴仆制，但它却把受契约束 
缚的好处同工商区纳税作坊的好处结合一起，既不纳税，又享受没 
有义务的权利 18 。在沙皇米哈伊尔时期，巳有人控告这件坏事，新 
王朝政府则按巳有的习惯，不采取任何措施，只对压力和威胁作出 
让步，对个别控告给以满足，但不把它们变成一个主要的措施。例 
如，1643年托博尔斯克的工商市民控告当地寺院增加抵押人，因 
为后者在各个行业中都排挤和欺侮他们。与此同时，控告者敦请 
政府注意，他们那里将无人为国君服役,也无人缴纳代役租。国君 
指令把抵押人迁回工商区，并强迫他们同工商市民一起缴纳賦税。 
1 64 8年 I # 会议之前和会议之中对抵押制提出的坚决控告、莫斯科 
六月叛乱给人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象、甚至当时的莫斯科政府巳感 
到的对国库收入的担忧以及扩大成千上万名新纳税人的愿望—— 
所有这些促使对工商市民成份作大规模的重新安排。当时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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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措施被写 入 《 法典> 第十九章关于工商市民的那部分《^，所 
有在工商区土地上居住的私有主的关厢区,不管其土地是买来的 
还是强占的，都收归国君所有，并且无偿地列入纳税的工商区之 
中，因为“不得在国君土捭上建立关厢区和不得购买工商区土地”。 
抵押人给接纳人的借款和贷款单据，宣布无效。城郊的世袭领地. 
和服役领地，如果同工商区“户挨户”地相连，也划归工商区，并给 
161 以其他地方的官有村庄作为交换。从此以后，抵押制被废止，违者 
+处以重刑，而工商市民则固定于工商区并缴纳赋税，规定极为严 
格：1658年2月8日敕令对从一个工商区迁到另一个工商区，甚 
至对在本工商区外结婚都以判处死刑相威胁 196 。这样，从买卖和 
作坊手工业中抽取的工商税就成了工商市民的等级义务，而从事 
城市买卖和作坊手工业的权利也是他们的等级特权。农民如果在 
商场中没有小店铺，则只能在市里出售直接从大车上卸下的堆在 
客栈里的“各种货物”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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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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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占有者土地上的农民 —— 决定他们处境的条件—— 

古岁斯的奴仆——契约奴仆制的起源——1597年的四月敕令 

-院外仆人-农奴合同的出现 -它 的起源 它的条 

件 <1649年法典*规定的农奴地位-农民的家产-农 

• • 

奴的纳税义务 r 一"■《法典> 执行时期农奴同奴仆的区别。① 

在服役阶级和城镇居民阶级分离出来的同时1，乡村农业居民 
的地位也最终确定了。其实，只是居住在私人占有者土地上的农 
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些农民是农村居民的主要部分。这 
个变化使他们比以前更加明显地分离出来，不仅从其他阶级，而且 
从农村居民中的其它等级，从官地农民（即国有农民）和宫廷农民 
中分离出来。我指的是，•私有农民确立农奴制的束缚《我们讲 
到了十七世纪初的农村阶级(第三十七讲)。我们看到，国有农民 
和宫廷农民到这个时候巳经被束缚在土地上或者在农民村社里。 
私有农民的地位还没有确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面的利益发 
生了冲突。我在讲授十六世纪农民情况时最后曾指出，在十七世 
纪初.，使老爷名下的农民处于束缚地位的各种经济条件巳然具备， 
刹下的只是找出法律标准，使农民实际上受到的束缚变成有法可 
依的农奴制束缚《 

十六世纪的土地私有主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其地位有三 


①题要与正文中的小标题不符，雕文如此，类似情况后商还有 * 一译者 



种因素应加以 区分: 土地税，离去权①和向主人借债的需要，即政 
治、法律和经济的因素。其中任何一点都同其它两点相排斥，而它 
们之间变幻不定的斗争过程使确定这一阶级在国家中地位的立法 
发生摇摆。斗争是经济因素引起的。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一部分 
原因我们已经探讨过，从十六世纪中叶起，需要借债来添置设备和 
经营自己经济的农民人数开始增多。这种需要使农民陷入债务束 
缚，结果它同农民的离去权相冲突，它使后者受到控制 t 这项权利 
没有被法律废除，但在司法上形同虚设。这时，农民的土地税起来 
反对农民的被束缚地位，因为后者解除了土地税。 十七世 纪初的 

立法反对把农民变成奴仆，它确认夸亭 f 咚-字 冬字，确认纳税 
农民无离去权。把农民地位中的这;浲斋个人契约中 
的条件相结合起来，就找出了规定土地私有主农民的农奴制束缚 
地位的法律标准 1 。 

mp 2 ( KpenocxB ) 在古罗斯法律中是确定人们对某件物品 
的权象征性证书或书面证书，这种证书所确定的权力使持 
有者拥有对这件物品的寧纟权。在古罗斯，人也是契约所有 
的对象 * 这种订契约者/即* 1649 年后的农奴——译 者注) 被称为 
^ h ( xojion )© 和 ：^$：_( po 6)。 用古罗斯的法律语言来说:订契 

男人被称为奴/卜， • 旮契约的女人——女奴隶。在文件中没有 
《奴隶> 和 《女奴 仆> 的名称：只是在教会文学作品中见到过冬宇 
( pa 6) 的名称。奴仆地位就是罗斯最古老的订契约者的处境，它^ 
农民的农奴制束缚地位确立前几个世纪就存在了。十五世纪末以 
前，在罗斯只有季孕巧奴仆制，后来又称为字学和奴仆制。它是通 
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建起来的 : a ) 由俘虏自由人自愿 
或被父母卖身为奴仆的 K 3) 自由人因某些罪行被政权判决为奴 

①亦译出走权 （npaBo Bbixona )* - -译者 

⑤亦按读音译为荷洛普，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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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的； （4) 奴仆所生的纟 （5) 商人由于个人失误而无力偿还债务的多 
(6) 自由人自愿充当别人的私人家仆，但没有签订保证服役自由契 164 
约的人，和 (7) 同女奴隶结婚，但没有上述契约的人。完全的奴仆 
不仅本人从属于(古罗斯称奴仆的主人为老爷）和他的继承 
人，而且把从属还传给自己的子辈。 

乎印，亨卜亨学亨 f 导学 f 奴•仆•制•同矗 ft 

人从属形式*不同\ ^的要*法*律*特点是不依奴仆的意愿而终 
止奴仆地位:奴仆只有根据主子的意愿才能摆脱被束缚地位 2 。 

不完全奴仆的几种形式 在 3 _莫斯科罗斯，从完全奴仆地位 
中分出了几种不同的、较轻的、有条件的契约束缚形式。譬如，在 
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从私人仆役中，即从经管主人经济的 
人，管家或掌管钥匙的人中产生了奴仆。这样称呼他们是因 
为这种奴仆的契约证书即早舉冬专报总督批准。这种奴仆制 
同完全奴仆的不同点在于/ A 奴仆拥有权力的条件有改变， 
有时主人一死，权利就终止，有时权力转给主人的子辈，但不再向 
下传。再有，我已经讲过抵押制。它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于不同的 
条件而产生的。它&学和最简单的形式是人身抵押，也就是借债， 

借债人必须住在债主家的院内，为他服役。《罗斯法典》时代的典 

« 

呼 f (债农)，封邑时期的卷琴々以及十七世纪的抵狎者都不是奴 
<• 卜， • 因为他们的被束缚地根据典当人的意愿终止。债务或 
是由典当人付款，或是以完成契约规定的作工期限来偿还。十五 
世纪的一个证书中讲到这种负债仆人时说：“完成自己的限期（期 
限)，就可以离去；挣得卢布，而没有完成限期的任务，就雯交出其 
它东西”，偿还借约中的全部款项。 

押契奴仆 但是，常有这种抵押字据，抵押人不能用服役来偿 
还债务本身，而只能付利息，服役“还利息”，到满规定期限时归 
还“本钱”——借的钱。在古罗斯，借债文书借自一个犹太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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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契来表示。人身依附产生于服役还利息的义务，它用证书加以 

• • 

确定 • 这种证书不同于那种以人身作抵押的作工还债押契，这种 
证书在十六世纪被称为服役押契或服役还利息的押契。从十五世 
纪末起，文件中出现 了-琴 +这一用语;但是，在他们身上长时间 
还看不到押契奴仆制的^^征\以人身作抵押碎债务押契其艾就是 
f 響亨押契，它规定抵押人有权取得提前拿到的无息借款， 
息的债款 。 f f $亭的借契有自己的专有名称一 
$寧。根据这种押契)•订•押契者在债主家服役只能挣到利息， 
规定期限或内还清本金的义务。这种性质的订押契 
人出现在十六世纪中4以前的文件中， （ 1550年 法典》 也只提到这 
种服役押契，它规定以人身作抵押的借债最高额是十五个卢布 
(合现在的钱七百——八百卢布 ) 3 a 。从1560年的一项法律中可 
以看出，订押契人订了要付息的服役押契，必须接受有关偿还债 
务问题的诉讼。这是一个标志，说明他们还没成为订契约的人， 
而仍是一有机会就有权赎身的抵押者 36 。从法律中我们看到， 
另一些订押契者无力偿还押契上的债务，本人要求成为自己债主 
的完全奴仆或是呈报奴仆。法律禁止这样作，规定仍旧把无偿还 
能力的订押契者交由起诉的债主“任意处置，直到赎身”，直到 
还清借款或作工还清债务为止 3B 。 英国大使弗莱彻也拫导了他在 
1588年从莫斯科荻得的消息，即法律允许债主出卖永远或暂时 
归他处置的债务人的妻室儿女 3r 。这一消息连同上述禁令以及订 
押契者本人愿意转为完全奴仆等等都说明，订押契者被拉向不同 
方面： 他们自身的仆人习惯和主人习惯把他们拉向习以为常的 
筘全奴仆地位，而法律则把他们拖向临时的，非契约的被束缚地 
位。在这场斗争中，以服役付利息为条件的抵押制确实变成了奴 
仆制，只不过不是完全的奴仆制，而是订押契的奴仆制。在被处置 
者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赎身前的任意处置使得他们为还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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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限期地工作。这样，订押契者的还利息服役也包含清偿债务 1 
本身的内容，为借债而进行的人身抵押变成事先得到佣金的个人 
雇用。这种服役还息和清偿债务的结合，以及订押契者义务的个 
人性质，就成了作为契约的服役押契的法律基础，这些就是订押契 
者服役的极限。服役押契怍为个人的义务，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 
联在一起；当一方死亡，它就失去效力。十七世纪，我们到处可以 
看到这样的押契，订押契者承担义务“在自己主子的宅院中服役一 
直到死”。但是，如果主人比奴仆死得早，这种情况破坏了押契的 
个人性质，它迫使订押契者像继承似地为死者的妻室子女服役。此 
外，还有两类家庭仆人，给他们规定的服役期限是到主人去世时为 
止。1556年法律规定，法庭判为奴仆的俘虏，为主人服役“直到他 
死去”。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既没有借债也没有受雇就以同样的 
条件简单地成了私人仆役。我们看到1596年的一个服役押契，其 
中讲到某个自由人在主人“生前”承担了义务服役，他没有借债，不 
是为付息而服役，主人死后应给他和他的“在主人家挣饭吃的”妻 
室儿女以自由，“主人不得把他和他的儿女作为 ¥； f 遗交自己的子 
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表现服役押契的人身*的三个条件* 
对订押契者的终生拥有权、这种拥有权的不转让性和订押契宥在 
服役期间挣得财产的权利。这几个规定也就成为订押契者服役的 
法律内容，它在这里是由契约确定的;至少在1597年以前没见到一 
项敕令使这些规定成为法律，这是对自由人变为订押契者而言，而 
不是对俘虏而言的。随着终生制的确立，服役押契获得奴仆契约 
的性质：根据契约订押契者本人放弃赎身的权利，并且只有主人去 
世或凭主人的意愿才能终止他的被束缚地位 3# 。在1555年的敕 
令里，服役借契已经具有琴空、契约证书的意义，它与完全奴仆的 
契约和呈报奴仆的契约并 ^ f ， 而我们在1571年的一个遗嘱中见到 
订押契的奴仆和订押契的女奴隶这样的术语，它代替了以前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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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等：或干脆称为 ij 巧^考。这时，服役押契的形式 
逐渐清楚，它毫无变化地持续了整 •个 世纪 ：自由 人自己或同他 
的妻室儿女一起，向某个人，通常是向服役人员借几个卢布，日期 
总是一年，从某一天到下一年的这一天，他承担义务要在“所有的 
日子里都在自己主子的宅院中服役以还利息，期满之后付还借 
款”，“因此我所有的日子都得在自己主子的宅院中服役以还利 
息”。这种刻板的形式表明，它是照定期抵押书的规格——以人身 
为抵押，不以物品为抵押，同时考虑到期限有所延长——成文的。 
这种抵押书是屡见不鲜的，它在条件上，甚至在用语上同服役押契 
相似。1636年，一位父亲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债主那里“服役一年”， 
并承担义务，如果不能按期偿 ; 还债款就得让儿子到债主的“宅院 
中去” 4 。 

1597年的救令 1597 5 * 年4月25日向奴仆衙门宣布的法令 
认为这神情况就是押契奴仆制 5a 。该顼法令的目的是整顿好奴仆 
所有制，建立使奴仆制得以加强的牢固制度。对订押契者契约的 
法#，它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只是确认和表达了已经形成的关 
系 56 。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只是那些在莫斯科奴仆审理法 
庭的押契文书上和在其他城市衙门官吏那里登了记的服役押契。 
法律规定，在押契上点名提到的订押契人及其妻室儿女像呈报奴 
仆那样，仍然处于押契规定的奴仆地位，即在自己的主人去世前依 
然是奴仆；如果订押契者提出要赎身，主人可以不接受他的钱款， 
法庭不得受理这种奴仆的请求，而是荽他们按押契的规定服役，直 
到他们的主人去世;订押契者的子女，已载入押契中的，或是在他 
当奴仆时出生的，都从属于父亲的主人，同样一直到主人去世。但 
是，这个法律也有新的规定，它暴露了统治阶级对自由劳动的幕后 
策划。当时，除了订押契的仆人外还有自由人家仆，他们服役但•没 
有签订押契，像是自由受雇的仆人，文件称他们为“自愿奴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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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服役:平均十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但不愿意向自己的主人承担 
押契，同时，保留在他们愿意的时候离开主人的权利这项权利得 
到1555年敕令的承认。1597年的四月法律规定了这种自愿服役 
的期限——半年以内：服役达到半年或更长时间，就使自己成为 
“供给饭食、衣服和鞋子”的主子的订押契者。卡拉姆津对这一决⑽ 
定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他称它是“由于明显的不公正而名不符实 
的”法律，它的公布“完全是为了迎合显赫贵族的要求 ” 5 B 。但是，这 
种对自由服役的限制在立法上不是没有动摇的：大贵族的沙皇瓦 
西里 • 舒伊斯基原已回到1555年法律上来，但是,大贵族杜马却 
恢复了自愿服役的半年期限，而 《 法典:>又把这个短暂期限缩减了 
一半。1597年敕令还有另一项规定，它表明在软弱的沙皇费奥多 
尔时期，谁的利益占了上风^我已经讲过，1560年法律与扩大完全 
奴仆制相对立，它禁止无偿付能力的订押契人卖身为债主的完全 
奴仆和呈报奴仆；按照1597年法律，被主人抓回的逃跑的订押契 
者如果主人自己愿意，可以加重他们的束缚地位。四月敕令与其 
说减轻了，不如说加重了契约束缚。修士奧弗拉米 • 巴利津是一 
名注视事态发展的僧人，他帮助了我们理解立法的这种发展变化。 
用他的话说，在沙皇费奧多尔时期，达官贵人，特别是有无限权威 
的统治者戈杜诺夫的亲属和同党，以及有势力的贵族阶级贪得无 
厌地要奴役所有能奴役的人：用甜言蜜语和礼品千方百计地把人 
引诱到被束缚地位，用暴力和苦难恫吓人们“签署服役”，签署服役 
押契;有些人被叫去“只是喝些酒” } 而祖心大意的客人在喝了三四 
杯酒之后就变成了奴仆 *“ 关于三四杯酒之事是可信的，有的因此 
成为不自由的奴隶。 ” 5 M 旦是，沙皇费奥多尔死后，鲍里斯即位，当 
时出现了可怕的荒年。老爷们环视四周，看到无法养活人数众多 
的仆从，于是一些人被释放得到自由，另一些人被赶出但不给释放 
证，还有-.些人自己逃亡四方，于是所有这些用上述不正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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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敛起来的活财产就散落到四方，化为乌有;而在动乱时期，许多 
被遗弃的奴仆对自己的主人也进行了凶狠的报复。 

借款农民和订押契奴仆的接近 我对订押契奴仆的历史讲到 
这种程度，为的是说明它对土地私有主农民命运的影响。乍看起 
来，很难在奴仆和农民这样不同的社会身份上找到接触点：一个是 
169 不纳税的人，另一个要缴纳赋税;一个在主人的宅院中干活，另一 
个在 主人的田地上 劳动。 但是，主人就是他们的接触点：他是这两 
者的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共同交叉点，支配着这两者。我们看 
到(在第三十七讲的末尾），在新王朝统治时期，农民对土地和对土 
地所有者的关系仍然没有确定。沙皇瓦西里在1607年颁布的关 
于按纳税登记簿实行人身依附的法律，在动乱时期失去了效力。乡 
村中实行的是十七世纪初规定的制度。农民契约是按过去的条件 
即自愿协商的条件达成的 ：契约 写道“当我同他们发好地进行协商 
并且我们一起在文书上签字的时候”，农民“就得根据劳役合同为 
我生产多种产品”。当庄园易手时，不受贷款的日期和义务所限的 
农民，可以去他们所愿去的地方，他们和他们的财产同新的所有者 
无关:正像证书中所 写的: “完全释放他们。”但生在这个地段或生 
时就依附土地所有者的亨夺參，以及居住达十年之久的則 
留在原地,而因债务被有者迁来的新居民则随所 iia 往 
新庄园。农民继续用产品、劳役租来偿还借债的利息。这种作工 
还息的办法使借款农民同订押契的奴仆逐渐接近。农民的产品同 
订押契者还利息的服役，同样是为主人效劳的个人劳动，只是后者 
在宅院中 B 艮役，而前者则为宅院劳动，正如劳役合同中写的:“走进 
宅院，干宅院中的活计”如。经济上的接近也导致法律上的接近。 
—旦在法律上确定了这样—种思想，即押契 义务不 仅涉及订押契 
者的行动，而且涉及他本人使他成为订契约者，这种思想就会顽强 
地为自己开辟通往土地所有者意识及其对待农民态度的道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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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农民关系的这种广泛的认识，即使从奴仆方面来说，也是易于接 
受的：农民向奴仆方面的移动遇到了奴仆向农民方向的反方向的 
移动。当种粮食的农民为老爷家宅干活之后，就出现丫种粮食的170 
宅院仆人。 5 e 动乱时期的骚乱像暴风一样席卷全国，把大批农民扫 
出国家的中央地区。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这迫使土地所有者采 
取古老的可靠办法，从奴仆中寻求新的农业劳动力。他们开始让 
自己宅院仆人去种地，给他们贷款，为他们安家，添置产业和农用 
工具，同时，同奴仆签订专门契约。这种契约像农民合同一样称为 
借款合同。 

# # “仆人这样，在奴仆中就出现了一个称为院外仆人的阶 

♦ 争 參參 

级，因他们住在土地所有者“宅院外面”的特设小屋中而得名。这个 
阶级在十六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出现：在1570—1580年的文书中， 
经常见到属于大老爷庄院的“院外人”，“院外的仆役”这些名称。这 
种不自由的农村阶级的人数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有明显的增长。在 
这个世纪前半叶的土地登记册中不常见到这些名称，但在后半叶， 
他们在很多地区是农业居民的通常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十七 
世纪三十年代的统计，别列夫县的“仆人户”，奴仆户，不都是院外 
仆人，他们占全体农业居民的百分之九弱，这里的农业居民是指农 
民，赤贫农以及独立门户住在服役土地所有者土地上的奴仆。据 
1678年的统计，仅是院外仆人就占12%。过了一段时间，加入他们 
这类人的还有一部分老爷的家仆，即干杂务的人，在统计表上他们 

参 _ » 畢* 

归入住在地主和世袭领地主宅院里的人…类，但他们的经济和法 
律地位同院外仆人完全一样。院外仆人来自各类奴仆，主要来自 
订押契的奴仆。但是，院外仆人作为有妻室家小的奴仆，有宅院的 
人，他们的地位也有某些法律上的效力：根据1624年法律，院外仆 
人本人用自己的财产来抵偿自己的罪过，而不是由他的主人承担。 

这就是说，承 iM 也的财产为他所有，虽然还不是完全为他所有〜❶ 



院外仆人还用独特的方法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 他给自己弄了个借 
*71 款合同，不仅自由地住在老爷宅院的外面，而且在搬出老爷的宅院 
的时候不再是宅院奴仆。这样一来，院外仆人的借款合同造成一 
种特殊的奴仆形式，它是从宅院服役到农耕的过渡形式。 

农奴合同在 162 S 年的一份文件中，有个地主写道，在他居住 
地区的荒地上，他“把自己宅院中的订押契人和老居民转为农民， 
并且向他们提供贷款”。这并不等于他把自己的奴仆变成真正的农 
民，因这种地位的变化虽使奴仆获得自由，使他从免税人变成纳税 
的种粮人，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对主人不利。，让从前奴仆去 
种地，这是私有地主经营的习惯作法。但是，以前没有把这种作法 
称为变奴仆“为农民”。 f 奴仆手 - 这不是从法律中摘录 
出来的说法，而是从新 G 土地圣表 Si 际经验中得出来的，它表 
明，当时的借款农民同仆是多么的相近。正是在这个时间的前 
后，农民同地主签订的契约中出现了纯农奴条件。现在还保存着 
一份1628年的借款合同。合同上说：自由人必须“作为农民住在 
自己老爷的院外，终生不得离去”。这种不得离去的条件有各种各 
样的表达形式。从前，因借款而受雇种地的农民，在借款合同上写 
道，如果他未完成承担的义务而要离去，则地主可向他索回借款， 
可“因损失和拖延”，因经济损失和法院征收费用向他索取罚金或 
违约金——仅此而已。现在，农民离去除了必须付违约金的义务 
之外还增加了一个条件:地 主，： “可以随意把我从各地叫回到 
他们那里”，“而今后，我仍是那段的农民，居民和纳税者”;“现 
在是农民，今后也是农民”，因向主子借了款，我“永远是个农民，并 
且不得逃往任何地方”等等。所 有疼些 形式的意思是一个:农民永 
远放弃离去权，并把抵偿契约所规定的义务的违约金变成逃跑的 
罚金，付了违约金并不归还农民的离去权，也不废除契约。不久， 
这种不得离去就变成了借款合同的一个总结论性的条件，于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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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十七世纪所说的亨亭巧字亨率 f 或说夺亭印夺冬字 。 这个 172 
条件第一次赋予农民借贏备 li 士士矗 i : 书的 ii / “认4附者无 
权终止的人身依附。 

农奴合同的起源 农民陷于农奴地位和奴仆“变为农民”，这 
两件事从时间看都发生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不是偶然的：前 
者和后者都同当时国家经济和地主经济的巨大转折有密切的关 
系。动乱使大量城乡纳税的常年住户离乡背井，也使古老的农村 
米尔（其成员是以连环保按时向国库 M 税的）解体了。恢复这种米 
尔是新王朝的政府首先关注的一件事情。1619年的缙绅会议规定 
重新登记和清理纳税居民，同时把逃亡者遣送回原来的居住地点， 
并把抵押人改变为纳税者。由于执行人、登记人和巡视人的无能， 
这项工作长期没有完成。它的失败以及1626年的莫斯科大火，首 
都衙门中土地登记册的被毁，迫使政府在 1627—1628 年按照范围 
更广和考虑更周密的计划进行新的普遍登记。这次登记的表册具 
有警察和财政两个方面的用途：它使人知道国库可能拥有的纳税 
力量，并在地方机关内把这种力量固定下来。后来，从通过 《法典 > 
时起，为了同样的目的对农民也使用了这些表册，用登记册来梭 
对农民和土地私有者之间过去存在的土地关系，解决冲突和争议。 
但是，它没有对这些关系提供新的标准，没有规定未曾有过的这些 
关系，它让双方私人间的自愿协议来规定它。然而，记载居住地址的 
“登记簿”还是为这些协议提供了共同基础，它调节这些协议，并且 
间接地引出这些协议。流浪的自由种田人走到土地私有者的土地 
上，把那里当作临时的“农民码头”。登记人在那里遇到他，把他登 
记在土地私有者名下，种田人不得不在自愿协议的条件下受雇于 
私有者当农民。于是，他被登记簿和自己承担的劳役合同双重地 
固定在土地私有者的名下。 

农奴合同的条件 这里，转而直接注意有押契条件的契约。一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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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在受雇为农民之前，“自愿地”无契约束缚地在 rt ; 地私有者那 
里住上几年，就像订押契者那样；另一些人受雇但没得到借款，他 
们在契约上写道，今后，在他们的主人去世之前，必须住在自己主 
人那里当农民，而他们的主人按上帝的裁决不在人世之后，他们 ，即 
农民，可以去他们所想去的地方。这就是服役押契的基本条件。有的 
人，像我们引用过的 1S2S 年的劳役合同所说的那样,必须“作为农 
民住在自己主子的院外， f 宇不得离去”。这样，有时受雇的也有订 
押契者。但是，农民“从/卜受雇时，通常都像以前那样得到借 
款，有时规定要按时归还“全部”借款，有时规定分期“逐渐地”归 
还;契约多半是回避这一问题，只有当农民不履行经济义务或者逃 
跑时才规定要偿还借款。尽管迮吋农民合同中的条件是多么的不 
同，多么的混乱和自相矛盾，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那些交织成农民农 
奴地位的基本线索：这就是记载居住地址的警察登记册，借贷的 

* • • • • ■警# 

寧学，巧亭冬彳•卜@孕巧和考辱岑冬。前两点是农奴法的主 
源，•它•使•土 有‘能 •对•农•民•具•有•契•约权力;后两点具有辅助 

意义，它们是实际拥有这种权力的手段。从农民的契约中，看来可 
以看出从自由到农奴地位的这一转折点；而这一转折点指明了这 
个转折同1627年的普遍登记的联系。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带有 
农奴义务的劳役合同就是在进行了这次登记的1627年出现的。当 
时，地主的“原有”农民同地主签订了新的契约，条件是从地主那 
里“不离去和不逃跑，成为他的固定农民”。他们像是原有农民一 
样，同地主有明确规定的关系；可能由于常年居住一地，他们就 
是没有那些规定也已成为自己地段上的无法离去的老住户，因他 
>74们无力偿清某个时候得到的借款；在另一些的劳役合同中直截了 
当地规定农民对自己的原有地主应“像以前那样”忠实可靠。这就 
是说，新的农奴条件不过是把实际形成的状况用法律固定下来。警 
察方面对赋税的固定或按居住地点对社会地位的固定，提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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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民固定在他登记时所在土地的所有者那里的问题。对此没有 
现成的法律标准。于是，就从其他范例中，从服役押契或院外仆人 
的借款合同中借用了那些经济关系相似的标准， ，并 参照了各个地 
方的各种自愿协议所规定的农民纳税和宅院服役的条件。这种把 
各式各样的法律关系糅合起来的作法是动乱时期结束后地主经济 
中发生的转折本身所引起的。以前，农民-租户同土地所有者 
之间的交易对象是土地，条件是把一部分耕种的土地或价值相等 
的货币代役租给土地所有者。借款则还打算要农民亲自为土地所 
有者干活，即服劳役，这是借债者的补充义务; 甚至还 要农民交出用 
借款添置的家具物品。动乱时期以后，土地核查的条件又变了：荒 
芜的土地跌价，而农民的劳动和老爷的借款涨价;农民更需要的是 
借款而不是土地;土地所有者找到的更多是劳动者而不是租佃者。 
用这种双方的需要可以说清 1 M 7 年的那次登记，那时农民的农奴 
地位巳然确立，并且由个人的农奴地位变成世袭的农奴地位：这 
里，不是农民承担义务不离开地主，而是地主答应不把农民从他原 
有的,已经盖好房屋的那块小地方赶走，否则农民可以自由地 
离开地主“到四面八方去”。还是这种双方的需要在1627年普遍 
登记的逼迫下，逐渐地把农民的雇佣合同从关于使用主人土地的 
契约变成关于强制农民劳动的交易，而劳动的权利成为控制人身 ： 
和人身自由的权力的基础;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次登记的本身 
也是国库的需要引起的，它要把征收的土地税从耕地上转嫁到耕 
者身上。原有的法律地位在经济关系的新结构中开始变得模糊不 ns 
清: 奴仆变成农民，或者相反，宅院仆人像农民那样神地，而种地的 
农民干宅院内的活，于是，从这种混杂中产生了农民的农奴地位。 

国家和土地所有主 法律和地主，从形式上看，他们在追求农 
民方面是互相支持的。但是，和谐一致只是表 面的： 双方都朝不同 
方向前进。国家需要的是埋头苦干的纳税人，根据登记册随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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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地段找到他，并且不会因私人义务而削弱他的纳税能力;而 
地主寻求的是种地的奴仆，他应认真地干“他所在的地主庄园的各 
种事—田地上的，打谷场上的和宅院里的事”，还要付代役租，此 
外必要时可以把他出卖，抵押和当作陪嫁，但不带土地。新王朝的 
第一个沙皇是在教会上层人士和贵族支持下当选的，但他在大贵 
族面前承担了义务：在农民事务上沙皇政府必须同大土地所有者 
—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小贵族打交道。大土地所有 
者一大贵族、高级僧侣、修道院利用纳税居民在动乱时期之后的 
困难处境，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农民，从官方拉到自己 
一边，变成免税抵押人,受到自己强有力的“庇护”。1619年7月3 
日的缙绅会议规定:“抵押人仍旧是他们以前所在地点的那种人”， 
应把他们送回原处去作纳税人。但是，免税地和官地这两类有权的 
显贵，在整整三十年期间回避了这次全国会议的决定，只是在《1649 
年法典 》 中，贵族和城镇工商区居民的代表才加进了几条有关没 
收居住着抵押人的大贵族和教会关廂的明确条文。许多有关农民 
的问题等待立法去解决；但立法机关并不忙于作这件事。米哈伊 
尔是一个完全不认寘负责的沙皇，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认真负责 
的国务活动家，而政府限在日常事务后面行动，不想超越它，并听 
*76 凭生活本身绾下一个结扣，以至后代不知对这些结扣该怎么办。随 
着农民契约中农奴义务的出现，法律必须明确划清国家利益和私 
人 利益的界限。登记册按居住地点把农民固定于纳税人的身份， 
而雇佣合同则根据私人契约把农民固定于业主一方。这种两重性 
在农民契约中 * 表现为农奴制公式的不稳定性。经常的情况是，农 
民含糊其词地说，他“按照这个契约，今后仍作为农民固定于自己 
主子名下”。农民往往根据没有标出固定地段的土地固定于私人 
名下，农民必须住在自己主子院外的某个村子里或者“他指定给我 
们的地方”;农民受雇耕种农民地段，这一地段是“主子他按照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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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赏绐我的，是我能勉强胜任的”。较少的情况是，农民“按自己 
的纳税地段和按照这次登记”，固定于自己的主子名下。把人身的 
固定和土地的固定，即和居住在一定纳税地段相结合，农民必须住 
在这个地段不得离去，“不得离开这一地段到任何地方去”。最后， 

更少的情况是，也是在十七世纪末，我们看到农民固定于某个地 
点，某个村落，而不问主人是谁;1688年的一个借款合同，除了农民 
的一般农奴义务，即依附于主人，住在某个村子之外，还加上一个条 
件——农民必须住在那个村子里，“今后也一样，不管那个村子将 
属于谁”。同样，法律没有规定农民的农奴地位的期限，也没有规 
定由此产生的贡赋的大小，所有这些都是由自愿协议决 定的; 这里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借款合同一样，保留了不固定的服役契约的条 
件。根据保存下来的 1646— 1652年舍隆区札列斯基部分雇佣合同 
来判断，一些地方明确规定了劳役地租:赤贫农承担义务为大贵族 
干活，平均每周“不带马为大赍族干一天活”，农民“带着马”千一天 
或两天的活，或者一周干一天，而另一周干两天活。但是，这是地 
方的惯例，它的形成同有关土地关系的立法规范无关。一项不变 
的常规是农民承担没有明文规定的义务，“为地主家干各种杂活和 
缴付代役租，这瘦是地主对我的恩赐，在我的地段上他同邻里一起 
征收租赋”，或者《在各方面都听命于地主，给他耕地和干宅院里的 

活”等等。因此，国家制度上最重要问题之-关于土地所有者 m 

对他的衣奴劳动的权限问题的解决只好服从私人利益之间的一场 
混乱斗争。这或者是疏忽大意，或者是粗心的立法对贵族利益的 
怯儒让步，后者作为最有势力的一方，肯定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规定年限的废除 政府在农民事务上对贵族的另一个让步是 

废除规定年限，即搜寻逃亡农民的期限。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实行 

• • * * 

了五年期限，1607年法律改为十五年期限 53 。但是,动乱时期以后 
又回到以前的五年期限。在这样短的期限内，逃亡的人很容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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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找不到他，主人要提出起诉，但来不及探知逃亡者的下落 a 
1641年贵族请求沙皇“取消规定年限”，但是年限没有取消，而只是 
把搜寻逃亡农民的期限延长为十年，搜寻外迀的农民的年限延为 
十五年。1645年政府在回答贵族的再次请求时，确汄了 1641年的 
敕令 5 H 。 最后，在 164 S 年，政府进行新的普遍登记，它接受了贵 
族的坚决请求，并在这一年的登记布告中许诺“对农民和赤贫农以 
及他们的全家进行登记，并且按这个登记册把农民和赤贫民以及 
他们的子女，弟兄和子侄的依附关系确定下来，并且没有规定年 
限 ” 5 K 。政府通过 U 64 9年 法典》 履行此项承诺，这样，这个法典就使 
得根据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登记册和 1646—1647 年的登记册“不 
受年限规定”追回逃亡农民的做法合法化。搜寻期限的取消，本身 
并没有改变作为国民义务的农民农奴地位的法律性质，违背这种 
义务则根据受损失者的个人主张加以追究；搜寻期限的取消只是 
给农民添加了另一个与奴仆相似的共同点，因为搜寻奴仆是不受 
期限的限制的。但是，登记布告在取消搜寻期限的同时，它不是给 
单个的人，而是给构成家庭成员的全家人确定依附关系，根据住 
地对身份的登记册，把农户的主人以及他们没有分居的子孙后辈 
ITS 和旁系亲属都记录下来，同时也使他们隶属于土地所有者，现在后 
者有权在他们逃亡时无限期地像搜寻奴仆一样搜寻他们，于是，农 
民个人的农奴地位变成了代代相传。但是可以认为，农民农奴地位 
的这种扩大只是把早巳形成的实际状况固定下来：大多数的农民， 
其儿子正常地继承父亲的宅院和农具时，不必同土地所有主订立 
新的契约;只是当继承人是未出嫁的女儿时，土地所有者才同进入 
她家“掌管她父亲所有财产”的未婚夫订立专门的契约1646年 
布告的内容也反映在农民订的契约里•.从那时起，把订约农民承担 
的义务扩展到他的家属身上的合同就更多了。有一个被释放而获 
得自由的单身农民，受雇在基里洛夫修道院的土地上种池,并得到 
178 



了借款。他就把承担的义务扩展到“上帝逋过婚约将赐与他”的未 
来的妻室儿女身上。农民农奴地位的代代相传提出 了国家 同农奴 
主的关系问题。还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法律为了保护国库的利益， 

把国有农民按地段或按居住池点登记下来缴纳赋税，并且限制土 
地私有主农民的迁移。从十七世纪初起，类似的等级固定化也落 
在其他阶级的头上。这就是按照国家赋税的种类对社会进行全面 
的重新安排分类。这次重新安排分类是为了国库的利益。可是， 

这次对土地私有主农民进行重新安排分类时遇到了困难，因为在 
国库和农民之间有土地所有者，后者有自己的利益。当一个人同 
另一个人之间的私人交易没有侵犯国库利益的时候，法律不干预 
它们，这样借款合同中就允许有农奴义务。但是，那是同单个的农 
民和宅院主人的私人交易。现在，地主土地上的全体农业居民和 
农民家庭中没有分出去的成员，无限期地固定于地主。 mmmp , 

根据借款合同确定的农民个人的农奴地位变成了譽 urn 
登记簿或登录册确定的代代相传的固定地位，从云 AAi 事义务 
中产生出国家义务,它对农民是一种新的义务。至此，立法机枸只 
是搜集和归纳农民同地主的交易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订出自己 
的各种标准。在 164 S 年的登记布告中，立法机构本身提出了-一项 179 
标准，从这个标准中应当产生出新的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1649 
年法典 > 当时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关系加以调整和规定下来。 

<法典》规定的农奴地位 这部法典》依照惯例，对农奴采 
取了肤浅的，简直就是虚伪的态度：第十一章第三款说，似乎“在国 
君的敕令颁布以前，并不存在国君如下禁令：任何人不得接纳农民 
(指逃亡农民)” 。其实 1641年的敕令明确讲到:“不得接纳别人的农 
民和赤贫农 。〜法 典> 的第十一章几乎全讲的是农民逃亡问题，但既 
没有说清农民农奴地位的实质，也没有说清主人的权力范围，它还 
从过去的法令中收集一些补充条款，不过，并 没有完 全利用所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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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当用 <法 典》的偶然性条款来拚凑成农民农奴地位的公式时，这 
些法令有助于把祖制滥造的法典中半吞半吐的话补全。1641年的 
法 律把农民农奴地位的内容分为三个可诉讼的部分:麥序，夺亭0 
jf 和序夺手弯咚。因为对农民的拥有权指的是土‘地:听 
i 奴‘岛枭士士士士力， 而农民财产就是他的农:具和全部动产， 
“耕地的和宅院内的用具”，所以对宇手一词只能理解为农民对土 
地所有者的依属性，即后者拥有对人身的权力，而不问经济情 
况 如何，也不问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劳动的使用情况如何。这项权 
力的固定首先靠登记簿和登录册，也靠“另一种契约”，它把农民 
或他的父亲写在土地所有者名下。是否无害地使用农民农奴地位 
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取决于法律规定农民依附条件的确切程度和 
规定程度。按照 《 法典>，农奴世代相传地被固定于 f 聲：或孕 
用登记簿或与其同类的表册把农奴写在他们名下 I 

这个 人是根据土地，根据登记时他所在领地、服役领地或世袭领地 

• • • • 

的地段确立的；最后，他被固定于纳赋税的地位，他按照自己土地 
1*0 地段的大小繳纳这些税。这些条件没有任何一项在 《 法典》中得到 
彻底贯彻。《法典 》 禁止把服役领地农民安置在世袭领地的土地 
上，因为它会使国家财产即服役领地遭受破坏。《法典>还禁止土 
地所有者承办自己农民及其子女的服役押契，禁止释放服役领地 
农民，因为这两种做法都使农民脱离纳税地位，使国库丧失纳税 
人 j 但是与此同时， 《 法典: ►允许放走世袭领地的农民（第十一章第 
三十款，第二十章第一百一十三款,第十五章第三款）。除此之外， 
«法典>默许或者干脆承认当时地主之间进行的交易，这些交易使 
农民失去他们的地段，同时 《 法典》还允许在转让农民吋不仅不给 
土地还要剥夺其财产，甚至规定从农民方面找不到任何借口时，由 
于主人本人的原因也可把农民从一个土地所有者转给另一个土地 
所有者。贵族在人口登记之后出售自己的世袭领地及应找回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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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农民时，必须从自己其它世袭领地中调出“同样的农民”给购买 
者以代替那些逃亡农民，这些被调出的农民在自己主人的欺骗行 
为中应是无罪的；或者，地主并非蓄意杀死了别人的农民，则按法 
院判决从他那里把他“最好的农民及其家属”，转交给死者的主人 
(第十一章第 七款； 第二十一章第七十一款）。法律只保护国库的 
利益或是地主的利益;地主的权力只是在同国库的利益相冲突时， 
才碰到法律障碍。农民的人身权利是不被考虑的；他的身份消失 
在主子们相互关系的'繁琐的强辞夺理之中；法律把农民当作经济 
上的一个小筹码放在自己的天平上，以便恢复被破坏了的，贵族各 
种利益间的平衡。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分裂农民家庭:嫁到其他主 
人名下的农民、奴仆或鳏夫的逃亡女农奴，将和丈夫一起被交给她 
的主人，而她丈夫同前妻所生的孩子则留给原先的主人。不管对 
农民还是对奴仆，法律都允许实行这样分裂家庭的违反教会规定 
的作法（第十一章第十 三款〉 。《法 典》 中一项后果最严重的缺点是， 
它没有明确规定农民财物的法律实质：不管是 《法典 > 的编綦人， 
还是对《法典>进行补充的缙绅会议代表（他们之中没有人是土地 
私有主农民）都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规定农民的“财产”多少属于他 
本人，多少属于他的主人。自由人并非蓄意杀死了别人的农民，要偿 
付由借款文书所证实的，被害者的“借契债务”(第二十一章第七十 
一款)。这就是说，农民似乎被认为是法律上有能力依据自己财产 
承担各种义务的人。但是，农民如娶了逃亡女农民为妻，则连同妻 
子归属妻子的前主人，并且不带家产，家产被她丈夫的主人扣住留 
归自己（第十一章第十二款)。可见，农民的什物工具，作为农民的 
东西，仅仅是他们的生产用具；而作为法律上有能力的人的东西， 
则不是他的法定私有物，如果农民得到主人允许，甚至按照自己主 
人的意旨同女逃亡者结婚，则丧失自己的什物工具。 

农民的家产私人文书中显示的实际情況，说明了法律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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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两面性。这里我们看到农民家产的成份，同时从某些方面看到它 
的法律上的含义。它包括有农具、金钱、牲畜、播种的谷物和脱粒的 
谷物,“各种衣物和各种家庭储藏品”。从雇佣合同中我们看到，农 
民家产作为遗产由农民传给他的妻室儿女，似乎也作为嫁妆传给 
女婿，但是，无论如何要先得到主人同意或是按主人的旨意去作。 
通常，自由的单身汉空着手，只有“全副身心地”走到地主的农民家 
里“当牛作马熬上几年”，娶他的女儿为妻，并答应在丈人的家里住 
一定时期(如八年或十年)，住满年限后才有权分家和向丈人(丈人 
死后向他的儿子）索取全部产业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仅分家 
产，而且也分“木房和土地，大田和菜园”。同样，娶农民的女儿和 
寡妇为妻时，也要到她们家得到她们死去的父亲或丈夫的家产。这 
些家产为农民（即外来人的岳父或前夫)“所占有” > 但是，未婚夫从 
农民的主人得到这些家产和未婚妻的同时，要受雇到主人家“当农 
民”，成为他们的农奴。一项财产有两个不同的占有者，这种并存 
^2说明农民家产的两种 来源： 家产通常是靠农民的劳动和借助主人 
的贷款置办的 6 a 。 我们看到，< 法典 > 规定逃亡女农民的丈夫在把 
自己的妻子交给主人时就丧失自己的财产。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 
的雇佣合同中，我们遇到该《法典 > 没有预见到的，更能说明问题的 
情况:按照法院判决，逃亡者以及他们在逃亡时娶的妻子一■女农 
民都归属于逃亡者的主人；但是这些女农民从父亲或前夫那里继 
承来的财产则由允许她们结婚的女农民的主人留归自己。主人 
甚至认为自己有权分走自己农民同第三者订约得到的家产：1640 
年一个自由人娶了农民的养女为妻，他受雇当他主人的农民，按押 
契规定直到后者去世，并附有条件，在“自己丈人”家里住满规定期 
限后，要从他或他的儿子那里索取一半的家产，并同妻子“自由地 
离开那里”，这使农户和农民村社受到直接损失。很明显，农民的 
家产——财物的实际占有和所有权是不同的 * 前煮属于农奴，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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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地主。这是某种类似罗马法典中的拨给奴隶使用的财产的东 
西，或者类似俄国古代法律中的的东西 > 执行 < 法典 > 时期的 
土地私有主农民就其占有财产的情况来说，重新回到他们这类人 
祖先的地位，回到 《罗 斯法典>时代的债农地位。这种家产，即十七 
世纪时所谓的私有财产，奴仆也是常有的，甚至可以用它同主人 
进行财产交易。1596年的一个服役押契写道，奴仆必须“在他（主 
人)活着的时候”为主人服役，而主人死后必须释放奴仆，并且奴仆 
可以带走他“从他(主人)那里挣得的家产”。奴仆按法律规定没有 
私有权，而他能让自己主人承担这种义务只不过靠他道德的正派。 
很明显，《法典》看待农奴的家产也同看待奴仆的财产一样，只因持 
有这种看法，它才能够在贵族和大贵族子弟没钱管理他们的服役 
领地和世袭领地时，把他们的偾务转嫁到他们名下的人，即奴仆身 
上和转到农民身上(第十章第二百六十二款)。这说明农奴可能有该 
<法典>提到的“押契债务”。这种农民能够用自己的家产得到债款 ， m 
可是这座家产如同院外奴仆的家产一样是可以被征收的。值得注 
意的是，在农奴义务刚写进借款合同的时候，农民的什物工具就带 
有奴仆家产的性质：我们看到在 1627—1628 年巳经有地主拫官， 
说他们的农民从他们那里逃跑，“带走自.号哼零=”、马匹等等，价值 
多少钱。农奴法还没来得及确定为国家 i /法* 规主人巳把农民的 
什物工具称为他们的家产，像搜寻譽 ff ， 即像搜寻逃亡者从主人 
那里盗窃的私有物那样，搜寻农民条。參 f fr 是用于奴仆的 
语言。这是指逃亡奴仆带走或穿在身上的 主人 财产。 农奴 
制束缚一出现，农民就干脆把自己看作是纳税的奴仆。这就是说， 
承认农民的家产是主人的私有物，但是没有由法律明确规定农民 
本人在法律上属于这种私有物，这种承认不是对土地私有主农民 
实行农奴制束缚的结果，而是它的一项原则 * 这是一种体现过去借 
与他们债款的标准 6+ 。 



农奴的纳 税义务登记簿和借款合同是把农民世世代代固定 
下来的法律手段，借款是主人对农民家产、农民什物工具享有权力 
的经济基础，因得到份地而为老爷服的劳役是自由支配农奴劳动 
的权力根源——这三个结扣绾成一个死扣，称之为字亭-攀亭亨 
亨冬冬 f 尽。法律把这个死扣绪紧时，立法机构所 

至*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考虑到可能性:它建立的不 
是法规，而只是临时的规定。直到彼得大帝时期还有这种看法，并 
在农民波索什科夫的著作 《贫富 论>中完全表现出来。他在书中写 
道，地主掌握农民是临时的，“而他们属于沙皇是永久性的”。 7 由 
此可见，把农奴看成是同服役领地一样的东西:它是暂时让与私人 
和机关的国家的财富。但是，政府怎能让它赖以获得供养的大 
184多数居民的劳动那样轻率地甚至临时地去服从于私人的利 益呢? 
这里，缺乏远见的政府凭借的是事物的现存状况，这种状况部分是 
立法规定的，部分是前阶段实际关系造成的。很久以来，除了重大 

的刑事案件-杀人，当场抓获的抢劫和盗窃之外，地主有权就任 

何事情审判自己的农民。我们也看到，还在十六世纪时，地主已成 
力自己农民和国库之间有关向国库纳款事项的中间人，有时还替 
他们缴付賦税（参阅第三十七讲有关借款的部分)。十七世纪时, 
这种个别的地方现象变成了一般的普遍 关系。 从十七世纪二十年 
代的登记以来，在主人的审判权之外又增添了对登记在他名下的 
农民的蒈察监督权。另一方面，土地私有主农民的经济生活通过 
借款、优惠、劳役和代役租同老爷的经济混杂一起，以致很难把这 
两个方面区分开来。在土地私有主农民同旁人发生冲突，特别是 
发生土地纠纷时，地主作为争议物品的所有者，当然是自己农民的 
代理人 8a 。 《法典 >( 第十三章第七款）只是把它当作当时一般的， 
过去常见的事实，指出“贵族和大贵族子弟在所有案件中代自己农 
民起诉和替他们员责，但当场抓获的盗窃和抢劫，以及杀人致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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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1 这就是说，地主在那些同旁人有关的案件中代表自己的农 
民，他们在这些案件中亲自审理自己的农民。管理世袭领地法®， 
进行醫察监督和就自己农民事务提出诘求，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 
能，山垲主代替政府官员去履行，这些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义 
务。这三项职能填补了政府机构的缺陷，在他们之上又.增添了第 
四项，其目的是用来保证国库的利益。允许农民被固足于农奴地 
位，条件是让纳税农民成为农奴后仍是纳税者，仍有能力向国家 
纳税。农民之所以缴纳自己纳税地段的赋税，是因为他获得了从 
事农业劳动的权利。当农民的劳动交与土地所有主支配时，保持 as 
农民的纳税能力和保证他缴纳全部賦税的责任便落到土地所有主 
身上。这使地主成为农奴劳动的义务监督员和向自己农民收集国 
家赋税的负责人，而对于农民来说，这堅赋税则变成了主人租赋的 
一项内容，同样，提供这些赋税的农民经济也成为主人财产的组成 
部分。土地所有主要替逃跑农民缴纳赋税，直到再一次的人口登 
记。《法典》承认下列规则足已经确定下来的制 度:“ 从世袭领地地 
主和服役领地地主那里征收农民的全部国家赋税”;而对收留逃亡 
者的做法，则是规定给收 留者一 个总的罚款，作为追缴国家的賦 
税，也作为征收世袭领地地主和服役领地地主的收入，“每年平均 
十卢布”(第十一章第六和第二十一款)。 

农民和奴仆的区别 从立法上承认地主要为自己的农民承担 
纳税责任这一 ■点， 是从法律上确立农民的农奴地位的一项大功告 
成的事。在这个规定中，国库的和土地所有主的这两种本质不同 
的利益调和起来了。私有地产成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家财库 
的警察■■财务代理机关，它从国家财库的对手变成它的伙伴。只有 
损害农民的利益，两者才能实现和解。《1649年法典>确定的农民 
固定为农奴,这种农奴地位在它最初阶段中还不等于奴仆地位，虽 
然前者是按后者的规格形成的。但法律和现实还是标出了一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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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虽然有些模糊，但还是把两者加以区别，这就是: 1. 农奴仍是国 
库的纳税者，保持着国民身份的某种面貌; 2. 农奴既然是这种人， 
土地所有主必须向他提供份地和农具; 3. 农奴不能因收进宅院而 
被剥夺土地，而服役领地农民，不能因获得自由而被剥夺土地;4.他 
的家产，虽然只能以农奴身份占有，但按科托希欣的说法，不能“用 
暴力”从他那里夺走他可以控告主人“用暴力和抢劫”征收 
捐税，并且根据法庭判决可以收回被强力夺走的过头的税额。粗 
m 心制定的法律有助于消除这些不同点，并把农奴赶到奴仆一边去。 
这一点当我们去研究农奴经济和农奴制的经济后果时就会看到 j 
至今，我们只研究了农奴制的产生和成份。这里我只想指出，随着这 
项法律的确立，俄罗斯国家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它在表面上井井 
有条甚至在繁荣的掩饰下，把国家引向人民力量衰竭、生活水平普 
遍降低、有时发生深刻震荡的境地 



第五十讲 


主人和农奴——农奴 制和缙 绅会议—— 十 七世纪缙紳会 
议的社会成份——它的人数——选举——会议的进程会议 
的政治性质——会议不稳定的条件——商人阶级对缙绅会议 
的想法 一 一会议代表制的瓦解—— 十七 世纪的缙绅会议做出 
了什么——对前论的概述 

各 P 等级分立出来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新的政治牺牲，俄国 

国家秩序受到的新损失—— f ，夸尽巧亨丰孕吁。 

主人和农奴 使等级间 i ‘淪 sAiii 心因素 是农奴 制， 

它是由奴仆地位和农民的被束缚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在道义上起 
的作用比法律作用更大。它使我们的文明水平大大降低，即使不 
是这样，我们的文明水平也是很低的。社会上的所有阶级通过这 
种或那种契约，程度不同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农奴制的罪恶活 
动:世 俗的和教会的享有特权的“免税”等级根据农民的借款合同， 
根据奴仆的服役借契和其它文书参与这项活动> 而普通人甚至大 
贵族的奴仆则根据有年限的定期服役合同参与这项活动。但是， 

必 ■•參 

这种制度对那些土地拥有者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教育产生了待 
别恶劣的影响。由于农奴制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瞀察力量的支持， 
它就使持有农奴的人成为喜欢这种支持的现政权的奴仆 > 而成为188 
推行其它方针的一切权力的敌人。与此同时，主人同农奴之间、由、 
于农奴而在主人之间进行的纠缠不休的细小讼争也逐渐成为与土 
。地占有者切身利益最栌关的事 I 这种斗争逐渐发展成为严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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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和，它长期阻碍了人民力量正常地发展，由于这种斗争，作为 
领导阶级的地主贵族把整个俄罗斯文化引向了一个反常的错误方 
向。农奴制的这种影响在十七世纪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奴仆事 
务衙门堆满了主人的报官材料，报告家仆和农民逃跑和拿走东西 
的事，报告他们用欺骗、诬告、纵火、杀人及种种不法行为来唆使他 
人犯罪和标榜自己。禀报官府是必要的，因为当逃跑者 ft : 逃跑途 
中盗窃或杀人时，便可不替他负责。逃跑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一 
般的农奴，也有服役平均达二十五年左右的管理家仆和家产的管 
家，也有呆在主人家“负责各种钱粮单据”的家庭秘书。逃亡者既 
带走自己的家产、衣物、牲畜，也带走真正是主人的财产，有时甚至 
带走一笔巨款〔达二、三千卢布(折合成我们的钱）〕。他们千方百 
计偸走主人的装有佣人契约的盒子，以便藏匿起诉的物证，并在逃 
' 跑中改名换姓。但是，主人也是非常精 明的: 他们派出豢养的猎犬 
去追逐逃亡者；由于猎犬看到被追上的熟人时亲热异常，结果暴 
赛了逃 亡者的身份:“认识他们。 ” la 有单独一人逃跑的，也有五六 
彖结伙一起逃跑的。有个农奴带着全家从苏兹达尔的录事家里逃 
跑，抢走了主人的财产，并且企图把女主人和孩子烧死在木屋里。 
当时正在莫斯科任职的录事“从那里去追捕”逃亡者，而在他离去 
之后，他留在莫斯科的另一个农奴也立即从当地逃跑了，“裹走了 
他留下的家产”。整个事件是在莫斯科和苏兹达尔发生的，历时八 
天。本身同农奴制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也逐 
&陷入农奴制之中，改变了原来的性质。16從年，一个名叫瓦西 
卡的人带着妻子从司书家 g 跑，八年之后回到司书那里时他已是 
神请瓦 西里，他是由喀山和斯维亚特的大主教一手扶上这个教阶 
1«»的。后来 ( 法典>规定，根据奴彳卜主人的控告，应把奴仆出身的神职人 
员送交教会当局“按照圣徒和圣父定的教规”去处置他们（第二十 
章 第六十 士款)。然而+，司书接纳 了瓦西里神甫，派他作什么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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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但就在当年，“这个瓦西里神甫偕同妻子又从他那里逃跑了， 
并带走了司书的二十八个卢布”。连最初级的国民教育事业，甚至 
也完全服从于农奴制的条件。孩子要学习识字的本领，根据规定年 
限的定期服役合同必须把他送给老师当农奴，学4如不听话，老师 
有权“用一切制裁办法 ”使他 听话。1624年，莫斯科养老院的一位 
妇女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莫斯科女修道院的神甫那里学习识字，同 
时，她同学生的祖母，即这个修道院的长老一起用违约金保证学生 
的行为端正，保证他住在老师家里时将“作一切家务活”。哈里顿 
神甫教学生读和写，敎了四年,可是，学生的契约合同规定的是二 
十年，母亲和祖母看到哈里顿“已把这一少年养育成人，教会他识 
字”,但他却还要在农奴制的束缚下再受十六年折磨，于是这两位 
女人决定“同合适的人串通一起，从神父家把少年偷走，然后再到 
神甫那里去寻找他”。事惜的结果不清楚。逃亡者的生活倩况，正 
如文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使我们经常忘记我们是在同这样一个基 
督教社会打交道，这个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教会的和警察的机构 
来安排的。有一个仆人丢下妻子儿女逃跑了，自称是自由人和单 
身汉，用别人的名字辗转于各个老爷的庄园。在一个庄园里，让他 
同女仆结婚，并在奴仆事务衙门把服役借契强加给他。新的妻子 
得不到他的“喜爱”，他又抛弃了她，同时“想起自己的罪过”，回到 
从前的主人那里“偷偸带走自己的发妻和女儿”，但是，就在这里他 
被抓住了。这个故事是我们从1627年的一份文书中读到的。农 
奴的这一类经历是太常见了，以致连 《 1649年法典>都提到了这类 
事(第二十章第八十四款)。 

农奴制和缙绅会议 农民的农奴化使农村代表机关受到政治 
上和道义上的双重危害。缙绅会议刚要成为全民选举的代表会议 
时，就从会议的成员中排除了几乎全部乡村的农业居民。缙绅会 
议失去了自己全国性的基础，成为只代表服役人员和城镇纳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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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狭隘等级利益的机构。它只是把少数几个阶级的想法呈 
报沙皇，既不能引起上层的应有注意，也不能获得下层的广泛信 
任。我刚才从私人文书中引用了农奴生活的一些细微情节 3 它们虽 
然是细枝末节，但却鲜明地勾画了曰常利益和各种关系的水平和 
范围，而农奴制的体现者正是带着这些利益和关系来到人民代表 
中间的。地主阶级占居统治地位，由于享有特权而与社会其它阶 
级疏远，因为这个阶级被为占有农奴而进行的争吵所消耗，被徒劳 
的活动弄得精疲力尽，所以它对全国性的利益感觉迟钝，进行社会 
活动的精力也衰竭了。地主老爷的庄园为了使缙绅会议具有独立 
表达全国想法和意志的作用，它压迫农村，不同工商区打交道，但 
不能对付首都的官厅 1+ 。 

十七世纪 螬绅会 议的社会成份 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家的“缙 

绅会议”，“全国大会”,“全国会议”，按会议文件的说法，是由“各等 
级的居民”或者“由俄罗斯帝国各城市的全体居民”组成的。并且 * 
现在同十六世纪一样，缙绅会议的成份分为两个不相等的部分，选 
举产生的部分和非选举的有职务的部分。后者由两个掌权的高级 
机关所组成，即1•大贵族杜马和衙门的司书; 2. 总主教、大教长和 
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以及被邀的修士大司祭，修道院长和大司祭， 
这两个机构的全体成员，甚至扩大的成员，即不属于这两个机构的 
人出席缙绅会议。缙绅会议的选举产生的部分相当复杂 2 。产生 P 
这种情况是由于选举单位，即等级“级别”分得过细和花样太多。这: 
些单位是，第一:首都的高级官员、御前大臣、宫内大臣、莫斯科贵 
族和居民住户，以及首都的高级商务官员、客商、商帮和呢绒帮同 
业公会各派…名专门代表出席缙绅会议。继首都各个级别之后是 
城市的、省的贵族。这里的选举单位不是按级别，而是按县的等级 
团体，它由选举产生的、贵族的和大贵族子弟的三个级别组成；只 
是在诺夫哥罗德和梁赞两个州的选举区域不是整个县，而是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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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 分，诺夫哥 罗德州是行政区， 粱赞州有八 个区。 乎 f-f 學巧 
f :， 其中也包括服役的外国人，他们向潘绅会议派二二备 
mk 役人员从自己的兵种组织中选派，如射击军从射击军衙门、团 
队选派；县服役人员从城郊他们居住的射击军村、哥萨克村、炮兵 
村选派。纳税居民选派代表的制度比较简单：这里主要是地区性的 
选举单位，地方的村社或者稠密的农村米尔，而不是级别集团或分 
散的等级团体。莫斯科城的工商区，确切些说，各个工商区分为“平 
民的同业公会和关厢区”，后者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有三十三个。在 
缙绅会议上我们看到有德米特罗夫、波克罗夫、斯列坚平民同业公 
会的代表，科热夫尼茨，米亚斯尼茨半同业公会的代表，奥戈罗德、 
萨多夫、奧尔丁、库兹涅茨关厢区的代表。至今仍保留为莫斯科街 
道名称的这些社团 的名称 ，表明它们的地域的意义，以及行业、行 
会的意义 * 各省“城市的”关厢区是完整的选举区。总之，缙绅会 
议代表的产生，首都髙级贵族和商人按纟地方城市贵族按等级 
首都服役军人按;^呼，外省城市的•军•人，以及首都的和外省 
的全体纳税人员按•乎•字。在1613年的错绅会议上除了上述 
阶级外，我们还见到有神职人员的代表和“县属人员”即农业 
居民的代表。很难猜到他们的选举办法。在选举米哈伊尔为沙皇 
的文告上，扎莱斯克城的大司祭代表自己、“代表工商区和县的神 
甫代表”签了名 3 a 。 但是，以会议的大司祭为首的这些城乡神甫的 
代表是怎样获得全权的，是在组成县教会选举单位的整个扎莱斯 
克城全体神职人员大会上获得的呢？还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从 
文件中看不出来。要说清县属人员的选派代表制更是困难。在县 
里，特别是在南方和东南方草原附近地区，有时住着 大批大 批的服 
役入员，即哥萨克。但是，他们列入了城市人员，而不是县属人员，192 
并且在1613年文告的签名册上，他们像其他服役人员一样，直接 
写上他们哥萨克的专有称号。这就是说，只好把农民当作县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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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了；因此，夫概他们作为不服役的纳税人，在这些签名册上总是 
同工商市民排列在一起。但是，在签名册上我们在科洛姆纳，土拉 
这样一些县里见到这些人，而在十六世纪末，从登记册上看，这些 
地方还没有 P 有农民。这就是说，选举沙皇的那次缙绅会议的县 
属人员可以 W 作是土地私有主农民。可见，他们在1613年还被认 
为是自由人，属于国君的人。在北方“沿海”城市，服役人员占有土 
地的情况不多或完全没有，县属农民在地方经济和服官差等事上， 
同本城的工商市民结合成一个社团，同他们一起组成一个地方性 
的县级米尔，派遣选出的代表到城市的自治机关、管理机关“参加 
会议”以便共同商议。选举缙绅会议代表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因此，代表中也可能有县里的农民。1613年时南方城市是否也是 
这样，或者那里的县属农民组成同工商市民分开的特殊的选举单 
位,我无法讲清。但是，在以后的缙绅会议上，神职人员和县属人 
员选举出来的代表不见了，会议不再包含各个等级的人员了。 

人数 每个选举等级的代表人数是变动的，而且没有什么意 
义。1619年的缙绅会议决定在莫斯科召集一次新的缙绅会议，平 
均每个城市由神职人员选一名，贵族和大贵族子弟选两名，而工商 
芾民也选两名代表。应召前来参加1642年缙绅会议的，“大的等 
级”，人数多的团体出五到二十名代表，而“人数不多的等级”则出 
二到五人。敕令规定参加1648年缙绅会议的莫斯科服役官员和 
“大城市的”省级贵族团体各出两名代表，“小一些的城市”出一名 
代表，城市工商市民和首都平民同业公会以及关厢区也各出一名， 
高一级的同业公会出两名，客商出三名。这种代表制达不到或者 
193不可能达到充分和稳定不变。我们看到，16 4 2年缙绅会议的成员 
中有一百九十二名代表,其中有四十四名是首都服役官员的代表, 
即十名御前太臣，二十二名首都贵族，十二名居民 36 ; 1648年的缙 
绅会议是人数最多和最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代表达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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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 多名， 而 参加会 议的首都服役 官员的代表只有八名 3B 。 一些 
缙绅会议的组成情况是清楚的,在这些会议上，许多贵族团体和工 
商市 K 没 有代表出席，因为出席地方贵族代表会议的人不多，“没 
有什么人”可选，或者，从工商市民中“没有什么人”可选，因为城里 
的工商市民很少或完 全没苻。一位 督军写道，“这些人，他们都在为 
陛下做事， 在酒馆 里和在关税征 收处当地方宫 员”。一般来说 ，缙 
绅会议的成员变动得很厉害，没有固定的组织。在这方面，很难找 
出两次彼此相似的缙绅会议，并且，那 怕是在 一次会议上也未必能 
见到有来自所有的官级和县份的代表，来自所有的选举等级的代 
表。出席1648年缙紳会议的有来自一百一十七个县城的贵族和 
工商市民的代表，而出席1642年会议的只有贵族代表，并且只来 
自四十二个城市。在召开紧急缙绅会议时，甚至认为有当时滞留 
莫斯科办理例行公事的来自各地区的贵族代表出席就足够了，有 
时缙绅会议只是由首都各官级的代表组成。1634年沙皇就军事 
需要征收新税一事 ，于 1月28日下令召集缙绅会议，而第二天，这 
个会议就召开了；在其他首都官员之中出席会议的有“在莫斯科的 
贵 族”、 . 

选举缙绅会议的代表是在地方大会或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 
的，在县城里由城市督军召集和监督执行。敕令指示要选举“优秀 
善良、聪明和坚定的人”。这就是说，要求人们是有财富的，没有 
毛病和机灵的。因此，极力从优秀的等级中选出代表。例如，外省 
的贵族从城市的最高级别选举出席缙绅会议的贤人，这个级别被 

称为选举级别。识字不是当选的必需条件。 164 S 年缙绅会议的二 

• # • • 

百九十二名代表中，有十八人是否识字不清楚;其余二百七十四人 m 
中，有一百四十一人，即半数以上的人不识字。经选民签字的选举 
记录，•即“签过字的代表名单”，要交与督军作为当选人胜任“国君 
和全国事务”的保证书。督军派遣代表携带自己的证明到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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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吏部衙门，那里审查选举是否合乎规章。一位督军在给莫斯科 
的公函中写道，他执行了沙皇的敕令，派出本县两名优秀贵族参加 
1651 年的缙 绅会议，至于要选派两名优秀的工商市民一事， 因考虑 
到城内总共只有三名工商市民，而且他们的表现又都不好，经常窜 
门走户，不能胜任国事，本人指定一个大贵族的儿子和一个炮匠代 
表工商区出席缙绅会议。负责维护地方选举自由的吏部衙门的司 
书对此在公文上作了严厉的批 语：向 督军发一“谴责”的，申斥的公 
文——“命令贵族在自己人中选出优秀贵族，而不是命令他督军去 
选定，为此他应受到严厉谴责;而且，还是这个督军胡闹，他竟然绕 
过工商市民，派遣一个大贵族的儿子和一个炮匠代替他们”。没有 
见到要代表把书面证明，选民的委托书带到缙绅会议上来。只是 
1613年，莫斯科临时政府在就派遣代表选举沙皇一事给各城市的 
文告中写道，代表应与自己的选民充分协议，并且应就选举沙皇问 
题得到他们的“完全协议” 3 %这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要求全民一 
致和人民的直接投票正因为这样，波尧尔斯基公爵和米宁在 
1612年去拯救莫斯科和召集缙绅会议的时候写道，各城市派遣代 
表携带“有签字的建议书”，书面的和选民签了字的意见书说明他 
们 ，全国民军的领袖，应如何反对共 同敌人 和选举国君。平常的缙 
绅会议的文件没提到过书面委托书，并且代表也没引用过委托书。 
代表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出席1648年缙绅会议的一位库尔斯克贵 
族代表甚至发言揭露自己的同乡，在给国君的呈文中说“库尔斯克 
人把全城搞得一片乌烟瘴气”，谴责他们在宗教节日里的不体面行 
iw 为。这种要求行为端正的热忱超越了代表的权限，引起库尔斯克 
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威胁要对揭发人“以恶报恶 '权力 4 _的源泉, 
责成缙绅会议的代表，即使没有正式委托书也应按选民意愿行动， 
应是选民的代言人，代他们申诉选举时向他说到的“大众的困苦”。 
同时，从库尔斯克这位代表的事件中我们看到，选民认为 自 己有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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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己的代表报告，为佧么在会议上颁布的国君敕令没有提到 
他们的呈文中所谈的地方居民的各种困苦。连政府本身也是这样 
看待缙绅会议代表的。年，政府召集“那些会讲出受欺凌、遭暴 
行和破产情况”的教会、贵族和工商市民的代表，让他们“把遭受的 
困苦、欺压和生活匮乏的情况禀报”沙皇，以便沙皇在听到他们的 
禀报之后，“考虑他们的处境，照顾他们” 4 »。在十七世纪的缙绅会 
议上选出的人民禀报人取代了十六世纪的政府代理人。缙绅会议 
上的禀报成为人民代表制的一项规范，成为最高当局和人民在立 
法上相互作用的最高程序;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程序使1649年法 
典的文牍主义的蹩脚草案大大得以补充和修正。 

缗绅会议的进程 在人民代表制度同政权处于这种关系的情 
况下，不可能有任何让当局承担责任的、严格要求的东西，也不可 
能有任何法律上的东西：缙绅会议的何题只能通过双方心理情绪 
的交流来加以解决。这也表现在缙绅会议各种问题的讨论程序上。 
1613年选举沙皇的缙绅会议是一次特別会议，具有立国的性质， 

它当然不能成为一般的准則。缙绅会议每次都是根据沙皇的特别 
敕令召集的。只有一次，宗教会议担任了这件事的正式发起人，当 
沙皇米哈伊尔的父亲被俘释放回来于1619年被封为总主教的时 
候，他同教会当局一起进见了沙皇，并和沙皇商讨了奠斯科国家中 
的各种混乱现象。沙皇同自己父亲，同宗教会议全体成员，同大贵 
族和莫斯科国家的全体居民一起“召集了缙绅会议”，共同商谈应 
该如何纠正各种混乱现象和如何对全国进行整顿。这种情况说 m 
明，总主教不仅是宗教会议的主席，而且是同国君平起平坐的统治 
者。沙皇通常根据产生的问题指示“召集缙绅会议”，并(在庆宴殿 
或多 棱宫〉 主持会议开幕式，亲临“讲话”，或由杜马司书根据他的 
命令，在他出席的情况下，向全体人员大声宣读信件”或〃演说”， 

说明缙绅会议应讨论的题目。例如，在1634年的缙绅会议上就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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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了继续同波兰作战需要#新的特别税，否则国君的金库将 
“无力对付”。沙皇建议的结尾部分是向缙绅会议声明：国君“对你 
们的资助铭刻在心和永志不忘，而且今后将在各种场合以国君自 
己的俸禄进行赏赐”。出席缙绅会议的各级代表(其中未见城市居 
民代表)，为了响应宣读的演说，“在缙绅会议上说，他们要出钱，窭 
董力而行” 46 。这就是全部情况。结果是，似乎在一天之内，在一次 
大会上，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六天之后沙皇就建立了由一位大贵 
族、一位侍臣、楚多夫寺院的一名修士大司祭和两名司书组成的委 
员会，负责“向全体居民”征集新税。但是，从1642年缙绅会议的 
文件看，同样的问题却经历了复杂的手续。可能在其它几次缙绅 
会议上手续也同样复杂，但是，保存下来的文件只有总括性的简单 
叙述，有关这种手续的情况被抹掉了。1637年顿河哥萨克占领了 
亚速，击败了土耳其的进攻，并把夺下的城堡献给沙皇。在一次有 
沙皇、教会当局和大贵族杜马参加的会议上，杜^司书宣读了沙皇 
关于召集缙绅会议的敕令，然后在只有杜马成员^加的会议上，向 
代表们念了信件;沙皇在信中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二重性的问题:是 
否要为亚速同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人开战，如果开战就需要很多 
钱，从哪里得到它？信件指示代表要“对此认真加以考虑，把自己 
的想法写在信上告知国君，以便陛下了解全部愦况”。沙皇的信件 
在宣读之后，“为了使人原原本本地知道，还当着大贵族的面把信 
分送各类代表”，而对教会当局则专门送去，以便他们单独商讨此 
事， 然后甩书面形武向国君陈述自己的意见。杜马司书受命向各 
类代表讲述缙绅会议情况，并征询他们的意见。而在其他几次缙 
197绅会玫上，各类代表“分别”受到征询，然后用书面“报告”或“ 公函” 
答复 4 B 。 这种“分别按级别询问”是缙绅会议的一钟表决形式^我 
们在1621年的輋绅会议上还看到另一种形式，当时，各类代表用 
请求开战的呈文来答复沙皇和总主教关于同波兰作战的建议。根 
m 



据缙绅会议文件所能判断的，这两种形式——对询问的答复和对 
.建议的呈文一 之 间的差别是，回答询问的公函只阐明各类代表 
对该问题的想法，让国君作出决定，而呈文则对最髙政权的建议作 
出更坚定的回答，并且回答时可能因各类代表的某项与此事相关 
的建议而使问题复杂化，不过，这种情况只在回答洵问的公函中 
才被允许。1642年缙绅会议的服役人员代表被分为三组，其中一 
组是御前大臣；另一组是莫斯科贵族，射击军首领和居民，第三组 
是所有的地方城市贵族，并且每一组都派有一名专门的司书，大概 
是为了领导，特别是为了校订各组的书面意见。但没有给首都的商 
人派司书，而在缙绅会议上完全没有见到各县的工商市民的代表。 
然而，呈递意见并不是按这种分组来进行的。书面“发言”或“报 
告”总共有十一份 t 即教会当局的、御前大臣的、莫斯科贵族的、由 
于持不同意见而从小组分出来的两名贵族的、莫斯科射击军的(文 
件中没有居民的报告)、弗拉基米尔城市贵族的、“莫斯科以南”另 
外三个城市，即中央地区城市贵族的、还有十六个中央和西部城市 
贵族的、二十三个主要是南部城市的、客商以及客栈和呢绒公会 
的、最后是莫斯科官地公会和村镇的“发言”。报告就是按这个顺 
序登录在缙绅会议文件上的，它的前面是一百九十二名会议代表 
的名单。从报告看，贵族代表来自四十三个县城，而不是名单中的 
四十 二个; 产生这一差数的原因是，名单中列举到的八个城市的贵 
族代表没有参与呈递报告之事，可是，名单中没有提到的九个城芾 
的代表却参加了。很^难讲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能够看到 
的是，参加编写报告的不仅是城市贵族代表,而且有当时因公务逗 
留在莫斯科的代表同乡。例如，三个城市的报告中列有“许多当时 
在莫斯科的卢赫人”，然而，在名单中卢赫城名下总共才一名代表。 
同时，缙绅会议名单中列举的城市贵族代表，似乎不是从各自的城 
市中召集来的，而是在莫斯科由在那里办理例行公事的贵族中埤 


1$7 



出的。召开缙绅会议的敕令是在1月3日发出的，而从1月 8 日 
起就已开始呈递报告。正因为这样匆忙行事，所以一些城市的工 
商市民代表没有出席会议。代表的报告彼此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些报告釆用了其它报告的思想、个别提法或整个段落。这显示 
出缙绅会议的会议进程。代表们在某个地方集合，三五成群地同 
其他人磋商、交流思想，根据别人的报告补充和修改自己的报告。 
例如，二十三个城市的报告在很多地方同十六个城市的报告相似， 
而官地公会和关厢区的意见是根据客商公会和两个高级公会的报 
告写成的，但也适合于本阶级的情况。同时，没有见到缙绅会议的 
全体会议，也没有公布缙绅会议全体会议的决定。有一个问题沙 
皇和大贵族已予以解决，后来大概是受到呈上来的拫告的忧郁调 
子的影响，又被否定了 ：不该从哥萨克人手里接受亚速，也不该同 
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人打仗，因为没有钱，而且也没有人可提供钱。 

会议的政治性质 并非所有的缙绅会议都是按 164 2 年会议 
那样进行的。但是，这一年会议的详细记录有助于说明十七世纪 
历次缙绅会议的政治意义。当时也正如十六世纪一样， 遇 到特殊 
情况就召开缙绅会议，以便讨论国家内部结构和对外政策中的重 
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战争问题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负担问题。发 
生的变化不在缙绅会议职权方面，而在会议代表 feii 的成员和性质 
方面:现在政府经常要应付的不是自己的担任公职的代理人，而是 
替选民的贫困和匮乏说情的代表。缙绅会议的历次会议的政治意 
.义取决于以国君为首的大贵族杜马是否参加这些会议。这里可以 
看到两种程序：杜马或是同代表一'起活动，或是避开他们单独活 
动。在后一神情况下，大贵族和国君只是在向缙绅会议宣读政府 
n »9 建议时才岀席会议，但是，这以后就离开会议，不参加代表们的下 
—步工作。不过，这项工作仅限于按组开会和呈递个别意见，并不 
召开总结会议，也不制定会议决议。在采取这种程序的情况下 ，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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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会议只起谘议或通报的作用：国君和大贵族昕取代表们申述意 
见，但将立法和问题的决定权仍保留在自己手里。1642年的缙绅 
会议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们看到 164 S 年制定法典的大会也是这样。 

把《法典>草案向代表宣读，同时也向国君和杜马报告；后者關代表 
们分开^在另外的宫殿里开会，但是，同代表一起“坐: S ” - 、位专门 
为此指派的大贵族和两位同僚，他们好像是组成他们的主席团。但 
是，尽管业务上有所分工，杜马和缙绅会议完全不像人们有时所 
称呼的上院和下院。以国君为首的杜马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机关： 
它是最高的政府机构，拥有充分的立法权。它听取 《 法典》的条款 
时，对这些条款进行修改和核准，制定法律。由代表组成的缙绅会 
议不同杜马并列，而是同杜马的法典编纂委员会排在一起代表 
在听取<法典>条款时，叩请国君废除或增补一些条款，而且，这些 
请求通过委员会上呈给国君和大贵族，然后国君和大贵族考虑到 
各类代表的请求，为他们议决新的法律。在另一些情况下，缙绅会 
议的代表能够更直接地参与立法工作。这经常发生在这样的情况 
下，以国君为首的杜马直接成为缙绅会议的成员，好像它同缙绅会 
议融合，成了 一个立 法团。这时，大贵族同代表一样也呈禀意见， 

并制定共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会议决定，而杜马则成为执行机 
关，它采取措施来贯彻执行会议的决定。在1613年选举沙皇的会 
议之后的一系列缙绅会议，即在1618年、1619年、1621年、1632 
年和1634年沙皇米哈伊尔统治时期的历届缙绅会议上我们都见 
到有这样的作法。这种作法在 1犯1 年的缙绅会议上表现得特别 
明显。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汗国以及瑞典邀请莫斯科加入反对波兰 
的联盟，这对波兰人在动乱时期的所作所为提供了一个进行清算 
的诱人机会。在为此事而召开的缙绅会议上，教会当局负责祈祷 
“胜利和战胜全部敌人”，大贵族和全体服役人员保正不惜洒热 2 M 
血、抛 头颅与波兰国王战斗到底，商人答应尽其 所有提 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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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制订出了一个各类代表同意的会议决议 1 同土耳其苏丹，克里 
米亚汗和瑞典国王结成联盟反对波兰国王。这时，贵族和大贵族 
子弟叩请国君把他们分到各城市去，人人尽其所能为国君服役，务 
使“无一人成为闲余之辈”。但是，关于把贵族分到各城市的敕令， 
关于向各城市分发文告通知缙绅会议决议和命令服役人员准备出 
征，“厉兵秣马，.屯积粮食”的敕令，是由父子两代国君“同大贵族商 
议”，只根据杜马的决议而没冇缙绅会议参与的情况下发布的。 

会议不穂定的条件缙绅会议的这种立法作用一直保持到米 
哈伊尔统治的最后几年，直到1642年。这种作用后来在1653年 
缙绅会议决定小俄罗斯事务时也表现了出来。当时，大贵族在缙 
绅会议上同代表们平等地进行投票，像1642年的作法那样，代表 
们是“按级别，分别询问”意见的。但是，接纳博格丹 • 赫麦里尼茨 
基为莫斯科臣属的决定，是国君根据同整个缙绅会议进行商议，而 
不是只根据大贵族的决定作出的。甚至1648年缙绅会议的协商 
活动也时而被立法因素所中断。例如，“缙绅会议确定”禁止教会 
机构购买服役人员的世袭领地或接受它为抵押品 <《法典 >，第十七 
章，第四十二款）。但是，缙绅会议的投票有两重性，有时是谘议 
性的，有时是立法性的，这本身就显露出缙绅会议代表制在政治上 
的不稳定性。立法的权威就像借用的亮光一样落到缙绅会议的身 
上，这种权威没有任何保障，它不承认作为政治力量的人民意志， 
而只是把权力仁慈地和暂时地扩展到臣民身上> 权力的这种扩展 
并不缩小权力的充分性，顺便说说，如果受挫折的话，这种扩展就 
减弱权力的重要性。这是赏赐，而不是让步 4# 。由此 5 产生缙绅会 
议的明显不合理地方。有选举、选民和代表，有政府的问题和代表 
的回答，还有协商，呈递意见和作出决定——总之，有代表制的程 
序，但是，没有政治裁决，甚至没有活动的程序，没有确定召集缙绅 
201会议的日期，没有确定各次会议的稳定不变的参加人员和权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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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有确定对最高政府机构的态度。有形式，但没有准则;委以全权， 
却没有权利和保证。但同时却存在着种种理由和动机，通常正是这 
些理由和动机引出准则和保证;只是理由仍然没有产生结果，动机 
没有导致行动。众所周知，在西方，政府对钱财的需求是人民代表制 
权力的一个十分积极的泉源：这种需求迫使召集国家各级代表开 
会，并请求他们给以资助。但是，各级代表不是无偿地资助国库， 
他们要求让步，用资助金购买权利和保证。我国十七世纪这种理 
由和动机是很多的 5 。在这个世纪的历次缙绅会议中，不算选出沙 
皇的那一次，只有三次会议同财政没有明显的关系一即 1618 年 
的会议，理由是弗拉季斯拉夫王子向莫斯科进军；1以8年的会议 
是由于<法典》的事； 1 S 50 年的会议，是因普斯科夫市民叛乱，当时 
政府想利用缙绅会议在道义上对叛乱者施加影响。国库 6# 空虛是 
使政府想到缙绅会议的最经常和最有力的因素：当经济遭破坏通 
常的收支平衡没有恢复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征收特别税和向财主 
要求借贷形式的或捐赠形式的“资助”，否则，国君的金库就“无法 
维持”。只能用全国的意愿来解释这种捐税的理由。1616年，曾 
要求财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缴纳一万六千卢布以上的直接税，还 
有四万卢布的预付款，用它可以抵销今后他们向国家的付款，而这 
—巨额款项折合现在的钱超过了六十万卢布。人们用绪绅会议的 
“全体决定”来强调这种要求：“当局和各城市代表的决定”就是 
这样的，很难不服从他们的决定 6 a 。对于免税人员来说，缙绅会议 
的这种要求具有为满足国家紧急需要进行自愿资助的性质。 1632 
年对波战争开始时，缙绅会议决定从免税人员那里征集“每人所能 
交付的东西”作为军饷，午是教会当局立即在会议上宣布，他们 
准备提供多少原为盖房和盖修道小室的钱，大贵族和全体服役人 
员也答应向会议上交各人将交付什么的清单。缙绅会议的决定使 
自愿捐赠具有义务捐献的形式缙绅会议为国库打开了财源，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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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有它，国库就难以应付，而避开缙绅会议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进 
款。这里，国库完全侬赖于缙绅会议。代表们一方面抱怨管理当 
局，一方面却又拿出钱来，而且不要求甚至不请求得到权利，只满 
足于当局善良的、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许诺，即承诺“对这种资助铭 
刻在心和永志不忘，今后用国君的俸禄以各种办法进行赏赐”。可 
见，无论在政府内，还是在社会上都还没有产生关于代表制的合法 
性和此合法性的政治保证的思想。缙绅会议被看成是政府手中的 
工具。当向全国征求意见时，它给出主意-—这不是缙绅会议的 
政治权利，而是像国库要求地方纳税人纳税一样，是全国出主意的 
人的责任。由此产生对地方代表制的漠不关心。各城市的代表 7 
来参加缙绅会议，就像是来服役，来屨行参加会议的义务;而选民 
们也不乐意，他们经常是在督军第二次通知时才到自己的城市去 
出席选举大会 7 。缙绅会议没有政治概念上的支柱，无论在当时 
形成的管理体制中，还是在自己的成员中都没找到支柱。动乱时 
期以后，当俄国社会面临严重问题时,解决这些问题已不能靠个别 
入、靠某个政党或政府人士组成的与世隔绝的小圏子，于是集中全 
国的集体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势在必行。政府中和普通人中的 
个别智者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一切都集中到了缙绅会议的杜马中 
来，并表现在缙绅会议的决定或全国的禀呈中。可以预料，当缙绅 
会议在中央管理机关中具有这軲意义时，缙绅会议的地方自治原 
則在地方管理机关中也将得到拥护，或者甚至得到加强。人民代 
表制没有地方自治制度是不可思议的。自由的代表和不自由的选 
民——这是内在矛盾。同时，缙绅会议活动加强的时代恰好同地 
方自治机构衰落和隶属衙门权力的时间相一致。新王朝的立法活 
动像是两股迎面相抗的水流在流动：政府用一只手捣毁了另一只 
手创建的东西。同时当地方代表从备县前来同大贵族和首都贵族 
203 —起解决高级管理机关的问题时，他们县里的选民却受到这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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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贵族的统治。当衙门官员在地方的县里逞咸作福时，衙门 
的中心就成了地方自治原则的避难所。从另一个方面也暴露出来 
同样的 矛盾: 建立新王朝的各级代表会议刚一开始活动，几乎全部 
农村居民(35%，如果算上宫廷农民就是95%>便被排除在自由社 
会的成员之外，并且他们的代表也不再出席缙绅会议。因此，缙绅 
会议便失去了同全国代表制的任何相似之处。最后，随着各等级 
自成一体，各个阶级的情绪也开始不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 
和谐了。1642年召开的缙绅会议响彻表示种种意见和利益的 
一片不和谐的声音。宗教会议对战争问题作了一个刻板的回答： 
这种军事上的事是^沙皇陛下和国君的大贵族考虑的事情，而他 
们，国君的祈祷者不习惯于所有这些事”。不过,宗教会议答应，在 
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将给军队尽力支援。御前大臣和莫斯科贵族，即 
贵族上层和未来的近卫军，作了一个简单的、敷衍塞责的答复，敦 
请国君决定战争问题，征集军队和筹集军费，并敦请国君命令哥萨 
克坚守亚速，派遣志愿兵支援他们。贵族别克列米舍夫和热利亚 
布日斯基耻于附和自己同伙的草率答复，他俩提出了一份审慎拟 
订的报告，坚决主张接纳亚速和主张为即将发生的战争向所有的 
阶级平均征收赋役，连修道院也不例外。从出席缙绅会议的社会 
下层那里可以听到最强硬的声音。中部和南部三十九个县的县城 
贵族的两份报告是真正的政治报告，它严厉地批评了现行制度，并 
附有完整的改革纲领。报告充满了各种辛酸的抱怨，抱怨经济破 
坏,服役负担分配不合理，抱怨首都贵族，特别是在宫廷各部服役 
的贵族占据优越地位。莫斯科的司书们是城市贵族的眼中钉，他 
们“靠不道德的受贿”发了财，并且为自己修建了石头宅邸，以前就 
是名门贵族也没有住过那样的房子。县城贵族要求不要按土地的 
面积，而是按农户的数目来分配土地占有者的服役义务，要求准确 2 CU 
地统计某人有多少服役领地农民和世袭领地农民，要求重新审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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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的田产，要求把总主教的、窩级僧侣的和寺院的“私房 
钱”用于国家的需要。贵族准备“用 Q 己的头颅和热诚”去反对敌 
人，但是，他们要求从各类官员中征集军人，只是不要触动他们的 
^农奴和农民”。在申诉书和方案的结尾处，贵族对整个管理制度 
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而莫斯科的因循守旧，不正义和审判不公使 
我们遭受的破产比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异教徒使我们遭受的更加 
厉害。”莫斯科的高级商人以及莫斯科官地公会和关厢区商人同 
县城贵族一样，也主张接纳亚速，他们不怕战争，准备捐赠钱财，但 
是话说得比较谦虚，比较忧郁，谈自己的打算较少，但也同样伤心 
地抱怨自己由于捐税，由于为国库效力，由于督军的原故而日益贫 
困，请求国君“看看他们的贫苦”，还悲伤地提起被破坏的地方自治 
制度。1642年缙绅会议各种报告的总调子相当能说明问题。对沙 
皇提出的该怎么办的问题，一些官员干巴巴地回答:随你的便 I 另 
一些官员以矢忠于君的好心 答道: 从什么地方得到人员和钱财，陛 
下可以自行决定，并且你的大贵族，“陛下的忠心的企业家”、监护 
人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也让国家的沙皇知道，他的统治坏透了， 
他建立的制度毫无是处，他实行的军役制和征收的捐税使人们承 
担不了，他安排的统治者，所有这些督军、法官，特别是司书都贪污 
受贿和滥施暴力，把人民弄得贫困不堪，他们对国家的破坏胜过鞑 
靼人，而国君的祈祷者们，教会当局只为自己的私房存浅一“这 
就是我们这些奴仆的想法和报告 ” 8a 。 对管理制度的不满由于等 
级之间的不和而尖锐起来。社会上各阶级的意见不一致，他们不满 
自己的处境，抱怨负担不平等，上层极力把新的负担推给下层。商 
人严厉责难服役人员拥有大量的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而服役人 
员责难商人作大买卖。首都贵族责备外省城市的贵族，说他们职务 
清闲，而外省域市贵族责备首都贵族占据高薪职务和积攒大量家 
205产。同时他们还提到国家丧失的教会财产，提出他们私人的农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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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得 & S 犯 8 _。 当你阅读 9 各等级代表在这次缙绅会议上提交 
的报告时，你会感到，这些代表聚在一起没有什么事憶可作，他们 
之间没有共同的事要做，而冇的只是利益的冲突。每个阶级只关 
心自己同别人不同的地方，只知道自己的眼前需要和别人的不义 
特权。显然，各等级在政治上独立出来，导致他们彼此之间道义上 
的疏远，从而使他们在缙绅会议上的协同动作不能不中断 9 。 

商人阶级对缙绅会议的想法但是 1 G ，缙绅会议的思想在执政 
的特权阶层中消失的时候，它在纳税的地方自治机构的少数几批 
人中仍保留了一段时间。这些人是在法律的保护下随着土地私有 
主农民变成农奴而留下来的 W 。 管理机构的粗活落在莫斯科的髙 
级商人和莫斯科官地公会和关厢区的身上，在他们的声明中稍微 
流露出一个勉强可以看到的恃点，这一特点把他们提高到好用权 
势的“免税等级”之上11。商人和官地公会成员表示准备用自己的头 
颅来报效国君，他们声明，接纳亚速不是某个等级的事愦，它“演变 
成了整个王国的事情，全体东正教信徒的事情”，并且全国毫无例 
外都应为此事承负重担 n ，务使任何人不成为闲余之辈。从服投贵 
族方面听不到任何类似的言论：这些官员只是互相埋怨，眼睛盯着 
别人的嘴，有残羹剩饭落到别人嘴里就义愤填膺，并且极力把新的 
服役义务从自己肩上卸到别人肩上。工商业的代表知道，他们为 
什么要来出席缙绅会议，他们了解全国性的利益和缙绅会议代表 
制的本质。十七世纪 12 *的官地公会成员是社会的下层，他们还怀 
有公民责任感，而在压在他们肩上的上等阶层中这种责任感则已 
经消失 12 a 。稍后，当缙绅会议已经衰落的时候，这些商人阶级就更 
直接更坚决池表达了缙绅会议的思想。1656年发行了锏币，由于 
铜币信贷业务失败，物价飞涨，引起了强烈的怨言、危机涉及到每 
个人，如果社会各阶级同政府一起齐心协力，有可能消除这一危 m 
机> 但是，政府想只同首都商人商议来摆脱 困境。 1 S 62 年沙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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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伊利 亚 • 姆斯季斯拉夫斯基，一个毫无良心的大贵族，由于 
滥用职权使灾难更加严重，他被指定同其他人一起去向首都商人 
询问，怎样帮助沙皇。客商、客帮和呢绒帮同业公会的商人，以及官 
地同业公会和莫斯科关厢区的商人，现在像在1642年缙绅会议上 
一样，在书面报告中讲了很多有道理的东西，详细地掲示了国内现 
存的种种经济关系、它各部分不相称的地方，以及乡村和工商区、 
土地占有者的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等级对立。他们也向政府本 
身讲了许多痛苦的真相，指出政府不理解国内发生的事情，不善于 
支持合法的制度，它对社会的呼声无动于衷。按照法律规定，城市 
商业和手工业者享有的权利是同商业赋税，同缴纳商税和关税联 
系在一起的，这些赋税使国王的金库充实起来。而现在，商人抱怨 

定，将一切又大又好的手工业和商业控制在手;高级神职人员、寺 
神甫、各种服投人员和公务人员“作为自由所有主干不纳税的” 
买卖，因此，国家大大地落了空，国库在征收关税和各种赋税方面 
受到巨大损失 & 同时，商人被迫按贬值铜币高价出售货物,因而引 
起所有等级对他们的仇恨，原因是他们“不理解”，“没有去 思索' 
莫斯科商人谈出这些想法后一致补充说，关于怎样才有助于事业， 
他们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因为“字个亨半譽孝，、孝寧¥±，序 
亨譽亨 f 呀亨穿零冬亨举，并且•他们请求•国君赐 S ， 为了这一 

果没有城又 ii / S 二任务” 12 •。商 
人 U 中的有识之士关于召集缙绅会议的这一请求，是对政府倾向于 
用各等级中有识之士的协商代替全国的会议提出的一个隐蔽的抗 
议，他们认为这样作是政府考虑不周。现在，莫斯科的商人代表指 
出了二十年前他们在1642年缙绅会议上曾经热情谈到的同样的 
行政和社会上的混乱现象。但是，那时他们利用缙绅会议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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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乱现象，而现在他们把缙绅会议看作是消除混乱现象的工 
具。但是，要知道，缙绅会议就是由这种混乱现象的制造者，由以 
彼此的对抗造成这种混乱的各阶级代表组成的。这就是说，莫斯 
科商人认为缙绅会议是使分离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调和起来的 
唯一手段。这就给地方代表制指.出了下一步的新任务。地方代表 
制产生于动乱时期，目的是重建政权和恢复秧序;现在它面临的任 
务是建立重建政权时没能建立起来的秩序，像以前它安排好政府 
那样安排好社会。但是，当政府本身是造成社会紊乱的积极因素 
时，缙绅会议是否能胜任这种建设的任务？当统治集团和享有特 
权的服役阶级是混乱现象的制造者，而这种混乱现象对他们又有 
利时，他们不需要这种协调;他们对社会的纠纷也无动于衷，在别人 
不触动他们的“小小农奴和小小农民”的时候，这种协调能产生吗？ 
而莫斯科的“小小客商和小小商人”（他们在缙绅会议上如此恭维 
地称呼自己)要使各种社会关系平衡起来，他们的份量也太轻了;在 
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到协调吗随着 14 农奴制的确立，在神职人 
员只起微小政治作用并且不关心世俗的情况下，在缙绅会议上只 
有首都和地方城市工商区的商人代表才稍微表达地方纳税集团的 
需要和利益。这些人虽然受本等级沉重负担所压，但在缙绅会议上 
仍挺身站在绝大多数服役人员和服役的大贵族衙门政府的面前。 
166 2 年商人代表坚决主张的缙绅会议并没有召开，而政府不得不 
经受一场新的莫斯科暴动，它的掀起和被镇压都带着莫斯科常见 
的不可思议性 14 。 

潛绅会议代表制的瓦解缙紳会议 15 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和不 
稳定性、中央集权制和农奴制、等级的互不配合，最后对提上日程 
的下一步任务的无力解决——这些就是造成缙绅会议不巩固的最 
明显的条件。这些条件说明了它停止活动和会议代表制逐渐消失 
的原因。我说的逐不是政治理解力、习惯和要求的水平低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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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政治气温很低。处在这种水平上，所有按其本身说应该去唤醒 
自由精神的政府机关都冻僵了：这一条件是所有其他条件的基础， 
因为就是这一条件容忍了新王朝开始活动时采取的一切不妥当的 
或是有害的革新措施 15 。上 16 述条件的作用表现在缙绅会议成份 
的逐步解体上，这种解体很早就开始了，在1613年选举沙皇的缙 
绅会议之后的历次会议上，它表现为神职人员和农村居民代表的 
消失。当缙绅会议不再是全国性的 、一 切等级的会议之后，它就只 
代表服役人员和工商纳税市民，而不代表全国了。但是，就是这种简 
化了的，脱离了全民基础的代表制有时还被砍去一些部分:政府根 
据需要或是擅自决定不打搅城市工商市民，只召集首都各级官员 
的代表和那些当时因公呆在莫斯科的地方城市贵族的代表参加会 
议 ie 。 1634年的缙绅会议规定它是一次“有全体居民代表参加”的 
全国性的待别会议，顺便说说，这次会议规定了五一税，而且大部 
分落在工商居民头上，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却见不到城市工商市民 
的代表。这样，缙绅会议从下面起就遭到破坏:先后被排除在缙绅 
会议之外的有它在全国的下层基本成份，即由各地区的团体、神职 
人员、城乡纳税人，甚至服役人员中选出的代表。缙绅会议丧失了 
代表机构的意义，它向后转，转为十六世纪的旧式会议，转为首都各 
级官员，服役人员和商人服公职人员的职员大会，因为首都的商人 
等级也把纳税和为国家服役集于一身。1650年的缙绅会议也没 
有地方城市工商区的代:表，而首都纳税商人的代表，像十六世纪缙 
绅会议上常有的那样，是脹公职的人员、工商区长官和同业公会 
长。随着缙绅会议地域的缩小，它的社会成分也在分解：政府 
采用协商的形式来代替缙绅会议，而这种形式所否定的正是缙绅 
会议思 fe 。 政府认为某一全国性问题同专门的主管部门有关或同 
特定的阶级有关，要讨论这个问题，通过选举或按照 职务只 召集它 
2 ⑽认为同问题比较有关的某一阶级的代表就行了。例如，1617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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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建议莫斯科政府允许英国商人沿伏尔加河航行到波斯和实 
行商业优惠和租让。大贵族杜马答复这些建议时说，现在“有关这 
类问题没有全国的会议讨论，任何一个等级都不能决定”。但是，全 
国的会议又只限于询问莫斯科城的客商和商人的意见而已^。 
甚至在一般的缙绅会议上，有的问题也不是全体成员决定的，例 
如，前面提到的缙绅会议关于服役人员的世袭领地的决定是国君 
和杜马同神职人员和服役人员协商后作出的，其它阶级的代表都 
没有参 与其事 17 、从1654年起到沙皇费奥多尔逝世 (1682 年4 
,月）时止，没有召开过缙绅会议。非常重要的全国性事务由国君同 
杜马和宗教会议一起决定，缙绅会 议没有 参与。例如，1672年当 
国家面临苏丹入侵的严重威胁的时候，特别税仅仅是根据国君同 
杜马和高级神职人员的决定作出的 I 8 。而在1642年，类似的问题, 
甚至比较次要的问题就会迫使国君召集缙绅会议。然而现在，政 
府则愈来愈多地召集等级协商会议，于是这些会议也就成了全社 
会参与政府事务的唯一形式。我们知道，在1660—1682年间，政 
府召集等级代表会议不下七次。1681年，因军事改革问题召集各 
服役等级代表来参加协商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大贵族 B . B . 哥利 
津；在所有其它讨论财政问题的等级协商会议上，只召来了纳税居 
民的代表。这样一来 19# ，政府本身就破坏了缙绅会议，用不承担 
任何责任的、由专门人员组成的特别协商会议替换，或者确切 S 
说，偷换了全国代表制，从而把全国性的事务变成了某个特定阶级 
的问题 19 a 。 

缙绅会议做出了什么因此，十七世纪缙绅会议的历史是它 
解体的历史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缙绅会议是由于没有国 
君的国家临时需要摆脱无秩序和无国君状态而产生的,而后来，它 
又由于新政府暂时需要巩固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当 
国家还没有从僭位称王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新王朝和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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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阶级，神职人员和贵族，薷要缙绅会议，而隨着扃势的安定，政 
府对缙绅会议的需要就减弱了。伹是，缙绅会议活动的痕迹存在 
的时间比它本身要久。1613年 2C 的缙绅会议作为成立大会和所有 
等级的会议，创建了新王朝，恢复了被破坏的秩序，两年多的时间 
里代替了政府，而且准备成为常设机构，后来还有时起过立法机构 
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没有用任何形式确定下来。在沙皇米哈伊尔 
时期，缙绅会议召开过十次以上，有肘是逐年举行的。在沙皇阿列 
克谢时期，只召幵过五次，并且只是在他统治时期的头八年内举行 
的，同时逐渐变得残缺不全，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机构，从所有等 
级的会议变成为两个等级，甚至是一个等级的、贵族的会议，最后， 
甚至瓦解成为专门人员的协商会议。在沙皇费奥多尔时期，缙绅会 
议一次也没有举行过^ 1682年匆忙举行过两次缙绅会议，但参加 
会议的成员有某种偶然性，目的是把沙皇的两个弟弟并排安置在 
专制宝座上。最后一次缙绅会议是彼得在 169 S 年召集的，目的是 
审判搞阴谋活动的公主索菲娅 2 t C 缙绅会议虽然不是一股政治力 
量，而是政府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它却不止一次帮助政府摆脱困 
食。它消失后，在 《法典: ►的一些条款中保留有微弱的立法痕迹，它 
在莫斯科商人的政治意识中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很快就被遗 
忘了。只有北方沿海地区可靠的历史记录还保留着对缙绅会议的 
模糊回忆。它在一首民间妆士歌中叙述了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 
洛维奇曾开玩笑地写到“朕总是倾听民众的讲话” 一事。其实就 
是这位沙皇扼杀了缙绅会议。这首民间壮士歌还讲到这个沙皇如 
何从莫斯科的高台上号召他的臣民： 

请帮助国君想想吧。 

要认认真真地想，而且要想对头。 

前论概述选举产生的缙绅会议是因旧王朝的中断而偶然产 
生的，它是靠机械的推动力进入莫斯科国家生活的，后来它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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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时 出现。当国 家舞合 上没有玫府的时候，在缙紳会议上全国 
各等级，即人民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后来，在重建的政府感致 
需要全国的帮肋，人民的帮助的时候，人民又出现了。动乱 21 时期 
的灾难把俄国社会最后一批力量联合起来，恢复被破坏的国家秩 
序，代表制的缓绅会议就是这种迫不得巳的对社会团结一致的需 
要造成的，而它也支持了社会的团结一致。人民代表制产生在我 
们国家不是为了_制政极，而是为了找到一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 
权:这就是它苘西欧代表制的区别。但是，既然缙绅会议创建和支 
持了政权，它自然暂时是政权的参与者，并且由于习惯的力量，它 
将来可能成为政权的永久伙伴。妨碍这样作的是，政府有满足于 
重建国家需要的手段，但这种需要使灾难逼出来的社会一致瓦解， 
迫使人们把社会分裂成一个个独立的等级，同时把大多数农民交 
给土地占有人去奴役。这使缙绅会议失去了全民性质，使它成为 
只是上层等级的代表制，同时还从政治上和道义上把这些等级加 
以分开。政治上——各等级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道义上——由此 
产生了各等级利益的对抗。另一方面，动乱时期的磨练和沙皇米 
哈伊尔时期缙绅会议活动的加强，并没有把社会的政治觉悟提髙 
到足以使缙绅会议代表制成为社会的迫切政治需要，足以使缙绅 
会议从政府的临时辅助手段变成捍卫人民需要和利益的常设机枸 
的程度。在社会上没有形成一个把缙绅会议代表制看成是这种政 
治需要的有影响的阶级。 随着 对农民的农奴地位的确立，贵族吞 
食了大贵族，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同时，它绕过缙绅会议找到 
了一条更方便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直接向最高当局呈递 
集体请愿书。而一个个大贵族-贵族小集团一代接一代地围坐在历 
代软弱的沙皇的王位四周，他们使这条途径更方便了。具有缙绅 
会议代表制思想的首都商人，单枪匹马是充力捍卫这一思想的，他 
们的代表在1662年抱怨说，根据他们的看法，很少作过几件事 


2U 



情 h 。 这样，我们就弄清了妨碍缙绅会议代表制在十七世纪得到 
巩固的两个因素： 1. 纟晋绅会议最初是新王朝的基石和行政管理的 
辅助机枸，但是随着王朝的巩固和政府机构待别是衙门官僚体制 
的完善，政府愈来愈不需要它了; 2. 在权力感普遍被压抑的情况 
下，被等级义务和阶级不和弄得四分五裂的社会，不能通过齐心协 
力的活动把缙绅会议变成有政治保障的和同国家制度有机联系的 
常设立法机构。这就是说，由于管理方面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 
对各等级的固定，缙绅会议代表制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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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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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 一 军队和财政一固定税额的 
:收入：间接税 、宣 接税一贡赋钱和代役钱，驿站钱，赎俘钱， 

-射击军税-登记册 无定類的税收-经验和改革 * 

盐税和烟草垄断——信贷铜币和 1662 年莫斯科暴动 住人 

的切特维尔季——农户税和人口登记册——直接税的等级分 
摊制——财政和地方机构——院外仆人的赋税一人民劳动 

力在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分配一特别税- 1680 年收支 

预算表 

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 缙绅 P 会议代表制比地方自治制停止 
活动的时间要晚。一个消失和另一个的崩溃（虽然在时间上不吻 
合但是平行进行的）是我在上一讲末尾所提到的国家制度中的两 
个根本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中央集权的加强扼杀了地方自治机 
构，而后者的衰落和各被奴役等级的彼此隔绝，又破坏了作为地方 
各等级米尔参与立法活动的最髙机构的缙绅会议。这两个稂本变 
化都是由一个来源引起的，都来自国家的财政需要。这些需要是一 
个隐蔽的动机，它指导政府的行政和社会措施，促使政府采取行动 
像安排社会那样安排管理机构，而且它还迫使政府把如此多的_ 
牲转嫁给社会公用事业和人民福利。 

军队和财政 财政几乎是新王朝时期莫斯科国家制度的最薄 
弱环节 1& 。频繁的、耗资巨大的和很少成功的战争所引起的需求， 
完查超过了政府的现有财力，并且政府想不出饮复平衡的办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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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把国库全部呑 食了。 1634 年， 沙皇向缙绅会议请求资助以继续对 
波战争的时候宣称，他在和平年代“不是从全国”，不是由直接税积 
累起来的国库资金全都用于备战了，而现在要供养辅助部队，“没 
有一个收入甚富的国库”，没有特别税就无以应付。同波兰和瑞典 
军队交战后的军事失败，迫使人们焦虑不安地按照外国的模式改 
善武装力量 w 。有两份文件说明了贵族民兵是如何改革的 r 与此同 
时，在五十年内供养这支部队的开销又是如何愈来愈多的 U 63 1年 
的列举了直接靠国库供养，得到服役领地、现金或粮食薪 
倘装力量 1# 。根据预算清册，他们共计约七万人。这是首都 
和地方城市的贵族、炮兵、射击兵、哥萨克和服役的外国人。在前喀 
山王国和西伯利亚地区内大约还有一万五千名各种不词的 2 东方 
异族人：服役的鞑靼贵族和鞑靼平民、缴纳毛皮实物税的楚瓦什 
人、车累米西人、摩尔多瓦人和巴什基尔人。但是，他们没有固定的 
薪饷，因为只是 在特殊情 况下，按照预算清册的说法是 ，当“ 全国出 
现普遍服役即总动员的时候，他们才被派去服军役 2 。早在 
1670年，雷伊坚费利斯就欣赏沙皇对六万贵族民兵的大检阅。 2 显 
然，这里不仅有首都一级的，而且有外省贵族的上层，他们能 
胜任长途行军，带着自己的征战家丁。衣着考究的骑兵以其闪闪发 
亮的武器和华丽的衣饰使这个外国人眼花缭乱。虽然他们耗费了 
大量的 人民劳 动果实，但是，他们在莫斯科城下比在立陶宛和小俄 
罗斯战场上给人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特别是给对美非常敏感的 
沙皇留下强烈的印象。所有这 S 保卫国家的杂七杂八人员—贵 
族的、哥萨克的、鞑靼的、楚瓦什的 人员， 出征之后纪律松弛。他们 
215的战斗适应能力 4+ 可以用科托希欣的话来说明:“他们没有经过战 
斗训练，也不知道任何队形。 ” 4 a 只有组成常备军的团队,即组成 
军队的射击军，才多少有些军队的样子。这支军队的改组表现在《 
在数百 名外国 人，主寒是德意志校官和尉育的指挥下，由埤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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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大贵族子弟（他们主要 是些服 役领地很少、领地荒芜和没 
有领地的 人〉， 以及由其右阶级的志愿者和应募人甚裏由农民和奴 
仆组成的骑马的连队 和团队 ，即骑兵连和骑兵团，步行的连队稂团 

• 参 k 省 《參、 

队，即 f 辱淳和，以及骑马和步行混编的连队和团队，即龙 
骑兵连在南部边境地带，整个整个的村庄变成军 
屯。 1647 i 列县，的一个大约有四百农户的、属于寺院的陆落 
被征召服龙骑兵役。根据 1 S 78 年栺令.，所有适于服役的“贫困”贵 
族一律登记为领月愉的步兵：|而1肋0年的敕令则把谢雒尔斯克:、 
别尔戈罗德和唐波夫军区的所有能服役的贵族登记在册脤步 
兵役 5 。 这# 是一种非常猎施。为使这些按外届编制整 编的爾 
队进行正常的补充，釆取了一种新的、双管齐不的补充办法，即 
按农户 数目征集兵役人员。例如 > 每一百户征一名骑兵和一 
名 步兵；或是按农!户的家庭成员征集，一家中有两三个没 
分家的儿子或兄弟者征一人当兵， 有 四个儿子或兄弟者征 
两名。 这已经 是真正的新兵了，是用来改进从前的补 
充办法 即选募 制的。据研究人这种征募办法在二十五年 
内 （1654—1679 年）至少从劳动人口中抽走了七万人。新式团队 
装备有火器，并且受到队列训练 6 a 。 1則1 年的 f + f 夸 f 显示了 
这种缓慢 的军队改建的成果。在这 S , 所有的 i 又各箾4记在九 
个 f ¥， 即区的 军团里 ^有关军区的 情况我们已经讲过了(第四十 
八。首都莫斯科¥团有二乐六百二十四名首都宫员，，连同他 
们的行军奴 仆和义务兵丁 ，总 数达二万一千八百三十人，此外还有 
五 千名射 击军，只有这个军团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旧式 编制。 在其 
它 八个军团和十六个射 击军团队里有外国校 官指挥的按外 国编制 
组成 的团队 ，计二 十五个骑兵团和三十八个步兵团；只 有三个团由叫 
有将 军衔的 俄国人 指挥。 按照 1631 年名单，贵族民兵约有四万 
人 ，现在只有 一万三千人仍然保持旧编制》其它人员编入了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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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编后的 a 队中，总人数达九万。这还不是完全的正规军，因 
为它不是常备军；征战结束后,新的团队就遣 散回家 ，只留下军官 
骨干。按照1681年的花名册，哥萨克共计十六万四千人,不包括 
五万名小俄罗斯哥萨克人在内 66 。按照名单和花名册对部队的相 
同部分尽可能地加以对比之后，同时再去掉花名册中没有的东方 
异族人，我们就看到，从1631年以来，国 庳负 担的武装力量几乎增 
加了一倍半。付给人数众多的外国校官和尉官的雇佣金即“月饷” 
是非常高的，而且在他们还在为莫斯科服役的时候 > 雇佣金已变成 
了终生赏赐，他们死后，这种赏暘的一半又成为给他们妻室子女的 
抚恤金。骑兵、步兵和龙骑兵多数是从不富裕的阶级中招募来的， 
他们得到髙出一般的薪俸和国家发的武器弹药，在行军作战时还 
得到国家发的口粮 P 。军队的费用按我们现在的钱计算，从1631 
年的三百万卢布增加到1680年的一千万。这就是说，在军队的数 
量几乎扩大一倍半的情况下，军队费用增加了二倍多\与此相适 
应，战争的费用也昂贵起来:沙皇米哈伊尔时期长达一年半的向斯 
摩棱斯克的不成功的出征至少花费了七、八百万卢布，而沙皇阿 
列克谢时期对波兰的最初两次战争 (1654 —1655 年〉， 以及随着这 
两次战争而来的对斯摩棱斯克地区，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征服，共 
花费一千八百万到二千万卢布，这几乎同1680年中央财政机关所 
得年度收入的总和相等。 

固定税额的收入 随着军费的增涨，收入预算 8 也加大了。为 
了说清政府如何想使自己的财力与日益增长的国家开支相一致， 
217 就必须设想，哪怕是大体上设想一下过去形成的财政制度 | 。通常 

国库的钱)来自亭亨學 率-和乎亭亨 孕零咬收入。所谓固^税额收 
人是在预算中人““二定份额，即规定了-考 
亨零的那种 税收。 固定税额收入由直接税和间接税组成。莫 

的税捐或直接税或者落在全社会身上，或者落在某些人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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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钍会按分摊办法缴纳的税捐的总和构成¥手，而应当缴纳 
这种税捐的人被称为带學冬。征收赋税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和住 
户，这些也被称为辛«。•征税的依据是亨令-，即把纳税土地和 
住户 按亨哈 分别登•记_。•索哈就是课税单位 •， •它•包含一定数目的纳 
税工商;或是一定面积的纳税的农民耕地。这就是^服役领地和 
世袭领地的上等土地不实行轮作的每四百俄亩为一索哈，即实行 
三圃制的是一千二百俄亩，寺院的是三百俄亩，官地是二百五十俄 
亩。这些索哈中的中等和不好的土地按比例扩大各自的亩数①， 
此外，土地的质量等级是由土地的收入，而不是由土地本身的性质 
决定的。城镇工商户的索哈的大小非常不同。例如在扎莱斯克，十 
六世纪末规定，最富裕的上等户平均 7 k 十户为一索哈，中等户平均 
—百户，下等户和贫困户为一百二十户》在维亚兹马，十七世纪上 
半叶认为每一索哈上等户为四十户，中等户为八十户，下等户为一 
百户。现在让我们来开列几种主要的固定税额收入，先从间接税 
开始， 其中主要的是孝孕空 和亭學 印收入，这是十七世纪莫斯科 
国库所依靠的最大的 一4^: 入。有各种各样的，货物过境和 
出售均征收关税 I 酒税收入是在出售国库垄断的酒类时获得的。并 
且，政府为了得到这批收入，一般是规定一定的税额，或者实行 
包税或者委托办理，把征收关税和出卖酒类之事委托给字(宣 
过誓的)头人和地方官。这些人应该是由地方纳税居民^自*己\中 
间选出的，税款不足额时则要被选出的人或选民自己补缴，如果选 
民不注意照看和不及时报告被选者的偸窃行为或玩忽职守的话。 
1637年的法律威胁要对被人告发进行偸窃和贪财的头4和地方官 2 U 
处以“死刑，绝不宽恕”，即因玩忽职守或政府无能要惩罚执政者》 
政府不仅要居民自己承担賦役,而且还要他们监督别人履行赋役， 

① 这一段原文 在计算 索哈的亩敢时，用了两种计 算単位 ，即俄亩和切特维尔季 (丰 
俄亩） u 为了方便读者，这里一律换算成了俄亩。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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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是居民的直接义务。十七世纪中叶，间接税合并为一：1653年， 

实行的不是数目众多的关税，而是一种所谓的卢布关税(从每个卢 

• * 

布平均征收价值五戈比的铜钱③，即从卖主征收货物卖价的5% 
和从买主购买货物款子中每卢布征收价值两个半戈比的铜钱)。 

ST 讀钱和代役钱主要的直接税是贡賦钱和代役钱。所谓贡 

擧## 參 # ♦ 

賦钱或就是落在纳税居民，即城锛工商市民和农村的农业 
虜民夹 各种直接税，并且按登记册记在某个城市或农村的社 
团名下的索哈的数目来征税。$学，有两种含义。有时指政府因 
给私人使甩官家耕地和坎场或4准 i 从事某种手艺私人应向政府 
交 的钱。 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为代役钱的还有国库向属于它的鱼 
场、割草场 、狩猎 场以及城市小商店、小酒馆，澡堂和其它工业作坊 
征收的钱。在其它情况下，代役钱指的是某一地区的全体居民交纳 
用以代替其 它各种 秘捐和•劳役的总賦税。例如，捐税代替了在伊凡 
雷帝统治财斯废除的对总會和乡长的供养和关税。这种捐税也叫 
做代役钱。只有这后一种代役钱是赋税的一部分，并且按索哈登记 
册征收。贡赋钱和代役钱从作为总的赋税来说，人们总是按不变的 

税额缴纳固定的数目,然而国家的其它赋税的数额是变动的，它由 

• • 

沙皇的待别诏令所规定:。 

专_路属于固定税额的收入还有用于国家特殊需要的专 
m 项措税;这就是驿站钱、赎俘钱和射击军税。征收雙穿譽是为了维 
持驿站紧急运送使节、急使、官吏和窣人的活动，为 iii 道旁设置 
了▼穿 (驿站 ——邮政站）。这神棱捐也是按索哈登记册向工商市 
： 民民征收，并且上交专 n 的中央机关，即负责管理驿站车夫的 
孕申衙 n 。车夫因为会鸳车而获得薪俸和驿马费，为此,他们必须 

■站暌养马西。赎俘钱是換户，而不是按索哈征收的税捐 ，它是 

• • • 


①一个镐钱价值半戈比。■译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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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向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赎回俘虏的。早在米哈伊尔统治肘期£ 

.经拫据政府的特别命令临肘征收过这种税。以后，它就戒为经常 
性的税，按 《 1649年法典>的规定，每年“向所有的居民”——纳税 
的和不钠税的居民征收，但是向不同财产状况的人征肷的税额不 
同:工商市民和教会农民平均每户缴纳价值四龙比的铜钱（折合 
我们的铢大约是六十戈眈~原注。 ） ，宫廷农民，官地 农民和 
地主农民减少一半，而射击军、哥萨克和其它低级服役人员 每户只 
缴纳价值一戈比的铜钱。照科托希欣的话说，他那个时候毎年平均 
征收赎俘钱十五万卢布(折合我们的钱大约是二百万卢布> 9 。这 
种税由 管 理赎俘事务的外交事务衙门征收。暫 税是用 来维持 
射击军的，射击军是十六世纪瓦西里大公时的常备步兵， 
最初，这是钱数不多的用粮食折合的税0在十七世纪，射击军_ 
征收粮食也征收现金，并且随着射击军人数的增加，这种税也大大 
增加了，以致它终于成为一顼最重要的直接税。据科托希欣考证， 
在河列克谢统治时期，甚至是在和平时期，莫斯科的射击军就有二 
十多个军（团队)，每个 K 队平均有八百到一千人 （1681 :年共有二 
万二千四百五十二人）而旦城亦的 卻外省 的射击军人数也有这 
:么多 10 。 

登记册 前臟举卿有税纖了雜後祕悬錄哈藏 
册征 收的： 政府给每个索哈规定一定数葦.的税捐.即税额，把它交 
给付款者即索哙的纳税人，让雜每个人的支好雜功分辨，“彼. 
此按各_自的财产、行业、耕她和可嚴营土地.的多来分摊” o # 

哈 n 课税的觸 g 是学吊伊。政府有財对纳税人的不'动:产进行棄 
. 记，为此向各县派出登记人，他们按居民的证明材料離文件.登记褲2^ 

税的项目，词时还用过去的登记 和亲自 查看来核对这_证明材料 

' • - , - : * 

和文件。登记册上登记着城市及其县城 11 ，它们 的居民 .、土地、可 
经营的土地、商店和作坊,以及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澄记册在聋记 



城市和县的居民、工商区、关厢区、乡村、新成立的小村庄时，详细 
地计算每个居民点的纳税户和每户的“人口”、户主和住在他那 
里的子女和亲属,标出属于村落的耕地，空闲地，草地和林地的面 
积,把纳税 的工# 户和农村的耕地编成索哈，并且依据它计算出村 
落因其纳税居民土地和副业的多少而应承担的税额。在 12 莫斯科 
司法部档案馆里保存着数百件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登记册，它 
们是莫斯科国家财政体制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史料。这些登记是很 
久以前进行的，但是，只有少数十五世纪末大诺夫哥罗德的登记册 
保留至今 6 登记册既起着纳税者名册和财政方面的作用，同时又 
有助于制订民事方面和其它方面的文件：根据这些文件解决土地 
纠纷，确定对不动产的所有权，征召义务兵 12 。沙皇米哈伊尔的父 
亲菲拉列特从波兰回来后，两位茵君在1619年召集了缙绅会议， 
并在会上下令派遣登记人和监视人去对各个城市进行登记，把居 
民进行分类，并把他们安置在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和课以賦税。根 
据这项决定,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对全国纳税居民进行了一次普 
遍登记 ，目的是把国家的纳税力置弄清楚并安置 妥当。 《 法典 > 正是 
把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登记册当作居民对主人农奴依附关系的 
文件根据，当作清理其它各种契约关系的根据的；还依据登记册 
解决对逃亡农民的搜捕问题;我们看到，这种登记册 © E 农奴制条 
件加进农民贷款契约之七 13 。 

’无定馥的税收 第二类国家收入一税收，主要是 
私人向国家机关提出的各种要求得到满足 BAAi 。 这是向各种 
私人交易征收的税、私人向地方行政和司法机关提出请求所交的 
税，以及这些机关给他们发出法院裁决书后交的税等等。 

兹和* 車在 14 这种财政制度的基础上，国库于十七世纪采 
取了两种措施:这或者是为破坏现存制度所进行的试验，搞的新花 
样，或者是为改造旧制度釆取的新办法。国库首先着手搜集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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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款 人, 动乱时期许多纳税人摆脱了賦税义务。秩序恢复以后， 
他们继续从事自己应纳税的行业，但 却不在 纳税人之列。为了对 
付这些“未登录者”，政府进行了长期的立法斗争和利用箐察进行 
的斗争1619年缙紳会议召开时起，政府一直在追捕抵押人，在 
1648—1649 年缙绅会议的协助下才勉强制服了他们。就在那个时 
候，法典》规定,非工商市民而在工商区作手工艺的，必须或者放 
弃自己的行业或者加入工商纳税者行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为 
了保证国库有固定的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人，法律使社会分裂 
成一个个封闭的等级，使每个等级固定在它的义务上，法律还禁止 
随意离开工商区，并且把土地私有主的农民按条约规定的终生束 
缚地位变成世袭的农奴依附关系。但是，不管怎样仔细地对能纳 
税的居民进行登记和加以固定，仍然有许多逃避国库义务的未登 
录者。人们想用一种普遍的办法就像用大网捕鱼那样，把全体居 
民:普通百姓和享有特权的人、成年男女和幼年男女抓来为国库工 
作。就在西方重商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张用间接税代替直 
接税，対消费而不是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时候，在莫斯科有人试图 
走这同一条道路，但他们完全是我行我素地，即不是遵循某种外来 
理论的指导，而是按照本国的蹩脚实践走上这条路的。在莫斯科 
的财务政策中，间接税一般比直接税占优势。十七世纪，政府特别222 
热衷于这个财源，指望付款人更乐于为得到货物多付钱，而不是缴 
纳直接税:前一种情况，他多付了钱，至少得到某些有用的东西，而 
后一种情况，除了母聲 f 即收据外，得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认为， 
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即用提高税额的盐税代替一些最重要 
的直接税。正如人们当时所说的，这种想法是过去的客商而现今是 
司书的纳扎利 • 契斯蒂所授意的。因为盐是大家都需要的，因此， 

每个人都将按他消耗盐的多少付钱给国库，而且不会有漏网的。 

1646年以前，每普特盐国库征收五戈比的税，折合现在的钱大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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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六十戈比。根据送一年的法棒》盐税增加四蓓，即每普特的糙达 
到二十戈比，即每俄磅①的税钓半戈比。按粮食价格计算，当时的 
半戈比等于现在的六戈凼，我们看到,仅是国库的捐税就比现在每 
俄碌'盐的市场价格高到六倍。敕令用一系列直率而又粗略的理由 
来为这项措施辨解:将废除负担最重和分配不均的直接税、射击军 
税和驿站钱;税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谁不会成为来登录者 I ‘ 
所有的人将自然而然地付钱，没脊拷抑追缴，没有产厉的顆款;不 
尚国库缴纳任何东西的往在奠斯科菌索的外 国入也 将交款。但 
是，穑打细算还是落空7:老存姓在斋戒期食洁的廉价鱼，成千上 
万普特地烂在伏尔加河两岸，因为渔夫宠力概鱼 a ，盐价很贵，卖 
掛去的盐比以前少得多，于是国库受到极大损失。因此，在 i 6 4 8 
年初，国家决定废餘新銳。新税加剧 TT 人民对行政当局的忿恨，从 
而引起了当年夏天的叛乱。叛龀者在处死司书纳 • 契斯蒂时说： 
“给你这一下子，叛徒，是为了盐。”同#样的财政需要迫使笃信 
上帝的政府放弃教会和人民的镰 B : 宣布烟草^上帝仇视和上 
帝厌恶的烟草”一的出售由国家签断 s 1634年的敕令威胁要对 
使用和买卖烟草的人处以死刑。国库出售的烟草几乎贵如黄金， 
每”佐洛特尼克③烟傘现在价值五十一-六十戈比。1648年叛 
S 23 乱念 ® ，烟草垄断也废除了，重新恢复1634年的法律政府不 
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千脆胡乱下命令,朝令夕欲。 

_ _»市另一项财政措施的结局更令人挺望 】56 。对钱的需 

求使卡七世纪_斯科财政家变得推常有办法。他们想出用间接 
税代替直接税，又筒样又独自想出发行国家信贷。1656年，在同波 
兰的第一次战争胜軔结束和准备同瑞典断绝关系的时候，莫斯科 
国库缺乏银币来发放军饷，于是，有一个人，据说是沙皇的亲信 O . 

* i ■ ■ ，. U ■ q.b _- — - ■■ 

① 1俄磅等于409.51*，-—译者 

② 佐洛特尼克是俄国的重量毕位，毎1佐洛特尼克争于 4. 266克，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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糸季舍夹提出二个想法*发行铜币，强制按银币价格流通 气莫 
斯科市场 E 经习惯使用有票面价值的纸币；铸币之变质是国库在 
拮据情况下使用的一种辅助性的收入来源。在货币流通中既没有 
本国的金币，也没有价值很大的银 币:计 算单位是卢布和半个卢布。 

通行的硬币是价值不大的冬哈、杰 寿寧- —半个戈比，及/ I •、枣 筚 
—大铜钱的一 •半，它们的 kk 是 kk 六个多利亚①或更少些。在 
市场上，买货人为了防备扒手，把这些小的、有粗笨花纹和呈不规 
椭圆形的钱币含在嘴里。莫斯科国库弄不到本国的银子，于是 
就甩德意志运来的银币铸造这类银币。德意志银币在我国叫作叶 
f 亭寧。就是在铸造过程中也没有忘记国库的利益：这个叶菲莫 
斯科市场上值四十_十二戈比，而改铸后值六十四戈比， 
于是，国库由于改铸而贏利 S 2— 60 %。有时，改铸只不过是在叶菲 
莫克上加一个戥记，即“沙皇.钤记”，于是，它就从四十戈比变成六 
十四戈比 d 只从对波兰的第一次战争开始时起，才开始铸造银卢布 
和四分之一银卢布银币，它的价值是按加盖戳记的叶菲莫克票面 
价值拆 弇的。 现在又造出许多同银币同一形式和重置的小铜币。 
最初^这些金属钱币得到完全的信任，按照币面价值流通，“同银币 
处于同等地位”。但是，这种有诱惑力的铸币工作落到了贪图诱惑 
物的人们手中。铸钱的工匠原是些不富有的人，突然之间阔气起 
来 V # 且开姶在众目睽睽之下挥霍金钱，盖起豪华的住房，把妻 
宇打§得像大贵族夫人那样华丽，在市场上买东西时不讨价还价。224 
由宣过誓的锔币事务监督人指定的富商，甚至是莫斯科客商，自己 
去釆购铜，然后把它同国库的铜一起运到造币局，把它铸成钱币再 
S 回自己家中。市场上充斥着“窃贼的”，即从国家信贷局偷来 
命锎市。在铜币的行市中出现了贴水,并迅速加大:银币和铜币的 


①多利亚是采用公制前俄圃的重量单位，等于 44. 43宠克。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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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价开始时是四戈比，发展到1660年底每一个银卢布值两个铜卢. 
布，1663年最初为十二个铜卢布，而后来甚至到十五个铜卢布。与 
此相应商品也涨价了。处境特别困难的是军人，他们领到的薪俸 
是按全值计算的铜币。对此事的审讯揭露出，铸钱工匠和客商的诈 
骗行为被接受大量贿赂的莫斯科衙门机构所掩护，后者在这件事 
上彻底暴露了衙门常有的那种敷衍塞责，而它的头目就是负责铜 
币事务的沙皇岳父，大贵族伊利亚•米洛斯拉夫斯基和沙皇的姨 
丈，杜马贵族马丘 什金； 米洛斯拉夫斯基被认为直接参与了这些 
盗窃活动。衙门官员，客商和铸钱工匠被砍掉手脚，并被流放， 
沙皇对岳父发了一通脾气，革了姨丈的职。参与盗窃的同伙看到 
显贵没有受到惩罚，就利用大众对物价昂贵的不满，企图像1648 
年那样制造一场骚乱，惩治一下大贵族。在莫斯科各处张贴的呼 
吁书指责伊利亚 • 米洛斯拉夫斯基和其它人忘恩负义。1662年7 
月，当时沙皇住在莫斯科郊外的科洛姆纳村，约有五千名叛乱 f 
众涌向朝他们走来的沙皇，要求把忘恩负义者奔付审判。当时， 
一人抓住了沙皇长外衣的纽扣，并且逼他和一个叛乱者击掌为信， 
向上帝发誓，答应他本人将调査这一事件。伹是，从莫斯科来的另 

一批群众同第一批会合后，就开始不礼貌地要求沙皇交出负义者， 

•" * 

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自愿交出，他们就要用暴力从他那里夺冬。这 
时, 阿列克谢叫来射击军和宫廷卫队，于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群參 

的大屠杀便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严刑拷打和判处死刑 。许 多人被 

, - ■‘ 

淹死在莫斯科河里或是全家被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皇后因七月 
225的惊吓病了一年多。像参加叛乱那样，参加伪造铜币的有各种不 
同身份的人——神甫、教堂的下级职员、僧侣、客商、工商市民，农 
民和奴仆 I 追随暴动的甚至有士兵和某些军官。据当代人统计，宥 
七千多人因此事被处死，有一万五千多人被砍去手脚、流放、没收 
财产。但是，“真正的窃贼”，真正的叛乱者，据认为不超过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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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到沙皇那里去的人都是有好奇心、爱看热闹的人。铜币事件 
使工商业的资金周转陷入极大混乱，而从困难中挣脱出来的国库 
只不过使这种混乱更为加剧而已。在我们已经提到的1662年会 
议上，莫斯科商人在同斯特列什涅夫、伊利亚 • 米洛斯拉夫斯基谈 
论物价昂贵的原因时，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国库为了 
补足消耗掉的、用于造币的外来银子的储备,用铜币向俄国商人强 
行收购出口的俄国货物:毛皮、大麻、碱、牛油，而将这些货物转卖 
给外国人时，收的则是他们的叶菲莫克。与此同时，俄国商人要用银 
币向外国人买外来货，因为外国人不接受这种铜币，而他们向本国 
买主出售这些商品时收的则又是铜币。于是，他们投到流通领域的 
银币不能回到他们手里，他们要进一步购买外国货物就逐渐成为 
不可能，结果，他们就既没有了银币也没有了货物，成了“没有行业 
的人”。这项措施的彻底失败迫使人们废除了它。发行铜币信贷作 
为一种无息的国债，打算用它来兑换现有的货币。1663年敕令恢 
复银币的流通，并禁止持有和流通铜币，命令把铜币或者改铸成物 
品，或者送交国库,按科托希欣的说法，国库给每一个铜卢布付五 
个银戈比，而按1663年6月26日的敕令甚至只付一个银戈比。 
国库像一个真的破产户那样，给债权人的每个卢布付五戈比，甚至 
付一戈比。国库为了刚才提到的向俄国商人收购出口商品，早在 
七月暴动之前和之后不久，从各个衙门搜集了按票面价值大约为 
一 百五十万卢布的铜币（折合现在的钱是一千九百万）。毫无疑 
问，这只是造币局铸造的铜币总数中的一部分 1 传说五年中铸造 2 26 
的铜币总数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巨大数字一二千万（折合现在的 
钱大约是二亿八千万卢 布〉。 

住人的切特 维尔季更为严重的是那些被政府列为财政制度 
的新措施。它们有三项：用新式的土地登记来改变征收直接税的 
固定税额单位、实行直接税的等级收集制、吸收地方社团参加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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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15 \ 在征收直接税方面由按索哈册征税转为竽 if 甘亭 ，即 
按户课税6但是，这 种转变 不是直接把纳税单位从索^^改户,而 
是通过中间环节，即通过拉波一达尼 列夫斯 
基先生在他研究十七世纪直的著作中第一次提 
到和探讨了这个中间环节 i5e 。 登记册帮助我们弄清 了这神 纳税单 
位的产生过程。农村索哈不是一种稳定的纳税尺度。_作业法 
经常把耗尽地力的耕地排除出纳税范 a , 而把恢复地为:釣耕地算 
进纳税范菌。十六世纪下半叶，中部地区由于向边境娘区 的移民 
和农民耕地的减少，按索哈课税的完整制度遭到破坏》长期弃置 
不用的地段，即“拋荒地块”由于“住人的”，即纳税的耕地戴少而愈 
来愈多。用登记册的语言来说，“由荒芜变为住人”的索哈册没有 
增多，而是梠反减少了。动乱几乎使国内的农田作业完全停顿:据 
当财人证实，几乎各地都不再耕种，勉强思，过去贮存的粮食充饥。 
当国家平静下来的时候,在当地幸免于难的农民或者逃亡回来的 
农民，曾看到自己周围有很多无人居住的宅院，许多宅院地和糊朱 
.长出树木的耕地。在大破坏之后他们安了家，在•自己设_纳税 
.田上耕种了很小的一部分，而把剩余的劳动力甩在“外来釣耕池 
上'即自己过去的邻居所拋弃的和无需纳税的土地上。这&邻® 
有被打死的，当俘虏的，或失 踪的。 从登记册上我们晉到，某地在 
十六世纪末农民耕 种着西 千三百五十俄亩土地，到年往火的 
227纳税耕地剰下一百三十俄亩，然而外来的不钠:税 fit 曝趣有六百五 
十俄亩。我们看到在梁赞县有一个田庄，在 asa 阵有^ 二 s 七十 
:五锇猶农龄耕施^而到16祕年，，只有九戶农民呆在玄拥 
地上，但同时却常去耕种邻近“无人户”的西十$俄亩外来生 
0 在另外 労我们看到这样的 梅 一个往久的切 
:特雒 尔季上，按^圃制计算，即在一俄亩半的土她上平均有六到七 
户农民，同时 有四十 一 - 1 六十俄亩外来的土驰 b 遂种有时去千為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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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活翁到处都同纳税耕地的极度减少有关，它损害了国库，于 
是国痒想给这种情况以某神 限制。 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政府在进 
行普遍土地登记时，企图用一系列法令规定各县每一住人的切特 
雒尔季的最多纳税户数。同时，政府经常摇摆，经常修正和改变自 
a : 的 登记册。例如，对首都各级 人员， 最初给每一住人切特维尔季 
钓户数规定了十分有利的数字:十二户农民和八户赤贫农,或是十 
A 户农民，使一个完整农户等于两户赤贫农I后来把固定税额提髙 
了四倍多，规定每一个切特维尔季平均有三户农民，而以后又放宽 
了一些，确定每一个切特维尔季有五户。在每个住人切特维尔季 
承担節賦税中，各户应缴纳的部分是按它的规定户数来计算的 s 如 
粟规定的是八户，一个农民则耕神八分之一的住人切特维尔季，那 
么他每块耕地要村大约一俄斗①的税。随着纳税耕地的扩大，住 
人的切特维尔季作为索哈的小单位逐渐失去意义，而成为相对的 
锞 税计算单位。登记在一个有八户的住人切特维尔季上的一家农 
f ,虽然它耕种了四五个纳税切特维尔季，它却每块耕地只要缴 
激大约一俄斗的税。当然，与纳税耕地的扩大相适应，在按索哈派 
叛财.，一个住人切特维尔季*即计入其中的一组农户所承担的固定 
税额也相应地要提高。但是，这项銳顧是按住人切特维尔季的计算 
:都分来分的。在每个切特维尔季的囿定税额是两个卢布的情况 
下，登记册上列为每块耕地付一俄斗联倚农户不管耕种多少地， 
窗缴 納的税为二十五个戈比。伹是，这只是计算上的付款数，而不 
是实际的付款数。在分摊賦税射，鼙记册上列％每块耕地(即三 
通制耕_十六分之三俄亩）村一俄斗税，但是耕_俄亩纳税 
地的农户，同那些也列为付一俄斗税而耕种八俄亩的农户在实际 
上所付的税不一样。按耕地約比例分摊税款巳是农民村社自己釣⑽ 

① 俄斗 （取 TBepHK), 俄国 用于计 董液体和散体物容积 的董赛 ， 迪常等于 2«.24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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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或是地主的事情，而不是登记人 ■ —摊派 A 的事情了* 
纳税户和人口登记册 财政上的拮据使人产生一种想法，在 
_定土地税时不单纯按现有的纳税耕地计算，而且也把现有的劳 
动力和当地的农业条件计算在内，即人们不仅想要对耕地，而且也 
想对种田人课税，、目的是迫使他们耕得更多。在这种想法的指导 
下，规定了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各县住人切特维尔季上的应 
有农户数。但是，不难推测,建立在两种不同原则上的课税制度，即 
按土地和按户口的课税制度，把纳税人和摊派人都弄糊涂了。这 
种双重课税制增加了按索哈册征税在技术上的困难：测量耕地面 
积的困难和排除休耕地、外来耕地和长满林木的耕地后把耕地面 
积合成索哈的困难> 对索哈份额的混乱计算（它是按古代俄罗斯 
特有的分数算术计算的，分数的分子只能是一，而分母只能是用二 
和三除尽的数），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梭对居民的证明材料 
和捡查登记人本人的错误的困难；更不用说为逃避或减轻賦税而 
玩弄的种种手段了——所有这些都使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和争执 
不休到处泛滥。按户课税比较简单，并且能够比较均等。在 1642 
年缙绅会议上，城市贵族坚持要求政府按农户数目而不要按登记 
册来为军人收集金钱和各种物资。小地主比其它人看得更清楚， 
随着农民变为农奴，劳动力及其工具巳代替土地成为受剥削的农 
业力置。 1646 年，对农户进行了普遍登记，这次登记按人头把农 
民无限期地固定于地主名下，同时把直接由按索哈册课税改为按 
户数课税。 167 f -1679 年再次进行农户登记。这样就产生了特 
殊类型的固定税额登记，即冬9学罗舉 16 %它同以前的登 ® 册的区 
229 别是:后者主要是登记土地、地、采掘渔猎场所等经济资 

嘸 

$，依据这些经济资料向居民课税;而人口登记册登记的是缴纳捐 
A 的萝令习，纳税户和各户居民，这些人口登记册就成为课农户税 
的依 i 是，就是在实行新的税额单位的情况下，计算和摊派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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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税的办法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政府规定每个税区的平均农户税 
额，并且根据纳税户的多少算出每个区的税款总额，而这个总额则 
由付款人自己在纳税社团的各户之间去分摊，像过去在索哈的各 
户之间分摊那样，并按纳税资料的多少，按每户“赋役和采掘渔猎 
场所 v 的多少分摊 13 。 

等级分摊制 向按户课税的过渡导致把逐渐积累的直接 
税合并起来的需要。因为按农户这样细小的税额单位去分摊直接 
税是有困难的，而且，1653年间接税的合弁也为直接税提供了榜 
样。但是，两者存在着本质 差别： 间接税只认消费者，不问他的经济 
状况，而直接税则必须顾及这点。农奴制把全体纳税居民分为 两类： 
自由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把从自己资本和劳动成果中拿出来的东西 
全部付给国家，而农奴则把自己劳动成果分别交给国库和地主的 
账房。必须按两类纳税人向国库纳税的不同能力在他们之间按比 
例地分配合并起来的直接税。也有人宁肯釆用另一种办法——由 
国库本身的需要来决定。直接税在十七世纪就成了常年税了， 
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供养日益扩大的射击军的捐税，即射击军 
税。从 1 h l 630 年到 1663 年，这种税几乎增加了八倍 na 。 捐税的 
猛增使付款人力不胜任，其结果是拖欠税款。1678年户口登记 
后，1679年9月5日敕令把其它一些直接税并入射击军税，接着 
又按不同税额，“不苘级别”把射击军税转为按户征税。欠缴 
的税款在不断增加。政府于1681年免除欠缴的税款后 id ，从每 
个城市召来两名代表并询问他们：当前的射击军税额，他们有无 
能力缴纳，以及为什么无力缴纳？代表们对这一直率而又愚蠢的 
问题回答说，各种苛捐杂税和劳役造成的破产，使他们无力缴纳。 
这以后，委托莫斯科客商组成的委员会定出一个比较轻的税额，于 
是客商把税额降低了 31%。莫斯科政府对自己的无能和对事态 
的无知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乐意把它说成是自己合法的天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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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而纠正这些缺点则是被管 g 应作的事，就像他们应该填补政 
府的财政缺额一样，因兔以上两点都是他们的国家义务。依‘据同一 
个1679年敕令，赎俘钱和驿站钱也合并为一项捐税。这合并起来 
的两项捐税也分摊给两类纳税人 W ,落在各城市纳税的工商市 
民以及北部和东北各县官地农民头上的是单一的射击军税，它代 
替了过去的所有直接税，按各税区或各类人的付款能力把射击军 
税划为从两个卢布到八十戈比的十种按户纳税额，而居住在其它 
县份的土地私有主的农民，由于承担着他们主人的繁重劳役，缴纳 
合成一种税的驿站钱和赎俘钱，教会农民每户缴十戈比，而皇室农 
民和世俗土地私有主的农民每户缴五戈比，为射击军税最低税额 
的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国库把多么大的 
—笔收入来源 it 给了占有农奴的土地私有主去任意使用。财政政 
策也是这样遵循了等级差別的总格式。十七世纪莫斯科的整个社 
会制度就是按照这个格式形成的。 

財政和地方机构 在寻求新的财政经费財所采用的种种新办 
法的失败，导致在支配现有资金时的节约。力求把全部收入集中 
到中央国库的努力表现在缩减地方开支，废除要求供养和现在巳 
被认为是多余的地方官职:各种各样的市镇事务员、密探;驿站管 
理员、粮仓主管人，甚至还有面巴令。这些职位的事务全都由督军 
承担，目的是使纳税人在供养上没有多余的负担 > 使他们缴国库税 
时负担轻一些。但是，也废除了督军本人和他们的司书、录事的苛 
2M 捐杂税。同样是为了减少地方征税事务的开支，免除了督军征集新 
的射击军税的事务，并且不让他们干预征收关税和酒税的事务1这 
些事务通过选民负责选出的长官、正直的头头以及宣誓人交由纳 
税者本人、工商区和县里居民去处理。这样一来，人们又回到了 
寸六世纪的地方机构，但这不是恢复地方自治制度，而只是把菌库 
事务从贪婪的政府官员手中转交出去给当地不要报酬和工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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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人去处理。 

院外仆人 的娬税 对研究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家的社会性质来 

说，过渡到按户课税在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它扩大了课税的范 
1 

围，或者确切些说，使纳税居民的成分更复杂了，同时也为判断 
人民劳动力在国家各统治力量之间的分配留下了资料。按户课税 
帮助国库找到人数众多的一类新的纳税人。我们在第四十九讲巳 
经看到，院外仆人按其法律地位是奴仆，但按其经济地位，甚至 
按其对主人的契约关系，他们很像农民，他们住在单独的宅院 
里，拥有份地和为地主脤农民的义务。在赋税从按耕地征收转为 
户征收的情况下，开姶把院外仆人按户列为同农民和赤贫农一 
样的纳税单位。根据米留科夫先生在付款回条中所看到的指示，这 
种作法是从1678年的户口登记开始的 o 这是把奴仆同地主 
的农民在法律上合成一个农奴阶级的一个最早时间，这种合并到 
彼得大帝时期由第一次人口调查完成。 

人民劳动力的分配 1678年的户口登记册留下了一个全国纳 
税户的统计表，后来，甚至在彼得大帝时期，政府在计算捐税时 
还使用它 。这个 统计表使人能在某种程度上想象出莫斯科国家的 
社会制度，想象出到十七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即到彼得改革前夜 
这个社会制度是怎样形成韵。一些文件保存了这个统计表，但数 
字各不相同，其中最可靠的数字是最大数字，其它数字可能是根据232 
不完全的资料编制的，存在着缩小纳税户数字的动机，但是也不应 
为此而过分夸大这一动机。根据这个统计表，1678年的人口登记 
共有八十八万八千城乡纳税户。科托希欣以及1686年和1687年 
的敕令列出了工商户和官地农户（即自由农户）的 数目， 列出了 
教会的、宫廷的和大贵族的，属于大贵族、杜马官员、近臣和最髙执 
政阶级的农户数目。 如果从 1678年登记的总数中减去所有 这几 
类农户，那么我们就会得出属于首都和城市服役人员，即属于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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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贵族的农户 数字。 全体纳税人分属备类所有者的情况如 
下(按整数计算) ：. 

工商户和官地农户 9.2 万户占 10 U % 

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和寺院的农户 11 • 8万户占13 . 3 % 

宫廷的农户 8. 3万户占9.3% 

大贵族的农户 8*8 万户占10% 

贵族的农户 50.7 万户占 57% 

88. 8万户 100% 

人民劳动力的这种划分提供了几个有趣的材料 d 首先，只有 
十分之一多一点的全体城乡纳税户，享有当时的自由，同国家有直 
接关系。全体纳税居民的二分之一多一点划归服役人员，因为他们 
承担保卫国家防御外敌的义务;十分之一划归统治阶级，因为他们 
付出劳动管理国家 >将近十分之一的农户划归国君宫廷;大大超过 
十分之一的农户划归教会, tt 是说，整个教会农民的六分之一，将 
近二万户在为教会上层，即为脱离尘世的僧侣干活，以便这些人从 
精神上统治他们;而将近六分之五的农民(除去大教堂和教区教堂 
的农 民外〉 在为寺院，即为脱离尘世的僧侣千活，以便靠他们为 
消除农民的罪孽而祈祷。总之，几乎十分之九的全体纳税人处于 
对教会、宫廷和军事服役人员的农奴依附地位。期待这样形成的 
国家机体能在政治、经济、民事和道义方面有令人满意的进步，这 
是不公正的 o 

特别税不管政_怎样加强税收，通常它都不能精确计算出 
它未来的开支，以便使支出同日常的收入保持平衡。而且政府在 
办事时，总是边走边发现自己预算的错误。于是，它就采用非常 
手段在最困难的时候，即在米哈伊尔统治的最初几年，它 
同缙绅会议一起对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或特罗伊茨基 • 谢尔基耶夫 
寺院这样的大财主实行强制性借款。不过，这是罕见的情况。“自 
由征求”和提成税，可以说是特别税的通常来源。从第一个来源中 



得到“征求税”，从第二个来源中得到年了譽①、呀 了亨、 

和冬两个来源都带有等级性 i •自•由征 i 二^就 
认 i /政*府 k 据绪绅会议的决定号召享有特权的地主阶级，教会人 
士和服役 s 级自愿认捐，以抵补特别军事开支。我们巳经看到，在 
1632年同波兰的战争开始的时候，根据两个国君和缙绅会议的决 
定，出席会议的教会人士和服役等级中的一些人立即在会上宣布 
他们准备捐献，而另一些人答应带来他们捐献的清单。通过这类手 
续进行自愿捐助也得到1634年缙绅会议的批准。也向非农奴的农 
民征收征求税，但不是采取自愿认捐的形式，而是把它作为有固定 
税额的捐税，数额是每户一个卢布到二十五戈比（折合现在的钱是 
十四卢布到三个卢布）。提成税——是选举新王朝的那次缙绅会议 
在财政方面的一个发明——落在商人头上，数额是征收财产的五 
分之一。1614年，即选举米哈伊尔的第二年，这次缙绅会议决定为军 
人“按固定税额从余额中”征收款顼，“谁的家产和作坊可能值一百 
卢布，就从他那里提取五分之一，即二十卢布，而谁的家产和作坊更 
多或更少，则按同样的计算法从他那里提取时。这样，决议一下就 
至少提出了三种互不相容的课税根据:宇 f ——财产、字亨一流 
通资本同劳动的结合、 ® 竽亨申零•二一税额委员定的纯 
收入，最后 ，寧 f 交出多少44凭 i 心 i 报自己的收入了。绪绅会 
议的决定用 i 告形式散发到各地，它是由莫斯科的司书按照世世234 
代代千篇一律的书写方式写成的——以致可以使人把这一决定理 
解成三种以上的意思。1614年缙绅会议的想法是相当简单的。为 
什么它定出伍一税，而不是肆一税或陆一税？当时根据贸易貼现， 

存款取息时一般和最髙的法定利率是“五年能获得增值到第六年 
才取”，即20%。借款人只有当他能用借款赚到比20%多得多的 

① 为紧急征收的賦税，占财产或收入的五分之一 • 以此 秀推，什一税则占 十分之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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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时，才能按这种利率借钱。这 就是说 ，这个利息当时是资本的最 
低纯收入，弁且在正常的淘转中，五年内资本增加一倍。缙绅 
会议关于向商人征收伍一税的决定要求流通资本把自己为期― 
年的增长额让与急需钱的国库，从而把五年内资本增加的一倍 
延期到第六年。捐税的简单公式是这样的：捐税不是要求他的各 
项财产或全部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只是从商业流通资本或店铺、工 
厂等盈利的不动产中取得最小的年度纯收入。但是，由于衙门表述 

得不好的原故，缙紳会议的决定引起许多误解，甚至是混乱。在一 

， - 

&地方，伍一税被理解为财产税，所以税务人员就开始登记各项财 
产，这样做引起了纳税人的反抗;在另一些地方，按某项普通税(如 
射击军税)的税额收税。有些地方把捐税理解成商业流通税，并且 
按照关税册计算，“公布谁运进和出售了多少卢布的货物”,然后征 
收这&货物价格的五分之一，在这些地方人们才比较接近于理解 
捐税的本意。在征收下列提成税时，由于“从家产和作坊”这种公 
:式化的用语有不清楚之处又重新出现了误解和冲突。但是，它事 
实上是一种对收入的课税，1670年居: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雷伊坚 
费利斯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 19Ci 。 这座捐税落在各种身份的 
工商业#,纳税人和非纳税人的身上 W (除去神职人员和 
. 4免税”的服役官员)，这些捐磁还落在射击军人、炮手、各种农民 
和赤贫农身上，甚至落在经商的奴仆一“不管他是为谁家在做买 
卖”一的身上。 1 SW 年征收伍一税的做法在1615年又再次采用 
To 在沙皇米哈伊尔当政时的第二次对被战争期间，在1633年和 
1634年，两次征收了伍一税。 1 S 37— 1638年，政府为了:防御克里 
2^5 .米亚人，把射击军税增加一倍，哲向缙绅会议请准从宫廷农民.和土 
截私有主农民中招募兵役入员并对商人加紧征收现款一向每户 
征收的钱约合现各二十卢布，而向官地农民则征收半数， 1 S 39 年 
苒次征收特别税款。收到的税款中有很大的欠额，这是付款人经 



济结 椐的征兆。他们也抱怨说，他们“ 非常困 难”。如果再加上国 
库对最赚钱货物的强制收购，如在普斯科夫按法定价格收购亚麻， 
我 们就会理解地 方编年史家的痛苦的 抱怨： “价格是不自由的，购 
买是强制性的，各方面的悲痛是巨大的，仇恨是说不完的，在全国’ 
没有任何人敢于明 买明卖 ”。在沙皇阿列克谢和费奥多尔时期，特 
别捐税非常之多，并且沉重 S 那时，同波兰、瑞典、克里米亚和土耳 
其的长期消耗战争要求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2ea 。 在二十七年中 
(1654—1680)，征收过贰什一税和什伍一税各一次（5%和 
6.65%)，征收过五次什一税和两次伍一税(10%和20%)，这还不 
算年 复一年向每户征收的千篇一律的固定税额:的税加 6 。这样， 
所有这&额外的捐税获得了临时兼常年税的性质。特别税作为特 
殊的，没有固定税额的项目成为平常收入的组成部分。 

1680 年的®算表 政府在十七性纪采取的不断变化和混乱 
不堪的沉重税收究竟取得了哪些财政效果呢？科托希欣就十七世 
纪六十年代情况写道 ，除 去西伯利亚的毛皮税收入外，全国每年有 
一百三十一万一千卢布进入沙皇的金库，流进所有莫斯科衙门。他 
无法确切估计西伯利亚毛皮税的款顼，只能把它大致定为六十多 
万卢布。过了二十多年，于1689年抵达莫斯科的法国代理人涅维 
尔①在首都听说，莫斯科国库的年收入不超过七八百万法国利维 
尔。因为十七世纪时一个利维尔在我国折合六分之一卢布，所以 
涅维尔宣布的总数同科托希欣说的货币收入数字（一百三十三万 
三千卢布)非常接近，同时也难以确定出售国家货物所进的款项。 
1680年的收支预算表保留了下来，米留科夫先生发现了它，并 B 
在自己从彼得大帝改革研究俄罗斯国家经济的著作中对它进行了 
详细分析 2Q6 。 收入的总数在这里被定为将近一百五十万卢布 

①人名索引中为波兰使节。原文如此。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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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2 Qr 合现在的钱大约是二千万 ) 2 t >% 货币收入中的最大款项， 
即49%20«是间接税，主要是征收关税和酒税。直接税提供44%， 
它的最大款项是特别税将近一半的货币收入用于军 

V 

事需要 （大 约七十万卢 布〉。 国君的宫廷耗费了收入预算的15%0 
实际用于有关福利、公共建筑、驿务，即通讯手段等事业上的不 
到 2Q * 5%20« 0 其实，预算表只提供了当时国家经济的大致情 
况。不是所有的进款都送到中央各衙门：许多钱在当地就领走和 
开销了。虽然1財0年的预算表上有很大的结余但是，这个 
预算的真正意义表现为，每年的预算税额远未能全部收上 来：到 
1676年为止积累起来的欠缴税款超过了一百万卢布，这笔欠款在 
1681年被迫予以免除。显然，人民的支付力巳经到了山穷水尽 
的地步 



第五十二讲 


国内事务的状况令人不满——不满的原因—不满的表 237 
现——人民造反——文献记截中反映出的不满—— M . A . 

赫沃罗斯季宁公爵——尼康总主教 一 格里哥里 • 科托希欣 
——犹里•克里尚尼奇。 


不满的尿因 莫斯科政府在动乱之后恢复秩序时 1 ，并不打算 
从根本上骧然改变它，想保存其旧的基础，只是把政府认为应该修 
正 和改善的方面辟一些技术上的改变。涉及国家管理体制、等级划 
分、国家经济发展的改革尝试，都是犹豫不决,不能贯彻始终 > 这些 
尝试都并非出自任何通观全局的深思熟虑和实际拟就的计划，显 
!然只是从当时偶然的指示出发的。但是这些指示都向着一个目 
标，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都出自一个原由，即政府的财政困难， 

而且它的全部改革尝试本身,连同日常生活的强制性要求，目的都 
在于消除这些困难。可是一切都同样地遭到了悲惨的结局，全部都 
失败了。中央行政机构严格地更加推行紧缩政策，但既不能节省 
开支，又未见多少改进，也没有解除纳税人对国家的沉重賦税I更 
加森严的等级制度，只是加深了社会利益和情绪的对立，而且财政 238 
方面的新招使得人民筋疲力竭、破产和欠税的与年倶增。上述一 
切使人们普遍感觉情况严重。宫廷、王室成员和对外政策更使这 
种感觉发展到对国家事务进程异常不满。在新王朝的头三位沙皇 
统治时期，莫斯科政府给人的印象是偶然掌权的人没有恪尽职守。 
除三四个人以外了全是些利欲熏心，无才能，甚至连代替才能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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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能也没有时人。更糟糕的是，他们毫无责任感。这么一些靠 

•m 

钻营谋得国家官职的人显然是由偶然状况造成的。某种不详笼罩 
着新 王朝： 命运坚决不让新王室最高权力的执掌者长大成人才即 
位。头五位沙皇中有三位——米哈伊尔、阿历克谢和伊凡即位时 
几乎还没成年，一位只有十六岁，另两位更年轻：费奥多尔——十 
四岁，彼得——十岁。可是这一王朝的另一突出的家族特点是:公 
主往往很健壮，精力充沛,有时甚至是刚毅勇敢的女子，如索菲亚， 
而王子则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孱弱、短命、有时是病态的人,如费奥 
多尔和伊凡。沙皇阿历克谢外表虽然活泼、有朝气，怛身体非常软 
弱，他只活了四十六岁。 1 阿历克谢的幼弟季米特里的天性和自己 
的祖父伊凡雷帝一样，如果长大,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要提科托希 
欣的话可信，那就是，父王的亲信们不让人们起疑地精心策刻毒 
死了这个凶狠的孩子，使人以为王子似乎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的。 2 
同样 3 ,彼得也没有被考虑在内:他被排除在任何常规之外。在新登 
基的沙皇有本事判明和^^意判明周攝的人之前，在他身迪巴有一 
个执:政的集团，这些最早的含作者巳给他的整个统治定下了，方针 
和色调。这种反常情况允其在对外事务中反映了出来。对外政策日 
益使政府的经济陷入困境，在由于“动乱”的结果而造成的领土丧 
239 失之后，对外政策也是一个舞台，新王朝面临的任务是利用这个舞 
台首先证明自己全国选举的正确性。米哈伊尔沙皇的外交，尤其是 
在计划不周的和未操胜算的斯摩棱斯克战役之后，仍然以战败者 
通常的小心谨慎为其特点。在亚历克谢沙皇时，从父亲那里得到 
的锥动力开始被遗忘。莫斯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违背意愿卷入为 
夺取小«^罗斯的战争是因为受到1654—1655年几次光辉战役的 
鼓舞，那时不仅一下子征服了斯摩棱斯克领土，而且还征服了整个 
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莫斯科的想象远远超越了理智：它没有想到， 
这样的成就并非靠自己得来，而是因为当时瑞典人正从西面攻打 
238 



波兰人，把波兰最精锐的军力吸引到了自己方面。莫斯科盼政策 
采取了不同寻常的大方针：不惜人力和金钱，摧毁波兰，然后莫斯 
'科沙皇登上波兰王位，并把瑞典人逐出波兰;把克里米亚人和土耳 
興入逐出小俄罗斯，不仅攫取第聂伯河两岸，还®占有加里西亚 
4 .所以在 1660 年曾派谢列麦杰夫的军队到那里去)一 •而所 有这些 
错綜复杂的计划却把自身搞得乱成一团和实力衰竭，以致二十一 
年•中，在三条战线上的消耗战和一系列空前失败之后，接连放弃了 
.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右岸，只得满足于保住斯摩棱斯克和谢 
维尔斯克领土，以及小俄罗斯的第聂伯河左岸，连同右岸的基辅。甚 
笫在 1681 年同克里米亚鞑靼人签订的巴赫齐萨莱条 约中， 既未获 
得方便的草原边界，也没有废除每年向汗盼屈辱性进贡，更未获得 
承认扎波罗什归属于莫斯科。 

不满的痛现 随着伤亡和遭到失败而产生的沉重惑觉，人们 
对事情进程的不满增长了。不满碰上了•由全面愤激形成动乱的土 
壤，又逐渐.自上而下席卷了整个社会。’伹在上层和下层 3 中反映 
不一。在人民群众中，它表现为一系列的骚动，它使人们知道十七世 
纪的形势是如此的严重：这是我国历史上人民造反的时代。且不 
谈米哈伊尔沙皇时这儿那儿爆发的乱子， R 要历数阿历克谢时的 
谐反就能看•到人民不满的这种力量：1射8年在莫斯科、乌斯秋格、 

科兹洛夫、索尔维切戈茨克、托木斯克和其他城市的造反； 1649 240 
年，被及时防止的、抵押人在莫斯科淮备的一次新的造反：； 1650 
年，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暴动 I 1662 年，由于铜币问题，在 
莫斯科又发生了造反 I 最后， 1670 年至 1671 年间，在伏尔加河东 
南的顿河哥萨克中拉辛领导的大规模造反，当老百姓揪起的反对 
最高层阶级的运动和它合流时,它就具有了纯粹的社会性质 ；1 郎8 
一 1676 年间索洛维茨寺院反对新修订的圣书的叛乱 。在/ 这些 
叛乱中，尖锐地暴露了被当局锖心地用官样文章和教会训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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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老百姓和当局的关系：老百姓对政府和政府最髙当局代表 
者的态度丝亳不是因为虔诚，只是简单地出孑礼貌而已。在上层阶 
铍中表示的不满略有不同。如果说人民群众中的不满情绪触动了 
神经，那么在社会上层中则唤醒了思想，并导致更猛烈地批评国内 
秩序。一方面用对社会上层的愤恨去推进运动，另一方面抗议呼声 
的主调也表达出了对人民落后和孤立无援的意识。现在我们几乎 
是初次在政论的舞台上、在批判周围现实的艰难而不稳定的活动 
中碰到了俄罗斯思想 o 在1642年的缙绅会议上，在1662年政府召 
集的有莫斯科商人参加的衬论物价髙涨原因的会议上都有这类性 
质的声明。出席缙绅会议的人士，在会上虽没有背叛自己的政治 
纪律，仍保持着恭敬的口吻，不让自己用刺耳的反对语调说话，但 
却慷慨激昂地叙述了行政的腐败、享有特权者肆无忌惮地破坏法 
律、政府方面藐视社会舆论，政府根据君主的敕令审问商人，录下 
口供，又按口供作些小动作等情况 * 这些是各个阶级的需要和意 
见的小心興翼的集体声明。某些观察家以非常激昂的情绪表达了 
个人对国内事务的意见。我只局限于举出若干例子用以说明俄国 
的现实在社会评论的最早尝试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 

241 H. A. 赫沃罗斯季宁公爵 在十七世纪初，即在“动乱”时期 

巳有的这种最早的尝试，无疑是由“动乱”引起的。赫沃罗斯季宁 
公爵是第一个僭王宫廷中的年青显赫人物，他同波兰人接近，学会 
了拉丁文，开始读拉丁文书箝，沾染了天主教思想，敬重拉丁圣像 
如同敬重东正教圣像一样。在瓦西利•舒伊斯基沙皇时，他被放 
逐到约瑟夫修道院去反省，从那里返回时，满怀怨恨,并且堕落了， 
陷入自由遠想，摈弃了祈祷和为死人礼拜，“他在信仰上有过动摇， 
指责东正教,对神圣的上帝侍奉者出言不逊”。同时，他保持了对 
教会斯拉夫文学的爱好，他是教会史的博学者，在对局部问遁的书 
呆子气的讨论中，他表现出无法克制的挑衅精神，总之，在学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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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命不凡，“在自己 的理智 中对任何人都寸步不让”。 4a 他善于捉 
刀， 在 米哈伊尔统治时期，写了涉及他那个肘代的很不错的论文 I 
在论文中，思考问题比写事件和人物为多。赫沃罗斯季宁把那么 
多不同的意见和爱好混合在一种思想意识里，这些意见和爱好很 
难汇成一个坚定的完整的世界观，但又厌恶东正教一拜占庭的传 
统和概念，于是导致他同祖国的一切都处于敌视状态。他挑衅性 
地蔑视俄国教会的仪式，“不遵守大斋戒节和基督教惯例”，禁止 
自己的家奴去教堂礼拜，在1622年他酗酒“酣醉”，在明朗的星期 
日早晨黎明之前，在大斋戒节前即开斋，不去宫廷同君主互吻三次 
以示庆祝，不参加晨祷和做晚礼拜。他以这样的行为和思想方式 
使自己在社会上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他想获准离去,甚至想逃到立 
陶宛或罗马，并卖掉了自己在莫斯科的宅邸和世袭领地。沙皇的敕 
令历数赫沃罗斯季宁公爵的这些过错和罪孽。在搜査公爵的宅邸 
时，找出了他亲笔书写的“小册子”，其内容有散文、诗、用波兰语韵 
律写的“简诗”。在这些小册子中，正如在他的言淡中一样，表达了 
因思念异国他乡引起的烦恼和忧愁。他蔑视本国的秩序，写了许多 
责备莫斯科国家一切人的话，揭露他们毫无理性地崇拜圣像，他诉 242 
说道:“仿佛莫斯科没有人，所有的人都是傻瓜，不能与人相处，在 
田地里播种黑麦，全都生活在虚伪之中”，而他不可能同他们有任 
何 交往； 他还侮辱所有的莫斯科人和生养自己的双亲，诽谤他们， 
说他们没有理智，甚至对君主也不愿意写上尊号，称之为“俄罗斯 
的暴君”，而不称沙皇和专制君主。公爵因此再度被放逐，到基里 
洛夫修道院“受管教”。在那里，他悔过自新，回到了莫斯科,恢复了 
贵族地位，并得以出入宫廷，于1625年逝世。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是 
俄罗斯精神生活中较早出现的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后这种现象则 
是相当普遍了。他并非十六世纪俄国带有新教色彩的异端，这种 
异端由对教条和教仪的种种怀疑和解释培养起来，是西欧宗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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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遥远的回晌。他是在天主教嘴景下俄罗斯所特有的自由思想 
者，他对拜占庭教会的冷醅仪式和其影响下的整个俄罗斯生活厌 
恶, 他是恰达耶夫遥远的精神祖 先。/ 

尼康总主教 全俄罗斯的总主教——教会道德国内秩序的维 
护者 ■ —出 S 1 在国内政治紊乱的揭发者的行列是相当突然的事。 
而此人不是一个普通的总主教，而是尼康总主教本人。请记住, 
他是怎 样从一 个农民高升到总主教宝座的，他对沙皇曾有多么大 
的影响，沙皇曾称他是自己的“密友、后来两 个朋友 又是怎样吵架 
的，此后尼康在1658年就主动离？ f 了总主教宝座，他以为沙皇会 
低声下气哀求他回来，可是沙皇没有这样做。尼康在自尊心受辱， 
怒气冲天时给沙皇写了一封有关国家事务状况的信。从总主教那 
里当然不能斯望有不偏不倚的判斯，但总主教为了描绘当时情 
况的 熏暗图 景所选择的色调倒是顶有意思的：它们都选自政府财 
政宙难和人民经济衰落的情况。最使尼康生气的是1649年成立 
243的修道院衙门彳这个衙门裁决神职人员的非神职事务和管理广 
大的教会世袭领地，而且由大贵族和司书管理，没有神职 A 贵参. 
加•在 5 1时1年，尼康写了一封掲发信给沙皇。总主教对他深恶 
痛绝的衙,玩弄辞藻地写道一世俗法官作出裁决并强加于人，为 
此，在大宗敎会议审判的曰子里，你就收集了反对自己的、令人发 
指的有关你的谎言。你布道时要大家吃斋,可是现在搞不清楚，谁 
因缺少粮食而不吃斋；在许多地方，人衍因吃斋以至死亡，因为什 
么吃的都没有。谁都不会被赦免 :乞丐 、盲人、寡妇、修士、修女，全 
都被课以沉重的贡赋;到处是哭泣和悲痛，在那些曰子里没有欢乐 
的人”。1665年，尼康写给东方总主教的信(被奠斯科暗探截住)， 
对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同样描写得一团漆黑。他兑沙皇夺取了教 
会财产，他写道:“把人抓去服役，毫不留情地拿走粮食和金钱；沙 
皇赛所#的塞督徒纳贡，成倍地、三倍地、甚至缴纳得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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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都徒劳无盎 ’ >。 s 

格里哥里 • 科托希欣 就在这同…位沙皇统治的时期，在钼 
当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举出另一描写莫斯科缺点的著作 O 格里哥里* 
科托希欣是使节衙门的一个录事，或者说是外交部的一个低级书 
吏，承办不重要的外交任务。他受到冤枉的处罚，因为1 66 0年在君 
主尊号问题上出了差错，帔笞仗。在第二次波兰战争时，他被派往多 
尔戈鲁基公爵军中服务，他不同意执行总司令的非法要求，从岗位 
上逃走，1664年逃到波兰，又到德意志，以后到了斯德哥尔摩。在 
漂泊中，他惊奇地感到国外秩序和祖国的迥然不同，这使他动了个 
念头，论述莫斯科国的状况。瑞典首相马格努斯•德•拉•加尔 
底伯爵很器重谢里茨基——科托希欣在国外的自称——的才华和 
阅历，鼓励他从事业已开始的著述,该著作写得那样出色，以至成为 
十七世纪重要的俄国历史文献。但是科托希欣的结局很糟糕。他在 
斯德哥尔摩大约生活了一年半，改信了新教，因同住处房东的妻子 
过从甚密，引起其丈夫的猜疑，在两人争吵中，被这位丈夫打死了， 
房东也因而掉了脑袋。该书的瑞典译者称这位著者是无与伦比的 
聪明人。这一著作在上个世纪被一位俄国教授在乌普萨尔发现， 
并在1841年出版。全书分十三章，书中描述了莫斯科沙皇的宫廷 
生活、朝廷的阶级成分、莫斯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程序、中央机 
构的组织、军队、城市商业和农村居民、最后是莫斯科上流社会的 
家庭生活。科托希欣很少发表议论，更多的是用简洁、明快和准确 
的录事的语言描述祖国的秩序。可是他到处流露出对离去的祖国 
的鄙视，他对祖国的这种关系是置于阴暗的背景之上的，看来他是 
不偏不倚地描述了俄罗斯生活。不过，有时他又爆发出坦率的评 
论，全是抱有反感的言论，揭露了莫斯科人生活和习俗中的许多重 
大缺点。科托希欣 6 谴责他们的“不畏上帝的性格”、高傲、倾向于 
欺骗，尤其突出的是无知。他写道：“俄罗斯人因自己的种族而对 



所有事务持髙傲的、异乎寻常的(不习愦的）态度，因为自己国内没 
有任何良好的教育，除高傲、无雅、仇恨和不公正外，没有什么可接 
受的 6 ; 不送自 己的子弟出国留学，学习科学和习俗(待人接物)， 
因为害怕我们获悉那些国家的信仰、习俗和美好的自由后，会开始 
改变（抛弃）自己的信仰，并追随他们，且不想回家和接受同族人 
的照顾”。科托希欣描述了一幅大贵族杜马集会的阴暗场面，讽刺 
在会上大贵族“死盯着自己的大胡子”，对沙皇提的问题什么也不 
答复，不能给沙皇出什么好主意，“因为沙皇赏赐他们中的许多人 
不是因他们的才智而是因他们的高贵门第，而且他们中很多人不 
识字，没上过学”。 7 科托希欣描绘的俄罗斯人的家庭生活也是阴 
暗的。有人 8 持这样一种意见：似乎古罗斯尽管有自己的许多政 
治和内部缺点，但仍能厝助于教规和家法建立法律上和道德上牢 
245固的家庭。为此，科托希欣著作的最后一章《论大贵族、杜马贵族和 
其他官员的生活> 给这种意见制造了一点障碍。他在这一章中冷 
静地描述了父母对子女的专横，媒妁在嫁娶中的厚颜无耻，如父 
母对不称心的女儿的粗暴欺骗，目的是不择手段地把次货脱手，以 
及由此产生的争讼；殴打妻子，并强使被嫌弃的妻子削发为尼，丈 
夫毒死妻子，妻子毒死丈夫，教会当局无情地公然干预家庭纠纷等 
等。家庭生活的黑暗情景使著者本人吃惊。他用激动的感叹词结 
束了自己简单而冷漠的描述：“通情达理的读者，别对这事大惊小 
怪，那是真正的实话，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会像莫斯科国内那样 
欺骗少女，在其他国家，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的，而是探望未婚妻本 
人并和她商谈”。 8 

尤里•克里尚尼奇 在评述离开祖国的俄罗斯人时，对照一 
下一个怀着希望来到俄国，想到这里找到第二祖国的外来观察者 
的印象是很有意思的。尤里•克里尚尼奇是克罗地亚人、天主教徒、 
神甫，受过广博的教宵，沾一点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边，也沾一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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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经济学家的边。他是一个大语言学家，尤其是一个爱国者，更 
确切地说，是一个炽烈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因为对他而论，真正的袓 
国不是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国家,而是联合的斯拉夫各族人民，是在 
历史之外，不知什么地方的纯粹政治梦想。他生 9 为土耳其苏丹的 
臣民，作为一个可怜的孤儿被带到意大利，在萨格勒布、维也纳和 
波伦亚接受了宗教神学教育，最后加入了罗马圣阿法纳西会 。罗马 
主教会议为传布信仰 （de propaganda fide ) ，在这个会中训练专 
对东方东正教异端分子布道的熟练传教士，因为克里尚尼奇是 
斯拉夫人，所以他被派到了莫斯科。他被这个遥远的国家所吸引， 
他收集了有关它的情报，把对它的愿望所作出的颇费解释的计划 
递呈主教会议。但他有暗中的想法 :靠主 教会议 9 的物质支持，以 
传教士的热忱去为可怜的斯拉夫人——学生服务。他并没有把莫^6 
斯科人当作邪教徒，或想入非非的异教徒，而是把他们当作基督教 
徒，只因无知、心灵愚蠢而误入歧途的人。他早就为分裂的、受 
奴役的斯拉夫人的苦难处境开始思考并深感悲伤。应该向克里尚 
尼奇的政治敏感致敬：他预料到斯拉夫人统一的真正道路。为了 
使人们彼此友好相处，他们首先应彼此了解，在这方面，他们语言 
的庞杂起了阻碍作用。正因为这样，克里尚尼奇还在拉丁学校时 
就尽量不遗忘斯拉夫本族语言，勤奋地学习它，以便善于辞令，他 
为把斯拉夫语的杂质和地域上语言的不规范加以净化而忙忙碌 
碌。他想这样地改造斯拉夫语，使所有斯拉夫人都能懂得它。为 
此，他打算并编写文法、字典和语言规则。他还有另一个大胆设 
想:需 要某个 政治中心使全部分散的斯拉夫各族人民联合起来，而 
当时不存在这样的中心，它还 没有显 露出来，它还没有成为历史事 
实,它甚至对一些人来说还不是一种政治向往，而对另一些人来说 
也还没有成为吓人的东西，像后来那样。而克里尚尼奇则敏锐地 
肴透了这个闷葫芦 P 他是芜罗地亚人、天主教徒。他没有在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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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没有在布拉格，甚至也没有在华沙寻找这个未来的斯拉夫中心, 
而是在信仰东正教、按欧洲的看法是勒靼的莫斯科寻找这个中心。 
在十七世纪，人们对此可能感到可笑，而在如今，人们可能露出笑 
容;但是，在那时和现今之间，曾有对此很难估计的因素。克里尚尼 
奇还把作为斯拉夫各族人民未来中心的俄罗斯称作自己的第二祖 
国，尽管他并没有第一祖国，只有诞生地土耳其。很难说清他是怎样 
设想这一中心的，是由于这位兴奋的爱国者一狂热者的鉴别力，还 
是出于政治家的考虑。无论如何，他并未留在罗马，在那里，主教 
会议要他同希腊异端论战，可是他在1659年擅自去了莫斯科。在 
此地，无庸置疑，这位罗马使徒的企图被抛弃了：必需隐瞒自己天 
主教神甫的身份，否则他不可能获准到莫斯科，他只是作为“塞尔 
维亚出生的尤里 • 伊凡诺维奇”和其他外国人一起来为君主效劳 
的。为了使自己在莫斯科建立牢靠的服役地位，他为沙皇提供各种 
247 不同的服务：自告奋勇当莫斯科和全斯拉夫的政论家、沙皇的图书 
管理人，以沙皇的史学家一编年史编纂者的名义撰写真实的莫斯 
科国家和全部斯拉夫人的历史。可是他从事他心爱的斯拉夫语法 
和辞典工作所获薪水每天起初只值我们今天货币的一个半卢布, 
以后是三个卢布。他到莫斯科原来是想在那里推进斯拉夫各族人 
民在语言和文学方面的联合 事业。 他自己认为，带着有关全斯拉 
夫语的想法的他，除了在莫斯科，在哪里也不能安身，因为他从小 
就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一个事业，即改正“我们被歪曲的、（更准确一 
些说）被糟蹋的语言，使之美化自己和全民族的意识”。他在一篇 
著作中写道:“我被人称作漂泊者、流浪汉；这不公正：我来到了我 
族的沙皇处，来到了自己的人民处，来到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我 
的工作唯一能够运用和带来益处的国家,.在这里，我的工作有价 
值，并且可以出售我的商品——我的意思是指字典、文法书和译 
本。”可是过了一年，不知什么缘故，他被流放到了托博尔斯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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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呆了十五年。流放反而提高了他从事文学学术.著作的效 
率:他有足够的生活费用，在托博尔斯克，他有完全的闲暇，他甚至 
感到苦恼，抱怨没有给他做任何工作，他吃得饱饱的，好像准备屠 
宰的牲畜那样。他在西伯利亚撰写了许多著作，在那里孜孜不倦地 
写出了自己的斯拉夫文法书，据他说，对此他思考并^!：作了二十二 
年。沙皇费奥多尔把尤里召回莫斯科，在那里，他^求允许他回 
“本土”，那时他已不再隐瞒他的宗教信仰和天主教神甫的教职，即 
“剪短发的教士”，正如莫斯科对这个词的解释那样。1677年他离 
幵了上述的自己的祖国。 

克里尚尼奇 论俄国 上述克里尚尼奇的生活状况很有一些意 
思，说明了形成他对俄国的见解的那个观点的一斑，他对俄国的见 
解我们从他在西伯利亚写的那部内容非常广泛的著作 <政治思 
想>，或者说是《关于掌权的议论>，即《论政治> 中可以读到。 10 这 
一箸作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著者议论了国家的经济手段 I 
在第二部分中论军事手段?在第三部分中论聪明才智，即宗教手段 ，:! 4 8 
他把各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事物，主要是政治性质的事物都归入宗 
教手段。因此，这一内容广泛的著作具有政治、经济论文的形式， 
其中显示了著者对古代和近代文献所具有的广泛而多方面的知 
识，甚至对俄罗斯文献的某些知识。对我们而论，书中最重要的 
是，著者到处把西欧国家的状况同莫斯科国家的秩序作比较，在 
这方面首次把俄国置于同西欧面对面的地位。我来叙述克里尚尼 
奇在书中表达的主要见解。这一著作为草稿，有时用拉丁文，有时 
用某种特殊的、他杜撰的斯拉夫语写成，还有修订、增补和断断续 
续的标记。克里尚尼奇 11 坚信俄国和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来来 ：因民 
族此盛彼衰而出现的智慧的世界性连续耕耘中，在科学和艺术从 
一个民族过渡到另一个民族的过程中，它们姑在最近的序列，这种 
思想接近于后来莱布尼茨和彼得大帝所表达的有关科学更替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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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克里尚尼奇写道，在描写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就时，还没有人谈 
及我们斯拉夫人，仿佛我们遭某种天降的厄运，不准通向科学的道 
路。而我认为，正是现在，我们的民族应该学习的时候来到了；现 
在上帝在罗斯提高了斯拉夫王国的地位，按实力和光荣而论，在我 
们民族中是空前的；而这样的王国往往是教化的发祥地 。 “Aana 
h HaM Tpe6a y^HTbca ,hko noa ^ccththm u；apa AjieKcea 
MnxaiijioBHqa BJiaaaHHeM mo^b xoneM ffpeBHHa 
nJieceHt oiepTL,yMeTejiefi ch Hay^HTb,noxBajibHe* o6meHHH 
Ha'inH npHHTB h 6jia 讯 eHeero CTaHa jio^eKaTb^o 这就是克 
里尚尼奇孜孜不倦地关心的全斯拉夫人语的范例。他这段话的 
意思是：可见我们也应该学习，为的是在莫斯科沙皇的统治 
下，从自身擦去根深蒂固的蛮性的霉层，应当学习科学，为的是开 
始在更有礼貌的共同生活中生活，并达到更美满的境地。可是有 
两种使全斯拉夫人受苦的灾祸或者溃疡阻碍着这种情况的到来： 
“崇拜洋鬼子”即对所有外来事物的极端迷恋，这是著者对这个字 
眼的解释，而这一恶习的后果是“外国统治”即外国桎梏加在斯拉 
夫人的头上。克里尚尼奇每次都用这样气愤的调子提到这些灾 
249 祸:，而在他的想象中不惜用最使人反感的形式和色彩，以便公正 
地描绘使人探恶痛绝的奴役者，尤其是德意志人。他写道：“在光 
天化日之下，没有那个民族像斯拉夫人那样，自古以来就如此地 
受外国人、德意志人的欺侮 11 和羞辱；大量的外国人把我们淹没 
了 r 他们愚弄我们，欺骗我们，更有甚者，把我们当作牲畜那 
样，坐在我们脊梁上，骑在我们身上走，骂我们是渚，是狗，他 
们自以为是上帝，把我们当作傻瓜》他们以骇人听闻的税收和压 
迫，从俄罗斯人的眼泪、汗水、不自由的岗位上，什么没有榨取 
呢;外国人、希腊商人、德意志商人和军官，克里米亚匪徒把一 •切都 
吞没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崇拜洋鬼子：我们对一切外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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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感到惊奇，我们夸耀它们，对其大加赞赏，但是蔑视自家的生活， 

克里尚尼奇在整整一章中历数了斯拉夫人从外国人那里忍受的民 
族的“耻辱和委屈”。俄罗斯注定要使斯拉夫人摆脱它自己已受够 
的祸害。克里尚尼奇以这些话来恳求沙皇亚历克谢:“至尊无上的 
沙皇，命运注定陛下去从事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事业；沙皇，你是上 
帝赐给我们的，让你帮助多瑙河以南的人、捷克人和波兰人，以便 
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受着外国人的压迫，认识自己的耻辱，并开始摆 
脱德意志人架在脖子上的束缚。”但是当克里尚尼奇在俄国看清 
全斯拉夫人的救世主们的生活时，他对他们自身的混乱和恶习十 
分惊奇。他最反对俄罗斯人的自命不凡、他们对自己习俗的偏袒， 

他尤其反对他们的无知 12 ;这是俄罗斯民族经济不富裕的主要原 
因。同西方国家相比，俄国是个穷国，因为教育远比它们落后。克 
里尚尼奇写道，在那里 13 ，即在西方，各民族机智聪明、思想敏捷， 
那里有许多有关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书籍;那里有港湾，广泛时海上 
贸易，农业和手工业都很繁荣。在俄国，这些全都没有。就贸易而 
论，它在各方面都被封锁了，或者是被不方便的海、荒漠，或者是被 
野蛮民族；它国内很少商业城市，没有值钱的、必需的产品。这里 
人民智力迟钝，并且守旧，不会经商、不会耕种、不会搞家务；在这 
里，如果不给指点的话，人们自己什么也想不出；懒惰、不善经营，如0 
如果不用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去干的话，他们自己什么好事都不想 
做， 他们没有谈论农耕的书籍，也没有谈论其他各业的书籍；商人 
们甚至没有学过算术，而外国人总是无情地欺骗他彳 rp 3 。我们不 
知道历史、古时的事，我们不能进行任何政治交谈，因此外国人鄱 
视我们。同样的懶于动脑筋在衣服的难看式样、在外貌、在家庭曰 
常生活、在我们所有的习俗中都表现了 出来： 蓬头散发、满面胡须 
使俄国人令人厌恶、可笑，有点.像住在森林中的人。外国人指责我 
们不整洁，说我们把钱衔在嘴里，不刷碗碟;农夫把盛满酒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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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给客人时，“两个指头浸在里面”。外国拫 纸上写 道:如 果俄闱 商 
人顺便去店铺，他们走后一个钟头，由于臭味，别 人无 法进入店铺。 
我们的住房不舒适，窗子很低，小木屋没有通风口，人们因受烟熏 
而失明。克里尚尼奇指出俄国社会许许多多习俗方面的缺 点：酗 
酒、缺乏朝气、缺乏高尚的自豪感和奋发图强的精神、缺乏个人尊 
严和民族自尊心。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在作战时即使逃跑，也不让 
自己白白被打死，要保卫自己直到最后一息，而我们的“武夫”如果 
逃跑，那就头也不回地跑——打他们，就像打死人一样。我们伟大 
民族的坏事——统治漫无节 制：我 们不能保持任何措施，以折衷方 
式行事，在边陲地带所做的一切，迷失于徒劳之中。我们在一个国 
家的统治完全松散、一意孤行、毫无秩序，而在另一个国家则过分 
强硬、严厉和残酷；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波兰那样毫无秩序 
和松散，也没有一个国家像光荣的俄罗斯国那样有如此严酷的统 
治。克里尚尼奇对这些缺点痛心疾首， W 准备承认土耳其人和鞑 
靼人比俄罗斯人优越，他建议俄罗斯向他们学习戒酒、公正、勇敢、 
甚至知道廉耻之心。显然，克里尚尼奇没有对俄国社会的溃疡视 
而不见，相反，他甚至夸大了所见到的缺点。可见，克里尚尼奇作 
为斯拉夫人，也不善于掌握一定尺度，不会直接地和简单地观察事 
如物。但是克里尚尼奇不仅哭诉，而且思考，提出治疗他所哭诉的疾 
病的方法。他拟制的这些方法 C 成一整套改革纲领。这一纲领对 
我们而论，远比十七世纪访问莫斯科的斯拉夫人可能有的无谓考 
虑重要得多。他提出了四个改正的 方法： 1) 教育、科学、书籍 

-它们虽是死的，但却是聪明的和实实在在的顾问； 2) 政府的规 

定，从上面来的行动(克里尚尼奇相信专制制度，他说，在俄国是完 
.全的“专制统治”，沙皇发出诏令什么都能改正 ，一 切好事都办得 
成,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克里尚尼奇对沙皇亚历克谢说， 
“陛下，沙皇，你手中握着摩西创造奇迹的权杖，可以创造惊人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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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完全的专制制度掌握在陛下手中”。 ]4a 克里尚尼奇对此寄予极 
大希望，尽管他建议以相当奇特的方法把它付诸实施:如商人不懂 
算术，在商人没有学会以前，用敕令禁止其开设店铺）； 3) 政治自 
由（在专制统治下，施政不应残暴，不应以难于承受的苛搰杂税和 
索贿来加重人民的负担，对此克里尚尼奇称之为“嗜血行为、为此 
必须设一定的“自由居民区”、给予政治权利、实行等级自治> 应给 
商人选举自己首脑和等级法庭的权利，应将手艺人联合为行会，应 
给从事采掘渔猎等各行业的人为自己的需要向政府提出申请的权 
利，和为捍卫自己免受地方当局欺凌而向政府提出申请的权利，保 
障农民劳动的自由。克里尚尼奇认为有节制的自由居民区是约束 
统治者产生“不良欲望”的缰绳，是臣民能够抵制衙门恶习的唯一 
盾牌，并可能在国内捍卫真理 | 在没有自由居民区的地方，不管是 
禁止还是处决，都不能制约统治者、“杜马成员”以及他们的“嗜血 
的杜马”）； 4) 普及技术教育（为此，国家应有力地干预人民的经济， 
在所有城市成立技术学校，甚至颁布敕令设置工艺女校和经济女 
校，而新郎有责任询问新娘，证明她在女师傅——女老师那里学了 
什么，命奴仆学手艺，要求学特殊的技术知识，把论工商业的德语 252 
书籍译成俄语，从国外聘请外国德意志行家和资本家，请他们_俾 
国人工艺和商业）。所有这些措施应导致加强对国家自然资源的强 
制开发，并广泛普及新的生产，尤其是金属生产。 _ 

尤里•克里尚尼奇的纲领就是这样。看来这一纲领异常复 
杂，而且没有摆脱其内在的紊乱。克里尚尼奇把自己的计划搞得 
相当矛盾，至少是模糊不清的。很难理解，他怎样能使他所 輿议的 
改正俄国社会缺点的方法彼此协调。例如，在巩固专制统治的政府 
规定和社会自治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或者，如在翻译论手工艺的德 
语书籍和聘请德意志行家时，他怎样才能摆脱骑在斯拉夫人脖子 
上的德意志人 > 又如他的“逐客”，即驱逐外国人同他承认不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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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行家一事如何协调一致。可是，.在读克里尚尼奇的改革纲领 
时，你禁不住要大声喊出，这是彼得大帝的纲领，甚至连同其缺点 
和矛盾，连同其对敕令的创造力的田园诗般的信心，该敕令认为通 
过翻译有关商业的书籍或通过把那些未学算术的商人的店铺暂时 
关闭，可以普及教育和商业 1 C 。 可是#正因为这些矛盾和这些相 
似性，才使人对克里尚尼奇的意见特别感兴趣。他是独特的观察 
俄国生活的外来者，他和许多偶然来到莫斯科并写下自己在那里 
所获印象的人不同。那些人观察这一生活现象，把它当作不开化 
民族的可笑的古怪行为，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消磨时间的好奇 而已; 
——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而克里尚尼奇在俄国，既是外国人，又 
是自己人:按出生和教育是外国人，按民族同情和政治期望则是自 
己人。他来俄国，不仅观察，而且布道，宣传全斯拉夫思想，并号召为 
此而斗争。这一目的在拉丁文写的题辞中表达了出来:“保 
253卫 人民！ 我想排斥所有的外国人，唤起所^^第聂伯河人、波兰人、 
立_宛人、塞尔维亚人、斯拉夫人中所有英勇的男子汉和愿意同心 
协力同我并肩斗争的人。应该计算一下斗争中冲突各方的力 
噩，并按对手的样子改正自己方面的缺点，窥视并从对手那里借鉴 
旌过 我们的东西。这就是克里尚尼奇所爱用的方法：他经常比较 
相设计，将斯拉夫人和敌视它的西方的同类现象加以对比,建议保 
持自己原来的一些东西，而有的东西他则按西方方式改正。由此 
可以看到他的不合理处:这是被趣察的生活中的矛盾，并非观察者 
的错镇:势必借 鐾外国 ，向敌人学习6他在寻找俄国生活中比外国 
A 生活中更好的东西，并乐于指出这一点，在保卫这种生活不受 
外_人的诽谤和指责。但他既不愿迷惑自己，也不愿迷惑別人 :他等 
轉 从专制制度获得奇迹 I 但是对严酷的奠斯科统治机枸对人民的 
习俗、福利和对外关系的破坏行为，还没有哪一个抱有成见的外国 
人能像《%冷>中论及莫斯科嗜 ft 行为那一章写得那么鲜明。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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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崇拜一切权力，他想，如果询问所有君主，那么许多人都不可能 
说明他们为什么生活在世上。他之重视权力，在于重视可以作为 
文化手段的权力思想，他并且神秘地相信自己的摩西的莫斯科权 
杖，尽管大概他也听到过伊凡雷帝的可怕的手杖和沙皇米晗伊尔 
因患腿病而拄的拐杖。克里尚尼奇用比较法研究所进行的观察的 
总的结果远非对他 有利: 他承认外国人的智力、知识、风尚、完善的 
设施，所有外国人的一切习俗都有决定性的优势。但他提出了问 
题:我们，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在其他民族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地 
位，以及在世界舞台上起什么样的历史作用？我们的民族处在“人 
们”——文明民族和东方野蛮人之间，处在这些和那些人中，应 
成为怎样的中间人。克里尚尼奇的思想从吹毛求疵的观察和周详 
的方案上升到广泛的综合：他认为斯拉夫俄罗斯的东方同异族的 
西方是两个独特的世界，两个非常不同的文化类型。载入他论文254 
中的谈话之一，相当机智地把斯拉夫人、主要是俄罗斯人的突出特 
点同西方各民族作了比较。那些人①面貌美好，因而粗鲁和骄傲， 
因为美貌产生粗鲁和骄傲 I 我们既非那种人，也非这种人，我们是 
中间面貌的人。我们拙于言辞，不会阐明见解 | 而他们则能说会 
道，说话有胆量，开口骂人，“大喊大叫”，讽刺别人.我们在 S 智方 
面因循守旧，并且心地单纯;他们则能够干任何狡猾的事。〖我们不 
省吃俭用，而是好挥霍，没有收支预算，徒劳无益地乱花自己的财 
产;他们则吝啬，贪婪，日思夜想怎样能更多地填满自己的口袋。 
我们对工作和科学都懒惰；他们勤快，不错过一个能挣到钱的钟 
点。我们是贫瘠土地的居民；他们则出自富裕、阔绰的国家，用他 
们本国诱人的产品抓住我们，正如猎人猎取野兽那样 6 我们说得 
简单，想得简单，行动也简单，吵架并言归于好;他们则含蓄,虚伪， 


①指西方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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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仇，至死也不忘记不愉快的话，一旦吵架，永远也不言归于好，无 
时无刻都想寻找报复的机会 15tf 。 

不可不承认克里尚尼奇在我国历史史料中的独 特的，但是待 
殊的地位:在百年以上的时间里，在我国文献中还未见过类似他所 
讲的观察结果和议论。克里尚尼奇的观察为描绘十七世纪俄罗斯 
生活提供了研究的新色彩，而他的意见来自他研究中对印象的 
核实 16 % 

无论是尼康的信函,还是科托希欣和克里尚尼奇 的文章 ，在当 
时都没有受到注意。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科托希欣的著作在 
乌普萨尔大学图书馆被一位俄罗斯教授发现时，还不曾有人读过 
它。克里尚尼奇的书保存“在上层”，在沙皇阿历克谢和费奧多尔 
的宫中；该书的抄本则保存在拥护索菲亚公主的有权势的麦德维 
杰夫和瓦•戈利琴公爵处；看来在费奥多尔沙皇时曾把它收集起 
来，甚至刊印了。克里尚尼奇的思想和观察能够充实那时在莫斯科 
政府智囊中出现的改革思想。但是不能否认我所谈过的十七世纪 
的这些人物的意见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是当时俄国社会情绪的标 
255志。这种情绪的最尖锐的音调是对自己地位的不满。作为观察者 
的克里尚尼奇尤为重要，他非常痛心地描述了在他心目中是全斯 
拉夫世界强大支柱的国家中，他不希望会遇到的不愉快现象。这 
种不满是十七世纪俄国生活的重要转折时刻：伴随它而来的是组 
成俄国以后历史重要内容的数不清的后果。其中最近的是西欧开 
始对俄国发生影响。我将使你们注意这种现象的产生及其最初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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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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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影响 其开始 它何以在十七世纪开始-两 

种外来影响的相遇和其不同之处——俄国社会思想生活中的 
两种倾向——西方影响的渐进过程——外国制团队——工厂 
—关于船队的打算——关于国民经济的思想 ■ 一~■德意志人 
的新居留地——欧洲的舒适——剧院——关于科学知识的思 
想——其最早的传播者——基辅学者在莫斯科的著作——学 
校教育的萌芽-家庭教育- 西 • 波洛茨基 

现在来论述 1 西方影响在俄国的开始，必须先较准确地给“影 
响”的概念本身下一个定义。而以前， 在十五 一十六世纪,俄国巳 
知道西欧，跟西欧有外交的和商业的关系，借鉴了它教育的成果， 
聘请了西欧的艺术家、行家、医生和军事人员。这是字$而非影 
响。影响的到来则要到社会领会它，开始认识到环境的影响的 
文化的优越性和必须向它学习之时；以及在精神上从属于它，不仅 
从它那里借鉴日常生活的舒适，而且借用目常生活秩序的基础本 
身，借用观点、习俗和社会关系之时。我国西欧关系中的这些征兆 
是在十七世纪才出现的。我就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谈从这时起西 
方影响的开始的 1 。 

西方影响的开始 这里我们转向在我国历史上持续至今的思 
潮的起源 3 这种影响—精神一道德的从属—何以没在十六世 
纪开始？它的由来是对自己生活、自己地位的不满，而这种不满 
最由于新王朝建立的莫斯科政府陷入了困境和它在全社会和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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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造成的大大小小的沉重负担所引 起的。 困难在于在现存制度 
所能提 供的国 内现有资源的情况下，无法应付国家的迫切需求，也 
就是说，困难在于要认识到重新改造这一制度的必要性，使它能提 
供国家所缺乏的资金。这类困难并非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新鲜事 J 
现在莫斯科社会也不是首次感到必需作类似的改组。但是过去它 
还投有导致现在发生的情况。从十五世纪中叶起，莫斯科政府在统 
—了大俄罗斯以后，越来越惑到不可能借助于旧的封邑方式以应 
付由这种统一所提出的新任务。于是它就稍微摧毁一些封建秩序， 
着手建设新的国家秩序。它并未获得外国帮助，而是按自己的理 
解，从国民生活所提供的材料，按以往的经验和指示来建立这一新 
秩序。它仍一如既往地相信尚未利用的这些本国遗训能够成为新 
秩序的牢固基础。因此这一重建工作只是巩固了本国古制的威 
信，支持了建设者心中的本族力量的意识，哺育了民族自尊心。十 
六世纪时，在俄罗斯社会中巳形成了这样的观 点:莫 斯科是俄罗斯 
领土的统一者，是整个东正教东方的中心和支柱。现在则完全是另 
—回事：在寻找出现存制度的全部无能和改正它的尝试又失败之 
后，人们就产生了有关这一秩序本身基础不佳的思想，许多人认 
为，民族和本国见解的创造力的源泉已经枯竭，古制对现今没有有 
益的经验教训，因为再也不会从它那里学到什么，再也不必抱住它 
不放。于是在思想上开始了深刻的转折：在莫斯科政府圈子内和: 
社会上出现了满腹怀疑的人们，古制是否传下足够获得进一步平 
258安无事生存的全部方法?他们失去了原先的民族自我陶醉心理，并 
开始环顾四方，从外国人那里寻找经验，日益相信西方的优越性， 
自己本身的落后性。因此，对本国古制和人民力量的信念下降了， 
以致灰心丧气，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因而给外国影响敞开了 
大门。 ' 

何以始自十七世纪很难 2 说何以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之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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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的进程发生 了这种 差别，何以在过去我们没有 注意到 自己 
的落后性和不能重复自己近祖的创业经险：十七世纪的俄罗斯人 
为什么比自己的祖先——十六世纪的人们神经脆弱，精神力量贫 
乏，或许是父辈的宗教一道德自信损害了孩子们的精神力量?很清 
楚，区别在于我们同西欧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JP 里，在十六和十 
七世纪，在封建秩序的废墟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国；与此同时， 
人民的劳动也摆脱了封建土地经济的狭窄范围，而过去的人民被 
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技术发明,为人们的活动 
展开了广阔的视野，人们开始在新的活动范围内努力工作,而且是 
利用新的城市资本或工商业资本，这种资本成功地同封建的、地 
主所有制的资本竞争。这两种事实，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城市的 
资产阶级工业化，给自己带来相当的 成就: 一方面，发展了行政、财 
政和军事技术，建立了常备军，实行了新的税收措施，发展了国民 
和国家经济的理论；而另一方面——在发展经济技术、建立商船 
队，发展工厂工业，安排商业销售和信贷等方面获得了成就。但所 
有这些成就，俄国却没有出力，它把力量和资源耗费在外部防御、 

供奉肓廷、政府、特权阶级身上(包括神职人员在内),而为国民的经 259 
济和精神发展则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能做 2 。因此，它在十七世 
纪择比十六世纪初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西方的影响是从民族无 
能为力的感觉中产生的,这种感觉的由来是在战争中、在外事交往 
中、在商业交换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的在西欧面前我们自身物质 
和精神財富的贫乏，而这一切又导致对自身落后的认识。 

它对 希颺彩 _的态度 渗入俄国的西方影响在 此遇到另一个 
塞郅那 时在俄国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即希腊，或拜占庭的影响 。在 
这两种麥响之间，可以看到本质的不同。我现在将它们进行对比， 
以便看到其中之一给俄国留下了什么，另一种，它随身带来了什 
么 c 希腊影响是由教会带来并推行的，导向宗教一道德目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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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则由国家引入,最初是为满足它的物质需要，但在这一范围内 
它没有像希腊影响在其范围内那样地站得稳。拜占庭影响远没有 
包括俄罗斯的全部生活:它只领导了人民的宗教一道德生活，提供 
了装饰品和支持了本地国家政权，但对国家体制的指示不多，它带 
进了民法的一些准则，即家庭关系，但这种影响在日常生活方间反 
映不多，对国民经济则更少;它规定了节日兴致和消遣，而且只是封 
礼拜结束，但很少扩大正面知识的储备，没有在人民日常习俗和概 
念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给独特的民族创造力或不文明的无知在各 
方面提供自由发展的可能。这种影响虽然没有涉及所有的人， 
没有消除当地的民族特性和独特风格，但它把整个社会从上到 
下包括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以同样的力量渗入其所有阶级；它也把 
这样的粮神完整性传给了古罗斯社会。相反，西方影响逐渐渗入到 
2«0生活的所有方面，改变着观念和关系，同样有力地强调国家秩序、 
社会和日常生活，它引入新的政治思想、公民要求、公共生活方式 
和新知识领域，改变着衣着、风俗习惯和信仰，更易着外表和调整 
着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 。可是 它在抓住所有的人时，它抓住的只是 
个人和单个的公民,它还未抓住整个社会，至少，直到现在是 如此: 
它用这种席卷一切的力量只是影响了我们社会上层的薄薄的、永 
不稳定的和忐忑不安的阶层^于是希腊影响成了教会的，西方影 
响成了国家的。备腊影响抓住了整个社会，但没有抓住所有的人; 
而西方影响則抓住了所有的人,但未抓住整个社会。 

两种思潮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两种思潮，对我国民族文化 
状况的两种观点，在这两种影响的相遇和斗争中产生了。两种思潮 
在发展和复杂化，在改变色调、称谓和行动方式时，在俄国历史上 
出现了两股平行的潮流。它们有时隐藏在某处，有时又涌现出来， 
正如在砂砾荒漠中的河道，它们最能使由愚昧无知、艰难和空无内 
容的国家活动所造成的枯萎的社会生活活跃起来，这种国家活动 
25 & 



令人非常难受地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虽然也有某些光明的瞵间。 

两种思潮最初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在有关圣餐存在的时间以及与之 
紧密相关的有关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比较效用的争论中 显示出 
来，因此这两种思潮的信徒可以被称作希腊文化爱好者和拉丁文 
化爱好者。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启蒙派著作在彼得改革的意 
义、民族独特发展等问题上使俄国社会产生了紛争0民族主义者 
一独特发展派自称为爱俄罗斯者，而用浑名来斥责对手为俄国的 
半法国人、法国狂、自由思想者，尤其称他们为伏尔泰派。七十年 
前 3 —种观点的信徒获得了西方派的称谓，另一种观点的支持者 
被称作斯拉夫派。在两种观点发展的最后阶段，可以这样说明它 
们的实质。西方派教导说：按自己的文化基础而论，我们是欧洲261 
人，只是在自己的历史年岁方面则属于小辈，所以应该按我们的文 
化老大哥，即西方的欧洲人所走过的道路前进，吸收他们的文化成 
果。是吗？但斯拉夫派表示反对，他们说,我们是欧洲人，但也是东 
方人，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天生的原则,它责成我们以自己的努力去 
完善生活，不拴在西欧身上。俄国不是学生，也不是卫星，甚至也 
不是欧洲的竞争者：它是欧洲的后继者。俄国和欧洲一这是紧 
密相连的世界性的历史因素，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两个连续相继的 
阶段。布满了纪念碑——我容许自己略为拙劣地摹仿斯拉夫派通 
常稍微提高的腔调——布满了纪念碑，西欧是广阔墓地，在壮丽的 
大理石纪念碑下躺着以往的伟大逝者》而森林和草原的俄国是一 
个不整洁的木制摇床，世界的未来在其中不安静地乱动着和无助 
地叫喊着。欧洲在衰亡，俄国刚开始生活，由于它不得不生活在 
欧洲之后，它应该善于在没有欧洲的情况下生活，以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原则，以未来去代替欧洲生活的衰亡原则，以便用新的光线 
照亮世界。可见，我们的历史青春使我们不是仿效，不是借用外国 
文化的果实，而是用隐藏于我国人民精神深处的、还没有被人类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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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历史生活本身的原则去从事独立的工作。因此，两种观点不 
仅不同地观察俄国在欧洲的历史地位，而且给它指出了历史运动 
的不同道路。评价这些观点，分析俄国负有怎样的历史使命，它是 
否能成为东方的光明或者只是西方的影子，现在为时还早。我们可 
以顺便指出两种思潮各自的诱人特征：西方派以有条不紊的思想、 
爱好认真研究、尊重科学知识著称;而斯拉夫派之博得同情好感是 
由于其思想的广阔豪放，对人民力量生气勃勃的信念，以及那种 
抒情辩证法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如此亲切可爱地掩盖在他们的逻 
*62 辑失策和博学的破绽之中。我已彻底 有条理 地叙述了两种观点， 
它们被 上个世纪以前和上个世纪的各种本国和外国因素弄得很 
复杂。我的任务是指出它们萌芽的时间和它们最初的简单外貌。 
把它们推给彼得的改革是徒劳的 * 它们是在十七世纪人们——即 
经历了动乱的人们——的头脑中产生的。司书伊凡•季莫费耶夫 
在米哈伊尔统治之初撰写的(从伊凡雷帝统治时期开始），即 
有关他那个时代的札记中，已经看到这些思潮的萌芽。他是 
很有头脑的观察者 t 他有思想，有原则。在政治上他是保守者 i 他 
把自己时代的不幸解释为背叛了古制，破坏了古代的法规，由此俄 
罗斯人便开始像车轮那样旋转 I 他沉痛地抱怨在俄国社会中没有 
英勇的堡垒，俄国社会不能齐心协力反击任何专横的或非法的新 
秩序。俄罗斯人彼此不信任，每个人把背对着别人:有的向东方看， 
其他人則向西方看。而且他用他那奇怪的语言说:“我们彼此以友 

好的同盟保持着距离，我们背对着背-些人瞧着东方，一些人 

瞧着西方” 4 。这是什么，确当的表达还是准确的观察——我无法 
说 I 总之，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季莫费耶夫写作时，西方主 
义 5 在我们这里更多的是个别怪人的狂妄行为，如赫沃斯季宁公 
爵那样，而并非深思熟虑的社会运动。在任何社会中经常会出现 
敏感的人，他们比别人更早地开始想和做所有的人后来才想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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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5 ，犹如过分敏感的颖悟者，他们预感到天气的变化，比健康 
的人注意变化的来到为早。 

影畹的 渐进性 现在我们来认识认识西方影响的最早表现。 
这种影响，从它使政府感觉到和接触到的程度来看，它是相当渐进 
地发展起来的，它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这种渐进性对政府 
而论与其说是出自愿望，不如说是出自必要性，以便适应被推到影 
响方面的国家的需要，以及因此要放弃的人民心理和本身的因循 
习惯。政府开始要求外国人协助首先满足自己最迫切的物质需 
要，即令人痛感落后的渉及国防和军事的需要。它从国外勉强获 
得了军事上、以后还有其他技术上的改进，可是它不深谋远虑，不 
去探询自己的创举会有什么后果，西欧智慧是用怎样的努力才达 
到了这样的技术成就，以及这些努力会导向对世界观和生活目的 
的什么观点 6 。需要大炮、枪枝、机器、船舶和工艺。在莫斯科，人们 
认定所有这些事物对心灵的拯救都无危险，而且甚至认为学习所 
有这些技巧在道德关系上是无害的，没有问题 的：因 为教会规章容 
许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脱离教规所规定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可 
是在最高的、主宰生命意义的感情、观念和信仰的掉圣领域，对外 
来影响则寸步不让。 

外国制团队 十七世纪俄国军队的这一审慎让步应归功于重 
要的新措施，即获得最初成就的俄国加工工业。俄国贵族骑兵.民 
兵在迎战西方训练有素的步兵和装备火器的正规步兵时的无能为 
力，不止一次地被惨痛的经验所证实。早在十六世纪末，莫斯科政 
府开始用西方的兵员补充自己的队伍。最初想直接利用西方的战 
斗技术，雇用外国队伍和从国外订购作战炮弹。从米哈伊尔统治之 
初，政府把本国队伍和雇佣军一起派去征战，由雇佣军中一个外来 
的英国公爵阿斯东统率军队。厣来考虑到仿效外国人的作战制度 
比简单地雇他们为好，就开始让俄国军人向外国军官学习，建立了 


261 



自己的按輝章组建和有训练的团队。俄国军队向正规军的这一艰 
难过渡大概是在1630年，即第二次对波兰开战之前。俄国以战败 
264 者的审慎态度长期地忙碌地准备了这次战争。来莫斯科服役的志 
愿者在西方很充分：在直接或间接卷入三十年战争的国家中有不 
少军人在游荡，为长剑寻找工作。人们在那里已经获悉，莫斯科和 
波兰的停战(杰乌里诺）即将结束——要开战了。1631年，雇佣军 
团长列斯里承办在瑞典雇佣五千名志愿步兵的队伍，并为他们购 
买武器，还为荷兰科厄特在莫斯科建立的新炮厂暗中同德意志工 
匠接洽。另一个承办人凡达姆着手在其他国家雇佣一千七百六十 
名壮健和有专门训练的士兵又请来了德意志炮匠和有经验 
的教官以训练俄国服役人员莫斯科学习外国军事技术的代 
价 不低：为发展装备和每年维持凡达姆团队的费用达到我们现今 
货市一百五十万 卢布; 雇佣的步兵团指挥列斯里，按合同每年薪金 
不少于我们现今货币的两万两干卢布。最后，1632年，三万两千军 
队连同一百五十八门大炮开到了斯摩棱斯克。这支 队伍中 包括按 
外国制度建立的六个步兵团，由雇佣军团长统率。在这些团队里有 
雇佣的德意志人一千五百余人，按外国建制的俄国士兵一万三千 
人。当时的俄国年代纪惊奇地指出，在俄国军队中，从来没有那么多 
用火器装备，“用火器作战”的步兵，而这些正是按步兵制度和战斗 
训 练出来的俄国步兵。在斯摩棱斯克战役前所有这些准备的失败 
并未影 响军队的重新组织，下一步的进程我们已经知悉。为了巩固 
这种新组织，早在沙皇米哈伊尔时已经拟定了按外国制度训练士 
兵的章程，该章程在1647年阿历克谢沙皇时已经刊印，标题为 f 

科种轉辦神弓 8 。 

* 合 i 氐化本身刺激了装备军队的方法问 

题。大炮和炮弹都是从国外订购的。 1 S 32 年战争以前，指挥官列 
265斯里受命在瑞士购买一万枝火枪，连同火药和五千柄长剑，而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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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期间又从荷兰购买了几万普特火药和铁弹，付了大笔关税。这 
既昂贵又费事，于是开始想制造自己的武器。武器工厂的需要迫使 
国家注意矿物资源。我们在土拉和乌斯丘日纳郊区用当地矿石煅 
炼熟铁;这种熟铁在家庭的熔炉中制成钉子和其他冢庭生活用品 I 
在土拉甚至铸炮和火枪，即枪。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满足军事部门的 
需求，于是从瑞典购买了成千上万普特熟铁。为兴办更大规模的 
冶金业，必需求助外国的知识和资本。于是又开始加紧寻找各种矿 
藏，并从外国聘请矿山工程师、“采矿员”和工匠。早在1626年，就 
巳准许英国工程师布里麦尔自由来到俄国，此人“以自己的技艺和 
智慧知道并能找到金、银、铜和宝石，并旦知悉这些矿藏在哪里”。 
借助于聘来的专家，在索利卡姆斯克、北德维纳、美晋、卡宁角、尤 
格拉海峡，佩乔拉以东，科斯瓦河附近，甚至在叶尼塞斯克，进行了 
勘察远征。1634年，派人去萨克森和布拉乌什维格雇佣炼铜工 
匠，要他们答应“为莫斯科国搞到很多的铜”，意思是他们应能找 
到丰富的铜矿。于是既找到了工厂主，也找到了外国资本家。1於2 
年，在同波兰开战前夕，荷兰商人安德烈 • 维尼乌斯及其伙伴获得 
了在土拉附近建设工厂冶炼生铁和熟铁的租让合同，但应承担义 
务为官方准备比较廉价的炮、炮弹、枪炮筒和各种熟铁。土拉的武 
器工厂就是这样兴起的，后来收为官办。为了保证他们有工人，把 
整个属宫廷管辖的乡拨给了工厂：工厂农民阶级就是这样开始的。 
1644年，给另一个汉堡商人马尔赛利斯为首的外国公司二十年的 
租让权，沿瓦加、科斯特罗马、舍克斯纳等河和其 池地方 ，以同样的266 
条件建立了制铁工厂 9 。在莫斯科，早在米哈伊尔沙皇时期，已在 
涅格林纳亚河附近的波甘内池塘建立了工厂，其中的外国工匠铸 
造了大量的炮和钟，俄罗斯人在这里相当熟练地学会了铸造技能。 

工厂主必须教会交给他们学艺的俄罗斯人一切工厂事务，不能対 
他们隐瞒任何技艺。建铁厂的同时，还兴建了钾碱工厂、玻璃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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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 工 厂。在聘请冶矿行家之后，政府又从外国请来了造炮、织 
丝绒、制金银线、制钟表以及“水力卡齿”等行家，还请来了石匠、铸 
造匠、 画匠。 很难 说当时 莫斯科 没有聘 请哪些行家，并给所有的人 
提出的条件是：“我们国家的人要学会那种手艺。”甚至需要西欧 
的学者：莱比锡大学硕士亚当 • 奥列阿利作为霍尔斯坦大使馆的 
秘书，曾数次来到莫斯科，他对莫斯科国有出色的描写。在1639年 
他得到的来为沙皇服务的邀请信的措辞是:“朕，伟大的君主，知道 
发生的事情。汝对星相术、地理学、天体运行和土地测量以及其他 
许多有用的工艺和复杂的东西都学得很好，很有经验，就需要 
这样的行家。”^反对的意见在莫斯科传开了，说很快会有一个巫 
师到来，他按星象能知道未来。于是奥列阿利回绝了沙皇的邀请。 

关于船队的打算在西方，人们和国家因广阔的海上贸易 
而致富，贸易是由无数商船来进行的。关于船队、港口和海上贸易 
的想法在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引起政府的强烈兴趣：考虑雇佣荷兰 
造船木工和能够驾驶海船的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商人维尼乌斯 
建议为里海建造手划船队。1669年，在奥卡河上的科洛姆纳县，杰 
季诺沃村，为里海建造了一只海船奧勒尔，为此从荷兰请来了造船 
专家 lla 。海船连同一些小船计化费了九千卢布，等于现今我们的 
十二万五千卢布。船在阿斯特拉罕下水;但是众所周知，俄国舰队的 
267 第一艘船只在1670年被拉辛烧毁了。在莫斯科国,在白海边的阿 
尔汉格尔斯克，在科拉河口摩尔曼都建了港口，可是它们离莫斯科 
和西欧市场都不免太远了；而 我们又 被瑞典人切断了通往波罗的 
海的路。于是在莫斯科产生了一 个別出 心裁的想法， 为未 来的莫 
斯科舰队租赁外国的港湾。1662年莫斯科大使在英国时同库梁几 
亚首相就是否能让莫斯科海船进入库梁几亚港湾一事谈了很久。 
库梁几亚首相答称，大君主还是在自己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城进出 
船只为佳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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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经济的想法在莫斯科政府的所有这些工厂和采矿 
的麻烦事情中，似乎开始产生了一种尤其使它很难掌握的思想。 
它把自己的财政经济仅仅建立在狭窄的财政梭算上面，只问国库 
的收益，对国民经济没有任何概念。政府对现有收入不能弥补的新 
支出，仍旧按自己习掼的财政算术，重新计算一次名册上的纳税人， 
按人数把需用的款项分成“堆”，并命令征收款项，如有短缺，则威胁 
要以一次性“强征”或以经常税的形式征款，让纳税人彼此平均分 
摊。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为付款增设款项，是人们常作的。欠税、无力 
纳税、使人厌烦的申诉成了对这种无忧无虑的财政政策的独特的 
抑制办法。政府在增加税收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加强人民劳动 
的纳税能力。但是对外国人善于经营工商业及其技能的观察，以及 
要求本国商人相信这一观察的硬性指示，逐渐把莫斯科的财政家 
吸引到了政府不熟悉的国民经济的概念和关系上来，并且与他们 
的意志相反，不断扩大了他们的政府视野，强使他们接受他们的智 
慧所不易接受的思想，即税收之提高必须先有国民劳动生产率的 
高涨，而为此政府就应转向新的能获利的生产，开采和加工那些徒 
然埋藏在国内的资源，而这一切就需要行家、知识、技能和对事业 
的组织。这样的念头就是西方影响对莫斯科政府所起的最初作用， 268 
并且获得了社会的反响。这种作用使政府去办许多事 * 寻找矿藏、 
造船用的木材和制盐场所;兴建木材工厂、询问居民关于他们所知 
道的可以经营获利的土地，而所有这一切都剌激了居民，因为要给 
他们新的; C 资和规定的国家薪俸。凡指出有利可图的矿藏的人们， 
政府答应奖给五百卢布，折合我们现今货币约一千或更多的卢布。 
人们向莫斯科拫吿，在北德维纳河有大片的雪花石育山，于是从 
莫斯科派出了由德意志人率领的探险队去察看和描绘这座山， 
并同商 人谈判，询问在海外每普特雪花石膏能卖多少钱，同时雇佣 
工人开采。人们在议论并有传言，说对找到或想到任何有益的新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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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任何人上面将给以奖赏 12 。 当社会上产生适应当前迫切需要 
的意图，它就像时髦或广泛流行的东西那样控制了人们，搅动了最 
敏感的 想象力，并引 出病态的兴致或冒险的事业。在动乱中从外国 
人给人民造成损失和屈辱之时起，国家的对外防御建设、为加强防 
御的一些发现和发明成了异常使人注意的问题。在^ 1629年，特维 
尔的神甫涅斯托尔递呈沙皇一份请愿书和通知，禀告沙皇“一 
件伟大的事，此事上帝还未在我国和其他国家以往生活的人面前 
公开过，但上帝为了君主的光荣，为了我们伤心的国土获得解脱、 
为了使其仇敌恐慌和惊奇却告诉了他，神甫涅斯托尔”。神甫涅斯 
托尔答应为君主建造一座廉价的行军小城，军士可以据之守卫，正 
如在真正的不动的堡垒里那样。大贵族们一再请求发明家造出模 
型或他们所设想的活动多面堡以便把它献给君主，但都枉然。神甫 
声称，不当着君主的面，他什么也不说，因为他不相信大贵族。他 
被发配到喀山，带着枷锁关在寺院里三年，“因为他背地里谈了那 
件伟大的事，但又不解释清楚，此举似乎是为了制造动乱，不是理 
智的” 

269 于是^莫斯科政府和社会感到真正需要西欧的军事和工业技 

术，甚至决定学习这种和那种东西。最初，也许除技术外，也没有 
东西是国家最迫切需要的；但是一旦社会运动被一定的震动所振 
奋，在其进程中又因新的动机而复杂化，这种动机将拖着它进一步 
走向预定的境界。 

新的德意志居留地 日益增长的需要吸引了许多外国技师、 
军官、士兵、医生、行家、商人和工厂主来到莫斯科: 4 。早在十六世 
纪伊凡雷帝时，从西欧来的人在奠斯科沿雅乌扎河建立了德意志 
居留地。“动乱时期”的风暴驱散了这个外国人的窝巢。从米哈伊 
尔统治时起，当外国人大量涌入首都时，他们随处定居下来，从当地 
居民那里购买房屋，开设啤酒店，在城内建造路德派教堂。外来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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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人的密切交往、由此而产生的诱惑和冲突、以及莫斯科神职人 
员对这群好挥霍的人靠近俄国教堂的抱怨都使莫斯科统治当局不 
安；因此，米哈伊尔沙皇时曾发布敕令，禁止德意志人从莫斯科人 
那里购买房屋，禁止在莫斯科城内建造路德派教堂。奥列阿里 15 谈 
到迫使政府采取措施把莫斯科人同外国人隔离的一件事。德意志 
军官所娶的莫斯科外商家中的女子瞧不起一般商家妇女，这瘦太 
太想在路德派教堂中坐在商家妇女的前面;但商家妇女毫不让步， 
有一次在教堂里同军官太太争吵起来，并且大打出手。这场吵闹一 
直闹到了街上，引起这时不幸碰巧路过路德派教堂的总主教本人 
的注意。这位教会大人物，作为教会秩序和异教徒的监护者，在获悉 
了事情的原委以后,下令捣毁路德派教堂，于是教堂就在那天被夷 
为平地。这件事应该在1643年，当时在莫斯科城内的路德派教堂 
被命令捣毁，并在土城之外的地方为建立新的 16 路德派教堂拨出 
了地方；并且于1652年，把所有散居在莫斯科的德意志人从首都 
迀到雅乌扎河波克洛夫卡以外，还在那里，过去有德意志住户的地 
方，按各人的官衔、名位分给地块。这样 ，就 兴起了新的德意志居 
留地，或称外国人居留地，而且这里迅速发展为重要的、设备完善 
的小城，有笔直的宽阔的街道，还有小巷和漂亮的木屋 6 根据奧列 270 
阿里的报导，在居留地存在的最初几年，那里约有一千人左右，但 
按另一个曾于1660年到过莫斯科的外国人梅伊艾尔贝尔格含糊 
的说法，在居留地有许多外国人 16 。那里有三座路德派教堂，一所 
宗教改革派的和德意志人的学校。各个民族、各种语言和各种称 
谓的居民的收入富足，生活快乐，各自有毫无拘束的习俗和道德。 

这是栖身于莫斯科东郊的西欧一角。 ( 

欧洲的舒适生活这个德意志居民区成了西欧文化在莫斯科 
生活中的一些领域的向导，而在那里西欧文化并不是国家迫切 
物质需要所要求的。行家、资本家和军官是政府为对外防御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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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济需要而聘来的，他们连同自己的军事和工业技术一起带到 
莫斯科的有西欧的舒适、生活的方便和娱乐。他们好奇地注视着 
莫斯科的上层人物，看这些人如何贪图享乐地扑向外国奢侈品、外 
来的诱惑物，并打破旧的成见、兴趣和习惯。对外的政治关系无疑支 
持了对于外国舒适和娱乐的这种倾向。从国外频繁地到莫斯科来 
的外交代表团使这里的人们希望对外国观察者显示最好的外表， 
让他们看到这里也能像体面的人们那样生活。并且，众所周知，沙 
皇阿历克谢有一个时期曾被认为是波兰王位的候选人，所以他力 
图把自己的宫廷生活安排得像波兰国王的宫廷生活那样。政府嘱 
咐派往国外的大使注意观察外国宫廷的环境和娱乐。可以看到，这 
些大使在自己的外交报告中添上了宫廷舞会，尤其是关于演出具 
有怎样重要的意义的话语。1659年，负有重要使命奉派前往托斯康 
尼公爵处的服役贵族利哈乔夫，接受邀请到佛罗伦萨参加有演出 
的宫廷舞会。在大使的报告中，这个“表演”或者说“喜剧”被详详细 
Mi 细地描述了一番——这表明莫斯科政府所感兴趣的是什么事情。 
莫斯科人不错过一场戏、任何一种装饰。“出现了好些豪华的大厅， 
向下面走去，那里有六种变幻的景色；在那些大厅中出现了波浪起 
伏的海.，海里有鱼，人骑着鱼，在大庁上方有苍穹，人们坐在云彩之 
上……。在云彩上有人坐在马车里，从天而降，在他对面的另一部 
马车里是一位美丽的少女，而拉马车的东方骏马栩栩如生，腿在抖 
动。于是公爵说，一位是太阳，而另一位是月亮……而在另一个变 
幻的景色中则出现了一个穿着五十副铠甲、拔出马刀和长剑的人 
在撕杀，他用火绳枪开枪，有一人似乎被打死了。于是许多好样的 
小伙子和妙龄少女从金色的帷幔后面出来跳舞，并裝出了许多怪 
相” 17 。科托希欣在描述莫斯科最高层的生活时说，莫斯科国的人 
们“住在自己布置得不很好的房屋中”，自己住的房屋“没有什么好 
的设备”，没有特别的舒适和华丽的装饰 I 8 。在上述梅伊艾尔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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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中，我们看到克罗季茨基的大主教坐在笨重的雪橇上，并看 
见皇后出巧时坐的那种紧紧地关闭着的带篷马车。现在，沙皇和 
大贵族在莫斯科仿效外国式样，开始穿着丝绒服装，坐在漂亮的德 
意志轿式马车里，车子裝有描绘图画的水晶玻璃。大贵族和富商 
开始建造石砌的大厅，以代替简陋的木屋，按外国方式布置室内环 
境，墙上蒙上比利时制造的“金色包皮”，房内饰有绘画、钟表。沙 
皇米哈伊尔因腿疾，不得不呆在家里。他根本不知道上哪里去消 
磨自己的时光，因此他喜爱这些东西，并且喜爱到这种程度，以致 
把自己的房间摆得满满的，并且在举行大宴会时演奏乐器。在沙 
皇阿历克谢的宫中，在晚餐席上“德意志人奏风琴，吹小号，又打定 
音鼓”。外国艺术被用来装饰本国的粗俗东西。沙皇阿历克谢送给 
自己的宠臣、师傅、后来是姻亲的大贵族鲍•伊 • 莫罗佐夫一辆结 
婚用马车。这辆马车用金色锦缎紧紧地包着，缝着昂贵时貂皮，凡 
是应该用铁的地方全部包上了纯银，甚至车轮上的粗粗的轮箍也 
是用银制的。1648年，反叛者抢劫莫罗佐夫家时，砸坏和捣毁了 272 
这一贵重物件。就是这个沙皇，在上述演奏德意志音乐的晚宴上， 

赏赐自己的客人(包括神职人员 在内〉 ，让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这 
些人到午夜以后才散去。莫斯科驻外大使们受命在国外招徕最熟 
练的号手为沙皇服务，这些人应证明能为舞会吹奏髙音小号。宫廷 
和高层圈子对“喜剧表演”一“戏剧演出”的兴趣日增。按严格的 
笃信宗教者的观点来看，在莫斯科搞这种娛乐，这种“中了邪的玩 
意儿，精神上的肮脏勾当”并非没有畏葸之感。沙皇阿历克谢为此 
'征求神职人员的意见。神职人员允许他看剧院的演出，并以拜占庭 
皇帝的范例来证明其正确。戏剧班子在宫廷舞台演出“喜剧”。这个 
班子是从外国服役人员和商人子弟中匆忙招来的。他们好歹受过 
德意志居留地的路德派牧师约翰 • 哥特弗里德 • 格列戈里团长的 
训练。 167 2 年，沙皇喜得王子，命令格列戈里“搞喜剧”。为此，在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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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附近普列奧勃拉任斯科耶村,即后来彼得喜欢玩耍的地方，建立 
了一个剧院，“喜剧大厦”。当年年底，沙皇在此地观看了牧师上演的 
关于埃斯菲利的喜剧，沙皇对此如此欣赏，“为喜剧的建立”犒赏了 
导演价值现今一千五百卢布的貂皮。除埃斯菲利外 19 ,格列戈里还 
在沙皇的剧院上演了 “冷漠的”朱迪丝，即关于约瑟夫的欢乐的喜 
居 Ij ; 关于亚当和夏娃的“悲戚的”喜剧，即描写人的堕落和赎罪的喜 
剧，以及其他戏剧。这些戏虽说是圣经题材，但这并非中世纪进行 
道德说教的神秘剧，而是从具有新风格的德意志戏剧翻译过来的。 
它有使观众为之惊叹的可怕的处决、战斗、大炮的隆隆声，同时还 
有（除亚当和夏娃的悲 剧外〉 喜剧的令人发笑的成分，确切地说， 
即这种戏剧必不可少的潸稽的丑角 19 ,以及它的粗鲁的、往往是猥 
亵的乖戾行为。同时，也迅速地培养了本国的真正演员，在1673 
年，从莫斯科新市民居留地召募了二十六名青年来担任丑角，在格 
列戈里那里学习喜剧业务。在还没有建立教学生认字的小学校时， 
2^3就已成立了戏剧职业中学。从具有圣经内容的喜剧出发又匆忙地 
转而搞芭蕾舞剧：1674年斋戒节前食荤日，沙皇和皇后、孩子们以 
及大贵族们在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观看喜剧，内容是阿尔塔克赛 
尔克斯如何下令绞死阿曼。之后，德意志人和外交大臣马特维耶夫 
的家仆们也到格列戈里那里学习戏剧艺术，“在提琴、风琴和吹奏 
器上奏乐并跳舞。所有这些新鲜玩意儿和娱乐，我重复一遍，只 
是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奢侈享受；他们在其中学习了上一代俄罗斯 
人还不知道的新东西，更高的审美力和需求 。 那么莫斯科社会是否 
就在它那么迫切借鉴的这些舒适和娱乐上止步呢？ 

关于科学知识的思想在西方，生活的舒适和优美的娱乐有 
其根源，不仅由于社会的富裕和有闲阶级的优裕的经济地位，或者 
由于他们的娇生惯养的嗜好所产生的奇想，这种舒适是个别人和 
整个社会的持续不断的精神努力参与创造的，在那里，生活的外包 
270 



装是同思想和感觉的成就同时发展的。人力图创造符合自己生 
活兴趣和观点的生活环境，因此必须好好考虑自己的兴趣和生活 
本身，以便正确地建立这种协调一致。在引进外来的陈设时，我 
们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会接受制造这种陈设的人的兴趣和观 
念，否则陈设本身就没有味道，而且莫名其妙了。十七世纪，我们 
祖先的想法不同，他们认为，首先，在借鉴外来的舒适时，他们不需 
要吸收外国的知识和观念，也不必放弃自己的东西。他们朴直的错 
误就在于此，所有神经过敏的和过时的模仿者都陷入了这种错误。 
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在扑向海外的诱惑物时，也开始略为模糊地 
感觉到造就他们的那种精神兴趣和努力，并且在弄清楚它们同本 
国观念和兴趣的关系之前，就爱上了它们。他们之所以爱上它们， 
首先也是把它们作为生活的娱乐，作为在思维的圣礼书上坐得过 
久之后，惬意的还未经历过的户外活动。一时间，随着借鉴外国滑 
稽剧的“插科打诨”和娱乐的“虚构情节”，在莫斯科上层圈子内似 274 
乎萌发了思想上的求知欲，对科学教育的兴趣，对那些没有进入古 
罗斯人日常视野，但却是日常迫切需要的事物进行思考的爱好。在 
宫廷中有爱好西欧舒适，甚至西欧教育的有影响的小圈子:沙皇阿 
历克谢的叔叔，温雅而愉快的尼基塔 • 伊凡诺维奇 • 罗曼诺夫。 

他是仅次于沙皇的首富和大贵族中最受欢迎的人，他是德意志人 
的保护者和爱好者；他非常喜爱他们的音乐和衣着，他或多或少 
是个自由思想者。后来成为沙皇的师傅和姻亲的鲍里斯•伊凡诺 
维奇 • 莫罗佐夫，在老年时伤心地抱怨说，在年轻时没有受到应受 
的教育，他给自己的抚育者和其同龄人都穿上德意志服装。侍臣 
费奥多尔 • 米哈伊洛维奇 * 勒季谢夫是个热心从事科学和学校教 
育的人。外交事务衙门的长官阿法纳西 • 拉夫兰捷维奇 • 奥尔金 
-纳肖金是个有教养的外交家。他的继任者大贵族阿尔塔蒙•谢 
尔盖耶维奇 • 马特维耶夫是司书之子，是沙皇的又一个宠臣，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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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最早在自己按欧洲式样布置的家里设了某种类似招待会的 
集会，其目的在于谈话，交流思想和交换新闻，有女主人参加，大家 
一起毫无拘束地饮酒。他还是宫廷剧院的创建者。俄国社会对西 
欧的关系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发生了 变化： 最初只是把西欧看作可 
以购买军需和其他制品的作坊，并不过问它们是怎样制造的；现 
在，对西欧已有看法，把它看作学校，可以不仅学到技术，而且可以 
学会生活和思考。 

西方影《的最皁传潘者 但是古罗斯在这方面并没有改变自 
己通常的审慎态度:它决定不直接从西方教育的诞生地，从其技师 
或从其工人中借鉴，而是从居间者借鉴，这些居间者可以把巳经加 
工、消除危害之后的这种教育转授给它。谁能成为这样的居间者 
呢？在古莫斯科罗斯和西欧之间是斯拉夫的、但信奉天主教的国 
家——波兰。教会的同宗和地理上的毗邻关系把波兰同罗马一日 
耳曼欧洲联系了起来。由于上层阶级的政治自由，农奴制很早就 
275无法遏止地发展，使波兰贵族成为对西方教育有闲暇和容易接受 
的土壤;但是，国家和民族性格的特点又使借鉴的文化具有特殊的 
地方风格。这种文化封闭在享有国家唯一的统治地位的一个等级 
的圈子之内，它滋养了活泼和快乐的、狭隘和任性的世界观。这个 
波兰是以西欧精神影响罗斯的第一个传导者：十七世纪西欧文化 
之进入莫斯科，首先经过了波兰的加工，穿上了波兰贵族的服 
装。不过，最初甚至不是纯粹的波兰人把它带给我们的。东正教 
罗斯的相当部分地方是用强迫的政治结盟同波兰共和国联系在一 
起的。西部罗斯东正教社会同波兰国家和罗马天主教间的民族的 
和宗教的斗争迫使俄罗斯斗士去利用对方很强的武器，即利用学 
校、文学和拉丁语；到十七世纪中叶，西部罗斯在所有这些方面都 
远远超过了东部。在拉丁学校或按拉丁学校模式成立柄俄罗斯学 
校中培养出来的西部罗斯东正教修士成了把西方科学引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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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 导者。 

叶•斯拉维涅茨基和阿•萨塔诺夫斯基 这一号召始自莫斯 

科政府本身。西方影响在这里遇到了从另一方面来的运动。我们在 
研究俄国教会分裂的起源时，看到这一运动是因俄国教会的需要 
和部分地甚至是反对西方影响的》但是相反的各方却有一个共同 
利益——在教育上暂时彼此携手为了一个共同事业。在古罗斯文 
献中并没有一本完整的经过订正的圣经文本。俄国教会的圣秩制 
度由于有关阿利路亚和有关寺院土地收归国有问题歓起了几乎是 
整个世界的教会喧哗，可是在几个世纪中，圣书没有完整的订正 
文本已相当平静地应付过去了。十七世纪中叶 （1649—165(1), 莫 
斯科从基辅聘请了布拉茨克寺院附设的当地书院和佩切拉大寺院 
的修道士学者叶皮凡尼 • 斯拉维涅茨基、阿尔先尼 • 萨塔诺夫斯 
基和达马斯金•普季茨基，委托他们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斯拉夫 
文 21 。基辅学者所得报酬比雇佣的德意志军官为少：叶皮凡尼和276 
阿尔先尼每日所得给养为四个阿尔丁（每个阿尔丁为三个铜 币〉， 
按年计约合今六百卢布，这还未把其他供应计算在内，如在楚多夫 
寺院的住宿和伙食，以及宫廷赐给的每天补充饮料两盅酒、四杯 
蜜和啤酒;而且，以后还把货币薪金增加了一倍。受聘学者除应屨 
行规定他们做的主要工作外，还要满足莫斯科政府和社会的其他 
要求。按沙皇或总主教的规定，他们编纂和翻译各种教科书和百 
科全书、地理学、宇宙志、辞典;所有这些书都很快被莫斯科爱好渎 
书的人们，尤其是宫廷和外交事务衙门所索要;这类书籍还通过俄 
国驻外大使由国外和从波兰订购。叶皮凡尼翻译了地理学、 《 医学 
解剖书>、< 公民及儿童性格教育>——即政治和教育学的文集。萨 
塔诺夫斯基翻译了《沙皇城》一书。这是一本述各种各样东西的 
书，从希腊、拉丁作家、异教和基督教作者写作的东西中选编的，包 
括了所有当时关于各种科学——从神学、哲学直到动物学、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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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学等的流行的知识。利用了能够获得的所有文学力量 ，把基 
辅人和德意志人一起吸引到了这一事业中。在莫斯科当翻译的某 
个冯•德里登，从拉丁文和法文把一些书译成了俄文。而多恩， 
原是奥地利驻莫斯科大使，翻译了一本简明宇宙学。奥列阿利 
在报导这件事时说，莫斯科显贵中许多求知欲很强的人都读这类 
书 22 。不仅是纯科学的志趣、而且实际的需求也都鼓励了这类新文 
献的出版。大致在这时，在这些书籍中，翻译的医药书籍也在流 
传。在外交事务衙门的旧案卷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份有意思的呈 
文：1623年，在莫斯科服役的荷兰人冯德尔金提交衙门一份有关 
«炼金术和其他事务》的呈文 23 ;之后在1626年，他又递呈同一衙 
门一份《有关高等哲学炼金术》的呈文。很明显，莫斯科怀着极大 
的好奇心来收集有关这种神秘而有诱惑力的科学的消息，想用它 
获悉炼金的技术。但斯拉维涅茨基和萨塔诺夫斯基所翻译和编纂 
的文集的内容本身表明科学兴趣的觉醒，巳达到那时莫斯科的智 
慧所能达到的程度。 

学校教育的萌芽 莫斯科社会就是这样感到了对书本知识、 
对科学教育的需求，并播种了学校教育的幼芽，作为获得这种教育 
的必要手段的。所有频繁地同西方国家有来往的人都支持这一要 
求， 这种来往迫使莫斯科的外交去研究西方国家的情况和彼此间 
的关系。在莫斯科，政府和个人都试图兴办学校。东方希腊教会的 
教秩人员早就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沙皇指出，必须在莫斯科设立 
希腊学校和印刷所，由莫斯科物色和发出遨请，从东方为这种学校 
提供并派出教师。但事情似乎没有办成。在沙皇米哈伊尔时几乎 
没有设立想建的学校。1632年修士约瑟夫从亚历山大东正教总主 
教处到来，他被说服留在莫斯科，人们委托他把反对拉丁异端的 
希腊文论战性书籍译成斯拉夫文，并且在“教师院教儿童学希腊文 
和认字”。由于约瑟夫不久即逝世，事情未及进行。但是，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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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学校，使它成为信奉东正教的东方的教育苗圃的想法在莫斯 
科和在东方都没有被放弃。在总主教驻所(在楚多夫修道院）附近 
成立了希腊一拉丁学校，由希腊人阿尔谢尼管理，这个希腊人于 
1649年到达莫斯科，可是不久此人因受怀疑不是东正教徒而被送 
往索洛夫基①。而叶皮凡尼•斯拉维涅茨基连同阿尔先尼•萨塔诺 
夫斯基则被召至莫斯科，顺便说说,“是为了修辞学”;可是，不知道 
他们在莫斯科有没有学生。1665年，机要衙门和宫廷事务衙门的 
三个录事受命到西部罗斯的学者西麦昂 • 波洛茨基那里去学“拉 
丁文”。为此，在莫斯科的斯巴斯克寺院建了一幢专门建筑，它在 278 
文献中被称作“文法教育学校”。请不要认为这是一所现在按我们 
观点正规建立的学校，具有拟定的章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常设 
的教学人员等等，这是偶然的、暂时委托给这个或另一个来访学 
者,让他们教授政府派遣或自愿跟他们学习的年轻人。俄国十七世 
纪官方学校的最初形式就是这样，是古罗斯识字教学的直接继续。 

袖职人员或特殊的专家，按拟定的薪水接纳儿童，给以教育。有的 
地方，私人或者社团为此造了特殊的建 筑物: 好像是常设的公立学 
校。1685年，在博罗夫斯克域商场附近的市养老院旁，当地牧师建 
立了“教育儿童的学校”。可以这么设想，大约在十七世纪中叶，考 
虑到家庭或学校教学的需要，教科书开始出版。1648年，在莫斯科 
出版了西部罗斯学者麦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的斯拉夫文法,1649 
年,在基辅重印了基辅学院院长，后为基辅大主教的彼得 • 莫基拉 
的简明教义问答。私人在促进教育上同政府竞争，不过话又说回 
来，这些热心从事教育者往往也属于执政阶级。在这些热心人中最 
热忱的是受沙皇阿历克谢信赖的顾问、侍臣费•米•勒季谢夫。 

他在莫斯科附近建立了安德烈耶夫修道院，1649年在那里由他出 


① 即索洛维茨寺院，一译者 

275 


r f 








, .:4 t 


Q 



资从基辅佩切拉寺院及其他小俄罗斯修道院聘来了三十名修道士 
学者，他们应把外文书籍翻译成俄文，并教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学习 
希腊、拉丁和斯拉夫文法、修辞、哲学和其他语文科学。勒季谢夫 
本人成为这一非官办学校的学生，晚上逗留于修道院，同学者谈 
话，向他们学习希腊语，并请叶皮凡尼 • 斯拉维涅茨基编纂希腊一 
279 斯拉夫辞典，以应这一学校的需要。从南俄来的德高望重的修士 
吸引了一些莫斯科的修士学者和神职人员。莫斯科的学术团体， 
独具一格的非官方学脘就是这样兴起的。勒季谢夫利用自己在宫 
廷的地位，强令莫斯科一些在职青年到安德烈耶夫寺院向基 SI 来, 
的德髙望重的修士学拉丁文和希腊文。1667年，莫斯科的约 : 
翰•波哥斯洛夫教堂（在中 国城〉 所属教区的教民们想在自己的教 
堂设立专科学校，不是简单的只教认字的教堂附属小学，而是进行 
普通教育的教学机构，教授“文法技巧，斯拉夫、希腊、拉丁等语言 
以及其他自由学说”。为此，他们向沙皇递请愿书，要某位“正直而 
虔诚的人”为他们的事业向沙皇提出请求，要莫斯科总主教和因尼 
康案件正在莫斯科的东方总主教们为他们祝福，而且，最后，莫斯 
科总主教主要出于尊重那位虔诚的人（也许就是提出有关普通中 
学思想的同一个勒季 谢夫〉 的纠缠不休的恳求恩准了他们的请求 
并给与祝福:“热爱劳动的学子(学生)为得到研究的自由和自由学 
习智能的自由而高兴，他们准备进入中学，以便能从有学识的教员 
那里学到敏锐的智能”。可是不知道这个学校究竟开设没有。 

波洛茨基 莫斯科上层人士开始积攒钱财以便自己的子弟能 
接受家庭教育，把外来教师、西郎罗斯的修士、甚至波兰人请到家 
中。沙皇阿历克谢本人就是个范例。他对他的头两个儿子阿历克 
谢和费奧多尔在莫斯科衙门的教师那里所受启蒙教育不满足，下 
令天主教徒和波兰人教授他们外国语，并为完善他们的教育，聘请 
了曾在基辅学院受过教肓，而且熟悉波兰学校的西部罗斯学者、修 
276 



: t 西麦昂 • 西季阿塔诺维奇 • 波洛茨基。西麦昂是一个令人喜爱 
的教师，他使科学具有吸引人的形式。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他课 
程中的诗作纲要。在此，他也触及了政治课题，他想在自己皇室学 
子的头脑中发展政治意识： 

臣民拥有什么样的利益， 

掌权者们应当知道。 

他对自己学生描述的沙皇同臣民关系的政治理想是善良的牧羊人 
和羊群的关系： 

应当缔造出这样一个首脑—— 

他能够肩负臣民的沉重负担， 

他不蔑视臣民，更不把他们当狗一样对待， 

而是如同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他们。 

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对翻译过来的波兰文书籍和甚至是波兰语 
原文书籍的兴趣渗进了莫斯科沙皇的宫廷和莫斯科大贵族等级的 
家庭。正如我已经谈过的，阿历克谢的大儿子们学习了波兰文和 
拉丁文;费奥多尔王子甚至还学会了写简单诗句的技巧，并同西* 
波洛茨基合作，把<诗篇>进行了诗体的改写，还改写了两首赞美 
诗。人们谈到他时，说他是科学爱好者，尤其喜欢数学。公主之 
一，索菲娅，也学了波兰语，并阅读波兰书籍，甚至按拉丁文的写法 
写字母 y 。据拉扎尔*巴拉诺维奇证实，切尔尼戈夫大主教在当 
时“并不厌恶讲波兰语的沙皇集会，在阅读波兰文书籍和历史时感 
到赏心悦目”。莫斯科社会的另一些人则力图从第一手资料汲取西 
方科学，并十分努力去做，因为科学已成为国家服务取得成就的必 
要条件。大贵族马特维耶夫教自己的儿子拉丁语和希腊语。他的 
前任，主管外交事务衙门的奥尔金 • 纳肖金把波兰俘虏安插在自 
己儿子的周围，这些人影响他的儿子爱慕西方到这种程度，以致使 
这个年轻人逃往国外。俄国驻波兰的第一任使节恰普金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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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送入波兰学校。1675年，这位父亲委他以外交任务，派他去 
奠斯科，在里沃夫时，把他介绍给国王扬 • 索别斯基。年轻人在国 
王面前发表了演说，“为面包、为盐和为学校教育”向国王表示感 
谢。演说用的是学校通用的半波兰、半拉丁的特殊语言，而且，根据 
他父亲的报告，“爱儿的演说讲得那么清楚，表达得那么得体，一 
个字也没有讷讷地讲不出来”。国王赏赐讲演者一百金卢布和十 
五阿尔申①天鹅绒 24 。 

莫斯科就是这样感到需 宴欧洲 艺术和舒适，然后才是科学教 
育的。开始有外国军官和德意志大炮，而最后是德意志芭蕾舞和 
拉丁文法。国家迫切的物质需求引来了西方影响，随需求而来的 
西方影响还带来了这些需求所不要的东西、现在没有也能对付过 
去，可能等些时再要的东西 9 


①俄尺，1俄尺等千0.71米 5 译者 
Z7Z 



第五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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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西方彭响的开始——反新科学的抗议——教会分裂 
——分裂起因的纪述——双方各自怎样解释分裂的起因—— 
宗教仪式和文本的力量——其心理基础——罗斯和拜占庭 

-全世界教会思想的黯然央色-传说和科学-民族教 

会的自负——国家的新措施——总主教尼康 


反对西方彩嚙的开始对从西方传入的新科学的需求 〃在莫 
斯科社会遇到了扎根于数世纪的不可克服的对所有西方传入的天 
主教和新教的厌恶和怀疑。当莫斯科社会刚刚尝到这个科学的成 
果时，严肃的考虑就笼罩了它，这个科学会不会损害信仰和习俗 
的纯洁性0这种考虑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智慧情绪中继不满自己状 
况之后的第二个方面^随之而来的是非常重要的后果。1650年审 
判案卷的一个断片保留了下来，其中明显地描绘了这一考虑从何 
而来，何以首先引起这种考虑。事实上，所有莫斯科青年学生都起 
来了。有卢奇卡•戈洛索夫 (后来 成为杜马贵族、国务会议成员卢 
奇基扬 • 季莫菲耶维奇 • 戈洛索夫）、斯捷潘 • 阿利亚比耶夫、伊 
凡•扎谢茨基和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堂职员科斯特卡，即康斯坦丁 • 
伊凡诺夫。这是一个具有同样思想而结合在-•起的亲密朋友的小 
组。他们说:“你看，勒季谢夫向基辅人学希腊文书，而这个文书中 28 S 
有异端。”阿利亚比耶夫在受审时指出，当长老希腊人阿尔谢尼在 
莫斯科时，他——斯捷潘——想在长老处学拉丁语，但那位长老被 
遣送到索洛夫卡，他——斯捷潘就不再学习/字母表也撕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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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密友卢奇 卡 • 戈洛索夫和伊瓦什卡 • 扎谢茨基对他说，別再 
学拉丁 ffi 了，这很坏，至于怎样坏，他们并未说。”戈洛索夫本人根 
据勒季谢夫的庄严邀请，应该在安德.烈耶夫寺院向基辅长老们学 
拉丁语；但他反对他们的科学，认为这种科学对信仰是危险的，并 
对教堂职员伊凡诺夫说：“告诉你的大司祭（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堂 
的斯捷潘•沃尼法季耶夫，沙皇的忏悔牧师），我不愿在基辅长老们 
那里学习，他们不怀好意，我在他们那里找不到善良，他们没有善 
良的学说；现在，我暂时由于害怕才迎合勒季谢夫，但今后无论如 
何不愿向他们学习了”。卢奇卡还添上一句:“谁学了拉丁语，谁就 
从正道误入歧途了 ” la 。 大致就在那时，在同一个勒季谢夫的帮助 
下，两个年轻人奥泽罗夫和泽尔卡里尼科夫从莫斯科到基辅的学 
院来完成学业。教堂职员科斯特卡和交谈者们都不赞成学生的到 
来，他们担心，如果这些年轻人来基辅完成学业，然后.回转莫斯科， 
这里要为他们操不少心，因此，最好不让学生们来基辅，要他们回 
去：即令没有此事，他们已经在指责一切，并没有把笃信宗教的莫 
斯科大司祭们放在眼里，他们在谈到这些大司祭时说，“他们胡诌 
的是谎言，在他们那里听不到什么，而他们又不干什么光彩的事。他 
们自己不懂得教学，不懂得教什么”。即使那些热心宗教事业者也 
俏悄地谈论大贵族莫罗佐夫，说他把神甫放在身边，只是“为了礼 
貌”，而如果他开始赏识基辅人，明显的事实是他就要改信别的教， 
信他们的异端邪说 

/ 反对新科学的抗议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青年学生谴责了 
那些受到新科学教育的另一部分人的自命不凡，以及骄傲自大地 
- 批评被众人所承认的本国的权威 0 这不是老年人对新事物的保守 
唠叨,而是反映了植根于古罗斯教会意识深处的对科学的看法。在 
284古罗斯，科学和艺术由于它们同教会的关系而受到尊重，因为它们 
是理解上帝的语言和精神得救的手段。而知识和生活上的艺术装 
2S0 



饰品则并无这种关系和这种作用， 只 被看作浅薄心灵的游手好闲 
的好奇心，或者是不必要的轻浮娱乐和“嬉戏”;对说书人、讲故事者 
和艺人都持这种看法。教会默默地容忍它们，把它们当作儿童的嬉 
戏和跑跳，严肃的教会布道有时谴责它们，把它们当作危险的迷误 
或消遣，因为它们会轻易地变为恶魔的诡计。无论如何，这样的知 
识，这样的艺术不佘增添教育力量，在教育体制中没有位置；只能 
把它们归入生活的卑鄙秩序，并认为，即令不是直接的放荡行为， 

那么也是贪于人类本性罪恶而造成的弱点。同带来西方影响的科 
学和艺术一起出现的是另一种更苛求的形式：科学和艺术进入了 
上流社会感兴趣的事物之中，不是作为对人的弱点的让步，而是作 
为人类智慧和心灵的合法需求，作为设施完善和仪表优美的共同 
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些东西都是在自身找到了自己的正确性，而不 
是为教会的需要服务的。西方的艺术家或学者对我们而论，并非 
俄罗斯的优伶或者死啃巳被摈弃的书本的人，而是可敬的喜剧大 
师或者地理学家，他们被政府认为是“非常熟悉许多需要的技术和 
智慧”的人。这样一来，西方科学，或者总的说来文化，传入了俄国，不 
是作为教会俯首听命的服役者，并不属教会管辖，虽然被教会容忍 
为破坏戒律者，但似乎又是竞争者，或者甚至是教会在安排人的幸 
福事业上的合作者。被传统所束缚的古罗斯思想只能吃惊地急忙 
躲开这样的合作者。很容易理解，何以 2 同这一科学接触，立即在莫 
斯科社会引起了忧虑:这一科学对正确信仰和良好品行、对民族生 
活若干世纪以来的基础是否危险?在我们这里，当这一科学的传播 
者还是东正教的西罗斯学者时，这个问题巳经提了出来。可是 在教' 
员都是外国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时，问题就更加尖锐了。由它引 
起的对新科学在道德一宗教方面的怀疑以及这一科学带来的西方285 
影响导致我国教会生活的严重转折，导致教会的分裂 2 。这一现象 
同十七世纪莫斯科社会思想和道德运动的密切关系现在迫使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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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注意俄国教会分裂的由来。 

教会分裂俄国东正教教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从占统治地位的 
俄国东正教教会分裂出去这一事实被称作俄国 3 教会的分裂。由于 
总主教尼康的教会革新，从沙皇阿历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时起，这 
—分裂已经开始，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分裂派正如我们一样，认为 
自己是东正教基督徒。旧教徒从原来意义上讲，同我们在信仰教 
义、教理方面都没有什么分歧；但他们脱离了我们的教会，他们以 
“旧信仰”的名义，不再承认我们教会当局的权威，似乎脱离了这个 
当局 > 因此，我们也不认为他们是异端，而只是分离派，所以他们也 
称我们为教会派或尼康派，而自称为旧教徒或旧信仰者，并保持了 
尼康以前的古老仪式和信仰。如果旧教徒和我们在教义、在教理 
原则上没有分歧，不禁要问，何以会发生教会分裂，何以俄国教会 
团体的相当部分成为俄国统治教会的保卫者。这就是讲述分裂起 
因要说的一些话。 

分#! 起 B 的纪述在尼康任总主教之前，俄国教会团体有统 
一•的教会群体，统一的最高牧师；但是教会团体中，由于各自来源 
不同，在不同时期一些地方教会的意见、习俗和仪式产生了，并且固 
定了下来，这些仪式等都同罗斯接受基督教时从希腊教会所采用 
的仪式等相异。这些仪式就是用两个手指划十字、书写 f $名字 
的方式、大祭不用五个圣饼而用七个圣饼、•日宇 （ 从£ 秦到右 
手，面部转向祭台)，在举行一些宗教仪式时盘边受洗或者 
在经台周围举行结婚典礼，在朗颂信仰象征的某些地方（如“他的 
王国没有尽头”，“进入神圣的寘正的有生命的灵魂之中”），要喊两 
次其中一部分在1551年教会会议上被俄国教会教秩制 
度因此获得了最高当局的合法批准。从十六世纪后半期起， 
当莫斯科开始印刷书籍时，这些仪式和异文从手抄的祈祷书开始 
渗入印刷的版本，并通过它们传布到整个俄国。因此，印刷机賦予 



这些地方仪式和文本的差异以新的价值，并扩大了它们的应用范 
围。某些分歧载入了 1642—1652 年总主教约瑟夫时刊印：9教会书 
籍指南之中。因为总的说来，俄国的沂祷书毛病不少，所以约瑟夫 
的继承者尼康从自己管理俄国教会时开始，就热心从事消除这些 
毛病。1654年他在教会会议上通过了重新出版教会书籍的决议， 

按书写在羊皮纸上的斯拉夫文和古希腊文书籍加以订正。堆积如 
山的希腊文和教会斯拉夫文的古手抄本书籍从东正教的东方和俄 
国各地送到了莫斯科；按照这些书籍订正的新版本又分发俄国各 
地教会，同时命令没收并销毁有毛病的书籍 、旧刊 本和旧抄本。信 
奉东正教的俄国人在看了新订正的书后，在其中没有找到两指划 
十字，没找到耶稣，也没有其他当时认为神圣的仪式和形式，不免大 
为吃惊。他们把这些新版本看作新信仰，按这种信仰，古代圣父们 
不可能得救，他们在继续按旧版本做礼拜和祈祷时，还咒诅那些 
书，把它们看作异端。1郎 6—16 S 7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有两名东方 
总主教参加的宗教会议，诅咒那些顽固不化者，并把他们逐出了东 
正教会，因为他们对抗教会当局*于是被逐出者不再承认把他们 
革出教门的教秩制度是自己教会的权力。从此，俄国的教会团体 
就分裂了，而这一分裂一直继续到现今， 

对分«起因的看法何以会发生分裂?按旧信仰者的解释，这287 
是因为在尼康订正祈祷书时，擅自废除了由神圣祖国的早期东芷 
教传统所规定的用两指划十字及其他教会仪式 > 而不按传统办，就 
不可能得救，可是，当古代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们起来保卫这一传统 
时，俄国教秩制度又把他们从巳经腐化的教会中驱逐出去。但是 
在这种解_中并没有把全部事实讲清楚。那么以两指划十字和向 
着太阳走何以是旧信仰者按神圣祖国传统行事，而不命此就不能 
得救呢？何以一般的教会习惯，礼拜仪式或文本会有如此重要性， 
成为不可侵犯的圣物和教义呢?东正教徒作出了更深刻的解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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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是由于分裂派的无知造成的，由于他们狭隘地理解基督教，由于 
他们不能从中把本质的同表面的、内容同仪式区别开来。但是就是 
这个答案也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假定说一定的仪式、神圣的传说、 
埤方的古风，都能获得对它们不适当的教义的意义，但应该知道， 
即使教会的教秩制度的权威能为古制所阐释，也不会是地方性的， 
而是全世界性的，而承认它对得救是必 要的： 圣父们没有它是不能 
得救的，正如不用两指划十字一样。何以旧信仰者决定牺牲一个 
教会决议而为了另一个，竟在没有合法的、被他们否认的教秩制度 
的指导下而能得救呢 3 ? 

在解释分裂的起因时，我们常常特别着重地，并且带着一些轻 
视的态度指出旧信仰者盲目眷恋仪式祖文本，以及书写的字母这 
些在宗教事务上似乎很不重要的东西。我不同意对宗教仪式和文 
本采取这种轻视观点。我并非神学者，并不负有使命去揭示这种事 
物的神学意义。但是宗教文本和仪式，正如所有仪式和文本，连同实 
际的日常生活的活动，除了专门的神学意义外，还有一般心理学上 
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正如所有日常生活，即历史现象，可能要由历 
史去研究。我只是从这个人民的心理方面来谈分裂的起因。 

28* 宗教仪式和文本的力量 教理的实质和内容反映在宗教文本 

:和仪式之中。教理是由两个序列所组成的:一些是 y 學，它们规定 
信教者的宇宙观，为他解决宇宙的最高问题，另一 ii 学字，这些 
要 求针对信教者的道德行为，给他指示 a 常生洁的任务 # 。 k 些真 
理和要求高于理性的逻辑思维的认识方式，高于人类意志的自然 
意向，因此它们被认为是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的。可以想象得到的， 
即能 够理解的宗教的真理公式是教义；宗教要求的可以想象得到 
的形式是当他们既不懂逻辑思维，又不懂自然意志时，他们 
怎能掌握这种和那种教义与戒律呢? k 们总是能掌握宗教知识或 
者思维和宗教修养的。不要对这些名词感到为难:宗教思维或知识 



是人类观点的这样一种方式，它不同于逻辑的或理性的观点，和 
艺术的认识那样，它只是注意另外一些提得更高的目标。人理解 
逻辑思维也差得很远，而且可能甚至他理解的是理解到的最小部 
分。在掌握教义和戒律时,，信徒自己就掌握了一定的宗教思想和 
道德动机，这些同样地很少屈从于逻辑分折，正如艺术思想那样， 

难道您理解的音乐旋律是您在逻辑公式中带来的？这 S 宗教思想 
和动机就是 ffp 。 一定的教会 活动" 一其总和构成祈涛——是供 
他们掌握的书。教义和戒律在神圣的文本中表现出来，教会 
活动体现于一定的仪式之中。这一切只是信仰的形式，教义的外 
壳，而非其本质。但是宗教观点，正如艺术观卢、，不同于逻辑的和 
数学的那种特征，因为其中的思想或动机同形式和它们的表现是 
分不开的。不论是由这个或另一个所形成，不管是我们熟悉的那 
种语言或怎样便于了解的风格或者甚至仅仅是假定的符号，我们 
懂得从逻辑得出的思想，从数学证明的定理。但是宗教和审美感289 
则不是这样起作用的:在这里，思想或动机，按心理结合的规律有 
机地同表现它们的文本、仪式、.形式、节奏和声音联结在一起。如果 
您忘记了曾经引起你一定情绪的图像或声音的音乐结合，那么这 
种情绪就不会在您那里重新出现。怎会乐意把辉煌的诗改写成散 
文呢，因为那样，.它的魅力就消失了。神圣的文本和礼拜仪式是历 
史地形成的，并无不可改变和不可侵犯的性质。可'以想出更好的 
比培养了我们宗教感情更为完善的文本和仪式，但是它们不能代 
替我们的较为逊色的东西。当东正教的俄国神职人员在祭台上高 
喊琴亭手，另寧，在东正教信徒中就产生了他习以为常的宗， 

教士 i [/他 # 把*曰*常操心的事撇到一边。如果让同一个神职人 - 
员按天主教神甫的方式用拉丁文高喊鼓起勇气来，别气馁一…那 

• •鲁 #• • • • 

么同一个信徒，尽管他完全明白，这是同一个高喊声，只不过用了 ： 
拉丁文，并在修辞上甚至更为有力，但他却不会因这个髙喊声而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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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精神，因为他对此并不习惯。因此，每个社会的宗教世界观和情绪 
就是这样同文本、仪式、他们所受教育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其心理基础 但是，也许宗教仪式和整个形式同教义实质的 
如此紧密联系本身只是宗教教育的缺点，而信徒精神可能不需要 
4些沉重的仪式作镶边，所以应该帮助它摆脱这些东西？是的，可 
i 总有一天，那时这些镶边将成为多余的，于是人的精神能通过进 
—步的完善，使自己的宗教情感摆脱外部印象的影响和对它们的 
需要本身，将“以心灵和真理”来祈祷。到那时，宗教心理学将是另 
—个样子，不同于至今大家知道的宗教实践所培养出_的心理学。 
但是从人们自己开始记事时起，在千年之中，直到我今天，他们 
在宗教、在具有道德性质的其他日常生活中，都不能没有仪式。应 4 
290该4严格区分用认识和意志来掌握真理的方式。对认识而论，为 
理解和记住真理，思想和记忆的某种努力就足够了。但是为使真 
. 理成为意志的领导者，整个社会生活的指导者，则还很^不够。为此, 
应使真理体现在形式、仪式和一整套体制之中，这种体制以适当印 
象的连续不断的急流会把我们的思想引导到某种秩序，会把我们 
的感情引向某种心境。如果一再唠叨和把我们的祖野意志变得心 
慈面善，于是这样，通过连续的练习和修养，会使真理的要求成为 
习惯的道德要求，成为意志的本能爱好。不知有多少非常美好的 
真理，照耀着人的心灵，它们能够照亮并温暖人的共同生活。适 
于共同生活的美好真理之所以被埋没得不留痕迹，只是因为它们 
没有及时体现在一种体制中，而人们也没有借助这一体制来检验 
这搜真理。不仅仅宗教，一切也都是如此。产生于作曲家的艺术 
想象而表现在简单的图解中的音乐旋律，不论怎样美妙，不可能对 
我们起到应产生的艺术印象。必需给它加工，置于乐器上或者交 
给乐队，在数十个音键和变调上重奏，并在整个集会上演出，在那 
里，每个听众的小小的非同一般的喜悦将感染其左右邻座，而这些 
286 



小小的个人的喜悦将汇成庞大的总的印象，它被每个听众带回家 
去，并在好些日子里保卫他不受日常生活的痛苦和庸俗行为所打 
扰。聆听基督在山中布道的人们早已谢世，并把感受的印象带走 I 
可是我们也感受到这个印象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布道的文本留在 
我们礼拜的范围之内。仪式或者文本——仿佛是一种录音器，其 
中凝聚了道德因素，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唤起人们的善举和感觉。 
早就没有这种人了，从那时起，那种因素也不再重复了，但是通过 
仪式和文本，在这种录音器中隐藏了人们已忘却的东西，我们按愿 
望去恢 复它?并按自己道德上的接受程度体验其效力。从这些仪 
式、习俗、假定的关系和礼节中（在其中体现出改正人的生活、成为 
他们的理想的思想和 感情〉 ，逐渐地通过动摇、争吵、斗争和流血，形 2«1 
成了人的共同生活。我不知道，经过千年之后，人将会怎样，但是 
如果从当代人那里去掉了这个他从祖传积攒所获得的仪式、习俗 
和任何程式化的一堆东西，他就会忘记一切，重新学习一切，并且 
会使一切重新开始 4 * 

如果所有教会团体的宗教心理学是这个样子，它不可能没有 
仪式和文本，那么何以任何地方也没有因仪式和文本锨起这样喧 
闹的争吵和发生分裂，像在十七世纪我们这里所发生的那样？为 
了阐明这一问题，应当想到十七世纪以前我国教会生活的若干 
现象。 

罗斯和拜占麋 十五世纪以前5俄罗斯教会是拜占庭 一其 
总主教辖区——的顺从的女儿 • 它从拜占庭接受自己的总主教和 
主教、教会法、教会生活的全部仪式。希腊东正教的权威几个世纪以 
来在我们这里是不可动摇的。但是从十五世纪起，这一权威开始动 
摇了。莫斯科的大公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民族意义之后，很快就把这 
神感觉带到教会关系中，他们不愿在教会事务上依附外国统治 ，既 
不依附拜占庭的皇帝，也不依附帝都的总主教，他们沿用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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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例:在本国、在莫斯科、并且只是从俄国神职人员中任命全俄总 
主教，授予其职位。实行这种变更之所以比较容易，那是因为罗斯并 
未把希腊的教秩制度看得特别崇髙。古罗斯非常尊重教会权威和 
希腊东方的圣物。但是在我们这里希腊又和骗子往往被认为是同 
义语:“他阿谀奉承，因为他是希腊人”,——我国十二世纪的编年史 
在写到一位希腊主教 5 时是这么说的3这种观点老早就出现了，并 
且很平常 。.君 士坦丁堡总主教区把基督教传布到遥远的、野蛮的总 
主教区时，派遣出去的大多数人远非希腊教秩制度中的优秀人士。 
他们在语言、概念和品衔高的礼仪方面同教区教徒格格不入，他们 
无法幵展牧师的影响，只满足于教会表面的壮丽设施和虔诚的王 
292 公们的热忱，并且竭力把俄国货币带回本国。十二世纪时，一位俄罗 
斯人出身的受人尊敬的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认为对亍此事应在主教 
管区对神职人员进行牧师教导时作出暗示。许多进入俄国的各式 
各样的普通希腊人为了从这些新受教化者获得好处而抱住教秩制 
度不放。后来，在十五世纪，希腊教秩制度在罗斯心目中极大地降低 
了，因为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教会会议上通过了佛罗伦萨合 
并，同意东正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的联合。我们为维护 f 拜占庭教 
秩制度，在同天主教的斗争中保持了这样的信赖态度，可是它，这一 
教秩制度本身却屈从于罗马教皇，出卖了信徒们传播的、由神父们 
和第七次全世界宗务会议确立的东方东正教。而如果莫斯科大公 
瓦西利 • 瓦西利耶维奇不揭发把合并带到莫斯科的阴险敌人、撒 
旦之子希腊人伊西多尔大主教，那么他就会把俄国教会天主教化， 
歪曲我们圣弗拉季米尔王公播下的古代虔诚。数年之后，帝都被土 
耳其人征服。在此之前，罗斯巳习惯于傲慢地、怀鐵地看待希腊人 6 
现在，帝都之墙被不信上帝的伊斯兰教徒所推倒，罗斯就把这事 
看作希腊东正教最后倾覆的标志。听听那位过于自信的俄国总主 
教菲利普一世对当时世界事件之间关系的解释吧。在1471年，他 
288 



课到反叛 的诺夫哥罗德 人起来 反对莫 斯科时写道：“说到这事，孩 
子们，想想吧！帝都不可动摇地矗立着，在那里对宗教的虔诚像太 
阳一样闪耀着光辉。而当它离开真理，并同天主教结合，它就落入了 
不洁者之手 ”《 a 。于是在罗斯的心目中，东正教东方的光亮暗淡失 
色了；无论古代第一罗马由于异端和傲慢而倾覆，还是现在的第二 

罗马-帝都由于反复无常和不信神者而倾覆都 一样。 这些事件 

对罗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并非凄凉的影响。旧的教会明星熄 
灭 r ， 希腊的笃信宗教为黑暗所遮没。在普天之下，东正教的罗斯都 
有同样的感觉。世界上的种种事件不得不迫使它同拜占庭对立起 
来。当拜占庭把伊斯兰教的枷锁套在自己脖子上时,几乎在同时， 

莫斯科摆脱了拜占庭的压迫。如果说其他王国因背叛东正教而衰 
亡，那么莫斯科将毫不动摇地屹立于世，永远忠于东正教。它是第 
三罗马和最后一个罗马，是世界上正确信仰、真正虔诚的最后的唯 2 S 3 
一避难所。这些主意提高了和扩大了十六世纪古罗斯思想家的历 
史视野，并且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俄国命运的忐忑不安的思想。那 
时在他们的心目中，祖国有了新的崇高的意义。俄罗斯僧人菲洛费 
在给伊凡雷帝的父亲瓦西里大公的上书中说:“虔诚的沙皇注意这 
事喂!两个罗马衰亡了，第三个^~■莫斯科屹立着，可是不会有第四 
个罗马了。我们全体教会在你的强大王国中现在以笃信宗教]在 
普天之下闪燿着光芒，其光亮胜过太阳;所有东正教王国结集在你 
的雖一无二的王国之中> 在整个地球上，只有你是基督教沙皇”。# 

在帝都，东正教信仰被不信神的伊斯兰教徒马赫麦特的诱惑所作 
弄> 而神父们的教导在我们罗斯更加发出光芒:我们十六世纪的典 

' . - * - f . J 、 , . ， 

籍寒是这样写的。而这样的观点成为有教养的古罗斯社会的信仰, 

甚至还渗透到人民群众之中，并 i 引出了一系列有关圣人和圣物 
从两个衰*了的罗马逃到新的第三罗马，逃到莫斯科国的传说。十 
五——十六世纪在我们这里有关先知安东尼(罗马人）带着圣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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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上从海上漂流到诺夫哥罗德；关于梯赫文圣母神像奇迹般地 
从拜占庭东方迁到罗斯等传说就是这样形成的。况且，从业巳破坏 
的东正教东方来到罗斯的人请求给予施舍或者避难，使俄罗斯人 
的民族自信心更为坚定。在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统治时期，帝都 
的东正教总主教叶列米亚到莫斯科来乞求施舍，他在1589年封莫 
斯科大主教约夫以全罗斯总主教的头衔，因而最终巩固了俄国教 
会早已完成的对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总主教区的等级分划。看来似 
乎来此的这位总主教曾偷听了十六世纪俄罗斯人的心声 t 他向莫 
斯科沙皇陈述的关于在莫斯科建立总主教区的话同菲洛费的思想 
是如此地接近:“的确，你神灵附身，这种思想是从上帝那里传给你 

. 的 I 腐朽的罗马因异端而衰落，第二罗马一一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 
教徒的子孙、不信神的土耳其人所占领，你拥有的是伟大的俄罗斯 
王国 ，第三 罗马；你以笃信宗教超过了所有的人》唯有你在全世界 
可以称作基督教的沙皇。 

29 4 全世界思想的黯然失色 所有这些现象和印象非常独特地影 

响了俄罗斯教会团体。到十七世纪初，它巳渗透了宗教上的过于自 
信;但是这种自信并非由宗教所培养，而是由东正教岁斯的政治成 
就和东正教东方的政治不幸所造成的。东正教罗斯熹世养上基督 
教真理、纯正东正教的难一拥有者和保持者这一思想，是这种自信 
的基本动因。从这一思想出发，通过槪金的某些重新组舍，民族自 
负就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罗斯所信奉的基督教(连同其地方性特 
点，甚至连同其本地的理解水平> 是世上唯一真正的基督教，除俄 
国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纯正东正教 P 。但是按我们的教义, 
基督教真理的保护者木是什么地方性的而是全世界的教会，它不 
仅把生活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方的信徙团结在自己周围，而豈艳 
所有信徒，不管他是谁和生活在何地结合在自己的周围。当俄国 
教会团体认为自己是真正教义的唯一保持者时，地方的宗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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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它认为是基督教真理的标准，即全世界教会的思想被一个地方 
教会封闭在狭小的地域之内；全世界的基督教意识被某地和某时 
的人们禁锢在狭溢的视野之中。我认为，基督教 7 教义体现在一 
定形式之中，表现为一定仪式，是为了便于直接的理解;基督教教 
义以文本表达出来是为了学习教规并在实践中去实现。随同宗教 
意识及其动力——以信仰武装起来的理智——的成就，对教义文 
本的理解和教规的实践深化和完善起来。宗教思想借助于仪式、文 
本和规则•，可以深入教义的奥秘，逐渐充分了解它们，并用以指导 
宗教生活。我要重复一下，这些仪式、文本和规则并非教义的实质， 
可是按宗教观点和教育的特点，它们在每个教会团体中又紧密地 
同教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每个教会团体的宗教世界观和宗教情绪295 
的形式，很难同内容分开。可是，如果它们在一定的团体内被歪曲 
或偏离了教义的始初标准,那么也有办法把它们纠正的。全世界教 
会的宗教意识就是检査和改正的手段，就是为纠正每个地方教会 
团体对基督教真理的认识，地方教会的偏向可由教会权威给以纠 
正。但当东正教罗斯认为自己是唯一拥有基督教寘理时，对它而论， 
这种检查方法 E 不复存在。俄国教会团体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的教 
会,它不能容许对自己教会的信仰和仪式由外部力董来加以修正。 

当俄国东正教会的智者开始持这神观点时，一种思想就在意识中 
巩固了，即认为俄国地方教会拥有基督教全世界意识的全部，俄国 
教会团体为拯救信徒已领悟了需要领悟的一切，它不再需要向人 
学习，在信仰方面再也不需要从别人借鉴，而只是小心翼翼地保持 
巳接受的宝贵财富。于是民族的教会习俗成了基督教真理的标准 
而代替了全世界意识。应该祈祷和信仰，正如父辈和祖辈那样，而 
后辈除不加思索地继承先蜚的传统外，别无其他了 7 —这些 
就是俄国教会团体视为行为准则的东西。但是这个传统是一种停 
滯不前的、凝画的观点 * 承认它为真理的标准，就意味着否定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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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所有运动，否定改正错误和缺点的可能性。自从有了这种 
认识之时起，俄国宗教思想的全部努力就在于不使基督教教义奥 
秘深化，不使自己吸收可能更准确、更全面和更重要的全世界宗 
教意识，而只是保住自己现存的宗，教思想的地方藴积，连同它的一 
切地方仪式，并使之免受来自外面的变动和不纯正的牵连。 

传统和科学 宗教概念的这种意尙和格调引出了两个重要后 
果 P ，它们同发生分裂紧密相关 :1 .由地方古老传统传下来的教会 
296仪式成了不可侵犯和不可变更的圣物 $2. 俄国社会对理性和科学 
知识参与信仰问题持怀疑和傲慢态度。这一科学，在其他基督教社 
会中已经繁荣起来——于是在罗斯的人们开始思考一科学并没 
有把那些社会从异端中拯救出来，理性之光并没有阻止那里的信 
仰趋于暗淡。人们模糊记得，世俗科学的根子隐藏在异端的希腊 
一罗马国家，我们厌恶地想，这一科学仍然是由这种恶劣土壤的肮 
脏液汁所滋养的。因此，每当想起关于修辞和哲学的希腊智慧时, 
嫌恶和畏惧感就笼罩了古罗斯人：所有这一切都是自行其事的罪 
，恶头脑干的事。在古罗斯一则教导中，我们读到:“谁爱几何学，在 
上帝面前就是亵渎了上帝 I 而这些心灵的罪孽就是学习天文学和 
希腊书籍。按自己的智慧，信徒很易陷入各种错误认识之中;要爱 
好愚蠢胜过智慧，不要去寻觅高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去体验比自己 
深的东西，而是接受上帝给你准备的教育，并且掌握它。”教规经常 
被写在学校的习字帖上:“弟兄们，不要高谈阔论！如果问你，懂不 
攆哲学，那就回答:不传據希腊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不读天文学家 
的空泛谈论，不同聪明学家在一起，不把哲学放在眼里;学习 
神赐的法律书籍，尽可能清除我有罪心灵的罪孽 ” 8a 。 就是这样 
的观点培养了无知的过分自信：“尽管不学单字，而且不学理# 
——古罗斯典籍家写到自己时说——不学辩证法、修辞学和哲学， 
可是魯己却有基齊的理智。”古罗斯教会团体就是这样失掉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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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手段和甚至进行自新的推动力的 V 。 

民族教会的自负 我已经叙述了直到十七世纪的古罗斯教会 
团体中已经确立的观点。在其朴素的思想体系中，这是民间的观 
点，不过也包括未出家和出家的普通神职人员大众在内。在当权 
的教秩制度中，这些观点没有表现得这样粗浅，但不知不觉地也成 
了教会情绪的一部分。我们的“当局”在同外来的希腊高级神职人 
员，甚至总主教共事时，机警地密切注视其每一活动，带着豁达的 
宽恕精神当场向他指出他部分偏离莫斯科所采用的礼拜仪式的地297 
方：“我们不用这种仪式，我们真正的东正教基督教会不采用这种 
仪式 。”他 们用这^行动支持了自己的仪式比希腊人的优越的意识， 
并对此举洋洋得意；他们用有关仪式的争吵来打断宗教仪式的进 
行，巳不去考虑在祈祷者中会引起骚乱。俄罗斯人对教会仪式的 
眷恋毫不足奇，他们在其中受到教育：他们在其中需要看到的与其 
说是俄罗斯宗教感的本质的或长期的病痛，不如说是民族一心理 
的必然性，宗教观点的自然一历史条件。而这只是民 族朗史 岁月的 
特征。古罗斯教会的本质毛病在于它认为自己是世上唯一的真正 
的正宗信仰，自己对于所崇拜对象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宇宙的 
创造主是俄国自己的上帝，再不属于任何人，而且别人也不知道， 
因之用自己本地的教会代替了全世界的教会。它洋洋得意地满足 
于这种见解，认为自己地方教会的一套仪式是不可侵犯的神圣东 
西，而自己的宗教观点是礼拜的规范和对礼拜仪式 的:修 正。这些看 
法同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凑在一起就加强了它的慷慨激昂的性质。 

国家的新措施 我们看到，从新王朝统治时起，我们开始采取 
了政治和经济的新措施，其目的是装备国防和国家经济。国家在 
感到需要引进新的技术手段后，聘请了很多外国人，路德派教徒和 
加尔文派教徒。诚然 9 ，聘请他们是为了训练士兵、铸炮、建设工厂， 
所有这些很少涉及道德观念，更少渉及宗教观点。可是古罗斯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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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己的具体思维方式不习惯于辨别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所 
以不会也不愿把生活的不同方面区分开来。如果德意志人统率了 
俄罗斯作战士兵，教他们德意志的作战技能，那末，他们应该也和 
德意志人那样穿着打扮，刮胡子，并且接受德意志的信仰，抽烟，星 
298期三和星期五喝牛奶，而摈弃自己古代的宗教虔诚。但俄罗斯人的 
良心和理智处于本国的古制和德意志居留地之间。所有这些到+ 
七世纪中叶就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异常惊恐和怀疑，且这种情绪在 
每个场合都显露出来了。1648年，当年轻的阿历克谢沙皇准备结 
婚时，在莫斯科忽然出现了传闻，说不久以后古时的笃信宗教就要 
结束，将要实行新的外国习俗。在这种情绪中，修正教会仪式和礼 
拜书文本的企图对于不安的和胆怯的教会团体来说，显然是对信 
仰本身的蓄意侵犯 9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主张作这一修正的是教 
会首脑，他按自己的性格能把这种事情引导到非常紧张的程度。总 
主教尼康在1652年获得这一显要职位，他本身值得我们在论述分 
裂的起因时给予一点注意。 

总主教尼康 1605年他出生于农家，因为识字而成为乡村牧 
师，但由于生活的种种情况，很早成为出家人，在北方修道院中 
经受了隐居生活的严峻考验，锻炼自己，具有了对人们起巨大影响 
的能力，得到了沙皇的无限信任，很快获得了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 
显赫职位，最后，四十七岁时成为全俄罗斯总主教。在 10 十七世纪 
的俄国人中，我还不知道有谁比尼康更伟大,更独具一格。但是很 
难立刻理解他:这是一个有着相当复杂的性格，首先是不平衡的性 
格的人。在心情安宁的时刻，在日常生活中，他严厉、变化无常、好 
发脾气，尤其學自尊心很强。可是这还不是他的真正的、本质的特 
征。他能够给人巨大的道德上的影响，而在自尊心很强的人 n 是 
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斗争中他因残酷无情而被认为是凶恶的£ 
可是所有的仇恨都使他感到苦恼，如果他注意到人们愿意直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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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他，他又轻易地饶恕了他们。尼康对顽固不化的敌人非常残酷。 

当他见到人们的眼泪和痛苦时，他又忘记了一切。对他而论，行善， 

帮助弱者或亲近的病人，与其说是尽牧师的职责，不如说是出于慈 
善天性的本能爱好。按他本人的智慧和道德力量，他是个大精明 
人，愿意并能干大事业，但是只是大事业。人们能干好的一切小 
事，他都比别人干得坏；但他想干和能干那个谁也不能干的事，不2 ⑽ 
管那是些善行还是蠢事。1650年他对诺夫哥罗德叛乱者的行为， 
即为了开导叛乱者，他让自己毒打了他们；后来，在1654年莫 
斯科瘟疫流行期间，当沙皇不在首都时，他把沙皇的家庭撤出， 
以免他们受到传染，表明他非常勇敢和镇諍；可是他在生活琐 
事上、日常瞎扯时则又沉不住气;一瞬间的印象会发展为整个情 
绪 1 Q 。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有创造性并要求思想完全动员起来;他 
注意琐事，为琐事准备掀起大的轰动事件。他被判罪，被遣送到费 
拉本托修道院后，他从沙皇那里得到一些小礼品，但是，当一次 
沙皇送给他许多优质的鱼时，他却反而抱怨并用责难来答复，为什 
么沙皇没有给他送蔬菜、葡萄酱和苹果。他在心情良好时，机智、 
敏锐，但他感到委屈和受到刺激时，就失去一切分寸，把现实当作 
狂怒中臆想出来的稀奇古怪的勾当。在监禁中，他为患病者治病， 

但他不能自制地以自己能治病的奇迹去刺痛沙皇，他给沙皇送去 
一份治愈的病人的名单，并对沙皇的使者说，据说他有洁，把你的 
总主教职位撤了，然后给使者一杯药:“去治病人。”尼康 n 属于能平 
静地忍受可怕痛苦的人，但因小小的刺痛却要辱骂人，并且陷入失 
望之中。他的缺点往往是坚毅可又自制力不强的人的缺点：他不 
甘寂寞且怕宁静，不能耐心地等候；他经常会焦急担心，他向往 
勇敢的思想或者远大的事业，甚至简直同敌对的人吵架。这像一 
面风帆，它只在暴风雨中才是它自己本身，而在风平浪静时则像挂 
在桅汗上的一块无用的破布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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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讲 


俄国教会在尼康担任总主教时的状况一一尼衆的全世 
界教会的主张-——他的革新活动——尼康用什么来促使教会 
分裂？——对天主教的恐惧心理对早期旧教徒的赞美 

-对上面所述的 简评' -人民心理上的旧教因素-教会 

分裂和教育——教会分裂对西方影响的促进作用 

俄国教会的状况尼康？几乎 1 还在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的 
年龄就当上了俄国教会的总主教。他卷入了汹涌澎湃而又混浊不 
清的漩涡一一各个不同方面的追求、政治谋略、教会争执和宫廷阴 
谋的漩涡之中。国家正准备同波兰打仗，同它清算从动乱时期以来 
拖下来的旧账，制止天主教在波兰旗帜掩护下向西部罗斯的攻击。 
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赢得胜利，莫斯科需要新教徒，需要他们的'军事 
技术和工业知识。对于俄国教会上层来说，有两个方面要操心的 
事：必须鼓动沙皇政府同天主教徒进行斗争，同时又必须遏制 
沙皇政府对新教徒的过份热心。在死水一潭的教会生活中，在这 
些操心事的压抑下，出现了某些活动的征兆。俄国的宗教界在准 
备斗争的时候，警觉起来了。它匆忙使自己振作起来，整顿一番，聚 
集力量，更仔细地察看自身的缺点:公布了严格的准则、反对民间 
的迷信和多神教的习俗、反对节日里胡作非为的活动、反对打架斗 
殴和低级下流的娱乐场所、反对神职人员的酗酒和愚昧、反对祈祷 
仪式的杂乱无章。人们尽可能迅速池扫除垃圾，因为这些垃圾是 
六百五十来年随着教会财富的积累而同时堆积起来的。人们开始 



寻找同盟者。如果国家需要德意志的工匠，那么教会就感到需要希 
腊或基辅的教师。同希腊人的关系在 改善： 现在在莫斯科，不顾从 
前那些对希腊人的五花八门的虔诚信仰所采取的怀疑和鄙视的观 
点，承认希腊人是严格的东正教徒。同东方教会上层的交往活跃起 
来了： 一些带着禀呈和建议书的东方教会上层人士％加频繁地来 
到莫斯科;人们也愈加频繁地从莫斯科往东方向希腊的大主教们就 
教会的需要和疑难请教*俄国的独立教会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对 
待君士坦丁堡的教会，就像对待自己过去的总主教辖区一样;在莫 
斯科，人们悉心听取东方总主教们的意见，就像听取全世界教会的 
声音一样;没有东方总主教们的同意，任何重大的宗教疑难都解决 
不了。希腊人接受了莫斯科的邀请£>正当莫斯科在希腊东方寻找光 
明的时候，希腊东方也正向莫斯科授意，让它成为东正教的东方的 
光明的源泉，成为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宗教启蒙圣地和发祥地;让它 
创办高级神学校和开办希腊语印刷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抱 
着轻信态度采用基辅学者的著作和各种设施 d 但是把所有这些穑 
神力量聚集起来比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并使之协调一致地工作要容 
易一些。基辅的学者和有学识的希腊人以目空一切的贵客身份来 
到莫斯科，他们以自己高超的学识使主人感到羞愧。像莫罗佐夫和 
勒季谢夫这样一些宫廷中拥护西方文化的人一方面重视作为工匠 
的德意志人，同时又殷勤款待作为教会师长的希腊人和基辅人。这 
些西方文化的拥护者曾经帮助过尼康的前任总主教约瑟夫^总主 
教约瑟夫同沙皇宫廷牧师斯捷凡 • 沃尼法齐耶夫一起也遵循革新 
的方向，他张罗着办学校，翻译和出版教育书籍> 为了把正派的思 
想和风尚灌输到人民群众中，斯捷凡从俄国的四面八方罗致了有 
声望的传道士和牧师- 一来自下诺夫哥罗德的伊凡•涅罗诺夫、 
来自科斯特罗马的达尼尔、穆罗姆的洛金、尤里耶维茨一波沃尔斯 
基的阿瓦库姆，罗曼诺夫一鲍里索格列布斯基的拉扎尔。尼康也同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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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伙人来往周旋，同时脑海里默默地打量着这些人自己未 
来的头一枇敌人。但是勒季谢夫由于崇尚学术被人看作有持异端 
的嫌疑，而沙皇的宫廷牧师，也是沙皇的恭顺的谏者，一位外貌和善 
谦逊的人，在第一次冲 突时他 就当着沙皇的面把总主教和整个最 
高宗教会议斥责为豺狼和强盗，还说在莫斯科国根本就没有上帝 
的教会。为此总主教请求沙皇按1649年法典处理，把那些恶意诽谤 
大教堂和使徒教堂的人判处死刑。于是后来这个牧师挑选的助手 
就不再听从自己首领的话，他们同他说话时总是“恶声恶气，抱着 
敌意”，干脆就大骂一通，并为同一个俄国上帝怀着无法控制的狂 
热劲冲向总主教和所有创新说的人，连同提出他们写的新书，他们 
的主张、办法和教师，不管他们是德意志人、希腊人还是基辅人。如 
果那位宫廷牧师说的教会是指教会的教秩纪律和祈祷仪式，那么 
他说的在莫斯科国没有上帝的教会就是对的。因为这里呈现出一 
派不讲仪式、不讲秩序和规矩的景象。甚至那些笃信上帝的、信守教 
规的俄国教徒，也对在寺庙中长时间站着感到枯燥乏味。神职人员 
为了讨好这些教徒，于是揸自采取一种速成的折祷方式，结果教徒 
们念祈祷文和唱圣歌时声调不一致，各行其是，或者读经师在朗诵 
经文，教堂助祭则作祈祷，而牧师就大声呼喊，结果什么也听不清 
楚,只好照祈祷书把规定的全部内容读完唱完了事。通过 《百 章决 
议> 的教会会议曾严格禁止这样七嘴八舌的祈祷仪式。但是神职人 
员并不理会会议的决定。光凭这种不成体统的作法就足以给那些 
破坏教规的神职人员以纪律处分。总主教遵照沙皇的命令于 
1649年就此事召开了一次教会大会，但是由于担心神职人员和世 
俗人员的抱怨，这次大会反而批准了那种不成体统的作法。1651 
年，在一次新的教会大会上，由于拥护教规者的不满，大会被迫重 
新作出 决定， 以便达成一致的意见。教会的髙级牧师害怕自己教 
区的信徒，甚至害怕自己的下属神职人员，而教徒群众根本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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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牧师放在眼里，因此后者在那些变化无常的影晌的压力下 
左右为难，只好怀着一种对所立法规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紧跟 
着国家执政当局 2 。 

全世界教会的主张 在这个被各方面的潮流搅混了的教会浊^> 3 
流中，尼康提出了一个关于全世界教会和俄国各地方教会对它的 
关系的明确主张并且带着这个主张登上了总主教的宝座。假如他 
使这一主张注入更多的严肃内容，那么他的精神力量是会使人感 
到惊讶的。他执掌了俄国教会的管理大权，坚决果敢地恢复了俄国 
教会同希腊教会的协调一致，从而消除了两者所有的那些不一的 
特有的仪式。启示他意识到这种一致关系的必要性是没有问题的。 
十七世纪愈益频繁访问莫斯科的东方宗教上层，带着责备的口吻 
向俄国教会的教区牧师们指出了这些特有的仪式是地方性的标 
新立异，会使各地区的东正教教会之间的一致关系遭到破坏。在 
尼康登上总主教职位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说明存在这种危险的事 
件。在阿陀斯山，所有希腊寺院的僧侣召集了一次会议，宣布用 
两个指头划十字是异端，他们焚烧了莫斯科的祈祷书，因为这 
些书是这样规定的，他们还想把一个被搜出藏有这些书籍的长 
老烧死。可以猜测出迫使尼康最关心巩固俄国教会同东方教会， 
俄国总主教同全世界总主教们亲切交往的个人 动机。 尼康知道， 

前任总主教约瑟夫及其志同道合者的毫无生气的改革努力不能使 
俄国教会摆脱它不愉快的处境。他亲眼看到,全俄总主教在宫廷 
舞台上是一个可怜的配角;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一个顽强的人 
可以轻易地把年轻的沙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尼康想到自己，一个 
总主教，可能像他的前任一样,成为某个狂妄自大的沙皇宫廷牧师 
手中的玩偶，在前任总主教任期快结束时，那位宫廷牧师就天天等 
着他下台，每当他想到这些，他那火爆的自尊心就愤怒起来。处 
在莫斯科使徒高位的尼康一定会感到自己孤单，因此他从外国.从 


299 



全体基督教会的东方去寻找支持，从与东方那些地位相同的人的 
紧密团结中寻找支持，因为对莫斯科教会来说，理解关于全世界 
教会这一概念尽管有困难，但全世界教会的权威，对于虔诚而 
3 Q 4 胆小，但又是专制的莫斯科心灵来说，还是某种吓人的东西。尼 
康习惯于借助想象力，详细制定任何一种主〖张和仔细分析吸引 
他的任何一种感情，因此他忘记了自己在下哥罗德的摩尔多瓦 
故乡，而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希腊人。他在1655年一次教会会议 
上宣称，虽然他是俄国人，是俄罗斯人的儿子，但是他的信仰和信 
念是希腊的。同一年，在乌斯宾斯基教堂做完庄严的祈涛之后，他 
当着全体祈祷者的面摘下自己头上的俄罗斯僧帽，戴上希腊僧帽， 
但是这样做引起的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强烈的抱怨，被看成是向 
全体信徒的挑畔，因为在俄国教会中，使徒们遵照圣灵的启示背 
叛了一切。尼康甚至还想要一个希腊式的神座。1658年，处于尼 
科里斯克大街的希腊修道院的修士大祭司亲自同修道院主持僧一 
起“为总主教阁下做了希腊式的食物”，为此他们俩各得了半卢布 
银币，相当于现_七个卢布。由于尼康得到莫斯科权力范围以 
外的力量的支持而稳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不仅想成为莫斯科和全 
俄罗斯的总主教，而且想成为普天下的总主教之一，并想要独立自 
主地行事。他想给“伟大君主”这一封号以实际意义（由于有这个 
封号他就同沙皇平起平坐了），这是傲慢引出来的篡权行经呢，还 
是沙皇不小心赏赐给“自 己挚友” 的 恩典. ——这两者反正都一样。 
尼康不仅把神权同皇权摆在平等的地位，而且让它高踞于皇权之 
上。当他被人斥责为教皇主义时，他爽朗地回答说:“教皇做了好 
事为什么不应该尊重呢？在罗马教廷那里，最高使徒是彼得和保 
罗，而教皇在他们那里供职。”尼康向俄国教会的全部过去提出挑 
战， 正如他向俄国的周围现实挑战一样。但是他不想同所有这一 
切进行争执：因为在一个拥有永恒的和全世界屈想的人面前，一切 
HOO 



暂时的和地区性的东西一定会消失。整个任务在吁建立俄国教会 
同其它各地东正教教 会的完全协同 一致的关系,在那里，他作为全 
罗斯的总主教，在全世界教会的高级教秩中间，将能够占有适当的 
地位 3 。 

他的革新活动 尼康以其常有的赤诚和热情着手恢复这种协 
同一致的事业。在他登上总主教宝座的时候,他用授予他权就能办 
好教会事务的庄严誓言来笼络大贵族政府和人民，他得到了教会 
的某种独裁权。他成了总主教之后，一头钻迸藏经殿中呆了许多 w 
天，分析研究那些旧书和有争议的经文。在藏经殿里，他找到了一 
份1593年东方总主教们签署的在俄国建立总主教制的文告。在 
这文告中他读到:莫斯科的总主教，作为所有其它信奉东正教的总 
主教的兄弟，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同他们协同一致，应该在自己教会 
的范围内杜绝任何的标新立异，因为标新立异往往是教会纠纷的 
原因。当时，尼康一想到俄国教会是否容许任何背离东正教的希 
腊教义的行为时就感到非常恐慌。他开始研究并把斯拉夫语文本 
的宗教信条和希腊语文本的加以梭对，但他到处都发现了文字的 
变动和同希腊语文本不相符的地方。他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就是支 
持同希腊教会的协同一致，于是他决心着手修改俄国的祈祷书和 
教堂仪式。他是从这件事开 始的： 165 3 年，在大斋戒期之前，他没 
有召开全体会议，而是凭着自.己的权力给各个教堂发下—道教令， 
规定在诵读圣叶弗廖姆*西林的著名祈祷文时要叩几次:头，而且 
他还指示要用三个指头划十字。后来 4 他抨击当时俄国的圣像画 
家，因为这些人在画圣像时背离了希腊的模式，采用天主教写生画 
家的手法。稍后，在西南地区僧侣的协助下，他用新的基辅圣诗合 
唱取代了古老的莫斯科圣诗齐唱；他还定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规矩 
——在教堂发表自己的布道潢讲。.在古罗斯，人们曾经用疑惑的眼 
光来看这样的讲经布道，把它看作是布道者自命不凡的表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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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圣父的训诫才是合乎规矩的。但是为了不拖延教堂祈祷 4 的 
时间，通常不宣读这些训诫。尼康本人喜欢宣读自己写的布道词并 
长于此道。按照他的启示和仿照他的榜样，那些外来的基辅人也开 
始在莫斯科的教堂里布道，有时甚至讲一些时兴的题材。信奉东 
正教的俄国人的社会意识由于这些标新立异而陷于窘 k 是不难理 
解的，而且即使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在情绪上也是惶惶不安的。尼 
康的发号施令向俄国东正教会表明•.迄今为止，东正教徒们既不会 
沂祷，又不会画圣像，而神职人员也不会很好地主持祈祷仪式。宗 
教分裂运动最早的首领之一，大司祭阿瓦库姆生动地描写了这种 
窘况。在发布了关于大斋戒期顶礼膜拜的命令之后，阿瓦库姆 写道: 
“我们集合起来，心里在想:我们已经看到，冬天来临了，心儿发冷 
了，两腿也哆嗦起来了。” 5 当尼康着手修改祈祷书时，这种窘况更 
加剧了，虽然这事尼康是通过沙皇本人主持下有大贵族杜马出席 
的1654年教会会议来进行的:会议决定在印刷教会书籍时根据古 
代斯拉夫和希腊语经书来进行修改。在古代罗斯，祈祷书与圣书 
的差别不大。因此尼康主办的事就出现了一个 问题： 难道圣书上 
也有错？在这以后俄国教会中还有什么是对的呢？由于总主教一 
阵一阵地，大声喧嚷地发布一个接一个的命令，同时又让社会对这 
些命令毫无任何思想准备，并且对那些违抗命令的人采取严厉措 
施这些就更增加了惊惶不安的气氛。对看不惯的人剥光衣 
服，臭骂一通，诅咒一番，毒打一顿——这些就是权势大地位高的 
总主教常用的手段。他甚至也这样对待科洛姆纳主教帕维尔，因 
为在1654年会议上帕维尔反对过总主教本人；于是总主教不经教 
会法庭审判就剥夺了帕维尔的主教职位，帕维尔被送去“狠揍一 
顿”，并流放外地，后来疯了，默默无闻地死去。当时有人曾说到尼 
康怎样反对新的圣像绘画。1654年，正当沙皇出征的时候，总主 
教命令在莫斯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到处(甚至在一些名门贵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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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取走新画的圣像。那些被取走的圣像椴挖去了双眼，然后被送 
往全城，同时宣读命令，威胁要严惩所有画这类圣像的人。此事过 
后不久，莫斯科开始流行鼠疫，发生日蚀。莫斯科人非常不安，他 
们纷纷聚在一起，痛斥总主教，他们说，鼠疫和日蚀是上帝对辱骂 
圣像的尼康的渎神行为进行的惩罚。他们甚至打算把反对崇拜圣 
像的人加以杀害。1655年在东正教的一个礼拜天，在乌斯宾斯基 

教堂，总主教在两位东方总主教-位来自安提俄克，另一位 

来自塞尔维亚，他们当时正在莫斯科——出席的场合，举行了一次 
庄严的祈祷。尼康在做完圣餐仪式发表一通有关崇拜圣像的讲话 
之后,又作了一次激烈的反对俄国的新圣像绘画的发言，他扬言要 
把所有今后绘制或家中藏有新圣像的人革除教门。这时，有人把307 
收集的圣像呈递给他，他把每一张圣像给大家看，然后使劲把它们 
—张张捧在铁板地面上，把它们捧得粉碎。最后，他命令把有纰漏 
的圣像全部烧掉。一直在恭听总主教说话的沙皇阿列克谢，走到 
他身边，轻声说道：“不，神父，你不要吩咐把它们烧掉，你最好命令 
把它们埋进地里。” 

尼康促使教会分 «最糟糕的是 6 ，尼康对那些习惯的教堂规 
矩和礼仪是毒害灵魂的以及新的规矩和礼仪是专门拯救灵魂的信 
念，完全证实不了那种反对旧的教堂规矩和礼仪的残暴行为是正 
当的。正如在有关修改经书的问题提出以前尼康本人曾用两个手 
指划十字一祥，在修改经书之后，他在乌斯宾斯基教堂也准许两呼 
和三呼阿利路亚。在尼康当总主教的末期，在一次同屈服于教会的 
敌对者伊凡 • 涅罗诺夫就有关旧经书和新修订的经书的谈话时他 
说道：……旧经书和新经书都是好的，你愿意哪种经书就照那种经 
书去教堂祈涛好了……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仪式，而在于同教会 
权力的对抗 。在 1656年会议上，涅罗诺夫及其同伙受到谴责不是 
因为用两个指头划十孛或读旧经书，而是因为他不服从教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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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仪式转到强制人们服从教会权力的 f 零上。 1666— 1667年 
召开的会议要旧教徒按这个教规进行宣誓:+是事态有了这样的 
意义 :教会 当局规定了广大教徒不习惯的仪式，那些不顺从的人被 
革除教门不是因为他们依恋旧仪式，而是因为他们不服从；但是 
.仍让那些表示忏悔的人重新入教，并允许他保持旧的仪式。这很像 
军营中的预告警报，它使人养成一种随时处于战备状态的习惯。但 
是这种顺从教会的考验是教区主教们对本教区教徒的宗教良心的 
戏弄。大司祭阿瓦库姆和其他人并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随机 
应变的心术，所以他们成了分裂教派的先驱。如杲事情一开始尼 
康就向整个教会宣布他对屈服的涅罗诺夫所说的话，那么就不会 
有分裂了<>尼康之所以对促成分裂起了很大作用，是因为他对那 
些必须注意的人缺乏了解，他对自己的第一批敌对者(涅罗诺夫、 
阿瓦库姆以及自己过去的朋友）估计太低。这些人不仅是有声望 
*08 的布道者，而且也是民间的鼓动家。他们主要根据圣父们的学说， 
特别是雄辩家约翰的学说一 《 马加里特 >( 他的 < 训世集 > 的名称> 
表现出他的训世才能。涅罗诺夫在下诺夫哥罗德传 M 的时候 ，： t 
边从不离< 马加里特> 这本书，他在教堂讲坛宣读这本书，讲解它的 
教义，他甚至在大街 上和广 场上向一群群的听众宣讲。我们不知 
道,在这些圣经诠释的即兴宣讲中有多少神学的涵义，但是毫无疑 
义，人们的热情是很髙的。涅罗诺夫无情地揭露了人世间的种种 
恶行，僧侣们好酒贪杯，艺人们遭灾受难，甚至揭露督军们的滥用 
职权。为此他不只一次遭到鞭打。在他当了莫斯科喀山教堂的首 
席神甫之后，整个首都居民都到那 m 去看他主持礼拜仪式，神殿和 
庙堂的台阶上，甚至窗台上都站满了人;沙皇亲自带领全家常来听 
他讲经布道。沙皇宫廷牧师僧侣团中的一些人也像涅罗诺夫。宫 
廷的威望和赏识使得这些人忘乎所以，举止粗秦。这些僧侣在尼 
康当总主教之前就习惯于对他随随便便，现在他们对他说话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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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野无礼，在会议上侮辱他，向沙皇告发他。总主教用酷刑来回敬 
他们。穆罗姆的大司祭洛金在一位地方督军家里给督军夫人祈祷 
祝福时 问她： 是不是脸上擦了白粉。受委屈的主人和客人们纷纷 
开口说:你，一个大司祭，恶意诽谤白色颜料，如果没有这些白色颜 
料就画不成神像。洛金反 驳说： 如果画神像用的各色颜料涂到你 
们的皮肤上，你们是不会喜欢的;救世主本人，圣母和所有圣人要 
比自己的神像高贵得多。后来这个督军向莫斯科告发洛金恶毒诽 
谤救世主、圣母和圣人的神像。尼康对这一荒诞不经的事不作了 
解，便逮捕了洛金，这也是对这位大司祭过去指责他骄傲自大，目 
中无人的一种报复。尼康把个人的恩怨带入教会的事业中，从而 
使自己作为一个忟师的威信大受影响；他用受苦受难者的花环美 
化了自己的敌人，把这些人驱赶到俄国的各个地方，让那些偏僻的 
角落充满这些有本事的散播旧教的人。这样一来,尼康说明不了 
自己的独裁专权是有道理的，他也没有处理好教会的事务，反而把 
它们搞得一塌胡涂。政府当局和宫廷上下消灭了大自然慷慨賦予 
他的精神力量。他也没有给自己的牧师活动带来任何革新的、改革 
的东西。他修改过教会书籍，改革过教堂仪式，但仅有这点是远远 
不够的。校订并不是改革，如果校订修改的东西被一部分神职人 309 
员和社会人士当作新教义而且引起宗教界的骚乱， 那么这 首先是 
尼康及整个俄国教秩制度的 过错： 为什么他要搞这样的事？本来 
他应当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他也应该知道，几百年来，如果 
俄罗斯的牧师们没有教过本教区的教徒区别教义和两呼阿利路 
亚，那么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尼康并没有用任何新精神和新方 
针来改革教会的规章制度，而只是用教会的一种形式替代另一种 
形式。他对全世界教会的主张理解得很狭隘，是从分裂主义的角 
度来理解，从表面仪式方面着手的，虽然为了这个主张也干出了一 
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尼康既未能把更广泛的全世界教会的观点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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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到俄国教会的意识中去，又没有用全世界教会大会的某个决议 
来加强这个观点。他把指责他的东方总主教们当面斥责为苏丹的 
奴隶、流浪汉和小偷，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整个事业 I 虽然他热衷于 
全世界教会的统一，但是他却分裂了本国的地方教会。被尼康绷 
得紧紧的俄国教会的主弦——因循守旧的宗教感情——绷断了， 
它又反弹回来狠狠地打到他自己身上和赞同他事业的俄国教秩制 
度上。 

对天主教的恐惧心理 尼康除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外，还拥有 
两种辅助手段来同旧教的冥顽不化进行斗争。但在他为自己事业 
造成的形势下，这两种辅助手段却卓有成效地反而使得旧教备受 
欢迎 8 。第一，尼康最亲密的助手和他教会革新活动的执行人是 
—些知名的南俄罗斯的学者，在莫斯科，人们知道这些人同波兰天 
主教界有密切交往；或者是一些像曾经提到的阿尔谢尼这样的希 
腊人，改信耶稣教的游方僧。此人过去是天主教徒，据说还是个异 
教徒,他是尼康信赖的经书校对者，是尼康从索洛维茨惑化拘禁所 
带出来的。正如当时人们谈到此人时说的，他是一个“被流放的、 
背弃了黑暗罗马教廷的修道士”。但是在引进宗教上的新颖事物 
的同时，还招来了小俄罗斯人和希腊人对大俄罗斯人的尖酸刻薄 
的指责埋怨。基辅的僧侣（也叫霍霍人，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也 
叫“碰不得”）每走一步都对大俄罗斯社会，特别对神职人员，吹毛 
S 10 求疵，评头品足，幸灾年祸地责备大俄罗斯人愚昧无知；他们喋喋 
不休地硬说木俄罗斯人不懂文法，不懂修辞以及其它学校的文化 
知识。西麦昂 • 波洛茨基从莫斯科乌斯宾斯基教堂的讲坛上庄严 
宣称： 在俄国，大仁大智者是不会到处躬身下拜的，俄国的教义十 
分怪僻，它竟然蔑视上帝赐予的智慧。他在谈到那些敢于自称为导 
师，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当过学生的愚昧无知的人时说 * 
“这些人确实不是导师，而是让人受苦受难的灾星。”所谓愚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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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人首先是指莫斯科的神甫。这些责难在保持古代罗斯虔诚信 
仰的人中间产生了一个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他们是果真如此愚昧 
、无知吗？这些外来的学校文化知识对保护交给俄国教会的宝藏真 
的是这么需要吗？由于外族人纷至沓来，就是没有上面说到的事， 
整个社会也已经充满惊惶不安和疑虑重重的情绪了，何况现在又 
加上民族尊严受自己的东正教兄弟的凌辱。最后，在 1 S 66 —1667年 
的宗教会议上，俄国和东方的主教们痛斥了 1551年《百章决议 >会 
议承认的用两指划十字的作法和其它仪式，同时还庄严宣告 ：“出 
席上次会议的神甫们轻率地以自己的愚蠢当作聪明来卖弄，这 
样一来，十七世纪的俄国教秩制度就让俄国教会的古训古礼受到 
了全面责难。而这些古训古礼对当时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是具有 
全世界意义的。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的头脑受到上述宗教&满 
心理的熏陶和培养，同时在情绪上又这样惊惶不安，因此陷入了窘 
境> 对于这种窘境是不难理解的。当使人不解的教会改革之谜底刚 
被解开，那种窘困心理就引起了分裂。外来的希腊人和西部罗斯的 
学者参与教会革新的活动（这些学者因与天主教有联系而受到怀 
疑)，硬要求别人接受天主教西方繁荣昌盛的科学、紧跟西方新事物 
之后出现的宗教上的新事新制、政府盲目偏爱的那些看来无用的 
来自天主教西方的东西，因而从那里招来许多持异端邪说的人并 
让他们吃饱喝足，一所有这一切使俄国平民百姓推测：教会的标 
新立异是天主教秘密宣传搞出来的，尼康和他的希腊人与基辅人 
助手是罗马教皇的工具，因为教皇想再次把信奉东正教的俄国人 
民天主教化。 

对早期旧教徒的赞美 只要看一眼旧教文献的初期著作就足 m 
以使人看到^ ,正是这些印象和担心支配着第一批分裂派斗士及 
其后继者。在这些著作中有两份呈文占有显著地位，一份是修道 
士萨瓦季于1662年递呈沙皇阿列克谢的，另一份是索洛维茨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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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尼康革新的僧侣于1667年呈递沙皇的。在尼康任总主教 
期间，出版修订过的经书的人使拥护未修改的旧经书的教徒难堪 
的是《后者不懂得文法和修辞。修道士萨瓦季为回 答这一 情况在 
给沙皇的呈文中谈到新经书修订者时写道:“我的君主啊！我敢起 
誓，他们造反了，他们在毁掉经书；他们不久前才开始陷入迷途，但 
他们那零碎不全的文法知识和碰不得的外来人竟使得他们丧失了 
理智。”尼康的宗教革新由于东方希腊教会上层的赞同而得到肯 
定，但是希腊人早就在俄国社会中引起人们对希腊正教纯洁性的 
怀疑。为了回答向希腊权威求教的做法，索洛维茨寺院的呈文指 
出，希腊教师自己都不会“按规矩”——即恰如其份地在额上划十 
字，他们也不戴十字架；他们本来应该向俄国人学习崇敬上帝，而 
不是来教训俄国人的。教会的革新者让人相信，俄国教堂的仪式 
是不对的。但是因为这个呈文把仪式和教又混在一起并站在维护 
俄国教会的古制的立场上，它写道：“当今新教义的传播者教给我 
们闻所未闻的新教义，好像我们是些不知道有上帝的摩尔多瓦人 
和车累米西人似的，看来我们还得再受一次洗礼，还得把神的侍者 
和显圣者从教堂中拋出去。这&外国佬说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 
道什么是基督教，他们就是这样来嘲笑我们的。”显然，教会革新 
刺痛了俄国宗教界情绪中一根最敏惑的弦，刺伤了俄国民族和宗 
教的自信心。大司祭阿瓦库姆 fe — 位早期的旧教徒，是分裂派的 
热情斗士，他最忠实地解释分裂运动 的基本 观点和动机。在这位 
旧教斗士的行动方式和著述中，表现了在此之前已形成的古罗斯 
宗教宇宙观的全部实质。阿瓦库姆把西方的新风俗和新书看作是 
512 使罗斯在宗教上遭灾受难的根源。他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道：“啊， 
可怜的罗斯呀！为什么你需要那些天主教的风俗习惯和德意志人 
的行为举止呢?”他也认为，那些应召到罗斯来教导它的人民和 
解开其宗教上疑惑的东方教会的导师，本身就需要罗斯的敦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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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阿瓦库姆在自传中描绘了 1667年在审判他的教庭上出现 
的少见的激烈场面，以及他本人在东方总主教们在场时的表现。 
那些总主教对他说：“大祭司，你顽固 不化： 我们整个巴勒斯坦，以 
及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人、波兰人，都用三个指头划十 
字，唯独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用两个指头划十字 | 这样做是 
很不应该的。”阿瓦库姆反驳 说：“ 全世界的导师们啊！罗马早就 
陷落了，波兰人同它一起完蛋了，而且他们至死仍旧是基督徒的敌 
人> 在你们那里，东正教是五花八门的，由于土耳其马赫麦特的暴 
行，你们已变得虚弱不堪，从今以后你们来我们这里学习吧，我们 
这里的专制政体是上天赐予的。在尼康这个叛教者出现之前，我 
们的东正教纯洁无瑕，我们的教会安然无恙。”这位被告说完这一 
席话后就走到大理院门边，侧身躺了下去，还说：“你们坐一坐吧， 
我要躺一躺了。”这时有人笑了起来，说：“大司祭是个大傻瓜，他 
不尊敬总主教们。”阿瓦库姆接着说:“对基督来说我们是傻瓜。你 
们高贵，我们低贱>你们强大，我们弱小。”阿瓦库姆对于指导早期 
教会分裂的首领们的基本思想是这样表述的：“虽然我脑子不灵， 
又没有学问，但是我知道，圣父们赐给教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纯 
洁的； 我要把这一切坚持到死。正如我所知道的，我不会长命百 
岁，但是在我们之前就规定好了 ：愿圣父们所赐的一切永生永世长 
存人间。” 76 十七世纪的一些事件使古代俄国的宗教宇宙观呈一神 
非常虚弱的兴奋状态和具有片面的趋向，这种宇宙观的这些特征 
后来完全转化成了分裂，成了分裂运动的宗教宇宙观的基础〃。 

对上面所述的简评 这就是我所阐述的宗教分裂的起源。现 
在让我们来再次回顾一下上面观察到的情形，以便弄清这一事实 
及其意义。 

罗斯和拜占庭遭受外敌入侵带来的灾难 8 ，使俄国教会与世 
隔绝，削弱了它同东方东正教教会的交往。这种情况在俄国宗教 


309 



,13 界模糊了关于全世界教会的思想，俄国教金成了代替全世舁教会 
的唯一教会，有关俄国教会的思想代替了关于全世界教会的思想 u 
于是，全世界基督教意识的权威被地方的、民族教会古制的权威所 
替代。闭塞的生活促使俄国教会的实践中积累下许多地区性的特 
点，而对地方性教会的古制的过高评价又赋予这些特点一种神圣 
不可侵犯的意义。西方影响带来的日常生活上的诱惑和宗教的危 
险性，使俄国宗教界警觉起来，在宗教界领导人中产生了一种需要 
-—即集聚力量迎接斗争，环顾四周，整理内部，在其它东正教团 
体的协助下加强自己，并为此目的而同它们更加密切地联合起来。 
大约在十七世纪中叶，那个濒于绝境的关于全世界教会的思想，就 
这样在俄国的优秀人士中间活跃起来。这个思想在尼康总主教那 
里表现为一种迫不及待的狂热行动，其目的在于从仪式上使俄国 
教会同东方教会接近起来。无论这…思想本身，还是产生这种思想 
的环境，特别是实现这种思想的办法,在俄国教会中都引起了惶惶 
不可终日的惊恐情绪。关于全世界教会的思想使得俄国教会离开 
它那平静的宗教自满状态，摆脱那种民族的、宗教的自负心理。对习 
以为常的仪式所进行的狂热而又令人愤慨的迫害，使民族自尊心 
受到侮辱，而没有使惊惶不安的心灵有所醒悟，也没有使人们改变 
自己的习惯和偏见;人们观察到，推动这种改革热潮的首先是天主 
教的影响，但是当人们猜测到摧毁本国古制的阴险毒辣的黑手是 
从罗马伸出来的时候，这种观察就使得人们头脑中充满了令人丧 
魂落魄的恐怖感 

组成旧教的人民心理要素 因此，作为一种宗教情绪和对西 
方 影响的 抗议，分裂的产生起因于国家和教会中的改革运动遇到 
了教会仪式在人民心理上所起的作用，遇到了对俄国教会在基督 
教世界的地位所持的民族观点。从这些方面来说，分裂是一种人 
民心理上的现象，仅此而已。在组成旧教的人民心理要素中.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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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三种基本成分: 一) 教会方面的自负心理 。 由于这种自负心理 

我们的正教才变成为民族独有的东西 ( 幸早 辱零夸 印- ，二） 
神学思想的因循守旧和胆怯心理。这种学^、¥不¥于*吸_取新的… 
外来知识的精华，反而害怕这种精华，把它当作卑污的天主教妖 
术(恐天主教症 ）1 三）宗教感情的惰性。这种惑情不善于摆脱习以 
为常的激发自己、表现自己的方法和形式（多神教的仪式）。但是， 

当旧教徒因本教区的牧师们对天主教影响有眷恋之意而拒绝服从 
他们时，分裂运动的抗议的和反教会的情绪就变成为一场宗教的 
骚乱。在1667年莫斯科教会会议上，因旧教徒反抗教会牧师们的 
合乎教规的权力，俄国教会上层人士同两位东方总主教一起，把不 
顺从的教徒革出了东正教的教门。从这时起，分裂就成了现实，它 
不仅是一种宗教情绪，而且形成为一个脱离了占统治地位的教会 
的特殊宗教团体。 

教会分裂和教育 这场分裂很快就影响到俄国教育的进程， 
也影响了西方影响所造成的环境。西方影响给造成分裂的反动力 
量以直接的推动，而分裂又反过来间接推动了它所攻击的学校教 
育。希腊和西部罗斯的学者硬说俄国人民的愚昧无知是分裂的根 
本原因。现在人们开始想要办真正的正规学校了。但是这种学校 
应该是哪一•类型，属哪一•派别的呢？在这里，分裂使过去因误会而 
C 合在一起的各种观点分道扬镳。当眼前站着外来的异端者、站 
着罗马教皇的徒子徒孙和路德派之流的时候，为了同这些人作斗 
争，人们亲切殷勤地请来了希腊人、基辅人，以及说希腊语的叶皮 
凡尼 • 斯拉维涅茨基和说拉丁语的西麦昂 • 波洛茨基。但是现在 
自己家里却出现了异端者，出现了因教会主张天主教新制而与它 
脱离关系的旧教徒，以及信奉圣体显灵日的天主教教义的 
fW 等 f 。在莫斯科，说拉丁语的西 麦昂. 波洛茨基被认 
种异端的主 谋人。 于是爆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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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于对两种语言的态度，以及哪种语言应当成为正规学校教宵的基 
础。、这两种语言当时不仅有不同的文法和词汇，而且表现了两种 
S15 不_的教育制度、敌对的文化、不可调和的宇宙观。拉丁语是“自 
由的学说”，是一种“探索的自由”，是神示录对约翰 • 波戈斯洛夫 
教堂的教民们所说的研究自.由；这是既符合人的高级精神生活的 
需要，又符合人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的科学。但是希腊语是“神圣的 
哲学”，是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 —— 这些都是用来通晓上帝启示 
的辅助性科学和辅佐手段。当然，爱好古希腊语文的人占了上风。 
在费奥多尔统治时期，为了保卫希腊语文化，有人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一开头就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学习文法、修 
辞、哲学、语言学和赋诗技巧从而懂得圣书有用呢，还是不学习这 
些学科从而糊糊涂涂地祀奉上帝和理解圣书上的智慧有用些呢？ 
——俄罗斯人最好是学习希腊语，而不是拉丁语 ” 9a 。 照这篇文章 
说，学习拉丁语肯定是有害的，它有两大危害性：如果狡猾的耶稣 
会士所到莫斯科接受这种学问，就一定会带着自己那些不易明白 
的三段论法和“腐蚀灵魂的论点”偷偷地进来，到那个时候，大俄罗 
斯又要重现小俄罗斯的遭遇了；当时在小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人都 
成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合并派教徒，只有少数人仍信奉东正教”。 
如果后来在人民中间——特别是“愁厚朴实的人”中间——听说有 
拉丁语的训练，这位作者写道，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好结果，“只有请 
上帝来消灾祛难吧”。1681年，在尼科里斯克大街的莫斯科印刷所 
开办了两个班级的学校，一个班级学习希腊语，另一个班级学习斯 
拉夫语。领导这所印刷学校的是久居东方的修士祭司季莫费伊和 
两 位希腊教师。学校招收了三十个来自不同等级的学生。1686年 
学生人数达到二百三十三人。后来，又成立了髙级学校，即斯拉夫 
语--希腊语一拉丁语书院。它是1686年开办的，也设在尼科里 
斯克大街的 jL 伊科诺斯帕斯克寺院内。希腊人利呼达弟兄被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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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所书院的领导人。印刷学校似乎戌了书院的初级部，它的高 

' • • . ，. 

年级学生转入书院。1685年，波洛茨基的学生西尔维靳特 * 麦德 
维杰夫向执政的公主索菲娅呈递了一份还在沙皇费奥多尔时期拟 
订的书院特权书(:或称书院章程）。章程的某些条款表明了书院的 
性质和任务。书院为所有等级的人敞开大门并给所培养的人以公- 
职。只准俄国人和希腊人担任校长和教师职务;信东正教的西部 
罗斯学者只有由可靠的笃信宗教的人的证明才能担任这些职务。 
严格禁止聘请操其它外国语的家庭教师，禁止在家里收藏拉丁语、 

波兰语、德语的书籍以及其它异教徒的书籍并学习它们。书睛监 
视这一切，就像监视东正教徒中进行异教宣传一样；书院对恶毒诽 
谤东正教的被告加以审判，而有罪的人为此遭受火刑。对整个东正 
教东方来说，它长时间为在莫斯科培植自由的学术而进行的种种 
活动，其结果却是开办了一所宗教一警察学校，这所学校成了教 
会学校的原型。书院虽然保卫着东正教不受一切欧洲异教徒的影 
响，但是它没有预备学校，所以它不可能通过自己在教育上的影啤 
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而且它对教会分裂也没有危险。 

教会分裂对西方彩_的促进作用 教会分裂是由于西方的舉 
响所引起的，但这一分裂对促进西方的影响又起了比较强烈的作 
用。％尼康掀起的宗教上的风浪，远没有波及整个俄国的宗教界。 
分裂是在俄国神职人员中开始的，这场斗争最初只在俄国统治阶 
层和一部分宗教界人士中间进行；这一部分人士全神贯注在对尼 
康改革宗教仪式所采取的反对立场上一这是来自下层白僧侣和 
黑僧侣中传教布道者所持有的立场。在最初，不是整个宗教统治 
阶层都支持尼康。科洛姆纳的主教帕维尔在流放时就指出，还有 
三位像他一样笃信古代宗教信仰的上层僧©。只是随着宗教上的 
争论从仪式转到教规方面以及隨着这场争论演变成教区教徒反坑 
教区牧师的问题之后，宗教上层中才逐渐取得一致。当时在宗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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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层中，所有的人都明白，问题不在于笃信古礼制还是虔信 
新礼制，而是在于：像科洛姆纳的主教帕维尔一样，是呆在一个 
没有教徒的主教讲坛上呢?还是同没有讲坛的教徒走在—起。社会 
上的广大群众同沙皇…起对这件事采取两重性的态度：根据服从 
317 教会的义务接受宗教革新，但由于这位宗教革新者的排他性和行 
为方式而对他又不采取赞赏的态度 K 另一方面，对受这位革新者的 
宗教偏执狂迫害而牺牲的人则深表同情，但对那些反尼康的头脑 
僵化的敌对者所采取的狂妄行动则不表示赞同，因为他们是针对 
人们习惯于看作宗教道德制度的支柱的政府当局和各个机构的。 
在大司祭浴金被免去教职的时候，他从身上脱下道袍道衣，当着尼 
康的面骂骂咧咧地从大门外朝供台吐唾沫，又从身上撕下衬衣摔 
向总主教一教会会议上的这一幕不能不使老成持重的人思考一 
番。有思想的人极力思索问题的实质，以便给自己的良心找到一 
个教区牧师没有给予的支撑点。勒季谢夫这位热心科学之父同早 
期一 ，位为 信仰旧教而受难的乌鲁索娃公爵夫人说：有一件事使我 
感到困惑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为真理而忍受苦难。他也可以 
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人为了真理而在折磨他们。教堂助祭费奧多尔， 
这位早期主张教会分裂的斗士，甚至在监狱中自我斋戒，为的是 
想知道:古礼制中冇哪些是错的，新礼制中有哪些是对的。在这样 
—些心有疑虑的人中，一部分人走向了分裂，大部分人却安于昧着 
良心，仍旧诚心诚意地忠实于教会。但他们把教会同教会上层人物 
分开，他们用习惯的表面尊敬的态度来掩饰自己对教会上层人物 
釆取的完全冷漠的态度。国家统治集团内的人物是比较坚决的。在 
这里人们一直记得，教会的头头想成为高于沙皇的人，这个头头在 
1666年全世界教会法庭上曾侮辱莫斯科最高权力的执掌人。人们 
认为，除了动乱之外，从这个教会上层那里是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他们默然地怀着共同的心绪决定让教会上层自行其是，但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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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不许他们实际参与国家管理。古代罗斯神职人员在政治上扮 
演的角色就此结束，这个角色他们总是排练得不好,演出时就更差 
了。这样就消除了一个阻挠西方影响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因为 
在这场宗教一政治危机中，沙皇和总主教的争端被许多条不可捉 
摸的纽带同尼康掀起的教会动乱缠在一起，所以可以把这场教会 
动乱对神职人员的政治作用所产生的影响看作是分裂对西方影响 
的间接效劳。分裂也给西方影响比较宣接的效劳，因为它削弱了 
后来妨碍彼得大帝改革的另一个障碍所起的作用，彼得大帝的改 
革是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在整个俄国社会，甚至在它的特别 
容易受西方影响的领导圈子内，普遍存在一种对西方的怀疑态度， 
本国的古制还没有失去魅力。这种情況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削弱 
了革新者们的活动能力。教会分裂损害了古制的权威，结果为了 
古制而掀起了一场反教会的骚乱，因与教会联系的原故这也是一 
场反国家的骚乱。大部分俄国宗教人士这时看到，这个古制能够 
养成多么不良的感情和习气，对古制的盲目依恋会有多么大的危 
险。曾经在本国古制和西方之间还摇摆不定的改革运动的领导人， 
这时却以轻松的心情更坚定更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在这方面，教 
会分裂对改革者本身起着恃别强烈的作用。1682年，在拥立彼得 
为沙皇之后，旧教徒为了古制和旧信仰又一次发动骚乱（即7月5曰 
在格兰诺维大殿的一场争论）。在彼得的心目中，这场骚乱就像他 
童年得到的印象一样，铭刻在心一辈子。他在思想上把本国的古 
制、宗教分裂和骚乱这几个概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古制就是分 
裂，分裂就是骚乱，因此，古制也是骚乱。由此可以了解，这几个概 
念的这种联系使彼得这位改革者对本国的古制会采取一种什么样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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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讲 


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 一 ^费奥多尔 • 米哈伊洛 
:维奇•勒季谢夫 

我们巳经看到了十七世纪俄国社会中进行的各种 ff 。 现在 
我们要来看一看当时领导俄国社会的+了。这样做对分进行 
观察是很必要的。在使俄国社会动荡 i 安的对立潮流中，一种潮 
流是让社会复古，而另一种潮流则推动社会向前——向着一个人 
所不知的、异国的、模糊不清的远方。这些对立的影响产生了各 
种混乱的感情和情绪，并把它们在社会上散布开来。但是在某些 
站在社会前列的人的身上，这些感情和追求明朗化了，变成了自觉 
的思想和演变为实际的任务。但是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将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清培养他们的生活内容。在这些人物身 
上完整地 汇合着 和突出表现着他们那群人的利益和特性。这些利 
益和待性一方面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另一方面又像一些分 
教的和无能为力的偶然事情一样时不时地出现在普通人的身上。 
我请求你们识注意少数几位颌导改革运动的人，因为这场改革运 
动为彼得的事业作了准备。在这几人的思想上和他们提出的任务 
中，最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准备工作的重要结果。正是他们的思 
摄和 任务， 作为彼得的前辈 to 的遗钏，直接滲入到他的改革纲 
领中。 

320 沙皇阿 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在这些前辈中 1# ，彼得这位 

改革者的父亲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 a 。 在这个人物身上，反映出了 



改革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当时这场运动的首颌们还没有想过要: 
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和摧毁现存的东西。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 

维奇在改革运动中采取了一个符合对此事的观点的姿态：他一只 
脚牢牢地站在本国东正教的古制一边，而抬起另一只脚跨过古制 
的界线之外；这位沙皇就这样一直处于这种犹豫不决的中间状： 
态。 16 他是同这样一代人一起长大的，最初，贫穷迫使这•代人怀着 
关注和惶恐的心情不时地打量着异教的西方，渴望在那里找到摆： 
脱国内困境的办法，同时又不放弃笃信宗教的古制的思想、习惯和 
信仰。这是我国唯一的进行这样思考的一代人，因为从前人们不 
这样思考，以后也不再这样思考了。以往的人甚至害怕从西方引进 
各种舒适设施，为的是不让它们可能加害于父辈和祖先的道德遗. 

教，因他们不愿放弃作为神圣之物的祖训。后来，在我国有人开始 
甘愿忽视这一祖训，以便从西方引进的舒适设施更加合乎口味。沙 
皇阿列克谢及其同龄人珍视东正教的古制并不亚于自己的祖辈, 
但是有时他们却相信，可以穿着德意志人的长袍，甚至可以看看外 
国的开心取乐的事，看看“喜剧演出”，同时又要保持必要的感情和， 

思想的纯洁不受侵扰，以便怀着虔诚的敬畏心理思考是否可能破： 
坏星星出来之前的洗礼节前夕的斋戒期。 

沙皇阿列克谢出生于1629年。他学完了古罗斯教育的全部课 
程，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学完了全部學吝学,。按当时的教育，制度, 
他五岁多就开始学习总主教的主事总主教菲拉列特的命 
令为孙子特意编写的识字课本。这是本古罗斯的著名课本，内有各 
种封号、圣贤名言、简短的教义问答等等。正如当时莫斯科宫廷通 
常所做的那样，王子是由莫斯科一个衙门的主事官来教育的 。一 
年之后由读识字课本升级阅读晨昏祝祷辞，大约过了五个月学习 
荃诗集，再过三个月开始学习 《 使徒行传>，又过了半年就开始学习3^ 
写作。在他八岁多的时候，宫廷唱诗班的司礼官开始教唱八重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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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集，有乐潸的祈祷书籍。学完这些以后又过了八个月左右转到 
学习“用颤音唱的歌曲”，即礼拜时热情奔放地唱的教堂赞美歌，这 
是音调上难度高的赞美歌曲。十岁时，王子训练结束，他学完了古 
罗斯古典文科学校的全部课程。结果是 5 他已经能够在做礼拜时敏 
捷地朗诵经文，能够在唱诗班里同朗读圣经的神父一起，按古代俄 
国教会的音律相当成功地唱出颂歌和教堂赞歌。与此同时，他还 
极端缜密地研究了教堂的祈祷仪式，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同任何一 
个修道院或寺庙的经师见一高低。大概，前一时期有一位王子曾 
经这样做过。但是阿列克谢是在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受教育的，这 
个时代的人的头脑中顽强地受到一个模糊要求的撞击，即要求向 
前迈进，向着希腊甚至拉丁智慧的神秘领域迈进。然而以往几个世 
纪的虔信上帝的俄国读书人，却畏畏缩缩地避着它们划着十字。德 
意志人带着自己新发明出来的技巧，先来到俄国的军人队伍中，然 
后又钻进王宫的儿童室内。阿列克谢还在孩提时代，他手中拿着 
的“玩具”是德制的小马、德制的“纸牌”、用三个铜戈比和四个小钱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半卢布）在奥沃谢市场小摊上买来的图 
片，甚至还有德意志工匠彼得 • 萨尔特为王子制作的儿童铠甲。当 
王子大约十一二岁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小藏书室，这主要是爷爷、 
叔伯们和教师赠送的图书，共计十三卷。这些大部分是圣书和祈 
祷书，但其中也有立陶宛印刷的文法书、天文学和立陶宛出版的某 
种词典 1 B 。 除此以外，王子的一位主要教师是大贵族鲍里斯•伊 
凡诺维奇•莫罗佐夫。他是俄国最早一批迷恋西欧文化的大贵族 
之 一 他把直观教学法纳入王子的教学大纲中，通过德意志人 
绘的插图来教王子熟悉某些事物；他还把另一些更加出格的新玩 
意儿带进莫斯科宫廷，他让王子和其弟弟穿上德意志人的服裝。 

922 在成年时期，沙皇阿列克谢高度体现了一位忠于古制的古罗 
斯人的优秀品质和对有益而有趣的新事物的浓厚兴趣的完美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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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他是笃信上帝的典范，是循规蹈矩的、很有分寸的和恪守教义 
的虔诚信奉上帝的典范，这种虔诚信仰是经过古罗斯宗教感情千 
锤百炼产生的。阿列克谢在祈祷的艺术和斋戒的方式上能够同任 
何一个僧侣比比高低：每逢星期日、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的大 
斋戒期以及圣母升天斋戒期，沙皇每天只吃一顿饭，而且他的®食 
是白菜、乳蘑和浆果——所有这些菜都不放油；每逢星期一、星期 
三和星期五在所有斋戒期他就什么也不吃不喝。在教堂里他有时 
连着站五、六个小时，平均叩上千次头，而在某些曰子他甚至叩一 
千五百次头。这是古罗斯的一个循规蹈矩的祈祷者，他在拯救灵 
魂的壮举中把肉体上的磨炼同宗教感情的凝聚匀称而完整地结合 
起来这种虔诚心对阿列克谢的国家观念及日常生活态度产生 
强大的影响。阿列克谢虽是一位权力有限的沙皇的儿子和继位人， 
但他本人却是一位十足的专制统治者，他认为沙皇的权力是至高 
无上的，这种看法是古代莫斯科社会熏陶出来的。在沙皇阿列克 
谢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提到伊凡雷帝 的话： “上帝赐福寡人，信赖寡 
人对四方百姓进行统治和审理。”但是沙皇的专制权力的意识在 
表现出来时，常被他那虔诚的平易近人和深沉的谦逊态度所缓和 
(他总是力图不忘自己是个凡人）。在沙皇阿列克谢身上没有伊凡 
雷帝 C 的毛病，他没有丝毫的自以为是，没有丝毫的斤斤计较的、疑 
神疑鬼的、心胸狭窄的权势欲。阿列克谢在写给自己的一位督军 
的信上说：“用怜悯心、热心肠做任何事和匍匐在上帝面前(谦逊 
恭谨）比靠甩武力和声誉（目空一切 ) 要好得多。”这种把权力和平 
易近人结合一起的做法帮助了沙皇同大贵族和睦相处，他让大贵 
族参与他的专制统治并和他们分享 权力； 和他们团结一致共同行 
动是他的习惯和常规，而不是什么牺牲或者是对环境作出痛苦的 
让步。1652年他写给尼基塔 • 奧多耶夫斯基公爵的信上说：“朕， 
伟大的君主，每天都向造物主和他最纯洁的圣母以 及所有 圣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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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M 天主悤 鴫朕' —伟大的君主，也恩鵃你们 全体大贵族， 

323愿天主的子民和朕同心同德贤明地治理一切吧”。 

现在还保存着沙皇阿列克谢的一个就某一点说极有代表性的 
便条——这是在大贵族杜马的一次会议上打算要讲的内容的简要 
提纲。这份材料说明，沙皇是如何准备参加会议的:他不仅记下哪 
些问题要提交大贵族们讨论，而且还拟定好自己该说的内容，如何 
解决某个问题。他对一些事亲自梭实，记下一些数字；有一件事他 
还没有考虑好意见，也不知道大贵族们会说些什么；有另一件事他 
还拿不定主意，如果有人表示不同看法，他就放弃自己的意见；但 
是对某些问题 i 如涉及简单的正义和公务的良心——他就有主 
见而且在会议上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传闻阿斯特拉罕的督军把他 
们抓获的信东正教的俘虏给了加尔梅克人，沙皇决心写信给这位 
督军，“既严厉又仁慈”，信上说，如果这一传闻是真的，那就对他处 
以死刑或者至少砍去一只手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个便条最明 
白不过地描述了沙皇对自己的顾向们的朴实和直率的态度以及非 
常注意履行自己的 政务。 

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的风尚和观念也克制地容忍沙皇的善 
良秉性和种种偏鞏。在古罗斯，一个有权势的人很容易忘记他并非 
世上唯一的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意志所能达到的限度，超过这个 
限度就是别入的权利，以及人人都应遵守的礼节。古罗斯的虔诚只 
有相当有限的活动范围，它支持宗教感情，但不大节制意志，由于 
阿列克谢天生是活泼的 、敏感 的和好动的人，所以他常有脾气急躁 
的毛病，容易失去自制力，往往开口就骂人，动手就打人。 2 有一 
回，正是同尼康关系紧张的时刻，在耶稣受难日，就在教堂里，被 
总主教的傲慢激怒了的沙皇因教堂仪式同尼康争吵起来，他用莫 
斯科有势力的人，其中也包括总主教本人，常骂人的话痛骂了一 
顿 。他把尼康骂为乡巴佬、……崽子。还 有一回 ，沙皇在心爱的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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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托罗热夫寺院(这是他不久前修复好的），举行了纪念该院的 
奠基圣徒和庆祝该院重新修复的仪式，出席的有安提俄克总主教 
马卡里。在庄严的晨祷时，读经僧用平常的呼声开始诵读圣徒传： 324 
……”沙皇这时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道:“你说什 
么"，瘃这"个•乡•巴佬，……崽子，说什么‘孕冬，总主教就在 
这儿，你要说在做礼拜 V ， 沙*皇¥在僧侣中间走来 
走去，教他们读 k * 个士 +， ii 此这般地唱；如果他们读错了，唱错 
了，他就骂骂咧咧地纠正他们。他的表现就像是个唱诗和读经的 
总管和教堂的主持，他亲自把蜡烛点燃、熄灭、弹掉烛花;在祈祷时 
他不时地同站在身边的外来的总主教说话，他在寺院里就像在自 
己家里一样，好像没有人在注视着他 3 。无论是善良的天性，也无 
论是位尊的想法，还是想成为一位虔诚和规矩的人的努力，都没有 
使沙皇超越他臣民中最粗野的人。宗教道德的感情撞在粗野的气 
质上而碰得粉碎，甚至内心的美好活动表现出来的却是下流行为。 

沙皇的暴躁睥气 4 ‘ 经常是因为见到&反道德的丑事，特别是 
见到自吹自夸的言谈、目空一切的举止而爆发的。吹牛夸口的人 
总要被他羞辱一番：这就是沙皇在日常生活中的监管活动。1660 
年，霍凡斯基公爵在立陶宛被击败，几乎丧失尽两万人的军队。沙 

皇问大贵族杜马该怎么办。沙皇的岳丈-个从未出过征的大 

赍族——伊利亚 • 来洛斯拉夫斯基突然声称，如果君主恩准，让他 
统帅军队，他会很快把波兰国王俘虏回来。“你，——沙皇朝他喊 

7起来,，-个出身低贱者，骨瘦如柴的小老头，胆敢胡吹乱吹 

昏己#什么军事才能！你过去带兵的时候打过什么胜仗?”沙皇说 
會说着从坐椅上跳了起来，给老头一记耳光，揪着他的胡子，三拳 
两脚艳他从 ft 马推了&去，然后使劲在他身后把门砰地二•声关 
上“, 沙皇经 常对说大话和莽撞的人大发雷霆，可能，甚至还动了 
拳头，如果被克的人鱿在身边，而且他一定要骂个够。沙皇阿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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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是一个骂人专家，他骂人的话是很讲究的。这种骂人话只有充 
满怒气但又不记仇的好心肠的俄国人才会骂得出来。萨瓦•斯托罗 
热夫寺院的司库尼基塔神父喝醉了酒，同站在寺院里的射击军士 
兵打了起来，把他们的十人长(军官)揍了一顿，还吩咐手下人把他 
们的武器和衣服扔出寺院的大 n 。 沙皇被这种行为激怒了，据他 
n 5 s 己承认，“难过极了，堕入五里雾中”。他忍无可忍，于是给那个狂 
暴的僧侣写了一封揩词严厉的信 46 。这封信的起款很有特色：“全 
罗斯的沙皇和大公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致上帝的敌人、仇恨 
上帝的歹徒、出卖基督的叛徒、毁灭显圣者大厦的暴徒、撒旦的同 
谋犯、该死的仇敌、无用的小丑和凶恶的老奸巨猾的恶棍司库米基 

塔。”但是帝王的怒火与沙皇常有的这一思想-世上的人谁在 

上 帝面前没有过失呢，在上帝的审判席上，无论沙皇还是他的臣 
民，人人都是平等的一相撞便被粉碎了。在震怒的时刻，阿列克 
谢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有过失的臣民，都极力不忘记他是个人。沙 
皇在写给司库的信 上说: “撒旦的天使，你要知道，在这里你的荣誉 
对于你个人以及对于你的魔鬼父亲都是有用的、可贵的，但对朕， 
一个有罪的人，它就像过眼的云烟一样。你还要知道，在上帝和你 
面前，朕是否可贵，朕的高尚思想是否可贵,……到时候朕连上帝 
也不惧怕◊”这位专制君主可以把米基塔神父像一粒尘土一样从 
地面上吹掉，但他接着写道:他本人将含着热泪请求显圣者圣萨瓦 
的宽恕，请求保护自己不受坏脾气的司库的伤害 * “在人生的某个 
时刻，上帝将审判朕和你，除此以外，朕没有什么可用来保护自己 
不受你的伤害的。”阿列克谢的性格一方面是和善与仁慈，另一方 
面是这种对臣民人格的尊重，两者对本国人和外国人都留下了令 
人难忘的印象，使得他博得了 “最温和的沙皇”的称号6外 国人悚 
佩不已的是：这位沙皇对自己的已习惯于完全奴化的臣民虽然拥 
有无限的权力，但却不侵犯任何人的财产，也不伤害任何 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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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剥夺任何人的荣誉（这是奥地利使节马耶伯格说的话>&。其 
他一些人的不良行为之所以使他心情沉重，主要是因为人们让他 
承担他所讨厌的责任一•惩罚这些人的不良行为。他的愤怒是容 
易止住的，一下子爆发出来就马上平息下去，不再进…步采取威胁 
性的拳打脚踢的方法，而且沙皇总是首先去向受害者道歉和与他 
和解，极力安慰他，劝他不要生气。沙皇患肥胖病， 有一次 他叫来 
— 位德籍“医生”给自己放血，当他开始感到轻松些以后，就根据同 
其他人分享种种快乐的习惯，建议自己的达官显贵也做同样的减 
肥手术。只有沙皇外婆家的亲属大贵族斯特列什涅夫-•人不同意326 
这样做，借口说自己的年纪大了。沙皇发火了，揍了老头一顿，还 
说：“怎么你的血比我的还宝贵？还是你认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 
好? ”但是不久，沙皇甚至不知道，对受辱的人该说些什么甜言蜜 
语，该送些什么礼物，才能使他不生气并忘掉所受的屈辱 

阿列克谢喜欢他周围所有的人都髙高兴兴，心满意足。使他 
最难忍受的是这样一些想法——想到会有人对他不满，对他抱怨， 
想到他使某人受到屈辱。他第一个减少莫斯科宫廷中规定的严格 
而刻板的礼仪，因为这些礼仪使宫廷中的各种关系变得实在令人 
受不了和十分紧张。阿列克谢还屈尊同廷臣取乐，随随便便地到 
他们家里作客，邀请他们进宫参加晚宴，给他们灌酒，亲切地了解 
他们的家庭情况。善于了解别人的境遇，了解他们的苦乐，把他们 
的苦乐放在心上一■这是沙皇性格中最好的品质。为尼基塔•奥 
多耶夫斯基公爵的儿子去世和奥尔金-纳肖金的儿子逃亡国外， 

沙皇给他俩分别写了慰问信。这些体贴入微的信是必须读一读 
的。读这些信是要看看这种深刻同情别人痛苦的能力，甚至能够 
把一个变化无常的人提到何等谦逊恭谨和道德上富于同情心的 
高度 

1 G 52 年，尼基塔 • 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在喀山当总督的儿子★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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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在沙皇面前死于热病。沙皇写信安慰死者的老父,他信上写 
道:“你，朕的大贵族，不要过分悲伤，如果不能不悲伤和哭泣，耍哭 
的话，只能适当地哭哭，不要震怒了上帝。”信的作者不仅详细叙 
述突然的死亡和倾注对死者父亲的慰问之情；在写完信之后他忍 
不住又加上几句*“尼基塔 • 伊凡诺维奇公爵，不要悲伤，指望上帝 
吧，信赖朕吧!”1660年，奥尔金-纳肖金的儿子，一个很有前途的 
青年人，因为外国教师讲的许多有关西欧的事把他搞得晕晕糊糊， 
结果逃往国外。父亲被弄得狼狈不堪，悲痛欲绝，他亲自向沙皇报 
告这一不幸事件并请求解职。沙皇极善于理解这类情况，给老头 
写了一封亲切的信，在信中保证他不会受到沙皇本人的迫害。沙 
皇写道:“你请求把你解职;为什么你要提出这个请求呢？朕认为， 
327你是因为过分悲痛才这么做的。是你的儿子干的蠢事，这有什么 
可奇怪的呢？他这样做是因为缺乏头脑。他是个青年人，他想看 
一看这大千世界，开开眼界;像鸟儿一样飞到这里飞到那里，等它 
飞够了之后就会飞回自己的巢里，你的儿子会想到自己的窠和自 
己的精神寄托 ，他 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 5 

沙皇 P 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最善良的人，是俄罗 
斯光荣的灵魂。我同意把他看作古罗斯的优秀人物，至少我不知道 
还有另一个会给人留下较好印象的古罗斯人但并非指其统治 
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消极 的典型 。在他身上发展的那些品质的起因 
是人的天性和教养，因为这些品质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这样 
的价值，给家庭各种关系注入如此多的光和热。但是沙皇 阿列克 
谢一方面有道德上的同情心，另一方面却缺少道德上的毅力〜。拖 
热爱人们，极愿人们事事如•意，因为他不希望他们用自己的悲哀和 
抱怨来驱散他个人的安宁和欢乐，如果可以这 样来形容的诘 。在他 
身上有许多精神上的追求奢侈逸乐的东西，爱好财富，因为财富会 
引起愉快的感觉。但是他不大善于也不大喜欢坚持什么事或贯彻 



什么事正如他不善于也不喜欢同别人作斗争一样。除了有才 
干和正直的人以外，他还把一些他瞧不起的人安排到重要职位上。 

一些不抱成见和没有偏爱的观察家得出了极不协调 P 印象，根据 
这些印象形成了对沙皇的总的看法:这是一位极善良=极英明的君 
主，如果他不听那些糊涂的和愚蠢的谋士们的话就更好了。在沙 
皇阿列克谢 7 身上没有任何好战的 东西； 他很少有兴趣和能力去 
推动人们前进，督促他们，指挥他们，虽然有时喜欢亲手“制服”他 
们，即痛打一顿疏忽大意的或敷衍塞责的仆役。当代人，甚至外国. 
人，都承认他有天生的丰富才华：敏感和好奇心帮助他博得当时最 
出人头地的博学多才的美誉，他不仅在神学方面有广博的知识，而 
且在®俗方面也见多识广,人们在谈到他时，说他“熟悉哲学方面 
的许多知识时的灵感，片刻的需求，也会唤起一种想法，提出 
新的问题。这种勃发的感情表现在他对文学创作的嗜好上。他喜 m 
欢舞文弄墨，写得很多，比伊凡雷帝以后任何一位古罗斯沙皇都要> 
多。他试图叙述自己的征战经历，甚至在诗歌创作中这样做，现’ 
在还保存着他写的几行作者可能当作是诗的句子。他留下来最多 
的是给各种不同人物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透过他对日常人们 
关系的细微理解，对日常生活琐事和普通人的恰当评价，可以看 
到他许多忠厚朴实、心绪欢乐，但有时又是内心忧虑的东西。然 
而在这些书信中却见不到他那些果断的思想转折，也见不着他那 
些讥讽嘲弄—总之，伊凡雷帝书信中常有的那些东西，在他的书 
信中一点也没有露出来。沙皇阿列克谢的所有书信都是亲切可爱 
的、连叙带议的、有时是生动活泼的，但是一般而言，又是含蓄的、坎 
绵绵的、晦暗的，而且是稍微有点甜味的。显然，书信的作者是一位 
讲究秩序，而不是讲究思想，讲究激情的人，因为激情可以为了一 
种想法去破坏 秩序; 他热衷于一切美好的东西，但除了虚无飘渺的 
东西以外，为的是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自己的周围都不破坏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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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他的智能的性质和内心的气质异常准确地反映在他那胖 
胖的，甚至是臃肿的躯体上，他的额头不高，面孔白皙，脸上长 
着漂亮的胡须，脸颊丰满而红润，头发呈淡褐色，面部轮廓柔和，有 
—对温和的眼睛。 

就是这位沙皇却不得不处在最重要的国内外运动的急流中 7 。 
各个不同方面的——古老的和较新的、瑞典的、波兰的、克里米亚 
的、土耳其的、西部罗斯的、社会的、教会的一一关系，在他统治 
时期中，好像故意地尖锐起来。这些关系相互遇到一起之后，便错 
综复杂起来，然后变成一个个紧迫的问题并要求得到解决。但不必 
遵守 它们在 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面有一个 
基本问题，这是解决它们的共同关键 :究 竟是继续 8 忠于本国的古制 
呢还是向外国学习？沙皇阿列克谢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基本 
问题:为了不在新旧事物之间进行选择，他既不抛弃古制，也不拒 
绝新事物。习惯、血缘关系和其它关系把他拴在旧思想上，但国家 
的穷困、对一切好事物的向往、个人的同情心又把他拉到那些聪明 
而精力充沛的人们的一边，这些人为了人民的福利不愿再按旧的 
方式来处理各种事务。沙皇不阻挠这些革新者，甚至还支持他们， 
但一有犹豫就揠旗息鼓，一遇旧思想的坚决反对就鸣金收兵。沙皇 
因为醉心于时新的潮流，所以他在许多方面离开了古训的生活方 
« 9 式。他常坐德意志人的轿式马车，带着妻子去狩猎，领着妻儿子女去 
看外国人的杂耍和有音乐舞蹈的“喜剧表演”。他常在晚宴上把文 
武大臣和牧师灌得酩酊大醉，而且宴会上还有德意志人吹着喇叭， 
拉着风琴。他还给孩子们聘请西部罗斯有学问的僧侣当教师，他们 
教的东西远远超过日课经、圣诗集和八重赞美诗集，他们教王子们 
拉丁语和波兰语。但是沙皇阿列克谢不能领导新的改革运动，也 
不能给这个运动指出明确的方向，为运动罗致必需的人才，给这痤 
人指明行动的道路和方法。他不反对摘取外国文化的花朵，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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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不想在把外国文化培植在俄国土壤上的粗活中弄脏自己 
的手 8 。 

但是，沙皇阿列克谢尽管有消极的性格，尽管对当时的问题采 
取心地善良而又踌躇不决的态度，然而他还是大大帮助了改革运 
动取得成就。他用自己那种对新事物经常是杂乱无章和前后不一 
的热情以及缓和和调节一切事物的本领，使俄国的胆小怕事的思 
想接受了外来的影响 t 他没有给改革提出指导性的思想，但他帮 
助了第一批改革者发表自己的主张，让他们能够感到自己是不受 
任何拘束的，让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并为他们开辟了十分广 
阔的活动天地。虽然他不为改革出谋策划，也不指出改革的方向， 
但是他却造成了一种改革的情绪。 

下面我们要认识一下改革派的一位活动家。他是沙皇阿列克 
谢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在性格的基本特征上似乎很像阿列克谢，但 
在这些相同特性的配合上、总的气质和表饨上，却又有着很大的 
差异！ 

费奧多尔 • 米眙伊洛维奇 • 勒季谢夫 费奥多尔 • 米哈伊洛 

维奇 • 勒季谢夫在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的整个统治时期，几 
乎都在沙皇的身边。他作为最亲密的御前侍臣，先是在宫廷主管 
部门供职，后来当了阿列克谢的长王子的管事和师傅(教养人）。他 
差不多是沙皇阿列克谢的同龄人，比沙皇大约年长四岁（出生于 
1625年），他比沙皇大约早三年去世（死于1673年）。对于局外的 
观察者来说，他很少出头露面:不往前突出自己，总是呆在不显眼 
的地方，这已是他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好在当时有个人给我们330 
留下了勒季谢夫的一份小小的亨彳这与其说像一篇传记，不 
如说像一篇溢美之词。其中有^位“仁慈厚道的大丈夫”(正如传 
钯人称呼他的）生活和性格中的几个有趣的特点。他是那些完 
全没有自尊心的少见而且有挂怪僻的人中间的一位，与人们天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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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能和固有的习惯相反，勒季谢夫在基督的爱人如爱己的圣训 
中只做到前一半：因为他为了别人而不爱自己-一这是一个完全 
符合福音教导的人物，他的左脸让人家打了，还让右脸也给人家打， 
而且很随便，既不夸口，也不计较，好像这是一种生理法则的要求， 
而不是俯首贴耳的表现。勒季谢夫不懂得什么是屈辱和报复，正 
如一些人不知道酒的味道和不明白怎么可以喝这样苦涩的东西一 
样 10 。有个曾经受过勒季谢夫恩惠并在他帮助下在基辅书院受到 
教育的名叫伊凡/奥泽罗夫的人1后来成了他的敌人。勒季谢夫 
是此人的顶头上司，但他不想使用自己的权力，而是企图用持续的 
恭顺态度和善意关怀来缓和此人的敌对态度 I 勒季谢夫到他的住 
所去，轻轻地敲门遭到拒绝后还再去。主人被这种坚持不懈的、令 
人不快的温顺恭谨态度弄得失去耐心，忍无可忍，于是让他进屋 
去，对他又是谩骂又是吼叫。勒季谢夫对谩骂不作回答，一声不响 
地离开了主人，然后又去他那里致意问安，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过。就这样一直继续到这位顽固的敌人去世为止。勒季谢夫把他 
安葬了，就像安葬好朋友一样。勒季谢夫由古罗斯从基督教汲取 
的全部道德精神中培养出自己最难得的、最合乎古罗斯人性格的 
高尚品德——温顺恭谨。同勒季谢夫一块长大的沙皇阿列克谢不 
能不对这样的人念念不忘。勒季谢夫利用自己受沙皇宠信的影响 
充当宫廷中的和事佬，消除敌对和冲突，抑制像大贵族莫罗佐夫、 
大司祭阿瓦库姆和尼康本人这样一些有势力的、傲慢而执拗的人。 
勒季谢夫之所以客易充当这样一个困难的角色是因为他善于讲真 
话，不得罪人，对谁也不用个人的优越地位来吹胡瞪眼。他与名门 
望族和达官显贵的虚荣心格格不入，他痛恨斤斤计较官位等级的 
531怍法，他拒绝了沙皇因他教养王子而授予他的大贵族职位。这样 
—些品格的结合给人造成了一种罕见的理智和不屈不挠的道德坚 
定的印象。照奥地利使节马耶伯格的看法，勒季谢夫还不满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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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但在理智上超过了许多老年人。而奧尔金-纳肖金认为勒季谢 
夫是沙皇阿列克谢的侍臣中最坚强的一个人。甚至哥萨克人因为 
他正直和平易近人都希望他来做他们的沙皇的总督,“小俄罗斯的 
公爵” 11 。 

勒季谢夫站在改革运动的一边对这场运动的成功是十分重要 
的。 由于他具有古罗斯生活的最好原则和古训，他懂得这种生活 
的贫穷和匮乏，所以他站在改革派活动家的最前列，而这种活动家 
所主张的事不可能是坏事，也不可能没有成效。他最先仗义直言 
反对我们上面说的祈祷仪式上的胡作非为。他比沙皇阿列克谢时 
期任何人都更关心在基辅学者帮助下在莫斯科建立教育机构的 
事。在这方面他甚至起了首倡者的作用。虽然勒季谢夫每时每刻 12 
都得到沙皇的青睐和受到沙皇的完全信任，但他并没有成为横行 
一时的人，他也不是冷漠对待他周围各种活动的旁观者。他参加 
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是受委派的，有些是自己倡议的，他主管 
许多衙门，1655年他有一次还成功地执行了一项外交使命。哪里 
有需要善后处理的事，哪里有改善事态的要求，勒季谢夫总是到那 
里去，给人以帮助，提出请求和建议 >他欢迎任何一种革新的 要求， 
而且往往自己提出这种要求，在这以后他就立即回避开，退居第二 
线，为的是不让办事人员缩手缩脚，他对任何人都不横加 a 挠。他 
是一个爱好和平和心怀善意的人，他厌恶敌意和仇恨。他与同时 
代的杰出人物——奥尔金-纳肖金、尼康、阿瓦库姆、斯拉维涅茨 
基、波洛茨基和睦相处，尽管他们性格不同，观点各异。在神学主 
张和经书的争论方面，他极力劝阻旧教徒和尼康的门徒，不让他们 
发生宗教纠纷。他在自己家里安排辩论会，阿瓦库姆辩论时“崗叛 
教分子对骂”，特别是同西麦昂 • 波洛茨基对骂,一直骂到筋疲力 
尽，如痴如狂的地步& 

如果相信如下的报导：关于制造锏币的主张是勒季谢夫提出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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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那么就必须承认，他在政务上的作用已远远超出他供职的 
宫廷主管 部门。 但是，勒季谢夫一生的真正事业并不是确切意义 
上的国务活动，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项相当困难，但不大显眼和更 
多自我牺牲的事业——为受苦受难和贫穷困苦的人类服务。他通 
过这项事业给人们留下了对自己的怀念之情。 

传记作者转述了他那种服务精神的几个令人感动的事例 A 
1654年勒季谢夫随同沙皇出征波兰时，他沿路收容乞丐、病人和伤 
残者，让他们坐到自己的车上，结果因车上拥挤而他自己却不得不 
坐到马背上去，尽管他有多年的脚疾。在沿路的城市和乡村，他为 
这些被收容的人安排临时病院，在那里给他们吃喝，用自己的钱和 
皇后赞助的钱为他们治病。在莫斯科，他同样吩咐人把躺在大街 
上的醉汉和病人送到特别收容所，在那里一直养着他们治好疾病 
和恢复健康，而为那些医治不好的病人和年老体弱的人还建立了 
养老院，这也是由他出钱来办的。他花费大量的钱从鞑靼人那里 
赎回俄国俘虏，帮助住在俄国的外国俘虏以及因欠债而被囚禁的 
犯人。他的博爱品德不是只来自对孤立无援者的同情心，而是来 
自一种社会正义感。勒季谢夫还办了一件慈善事业：他把自己在 
阿尔扎马城郊的土地赠送给了该城，因为市民需要这瘦土地，但又 
买不起，虽然有一位愿出高价的买主向勒季谢夫提出相当于现在 
—万四千卢布的钱来买这些土地。1671年，勒季谢夫听说沃洛格 
达遭受饥荒，他就送去一车队的粮食，这些粮食好像是某些虔诚的 
基督徒托付他为追荐亡魂去散发给乞丐和穷人的，后来他变卖了 
自己一部分衣服和用具，把相当于现在一万四千卢布的钱送给了 
这个遭灾的城市。显然，勒季谢夫不仅懂得别人的贫困，而且也明 
白社会制度的弊端，大概他是第一个积极表明自己对农奴制的态 
度的人。传记作者描写了他关心自己的家仆，特别是关心农民的 
s » a 事迹 :他极 力使农民能负担得起劳役和代役租，他用贷款来支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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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生产经营。他在出实自己的一个村子时，降低它的价格，但他 
迫使买主发 誓：不 得加重农民的劳役和代役租。他临终前让所有的 

家仆都得到自由，并且恳求自己的继承人——女儿和女婿- 

件事：为超度他的亡灵要尽可能善待遗赠给他俩的农民。他说: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我们不知道 13 ，勒季谢夫对待自己农民的态度对社会产生了 
什么印象，但是他的慈善事业显然对于制订法律是不无影响的。在 
阿列克谢的继承人统治时期，曾经提出了一个有关教会一国家慈 
善事业的问题。根据沙皇的敕令，在莫斯科，对靠施舍度日的乞丐 
和穷人进行了清理，将真正孤苦伶仃的人用公款安置在为此而设 
立的两个收容所内，而对那些身体好的人则安排各种不同的工作。 
在1681年召开的教会会议上，沙皇建议总主教和各地主教在所有 
的城市设立这样的安置所和收容所，出席会议的神父们采纳了这 
一建议。因此，一位有影响的慈善家的个人创举奠定了一整套从 
十七世纪末期起陆续出现的教会慈善机构体制的基础 u 。当时改 
革派国务活动家的活动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们个人的意图 
和个人的努力正变成立法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发展成为政治方针 
或者演变成为国家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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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讲 


阿法纳西 • 拉夫连季耶维奇 • 奥尔金一纳肖金 

沙皇阿列克谢的所有近臣中，一个突出人物就是十七世纪莫 
斯科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奥尔金一纳 
肖金。 

^这个用语本身看来 

可能 kkkkk —这意味着发达的 

# » •♦春 

政治头脑，观察、了解和指导社会活动的能力，对当代问题冇独到 
的见解，有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最后，还有进行政治活动的某种 
广阔的天地——要具备这一系列的条件，但我们在旧莫斯科国内 
却完全不习惯于一定要以这些条件的存在为前提。是的，在十七 
世纪以前，在莫斯科专制君主的国家内的确没有见过这些条件，在 
他们的宫廷中也很难找寻到国务活动家。当时国家事务的进程是 
由已定的制度和国君的意志来指导的。个人的智慧藏在制度的背 
后，人只是国君意志的工具 I 但是，制度也好，国君的意志也好，都 
处于习惯、传统的最有力的影响之下。但在十七世纪，莫斯科的国 
家生活开始给自己铺设另外的道路。旧的习惯，已定的制度开始 
动摇起来，开始对智力、对个人的力量有了强烈的需求，而为了全 
国普遍的利益，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的意志准备服从任 
何一种有力量的和有善良意愿的智力 1 。 

阿法纳西 • 拉夫连季耶维奇 • 奥尔金- 纳肖金我说过，在十 
七世纪的俄国社会中，沙皇阿列克谢 2 造成了一种改革的情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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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所感染的国务活动家中，应首推沙皇阿列克谢的最杰出 
的近臣、当时改革意图的昭示者阿法纳西 • 拉夫连季耶维奇•奧 
尔金-纳肖韋 2 。对我们来说，这位活动家是双倍异乎寻常的人 
物，因为他为彼得大帝的改革进行过双倍的准备。首先，十七世纪 
莫斯科国务活动家中，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提出过这么多后来为 
彼得所实现的改革的主张和改革计划；其次，奥尔金-纳肖金不仅 
按新方式采取行动，而且亲自建立一个活动的环境。从他的出身来 
说，他并非来自那个他必须在其中有所行动的社会。在莫斯科国内， 

旧名门世家的大贵族阶级曾经是培育政治活动家的享有特权的阶 
层。这个大贵族阶层对众多的外省服役贵族一贯是瞧不起的。奥尔 
金-纳肖金可能是第一个来自外省的服役贵族，他为自己铺设了 
一条通往这个髙傲的显贵圈子的道路，而随他之后接踵而来的是 
他在外省的弟兄们，他们很快就冲破了大贵族阶级的严密的队伍° 

阿 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 f 是普斯科夫一个小地主的儿子 I 
普斯科夫县和邻近的托罗佩茨县是姓纳肖金的整个家族的世居 
之地。这个家族的祖先是十六世纪莫斯科宫廷的一位著名的官 
员 sa 。我们这里说的阿法纳西 • 拉夫连季耶维奇就是来自这个自 
从这位先人死后败落下来的家族。还在沙皇米哈伊尔时期阿法纳 
西就出名了 ：他不只一次地被任命参加外事委员会，去同瑞典谈判 
划定边界。在阿列克谢统治的初期，奥尔金-纳肖金就被公认为是 
国内著名的活动家和莫斯科政府的勤勤恳恳的仆从。这就是为什 
么1650年普斯科夫暴动时期骚乱者想杀死他的原因。在莫斯科军 
队平息这场暴乱中奥尔金-纳肖金表现了极大的干劲和能力。从 
那个时候起他就步步高升了 o 当1654年同波兰开战的时候，他被 
委派担任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他必须带领少量部队保卫莫斯科 336 
国同立陶宛和利沃尼亚接壤的边境。他出色地完成了承怛的任 
务1656年同瑞典开战，沙皇亲自出征到里加城下。当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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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夺占利沃尼亚在道格瓦河上的一个城市——科肯加乌津（即 
曾经属于波洛茨克王公的俄国古城库克诺斯）之后，奧尔金一纳肖 
金被任命为这个城市和其新夺取的城市的督军。担任这一职务 
时，奥尔金-纳肖金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军事和外交方面的事情： 
保卫边境、夺取利沃尼亚的小城镇、同波兰当局公函来往。任何一 
项重要的外交 事务没 冇他参与就干不成。1658年，经过他的努力, 
同瑞典缔结了瓦利耶萨尔停战协定，停战的条件超出了沙皇阿列 
克谢本人的期望 38 。1665年，奥 尔金- 纳肖金作为督军坐镇自己的 
老家普斯科夫。最后，他又为莫斯科政府干了一件最重要、最艰巨 
的差事：他在同波兰全权代表进行了八个月的令人筋疲力尽的谈 
判之后，终于于1667年1月在安德鲁索沃同波兰缔结了停战协 
定，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战争 a 。在这些谈 
判中，纳肖金表现出了很多方面的外交机智和善于同外_人周旋 
的本领，他不仅从波兰人那里争得了斯摩棱斯克和谢维尔斯克地 
区以及小俄罗斯东部，而且还争得了小俄罗斯西部的基辅及周围 
地区。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的缔结抬髙了奧尔金-纳肖金在莫斯 
科政府中的地位，.使得他在外交界享有轰动一时的声誉。纳肖金 
在干所有这些事的同时，也就在仕途的阶梯上快步高升了。按串 | 
来说，他虽然是一个省城的服役贵族，但自从缔结上述协定之'后\ 
他就被晋升为大贵族，被任命为外交事务衙门的主管，拥有“护卫 
沙皇玉玺和掌管国家重大外交事务大臣”这一赫赫有名的封号，也 
就是说，他成了国家的首相。 

这就是奥尔金-纳肖金的仕途经历。他的故乡普斯科夫在他 
的命运中具有某种意义。与利沃尼亚接壤的普斯科夫地区，自古 
以来就与邻近的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密切交往。纳肖金过去熟悉外 
国人并且同他们有私人交往，这使得他能够仔细地观察和硌究与 
337 俄国靠近的西欧国家。这种事之所以容易做到是因为奥尔金-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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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金在青年时代曾经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他懂得数学、拉 
丁语和德语。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使他熟悉了波兰语。这样，他很 
早就扎扎实实地受到的训练使他能担当莫斯科国同西欧交往中的 
国务活动家的角色。他的同僚谈到他时说：“他知道德国的事务， 
也知道德国人的风俗习惯。”对外国制度的仔细观察和把它们同本 
国制度相比较的习 m 使纳肖金变成了热心崇拜西欧和严厉批评本 
国生活方式的人。这样他就摆脱了民族的闭塞性和排他性，练出 
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思维能力：他在我国第一个宣布了这样一条规 
则,“好人向外国、向外国人，甚至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是不必难为情 
的”。他死后留下了许多有关各种政治问题的公文、公务报告、给 
沙皇的奏章、奏折。这是一些既可说明纳肖金本人，又能说明当时 
改革运动的非同寻常的文件 3+ 。可以看出，这些文件的作者是一 
位健谈的人,也是-•位思路敏捷的笔杆子。无怪乎连敌人都承认， 
奥尔金-纳肖金善于“舞文弄墨”，文笔流畅 4 。他还有另外么个出 
色的优点——即有一 •个机敏的、顽强的和见多识广的头脑，善于迅 
速把握住-•定的情势并按自己的方式把各种瞬间出现的情况协调 
起来。 他是一 位能够设计出许多出其不意的独特政治方案的大 
师0要同他辩论是很难的。因为他善于思索和随机应变，所以有 
时也使那些同他谈判的外国外交家失去耐性，他们抱怨难于同他 
打交道。在外交上他运用雄辩术，从不放过对方微小的纰漏和任何 
前后矛盾的地方。他能在瞬间抓住疏忽大意和眼光短浅的对方的 
把柄，使对方狼狈不堪，有时他又使对方暗示的纯洁意图大扫其 
兴。有…次，同他谈判的波兰使节曾为此对他表示不满。在奥尔 
金-纳肖金那里，这种高超的智力常与不平静的心灵与用别人不合 
情理的话来挖苦对方的习惯结合在 一起。 他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 
为真理和为健全的理性而唠叨，他甚至把这样做当作最大的乐事。 
在他给沙皇的禀呈和奏章中 5 ，有一个调子响得最剌 耳:所 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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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呈和奏章都充满了对莫斯科人和莫斯科国家制度的不绝于耳 
338 m . 经常是愤愤不平的抱怨声5。奥尔金-纳肖金对所有的事 一 
政府机关和衙门作风、军事体制、社会风气和种种观念——总是牢 
骚满腹，心怀不满。他那很少获别人同情的喜怒哀乐，给他在莫斯 
科社会中造成一种难堪的模棱两可的处境。他对西欧制度的偏爱 6 
和对本国制度的指摘，使同他接近的外国人高兴，但是这些外国人 
却傲慢地认为他是他们那些风俗习掼的“相当聪明的模仿者”。正 
是这一点使他在本国人中间树敌太多，给了在莫斯科仇视他的人 
以嘲笑他的口实，把他叫做“外国佬”。他那种模棱两可的处境还 
由于他的出身和性格而不断加强。本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他是智 
力超群的人，有这样智慧他一定会前程远大 6 ，因此，他刺伤了许 
多对手的自尊心，何况他走的并不是一条由出身规定的通常的道 
路，而且他那生硬的和有些好斗的性格缓和不了这些冲突。纳肖金 
在莫斯科政界是个外人，作为政治上的一名新手，他不得不通过战 
斗来取得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感到每向前走一步都增加他的敌对 
者的人数，特别是在奠斯科的大贵族显贵中间。这样一种地位练 
出了他那特有的在敌视他的社会中立身处世的方式。他知道 7 ,不 
喜欢举止傲慢的沙皇是他的唯一支柱，因此，为了力求保证自己不 
失去这个支柱，他就在沙皇面前以一种胆小怕事的不爱出头露面 
的样子，以一种谦虚恭谨到自卑自贱地步的样子来掩饰自己，以免 
遭到敌人的攻击。他对自己的差使总是评价很低，但是他也不把 
自己的显贵政敌的职务看得更高些，而且他还到处抱怨他们。他写 
信给沙皇说：“与所有的人相比，谁也没有像我这样为了陛下的事 
业而受人憎恨”，他把自己称为“一个名誉扫地的、受人憎恨的小 
人，一个没有地方可低下那罪恶脑袋的小人”。由于遇到各种困难 
和同那 些有势 力的政敌发生冲突，他请求沙皇解除他这个不称职 
的、无能的仆人的职务，因为这样的人只能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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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陛下的奴仆，而使陛下的事业受人憎恨”——他在写给沙 
皇的信上说，同时请求沙皇“把自己的令人憎恶的奴仆扔到一边 
去”。但是奥尔金-纳肖金知道自己的价值，关于他的谦虚可以这 339 
样来表达;这是超乎骄傲之上的故意做作的谦虛恭顺。但是这种谦 
虚幷不妨碍他认为自己简直就是个不合时宜的 入:“ 假如我合乎时 
宜，那么现实就会爱我了”——他在写给沙皇的信上抱怨别人对他 
f 遍不怀善意时说 7 。杜马会议的代表听到他的报告和主张就反 
感，因为“这些人看不见真理之路，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他在 
给沙皇的信上谈到大贵族显贵同他这些非名门出身的人相比在政 
府中占有优越地位时，他的行文用语听起来完全是挖苦讽刺。“对 
杜马成员来说，我是个谁也不需要的人，对国家大事也是不需要 
的……由血缘近的大贵族中的人来办这些大事是适当的，因为他. 
们是名门世家出身，交游广、朋友多，在各方面都有广泛的影响，又 
善于立身处世；而我敬献给陛下的只是我的赤胆忠心。由于我愚 
不可及，我不敢担当重任”。 

沙皇长期以来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位任性而又暴躁的行家， 
耐心地听他那枯燥无味的埋怨和责难。沙皇劝他相信，不必害怕，他 
不会被出卖给任何人的。沙皇用罢官贬黜来威胁同奥尔金-纳肖 
金交恶的他的政敌，同时给他以很大的行动自由。因此奥尔金-纳 
肖金就有机会不仅表现自己的行政和外交才能，而且制定自己的 
政治蓝图，甚至局部实现它*他在给沙皇的禀呈中多数是否定现 
存的东西或者同政敌进行辩论，而阐述自己纲领的情况较少。但是 
在他的公文中可能汇集了大量的主张和方案。对这 g 主张和方案 
适当地和切实地进行加工，就可能成为并且一定会成为国内外政 
策长期起指导作用的基础。 

. 纳肖金极力坚持的第一个思想就是在各个方面都效法西方， 
做什么事都“以别国为榜样 ” 3a 。这是他的改革计划的出发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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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别人学习并不是精芜不分。他曾经多次说过:“外国的风俗习 
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的衣着不适合于我们，而我们的穿戴对 
他们也不合适。”他是少数崇拜西欧的人中间的一位，这些人想到 
了什么是可以借用的，什么是不需借用的，他们#求把全欧的文化 
同民族的独自特点协调起来。后来纳肖金不能容忍莫斯科的行政 
MO 当局的作风和习惯，因为它们的活动过分为私人恩怨和私人关系 
所左右，而不是以某个活动家去办的国家大事的利益作为指针。他 
写道:“在我圃，人们喜欢某件事或痛恨某件事，并不看这件事是什 
么，而是看干这件事的是什么人：有人不喜欢我，所以他们也就瞧 
不起我做的事。”当沙皇因纳肖金与某个有嫉妒心的显贵关系不 
好而对他表示不满时，纳肖金回答说，他没有个人的恩怨，但是他 
M 为君主的事业忧心如焚，当我看到有人对君主的事业玩忽职守 
时，我的良心不让我沉默不语”。因此，问题在于事，而非在于人 —— 
这就是纳肖金遵循的第二条准则。他主要是搞外交的，当时的人， 
甚至外国人,都公认他是第一流外交家；至少，他大概是迫使外国 
人尊重俄国人的第一 •位国务活动家。沙皇阿列克谢的御医，英国 
人科林斯干脆把纳肖金称为不亚于任何一位欧洲大臣的伟大政治 
家 86 。然而纳肖金也尊重自己的事业。照他的话说，外交是国家 
的主要职能，而且只有够格的人才能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写 
道:“品行端正的和挑选来从各个方面扩大国家利益的人应该把全 
部心思集中到国家的事业上，而这就是外交事务衙门的事业。” 

纳肖金对莫斯科外交政策的任务有自己的计划和独特的看 
法*»。当…些孕育着莫斯科国同波兰和瑞典之间不调和的敌对关 
系的最微妙的问题一一小俄罗斯问题、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问题 
——直截了当地提出时，他不得不釆取行动。各种况使得纳肖金 
陷入这座问题引起的种种关系和冲突的漩涡之中。但是他在这漩 
涡中并没有晕头转向：在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物中他善于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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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东西同喧嚣的东西区别开来，把诱惑人的东西同有益的东西 
区别开来，把幻想的东西同可以实现的东西区别开来。他看到，就莫 
斯科国家当时所处的地位和拥有的手段而言，小俄罗斯问题 — 
即西南罗斯同大俄罗斯合并的问题——是国家不可能完全解决的 
问题。这就是他何以倾向于媾和，甚至同波兰紧密结盟的原因。虽 
然他清楚地知道，正如他所表述的，“波兰人是很靠不住的、冷酷无 
情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他期望通过同波兰人结盟而得到各种好 
处。順便说说，他希望土耳其的基督教徒即摩尔多瓦人和瓦拉西 
亚人听到这-•结盟的消息之后，会脱离土耳其，那时，所有居住在 
多瑙河直到大俄罗斯边境的被敌对的波兰所分开的东方敦会的后 
代，就会汇合成为-•个人数众多的并受到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沙 
篁庇护的基督教民族，同时，瑞典人那些只在俄国同波兰发生纠纷 
时才能使用的阴谋诡计就会自然而然停止下来。1667年，纳 W 金 
在对来莫斯科签署安德鲁索沃条约的波兰使节发表的令人鼓舞的 
谈话中，发挥了这样的夙愿:假如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到德意志海① 
和到北冰洋的我们这些国家内并且几乎都说斯拉夫语的各个民族 
都联合起来，那么所有斯拉夫人会得到多么大的荣誉；将来我们两 
个国家率领所有斯拉夫人，在一 •个强国范围内联合起来，那么这两 
个国家会是多么的显赫。 

纳肖金 一方面 忙着张罗同世敌紧密结盟，甚至梦想从王朝方 
面把波兰联合在莫斯科沙皇或者他的儿子的统治之下；另方面在 
莫斯科的对外政策方面也进行了急剧的改变。他有自己的一 
套见解来说明事态进程中进行这样的改变是有道理的。在 
他的眼里，小俄罗斯®问题暂时还是次要的事。他写道，如果契 
尔克斯人（哥萨克人)背叛，那么他们有资格受到保护吗？确实， 


①这里指的是波罗的海。——译者 



随着东部小俄罗斯的合并，这个问题的主要结扣就在解开了。莫 
斯科在第聂伯河上游和中游牢牢站住了脚跟，波兰对它来说也就 
不再是危险的了 9 。而且，如果在国与国之间不背信弃义，不破坏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那么就不能永远把暂时割让的基辅保持住 
并兼并西部小俄罗斯。然而纳肖 金是… 位难能可贵的外交家，他具 
有外交家的良心和品质，这种品质是当时外交界不乐于容忍的。如 
果没有真理，那他什么事也不愿去干:“宁可结束我罪恶的一生永 
*42 远安息，也比那违背真理干事要好。”因此，当哥萨克首领多罗申 
科带领西部小俄罗斯脱离波兰归顺土耳其苏丹，后来又臣服莫斯 
科沙皇之后，纳肖金对莫斯科提出是否可以接纳多罗申科为臣民 
的质询所作的回答是：坚决抗议这种破坏条约的行径。他甚至对 
向他提出这样一类质询表现出粗暴的愤慨情绪。按照他的意见, 
事情应 该这样进行：让波兰人自己理智地权衡自己的利益和莫斯 
科的利益之后，为了巩固俄波联盟反对异教徒以及为了安抚乌克 
兰，自愿把基辅，甚至把整个西部小俄罗斯让给莫斯科，“而不能 
就此事蛮横无礼地写信给波兰”。还在安德鲁索沃达成停战协定之 
前，纳肖金就劝说沙皇，同波兰国王“必须恰如其分地和解”，条件 
要适当，不要让波兰人以后一•有机会就进行报复。“得到波洛茨克 
和维帖布斯克后，如果波兰人固执己见，那就不要这两个城市。”在 
有关同波兰紧密结盟的必要性的禀呈中，纳肖金突然 H 出-•个不 
经心的暗示 ■ —为了巩固俄波联盟，可以放弃整个小俄罗斯，而不 
仅仅是它的西部地区。但是沙皇极力反对自己宠臣的这种胆怯畏 
缩的情绪，并且非常强烈地表示愤慨。沙皇回答他说：“朕取消这一 
条款并命令把它删去，因为这-•条太不像话了，而且还因为在这一 

条款中朕获得一个半头脑-个是坚定的，半个是随风摆的。狗 

不配吃一块东正教的面包(波兰人不应当拥有西部小俄罗斯）：只 
不过那不是因朕的意志，而是因违背教规而干出来的。如果两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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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神圣的面包都让狗得到——哎呀，做出这种事的人将怎样来自 
圆其说呢？他将得到的报答是阴森的地狱、酷烈的火焰和不堪忍 
受的苦难#人啊 t 同 皇朝一 起走中间的道路吧，怎样开始就怎样 
结束吧，既不偏左，也不 偏右； 愿主与你同在 !” u 。 这个固执的人 
向自己君主的虔诚叹息屈服了，而过去有时他干脆不听君主的。于 
是他牢牟抓住另…块东正教面包，在安德鲁索沃从波兰人手由把 
东部小俄罗斯和西部小俄罗斯的基辅夺了过来。 

关于在莫斯科和波兰的同心协力的领导下所有斯拉夫人联合 
起来的主张是■纳肖金 的一首 政治田园诗。作为一•个务实派的国务 
活动家，他最关心的是比较实际的利益，他的外交目光注视着四 
面八方，到处仔细察看或者关切地筹划着有利于国库和人民的新 
收益。他致力于同波斯、中亚、希瓦以及布哈拉建立贸易关系，装 
备派往印度的使团人员，他还注视着远东，注视着中国，打算在阿 
穆尔河地区建立哥萨克殖民区11。但在这些开拓活动中，占第一 
位的当然还是他心目中的那块最靠近的西部地区，波罗的海。他 
更多考虑的是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对民族和政治方面则考虑 
较少。因为他懂得波罗的海对俄国具有工職贸易和文化上的意 
义,所以〃他的注意力就更加集中到瑞典，也就是利沃尼亚。照他 
的看法，利沃尼亚是无论如何要搞到手的，因为他指望通过搞到利 
沃尼亚为俄国的工业和沙皇的国库取得巨大的利益。由于沙皇阿 
列克谢对这位国务活动家的主张甚感兴趣，所以他也就把眼光注 
视到这一方面，张罗着收回俄国过去的管辖地，取得“海上停舶处” 
一-纳尔瓦港湾、伊凡哥罗德海港、奥列舍克港以及整个涅瓦河流 
域连同瑞典的小城堡坎齐（尼延尚茨堡，后来彼得堡就是在这个地 
方建立起来的〉。但是在这里，纳肖金看问题的视野要广阔 得多： 
他证明，不要因为区区小 事而忽 视主要目标，纳尔瓦、奥列舍克 
都是些不重要的据点，必须直接通向大海，取得里加，因为里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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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开辟了 一条通往西欧的最近的航路。缔结反瑞典的俄波联盟， 
为的是从瑞典那里把利沃尼亚夺过来~~一这是纳肖金萦绕心头的 
念头，也是他外交政策的灵魂。为了这…目的，他忙着同克里米亚 
汗缔结和约，同波兰紧密结盟，不惜放弃西部小俄罗斯。他的这个 
念头并没有实现；但是彼得大帝却完全继承了他父王的这位大臣 
的这些主意。 

但是，纳肖金的政治视野并不局限于外交政策问题。他对莫 
. 斯科国的内政管理制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对那种管理机构以及 
管理办法都很不满意。他反对莫斯科管理方面占统治地位的不必 
要的清规戒律。在这里，下属执行人员办任何事情都得受上层 
344 中央机关的种种限制性的监督，执行机关只是一个接受上面发号 
施令的盲目工具。纳肖金要求给执行人员某种行动自由。他写 
道:“不要什么事情都等君主的敕令，每个地方需要的是督军的审 
理”，也就是说，需要按照沙皇全权代表本人的主见采取行动。他 
指出了西方的榜样。在西方，懂行的统帅率领军队,亲自给下属将 
领发号施令，而不是事无巨细都要求首都发指令。“无论什么地方 
凡耳闻目睹，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写道 Ua 。然而，他在要 
求执行人员独立自主采取行动的同时，又要求他们承担更大的责 
任。行政当局不应该按命令、按惯例和陈规旧习来行事，而应该根 
据对当时情况的判断来采取行动。纳肖金把这种 肆立 在行动者亲 
自判断基础上的活动叫做“先见之明”。粗暴的强制手段作用很 
小。“有先见之明的措施胜于任何的强制；问题在于有先见之明 
的措施，而不在于有许多人;人数很多，但没有采取行动的人，还是 
无济于事；例如一个瑞典人较之所有邻国的国王，是少数，但他采 
取了行动，就比他们占优势;谁也不敢剥夺…位采取行动的人的意 
志,卖掉一半军队，同时买回- ，个采 取行动的人，这还是比较合算 
的”。最后，我们在纳肖金的行政活动中看;到一个最使我们对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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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好感的特点，这就是：在严格要求和讲究办事效率的同时，他在 
莫斯科行政管理中对下属无比关怀，对手下人员富有同情0和人 
情味，爱惜他们的力量，尽力使他们处于花费最少精力为国家带来 
最多好处的状态 12# 。俄国骑兵和顿河哥萨克在道格瓦河流域被 
征服地区同瑞典作战的时候，掠夺和折磨当地居民，虽然这些居民 
已经向莫斯科沙皇宣誓效忠。纳肖金当时以督军身份坐镇库克诺 
斯，他对这种强盗般的战争方式愤怒到了极点，由于破产居民的揭 
发控诉，他悲天悯人。他写信给沙皇说，他不得不派援兵去攻打敌 
人，也攻打本国的掠夺者。“我宁愿看到自己身上伤痕累累，只要无. 
辜的人们不遭受这样的血洗，我宁愿在监牢中终生禁锢，只求不生 
活在这个地方，不见到人们蒙受如此残忍恐怖的灾难” 13 。沙皇阿 
列克谢最能赏识这位大臣的这种品质。在1658年的诏书中，沙皇 
在提升纳 ft 金为杜马贵族时，称赞他“让饥者有饭吃，让渴者有水 
喝，让贫者有衣穿，对作战人员和蔼可亲，但对鼠窃狗盗之徒则揪 
住不放”。 

这就是纳肖金的行政观点和行政手段。他曾经多次尝试在实 
践中运用自己的一些主张。对西欧生活所作的观察使他意识到莫 
斯科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一 •个主要缺点，这就是，这种管理体制的唯 
一目的是剥削人民的劳动，而不是发展国家的生产力。国民经济 
的利益被作为牺牲品服从国库的目的，政府把它只当作国库财源 
的补充手段。纳肖金经常谈到发展莫斯科国的工业和商业的言论 
就是从上述意识出发的。恐怕他比其他人更早地具有这样的思 
想： 国民经济本身应该是国家管理的最主要课题之一。纳 ® 金是 
俄罗斯巖早…•批政治经济学家中的-•位。但是为了使工业阶级能 
更有成效地进行活动，就必须把它从行政衙门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纳肖金在治理普斯科夫时试图在这里采用他的城市自治计划“， 
这个计划是“以外国为榜样”，即以西欧为榜样的 15 。这是十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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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奠斯科地方管理史上唯一的特殊事例，它甚至连一点儿戏剧性 
都没有，倒是鲜明地表现了计划的倡导者纳肖金本人以及他不得 
不进行活动时所采取的方式方法。 

1665年3月，奥 尔金- 纳肖金这位新督军到普斯科夫上任。他 
在这个城市遇上了一种可怕的混乱现象。他看到在工商市民之间 
有着深仇大恨:“最好的”、最富裕的商人利用自己在城市社会管理 
中的势力，在征税和办理公务手续方面欺侮“中小商人”>他们“凭 
自己的意志”来办理城市事务，不让社会其它阶层的人知道；中小 
346 商人由于竞争和衙门办事不公而破产；因为与德国交界，许多货物 
不缴税进出普斯科夫；贫穷的商贩因为没有周转资金，秘密地以承 
包方式向德国人借钱，收购比较便宜的俄国货物，然后作为自己的 
货物出售；确切些说，是把货物转交给自己的委办人，自己则安于 
微不足道的佣金，•点儿煳口钱”，而那些委办人则借此狠狠压 
低俄国货的价格，从而大大损害了真正的富商，而他们因借了外国 
人的钱无力偿还，最终自己还是破产了。纳肖金到任后不久就向 
普斯科夫工商市民提出一整套办法。普斯科夫的地方自治官和一 
些头面人物在地方自治厅(市参议会）召开“全民大会”，十分热心 
地讨论纳肖金提出的办法。在会议上，在督军参加下制定了“市政 
自治章程”，这是一个用十七项条款阐述普斯科夫城及城郊社会管 
理的特殊章程，它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并受到沙皇的仁慈嘉奖^沙皇 
嘉奖督军的工作和热忱，也表彰了普斯科夫地方自治官和全体普 
斯科夫人“召开^次很好的大会和举办各种公益活动的热忱 
精神 

章程最重要的条款涉及工商区社会管理和审判制度的改革， 
以及调整对外贸易~■普斯科夫边区经济生活中的这根最活跃的 
神经。 普斯科夫城的工商区从自己人中选出了十五人来管理经 
济，任期三年，其中五入每年轮流在地方自治厅主持城市事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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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选出的地方自治的代表”的工作主要是城市经济管理，监督酒 
类销售，征收关税和监督普斯科夫人同外国人的贸易 往来; 这些人 
也对普斯科夫人在贸易和其它事务方面进行 审判； 只有最严重的 
刑事罪、叛国罪、抢劫罪和行凶杀人罪才受督军审理 16 »这样一来， 
普斯科夫的总督就自愿让出很大一部分权力给城市自治机关。遇 
有特别重要的城市事务，由选出轮流主事的五个人同其余十个人 
一起会商，甚至召集工商市民的头面人物开会。 

纳肖金认为俄国贸易的主要缺点在于:“俄国人在做买卖方面 
—个比一个差”，他们不坚定，不习惯于一致行动，容易受制于外国 
人。这种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短缺，互不信任和缺少有利 
的贷款。普斯科夫章程有关同外国人贸易的条款，目的就在于消 
除上述缺点。资金短缺的商人“根据买卖的性质和与人熟悉的程 
度”分归给大的富商，由后者来监督他们的买卖。地方自治厅从市 
政基金中拨出一些钱贷给贫穷的商人来收购俄国的出口货物。为 
了同外国人飯生意，普斯科夫城郊从1月 S 日和5月9日开始举 
办两次为期两周的免税交易。在这两次交易开张之前，许多小商 
人在与他们联系的富商的支持下用得到的借款收购出口货物，并 
在地方自治厅进行登记，然后把货物转交给自己的主管人；这些主 
管人根据所收货物付给他们收购费，以便他们在下一次开市之前 
再去采购货物；同时主管人还在这收购价格上给他们“一些补贴 
价”，以便他们“煳口”；主管人把委托的货物按高价出售给外国 
人之后，再付给自己的账户应交纳的“全部利润”，即合伙红利。 
商界的这种组织结构应当把对外贸易的资金周转集中在少数有 
财有势的人手中，因为他们才能把本地货物_持在应有的高价 
格上。 

这样一些特殊的贸易伙伴协作关系，目的是希望贸易界上层 
同广大工商市民能够友好地接近起来，也就是说，目的在于消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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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金在普斯科夫见到的那种社会敌对关系。账目结算只能以两方 
— 贷方和借方——双双获利为棊础，资金雄厚的商人给资金短 
缺的合伙者以好的赚头，而后者不破坏前者所开的价。重要的是1 
这些合伙组织是受市管理局管辖的 I 市管理局对缺少资金的人来 
说是借 贷银行，也是为他们的贷款人实行监督的机构:普斯科夫城 
及附属于它的城郊地区的工商社团，可以通过自己的司法行政机 
构来指导整个普斯科夫边疆区的对外贸易。但是社会的争吵妨碍 
了改革的成功。普斯科夫贫穷的工商业人员把新的规定当作沙皇 
S 48 的恩惠，但是“殷实富裕的人”、富豪、城市大亨却抗拒这个新规定， 
并得到了首都的支持。可以设想，莫斯科的大贵族和官场多么“仇 
视”纳肖金采取的措施：在莫斯科，人们把他的办法只看成是对督 
军和行政长官固有权利和惯例的祖暴侵犯，看作是有利于那些纳 
‘税的市民老粗的措施。纳肖金任总督的八个月内不仅考虑好了复 
杂改革的主张和计划，而且把执行这一改革的繁琐细节都规划妥 
当-—这确是令人惊讶的。纳肖金在普斯科夫的继任者霍凡斯基 
公爵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大贵族特权的卫道士，正如当时在莫斯科 
对他所称呼的，一个“牛皮大王”，废话连篇、吹牛夸口的家伙。用沙 
皇阿列克谢的话来说，对这种人，“人人都把他叫做傻瓜蛋”。他向 
沙皇禀报纳肖金在普斯科夫的事业时，说沙皇尽管对这位公爵有 
自己的看法，但还是把纳肖金的这一事业废除了；沙皇对自己的弱 
点作了让步，即根据最后印象决定了事情。 

纳肖金既不喜欢对敌人让步，也不喜欢对敌对的环境屈服。他 
是如此地相信自己在普斯科夫的改革，以致于陷入自我陶醉之中> 

尽管他有批判的头脑，-个通过研究别人错误而使自己冷静 

下来的头脑。他对普斯科夫市政自治章程怀有希望：如果普斯科 
夫的这些“市政权利在人民中被提出来和规定下来”，那么其它城 
市的居民有鉴于此就会抱有希望，他们也会享受到同样规定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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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但是在莫斯科作出的决定却急转直下：普斯科夫城不应该有 
特殊的地方制度，“只在普斯科夫一地不应有这样的章程”。但晕 
1667 年，在纳肖金成了外交事务衙门的主管之后，他在自己当时_ 
定的新贸易条例的前言中，还是不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 〆 豕管它是 
完全没有效果的，但纳肖金仍重复着自己在普斯科夫的主张。这 
就是：由莫斯科的关税衙门和市政地方自治厅拨款给缺少资金的 
商贩，让贫穷的商贩和大富商合作来维持俄国出口货物的高价，等 
等 17 。在这个新条例中，纳肖金在拟定俄国工商业计划方面又 向前‘ 
跨进了一步。早在 1665 年，普斯科夫的工商市民就在莫斯科请 
愿，要求在-•切事情上由一个衙门知照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在芦 
斯科的各个衙门之间来回奔走，白白地受屈辱，倾家荡产。在新贸 
易条例中，纳肖金提出了-•个设立特殊衙门的想 法:这 个衙门既管… 
理商人，又作为使他们免受其它国家侵害的在边境城市的保卫机3 49 
关，同时还作为他们在所有城市的保护和申诉机关，使他们不受各 
地督军的迫害。这个后来成了彼得大帝建立的莫斯科市 
政管理局或者城镇管理 wAm 身，管理全国所有城镇的工商市民。 

以上就是纳肖金的改革计划和所作的试验气他那些意图昀 
广度和新颖程度以及他多方面的活动，足以令人惊叹不已:这是〜 

位富有成果的人才，他对事物的看法直率而朴实。纳肖金无论走到 

' - r * , 、■’ * 

国家管理机构的哪个部门，他都严厉批评那里建立的规章制度，都 
.提律程度不同的明确的改革计划。他进行过几次军事方两的改革 
.试舞，指出军事体制中的缺点，而耳还提出了-•个改革军事体, IJ 的 
方案。他认为城镇贵族骑兵部队完全不适于打仗，认_必须 
过外国体制训练的、由步骑“褰丁”(即征集的义务兵 ) 缉成雖民 i 

' ■ , - ■ ^ . V . - 1 f 

V 頃来寒代骑兵部队。显然，这是顺便道出了关于从各等级征集义 
奉: 兵编成正规军的想法 I 8 。莫斯科无论想出什么新玩意一一在波 
罗的海还是在里海建立海军，开办国际邮务，兴建培植从国外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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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奇 花异木的美丽花园，无论任何一项新事物，都一定是奥尔 
金-纳肖金所主张的或由他设计的。有个时候在莫斯科流传着这 
祥一个谣言，似乎他用地方分权削弱首都衙门对地方管理机关的 
监护权的办法来修改俄国的法律，改组整个国家。纳肖金同衙门 
的监护权斗争了整整一生。非常令人遗憾，他没有做完他能够做 
到的全部事情，他那毫不让步的执拗性格使他过早地结束了自己 
的国务活动 19 。在对外交政策的任务的看法上，纳肖金同沙皇并不 
完全一•致。这位安德鲁索沃条约的倡议者始终是有分寸的外交 
家,他坚定地主张执行这一条约，也就是说，他主张可以把基辅还 
给波兰，然而沙皇认为这样做是不容许的，简直就是一种犯罪行 
为。这种意见分歧使沙皇逐渐对自己的宠臣冷淡下来。1671年他奉 
350命同波兰再次进行谈判，谈判中他所需做的就是破坏自己的事业， 
破坏一年前他用誓言来签署的同波兰缔结的条约。纳肖金拒绝执 
行这一使命。1671年12月2日，沙皇当着所有大贵族的面把奥尔 
金-纳肖金“宽厚地解职并明白无误地让他摆脱一切世俗浮华”。 
他把自己免职的这一天记下来留作纪念。于是1672年2月，普斯 
科夫克雷佩茨荒郊寺院院长塔拉西把阿法纳西 • 奥尔金-纳肖金 
剃 度为僧，取名安东尼％。僧人安东尼一生的最后岁月所操劳的世 
俗琐事，主要是他在普斯科夫建立的老弱病残收容所。他于1680 
年 去世。 

奥尔金-纳肖金 21 在许多方面走在彼得大帝的前面。他第一 
个提出 了许多主张，而这些主张都由彼得大帝这位改革者实现了。 
他是一位大胆自信的官僚，懂得自己的身价，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对 
下 M 关怀备至的、心地善良的人，具有精力充沛和办事认真的才能; 
在 所有的事务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国家的利益，全国普遍的福利 。他 
不安于墨守成规，他到处都敏锐地看出现存制度的缺点，认真考虑 
消除这些缺点的办法；他才思敏捷地推测出成为当务之急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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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由于他具有刚强的求实的理性，所以他从不提出遥远的目 
标和过分广泛的任务。虽然他在各个不同的活动领域能够应付自 
如，但他仍极力利用拥有的手段来处理任何-•件事。虽然他喋喋 
不休地谈论现行制度的种种缺点，但他却不涉及这一 •制度的基础， 
他想 对这… 制度作局部的调整。阿列克谢时代的漠模糊糊的改革 
意图首先在他的脑海中开始具有一个个清晰的方案和形成-•个有 
条理的改革 计划； 但是这不是一个要求全盘改变的治本的计划，因 
为奧尔金-纳肖金远不是一个冒失的改革者。他的改革纲领归根 
结底是三个基本要求：改善政府机构和改进公务纪律、选拔办事 
认真和能干的管理人员、以及通过发展工商业以增加人民财富的 
办法来增加国库的收益和国家的收入 21 。 

我在开始这-•讲时曾经提到我国在十七世纪可能出现一 •位国 
务活动家。如果你们仔细想想变化无常的情况，想想各种想法、感 
情，想想上述国务活动-—远不是- •般 头脑和性格的人的活动 
—所经历的全部波折，想想奧尔金-纳肖金同他 周围环 境的斗 
争，那么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里，这样一 •些幸运的偶 351 
然事例是太罕见了。 

勒季谢夫和奥尔金-纳肖金 尽管勒季谢夫和奥尔金-纳肖 

金的性格和活动不相同，但有-•个共同的特点使他们很近似：他 
们两人都是当时的新人物，每人都从事着崭的事业，一位在政治 
方面，另-，位在道德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同于沙皇阿列克谢。 
阿列克谢的所有智慧和心灵都扎根于古罗斯的古制，他只拿新事 
物消遣解闷而已，用这些新事物来装饰自己的环境或者调节自己 
的政治关系。勒季谢夫和纳肖金善于在这古制中找到新的东西， 

发现它那尚未触动和未被利用的许多手段并为全国普遍的福利而 
调动这些手段。他们并不用西方的样板和科学知识来反对本国的 
古制，而是用它们来保卫它非常重要的基础，使它不受自身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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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晌 ，不受对它狭隘和僵硬的理解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这种 
S 解是由于国家和教会的糟糕透顶的指导所造成的），还使它不受 
艳它的基础弄得死气沉沉的陈规陋习的影响。 

纳肖金作为一名外交家，坚持不懈地和好吵闹地贯彻这样一 
个主张：对外的——外茭上和军事上的——成就，如果没有国内体 
制的改善作准备和支持，那么这些成就是不牢靠的;对外政策应该 
服务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耗尽它的生 产力； 家财万贯的宫 
廷大臣勒季谢夫对自己这位充满激情的朋友的主张加以补充，他 
以自己的行动方式温和地开导人们，如果没有完备的社会生活的 
童要条件，那么经济上的成就也是无足轻重的；他还开导人们，什 
么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什么是没有被虚构 
尚仪式粕速信弄模糊的文明的宗教道德感情，以及什么是乐善好 
逯的 慧晷事业^—它不是只表现在个人的偶然的热情迸发之中， 
M 是形成为一种社会的机构。 

癌季谢夫和纳肖金虽然在战场上是单枪匹马的战士，但他们 
弁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大声疾呼，因为他们两人都牢牢保持着 
古制的形式和感情，一位为寺院奠基，另一位却在寺院了结一生。 
然#(也们的主张，虽然为同时代人半懂非懂，半承认半否认，但还 
桌流传到下世，帮助人们了解古老罗斯政治生活和宗教道德生活 
的种神颠倒的现象 



第五十八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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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 • 戈利琴公爵——改革的准备和改革的纲领 

瓦西里 • 戈利琴公爵 彼得大帝的先驱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是 
瓦西里_戈利琴公爵 1+ 。但是他却远比那些最年长的人脱离现实 
得多。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在沙皇费奥多尔时代的执政圈 
子中，他就是一位著名人物了。当索菲娅公主在长兄死后成为国 
家的掌权者时 la ， 戈利琴就成了最有声势的人物之一。酷爱权力 
而又受过教育的公主不能不注意到这位聪明的、有学识的大贵族， 
而戈利琴公爵也以私人的友情把自己政治上的升迁同这位公主联 
系在一起。戈利琴是一个热诚崇拜西方的人，为此他抛弃了许多 
祖传的罗斯古制。像纳肖金一样，他能流利地说拉丁语和波兰语。 
在他那宽敞的莫斯科宅邸（外国人认为是欧洲最富丽堂皇的住宅 
之一）中，一切布置都是西欧 式的： 大厅内窗户之间的间壁摆着大 
镜子，墙上挂着镶有金边的绘画、俄国和外国君王的画像和德制的. 

地图：天花板上绘有星系图;房间里陈设着许多做工讲究的钟表和 
寒暑表。戈利琴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内藏俄语、波兰语和德 
: 语的手抄的和印刷的书籍 A 图书室内，在波兰语和拉丁语的语法 
书之间摆着基辅的编年史①、德国的几何学、从波兰语翻译过来的353 
古兰经，四本有关喜剧创作的手抄本，还有尤里 • 谢尔别宁(克利 


①此处原文为《编年史家 >(« JIeTon H celu)a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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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尼奇 > 的一本手槁。戈利琴的宅邸是那些来到莫斯科的有学识 
的外国人聚会的地方。主人对这些外国人的殷勤好客，大大超过 
了莫斯科其他-些喜爱外国东西的人。他甚至也接待耶稣会士，而 
其他俄国人是不能容忍这些人的理所当然，这样一个人物只能 
站在改革运动的一边一一也就是只能属于拉丁派、西欧派,而不是 
利呼达兄弟派。① 

戈利琴公爵是奥尔金-纳肖金在主持外交事务衙门方面的后 
继者之 一 ，他发展了自己前辈的许多主张。在他的推动下，1686 
年同波兰缔结了永久和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莫斯科国参加了同 
波兰、日耳曼帝国和威尼斯结盟反对土耳其的联合斗争。这样莫斯 
科国家就参加了欧洲列强的共同行动，为此波兰就永远确认根据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暂时让给莫斯科的基辅和其它地区归莫斯科 
所有。在内政问题上，戈利琴公爵远远走在过去那些改革派人士 
的前面*还在沙皇费奥多尔时代 2 ，他就是受权制定改革莫斯科军 
事体制计划的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建议俄国军队采用德国的 
军事体制并废除门第制 （1682 年1月12日法〉。戈利琴不断地向 
大贵族谈到教育他们子弟的必要性，他说服他们同意把自己的子 
弟送到波兰学校去，建议他们聘请波兰家庭教师来教育他们的子 
弟。毫无疑义，在他的头脑中涌现出广泛的改革计划。很可惜，我 
们所知道的只是涅维尔这个外国人记下的这些计划的片言只语和 
模糊不清的随笔。涅维尔是一位波兰使节，1689年在索菲娅和戈 
利琴垮台前不久才来到莫斯科。涅维尔同戈利琴公爵会面，同他 
用拉丁语谈论当时的政治事件，特别是英国革命，因此这位波兰使 
节能够从他那里听说到有关莫斯科事态的某些情节，而且他细心 
地收集莫斯科有关这位公爵的传说和情报 2 。 

①利呼达兄弟派是指希腊派，希腊利呼达•兄弟当时在俄国从事宗教和教胄活动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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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利琴 3 特別关心莫斯科军队的问题，因为他不只一次地指挥 
过军队，所以清楚知道这支军队的缺点。照涅维尔的话说，他想让！^ 
贵族到国外去学习军事技术，因为他想用优秀的士兵来代替义劣 
征集的而且不适于军事的农民，而战争时期这些农民的土地一直 
没有耕种，所以他想向农民征收适当的人头税来代替他们的无效 
军役。这就是说，排除充斥贵族军团中的由奴仆和纳税人组成的 
征集来的义务兵。与奥尔金-纳肖金的想法不同，这支军队保留着 
严格的贵族等级成份，有正规编制，受贵族出身的学过军事训练的 
军官指挥。在戈利琴的思想上，军事技术的改革是与社会经济的 
变革连在一起的。戈利琴想从解放农民开始来改造国家，把农民 
耕作的土地交给他们> 但利用每年的賦税使沙皇，即国库能有收 
益。据戈利琴统计，这样做可使国库的收入增加一半以上。有些事 
外国人是打听不到的，他们也解释不了实行这种土地税的原因。因 
为贵族一直保有继承的义务军役制，所以大概能通过国家向农民 
征收土地代役租来增加贵族薪俸的金额，这种薪俸金额应该作为 
地主失去从农民 3 那里取得的收入和农民得到土地的一种？卜陰。因 
此，按照戈利琴的计划，赎回农奴劳动和农民份地的办法是由服军 
役的土地所有主以提高了的军役薪俸的形式从国库取得源源不断 
的收入来代替大笔赎金完成的。与此同时，地主不受法律限制任 
意剥削农奴劳动的作法被一定的国家土地税所代替。这类解决农 
奴制向题的想法，在戈利琴之后过了不到一个半世纪，又开始回到 
俄&国家社会意识中来。有关这位高官的计划涅维尔还听到了不 
少別的情況， 但是 这个外国人并没有转述所听到的全部内容，他 
只限于一般的、多少有点田园诗般的评论:“假如我要把我知道的 
有关这位公爵的一切都写出来，那么我就永远结束不了；只稍说说 
这些事就足够了，他想使荒漠地区住上人，让贫穷人发财致富，让 
蛮夷之徒变成真正的人，让胆怯者变成勇士，让牧羊人的窝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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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御成的宅院。”当你读着涅维尔在报导莫斯科维亚时所写的一 
355个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对“伟大的戈利琴”（这是作者对他的恭 
维 4 > 的改革意图的勇气惊叹不已。但是这个外国人断断续续地、 
无内在联系地表达的这种改革意图说明，它的基础是一个广泛的， 
而且显然是相当周密的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涉及行政制度和 
经济制度，而且涉及国家的等级制度，甚至还涉及国民教育。当然， 
这是一些梦想，是与亲近的人们的家常聊天，而不是立法的方案。 
戈利琴公爵的各种私人关系不让他甚至有机会实际着手制订自己 
的改革意图，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同索菲娅公主联系在一起，所以 
他徂同她一起垮台，他没有参与彼得大帝的改革活动，虽然他是彼 
得最近的一个前辈，而且本来能够成为后者的一个好助手,如果不 
是最好的助手的话。 

戈利琴计划的精神在立法方面5反 映不很 充分，放宽了因债 
务而沦为奴仆的条件，废除了谋杀亲夫者活埋和恶语伤人者处死 
的刑律。不能把对旧教徒加强惩办措施完全算在索菲娅公主政府 
的账上，因为那是教会当局司职的事，国家管理部门通常不得不充 
当惩办工具。在这以前，在旧教徒中间，宗教迫害训练出了热 
而残忍的信徒，照这些狂热分子的话说，成千上万误 入邪途 的人为 
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烧死,为了同样目的，教区牧师把宣扬火 
化殉身的教士也烧死。葉菲娅公主的政府曾用贵族来吓唬择暴的 
射击军，在这位公主用射击军和哥萨克来恐吓贵族的可能悻出现 
之前，她对沦为农奴的农民不能 有任何 作为。但最要否认戈利琴的 
—些主张参与了国家生活是不正确的；这种参与作用不疼在新均 
法律中，而应在索菲娅公主七年统治的普遍性中去找寻。沙皇彼得 
的姻亲和内兄库拉.金公爵 〈而 且也是索菲娅公主的政敢)在 自尽梅 
扎记中对索菲娅公主的统治作了十分出色的评论 5 。“索菲娅，阿列 
克谢耶芙娜公主一开始执政，就勤于政务，审判严明，百姓满意:，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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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内还从来没有过这么英明的统治；经过她掌权七年之 
后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贸易倍墙，各行各业竞相出现， 

开始恢复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科学知识……当时黎民百姓喜气洋 356. 
洋”。库拉金关于繁荣时期的描述显然也被涅维尔的报导所证实， 
他谈到，在木头建筑的莫斯科城（当时估计有近五十万 居民〉 内，隶 
属于戈利琴的衙门的建筑物就有三千多幢石头房子 6 。如果认为 
索菲娅本人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迫使政敌对自己的政缋歌功颂德， 
那是太不谨慎了。 7 索菲娅公主是个胖胖的、不漂亮的、品行不端 
的姑娘，她长着一个笨拙的大脑袋，粗糙的脸颊，腰身又粗又短，在 
她二十五岁时看上去就像一个四十岁的妇女。为了权势她不惜丧 
失良心，为了强烈的性欲她不知廉耻;但是，通过无耻的阴谋诡计和 
血腥罪行夺取了政权之后，她作为一位具有“伟大智慧的”公主和 
“伟大的政治家”（库拉金语），由于需要证明自己的篡权是合情合 
理的，她能够听取自己的首席大臣和“风流情郎”(这也是一位具有 
“伟大智慧和人人爱戴”的人）的建议 7 。戈莉琴的周围是一些完全 
忠实于他的助手，他们都是些不出名的，但办事认真的人，诸如涅 
普留耶夫、卡索戈夫、兹米耶夫、乌克兰因采夫 } 戈利琴同这些人一 
起取得 了库拉金所说的那些政缋。 

戈利琴公爾和奥尔金-纳肖金 戈利琴公爵是奥尔金-纳肖金 
的直接继承者。前者作为另一代的人，榮到不同的教育，在改革计 
划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走得更远。戈利琴既不具备纳肖金的智 
慧 ，也没有他的治国才能和办事认真的习惯，但在书本知识上却比 
他有学问，戈利琴做得比他少，但考虑得比他多。戈利琴那种不太 
圃 于经验的主张更大胆更深入地渗透到现存的制度之中，触及到 
这个制度的基础。他的思维活动离不开关 于国家、国家 的任务、社 
会的结构和组织之类的一般问题 。无怪 乎在他的藏书中有一本<关 
于国民生活或者关于改善压在百姓身上的各种事情> 的手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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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纳肖金那样满足于行政和经济的改革，他还想要扩大教育和 
信仰自由以及准许外国人自由进入俄国，改善社会制度和道德风 
357 尚等。他的计划比纳肖金的方案更广泛、更大胆，但是却平和得 
多。他们俩人作为相连两代人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十世纪以前 
出现的两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的表率。所有其他的国务活动家或 
者是纳肖金式的，或者是戈利琴式的。纳肖金是彼得时期务实派活 
动家的始祖，但在戈利琴身上可以明显看到叶卡捷琳娜时代自由 
派的和有点好幻想的大臣的特征 8 。 

我这就结束对彼得大帝改革的准备所作的述评，现在请允许 
我把上述的内容加以总结。 

改革的准备和改革的纲領 我们已经看到，改革的准备工作 
是多么的动摇不定。十七世纪的俄国人每向前跨进一步就停下来 
想一想，他们干出了座什么，步子是不是跨得大了一些。可以这 
样来形容十七世纪俄国社会在文化上的步伐：一瘸一拐地向前 
走，一边思虑重重，一边胆怯地朝后看。他们每走一•步都要深思 
熟虑，所以走的距离比他们自.己想的小得多。改革的想法是由于 
他们对爵家防御和国库收入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些需要要求对画 
家体制、经济生活以及组织国民劳动进行广泛的改革。在这几个 
方面，十七世纪的人只限于小心翼翼地试探和犹豫不决地借鉴西 
方。但是就在这些试探和借鉴当中，他们也常常争吵不休，骂来骂 
去，同时在争论时他们对一些事情也想了想。他们在军事上和经 
济上的需要同他们祖训的信仰和根深蒂固的习惯，同他们历来的、 
偏见，发生了冲突。原来他们需要的比他们能够做到，想要做到和 
准备做到的要多得多。为了保证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存，他 
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观念、感情以及整个宇宙观。因而他们陷入了 
落后于自己需要的人们的难堪境地。他们需要技术知识、军事技 
术和工业知识，但他们不仅没有这些知识，而且直到那时候还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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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知识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罪孽的，因为这类知识不会使灵魂 
得救。 在这场同自己的需要，也同他们本身，同自己的成见进行的 
双重斗争中，他们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 

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他们在国家制度方面进行的成功 
改革不特别多。他们聘请了几千名外国人，有军官、士兵和工匠 I 
在这些外国人的帮助下他们使大部分(也是很差的、缺少应有装备 
的部分）军队勉勉强强地走上正轨，还建立了几个工厂和兵器厂， 
然后又借助于这个稍加整编的军队和这些工厂，费了很大周折和 
气力，好不容易才把斯摩棱斯克和谢维尔斯克省这两个丧失的省 
份收复，勉强把一半自愿投向他们的小俄罗斯抓在自己的手里。这 
就是他们作出了七十年的牺牲和努力之后取得的全部重要成果！ 
他们并没有改善国家制度，相反却使国家制度比以前更令人难以 
忍 受了。 他们放弃了地方自治，用各等级分离的做法加剧了社会 
的分裂，牺牲了农民劳动的自由。然而他们在同自身、同自己的习 
惯和偏见的斗争中，取得了几个重大的胜利,使以后几代人进行这 
种斗争变得容易得多。这是他们在准备改革的事业中立下的公认 
的功劳。与其说他们准备的是改革，不如说他们是在训练自己，培 
养自己的才智和良知去进行这一改革，而这是不易看出的，但却是 
比较艰巨的和必要的工作。现在我打算简单列举一下他们在智能 
和道德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果。 

第 一 ，他们意识到，需要知道的东西中有许多是他们不知道 
的。他们最难做到的是战胜他们自身，战胜自己的自尊心和自己 
的过去 c 古罗斯的思想界对这些问题，即宗教道德秩序、良知和意 
志所应遵循的规矩、为服从信仰而使理智屈服，以及那些被看成是 
拯救灵魂的事情，是下了一番苦工夫的。但是古罗斯的思想界忽 
视了尘世生活的条件，把尘世生活看作命运和罪恶的合理王国，因 
此古罗斯思想无.能为力地顺从地让这种生活受制于祖野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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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斯的思想怀樟才可以降福于人世，值不值得降福于人世， 
照圣经上说，这个人世是处于灾祸的渊薮之中，因此注定要在灾 
满中灭亡‘；它还相信，现存的日常生活秩序像世界秩序一样很少 
取决于人的努力，也像世界秩序一样是不变化的。但是来自国内 
外两方面的影响开始使这种相信日常生活秩序注定不变的信念发 
sa 生动摇。国内的影响来自十七世纪国家的动荡不定。动乱时期第 
—次重重敲打了俄国昏昏沉沉的社会意识，迫使一些善于思考的 
人张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事物，用直接而清晰的目光打量一下自已 
的生活。在当时的作家——主持僧巴里津、司书季莫费耶夫、赫沃 
罗斯季宁公爵——的著述中祥明流露出可称之为历史思想的东 
西，流露出探究俄国生活条件和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基础的趋向， 
以便在这里找到人们遭受种种灾难的原因。动乱之后直到十七世 
纪末，越来越增加的国家负担加强了这一趋向，同时孕育着在多 
次骚乱中曾经爆发过的不满情绪。在缙绅会议和同政府联席的特 
.别会议上，选出的代表在指出各种不成体统的现象时，他们所提出 
的纠正现实的手段表现出他们 对这一 悲惨现实的深刻理解。显 
然，思想触动了，它试图带动停滞的生活，但是它所见到的并没有 
超出不可侵犯的现存制度。另-•方面，西方的影响给我们带来这 
样一些观念，它们使人们的思想集中到尘世共同生活的条件和舒 
适环境上，而且提出改善这种条件应是国家和社会独自解决的重 
要任务 & 但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古罗斯没 
有的，并且也是被忽视的），特别需要研究自然界以及研究自然 
界可以用来为人的需求服务的东西，因此十七世纪俄国社会对天 
文学的著作以及其它类似的著作有着浓厚的兴趣。政府本身是 x 
持这种兴趣的，而且政府开始考虑开发国家尚未触动的自然财富， 
寻找各种矿藏，为此同样需要知识。一股清风甚至对像沙皇费奥 
多尔这样衰弱的人都产生了影响，他以酷爱各种科孥，特别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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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称。西尔维斯待 • 麦德维杰夫证实：费奥多尔不仅关心神学教 
育，而且也关心技术教育。他把“各种工艺的行家”召集到自己的宫 
廷作坊中来，给他们优厚的薪俸，而且他本人也勤勉地观察他们?工 
怍。从十七世纪末期起，关于必须有这样的知识的思想成了我国社 
会中先进人物的主导思想，对俄国缺少这种知识的抱怨已成了描 
述俄国状况的老生常谈的套话。你们不要以为这种意识或者这种360 
; 抱怨马上就会产生效果——使人去掌握必需妁知识，也不要以为 
这种知识既然成了首要的问题就立即会变成迫切的 需要。 远不是 
这么回事。在我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总是要准备特别长的时 
间和特别小心谨慎。在整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 
，里，人们曾经思考和辩论哪些知识对我国是适用的，哪些是有危险 
的。但是已经出现的对智力的需要很快就改变了对现存日常生活 
秩序的态度。 … 旦掌握这样的思想，即借助知识可以建立比现实 
生活要好的生活，那么对曰常生活秩序不可改变的信念就开始崩 
溃，词时产生一种把生活安排得更好些的愿望。在人们来得及认识 
如何做到这-•点之前，这- •愿 望就产生了；在人们来得及掌握这种 
知识之前，他们就对它深信不疑了。当时人们巳开始察看现行制 
度的每-•个角落，并且就像在-•所年久失修的房子里-•样，到处见 
到弃置破败、腐朽霉烂、垃圾成堆、无人看管的景象。从前看来似 
乎最牢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再使人相信它们是牢固的了。迄今 
为止，人们都认为自己是有坚定信仰的人，虽然这种信仰没有语法 
和修辞的知识也能了解基督的智慧。但是东方的祭司长帕伊西 • 
里加利德却指出必须要有学校教育来同分裂进行斗争；俄国的总 
主教约河基姆重复他的话，在一篇反对教会分裂的作品中写 道:许 
多笃信宗教的人，由于智能低下和缺少教育，倾向于分裂。就这 
样，智能、教育被认为是笃信宗教的支柱。外交事务衙门的译员菲 
尔索夫在1683年翻译了<诗篇\这位小官员认为利用知识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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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制度是很有必要的。他写道：“我们俄罗斯人是粗野的、没有 
学识的人民；不仅普通百姓，而且神职人员既不寻求真正的知识和 
智慧，也不热衷于圣经。这些人辱骂有学问的人，把他们叫做异端 
邪说之徒。” 

照我的看法，在准备彼得大帝改革的事业中，道德上的主要成 
就就在于唤醒了对科学的朴素信念和借助科学修正对一切所抱的 
轻信的期望。彼得大帝这位改革家在自己的活动中也遵循这一信 
念和期望。在彼得以后，每当我们为追逐西欧的成就弄得精疲力 
36】 竭，心想我们这些人生来是不配享有文明的，而且还无情地自暴自 
弃的时候，正是那种信念在支撑着我们。 

但是十七世纪的人得到这些道德上的成就并非无益，这些成 
就使社会得到新的和谐。在这之前，俄国社会是靠国内的影响、自 
身的生活条件和本国自然资源的指向而生活的。当具有丰富经验 
和知识的外国文化吹向俄国社会时，它同俄国的秩序相遇便展开 
了一场斗争，激动了俄罗斯人，搅乱了他们的观念和习惯，使他们的 
生活复杂化，同时还使这种生活的进程加剧和不稳。早在十七世纪, 
外国的影响就以大量的新观念和新的利害关系震撼着人们的头 
脑，从而引起了这种使俄国生活更加错综复杂的现象。在此之前， 
古罗斯社会的恃点是它的遒德一宗教结构的单一性和完整性。古 
罗斯人虽然社会地位千差万别，但其精神面貌彼此很相像，他们从 
相同的源泉吸取养料来满足自己精神的需要。大贵族和奴仆，识 
字的人和文盲都记得数量不同的经文、祈祷文、教堂赞美诗以及世 
俗的谈鬼说怪的歌谣、故事、古老的传说；他们都程度不同地了解 
各种事物，都程度不同地知道自己日常生活的基本信念。但是他们 
强调的都是同一种基本信念，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样轻率地造 
孽作恶，都是在直接许可“千一切事”之前怀着相同的对神的恐惧 
心理去作忏悔和行圣 餐礼。 虽然古罗斯人的机械般的良知只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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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单调的细微变化，但就是这些变化帮助他们很好地相互了解，帮 
助他们形成有相同道德的芸芸众生；正是这些变化，不管社会上的 
争斗如何，在古罗斯人之间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协调一致，而且使 
—代代的人循环重复已经确立的模式。无论从木制农舍极平常的 
建筑设计中也加上沙皇王宫和大贵族府邸用的奇特雕刻和镀金 
上，还是从十六一十七世纪俄国写书人的奇妙叙述中，同样都显 
露出“头脑简单、智慧更贫乏的农村无知者”的简朴的、祖传的精 
神生活内容。西方影响破坏了古罗斯社会的这一道德完整性。西362 
方影响并没有深入人民中间，但在社会的上层中，由于其自身地 
位为外来风尚敞开了大门，便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正如一块不 
同部位加热不均的玻璃在破裂一样，由于西方影响在各个阶层渗 
透程度不同，俄国社会也发生了分裂。十七世纪俄国教会发生的 
分裂是俄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这一道德分裂在宗教上的反 
映。当时我国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敌对的观念和 
情感。俄国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一一 个崇尚 俄国的古制，另一 
个崇拜新鲜事物，即崇拜外国的(西方的)东西。留在东左教教会的 
院墙之内的社会统治阶级，开始对本国的古制采取漠不关心的态 
度，而主张教会分裂的人是拥护古制的；因此统治阶级比较容易受 
到外国的影响。被抛在教会院墙之外的旧教徒就更加坚决地仇恨 
外来的新事物，把它看作是破坏俄罗斯古代东正教教会的祸殃。 

一些人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另一些人的这种仇恨心浬就像两 
根新的发条插进了俄国社会的精神世界中，它们使社会的运动更 
加复杂化，把人们拉向四面八方。 

必须承认个别人物积极参与传播改革的意图是这种意图得以 
成功的十分难得的条件。这些人是古罗斯最后一批优秀人物，他 
们最先表明了改革的意图或者支持过这种意图，因此他们给这种 
意图打下了自己的烙印。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唤起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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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和改善体制的普遍而又模糊的兴趣，但他同时没有脱离本 
国的古制。他宽容地赞扬改革的创举，同时使俄国人那种胆怯的 
思想亲近这些改革；他以自己的宽容态度让人们相信这些改革在 
道德上是没有危险的，让他们不要失去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大贵 
族奥尔金•■纳肖金的特点是:既没有这样的宽容态度，也没有对本 
国古制的诚心的眷恋；他对俄国一切事物的不断埋怨只能引起人 
们的忧郁和沮丧，使人感到绝望。但是他那忠贞不渝的毅力令人 
不知不觉地为之神注，而他的英明睿 智又使 模糊不淸的改革激情 
363和主张具有如此简明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计划的形式，使人们愿意 
相信它的合理和可行，而它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的。由他的指示、 
设想和试验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这是一个范围不广， 
但却相当清楚的改革行政和国民经济的纲领。另外一些不甚箸名 
的人物补充了这一纲领，加进了一些新的要素或者把这二.纲 
广到国家生活和人民生活的其它领域，这样，就把改革的事业稍稍 
向前推进了。勒季谢夫试图把道德的因素纳入国家管理之中，他 
提出了一个兴办社会慈善事业的问题。戈利琴公爵用幻想的言论 
谈到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这唤醒了满足于现存制度的统治防 
级那无所作为的思想。 

我对十七世纪各种现象的评述就到此结束 s 。整个十七世纪悬 
为彼得大帝的改革作准备的时代。我们研究了各种事态，看到了 
许多受到十七世纪新风尚培养出来的人物。但这些只是改革运动 
中最杰出的人物,在他们后面还有其它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 t 大贵 
族鲍里斯 • 伊凡诺维奇 • 莫罗佐夫、大贵族尼基塔 • 伊凡诺维奇 • 
罗曼 it 夫、大贵族阿尔塔蒙 • 谢尔盖耶维奇 • 马特準耶夫，一大 
批基辅学者，还有一位不受人注意的外来的流亡者尤里•克利尚 
尼奇。他们每一个人都站在改革的第一线和第二线，提出过某种 
改革的意向，发挥过 某种新 的主张，有时是一系列的新主张。如果 



从这些人来判断，那么在动乱不安时代的激昂社会意识中所积累 
起来的丰富多采的改革主张是会让人惊叹不已的。这些主张迅速 
发展起来，既没有相互间的联系，也没有统一的计划，但是，如果把 
这些主张彼此作一比较，那么我们会看到，它们自然地形成一个相 
当完整的改革纲领，其中外交政策问题同军事、财政、经济、社会、 
教育等等词题交织在一起。下面是这个纲领的最主要部分:一）同 
波兰和睦相处和结盟；二）为夺取波罗的海东岸同瑞典作斗争、为 
夺取南部俄罗斯同土耳其和克里米亚作斗争;三)把军队改建为正 
规军； 四〉 用两种税——即人头税和土地税——代替旧的庞杂的直 
接税;五)发展对外贸易和国内的加工工业；六）实行城市自治以利 
提高工商业阶级的生产率和收益;七)连同土地一起解放农奴;八）… 
不仅开办带宗教性质的#通学校，而且开办适应国家需要的技术 
学校，——所有这些方面都按照外国的模式，甚至借助于外国的领 
导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些改革任务总合起来就是彼得大帝的 
改革 纲领： 这个改革纲领早在这位改革者开始活动以前就巳经具 
备了。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务活动家的作用在于:他们不仅造成了这 
位改革者成长起来的环境和他耳濡目染的气氛，而且勾划出了他 
行动的纲领,在某些方面这个纲领大大超出了他所做到的事情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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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教程 >笫三卷。——评者 
参看本书边码，第7页。 

参看本书边码，第12页<» 


瓦西里 • 奥西波维奇 • 克柳切夫斯基在 《俄国 史教程> 第三 
卷①一开始就阐述了几个基本问题，阐述“俄国历史的第四时期” 
——按作者的分期，这一时期从十七世纪初起到1855年止。克柳 
切夫斯基用本 《 教程》的三卷书（即第三、四、五卷）来谈这一时期。 
正付印的《教程 > 的第三卷叙述了十七世纪初有关外国干涉和农民 
战争的一座事件，以及十七世纪俄国历史的一座最重大问题。 

像在前面各讲一样，克柳切夫斯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折衷主 
义首先表现在解释历史进程的原因方面。克柳切夫斯基把新王朝 
的建立、国家疆土扩大到俄罗斯居民的边陲地区、服役贵族的政 
治影晌的加强、农民的农奴化以及加工工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 
的增长，看作是十七世纪俄国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②。因此，克柳 
切夫斯基以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因素^—政治、地理和经济的因素 
来解释十七世纪的许多现象。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国际政治局势起着重大的作用:“在任何其 
他国家的历史上，国家的国际地位未必对其内部制度起更重要的 
影响，而在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种影响都没有像我们现在论 
述的时期那样明显地表现出来”③。 

克柳切夫斯基正确地了解到，十七世纪是俄国历史上一个特 
定的分期线。他同被称作“国家学派”的历史学家把彼得一世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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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看作一个转折时期的见解不同，认为这些改革早在十七世纪就 
巳经做好了准备。但是克柳切夫斯基却不能正确地揭示出表明俄 
国历史新时期的基本恃征——全俄市场开始形成、资产阶级关系 
在国内的发生和阶级斗争的加剧（斯捷潘 • 拉辛领导下的农民战 
争、十七世纪中叶的城市起义）。 

在《教 程》 第三卷中，克柳切夫斯基实际上只谈了四个问题， 
即：一）“动乱呼期”及其意义；二)俄国的国际地位;三）国内局势和 
居民中一些阶层的状况和四）作为派生现象的十七世纪俄国文化 
发展的特点。 

《教程 >第'三卷的前面四讲包含对十七世纪初期外国干涉和农 
民战争这些事件的评价。克柳切夫斯基正确地认为，这些事件在 
其原因上与前一个时期相联，而在其后果上又与后一个时期相联。 
克柳切夫斯基在解释“动乱时期”的原因和结果时，也像在其它许 
多情况下一样，别出心裁地把有关“动乱”的社会原因的重要原理 
和推论同纯唯心主义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例如，他多次重复其前辈 
关+ “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强行摊派专门的国家赋税”的观点，与此 
同时他又承认，由于被压迫阶层居民的困难处境和“上层阶级”力 
图加强自己的权力，国家的“赋税”制度造成了社会的纷争与不和。 
克柳切夫斯基把这些社会方面的原因从属于政治方面的因素和纯 
唯心主义的因素，好像这些因素在展开的事件进程中具有决定性 
意义似的；尤其是，他非常重视王朝方面的问题，认为人民不习惯 
于推举沙皇的主张，他们力求“复活灭亡了的皇族”，所以支持 
僭 王①。 

克柳切夫斯基力图把似乎引起“动乱时期”的各种不同的原因 
结合在一起，这样做就使得他自己得出一个错误的论点：俄国社会 


①参看本书边码，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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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阶层顺序卷入事件之中。他把“动乱”的消除解释为社会各 
神力量联合的结果，因为这个社会见到自己的国家已处于覆灭的 
边缘。克柳切夫斯基不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I 
所以他有关“动乱时期”的观点仍然处于贵族资产阶级历史编纂 
学的传统公式——国家制度 r “破坏”和“恢复”的公式的框框 
之内 

苏联的最新研究早就否定了克柳切夫斯基和 c . o . 普拉托诺 
夫关于十七世纪初期俄国社会各个阶层逐渐卷入“动乱”的说法， 
指出农民战争和外国干涉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是由于最溁刻的社 
会经济矛盾和残酷的阶级斗争造成的，因此，农民运动早在鲍里 
斯•戈都诺夫政府发生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根本不存在任何 
俄国社会各个阶层“顺序卷入”阶级斗争的情况。 

克柳切夫斯基对“动乱”的看法基本上在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的石印版教程中就作了阐述，这对普拉托诺夫的观点有着重要的 
影响。普拉托诺夫在自己的学术著作 <十六至十七世纪莫斯科国 
家动乱时期简史> ①中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充分的阐述。尽管克柳切 
夫斯基提出的公式有明显的臆想性质，但是 <教程> 第三卷中有 
S 67 关十七世纪初期事件的几讲，还是试 图分析 当时最复杂现象的一 
次最初的尝试，而在这些现象中阶级对抗受到重视。对沙皇费奥 
多尔 • 伊凡诺维奇，鲍里斯 • 戈都诺夫的描写，对1610—1611年 
决议和瓦西里 • 舒依斯基的宣誓文告的分析是极其有趣的。 

现在克柳切夫斯基的许多论点已经过时了。苏联历史学界非 
常注意研究十七世纪初期外国干涉和农民战争所引起的一些事 
件。 M . M . 斯米尔诺夫的专著研究了伊凡•鲍洛特尼科夫率领的 


① c . 中.普拉托诺夬的观点后来在他的学生 n * r . 柳波米罗夫的著作 
1613年下哥罗德民军简史以莫斯科年版）中进一步有所发挥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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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过程和动力①、俄国人民反对波兰和瑞典干涉②的斗争历 
史，以及建立第一次民军等问题③，都有专门的分析研究。 

克柳切夫斯基在以后叙述十七世纪俄国历史的基本问题时* 
试图详细描述一些有代表性的现象，照他的意见，这些现象一方面 
确定了此一时期历史状况的特点，而另一方面明确了社会生活中 
的变化。 

从克柳切夫斯基的思想来看，“动乱时期”和新王朝的统治对 
俄国历史的后来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正确地看到“统治阶级” 
成员中发生的重大变化，详尽地分析了大贵族阶层的衰落过程和 
门第制的逐渐废除以及服役贵族阶层作用的加强，这个服役贵族 
阶层取得了新的“旧的名门世袭大贵族阶级不曾有过的个人权利 
和社会权利” ©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动乱”的直接后果是沙皇取 
力的削弱和缙绅会议、代表机构的作用的加强。但是在克柳切夫斯 
基的著作中，这些以精心选择的材料为基础的正确论点，却与他对 
社会阶级结构的完全错误的观点交织在一起。克柳切夫斯基同把 
“阶级”理解为一定的社会经济范畴的观点相距太远了。所以他给 
农民战争被镇压和外国干涉被消除之后封建统治者们的政策下了 
一个错误的定义，他把同一个阶级的两个阶层——大贵族阶层和 


① VI . 斯米尔诺夫 | «1606—1607年伊凡•鲍洛特尼科夫起义 >，国家政治书 
箱出版社，莫斯科1951年版。 

(?) H. H. 波克罗夫斯基, <1608 — 1609 年莫斯料国人民战争的开始》，载 《国立 
顿河-穸斯托夫大学学报 >， 第 6 卷 ， m 2 册，顿河-罗斯托夬 1945 年版，第 3—45 页。 

H . C . 谢皮列夫* «1608— ieio 年奠斯科国家的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皮亚蒂戈 
尔斯克1957年版。 

R 11. 沙斯科尔斯拣 | < 十七 Hi: 纪初瑞典对卡 累利阿 的干涉 >，彼溥罗査沃 德斯克 
1950 年版，等等。 

③ C . 谢皮列夫* <彳6丨1年第一次全国民军的组织>，载《国立皮亚蒂戈尔斯 
克师范学院学报>，第 5 卷，斯塔夫罗波尔1949年版，第 m — 页，第6卷，卬51年 
版，笫 207—353 '页，等等。 

④ 参看本书边码，第 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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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本书边码，第7页 0 

同上，第7页、第72页。 
同上，第83页。 

同丄，第92页。 


贵族阶层彼此对立起来，并把后者看作是“领导社会^®的一支独 
立的社会力量。克柳切夫斯基一方面认为在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初 
几个沙皇时期建立立宪统治是现实的，并且指出了到十七世纪末 
期专制政权的加强，但另一方面他却没有看到，封建专制君主制的 
形成是与封建统治阶级追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努力 
相符合的。由于这个原故，克柳切夫斯基把沙皇政权看作一种超阶 
S ⑽级的力量,硬说“新的执政阶级—服役贵族阶层“同新王朝携手 
前进”，而在十六世纪，沙皇政权似乎是同“整个执政阶级”——大 
贵族阶级②一'协同一致地治理国家的。 

这样一来，克柳切夫斯基就把服役贵族的政治统治的出现看 
成是“动乱”的直接后果之一。但是这个贵族阶层却不能对国家的 
管理体制作出任何的改变。因此，他写 道：“ 这个世纪之初各统治 
阶级更为关心根本法的制定，关心最髙执政当局的立宪体制;而在 
这个世纪结束时,国家却 依然没 有任何根本法，没有调整就绪的最 
髙执政当局，甚至连王位继承法都没有”③。 

像在 < 教程 > 的前两卷一样，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确定“俄国历 
史的第四时期”的基本事实之一便是国家领土的扩大(俄罗斯族政 
治上联合的完成和国家疆土扩展到俄罗斯平原的边界)。克柳切夫 
斯基把十七世纪俄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看作是“前一王朝统一政策 
的直接延续”，看作是“为夺取当时莫斯科国尚未控制的这样一些 
俄罗斯领土”④而斗争的历史。 

克柳切夫斯基详细地谈到了俄国当时面临的基本外交任务 
(乌克兰的重新合并和波罗的海问题），他认为这些任务是通过多 


①②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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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严酷的长期战争来实现的，而这些战争引起了民间力置的过分 
紧张，同时还引起了一个结果——“以牺牲社会的自由来扩大国家 
的权力 ”① s 

这样一来，克柳切夫斯基就把从社会一经济上发展国家的问 
题归属于地理和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 

与国家的对外任务相联赛，克柳切夫斯基还研究了人民群众 
的地位。他认清了十七世纪人民运动的社会性质，强调指出了社 
会不平等的加剧，但是他没有把这些同十七世纪俄国发生的经济 
进程联系起来。照他的看法，人民运动是由于人民的无权和破产， 
当局滥用权力所引起的.。在这一方面， 《教程》 中有好些地方已经 
过时了。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专门研究，巳经涉及到了人民群众 
社会经济地位的问题②，苏联史学对这些问题已作了广泛的阐述。 
在 B.fl. 格列科夫、 A.A. 诺沃西利斯基、 A.A. 雅科夫列夫、 B.M. 
顺科夫等人的著作中，研究了农业、农民史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问 
题⑧。在 n . n . 斯米尔诺夫、 K . H . 谢尔比鄉、 H . B * 乌斯丘戈夫等 
人④的研竞中阐明了城市、手工业、贸易和城镇工商居民的状况等 
问题。 最后， k . b . 巴齐列维奇、 m . h . 吉霍米罗夫、 n . n , 斯米尔 


① 参看本书边码，第 8 页、笫129 页。 

② IO . B . 哥第耶：《十七 世纪苋 斯科南部地区>，莫斯科 WST 年版* C _ B •维谢 
洛夫斯基(古俄罗斯）索哈賦税清册>，第1、2卷，莫斯科1915年、1916年版; A . M •扎 
阿泽尔斯基 * 《十七世纪沙皇的世袭领地>，莫斯科1937年版，等等。 

③ E . ZI . 格列科夫： 《从 古代到十七世纪罗斯的农民>，第2册，莫斯科1 9 记年 

版； A . A . 诺沃西利斯基* <十七世纪世袭领地主及其经疥>，莫斯科一列宁格勒】 
年版, B . 顺科夫, <十七迆纪西伯利亚农业简史>，莫斯科 I 956 年版 》 A . A . 雅科 

夫列夫 * <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奴仆制和奴仆>，莫斯科一列宁格勒 I 943 年版。 

④ n . n . 斯米尔诺夫 • <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工商市民及其阶级斗争 ，，第 1 、2 
卷，奠斯科一列宁格勒 1947— 1948年版； K . H _ 谢尔比嫌* <俄罗斯城市社会经济简 
史>，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51年版 B . 乌斯丘戈夫 * <十七纪卡马河盐场的制盐 
业>，莫斯科195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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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等人①的专著反映了十七世纪市民运动的历史。 

克柳切夫斯基正确地指出了十七世纪俄国地方管理和中央管 
理的集中过程，指出了不同社会阶层在法律上占有的不同特殊地 
位 I 他把农民农奴化的过程同缙绅会议停止活动直接联系起来。但 
是克柳切夫斯基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封建主统治阶级的政策的反 
映，他用政府的内部困难来解释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政府从战争的 
经验中感觉到“本国物质资料的匮乏，空前的军事软弱和国民劳动 
生产率的低下，以及无法使国民劳动产生效益”。②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克柳切夫斯基提出国家的需求是决定人民整个历史发展的 
原因。 

克柳切夫斯基发挥了如下的正确思想，卽十七世纪是“为波痦 
大帝的改革作准备的时期”，但与此同时他却毫无根据地认 为：十 
七世纪只是在形成一种“改革的意图”。所以照他的看法， 《1649 年 
会议法典> 只是试图“规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③。 
然而克柳切夫斯基本人却宁愿承认，十七世纪制定的改革方案比 
后来彼得大帝实现了的改革要更加广泛④。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结构同样是确定“俄国历史 
第四时期”来临的重要因素。虽然他承认这种因素的存在，但却 
没有指出它的实际意义。克柳切夫斯基对国民经济的“新结构” 
充其量不过看作是产品数量的增加:“人民的劳动……在经济上扩 
大了 范围： 过去是在农业上开发国家，而现在增加了对工业的 
开发”⑤ C _ 

① K. B. 巴齐列维奇 《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竒的币制改革和 1662年 莫斯利 
起义>，英斯科一列宁格勒1936年版, M. H. 吉霍 米罗夫 • <1650年的普斯科夫起 义>. 
莫斯 科一列 宁格勒1935年版* 

② 参看本 书边码 ，第126 页， 

③ 同上，第142 页。 

④ 同上，第363、364 K . 

⑤ 同上，第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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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 敎程》第三卷中克柳切夫斯基用很大的篇幅谈到 所请西 
方对十七世纪俄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五十二一~■第五十 
八讲)。他看到十七世纪的俄国在发展上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但他 
却过分夸大了西欧对俄国文化的影响。俄国文化并始蓬勃发展的 
原因首先应以俄国社会经 济发展 中的 1 进步来 解释。 

克柳切夫斯基有关“俄国历史第四时期”的前提条件和最初阶 
段的纲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学派”历史学家的 影响。 但370 
是与以往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相比，克柳切夫斯基向前跨进了 
一步。他试图把“动乱时期结果和以后的国家发展过程直接相 
互联系起来，他还试图发挥关于彼得大帝时期实现的改革的前提 
条件日益成熟的见解。 

像本 < 教程 >的前两卷一样，克柳切夫斯基非常注意对历史人 
物的描述，力求在他们身上反映出时代的色彩。 

对俄国著名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阿法纳西 • 拉夫连季耶维 
奇 • 奥尔金-纳肖金的描述(第五十七讲），理所当然应当承认足这 
类描述中最好的描绘之一。同时对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 
和费奧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勒季谢夫的形象也写得生动有趣， 
但由于把他们太理想化了，所以，与其应该看作是真实表现他们的 
活动，不如看作是进行一种心理分析的试验。 

较之 < 俄国史教程》的其它几卷，第三卷的特点可能是语言更 
加优美，格言更加明确和更加令人难忘。克柳切夫斯基在这一卷 
中研究的十七世纪的俄国历史，过去一直是他在科学上关注的课 
题之一 C 

正如在准备俄国历史较早时期的几讲一样，克柳切夫斯基在 
编写<教程 》 第三卷时，利用了大量的研究性专门著作和各种刊印 
材料。他特别广泛地采用了有关十七世纪历史的最重要的史料：当 
时一些人一一奥弗拉米 • 巴里津、伊凡 • 季莫菲耶夫、卡迪列夫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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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夫斯基、格里戈里 • 科托希欣、涅维尔、弗莱沏、若尔凯夫斯基、 
列伊坚费利斯、马耶伯格等一■的笔记以及年代记和文件资料。在 
专门学术论著中克柳切夫斯基尤其经常利用拉特金、米留科夫、普 
拉托诺夫等人在十九世纪末发表的大量研究性著作_ 


克柳切夫斯基用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莫斯科大学讲课的 
石印版讲稿作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的基础。与<教程>的第一、 
二卷不同，作者利用的不是一种石印本，而是好几种，因为这些石 
印本是内容不同的讲课笔记（在不同年代把讲课内容石印下来）， 
而且克柳切夫斯基还对它们作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在 《 教程》第 
三卷准备付印时，作者从1906年初到1907年秋对《教程> 草稿进 
行了加工，同时广泛利用了瑟索耶夫石印本的材料。这本教材的 
名称是 〆 俄国近代史<1613—1855年），正教授瓦西里 • 奥西波维 
奇 • 克柳切夫斯基的讲稿，莫斯科1888年瑟索耶夫版，共三百一 
十七页 >①。 


①石印版的前一百二十页放在《教程>第三卷中。这一节的内容如下 I 

第四时期 （1613— 1855年）。第三时期的主要事实。第三时期的新事实上述事 
实的相互联系。第四时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罗斯的动乱时期。 U 引起动乱的原因。沙皇费奧多尔 • 季米 特里王 子被杀6鲍里斯 
•戈都诺夫——沙皇。2,对动乱时期 各种齊 件的评述| a ) 大贵族上层卷入动乱 〆 )大 
贵族中层和服役贵族上层卷入动乱, B ) 服役贵族下层卷入 动乱; r ) 全国下层阶级卷入动 
乱0)哥萨克帮卷入动乱。 ' 

对第四时期事件的评述。新王朝。动乱的直接后果| 1. 新的政治概念 》2. 国家制 
度》3.立法。 

新王朝时期莫斯科国家的国际地位^英斯科国家对外政策的任务 o 西南罗斯。卢布 
林合并。卢布林合并的政治后果卢布林合并对西南罗斯在民族一宗教方面的后果。小俄 
罗斯问 M 。 新王朝拥有的手段。 

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家国内活动的总方向。管理制度的变化。等级的结构农民农奴 
身份的起因。缙绅会议。国家的经济，对国内事态的不满。西方影咱的起源。军亊和 
工业上的革新活动。引进西欧的舒适设施和娱乐消遣活动。十七世纪人们的改革 
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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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到了瑟索耶夫石印本，其中有克柳切夫斯基在准备 m 
<教程>第三卷付印时作的修改。石印本的前面七十二页现存国家 
列宁图书馆，克柳切夫斯基档，卷宗夹5,卷3;从第73再到第160 
页现存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克柳切夫斯基裆，卷宗 
夹19。 

克柳切夫斯基还相当广泛地利用了巴尔斯科夫石印本的材 
料。此教程的名称是: 《 俄国近代史教程， B . O •克柳切夫斯基，1883 
—1884 学年，共三百二十二页（巴尔斯科夫版)>①。作者的石印版 
文稿现存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档案馆，克柳切夫斯基 
档（第197裆，案卷1)。我们还接触到了这本《教程：>的学生笔记 I 
在此笔记石印之前克柳切夫斯基作了一些修改（现存国家列宁图 


书馆，克柳切夫斯基档，卷夹9,共四百五十八页）。 

克柳切夫斯基还根据尼古拉耶娃石印本对 《 教程 > 第三卷作了 
几处不大的增补,此教材名为 《 俄国史讲义， B . O . 克柳切夫斯基正 
教授，1885年（ 一 1S86 年，尼古拉耶娃版），共二百五十一页>©。 


① 收入<教程> 第三卷的总共九十三页》这一部分的内容是,俄国历史第四时期 
<1598 —; !855 年）的主要现象。评述动乱时期的各种事件。动乱的起因。动乱的后果， 
新的政治概念。立法，外交政策，社会的内部状况。管理体制。各等级的结构。缙绅 
会议的衰落。 m 家经济。对国内事态的不满。十七世纪外国对俄国的影响；军事和其 
他方面的“ 革新' 对“革新”开始反击。俄固教会分裂的起因》彼得大帝的先驱者 *1) 沙 
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2 )大贵族 A . JL 奥尔金-纳肖金， 3) B . B •戈利琴 公爵， 

② 石印本从俄国历史第三时期 （1462 —1613年)开始到彼得一世时期结束。收入 
<教程>第三卷的是125页至 21 S 页。 

这一部分的肉容如下《 

十四，动乱时期。引起动乱的导火线。动乱的主要原因。评述动乱时期的各种 
事件。 

十五，俄闻历史第四时期 （1 S 13 — 1855年>的主要现象。推迭米哈伊尔为沙皇。 

十六，动乱的后果 * a ) 新的政治概念新的政治事实；高层执政阶级成员中的变 
化，爵家的体制。立法。 

十七，莫斯科国家因西南罗斯的命运而采取的对外 政策* 

十八，国家的内部状况。管理体制。 

十九，各等级的结构和缙绅会议的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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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石印版文本保存下来的仅有前面十六页（现存苏联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克柳切夫斯基档，卷宗夹19)。 

没有弄清楚克柳切夫斯基引用 < Ek . Aji . >时指的是哪种讲稿 
笔记①。 

石印本中所有这些片断之间相接的一个 环节是 草稿本（标题 
为《第三卷草稿本 》 ）。现存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克柳切夫斯基 
档，卷宗夹1。草稿本有四百四十二页是作者编了号的 （15 X 22.5 
厘米开本；第 S 6— 190页是 16.5 x 25 厘米开本），增补页未计在 
内。文稿是不同时间写的（从1906年1月26日到1909年12月8 
日）。页边上有许多引文出处和对 （ 教程> 的几种石印版本的相应 
地方所作的索引；对各个版本的补充性说明。《教程> 第三卷包括草 
稿本的前面一百四十二页。其余各页包含在《教程>第四卷中。 

克柳切夫斯基准备 《 教程 》 第三卷付印时作的几处增补，现放 
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克柳切夫斯基裆,卷宗夹13和14里面。这里 
还保存有第一版的几页清样(第1、2、29页），上面有作者对排版错 
误的修正(卷宗夹心。卷宗夹5里有 《 教程》的草稿材料， 

作为本版 < 俄国史 教程》第三卷的基础的是作者生前完成的 
1908年版②。1908年版有个别几个地方克柳切夫斯基在清样上 
作了改动，以前 各版没 有这些 改动。 注释中有些主要段落是克柳 
切夫斯基借自讲稿的石 印本的，个别注释取自石印本和草稿 

二十，国家经济。 

二十一，西方的影响。不满情绪。西方影响的起因。西欧氓响和东方拜占庭彩响 
之间的关系。军事-工业上的革新活动 c 引进日常生活的舒适设施和娱乐消遗活动， 
对书本知识的需求。学校教育的成就。 

二十二，反击西方影响的开始。俄国教会分裂的起因， 

二十三 ，十 七世纪人们的改革主张。 

① 这里说的“没有弄清楚”的符号 < Ek . Aji . >在注释的其它地方多次出现，有时 
是用 <Eji. A.> 、 A.> 、 <EA.> 等符号，符 孕后面 的数甲表明页数 3 翻译时仍保 

留这些“没有弄洁楚”的符号。——译旮 

② 《教程>第三卷在1912年 、 IS 17年、1023年、193?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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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材料，但《教程》第三卷的最后版本并没有包含这些材料。注 
释最为详细的是有关卢布林合并的后果和西南罗斯的各种宗教 
团体。 

% 

在转述本书文字及其各种版本，以及指出材料来源和文献名 
称时，编者遵循瓦西里 * 奥西波维奇 •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 
程》第一、二卷的注释中所阐明的体例》 

《俄国史教程》第三卷由 B . A . 亚历山德罗夫和齐明编辑，第 
三卷的注释也是由他们撰写的 # 



JTS 


注 释 


0 


第四十一讲 

1. 第四十一讲最初以《近代俄国及其历史 序幕》 的名称发表在《俄罗斯思想> 杂志 
上 《英斯 科,1907年，第10、11册>* 

在<俄国史教程>第3卷的草稿本中(下称 f 草 稿本； 现存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手稿 
部，克柳切夫斯基档，卷宗 5), 克柳切夫斯基在写<俄国史教程》第三卷时根据草稿本材 
料补充了几段石印版教程的文宇，在本讲前面有如下一段文字:“你们从所说的内容可以 
看到，我国历史经历千辛万苦，迂回曲折才通过走向社会自由的道路。社会自由是由人 
所共知的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利所组成 

在社会中，自由是随着这些权利的取得而不断巩 固的。 通常这些权利 不是焚 个社会 
(删 去了，各个阶级。突然地、同时取 得的。 这些权利首先为上层阶级所享有。它们自 
愿地，但经常是不得已地与普通老百姓分享所取得的好处。在这里，讲演人大概利用了 
关于太 阳上升 的比喻，因为 上升的 太阳首先照亮了山的顶峰,光线从顶峰逐渐照到低处。 
简单地说，主人通常比自己的仆人_由，就是在他们先去控制仆人为其服役的权利之后 
很长时间内，他们也不承认仆人同自己是平等的。解放通常先于平等 。 w 
〔在这一页的反面有克柳切夫斯簋作的记 号〕* 

“关于动乱时期的历史。 

1* 共同搞利的思想是在顺序发展的联盟、家庭、氏族、部落、伙 f 关系、邻里关系、 
等级、 人民、国家的上面形成的。这很像水中投了一块石头而形成^连续 更替 的同心 

鼸豳。 

2. 动乱的形成是因为有各种利害关系，即各种各样的欲望：个人的、家族的、阶级 
的、部落的，甚至宗教的》正是这残欲望的不可调和促使它们变成各种不同的 主张。 

3. 舒伊斯基是半个沙皇 （ C 放在3缺少主见者之列>。 

4 . 封邑制的活动，由经济上〔变成〕为国家的賦役。 

评述3682年国家的状况时-要谈到脤役贵族阶级、财政、土地税册和人口登记、 

服役人员花名册”。 

2 —2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3—3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 H . 巴尔所科夫石印的重校版本 
C 下称《巴尔斯科夫石印版: H 俄国近代史 教程： ►加上的文宇 * 

4*—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0 
4 K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穗本中下面的一句话 *“ ……偶而得 
到或多或少权力的官厅工匠在穿着制服上是有所区别的……， 

374 5*-5*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萆稿本加上的文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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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草搞本中有以下这#一段描述，(债务和利润——同样的 簿记； 最初数学计算 
有一个错误，）这些亊实的对比可能引起历史观察京（观察世界历史现象者）的惊竒。无沦 
这拽现象以其纷繁多样和明显可见的偶然性怎样使人感到困惑，但观察家仍然从这些现 
象中得出如下（振奋人们思 考的〉 印象：他遇到的是某种符合人类智慧的本质、要求和期 
望的合理的、合乎规律的东西，而不是某些不合理的（自发的）势力的任意的（盲目的）狂 
妄行为。我要指出有两种这样的观察：第一，可以看出，在生活的某些领域的成就同另一 
些与前者相适应的、更接近的领域的摁失是同时发 生的； 第二，这些成就是通过牺牲人民 
的搞利和社会自由才取得的 * 

“这一时期的基本事实。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随着人民活动能力的加强和这种活动范围的扩大，人民对自身力量的认识提高 
了，而这种认识是政治，自由感的源泉, 

“二）随着某些人头脑中知识和见解的积累，随着他们视野的扩大，对自己个人力量 
的认识提髙了，而这神认识是国民人身自由感的源泉。 ' 

“我国历史这一时期新事实的相互关系。 

“一 手亨$到国亨夸尽亨$今$亨手。我国的班土愈扩大，人民的内部自 

由就愈受* m 谕。 • 又又澆筚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删去，“这就是说， 

人民站得更苡了 ”）0 在广阔的领域进行的活动扩大了政权的规模，但却减弱了人民羽 
異的 上升力，就好像一阵旋风，使风筝飞不起来。 

“二 

«十七纪贵*族 Vi 在*^系上和经济上的衰落，首都服役贵族阶级的加强。这两 
个阶级的公务是由1682年1月12日法律规定的。根据1722年官职等级亵，服役贵族 
从有军功的人员中得到补充。权利和特权的加强：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的等同 t 对奴仆 
和农民的统治》服役义务的减少>1785年文告所规定的各等级的政治权利 | 尼古拉一世 
时期社会的代表制度 （ B . 0. 克泖切夫斯雒：《谀国史简明教本>1：下称*克拂切夫斯基 * 

<教本>〕，第3販，莫斯科1903年皈，第 152—155 页）。服役贵族 C 变成〕官僚 • 服役贵 
族独立成比大贵族更有特权的新的贵族阶级。这样一来， f 亨〒亨亨冬，统治阶 
级的恃权就愈增加得多,与管理的民主化相伴而来的是社会•罘¥等•的•加 

亨与管理机构的社会成分不符合 （括 号中有“成反比例”几个 字〉。 . 

• •“•三 S 弓琴寻。釆矿业和家庭手工业，土地、森林和375 
水源的开•小•手•工业•大•的*制造工业。经济的技术装备很差，国家 
的自然资源、水道和矿藏没有开发。十七世纪关于这种工业的设想和彼得大帝对此的 
关注 a 

“人民劳动在经济发展中最亨:亨$$$同他们在政治上受到限制的时间孕窄哼 f 
的：约在十七世纪中叶农民处夺4^4 位和彼得大帝时期奴仆同农民混在二麄 》• 各 
士捷琳娜二世:时期农民受奴役的情况进一步扩大和加剧。 

四）人民精神上的发展对国家制度的关系。影响一直发生侔用，它愈来愈扩大，包 
罗愈来愈大的利益集团，而且愈益地渗入到十七世纪的人民之中；彼得一世时期的军队 
和国民经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各种主张、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政治生活的咨神形 
式《如此广泛地引进丰富多采的西欧文化是否使我国的国家制度接近了这种文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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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予等和自由了呢？彼得一世和阿列克谢、叶卡捷琳鄉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 
拉一世。 

“我们越广泛地利用 ® 欧文化的成果，我们与这种文化对 f P 莱本迫求的 
距离就越大。随着吸收西欧形式的政治生活和国民生活，国家 -( iiiAfiri 会”）的性质 
和 内部制度就愈变成亚洲式的（愈少欧洲式的 

“五）政治制度苻时 （按芄 精神它完全不符合该文 化的拦 质），在我们这里这神文化 
的形式是同西方输入我国的大量知识和思想成反比例而建立起来的（刪去：“无论思想 
或人。国家的要求在调动人民力景时不是提高这种力置，而是消 耗它。 一个糟糕的社会 
和糰糕的政府）。 

# 人民的力量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常落后于国家面临的任务，人民的财富——物质财 
富和精 神财富——不是随着经常出现的国家需要而不断增长的， 

“由于社会的冷漠和各种关系的不协调，政府就觉得自己总是有权力的，从来不感 
到自己是负有责任的。这是政府独断专横的两个条件，它的独断专横常被从上面建立起 
来的专制体制的虔诚言辞所掩饰。 

“人民在经济上的劳动生产率得以发展是由于损害了劳动者的法权 地位' 

56 作者在<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 在国外。 

ien 年莫斯科商人对政府的答复和学校 …… ( E - i . A . 44 )。 这一情況成了整个时期的 
—面有特殊标志的旗枳。我们不止一次地观察到一种单调的现象，它像有规律的间歌热 
—样反复出现 

5 b 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 « . 和唯一的 

佾況——约翰 • 波哥斯洛夫教区的信徒。” 

5 r 作者在<教程>笫 3 卷淮备付印时删去了萆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t “强迫，强制性的 
S 76 賦税 成了享有特权的国家生活的最活跃的推动力，成了最令人垂涎的诱感物，成了一种 
机械般的催化剂和促使人们为国效劳的鼓舞力贵。但是在人民无权和受歧视的情况下政 
府 感到自己脚下有一块坚固的基地，所以它就把人民的现成资财挥霍浪费到自己的事 
业和异想天开的事情上，但花费之后又不加以补充，因此它就愈来愈失去自己的基地，正 
像一位糟糕的庄稼汉一样，他粗枝大叶地耕种把全部地力耗得一干二净，但他叉不恢复 
地力 * 还说：这点地力也够我用一辈子了 o 这样 • 专制政体一方面用自己对外成就和国 
内裝饰闪烁的光亮使社会眼花缭乱，自己也被弄得头睪目眩,另一方面还使政府养成在 
对外政策上自以为是的进取心和对内政策疏忽大意的草率作风，同时它又用虚幻的力蛩 
和地主、官吏独断专横的压迫使民气处于呆滞状态（软弱无力状态，就像病人在医生那儿 
处 于麻醉状态一样），但是这种状态有时被那些大大小小的、而3.总县洱对，末淇的骑动 
所中断 。” 

53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镝本中下面的文宇 * “ . 猪米在四 

欧文化的形式下形成了完全非欧洲型的政治生活和国民生活。” 

5 e 作者在< 教程 >第3 卷准备付印时晒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 而人民并不 
知道 ，当西方和东方发生的事件使那些有着各种不同特性的与其迥然不同的部落和部族 
同他们拴在 一起时，该 怎样对 待他们 。人 民艰难地耗费大盘钱财来夺取它们和管理它们， 
从而使自己的福利受到损害，同时他们也 没有力 量使这些部落、部族在道义上服从自己， 
结果他们得到的不是合作者，而是 敌人， 在这一漫长时期中，俄国很像这样一个 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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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东西超过了他的胃能消化的程度 。 w ■ 

5 JK 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刪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时期对研究:若造成一种黑暗时期的沉重印象，但在这个时期内，两个鲜艳夺目的形 
P 、 ——彼得大帝和普希金——正像海岸边孤零零礁石上的灯塔一样， 奇迹 般地穿过了 
那片茫茫黑雾。 ’ 

“国家并不创造文化，只是保证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保障外部的安全和内部的秩 
序，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文化这是人民自身创造力和生命力的事业。这种创迤力和生 
命力是由一个个的人和一个个局部的联盟，在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一经济的、科学的、 
文学的、艺术的、创造财富的场所——中贡献出细微的，不停顿的和协调一致的力量才形 
成的。但是，人民的这种能力，这种创造性劳动的能力不是从天而降的、即兴而发的灵 
感（或者是突然落到失 t 的大蜇） t 这种能力是连绵不断、世代相承的积极活动和许多代 
人的辛勤劳动培育出来的，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整个生活方式都适应于 
自己”。 

6—6 这是作者在《纹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7*—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7 a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现在加以对比377 
的事实碰到一起很像历史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它又一次把我们带到有各种见解的领域 * 

必须 在政治意识的某些缺陷中找寻对这类相撞现象的解释。尚人们的关系形成为种种 
矛盾和误会的时候，——这是个可靠的征兆，表明人们对某些事情还没有全面想到，还没 
: IY 究全相互了解，也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情况。” 

76 E . H . 奇切林 H 论人民代表制下称*奇切林〕，莫斯科 1 S 3 6 年版，第3 6 3页。 

8^—8*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及对其补充 
的文字加上的。 

8 a T . K . 科托希欣“论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下的 俄国》 〔下称：科托希 
欣〕，第2版，圣披得堡1895年版，第 3 页。 

86 《奥 拉米•巴里津故事集 》 ，载<俄罗斯历史丛书 》 ，第13卷，荃彼得堡1891.年 
版 C 下称：巴里津： 《 历史丛书0,第 U 卷，第481栏。 

8 b 当代人关于僭王季米特里的故事汇编， H •乌斯特里亚洛夫编辑出版〔下称^乌 
斯特里亚洛夫 〆 故事汇编第 2 集，圣彼得堡1832年版，第 2 W 页。 

8 r cc . M . 索洛维 约夫 〆 自古以來的俄国史 > C 下称 1 索洛维约夫史 O , 荚斯 
科1887年第5版，第6卷，第409页，注 137〕* 

8 a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6卷，第： J 82 页。 . 

8 e H . M . 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埃涅尔林格编辑出版〔下称：卡拉姆津〕，圣 
彼得堡1842年版 ，第 10卷，注 2 ; 乌斯特里亚洛未 〆 故亊汇编 》 ，第1槊，圣彼得堡1831 
年版，第218^219页 〔Supplementum ad Historica Ru&siae Monumenta , I 

9*—9* 这是伤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9 a A . 没波夫斯拉夫和俄罗斯著作及文章……选隽>〔下称 〆 文章选集>〕，莫斯 
科1869年版，第 285 页,卡拉姆津：第10卷，第 5 栏，伊凡 * 米哈伊洛维奇 • 卡迪列夫- 
罗斯托夫斯基王公的故事>，载 * 俄国历史丛书第 I 3 卷〔下称 * 卡迪列夫 -罗斯 托夫斯 
基 》( 历史丛书>，第13卷〕，第620、708 栏； < 伊凡 • 季炱菲耶夫司书编的年鉴 >，栽*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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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丛 书> ，第 13 卷 〔下称 t 季奠菲耶夫以历史丛书》,第13卷，第289,292栏:^ 

9<5〔弗莱彻以论俄罗斯国家： K 下称 * 弗莱彻）， K . 奥鲍连斯基译，第 9 f ! 页〕* 

10—10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的文宇， 
11*—11* 这是作省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的文字。 
lla t ： 科托希欣，第2赁〕。 

12 <文章选集>，第284、285页1；卡迪列夫-穸斯托夫斯基 * 《历史丛书》，第13卷， 
第562、563、630、631 栏 : U 

13*—13*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的文字 
13 a C 弗莱彻，第23页；乌斯特里亚洛夫《<故事汇编>，第1集，第3、4页,季奠菲 
耶夫*《历史丛书》，第13卷，第477栏〕。 

136《选集 >，第285、 28 7页；巴里津：《历史 丛书：►，第 13卷，第478栏。 

13 B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8卷，第4版，莫斯科1883年版，第; (8 页〔季莫菲耶 
夫、巴里津、卡迪列夫-罗斯托夫 斯基 〆 历史丛书>，第13卷，第339^340^345,477^563^ 
620、630、631、了08栏〕 > C . 普拉托诺夫 * «十六至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动乱时期简史> 
〔下称 * 普拉托诺夫简史>〕，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210页及以后。 

13 r < 选集》 ，第287页；季莫菲耶夫，巴里津历史丛书>，笫 IS ' 卷，第331、 4 77、 
478栏，卡拉姆津，第11卷，注28。 

878 14 C 季莫苹 耶夫 〆 历史丛书>，第13卷，第 U 0 栏〕。 

15*—15*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和巴尔斯科夫石印版 
加的文字。 

15 a 科托希欣，第2页"关于僭王的另一篇故事>，载<奠斯科俄国历史和古籍研 
究协会年鉴>〔下称研究协会年鉴>〕，第 16 册，莫斯科1853年版，<史料>，第6、 7 页。 

16 C . O . 普拉托诺夫作为史料的有关十七世纪动乱时期的古罗斯故事和小说> 
C 下称：普拉托诺夫 〆 故事>〕，圣彼得堡1拍 8 年版，第 I 39 页，注 3 。 

17*—17*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和部分根据巴尔斯科 
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17 a 卡拉姆津，第10卷，注397“研究协会年鉴>，第16册，笫 7— 9页*普拉托谦 
.夫 ，《故 亊>，第146页。 

176草稿本中以下是作者写的笔记：“每个原因都因时间和地点的情況而复杂化， 
:苘时发展成孕育动乱的一•系列 条件： 

……俄罗斯国土上达官显贵们的愤怒（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 S 卷，第61、 
80页）。 

—■自己给自己立一个沙皇 〈索洛 维约夫历史>，第8卷，第17、18 页〉。 

一 只是不知道鲍里斯是对自己人作了让步呢还是自己开始了 • 

一推选鲍里斯的官方文书的谎 B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8卷，第13、16—17页> # 

-^个化了装的 傀鑛" 一人们把他的户体丢进簿火。（他）用波兰的布荣窗丽堂 

m 地、喧喧•嚷地扮演着沙皇 • 

——对鲍里斯又增加不少诬蔑诽谤（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第8卷，第郎 页八 
/‘ 一< 大权在握的执政者 >(普拉 托诺夫 M 简史 >， 第195 页）/ 

‘——推翻伪季米特里一世的原因（索洛维约夫 •< 历史: ►，第8卷，笫189页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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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 B . 瑟索耶夫石印版《俄国历史 
教程 >〔下称*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第四十二讲 

1—1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2*—2*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拫据巴尔斯科夫的局 部重校 石印版 
加上的文字。 

2 a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8 卷，第13,430页（注 12)* 

26 《宣皙 的场面季莫菲耶夫：<历史丛书》，第13卷，第247栏。 

3*—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3 a 〔<考古勘査团的文献资料>(下称《«考古资料》)〕，第2卷，第 G 、7 期，圣彼得煲 
1 836 年版。 

36 〔关于莫斯科国家的多次骚动和玻产……的编年史（下称* <新编年史家莫 
斯科1788年第2版，第48页,《新编年史家。莫斯科俄国历史和古籍研究协会年鉴> 

(下称“新编年史家。年鉴 》), 第 I 7 册，莫斯科 1 SS 3 年版，《史料 V ,第 4 6页〕。 

〔 《 所谓另一个故事》，载《俄国历史丛书>，第卷（下称 m 另一个故亊>,载<历 S 7» 
史丛书>，第13 卷） ，第13栏〕。 

V —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和石印钣补 
充材料加上的文字。 

4 a 索洛维 约夫 〆 历史 >，第8卷，第79、80页。 

5 _ — 5#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和巴尔斯科夫石印板中 
简短的补充加上的文字。 

5 a 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8卷，第65页及以后。 

5(5 CJT . 奧尔洛夫《 ( 国王的金搏:^载<俄国历史和古籍研究协会讲座（下称 I 协会 
讲座），1913年，第4册，丨，第 39—41 页〕。 

5B “社会情绪。狼 璩”。《群众 和盖尔克曼关于俄国动乱时期的故亊>〔下称 * «群 
众故事集>〕,圣彼得堡1874年版，第108、119页 0 

5 r 〔乌斯特里亚洛夫故亊汇编>，第1集，第45、46页〕。 

53 C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8卷，第77、78、433页（注60)〕。 

5 e 〔乌斯特里亚 洛夫 〆 故事汇编>，第1集，第102、103页〕 • 

5 W C « 新编年史家》，第96、97页 p 新编年史家。年鉴>，第71页〕 • 

53波军统帅若尔凯夫斯基关于莫斯科战争的笔记〔下称 * 若尔凯夫斯基〕，圣彼得 
堡1871 年版，第9、10萆。 

SK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第8卷，第135 页〕。 

5 K 〔卡迪列夫_罗斯托夫斯基历史丛书>，第13卷，第622、710栏〕。 

^ 〔《另一篇故事>,载 《 历史丛书>，第 ] 3 卷，第 72 栏“考古资料>，第 2 卷，第44 
期 C 国书和条约汇编>，第 2 部分第 141 号，莫斯科 1819 年版〕 《» 

5 M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告知 * 似 
乎在僭王的房间里发现了他同波兰和立陶宛 ‘有关 莫斯科 m 被破坏的，大貴来往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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伹信件的内 容他什 么也没旮谈， 极可能 是由于没有任何发现，甚至……。” 

6— 6 这是 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 备付印 时根据保存在科亇院历史研究所 手镝档 
案室的 4淄笔记（克柳切夫斯基档，卷宗夹 I 3 )加上的一段文字 C 下称：卷宗夹 I 3 或 14 D . 

7 — 7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 
8*—8*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草稿本和部分根铝巴尔斯科夫 

石印版重校本加上 的一段文字。 

Sa C ( 库尔勃斯基王公故事集>，第 2 版，圣彼得堡 1842 年版，第 179 苽: U “ 未就此 
同全国和各城市进行商议”“新编 年史家 》 ，第 103 页； 《 新编年史家。年鉴 第 75 页。 

9— 9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0— 10 这是作者在<教程>笫 S 卷推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 上的文字。 

11— n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的文字。 

S 80 12 — 1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绘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13* —13*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巴尔斯科夫的和瑟 
索耶夫的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3 a 穆汉诺夫文集>，莫斯科 18 S 6 年版，第〗 C 4 期氕 

136若尔凯夫斯基，第 M 页,索洛维约夫， < 历史 > ，第 8 卷，第 296 页及以后 〔：条 
. 约[缜>，第 2 集 ，第〗99、200期〕。 

14 *— 14*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I 4 * « 选集 > ，第 198^199 页 〆 历史文献 》 ，第 2卷 ，第 156 期，圣彼得堡 1841 年版； 

« 坶科诺夫抄本俄国编年史 >，笫 3 集 ，圣彼得堡 1792 年版，第 111 页,索洛维约夫 t <历 
史>_第 8 卷，第 23 1、 23 2 页^卡拉姆津，第 t 2 卷，第 85、8 S 栏。 

^*— 15 *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苹稿本和瑟索耶夫重校石印 
版加上的 文字。 

15 a C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 * ，第8卷，第371页及以后〕。 

O 新编年史家>，第 10 S — 〗2 3页 “新编 年史家。年鉴>，第76页及 以后； 《群 
伞故亊集 ，，第 224 、 2 ⑽、 2 "页: i * 

15 B 〔 《 考古资料>，第2卷，第57、58期 : U 

16 *™ 16* 这是作者在 c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 
文宇， 

16&索洛维约夫* ( 历史 >，第8卷，第295 页， 


第四十三讲 

1— 1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大探分贯新校订的石 
印版加上的 文宇。 

2— 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I 4 加上的文 

3— 3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 4 C < 考古资料>，第2卷，第6期; U 

抽2 




C < 卞诺夫哥罗渎和弗拉基来尔的神奇幽灵的故事 >»载< 历史丛 书 》 ，第 13 卷，第 
239 栏〕。 

e—G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7 C 季莫菲耶夫 〆 历史丛书> .第13卷，第454栏及以后〕。 

8*~ 8"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搞本和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中 
少 m 增补文句加上的一段文字。 

8 a 季莫菲耶夫： 《 历史丛书>，第13畚，第 356 J 74 栏。 

9— 9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10— 10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萆稿本加上的文字。 

11— 11 这是作 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2— 1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3— 1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萆稿本加上的文字。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1 

14 a B . H . 拉特金古罗斯的缙绅会议，它的历史和组织 . 5〔下称：拉特金〕，圣 

彼得堡 1 SSS 年版，第129页, 〔 M . E . 扎别林 〆 米宁和波尧尔斯基>，莫斯科1896年版， 
第299,300页，附录17〕。 

146 «选集>，第20 3 页 C 米哈伊尔 • 费奧多罗维奇于1613年2月21日被拥立为 
沙皇，他是在 W 13 年3月14日正式同意登基的〕。 

15—15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2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3加上的文字。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宇* 

16 a 〔约•霍尔西*<关于十六谊纪奠斯科地区的见闻录>, c 供阅读的丛书>，第6 
期，）1，圣彼得堡1865年版，第22页〕。 

166 <考古资料>,圣彼得堡1836年版，第 *3 卷，第37号;普拉托诺失故亊>，第 

75页，〔季莫鸾耶夫，巴里津历史丛书>，第 1 S 卷，第 465—468,479 栏〕。 

16 b 〔 A •马尔 凯维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被推选为沙皇>,<:国 
民教育部杂志>,1891年，第0期，第203页〕。 

第四十四讲 


1—1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新作了重大校订的石 
印版加上的文字。 

1 一 2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木 加上的 文宇。 

3*—3*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 
sa 〔巴里津 〆 历史丛书>，第13卷，第 479 栏〕。 

4—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萆稿本加上的文宇。 

5* —5"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Q 
5 a <选集 >，第 I 98 页； 卡拉姆津，笫 I 2 卷，第86, 135栏，注 3 5 4 、 5 62、563;索洛维 
约夫“历史>，第 8 卷，第 239,266 页； B _ 0_克梛切夫斯基古罗斯的大贵族杜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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榦 I 党柳切夫斯基 M 大贵族杜马 O , 第 3 垠，英斯科1902年版，第 S 7 S .379 W . 

56索洛维约夫 *« 历史 >，第 ii 卷，第180、〗81页。 

6—6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报据尼古拉耶娃石印版加上的女字* 

7*—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7 a CM . O . 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罗斯法历史文选 》 〔下称 t 弗拉基米尔斯 
基-布达诺夫〕，基辅一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2分册，第118页，第1款 : U 
8«2 8*—8*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尼古拉耶娃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8 a C 索洛维约夫* ( 历史>，莫斯科1885年第4版，第9卷，第 4 S 页 : U 

8<5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9卷，第 59—61 页， 

V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革稿本加上的文宇* 

9 a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 》 ，第9卷，第 367、370、 H 2 页。 

9 <5〔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 》 ，第9卷，第324页\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 ，第 3 
版，第509、510页命 

10—10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拫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11 一 11这是诈者在 （ 教程》第2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苹稿本加上的文字。草搞本中 
以下是作者部分省去，部分放在<大贵族杜马和缙绅会议>—节中的一段文字,“新拥立 
的沙皇米哈伊尔的权力结构具有双重性，就其来源和成分来看，它甚至具有两面性。它 
的实际来源是会议推举制，但它是在血缘承嗣制的掩饰下出现的。构成这一权力结构的 
这两个要素，在新王朝的前两个朝代，彼此一苴在斗争着。在新沙皇被推举出来的最初 
时间内，在他到达莫斯科之前，以大贵族为首的选举会议，作为临时政府，在国内主宰一 
切。可是它不给自己选举的人定规章，而是恰恰相反。在淡判时从沙皇方面，即他的指 
导人方面，愈来愈坚定化发出一个命令式的调子 ** 朕登基为王乃应尔等请求，非出自肤 
之本愿。尔等选朕为全国之君主，曾自愿向朕宣餐效忠，承诺为朕效力，向朕直陈，和朕 
同心同德。如今到处抢劫杀戮，无法无天，实令朕忧心如焚。为此尔等应为朕分忧，务 
使全国秩序井然》尔等既亲自请朕为王，那尔等就应给朕各神统治手段，而不应将一切 
不必要之麻烦来加重肤的负担。，对谈判也使用了同样的调子 • 对会议代表说出的这些 
话有时是非常愤慨的，甚至声泪俱下。按对沙皇的关系来说，建制会变成一个执行会议， 
它对它授予权力的那个人负责， 

12 ~ 1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3加上的文字。 

I 3 — U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一段 
文宇， 

14 ~ 14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克 抑切夫 
斯基 〆 大贵族社马》，第 3 版，第 369 页，索洛维约夫：<历史>，第9卷，第 13— 16页， 

15—15 这是作 者在 4 教程>第： J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2加上的文字 • 

16 *— 16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lea 《俄罗斯编年史全集 K 下称* 《 编年史全集>〕，第5卷，圣彼得堡1851年版，第 
64页。 

166科托希欣，第104页， 

17 塔季谢夫两篇苻关女皇安娜朝代的笔记，载<早晨> o ： yTpo >) 杂志 文集， 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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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赍 1859 年，第 S73 页， Bdchreib. des Nord--und ostiche.n The iI s von K'lropa 38 3 
und Asia, Leipzig. 1730. 

18- lft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19 — 19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13 加上的文字。 

2% 在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中接着记有如下一句 * “全国推举的沙皇也应在全国的支 
持下进行统治”；《选集 >，第357页。 

21— 21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 
字，索洛维约夫 M 历史>，第 9卷，第 13.14 页（奇切林，笫 37 0、打3页。 

22— C 2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宇。 

23— 2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34* — 2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取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 

24 a C 亚当 • 奥列阿利： <霍尔施坦使节团旅游莫斯科国和波斯国 …… 的详细记 
述 > C 下称 《 A . 奥列阿利: r , n . 巴尔索夫译，煑斯科1870年版，第 2 se 、 2 5 r 页〕。 

246科托希欣，第4、104页。 

24 B 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13卷，笫 4 版，奠斯科 188 7 年版，第314、329 页； 拉 
特金* 第253、254页。 

25克柳切夫斯基 *< 大贵族 杜马: ►，第3版，第459,526^527 

26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第13卷，第301、302页。 

27*—2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27 a 作者在 《教程 > 第3卷准备付印时刪去了草稿本中下面一段文字，“首都这个 
全国中心的陷落引起各个地方团体，其它各种力量，各个城市采取行动，它们纷纷选出 
全权代表 〆 优秀 人士* 去参加大会。”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瓶和草稿本 
中的简短补充加上的一段文字《 

28 a C < 俄国历史研究协会论文集》，第 2 4卷，圣彼得堡1878年版，参阅第69页〕 • 

29 CB 里津 〆 历史丛书>，第13卷，第481、432栏〕。 

30—20这是作者在 《 教程>讅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 B 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第四十五讲 

i — 1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 s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2_—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2& C 《国书条约 fC 编》 ，第2部分，第277号上 384 

3— 3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8 

4— 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5— 5 这是作者在《教程 》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丨, 

6— 6 这是作者在 < 教裎>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7*—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箪稿本加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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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8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_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9*~ 9*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S 淦准备付印时根据草镐本加上的文字。 

9 a 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艏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一段文字 * “十六世纪中 
叶，农奴制的绳索还紧紧捆住联合在一起的立陶宛和波兰，从这时起，农民大量涌阳笫聂 
伯河流域地区，使这里的哥萨克人数大为增加。” 

b 6 A . B •斯托 罗任柯 斯捷凡 • 巴托里 和第聂 伯河哥 萨克》 C 下称 * 斯托罗 任柯： U 
基辅1904 年版，笫 80 页。 

10 — 10 这是作者在 I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1 — 11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裉据草镝本加上的文字 9 

第四十六讲 

1*—1*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la 索洛维约灾 H 历史 S 莫斯科1888年版•第 10 卷，第95、9£1页；（格鲁舍夫斯 
基，第118页）。 

16 斯托罗任柯，第310页等。 

1 B 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镝本中下面的一段文宇 t “这样一种 
作用是由许多彔件造成的，这些条件与卢布休合并的原因和结果同时发展。” 

lr 苹稿本中以下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省去的一段文宇 I “16]0年， 
哥萨克响应基辅宗教界发出的保卫它的号召，把基辅东方礼天主教大主教辖区的行政 
长官淹死在第聂伯河中，因为这位行政长官阻挠东正教徒自由举行祈祷活动， 

1 P .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第30卷，第 8 S 页。 

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茚时删去了草稿本和瑟索耶夫石印版中的以下几大节： 

在十五和十六世纪中，尽管天主教加强了宣传，伹它 
在西南•罗 kk •奉•东•正•教•的间的传播是很缓慑的。到十六世纪末，在这里和在立 
陶宛，总共有七百座天主教堂，但东正教堂却有一万一千座。正如我们见到的，新教稂 
快就把天主教这些微不足道的宣传痕迹扫得一干二净。维尔诺的主教瓦列利安•普罗 
塔索维奇 • 舒什科夫斯基对天主教传播缓悛和新教取得的成就甚感忧虐，于是把.注意 
力放在不久前组织起来并取得重太胜利的天主教教团即耶稣会身上。就在实行卢布林 
合并这一年，议会结束后不久》瓦列利安 • 舒什科夫斯基主教把以副省督松涅利为首的 
五个耶稣会士召到维尔诺去！主教是从波:兰把俾们召去的。在狡兰，这一教团成立于1564 
年。耶稣会士干起事来比波兰神取人员要顺手得多，他们仔细研究东正教俄罗斯人的 
宗教习惯和偏见，采用丁一些新的方法。在维尔诺，他们建立了—个团体，即同仁会，并 
在同仁会下面开办了一跅不大的学校，过了不多久这所学校扩大为一所高 级教姜 学校， 


0) “对西南罗斯在民族-宗教方面产生的后果。卢布林合并产生了一系列 别的后 
杲，使得在査坡罗什形成的进行渔猎兼掠夺的兄弟会具有民族-宗教的意义。奄坡罗什 
在民族和宗教上的作用自然 是由下 面一*系列条件造成的（斯托罗任柯，第 30 S 页及 fet 后， 
第页，注2 八把 哥萨 克鰣册 登记的做法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得到许多重要权利的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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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5 脘。耶稣会士主要用天主教祈涛仪式中那些惹人注目和富丽堂皇的东西来竭力釤 
响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一立陶宛社会。他们在教堂里说经讲逍非常令人着迷，使嘬听众都 
感动得哭了；他们还举行热闹而隆重的游行活动，编写很有学识的论战性的教义问答，进 
行公开的神学辩论，参加辩论的人对教义运用自如。 

“罗斯一立陶宛的显贵们，主要是被来自东正教、新教、阿利安教、天主教各方的风吹 
得鼙头转向的青年人•在倾听耶稣会士的宣讲时.他们挤满了大公国内迅逍扩大起来的耶 
稣会#校的讲演厅 ■> 不久，耶稣会教团得到了波兰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而在这以前 ，波 
兰政府对天主教会同包围它的新教、东正敎等等异端的斗争采取的是漠不关心的 态度。 

“1 SSS 年波兰国王斯捷凡 • 巴托里去世，争夺王位的是瑞典国王约翰 * 瓦扎的儿子 
西花兹蒙德和莫斯科沙皇费奥多尔 • 伊凡诺维奇。但是因为莫斯科的使节空着手来参 
加选举会议，结果西基兹蒙德在选举中获胜，尽管在立陶宛有一大批人拥护费奥多尔。信 
奉新教的瑞典国王之子西基兹蒙德在自己的母亲——波兰最后一位国王雅盖隆•西基 
兹蒙德 • 奥古斯特的胞妹——指导下，由耶稣会士教育。耶稣会士把他培养成了一个狂 
热的天主教徒。 


西基兹蒙德登上波兰王位之后，把耶稣会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当时在新教偃旗息 
鼓之后，天主教重新展开 对背离 国教的教徒以及东正教徙、新教徒的加紧攻击。 

“瓦列利安主教号召耶稣会士亲自到立陶宛去同新教徒作斗争，后来耶稣会•士轻而 S 8& 
易举地就把他们解决了。对于罗斯一立陴宛的信奉东正教后来转信新教的贵族来说，这 
种教义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信仰或者严重的宗教抗议，不如说是宗教的偏爱，嚴宗派主 
义的神学教权主义。但是要与东正教进行较量却困难得多，因为它在人民中因长期形成 
的深厚根基而有力量，因此耶稣会士采用各种行动来反对它。首先西蕋兹蒙德玖府开始 
有计划有步骤地搅乱东正教的教会上层，给东正教的上层人士参加议会设置障碍，使他 
们失去物质上的待遇和收入。一些有功绩或逢迎献媚但完全不适于教会事务的贵族被 
任命担任待遇忧厚的救职——即薪俸高而悠闲的职位。这些临时安置的牧师坐上了收益 
好的讲坛之后，就以自己不体面的行为和对教会事务的愚昧无知把广大教徒弄得鬼迷心 
窍。他们支配教会的财产就像摆弄自己的私物一样，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挥霍这些财 
产，或昔把它们给女儿作嫁妆。富裕教区的教士还养着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安全以及教会 
田产不被掠夺，教士本人还对左邻右舍搞突然袭击，甚至拦路抢劫，在教堂内摘打架斗 
殴' — 总之，这些教士的表现比当时最坏的地主还要坏得多。 

学。东正教上层的衰落引起东疋教的世俗界为保卫教会而采取 行动： 在牧师 
们抛弃>'己_事业的时候，教徒们则极力抓掛逸项事业，开始建立各个宗教团体，即兄弟 
会。“这些兄弟会并不是当时的新现象 * 这种宗教团体作为庆祝教会节日和举办各种慈 
善事业的绞区教民联盟，自古以来就有了。在俄罗斯北部沿海地区，甚至在古罗斯各地， 

这样的兄弟会与教区教民参加本教区寺庙的日常事务的活动常常联在一起，因此在寺庙 
中我到了支柱①。教区的教民选出（即雇请>牧师，同时还考虑到要有一位选出的教会长 
老 i 在农村教区中，教民参与本教堂的事务活动同世俗的管理合在一起。但是法人仍然 


①下面是删去的：“选举一即雇请教会教士的做法在古罗斯对神职人员采取娜 
视态度的情况下，在更换教区教职方面的选举制度中起主导作用。这种作法对教区全体 
教民来说，是一项比为农村羊群雇佣一个牧羊人稍微重要一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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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 e 的教堂。四部罗斯的许多兄弟会从十六批纪末期起就起来保卫糸正教；它 n 过去 
以这样的教区联盟的形式存在，现在则稍有变化，扩大 r 自己的任务和活动范围。但在这 
种变化中，不必所有的事都清楚，恐怕也不是所有的事都正确。经过改造的第一个宗教团 
体就是里沃夫兄弟会。根据里沃夫甫民、 I 圣母升天大教堂长老的请求，总主教约阿基姆 
来到里沃夫城，他通过自己的祝福仪式确认了这个兄弟会并批准了 一个使它拥有广泛权 
力的章程。这一章程有这样一条规则：任何自愿莕——无论是本池居民或外地居民—— 
387均可参加本兄弟会！因此它就不再是一个教区的宗教团体了。承认它有权开办学校，抅 
买印刷设备> 建校舍、印刷作坊和诊疗室。因此这样的宗教团体就被承认为 法人。 总主 
教批准这些权利的同时,还用四位总主教和七位全世界教会的圣父联名宣詧对玻坏权利 
的人加以威胁，不管他们是谁，即使是主教(或者俗人〕也罢。总主教把这一切变成自己拽 
揽一切的权力，使自己享有全世昇创教人的权威，——何况他是在别国的教区里干这件 
事，因为他是安提俄克的总主教，而加利奇罗斯厲于君士坦丁堡总主轶辖区。在这份文 
件中既反映了当时东方的希腊教会上层对法律的认识水平格外低下，同时也反映了他们 
对俄国教会那神习以为常的轻视态度。大约过了三年，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叶列米亚为包 
庇自己那位同胞的篡权行径，就追认里沃夫兄弟会原有的权利，甚至还给予新的权利。里 
沃夫兄弟会变得髙踞于本教区的寺庙之上，甚至超过了当地主教辖区的权力：它变为直 
接从属于总主教的直属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的宗敎团体，取得了总的教会监督权，直至对 
当地主教的监眘权，当地主教应对该兄弟会选入圣母升天大教堂的牧师祈祷祝福，不得 
有任何推委。在这一章程中甚至还有一条威胁性条款：赋予兄，弟会对教区主教享有无限 
扩大的权力，并見声称 * 如果主教违法，大家应把他当作真理的敌人一样加以反对。兄弟会 
的教会权威扩大到全城，甚至整个地区；兄弟会的学校具有进行宗教教育的垄断权，禁止 
其他团体办的学校在里沃夫存在◊里沃夫兄弟会宣称自己第一个有权揭露任何不照荜行 
亊的行为 〆 本人责成——总主教指示说.——所有的兄弟会都 m 从里沃夫兄 弟会， 
在东正教徒中间，里沃夫兄弟会被改造成某种常的地方性世俗机关，享有教会上层 
的广泛权力。在章程中，以同样的建制规筷简单规定了里沃夫兄弟会屑下的兄弟会的权 
利 t 任何兄弟会在本城及城郊和乡村中应像教区的监眘祭司一样，监视神职人员和俗人 
的行为，向主教告发任何违法行为；兄弟会可以把不顺从的兄弟像卑鄙小人和明显违反 
教规者一样逐出教会。这祥一种超教区的慷慨施与是东方希腊教会上层对东正教的罗、 
斯所采取的令人愤懑态度的一种表现，这种亊态在西南罗斯的一半地区表现得特别撂 
骨。从东方来这里主要参加聚会的神职人员，专横跋扈，为所欲为，恬不知耻地拿自己的 
祈祷仪式去做交易。 • ' 

“帝都的总主教们被认为是西罗斯教会的最商教区的牧师（主教辖区），自从这些总 
主教们同莫斯科大主教区分开之时起，就一点儿也不关心那里的事，也不知道那里的情 
况；他们死抱住既得利益不放，对于那里形成的对他们的看法——如说他们来这里只是 
为了掠夺和散布不和——千方百计加以辩解。 

“总主 r 教叶列米亚并不比自己的前几任好:翌他从莫斯科顺路到立陶宛之后（在奠斯 
科人们曾利用他来设置苋斯科第五个东正教总主教衔）， 据当財 西南地区东正教实力人 
388物承认，他以自己轻率的或者带私心的指示在当地教会哭系中造成很大的混乱，然而里 
沃夫兄弟会的成员对他和在他之前到过-电沃失的安提俄克总屯教这阀人都大为感谢，因 
为他们批准了该兄弟会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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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谈兄弟会 在当时 西南罗斯的精神生活和教会 道德生 
活中所 1 起一^ ^作*用在我只联夷 西南罗 斯造成教会上层分裂的各种条件， 来谈谈 
这呰兄弟会。 西南地区 的兄弟会对趼 南罗斯 的东正教詨舒效力很多。在这興兄弟会里 
面 ，集中了在普遍衰落中保 存下来的最优 秀的道蔼力量 & 但是 在动乱时期， 正当人们倾 
向于盲目行动 ，不再浩楚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和预见 到自己 赶为的后果的时候， 良好的动 
机可能 产生非其所愿的结果，而用不很正当的手段却可取得所希望 g 结果^教会的一些 
兄弟会也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尽管它们有备受赞扬和启蒙者的功劳^ 但由 于与主教们交 
恶 ，所以它们 给西南地区东 正教教会带来了新的紊乱因素①。耶稣 会士预见到了这些探 
索活动，因此事先为它们准备好了一条道路。无论怎样令人奇怪，教会合并的计划是天 
主教领 导人不只一次想到的那些天主教宣传的灵活转折之一②。这一合并计划出于估计 
到信东正教的俄国人民宗教意识水平不高。俄国 人 民在自己的教堂中最 珍视希 腊的祈 
祷 仪式和 斯拉夫的祈祷语言，但他们却不大懂得东正教的敦义、教规和教会管理体制 • 
宜传 教会合并的人决定让信东正教的人保留自己的祈祷礼仪和惯用的祈祷语言，但是在 
信仰的教义和教会管理体制方面则要他们服从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这样一来 ，教 
义和表达教义的仪式就被认为是可以分开的，从而把它们用于备不相同的宗教意识 * 一 
方面用它们来对待黎民百姓的良心，另一方面则用于享有特权的人。 

$及 y 后果。可以相信斯卡尔加的话，他在所写的书的第二版 令让人 相信， 
这本书•“许•多•俄•国•人-开•了眼界*的确，这本书不能不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本书不仅对 
俄国教会提出有力的批判，而且它也是一个使教会摆脱可悲处境的现成的行动纲领。无 
▲斯卡 尔加促进了人们忘识中已忘却的有关统一 s 想的复苏 o 伹'是当时的人却把这些 
归咎于批准兄弟会章程的东方总主教们。里沃夫的主教格杰昂 • 巴拉班因当垲兄弟会具 
有无限的权力而简直无法生活下去，所以他第一个开始想到同罗马（教会）合并《>当时西部 
罗斯一位东正教的实力人物一-大人物斯库明老实承认君士坦丁堡总主教是使豇沃夫 
主教格杰昂背叛的主要罪魁，他用自己的发号施令把东正教的西部罗斯搅得混乱不堪 • 
从那时起，即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起，关于合并的主张取得很大的进展。各方面的 
人物都抓住这次合并，想通过合并给自己捞到多方面的好处》这里的人心很不齐，各个 
方面从合并中各有所求。天主教徒在合并的条件中最珍视天主教的教义和教皇的主导 
作用，他们把西部罗斯的改宗看作吸引对罗马教廷比较重要的东部罗斯（即莫斯科罗斯> 
转向 天主教的一个手段。 

“现 在有关合并的老问题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久就有了一个很聪明的合乎 


① +面是删去的一段文字:“甚至以东正教实力人物著称的世俗豪绅巨贾，如奧斯 
特罗日斯基公爵，斯库明公爵，也像东正教教会的善良牧师一样，照奥斯持 罗 日斯基所形 
容的，悲叹基督教会的衰落，他们决心从 合并中寻找拯救它的手段。”下面 是写在页边上 
的几句'这间样是一个误解，因为是 教会拯 救信徒，而不 是相反 

② 下面 是刪去的增补的文字 ： “在过去试图进行的调解活动中，谈的问 h 是有关西 
方教会 和东方教会的联合。现在却打算把罗斯的西南地区的教会同西方天主教会联合 
起来，但是 这种地方性的局部联合只能是归并，是从屈，而不是 调和。 全世界的教会和地 
方教会的合并”。马卡里俄国教会史 >，圣彼得逑1879年版，第9卷，第105、10&页》索 
洛维约夫 〆 历史》 ，第 10卷，笫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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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规范的答案 r 1577年，在雄尔诺用波 兰语发 表了一篇给著，标题是： ，论 上帝的敎会 
在难一牧0领导下幻 统一 和论希腊教会回避这个统一>。这太书的作者是哲学博士、当 
时维尔诺苦茗的教会雄辩家彼得 * 斯卡尔加 

“现在我不 m 述这部结构复杂的论著时全部肉容，我只指出作者那些对于过了十九 
年才完成的教会合并计划有直接关系的主张。此著作的基本思想是：对俄国教会来说， 
如果不同罗马教会驳合，那么它就不可救药了。作者向地主和教会执掌希龄教义的大主 
教们发出友善的、悲天悯人的呼吁，号召联合起来并同有学识的天主教徒对话 ，因 为天主 
教徙能够当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办；作者建议大家为俄国人翻译各种书籍，因为这些书 
籍会冇助于俄国人更洁楚地看到有关本国教会的真相。斯卡尔加也想向俄国人 说明这 
一 真相。他指出了损害俄国教会制度的三大 缺点* 第一，教士们都结婚：对家庭的 关注使 
他们都成为拉家带口的人，不注意教区的职责，也不炷意在罗斯正全面崩浈的科学丨第 
二，俄 m 教会用斯拕夫语①。这是死的语言，谁也不懂它，任何一国人民都不说它， 用这 
种语言不能表达任何科学的概念。狡猾的希腊人欺骗了心地善良的罗斯，使它接 触不到 
自己的语言，从而陷入愚昧无知的境地，因为只有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才能懂得科学和宗 
敢， 而在世上任何一个书院过去都不曾今后也不会用任何其它语言教神学、哲学和 
其它科学。教会语言的统一使散居世界的天主教徒之间易于在信仰上迸行交流,由于信 
仰希腊级义的人们之间没冇共同的教会语言，所以他们就不可能进行这柞的交流 ②。 

“俄国教会的第三个缺点是俗人干预教会事务，这神千预贬低 r 神职人员的等级《 
本来可以料想，为了在俄国教会建立秩序，作者将建议消除他指出的这叫缺点，使用未婚 
390的神职人员，在祈祷仪式中使用希腊语来代替不科学和难懂的敦会斯拉夫 i ;;, 恢复教会 
上层应有的不依靠俗人的独立性。但是彼得 • 斯卡尔加提议同罗马教会合并，并且根据 
这样的条件，芑辅大主教由教皇，而不是由总主教来授予封号。俄国人接受罗马教会宣 
释的教义并承认罗马敦廷的最高地位，也就是说,承认教皇的最窃地位，教堂的仪式仍如 
过去，因此，仍用过去的教会斯拉夫语。这些条件连戗国教会的一个炔点也没有消除 4 斯 
卡尔加的理由和结沦很不一致。但是这并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而是外交上使用的含糊其 
辞的手法。不 tr 而喻，教会合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为转向夭生教作准奋。 

“斯卡尔加提出的条件是临时性的让步，目的是削弱东正教徒中会发生的 抗拒* •以这 
些条件为基础的计划并不新颖，当时佛罗伦萨会议（这次会议试 m 把整个东方欹会同西 
方教会联合起来）的事业并未获成功，在罗马曾有人打算用地方性的局部合并来代 替全： 
设界的教会合并，只让西部罗斯同罗马实行教会联合；并且在十五世纪下半期，曾为此目 
的傲过几次尝试。这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当时制定的合并计划，只是这些尝试中的一 
次而已③ . 


① 这里指的是由古斯拉夫语演变的教会斯拉夫语—译者》 

② 下而凸删去的：“因为罗马把拉丁语赠送给天主教，所以在整 个天兑 教世界，科 
学就繁荣昌盛；因为狡猾的希腊人给斯拉夫人举行洗礼时，把自己的希腊语隐瞒起来不 
让斯拉夫人知道，所以在整个斯拉夫世界愚昧无知就占统治地位。罔此，俄国人应该首 
先掌握拉丁语，应当摈弃自己在教会中的措导者一希腊人。而为了掌握拉丁语和拉丁 
语的著作，就必须接受天主教，因为科学与教会有分不开的密切关系， 

③ 作若的想法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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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斯卡尔加那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不仅批评 了俄国 的教会，而且是现成幻 
行动纲领，借助这呰行动俄国教会就可以摆脱可悲的处境 这本 书对东正教社会产生 
了这样大的作用，以致主要热心于东正教事业的康斯坦〗+ • 奥期特罗 n 斯基冏其他东正 
教的富商巨贾竞买下了该书的全部发行册数，后来斯卡尔加又 出了第 二版。东正教亊业 
的那些热心人在仔细阅读斯卡尔加的计划后，竞不知不觉地开始接受他的主张并且产生 
这样一个想法：其实罗马教皇的庇护可能使教会得到整顿，只要这种庇护不要求作出过 
大的宗教牺牲。康斯坦丁•奧斯特罗日斯基本人开始倾向于这一想法。东正教教会的 
某些上层人物也接受这个想法，因为这些人还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想摆脱波兰政府强使 
他们所处的那种逆来顺受的地位，还想在政治上，正如在物质上一样，同天主教的主教们 
平起平坐。这狴东正教的主教是：卢茨克和奧斯特罗格的主教基里尔 • 杰尔列茨基，弗 
拉基米尔-沃林的主教伊帕季 • 波切伊，甚至还有西南地区东正教上层的首领、基辅大主 
教米哈依尔 • 罗戈扎。年，这些人在布列靳特一立托夫斯克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会议。 
会议立即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东正教派阵苕和合并派阵营。由康斯坦丁公爵（后 
来他改变了 主意） 领导的东正教派宣 布:剥 夺支持合并的主教的教职；而合并派则以革出 
教门来固敬他们。宗教合并会议就此结束。西南罗斯的东正教數会分裂了。波兰政府开 
始热心支持合并派的斗士。公国的上层社会以及新教界和东正教界很快都卷入了合并。 

在罗斯一立陶宛贵族阶层中新教的气氛被一扫而光,在这里，合并开始成功地吸引着一 3如 
些有头脑的人，但这些人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想回到东正教教会。与此同时,这个服役贵族 
阶级却被合并所提供的政洽上和日常生活中的好处所诱惑 •.因 为合并给服役贵族子弟有 
机会进入设备齐全的耶稣会学校；波兰政府对转到合并一边的僧侣给以种神荣寶。这样 
—来，不仅整个新教界，而且大部分罗斯一立陶宛的东正教服役贵族都逐渐转到了合并一 
边，然后通过合并开始转而信奉天主教。服役贵族家族在接受天主教教义的同时还吸收 
波兰的政治风尚，他们逐 渐波- 兰化，渐渐忘掉了自己东正教的罗斯一立陶宛祖先的传 
统②。这对波兰国来说是一大收获。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波兰历史的时候，我们在编年史 
的每页上都见到一些著名的和有才干的人物的名字,他们长时间同在波兰所处的不利环 
境作斗争为波兰尽力效 劳③。 这些人物是 * 维什涅韦茨基家族、扎斯拉夫斯基家族、蒂什 
凯维奇家族、霍德凯维奇家族、札莫伊斯基家族、萨彼加家族、恰尔托雷伊斯基家族—— 

所有这些人都是东正教罗 斯一立 陶宛天主教化了的服役贵族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或者是 
留里克家族，或者是格季明家族，或者是曾在西南罗斯当过立陶宛或罗斯王公的古老的 
罗斯大贵族。 

“西南罗斯的东正教界在同波兰和天主教斗争时受服役贵族阶级和兄弟会的领导 ； 
现在随着兄弟会的垮台④，它就没有领头人了，于是开始寻找可以依靠的本国的另外一 


① 在贞边上附有一笔：“从一开始〔人们〕把这个纲领当作天主教书院的宗派主义 
著作〔对待〕。莫托维拉的批驳。” 

② A - H . 伊洛瓦伊斯基 ：< 俄国历史 》 ，莫斯科 1899 年第 2 版，第 4 卷，第 233 页 | 
b . r . 利亚斯科龙斯基：<基尔奥姆•列瓦勒•德•鲍普兰及其关于俄罗斯南部的历史地 
理著作>，基辅 1901 年版，第 6 、7 页。 

⑨在页边上有一句：“靠别 人的力 a 过活。” 

④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 >,第10卷，第1 章 〆 哥萨克的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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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力量，后来査坡罗什哥萨克曾是这种力量。哥萨克人参加了同波竺进行的民族的、宗 
教的斗争，他们手聿武器奋起保卫东正教和本民族。这一件事几乎是与布列斯特-立托 
夫合并同时开始的。勇敢的乌克兰哥萨克人纳 M 瓦伊科举起了为宗教信仰而战的义 
旗 G >。 许多反抗波兰地主的乌克兰哥萨克和奇起争自由的海达马克（即农奴>都汇集到 
这面旗枳下来。纳识瓦伊科的人带者火与剑走遍了整个沃林。大约在同一时间，杏坡罗 
什人由于受到这…成功经验的鼓舞，在他们的头领洛鲍达率领下也举行了起义„这祥，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哥萨克起义，在十七世纪的整个前半期，这些起义此起妓伏。这些哥萨 
克起义的旗帜有两面 * 正面和反面'—正面上写着:“东正教会和俄罗斯民族”，反面是《 
'给农夫自由，把波兰地主及其管家和走狗扫地出门>。十七世纪紧接着纳里瓦伊科和洛 
鲍达起义的是巴夫柳克、古尼亚和奧斯恃拉尼査等人的暴动。最后，这一系列的起义以 
1648 年波格丹 • 赫麦尼茨基发动的大骚乱而告终 & 这就是 1569 年卢布林合并引起的一 
S 92 系列民族的、宗教的后果”①。 

在有一页上删去了下面一段 t “他让我们注意西部罗斯的历史。但是我谈这段历史 
只限于弄清这个问题产生的条件。在引起这个问题的事件一开始这些条件就已揭示出 
来。 1G48 年，小俄罗斯注册部队的一个百人长（即连队指 挥官） 发 动杏坡 罗什反对波兰 
立麻宛王国。起义反对自己主人，波兰地主和波兰化的俄国地主的小俄罗斯农民，一致 
支持这位百 人长？ 注册哥萨克也站到了波格丹 • 赫麦利尼茨基一边，于是形成了一股强 
大的力薰。赫麦尼茨基同这股力量一起，经过大约五——六个月，便拧制了几乎整个小俄 
罗斯。什么是波兰共和国，小俄罗斯在其中占有何种地位，波兰地主是怎样在小俄罗斯 
出现的，小俄罗斯的哥萨克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乌克兰的农民也加入哥萨克人的起义 

-要看清1648年小俄罗斯运动的起源，必须弄清这些问题”。 

ie — le 草稿本中代替这段文字的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省去的一段 
文字：“1 62 0年，哥萨克首领萨加伊达契肉派人来向莫斯科君主说明自己的效劳，即他和 
整个査坡罗什军队正在攻打君主的敌人，掠夺克里米亚的兀卢斯，但当时莫斯科同克里 
米亚的关系很好，于是人们便仔细询问哥萨克首领派来的人*波兰人侵犯了他们的宗教 
没有？哥萨克人回答说:波兰国王对他们从货没有任何侵犯。1 62 5年，基辅大主教约夫 
的表现更坦率一些，当时由于他派去保 卫基辅 不受合并派侵犯的査坡罗什人杀害了基辅 
市长，他本人正受到缉拿惩办的威胁^大主教请求莫斯科国君把小俄罗斯置于自已的管 
辖之下，因为除了君主的庇护之外，他们已无安身立命之地。大主教得到答复说*这个想 
法在他们自己中间还没有肯定下来，如果肯定下来——就*同意>”。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10卷，第 2 i 8 页 : U 
13 〔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 10 卷，第 222 页〕。 

2—2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一段 

_"•* — 11 1 * 1 -— • "'"'—.I ■ 

191 ^ 

①在这页的下面有个附记：“小俄罗斯神学思想 所掌握 的论故性和揭露性的方针， 

不得不同小俄罗斯的神学教义以及全部论据和策略一起转到大俄罗斯一边。虽然大俄罗 
92 斯不霈要这个方针，但是它却通过宗教学校而出现，并作为一种传统和残余继续到现在。 

* 掲露性神学是宗教书院的一门特 殊课程 ，而且它被人十分热心地推广。如果这种热心的 
收效越小，那么作为同历史阴影的斗争，这种热心就越受人尊敬。但是，这叫赞扬者似乎 
更多的是极力使自己相信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说服自己的论敌放弃倍仰 D 有时候 必须骂 
人，为的是给自己壮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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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o 

3*—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革稿本加上的一段文宇 • 

3 a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莫斯科1880年版，第11卷，第3版，第 222 页* 

36 <历史 丛书》 ，第8卷，圣彼得堡1884年版，第 31— 3 2 页 9 

4— 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a 

5— 5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6— 6 这是作者在<教捏>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I 4 加上的文宇。 

7— 7 这是作者在<攀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8— 8 这是作者在《&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39 J 

9— 9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第四十七讲 


1*—1*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一段文宇 • 作者 
的引文 （ E . A . 49) 属下的一段文宇。 

la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I “首先政府需要 
有更多的意志统一和行动能力。由此要加强立法活动以及加强作为立法活动的结果的 
中央集权 3 ” 

2 C 《编年 史 全集》 ，第5卷，第65页 〕。 

3*—3*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的增补内容加 
上的文字。 

3 a 〔弗拉基米尔斯 基-布 达诺夫，第 2 分册，第 178.179 页、第 98 款〕 • 

4— 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5— 5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本加上的文字 • 

6"—6*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6* C 参着第四十西讲注释：166,17^ 

s 6 索洛 维约夫 历史> ，笫10卷，第145页。 

6b C {总主教尼康关于1649年法典的意见 …… K 下称*尼康）。俄国考古协会俄罗 
斯和斯拉夫考古分会的札记，圣彼得堡1861年版：第2卷，第426页〕。 

6 r “但是这一想法可能是由私人的请求或地方自治会议（恐怕不是1645年的会 
议）的申请引起的拉特金，第2[)6、207页；试比较 《考 古资料 h 第 4 卷，第27期。 

7 *— 7 *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7 a < 1649 年法典抄本的勘误一览表》，载 《 考古研究所文集>,11 B . 卡拉乔夫主 
编，圣彼得堡1879年版，第2册，第23页。 

8*—8*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痒时根据草癟本加上的文字《 

8 a «委负会 11月13 日的报 吿>， 载< 考古资 料 》 ， 第 4 卷，第 3 2 号（第 4 6 页）； C ® 
康，第424页:;；克柳切夫斯基 〆 简明教程 》 ，第 I ! 9 页。 

9—9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 

10*—10* 这是作者在<教程>笫3卷准备付印財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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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 —10a 草稿本中代替这段文字的是作者在 < 教程 s 第 s 卷准备付印时省去的一 
段文宇：“根据决议的直接指示，号召由莫斯科和其它省城选出的人来参加‘全体会议、 
这就是说，所谓参加*全体会议^的意 B 就是选出的人襄助杜马委员会成员进行法律增补 
工作，选出的人……”。 

3 94 106 作者在 4教程》第2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作为明白 

人，他们能够向它指出法律上的纰漏，申述自己的笳要和匮乏。这些不仅要向委员会申 
述，而且要纳入地方的呈文.然后委员会就这些呈文向君主和杜马报告……”。 

10B—10B 草稿中代替这句话的是：“人数不少于三百四十八人。” 

II* — 11*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 笫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萆稿本以及少量利用巴尔斯 
科夫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lla H.II, 扎戈斯金 B 沙皇阿列克谢 • 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的法典以及 1 64 8 — 1 6 钟 
年的缙绅会议》，喀山1879年版，第229页；[:尼康，第51 9 页〕。 

116 < 选集》 ，笫 211 页。 


第四十八讲 

1—1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淮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2*—2*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畚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丄的一段文字 ，接下 
去一段文字有一个脚注 〔(E. A. 第51页）3。 

2a B. H. 奇切林：《十七世纪俄国的地方机构 >〔下 称： 奇切林*<地方机构 >〕，兑斯 
科1856年版，第 26 7页。 

S* — 3*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罨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夬石印皈加上的 文字。 

3a <研究协会年鉴英斯科1849年版，第3册，I，第 6 — 8 页 

4•一 4*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4a “政权 的性质'奇切 林“地 方机构>，第 S3S 页。 

5—5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6索洛维 约夫* 《历史>，第9卷，第346页及以后。 

7*—7*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塙本以及少量利闰瑟炎耶夫 
石印版加上的文字。克柳切夫斯基： 《 教本 >，K> 5 — 107页。 

7a “ 4 固巴，区同县不相符合”；奇切林： 《 地方机构 》 ，第 269 、 46 1页。 

76 “1702年以前”；奇切林地方机构>，第 45 2页。 

7 B 奇切林：<地方机 构> ，第482、 4 8 3 页。“关于督军为贿赂 氓惩办 头人。1打 9 年 
11月 2 T 日 管理机构的简 化和取消‘ 固巴 ， C 机构〕”< 俄罗斯 帝閟法律大全 下称 * « 法律 
大全>〕，第1集，第1卷，第耵 9 号，笫 2 卷，第 779 期。 

8*—8*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ga «乌斯#扬斯克咨乡的地方 机构: ^，载<考古资料>，第3卷，第I 26 号。 

86 “从1677年起临时废除正头人<法律大全>，第 2 卷，第 7 ! 4 号；奇切林：《地 
方机构 h 第 4 OS— 4 0?页 0 
J95 8B «考古资料》，第1卷，第24? 期。 

8r <法律大全>,第1卷，第331期<1663年 J 月4日），第508期 （ 1672年3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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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h 第 2 卷，第 837 期 （1680 年9月22日），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笫9卷，第348页及 
以后。 

9 科托希欣，第102、103页。 

10 彼得 • 伊凡诺夫:< 国家吏部档案库编目 > ——附有档案库保存的许多冇趣文件 
的抄本〔下称：伊凡诺夫 1, 莫斯科 1842 年版，附录，第 71 页；《比较研究协会年鉴、第 2 0 
册，莫斯科 1954 年版，夏，第 26 页。 

11—11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2 — 12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重校石印本加上的文 
字。克柳切夫斯基 以大贵 族杜马>，第3版•第410页及以后； < K . A . 涅沃林全集 》 〔下 
称：涅沃林〕，圣彼杩# 1859年版，第6卷，第172、173页* 

13 科托希欣，第 96 页。 

14—14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 3 的材料加上的一段 
文字。 

15 科托希欣，第 70 页。 

— 16* 这是作者在 《教程 >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并少量利用巴尔斯科 
夫石印版加上的 文宇。 

16 a < 1623 年等级分离敕令》，涅沃林，第 4 卷，笫262,20?页，注678 0 

166 C 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2分册，第168页，笫81条〕。 

16 D 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3版，圣彼得堡一基辅1889年版，第3分册.第 
20、21、160、161页 〆 法律大全>，第1卷，第1期，第20章，第 1—3 款；《征兵和彺税>载 
«研究协会年鉴>，第3册 ，I ,第5页。 

17 《考 古资料>，第 4 卷，第 36 期〈笫 55 页）；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 2 分 
册 ，第 175、176 页，第91条；第3分册，第 124—126 页； 第 144— 147 页。 

18 — 18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9*—19* 这是作者在《教 程》 第？.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19 a ( A . H . 泽尔在洛夫，第1卷，第 73 页，第2卷，第219页）。 

196 考古资料>，第4卷，第101号：1。 

第四十九讲 

1— 1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草稿本加上的一段文字。 

2 — 2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尼古拉耶娃石印本加上的一段 
文字。 

S *— Jt *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一段文字。 

sa 〔弗 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 2 分册，第 165.166 页，第 78 款〕。 

36 (:弗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3分班，第26、27页 : U 

3 B 作者在《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 “这意味着，付 
息押契重又变为做工抵偿的押契。我们不知道，冶时无钱还债的债户的抵偿劳役是否有 
合法的定额（我们在 1649 年法典中 E 到有这样的定额），还是这种定额是以另外的方式 393 
一由法庭，由双方自愿的协议——来规定的。可能是后一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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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的订押契者的服役押契进行结帐一定会产生难以解决的争端和给审判造 成 困难。 
我们不知道1560年法律颁布以前的服役押契的形式。但是在这以后，大约从十六世纪七 
十年代起，服 a 押芡就渐渐为人所知，它的形式直到十七世纪玆后一、二十年，在整整一 
百来年内没有什么变化。让我们举迄今发现的这类押契中最旱 的一 个契约为例。它是在 
1596年写下的^人们知道的更早一些押契写得都很简单——根据大诺夫哥罗德法对1548 
年的押契注册簿加以简略叙述 （ B . 0.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农奴制的起源 < 下称 ••克 柳 
切夫斯基 《 农奴制的起源》〕 ，载： 俄罗斯思想>，第3册，莫斯科，1885年版，第22页）。 

这样一种刻板而单—的形式，如果没有法律的参与，是不可能自然而然确定下来的，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方面的敉令。在这一形式中，相当清楚地反映了从法律上制定押 
契奴仆制的过程。我 m 刚谈到了订押契人义务服役偿付偾务的许多不便之处，因为根据 
1560年法律，订押契人在赎身之前是交给债权人任意处置的。为了避免发生困难 ，于是 
签订了契约，根钱此契约，自由人到偾主宅院劳动一年可以得到借款 〈但在 这一年内要放 
弃权利） 并且通 常在期满之后，甚至可能根据不成文的协议——默荚 (tacito consencu ) 
(用罗马法的 说法〉 借债人还是无力还债的人，到这时，有限期债务就变成了无限期债 
务。这种无限期债务作为一种人身义务应该因姐所联系的人中之一死去而抵销，于是负 
债的奴仆傺到自由，不必付淸借款。这种契约在订押契昔本人看来是有利的。正如在 
1560年法律中所见到的，订押契者本人在无力偿还偾务时甚至同意成为完全奴仆。这样 
一來，为付息而服役变成了为偿还偾务本身而服役，借债奴仆制变成雇佣费已提前支付 
的人身雇佣服役制。这就是说，服役押契时而有做工抵偿债务的性质，时而有付息偾务 
的性质，但现在它本身却兼含有这两种性质，成了既是有息的又是做工抵偿服役的押契 9 
但是有钱有势的人只关心自己：在同一本押契注册簿上记载了一份1596年 （？） 的服役押 
契，根据迭份柙契，有个叫奥西普的人叩请维 M 雅绍夫允许他“坂役 ：- 宇令亨平”，而不是 
奴仆去世（临时承担义务？）。对主人来说，对订抨契人的迳制权成终的，但对奴 
仆来说，受奴役池位可能成 A 传代的•.如果奴仆死去但主人在世，与奴仆一起为奴的他的 
家庭成员戍为奴时成的家，在主人去世以前一直是处于受奴役的地位。这条片面的规定 
一直 占卞导 地位。后来，以奴仆服役到主人去世为条件的押契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这 
条规定并沈有使主人 满足： 他们想要把对订押契人的占有变为世袭的，为此〖 I 的他们用几 
个主人——父亲和儿子，三兄两弟的名义写下押焚，主人方面蓄意扩大自己的权力范酎。 
从押契规定的义务的实质来看，固定给某个人的押契奴仆，如果没有释放证，即没有废除 
旧的押契，不能转给另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斯蕋-布迖诺夫，第2分册，第163—165页， 
注134;第3分册，第 90—97 页，注11。 

397 3 r 〔弗莱彻，第45页〕。 

4 卷宗夹 U 有 1905 年写成的前段文字的草稿：“法律和实践的这些动摇表明，在 
十七世纪最初二十年内，还没有制定出一个能使农民实际上从属于主人的关系0定下来 
的法律准则，从而把文种从属关系变成受契约束缚的关系，把这种从属关系和古罗斯的 
奴仆 制的某些特点相结合，就找到了一种要寻找的准则。 

“订契约的农民从属于自己的主人不是根据他居住的地方，而是依据契约的规定^ 
在古罗斯，契约 这个词 用来称一种讲仪式的、象 征性的或者书面性的文据，作确定人对 
某物的权力。例如，地产的争执有时靠这样的仪式来 解决： 手中捧着圣像，头上或肩上放 
着草块或土块，在有争议的土地的田界上走动的仪式。某种文据固定下来的对物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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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主人对这件东西拥有在古罗斯，人也是用契约占有的对象。这种订契约者， 

用法律语言来说，就叫做«(去自希猎语 Xds . ods ——艰难的，沉重的一奴仆劳动的 
特性）或亨亨，前一术语用自由的男人，后一术语 用于不 自由的女人。奴仆身份也就 
是罗斯老的一种契约规定的身份,这是对农民实行的农奴制产生之前几百年内确定 
下来的。正如希腊一罗马法中的奴隶制一样，我国法律中最初存在单一的奴仆制*一" 

即完全奴仆制。这种奴仆制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形成的 * 一〉由俘虏而来'的\ 
i /自^ 人因犯某些罪行被当局判决为奴仆的，三）自由人自愿或被父母卖身为奴仆的， 

四）自由人自愿充当别人的私人家仆，但没有保证仆役享有自由的契约。完全奴仆制是 
继承的、传代的，确切些说，对完全奴仆的权利是继承的，奴仆被束缚是传代的.即完全奴 
仆不仅自己从厲于主人，正如古罗斯法律文献中所说的，从属于^节，或者从属于主人的 
继承人，而且他把自己的从属身份传给在奴仆身份中出生的自己 IkT 子女。奴仆制在法律 
上的一个重要恃征就是：奴仆身份不能依抝奴仆的意愿而停止，奴仆只有根据自己老爷 
的意志才能摆脱受束缚的地位。但是自古以來在罗斯就存在一种从属身份，它是依照特 
殊条件由借贷而形成的*借偾人住在偾主宅院 M 或他的土地上> 承担责任为债主服劳役 
代替付利息。与个人为付息服役的债务联在一起的借贷叫做在《罗斯法典>中， 
借债者本人叫做$吁+，以后又叫敗巧吁号或$疗+。抵押制不•被•看作是一种契约规定 
的身份，也不 认为* 卜身份，因为 A ☆ — i A 借款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而中断 

抵押 兌系。 十五貼纪结東以前的诂况就是这样的。但是从这时起，由抵押制形成 一沖新 
式的奴仆身份一 ■这 神奴仆身份不是无条件的和终生的，即不是完全的，而是有条件的 
和暂时的。 

“在古罗斯，债据这个名称是从犹欠语 4 押贺 ， 一词借用来的；由与人身服役的义务联398 
在一起的押契所造成的从属关系,在十五一十六抵纪就叫做 f f 卜它又形成古罗 

斯的一种新式 的贺约 身份，而焚约本身，或者同定这种从厲关被称为$ 

订押契的奴仆茲借债人，他依照契约用在愤主家进行的个又晶 
壶姜来付也焱息，依照这种条件借的馈就是他受束缚的根由。订押契的人只在某个 
规定时间内（最初是一年）有义劣为主人服役，但在这个时间內他免于还伎，没有自由一 
这就使他具有一种奴仆的身份。根据1597年4月25日法律，订押契盼奴仆应该为债主 
服役直到主人去世，在这以后才得到自由，同时不必错付自己的债务》但是如果订押契者 
不愿还债，债主也没有权利要求偿还借款。这条法律把押契奴仆制由付息服役变成为还 
偾 服役， 

还有第二种文本草稿 （ ISOS 年8月 ）* 

“奴仆制。订押契者的受束缚地位包括同他一起为奴的全家成员或者他为奴时安的 
家。作为个人契约，服役押契只让奴仆固定于一个主人，但此主 A ? 不能把对该奴仆的权 
利转让给别夂， S 至也不能转交给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是说，押契奴仆制是传代的，但不 
是继承的£ 

“调节押义奴仆制的敕令同规定对逃亡农民搜捕时限的敕令在问一年内颁布 .， 政府 
同时处理了这两个问题 t 在这两个问题之问宵着内在的联系，甚至有着苴接的关系。 

“押契奴仆制是从借偾人因无力偿还而变成无期偾务的一年为期的借款产生的。便 
民的逃亡也是由于他们问样无力还债而出现的。这些农民希 M 利用自己的迁移抆利，但 
没有钱焓还他们安家时以优惠条件所借的款项。借债人和农民两者都支付为主人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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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债务利但他们劳动的主耍差别在于 * 订押契的奴仆在主人的宅脘内服没，而 
劳役租制的农民在主人的耕地上服役。但是在这里，奴仆也正走向劳役租制农民的地 
位。自古以来俄国的地主就有一个惯例：让人数众多的家奴中的一部分人去种地。这样 
的种地奴仆叫做或者叫字學:和后院佣人（住在宅院 后面〉 。从十六世纪后半期 
起，农业居民从中各外流，使对劳动力韵需求更紧张，上面说的几类奴仆在人数 
上也就愈来愈多了。在某些县，拥有这些耕地奴仆的农户占农村中私有地上农业人口的 
百分之二十五，甚至百分之三十。这些耕地奴仆中有许多是订押契的人。这样的奴仆定 
居在单独的大小村庄中，分给他们耕地和菜园，贷给愧们牲畜、粮食，借给他们钱,为此他 
们交纳代役租——总之，让他们处于纯农民的条件中、甚至同他们也像河自由农一样缔结 
书面爽约，而且往往遵照遗嘱让他们得到自由并有权终生使用拨给他们的地块。常有这 
样的情形 * 自由人根据押契条款到宅院来当奴仆，为的是经过一些时候成为同一地主的 
399农民(吉亚康诺夫，< 史料: OC 大概克柳切夫斯基指的是 M . A . 吉亚康诺夫的著作 C (十 
六——十七世纪）英斯科国农民简史》的附录（例如第 io 号），圣彼得堡1398年版〕。这样， 
上述两种身份就互相接近了。这样一来，被安置在耕地上的奴仆，即订押契的奴仆，就成 
了丧失自己出走权的劳役制农民在法律上的样例。由押契奴仆制形成农 K 不自由的法 
律内容包含三个方面 M ) 终生占有制（到占有费去世为止）；；!>古老的奴仆制； 3) 放款人同 
意‘弃权，准确地说，同意农民的出走杈。规定终生制的尝试。吉亚康诺夹的 《史料 >”。 

5"-5*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亨。 

5 a 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搞本中下_的文字，就其对俄国社 
会的后果来说，这是莫斯科罗斯最根本的法律之 一”， 拉特金，第89页；弗拉基米尔斯基- 
布达诺夫，第3分册，第 86—94 页；〔<历史文献 >，第1卷，第22期 ，I ;第2卷，第44、63、 
85号 i 第3卷，第 92 期，1〕。 

56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一句《 “ . 并且抛弃 

和忽视菜些多余的东西。” 

5 B 〔卡拉姆沣，第卷，第69栏〕。 

5 r C 巴里津 H 历史丛书>，第 U 卷，第482,483栏〕。 

SIX M. 吉亚康诺夫 H 关于莫所科国纳税居民史的文件 尤里耶夫 189 S 年版，第1 
册，第17号。 

5 e 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痒稿木中下面的文字 *“ …… 在其法律 
和经济地位上很像农民……”, B . O .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的人头税和奴仆制的废除 K 下 
称，克柳切夫斯堪人头税 >0, 载 < 俄罗斯 思想》 ，英斯科 U 86 年版，第9期，第74页。 

5® 克柳切夫斯基1 《人头 税>，载 《俄 罗斯思想: N 莫斯科1貼 6 年版，第10期，第4页。 

53 ?塔季谢夫论1607年敕令〔 《 古代俄罗斯丛书 续集》 ，第 I 集，圣彼得堡1786 

年版，第】75页，注 “ a ” （下称 t 塔季谢夫 B 伊凡雷帝法典"历史文献>，第1卷，第 22 1 
号，匾〕。 

5 n 〔<历史 文献； ►，第3卷，第92期 ，XX XI ;蔸拉基米尔斯基-布达诺夫，第3分 
册 ，第 15 页及以下各页， XXX I 〕。 

5 K 卜考古 资料: N 第4筏，笫14期（第26 页〉〕 。 

6*—6*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6 a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 “在某些情况下， 


m 





明盤地 表现出参与者双方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相出之下的法律作用， 

草稿本中以下是作者省去的：“然而有八分之七的农村纳税罟民在经济上受教会和 
世俗土地占有主的支配。” 

7 CH . 波索什科夫 〆 贫富论>，波哥金编辑出版， 莫斯科 1 S 42 年版，第 183页 〕。 
8 *~~ S * 这是作者在 f 教程， 第3卷准 备付印 时根据萆稿本加上的文字。 弗 拉基米 4()(J 
尔斯 基-布达诺关，第 3 分册，第 152— 155_ 页。 

8 a <攀管政府司法权的长官>。 

86 〔科 托希欣，第117页: u 


第五十讲 


1*—1*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la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 “这些追捕活动 
是当时农奴制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C 以下有三、四个词书写潦卓看不清〕……奴仆带走价值 
相当于当时四百卢布（以今天的钱计算不下四千卢布）的货币和破烂什物，1627年，沙茨 
克一个地主付钱给二十名哥萨克和一位军官，派他们去 4 追捕 M 。 

2—2 这屉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3* 这是作再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3 a 1«条约汇编》，第1集，第203号，英斯科1813年版，第641页 : U 

36 条约汇编>，第3集，第113号 〕 Q 

3 S —3 b 这是作昔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加上用以代昝剧去的下面文字 
的*“……在会 议的三 百四十名当选人员中，委派的人我们只见到两位御前大 S 和四名莫 
斯科服役贵族，从签名来看没有一名普通房民。” 

3 r 心条约汇编> ，第 3 集 ，第99号 〕。 

索济维约夫：《历史》，第 S 卷，第427页。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淮备付印时根据草镐本加上的文字。 

4 a C 拉特金，第167、168页： U 

4 f ) “1 S 34 年会议——纳税人同意缴纳的特别税。补 貼费、 奇切林，第打3页；〔<条 
约汇编 h 第3集，第99号〕。 

4 b 《条约汇编'>，第3集，第157号， 

5—5 这是作者在 ^:教 程>笫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3的材料加上的一段文字。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 文字。 作苕删去 
了苹稿本中下面的文字：“因此，会议代表制是这样的不稳定，它筇着国家的临时需要才 
维持着，而不是依据社会的政治意沢，也不是凭借法律的保障；买卖人自己说起会议的 
必要性来是这样明确而简单，但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依赖于政治逻辑，而是取决于渚 
如君主恩賜之类的偶然性。” 

6 a 考古资料>，第3卷，第8丨号乂 

7 —7这是作者在<教稈>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笮稿本加上的文宁。作者删去了 
苹稿本中下两的文字 t “在神职人员微不足道的攻'冶作用及其怯于民俗事务的情况下，401 


m 





随 着农村 届民选 举代表的消声 匿迹， 在会议上，在工商市民中，只有几位势单力薄的代 
表:麦达出纳税的地方 米尔的 需要和利益。 他们 因为受到自己等级低的负担所压,屈从于 
人多势 众的官宦和胡作非为的大贵 族宫僚 政府。人民代表制的真正力 a 和共同福利的 
主张， 很难突破由于细小的阶级利益所造成的总的意见分歧。1642年会议 一 留下了 
出 席会议宫员的 真正意见的唯一一 次会议——的文件表明，在三十 年内，新 王朝的 政府, 
不仅不善于使动乱后的社会和谐地安顿下来，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造成社会混乱的积极 
因素。 这些意见之所以有价值还因为它们使我们衡量出不同阶级的相对文明水平， 
8*—8*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 稿本加 上的文 字* 

8 a 《条约汇编>，第3集，第113期， C 索洛维约夫： <历史》，第9卷，第261页及以 
下 各页 ; U 


9- 9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10— 10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摆卷宗夹14的材料加上的文宇 9 

11 一 11这是作者在 《 敎程》笫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12*—1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2 a 作荞在《教程>第3卷淮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1642 年会议 
的纪录使我们看到破坏会议代表制的各种条件。” 

13— 13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 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4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14— 1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5— 15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4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16— 16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草穐本加上的文字 t 

17*—1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和巴尔斯科夫石印版 
加上的文字。 

17 a C 索洛维约夫 〆 历史》，第 9卷，第 105—111 页〕。 

18 索洛 维约夫 O 历史 》 ，第12卷，莫斯科1330年版，第126页《 

IS *"19*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在某一次会 
议上，曾有人向政府宣称：把全国大会同这鸣会议混在一起是政府政治上犹豫不决才千 
出的亊。” t 代替刪去的一段“但是在这 M ， 在沙皇阿列克谢时代，当缙绅会议无声无 
息的时候,攻府碰上另一种对全国代表制更加广泛的理解，这种理解力不是扎根在统洽 
402 阶级之中 ，而 是根植在受支配的阶级之中，在那些于1642年会议上 比别人更完整地表达 
了全国 意识的 代表之 中。” 

20—20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下面是作 
者省去的文宇《 

“缙 绅会议的这种命运同十七世纪我国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从1842年 
会议的意见 （纪录 > 中可以看到被选出的代表讨论的向他_们提出的问题，但讨论 的不是 
问题的全部内容，而只是问题涉及他们所代浚的那呷阶级的某个 方面。 

a i 662 kkhhkm 绅会议的想法与其说 &- 神 jh 在形成的霈要，不如说是已经淸 
逝的回忆。这一想法之所以如此长久地保留在 (首 都的)工商阶级之中，是因为当时在不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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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制的俄国社会成员中，这个阶级最有进取心，负担最霞，特权最少，因此，它煨有觉 
悟,最能理够什么是人说? t 表制。会议记录的某苎用语是当时政府语言完金不习惯的， 

它们表明，这些人不姑按16 49 年法典来思考，而楚想衍稍微广泛一些 6 但在英斯科的玫 
治现实中，从这个现实形成的时候起，全国性政府就没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关于 所有等 
级都黎加选举会议的主意是动乱时期勉强想出来的。当全国没有从僭王的冲击下平諍 
下来的时候，新王朝的政府及其所依靠的阶级、离级僧侣和贵族 * 都需要这样一个会议 J 
但随莕企国 的乎狰 ，政府对这种会议的需要也就减弱下来。” 

2 1—21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3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 

第五十_讲 

I *— 1* 这是作苦在《教程>第3 卷 淮备付印时根据草镝本加上的文宇。作者刪去了 
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并担任< 军职可能被派去远征。在名册中没有人数众多的 
各省的服役人员，他们因取位名额不多只担任‘守备’的、蝥备的职务；也没有随大贵族和 
服役贵族出征的奴仆和差丁、召募的新兵，这些人靠同他们一起出征的主人或者（如果主 
人自己不 i ) 派他们去出征的主人来供养。我们如果不箅非建制的兵员（以及地方执勤 
部队），我们也会发现，根据顶箅表册，莫斯科的战斗（出征）民军拥有为数二万八千人的 
苜都和各省坡市的服役贵族，二万一千名射击军和哥萨克人以及一千六百名外国人。此 
外还必须加上喀山特种军团，这个军通分散在受喀山宫廷衙门掌管的前喀山汗国和西伯 
利亚各城市和县城中， 人数达 一万五千名俄囯服役人员和外国人……”〔在页边上有根 
据米留科夫所著改写，第 48 .米留科夫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俄国的国家经济和 

彼得大帝的改革>〔下面简称，米留科夫*<国家经济>〕 遥 彼得堡!892年版，第48、49页 
及以后》 

la “随心所欲的索要，强制性的摊派”， 《编年 史全集》，第4卷，圣彼得堡1848年403 
版，第334页。 

16作者在《教程>笫3卷淮备付印时刪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字 ，还在 十六世纪， 
奥斯科就已经利用外国人的军琪技术，供养着一支雇彻兵；但这是不可靠的武装 # 现在 
产生了一个想法：借助雇佣的教官来教自己那些非正规的民兵学习外国的军事 制度， 

2—2 这是作苕在《教裎>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匍上的文字。作者■删去了 
萆稹本中下面的文字 :“这 个军团的使命是倮卫有敌对的异族居民居住的和靠近玫国的 
边陲地区，所以它只能分出少量兵力去进行一般性的征讨。” 

3 〔 雅科夫 • 雷伊坚 费利斯: 《 给托斯坎特级大公科兹玛三世说莫斯科维亚的故事》 
(下称 iff 伊坚费利斯），莫斯科1905年版， A . 斯坦凯维奇翻译，第128页〕。 

4*—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4 a 科托希欣，第107页。 

5 C « 法律大全>，笫2卷，第 S 4 4 号7。 

6*—6*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淮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米留科夫： 

《国家经济>，第 49—103 页；《1 632 — ： US 4 年和 1654—1655 年两次战争的髙昂代价米 
留 科夫 〆 国家泾济 》 ，第65、78页。 

ea “在沙皇米哈伊尔时代，在同波兰的第二次战争之前，进行了这种改组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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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气 

66 “以及两万忠城镇射击军' 

7 米诏科夫： 《 国家经济 》 ，第 49、54 页。 

8—3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克柳切夫斯 
基： 《 教科书 >，第 127 页。 

9 O 法律大全>，第 1 卷，第 1 号，第 13页；科 托希欣，第 72页〕。 

10 〔科托希欣，第74页〕； 《 射击军款及其对其它收入的关系 >;< 历史文献>，第5卷， 
笫 48 兮，圣彼得堡1842年版；米留科夫国家 经济》 ，第55页及以后。 

11— :1 这是作者在 c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克柳切夫 
斯基：《教本 > ，笫 108 页。 

12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13— 13 这是作者 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4— 14 这是作者在 t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a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5 a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10卷，第133、140页<> 

156 瑟索耶夫石印版，第 105 页。 

15 b 〔<奥古斯丁 •马耶伯格男爵苋斯科国旅游记 >(下称 ：马耶 伯格），莫斯科1874 

年版，笫 1 G 9、170 页。 

15 r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刪去了草稿本中下面的文 宇:“ …… 但 是就用 
这一部分钱去采购货物，国痄按九五折换算也是常常 m 利的。” 

米留科夫：< 国家经济>，第90页。 

lSe A . 拉波一迖尼列夫斯基： < 从动乱时期到改革时期苋斯科国直接税的征收>, 
鉍 彼得堡 1890 年版，第 245 —250 页。 

is ® <十六和十七世纪梁赞边区的登记册>， B . H . 斯托罗热夫编辑出版，第3分 
册，梁赞 189 S — 1904 年版 0 

16 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中有作者说明本段文字的补充:“根据1631年〔创世纪7139年〕 
的敕令，每个切特维尔季的服役领地和世袭领地平均〔有〕八户农民和四户赤贫农，寺院 
和教堂的世袭领地平均为六户农民和三户赤贫农”（尼古拉 • 叶拉金别列夫丛书> ，第 
2卷,莫斯科1858年版，第286、287页）。 

在特维尔，根据 I 35 — I 3 ?年（公元 1627—1629 年）登记册， 属 于世袭领地和 脤役领 
地的有十六户农民和三十二户赤贫农，而不是十户农民或赤贫农，属教堂领辿的有十二 
户农民或二十四户赤贫农，而不是七点五户农民或十五户赤贫农 • 1629年，切尔登县不 
是按扪地，而是按索哈征税，每一索哈平均有三百九十二户 # 《考古资料》，第 4 卷，第 6 
号，垄汶得堡18 36 年版；《塔季谢夫把按户征税制说成是阿列克谢制定的”。塔季谢夫： 
<伊凡雷帝法典>，第 2 06页注。 

17*—3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克柳切 
夫斯基：《教本>，0 129 页。 

17 a — 173 草嵇木中代替本段文字的是从 1630 年每一索哈征税九十五卢布起. 
然后课税在上下浮动中上升到 1663 年的八百二十二卢布，从而大大超过另外两种主要 
的税赎俘税和驿 站税， 


402 




176-176 草稿本中代替本段文字的是 * “……每户税额为一卢布三十戈比 (相 当于 
今天的十七卢布）。” 

18^—18*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8 a n . 米留科夫 〆 莫沉科国财政史的几个争论问题>，圣彼得堡1892年版，第83 — 

88 页。草稿本中有以下几个小记：“伍一税取自家仆 U 66 2 年）、制作匠和买卖人，收税 
官（《法律大全>，第1卷，第329兮）。总的负担（ （ 编年史全集》，笫4卷，第^3^ k )。 来 
U 收入。莫斯科向各城市及征税委员会。制订税額和征收税金一两种 
特別措施。随心所欲的要求和*按^^额五 Y 之一。一千个小酒馆 ”（< 考古资料>，第3卷， 

笫245号；奥列阿利，第260,261页）。 

19* —19"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4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 

19 a 米留科夫 〆 国家经济第 59、6 C 页， 

196 雷伊坚费利斯，第 lto 页。 

20*—20*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20 a 克柳切夫斯基：< 教本 >，第130、131页。 

206 <法律大全>，第1卷，第129号。 

20b “在马尔热列特时期，一卢布等于六个利维尔①”。马尔热列特*<俄国现状 
H . 4斯特利亚洛夫译，圣彼得堡1830年販，第4、6页，科托希欣，第101页；德一拉•涅 
维尔关于莫斯科国的笔记〔下称 * 涅维尔〕，<罗^的古制 >，第11期，1891年，第276页 
〔涅维尔认为一卢布等于五个利维尔。《罗斯的古制》，第9期，1891年，第445页〕。米 
留科夫 〆 国家经济>，第 96 —105页，附录 I ,第 I — 33 页。〔根据 1690—169 1 年西泊利 40 S 
亚衙门的材料，每年从西伯利亚收入国库的各种皮毛价值八万到十万卢布。<中央国家 
古籍挡案馆，西伯利亚（衙门 >档案>，第1110卷，第 153—158 张〕。 

20 r —20 r 草稿本中代替本段文字的是*“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八百万卢布。 M 然，这 
份淸单中未包括沙皇收入的皮货。” 

203草稿本中代替这一数字的是 *“53. 39%。” 

20 e 苹稿本中代替这一数字的是如下一句: “19. 4%，其余 2. 7%是未定税颉的征 
税和捐税。” 

205 K -20 HC 草稿本中代替本文字的是*“只6%。” 

203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萆稿本中下面的文宇 *“ (余 额） 为九万 
五千卢布，几乎为所有各县整个预算的8%。” 

第五十二讲 

: — 1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2 科托希欣，第4页。 

3—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下面是 （ E . 

A . 第 46 页）的参考材料。 

^*—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镝本加上的文宇 •（ E . 


①利维尔 t 法国旧时银币名称。 


译者 



第64,65 页） 参考 材料。 

4 a 条约 汇编》 ，第3集，第90 号〕。 

5— 5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笫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索 
洛维约夫* ( 历史》，第11卷，第267、301页。 

6— 6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 K . 科托希欣的著作是 (X M •索洛维约夫出国到瑞典时发现的，于 1840 年由考宙 
委员会首次出版〕。 

7 科 托希欣 ，第17、20、42 页。 

8 — 3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 C ( E . A . 第68页）〕的补充材料 
加上的文字。科托希欣•第130、131页。 

9— 9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10 — 10 这是作者在<教程 》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IO . 克利尚尼奇的著作 < 关于统治术的谈话 >，即 <策略思想 >, n . A . 别索诺夫出版 
财用的书名是 < 十七世纪中叶的俄国 >(下称*克利尚 尼奇〉 ，第 1 集,莫斯科 1809 年版，第 
2 集， I 860 年版〕。 

31 — 1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笫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 E . A . 
第72,73页）参考材料。 

12 克利尚尼奇，第 1 集，第 110、 147、150、 I 73、2 15、2 18页。 

406 13 ~-1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克利 尚尼奇，第 1集 ，第 42 页。 

1 C —14-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卬版加上 
的 文字。 

14 a 克利尚尼奇，第 1 集，第 107,143 页；第 2集 、，第 5 页。 

IV—If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w (E. 
A. 笫 页） 参考材料。 

15 a 克利尚尼奇，第 1 集，第 290 页。 

156 克利尚尼奇，第 1 集，第 176— 〗78页。 


第五十三讲 

.把个来说，笫五十三讲的叙述文字与巴 尔斯科 夫石印 版的相 应章节接近。 

1一 1这是作珩在 <教程 》 第 3 卷准备付 印时根 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的材料加上的 
文字。 调于这 段文字的大概有草稿本中的 补充材 料和一个附注 〔（ E . A . 第91页）〕，后来这 
个补充材料经过重新校订就作为箄五十八讲的最后部 分: “社会的道德 分化。 西方影晌 
在俄国社会意识中激起的动荡是最早的动荡之一，并且起了‘淪 -A A 十七世纪以 
前古罗斯社会 的特点 就是它的道德一宗敎结构的单一性和完整性。古罗斯人虽然社会地 
位千差万别，但在精神而貌上彼此是很相像的,他们吸取相同的源泉来满足自己的精神窬 
要。大贵族和奴仆，识宇的和文盲都记得数量不同的经文、祈祷文、赞芡诗以及世俗的谈鬼 
说怪的馼谣、故事、古老的传说；他们都程庹不同地淸楚懂得各种事物，都程度不间地清 
楚了解自己日常生活的基本信念,他们强调的都是同一种基本岱念，都在规定的时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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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轻率地造喷作恶，都是在直接许可干一切之前怀着同样的对神的恐惧心理去作忏悔和 
行圣餐礼 # 虽然机械的良知只有如此单调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帑助他们很好地彼此了 
解，帮助他们成为有相同道德的芸芸众生》正是这些变化不管社会斗争如何，使忪们之间 
建立起某些精神上沔协调一致，并使更替着的一代又一代周期地重 笈着业 已建立起来的 
模式。无论从木 M 农舍的极平常的建筑设计中也加上沙皇王宫和大贵族府邸用的雕刻和 
镀金上；还是从十六——卜七世纪俄国写书人的奇妙的叙述中，同样显露出 * 头脑简单、 
智慧更贫乏的农村无知者 ， 的简朴的、祖传的精神生活内容。西方的影响破坏了这…… 
C ( EA ， 第86页）〕。从那时起，这种分裂延纹了几个世纪，而且越来越厉害并具有荇种不 
同的形式 I 酋先必须确定这一分裂的开始时间。” 

2— 2 这是作芯汴《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3— 3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I 4 的附加材料加上的文字。 

4 〔季莫菲耶夫历史丛书>，第13卷，第463栏〕。 

5— 5 这是作者在《敦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4 的附加材料加 h 的文宇。 

6— 6 这足作齊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 E . A . 补充 
材利，筇97页）。 

7 <增补材料》"法律大全 >，第2卷，第1210期 ，选集 >，第 3 C 8 页 〆 崩佣外国人>， 
载《条约汇编 h 第3柒，第82 期； c 新的团队是如何组建的>，载：考古资料>，笫3卷，第 
2 05期 ，不 同建制的队伍管理和正规 团队的 组织。 1 G 80 年11月12 敕令》，载 《 法律大 
全 >，第2卷，染8 44期。 

8 “新的建制——对军械修理工的训令 (《 法律大全>，第 2 卷，笫 7 i 4 、 743 期， K 7 8 年)。 
1680年派遣两万名长矛兵、麻佣骑兵和步兵、射击军出征克 m 米亚。最后，改革 - 1680 
年11月12 口关于征召别尔哥罗锪军区、谢维尔斯克军区、唐波夫军区以及其它官级的 
军役贵族当兵的敕令 （< 法律大全>，第2卷，第844期）和据此编制的清册（伊凡诺夫，《附 
录》，第71页）”。 

9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9 卷，第 3 63 、扣 9 页。 

10 〔《条约汇编》，第 3 集，第 110 期〕。 

11* —11*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冇印版加上的 
文字。 

lla «关于商人维尼乌斯、 h 克玛城和 ‘奥廖 尔号，轮船〔参阅 >，载< 历史文献补 
编》，第5卷，圣彼得强1853年版，笫47号；<普罗特瓦河上的阿克玛 h 基里布格尔*«俄 
国贸易简述 >，亚兹科夫译〔下称：基里布格尔〕，圣彼得堡1820年版，第166页。 

12 —1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笫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以下有 
( E . A . ，第44 页〉 参考材料。 

13-13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自己的文章《十七世纪西方影 
响在俄国 >，载 4 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下称 * 克柳切夫斯基1«西方影响在俄国> 〕1 8 9 7 
年，第 36 期 （ I ) ，第〗 54 页。 

M — 14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椐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15—15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9 奧列阿利， 
第369,370页, 〔《历 史文献 >，第3卷，第92号 ，X X V I X X V I ;第225号“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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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编第 3集*第 11«号: }• 

16 «法律大全>，第〗卷，第85号，马耶伯格，第177 K , 基里 布格尔 ？ 第 
页！（戈鲁勃卓夫第348页）。 

17 C < 古代俄罗斯丛书>，第4集，第2版，莫斯科1788年版，第 350、35 t 页乂 

18科托希欣，第128、129页。 

19—19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E . A - 
第彳0 3 页）补充材料。 

50 cn . n . 佩卡尔斯基 〆 彼得大帝时期的科学和文学下称*佩卡尔 斯基） ，圣彼 
得堡1862年版，第39 1、392页〕。 、 

2 1 H . <1).卡普杰列夫：《教会改革家尼康总主教及其反对者>，载<东正教评沦>杂 

志，第1卷，1887年，第161、162页。 ， 

22 奥列阿利，第311页。 

23 <外交部档案>，第2号，《炼丹术士维纳伊斯》,载<历史文献>，笫3卷，第239、 
304期。 

24 (索洛锥约夫* ( 历史>，第12卷，第213页）。 

伽 第五十四讲 

1*—1*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la C 索洛维约夫：< 历史} ，第10卷，第146、147页〕。 

2— 2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3— 3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財根摒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时 
文字。 

4— 4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自己的文章《西方影响在俄国> 
U 897 年，第3 9 册 （ F ), 第764 % 765页）加上的文宇 # 

5— 5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 L 的文字。 

6*—6*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6 a 历史文献》，第1卷，第280号〕。 

66 <普斯科夫叶里扎罗夫寺院长老菲洛费伊致瓦西 M •伊凡诺维奇大公的信>, 
载< 东正教对话者 >，第1集，18 6 3年，第3打页。 

6 B C « 条约汇编>，第2集，第59期乂 

7—7 这是作省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I 4 的材 料加上 的文字。以 
下是 （ E _ A •第148苋）参考材料， 

8*—8*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印版加上的 
文字 a 

8 a <叶甩扎罗夬大公寺脘长老菲洛费伊致司书米哈伊尔 • 格里戈利耶维籽•米 
休里的信>，载 《 东正教对话者》，5月号，喀山 ，18 S 1 年，第84贞。 

9—9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 h 的文宇 s 

10 — 10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 备付印 时拫据卷宗夹！ 3 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1 •一 11这是作者在《教程 * 第3卷准备付印时拫据卷宗夹13的材料加上的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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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讲 

t 在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中有一节在所谈的问题上同第五十五讲相符合，这一节开 
始的一段文宇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省去了 *“（ E . A . 的补充枒料，第109页夂 
在这里，西方的影响与来自另一方面的运动相遇。我们在研究分裂的起因时，会立即看 
约这一运动是由于俄国教会的需要而引起的，部分地是反对西方影响的》但是对立的西 
方在一桩共间的事业上，即教育上，是一致的，因此它们暂时彼 此携起 手来共间行动。” 

2- 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_ 

3- 3 这是作者在《教捏>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4- 4 这是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淮备付印时根据巴尔 斯科夫 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5 CA . K . 鲍罗兹金 “大司 祭阿瓦库姆，十七世纪俄国社会的思想生活简史 K 下 
称* 《 大司祭阿瓦库姆>〕，圣彼得堡 1898 年版，附录，第 94 页〕 * 

6-6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E . A .， 笫 
162,172页>补充 材料、 

1*一” 这是作者在《教程3第3卷准务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7 a 〔《校对员沙瓦季、沙瓦•罗盎诺夫和索洛维茨寺院修士的三件呈文 E . 
科尚奇科夫编辑出版，圣彼得堡1862年版夂 

76 C 《大祭 司阿瓦库姆>，附录，第115,116页及以后〕。 

8—8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S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14 的枒料加上的文字。 

9*—9*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摒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E . A . 补充 
材料，第172、173页）。 

9 a (( KMT •①学校，51>>。 

96 年8月6日沙皇阿列克谢敕令>; H . r . 乌斯特利亚洛夫 〆 彼得大帝统 

治史>，第 3 卷，圣波得堡 1858 年版，第184,185页。 〔（ K . T •第 138、140 页及以后）〕 

第五十六讲 

这是 作者在《教程》第3 卷准备付印时隈据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己写的草 
稿 （雈宗 夹 1 J 的枒料）加上的文宇，内容接近于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下面是作者省去的 
文字，但是虔诚的 谦虚恭谨 抹去了沙皇阿列克谢性格中不稳定的方面（对大贵族的关 
系）” （ Eji . An . 第 183 页） 〆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书信集>,11•巴尔坚诺夫 
编辑出版，奠斯科 1856 年版，第 225 页。克梆切夫斯基 *« 大贵族杜马》，第 3 版，笫 456、 
457 页。 

la 索洛维约夫历史 >，第12卷，第318 — 337页， ，俄 国考古协金俄罗靳和斯拉 
夫考古分会的札记》，第 2 卷，圣彼得堡 1861 年版，第 743,749 


① “ KMT .” 一 般应为 KHTafiCK^fl (中国的）一词的缩写，但译成“中 国学校” 又与 
疋文木符，只好照录《——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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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作教程 :>笫 3 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卷宗夹13 fi 〕 材料中下面的文字：“沙里 
阿列克谢在他父亲统治的第十七年出生了，即他生于这样的时代：人们还没來浔及消除 
由于僭位者而使国家遭到巨大破坏的痕迹以及……。” 

1 B (戈卢勃卓夫，第370,371页 hH . 札别林持洛伊茨克的出征>，钺罗斯历史和 
古代文物研究学会学报，第 S 期，1847年，杂俎栏，第25、26页。 

1 T 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卷宗夹】3的枒料中下面的文字 *“ ……是 

出于一般的好奇呢还是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地位-反正都-栉：因为他对自己培养 

的人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能帮助后者扩大对一切外来事物的兴趣。” 

410 1 H 作者在 《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了卷宗夹〗3的材料中下面的文字 *“ 〔他〕 
最珍视的是教堂祈祷的所有细节，破坏这一套析祷礼仪就破坏丁虔诚心境的完整性和价 
值。我幻在一封致尼康的信中（当时尼康还是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在谈到一些家常情 
况时，读到沙皇的私人请求*莫斯科没有总主教，多年来人们总是唱着 t ‘万能的主啊，救 
救全世界的总主教们吧 U 及其它，而你……请回倍……给朕，伟大的圣徒， 一一 沙皇恳 
求道——“是座该这样唱呢还是唱别的”。 

2—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夾13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3 “这是避雷针”,巴维尔 • 阿列普斯基“十七世纪中叶安提俄克总主教马卡里俄 
国旅游记>，1".穆尔柯斯译，莫斯科1895年版，第12册，第2章，箄126页。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13的材料加上的文宁。 
在这一材料中以下是作者删去的文字：“（致奥多耶夫斯基的信八但是，沙皇性格中一个 
主要缺点也出自具有'这一优 良特点 的同一来源。就其本性而言，他倾向于密切依靠亲近 
的人，但他在挑选这些人时既不够严谨，对待这些人也不够果敢坚决。智力和道义感使 
他能够正确评价他周围的人！但是当这些人各自东西时，沙皇既无足够的力量指引他们 
走同一条路，也无足够的力量同一些人断绝关系而去支持另一些人。” 

4 a C 马耶伯格，第168,169页〕。 

46 <1652年 索洛 维约夫 *« 历史 > ，第12卷，第323、324页。 

4 b C 马耶伯格，第115页〕。 

4 r 作者在 < 教程>第 3 卷淮备付印时删去了卷宗夹 I 3 的材料中下面的文字 * “当时 
即使沙皇对下属不赏识他表面上仍表现得温厚善良，这种作法不能防止人们的不良行 
为，反而鼓励了人们去千坏事。既然规定每天早晨沙皇要检阅御用饲鹰者，但沙皇却经 
常命令在检阅时迟到的人到池塘里去沐浴，洗完澡后沙皇就赏賜他们，召他们到自己身 
边》让他们吃得饱饱的。沙皇在一封信上写道 * 许多人故意不赶来参加检阅，他 们说 〆 我 
们故意迟到，陛下就让我们痛痛快快洗个澡，还盛情款待我们，”。 

5 t 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 I 2 卷，第 326—328 页丨第11卷，第 8〗 一84页〕。 

6 *— 6*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夹： 3 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 

6 a 在卷宗夹 U 的材料中以下是作者删去的文 字：“ 如果可以这祥來形容的话，这 
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性格软弱的人， 

7 — 7 这是作者在<教程 v 第 3 卷准备彳彳’印时裉据卷宗夹 U 的材料加上的文卞。 

S — 8 这是作者在<教程 》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卷宗央13的材料加 上的文 7 n 

9 《仁慈厚道的大丈夫费奥多尔 • 尔季谢夫的传记> 〆 古代俄罗斯丛书》，第： ( g 臬， 

第二版，莫斯科！79〗年版，第396—4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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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这是作者在 < 教程 》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 B . 0. 克柳切夫斯基的论文411 
罗斯的有识之士》〔下称 I 克柳切夫斯基 〆 有识之士0,载《神学通报 》 杂志， 1 S 92 年 I 月 
号，谢尔吉关厢印刷，箔89号。 

11 〔马耶伯格，第丨69、170页 ； 索洛维约夫：<：历史 》 ，第11卷，第126、208、207页〕* 

12 — 12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萃稿本的补充材料加上的文字 # 

13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他的论文《古罗斯的有识之士> 

的材料加上的文字，第95、96页 # 


第五十七讲 

第五十七讲（除最后一节《尔季谢夫和奥尔金-纳肖金> 以外).克柳切夫斯基早先是以 
论文形式发表的，标题奥尔金-纳肖金，十七世纪莫斯科的国务活动家>，载<科 
学言论>杂志，第 3 册，莫斯科，1904年，第121 — U 8 页。 

1 — 1 这是作 苕根据 卷宗夹14的材料加上的文字。 

2-2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3*—3*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 加上的 文字。 

3 a 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中的一个注，在卡利塔时期，季米特里 • 纳肖卡从特维尔 
来到萬斯科，好像他的玄孙是安德烈 • 奥尔登” ，《家 谱集……>,载俄罗斯历史和古代文 
物研究学会学报，第10册，莫斯科1851年版，第198页。 

3 占 B . C . 伊康尼科夫 〆 近臣大贵族 A . JT . 奥尔金-纳肖金》〔下称 I 伊康记科夫〕， 
«俄罗斯 古制》 ，第10期，1882年，第29页。 

3 b 《历 史文献》，第 4 卷，第118号，圣彼得堡1842年版 • 

訂“从 I 666 年 4 月扣日到彳时 7 年1月13日的三十次会议之后，在第三十一次 
会议上”；索洛维约夫历史 》 ，第11卷，第205 —214页。 

4索洛维约夫历史>，第11卷，第75页。 

5— 5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6— 6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马耶伯格，第 37— 39页 # 

7 — 7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U 
卷》第72页及以后〕。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13卷，第 111 页及以后。 

86沙姆伊尔 • 科林斯俄罗斯现状>,载 《 俄国通报 》 ，1841年，第9期，第586、 
5 S 7 页， 

SB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 1 卷，第 86—87 页，第 I 92 —194页，笫205,206页〕 • 

9 — 9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及其补充材料加上的文字。 

10索洛维约夫 历史;►，第 11卷，第220页<» 

11伊康尼科夫，第63页。 

12*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2a “(他）抱怨说，有势力的人出于仇恨不允许职小位卑者（各种主张）有所作为”*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11 卷，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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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 索洛维约夫历史 > ，第】 1 卷，第 54 页 : U 

14—14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15 “根据马格德堡法”，索洛维约夫 * (历史》，第7卷，第4版，莫斯科1879年版*第 
«7、68页。 • 


16—16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宇* 

17 «条约汇编>，第4/集，莫斯科1828年版，第55号。 

18-18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19 一 19这是作者掖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20 - 20 这是作者根据 E 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21 - 21 这是作者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 

22 - 22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 * 

第五十八讲 

1*—1* 这是作者在 《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裉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字。 

la 在巴尔斯科夫石印版中以下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删去的文字 t 
公主给戈利琴的信件中‘对自己的心肝宝贝瓦申卡 1 ①说的话太卿卿我我和过分热情 * 
“洋溢了。因此从这些信件看，对于他俩的关系（远不是兄妹般的 关系〉 的性质是没有任何 
可疑的”；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M 卷，第4版，莫斯科1890年版，第 5 S 、 57 页。 

16 索洛维约夫历史>，第 I 4 卷，第页。 

2 — 2 这是作者在 < 教稃》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石印版加上的文字•涅 
维尔“俄罗斯古制 >1的1年，第 9 期，第430、 43 1页。 

3 — 3 这是作者在《教程> 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字❶以下是 GE . 
A .> ，第249 页） 的参考材料 * 涅维尔 ：（ 俄罗斯古制 》 ，1 89 !年，第11期，第 265 、 276 页。 

4— 4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癘本加上的文宇*以下是 C « E . 

人.>第250 页） 的参考材料。<阿弗里尔的评语\ ^ 

5— 5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加上的文宇。 

6 < D . A . 库拉金大公的档案材料 C 下称 1 庳拉金〕，第1册，圣彼得堡1890年版，第 
50页，涅 维尔 〆 俄罗斯古制>,1 8 則年，第 】 1 期，第 266 页* 

7— 7 这是作者在《教程>第 3 卷准备付印时根据草稿本同时利用巴尔斯科夫石印 
版加上的 文字。 厍拉金，第 48 、 5 3、54页。 

8 — 8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2卷准备付印时根据巴尔斯科夫重校石印版加上的 
文宇。 

9— 9 这是作者在 <教程>第3卷准备付印时根据瑟索耶夫的和 E 尔斯科夫的重校 
石印版加上的文字* 


①瓦西里的爱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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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索引 


<索引中的页码为边码) 


A 

AoeaKyH , npoTonon » rJia»a pacxoaa 
阿瓦库姆（大司祭，分裂派首领）301, 
306, 307 t 3 ll ,312,330,331 
AsrycT, pmiCKiift Kecapb 奧古斯都 
(罗马皇帝> 134 

AupaaMaft，KeJiapfc TpOHUKoro mohrc- 
thph 奥弗拉米（特罗伊茨寺院主 
持 > 60 

AsarneB AjieKceft , oKOJifcHHHHfl 阿-达 
舍夫•阿列克谢（侍臣 ） 130 
AjieKcaHflpa —— cm. HpKHa , napHua 
亚历山徳拉（见伊琳娜，皇后、 
AjICKCaHSP, BeJI. KHJI3b JIHTOBCKHft 
茁历山大（立陶宛大公 > 94 
AjieKcaujip 1 ， HMnepaTGp 亚历山大 
一 f 4：( 皇帝 ） 打 5 

AjieKcaBJip I ， HMnepaTop 亚历山大 
二世（皇帝 ） 5 

AjreKceft MHxaftJiOBH ^ r > napt > 同 ■列克 
谢•米哈伊 洛维奇 （沙皇）71,81,82, 
120— 125,131 ,132,151 — 154,210,216, 
219,224,225*238, 239,242, 248,251， 
254,264,270—272 ,274»278— 280,285, 
298,307,311,319—3^1,333—336,340, 
343,545,348,351 t 362,370 ,375,401 
Ajiwtcefi > chh usp » Ajich - 

cea MKXafiJXOBH^a 阿列克谢 〈王 子，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之子 ）2 T 9 
A ^ i >6 *pT ,MarKCTp TesToucitoro opae - 
Ha 阿尔贝特（条頓骑士团团长 ）99 
Ajrfl 6 t,eB CTenaH 柯利亚比耶夫•斯捷 i 
潘 282,283 | 


AHacTacnn Pom^hob 万 3 ， napniiA* 

nepBaH ?iteRa napa KsaHa 1 \T 
r P o 3 Horo 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夫 
,娜（皇后，伊凡四世雷帝的元配）20,134 
A 旺 ToaHtt — cm . OpanB-HamoKwH A 4>. 
JT . 安东尼（见奥尔金-的肖金•阿 • 
拉 •） 

Apc^auft , rpex, pyxoBOaHTejij, rpeKO- 
JiaTHHCKOft niKOJIM B MoCKBC 阿尔 
谢尼（希臢人，莫斯科希腊一拉丁学校的 
领导人）277 ,283,309 
AcTOH , RHfl 3 b 阿斯东（公爵）263 

B 

BasHJieBHT K. B. K. B. 巴齐列维奇 

369 

BapanoBH ? Jlasapi ,, spXHenacKon 
iIcpHHrOBCKHfl B 拉诺维奇•拉扎尔 
(切尔尼戈夫大主教 ） 280 
EapCKOs H . JI . 只. JI . 巴尔斯科夫 
371 

EaciiaHOB n . TT . < I >, 巴斯曼诺夫 

33 

BaTopnft— cm. CTe^an BaiopEft , 
KOpO^Ti noflBCRHtt 巴托里 （见斯捷凡 • 
E 托里，波兰国王） 

B 03 O ^ pa 3 OB 别佐勃拉佐夫34 
B^KJieMHIIieB* ZEBOPSHHH 别克列米舍末 
(服役贵族 ） 203 . r 

Bo ^ CpHKStHW , 波波 W 伞 家 ％ 

(大贵族们 ） 72 . 」 ' 

BoriiaH 一 cm. XsieJibHHnKHft Bora&a. 

博格丹（见薄格丹*赫麦利尼茨基） 

BanOTBHKOB H. M. , pyKOBOflH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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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eCTfeTHCKOrO BOCCTaHKfl H. H. 

鲍洛特尼科夫（农民起义领袖； 47, 48, 
367 

Bopnc Oe^opoBH^ ro^ynoB, gapi, 
鲍里斯 • 费奥多罗维奇 • 戈都诺夫（沙 
皇） 5,20—27,29—35, 38, 46, 49, 53, 
57—59,62,64,65, 69, 75, 78, 81 , 8 5, 
87,1 59,16»,566,367,378 
Byjimcpp 9 aHTJiHftcKHft HHateHtp 布 
M 麦尔（英国工稈师 ）265 

B 

Bapaapa , mem KopoJiK Cnrti3Mynjia 
I ABrycTa 瓦尔瓦拉（西基兹蒙德二 
世奥古斯都国王的妻子 > 99 
BacHjinft I BacHJi^eBH^, sen. kshse 
MOCKOBCKHft 瓦西里二世•瓦西里耶 
维竒（莫斯科大公 ） 292 
BacHJiHft I WsaHOBHq, Ben. khh3 & 

MOCKOBCKHft, otch iiapH HsaHa 见 
rposHoro 瓦西里三世•伊凡诺维奇 
( 奠 斯科大公，伊凡四世雷帝的父亲） 
219,293 

(Bac&Ra) t CB^meHsuK 瓦西 
里（瓦什卡，神甫） 188,189 
Bacaniift HsaHOBirq LLIyftcKnft , nap& 
瓦西里 • 伊凡诺维奇 • 舒伊斯基（沙皇） 
20,22,29,30, 35—40, 42, 44—47, 53, 
57,59,63— 65,68—70,75—80, 84, 85, 
168,169,241,367 
BnJibnmeB 维里亚舍夫； 396 
BiiHHyc AHnpeft, roJiJiaHncKpift Kynen , 
npeunpHHHMaTeJis 安德烈 • 维尼乌斯 
〈荷 兰商人，企业家） 265,266 
Bunxjiep, cBflineHHHK 溫克勒（神甫） 
2S 

BKf^BT f Be,Tt. KB?3B JIFTOBCKHft 维托 
夫特（立陶宛大公 ）96 ' • • 

BhHTS€B€IIKhC, ke»3i>h 维什涅维茨基 
家族（王公们） 99,104 
BiiniHeBcuKpifl AnaM, K^fl3b 维什泡 
滩茨基 • 亚当（王公 > 112 
QjianiKMHp 1 , BC.TI. KHH3b KHCBClECHfil 


弗拉基米尔一世（基辅大公 ）292 
BjiajaiicJraB I ， KopoJieBH'i rroJTBcKnft f 
no 3 j^Hee kodojih noJibCKH *, chk 
KopcwiH Carn3MyH^a I 弗拉季斯拉 
夫一世（波兰王子，后为波兰国主，西基 
兹蒙德三世国王之子） 34, 41 , 42,44, 
46,48,54,61,77,201 

BoJIKOHCKHft rp. , KHJI3b» OKOJIbRHMHft 
r P . 沃尔康斯基（公爵，侍臣） 70,134 
BopOTHHCKKe, Kaft3l»fl 沃发登靳基家 
族（公 爵们〉 64,71,77 
BopOTHHCKHft H. M. f KRSI3b H. 

M. 沃罗登斯基 < 公爵〉 62,71 
BuroBCKTift, reTMaii 维戈夫斯基（哥萨 
克头领 ） 121 

r 

reaeoR 6aJia6aH» enacKon jibbobckhA 
格杰昂 • 巴拉班（里沃夫主教） 388,389 

r ^^HMTlHOBHq V. , flHHaCTHH JIHTOBCKO- 

pyCCKlIX KKH 3 eft 格季明诺维奇家族 
( 立陶宛一梦斯王公们的王朝） 96,101, 
102,391 

repMoreH, naTpuapx 盖尔奠裉（总主 
教 > 63 

r onynoB Bopwc ^enopOBH 1 ? — cm. 

Bopnc OenopoBH 1 ! ronyHOB 戈都诺 
夫 • 鲍里斯 • 费奥多罗维奇（见鲍里斯 • 
费奥多罗维奇 • 戈都诺夫） 
ronyEOBH, 6onpe 戈都诺夫寒族（大 
贵族们） 23,26,32,7] 
rOIIHU^H B. B. , KHH3b ， pyCCKKft 
rocyjapcTBeFHM *stsirejib X V J B. 
B. B. 戈利琴（公爵，十七世纪俄国 
国务活动家 ） 46,62,65,84, 209, 254, 
352—357 ^363 

rOJIHHHHM, KE«3B5T* <5o«pe 戈利琴家 
族（公爵们 5 大贵族们） 34,71,77 
r ojiocob JT. T. (JTy^Ka )， ebophhhh 
n. t. 戈洛索夫（卢奇卡，服役贵族） 
282,283 

r opcefi 霍尔塞（英 崮人 >64 
rperopK HoraHE F ot 4» Ph ^* Mara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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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来哥 里 • 约翰 • 哥特弗里德（宗教骑 
士团团长） 272,273 

rpeKoa B. H. B.A. 格列科夫 368. 
rpn6oeacB ， 格里包取多夫（司书） 
134 

r pHrOpHft <rpHIIIKa) OTpeettB — CM. 
JlatenMiiTpEfi I ， caiiosBaHeQ 格 JK 
戈里（格里什卡） • 奥特列皮耶夫（见伪 
季米特 M— 世，僭位王 > 

Fp03itHfi 一 cm. HBan 汉 BacHJiieBK 1 ! 
rpc3KMfi, uapb 雷帝（见伊凡四 
世 • 雷帝 • 瓦西里耶维奇） 
ryaH , pyKOBOjtHTeJib Ka3aitKoro bocc- 
TaHHH 古尼亚（哥萨克起义的领袖） 
115,391 

rycTaB I Kopojifc niBs^cKHfi 

古斯塔夫二 〖It • 阿多尔夫（瑞典国王） 
125 

a 

ZJaHUHJi, nponoBe^nuK 达尼尔 (传敗 
士 ） 301 

^e^iarapflH, tUBeacKHft nojiKOBoaeir 
德拉加尔迪 ( 瑞典统帅 ） 40 

ncpeBO^^HK 德里登（翻译 

员 > 276 

uapeBK ^ 9 MJiamnKft chh 
napn HsaHa F rpc3Horo 季米特 
里（王子，伊凡四世 • 雷帝的幼子 > 22, 
25—27,30,32,40,58,70 
/IuMHTpHfi ， i^apeBin , chh qapH 
MKXanJia Oe^opOBH^a 季米特里 ■(王 

子，沙皇米哈伊 尔 • 费奥多罗维奇之子） 
238 

, apXHMaH^pHT 季奥尼西 
( 修士大司祭 ）eo 

^oaropyKne, khji3lh 多尔戈鲁基家族 
( 公 爵们 ） 72 

^OJiropyKHft JOpITft, KHH3i 尤里•多 
尔戈鲁基（公爵 ） 243 

Hop®* aBCTpHflcKiift nocojr 多磨 、(奥 
地利大使 ） 276 

/^opomeHKO, reTuaH 多罗申科（哥萨克 


头领） 121,342 

E 

EKaTepiiHa I , HMnepaTpHita 叶卡捷 
林娜二世〔女 皇〉 9,H,375 

7K 

}KejiH6yHCCKKfl: VLbub. A.» hbop^hwh 
A. 伊凡•热利亚布日斯法 <服役贵 
族） 203 

}Kua^Jio Mapic, pyKOBOfl^T：^b aapo- 
HHOrO BOCCTaHHfi 日马伊洛•马尔 
克（人民起义领袖 > 115 

}KoJiKeBCKHit CraEHCJiaB, rftTMaH 
nOJIbCKEft 若尔凯夫斯基•斯坦尼斯 
拉夫（波 军统 帅） 34,44,40,370 

3 

3aMOSCKHC, KHH3BH 扎莫伊斯基家族 
(公 爵们 ） 104 

3apynKHft PiBaH, aTaMaH hohckhx 
K asaKOB 伊凡 • 乳鲁茨基（頓河哥萨 
克首领 ） 46 

3acei^KHii HBaH (MBamxta) 伊凡•扎 
谢茨基（伊瓦什卡） 282 ,283 

3axapbHH P. 10. ， 6oflp;iH, poaoHa- 
^aJIbHHK pOJia PoMaHOBHX P. IO. 
扎哈里英（大贵族，罗曼诺夫家族的始 
祖 ） 64 

3axapHft ， 6onpHH 扎哈里（大贵族 ） 64 

36opOBCKHft A. , nOJIbCKUft nOJIKOBHHK 
A. 兹博罗夫斯基 （波军指挥 > 109 . 

3 epKaJIbHHKOB 泽尔卡里尼科夫 28 3 

3MeeB 兹米耶夫 356 

H 

Mb*h AjieKceeBBt^, u,apb, cuh i^apn 
AiieKces? MiixaftjioBKia 伊凡 .阿 
列克谢耶维奇（沙皇，沙皇阿列克谢 •米 
哈伊洛维奇之子） 238. 

HBaH, uapb, 6paT Hjinepaiopa Ilerpa 
I 伊凡 （沙皇 ，彼得一世皇帝之兄 ） 8S 

HBaH, uapeBH^t ，cuk uapn HBaHa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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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jtbeBK^a 伊凡（王子，伊凡四世 • 
瓦西里耶维奇沙里之子 ） 18 
Hsaa I BacHUbeBH 兮， Ben. khh3e> moc- 
KOBCKuft 伊凡三世 • 瓦西里耶维奇（典 
斯科大公） 16,39,90 

MBaE ft BaCHAbeBH ^ rp 03 Haft ( Mbsh 
rpo3eHft),4apb 伊凡四世 • 霣帝•瓦 
西里耶维奇 ( 伊凡莆帝），沙皇 18,19,21 
—23,25, 29—31, J3, 37—39, 49, 56— 
58,64,^5,71 ,75»90,91» 120, 123, 125, 
130,131,147, 148, 218, 238, 253, 262, 
269,293»322,328 

HBaE ,T[aHHJIOBK^ KaJIHTft, BeJt.KHA3 L 
UOCKOBCXnft 伊凡 • 达尼洛维奇•卡 
利塔（莫斯科大公） 23,64,411 
Hbeh 03epOB 伊凡•奥泽罗夫 283, 
530 

HBaHOB(KoCTEa), QbHqOR 伊凡诺夫（科 
斯特卡，教堂 职员〉 82,83 
Hepeifitir, naTpaapx KOHCTanTHHOHOjx- 
iCKWtt 叶列米亚（君士坦丁堡总主教） 
293,387 

Hucyc 耶稣 285,286 
Hoann £a3a, Kop^jit mBencRHft 约 
翰 • 瓦扎（瑞典国王 ） 385 
MoaHH 3aaToycT 雄辩家约翰 30 
MoaKHU.naTpzapx 约阿基姆（东正教总 
主教 > S60,386 

Hob, naTpKapx 约夫（总主教 >22、23 
Mob, vhtpohoaht KnescKifft n rannn- 
KMft 约夫（基辅和加利奇大主教 ）392 
HoCH^,MOHaX 约瑟夫（修道士 ） 277 
Mocn 办 ， naTpHapx 约瑟夫 （东正 教总主 
教 > 286,301,303 

HnaiHft IIoTeft, enacKon BjiasxiMzpo- 
BOJIMECKHft 伊帕季 • 波切伊（弗拉基 
米尔~沃林主教 > 390 

HpKHa ( AaeKcaHj [ ipa ), i ； apima ,3 KeKa i ^ a - 
pfl 4>e^opa HuaKofin?a 伊 #]®! (3E 
历山德拉） 〆 皇后，沙皇费奥多尔 • 伊凡 
诺维奇之妻 ） 25 

WcHJIOp，MUTpOnOJIHT 伊西多尔 （大主 
教 ） 292 


K 

K&3HXHP BejIHKHfi，KOpOJIb nOJIbCKHft 
卡齐米尔大帝（波 兰国王 ） 97 
K &3 HMHp 5 rHreji « OH t Kopo^b noJibCKiift 
卡齐米尔四世•雅盖疼 （波兰国王 ） 35 
Kapav3HH H.M. H_M. 卡拉姆津 20 • 
168 

KapJi K , KOpojib msejcxkft 卡尔九 ttt 
《瑣 典国王 > 40 

KapJi X, Kopojib uiBe^cKnft 卡尔十坦 : 

( 瑞典 国王〉 120,121 
KacoroB 卡索戈夫 356 
KaTHpeB-PoCTOBCKHft H ., KHfl 3 b M •卡 
迪列夫 - 罗斯托夫斯基（公爵 
KjiemHHE 克列什宁 26 
Kkphjiji TepjieuiKKft, enKCiton jiyUKMft 

H OCTpOSCCKHft 基里尔 * 杰尔列茨基 
( 卢茨克和奥斯特罗格主孜 ）390 
Kkcc^b Aflau,nas f nojibCKHft KOMHecap 
Ha ynpaane 基 塞尔， 亚当（波兰迪 
主，波兰驻乌克兰专员 > m 
Ko 6 ujia A . H . A . Ii • 科贝拉 64 

KocBscxHft KpuniTO ^, pyKoBoaHTe/ib 
KpecTB^nCKO-KasaUKoro BoccTanHH 
Ha yitpaime 科辛斯基*克雷什托弗 
( 乌克兰农民哥萨克起义领袖 ）】】2 
Kojxjihhc , aHrJzu^arixiH 科林斯（英国 
人 ） 340 

KoneunojibCKHft.reTMaH 科涅茨波尔斯 
基（波军统帅）】 14 

KoTomnxKS Fp.K^CejiHUKiift), hoabh- 
rp. K. 科托希欣（ : 谢里茨基） 
( 录 事〉 17, 21 ， 76, 81 ， 132, 154, 185, 
215,219 ,225,232,235,237, 238, 243— 
245,254,271,370 

Koqyfieft , rpa 由 科楚别依（伯 爵 ） 10 
KoinKa Oeflop,ocnoBaTejii* 6o«pCKoro 
pojta Kooikhhkx 科什卡 • 费臬多尔 
( 科 什金大贵族世家的创鉑者 ）（:4 
KomKHHH , fioape 科什金家族（大贵族 
们 ）“ 

Ko 3 T ， ro;iJiaHaen 科厄特（荷兰人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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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iHcaKHq ： 10.11. ( CepdeHHs ) tO 』. 克 
里尚尼奇 （谢尔 别宁） 237, 2扣一255, 
353,363 

KyjitBa JI . A ., aesTe.^ib ps^opMaUHH 
JT . A . 痄里瓦（宗教改革家 ）99 
KypaKKH E . H ., E . M . 库拉金 

(公爵） 355,356 

Kyp6cKKft A . M .* KBH 3 b •库尔劫 

斯基（公爵 > 70 

Kyp 6 CKHe , KKH 3 i,a 库尔勃斯基家族（公 
爵们 ） 71 

KypweHeH , 4» panu;.nocoji 库-尔门宁（法 
国大使 ） 124 

JI 

JTa 3 apb,nponoBeaHHK 拉扎尔（传教士） 
301 

JTanno - J ^ aHHJieBCKH * A . C . A.C ■拉 
波~达尼列夫斯基 226 
JTaTKHE B . H . B . H . 拉特金370 
JIweflMHTpKft I (rpKropafi Oipe 
nbeB) t c aiio 3 B asen 伪季米特里一世（格 
里戈里 * 奥特列皮耶宍，僭位王）27,29, 
32—36,40,70 

JlaenscBTpHft I ( 丁 yniHHCKHfic Bop) t ca- 
M 03 Ba H eu 伪季米特里二世（土希诺 
贼，僭位王）40,59,65,84 
JleftgHHU 莱布尼茨 248 
JIeOHTbeB , 3BflK 列昂节夫（司书 ） 134 
JlecjiE , niBeflCKHft hojikobhhk 列斯里 
(瑞典军指挥官）264 
JlHCOBCKKfi.nOJIBCKHft nOJlKOBEHK 里 
索夫斯基（波兰军指挥官）115 
JInxa ^ eB , nBopaHHH 利哈乔夫（服役贵 
族、 131,270 

JTnxy2tr,rpeKn, pyKoBowmejitt cjiaBH^o- 
rpeKo-JiaTKHCKoft aKaneuKn 利呼 
达兄弟（希腊人，斯拉夫-希腊-拉丁书院 
领导人）315 

JIo6ojta rpuropHft，rerMaH 3 anopo » cc - 
KHA , pyKOBosHTejn . napoaaoro BOCC - 
TaHHH na yKpaHHe 洛鲍达 * 格里 
戈里 〈査坡 罗什头领乌克兰人民起义领! 


袖， 391 

JIomfH ， nponoue 苁 SHK 洛金（传教 士> 
301,308,317 

JTonyxiiHU ,6 oflpe 洛普欣家族（大贵族 
们）72 

JlmcoBM.doape 李可夫家族（大贵 族们〉 
77 

JIioTep MapTHH 马丁 • 路德 S 8, 95) 

JIio 6 aBcKHft M.K. M.K. 柳巴夫斯基 
107 

JTlo 60 MIIpCKHft , KHH 3 B 柳鲍米尔斯基 
(公爵）121 

JTsnyHOB 3 axap,nBopsrHnE 扎哈尔•苹 I 
雅普诺夫（服役贵族) 

JlflnyHOB IIpoKo4)Hft,HBOpJJHiiE,rJiaBa 

nepBoro ono , iqeEn « 普 罗科罪 •利 
雅普诺夫（版役贵族，第一次民军酋领） 
45—47,59 

JlHnyHOBTJ , HBOpHHf 利雅普诺夫家族 
<暉役贵族们 > 45 

M 

MarHyc ne Jia rapHH,mBeKCRKft Kan - 
RJiep 加迪，马格努斯 • 加布雷耳•德 • 
拉（瑞典首相 ） 243 

Maftep6cpr(Mefiep6epr) A ., aBcTpHftc - 
KHft annjioMaT A •马耶伯格（梅耶伯 
格，奥地利外交家）270,271,325,331， 
370 

MaKapnft,naTpHapx aaTiioxptflcKHft 马 
卡里（安提俄克东正教总主教〉 323 

MajiHm & B , nsopHHHH 马雷舍夫（服役 
贵族 ） 139 

MapceJiHC,roJiJ：aHHCKMft KyiieR.npefln*' 
pHHHuaTejrb 马尔赛利斯（荷兰商人， 
企业家 ） 235 

Map4»a f MOHaxnHK(no noc* 2 pHMcepHp ua- 
pnua Mapua OeaopoBHa Harafl),Ma- 
TbuapH MaxaHJia OeaopoBiiMa H 
尔法修女，（削发前为玛丽娅 • 费奥多罗 
夫娜 • 纳吉娅皇后，抄皇米哈伊尔•费 
奥多罗维奇 之母〉 78 

MaTBecB A.C .， 6 offpHH A.C. 马特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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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夫（大贵族） 273,274,280,363 I 

Ma- ： jdiukkh, aBopHKm 1 ： 马丘什金（服役 1 
贵族 ） 224 

IVSaxMer 马赫麦特 312 

'MtJtBeaCB CnJlbBeCTp,npH6- , lBt5KeHHLlfi 

u,aptBSM Co4>ih 西尔维斯特 •麦德 
维杰夫（索菲娅公主的心鹿） 254 
MKKyjlHRCKHe,KHH3bH 米库林斯基家族 
( 公爵们 ） 71 

ME.'ioc.TtaBCKi t ie,6oHpe 米洛斯拉夫斯蒸 
家族（大贵 族们） 72,131 
MHJIOCJiaBCKHft H./Im do^pHS M.n. 
米洛 斯拉夫斯基（大贵族） 133,153, 
200,224,225,324 

Mhekh Ky3tua , 

BToporo onojiTjeHMf ： 库兹马 * 扎哈里 
耶维奇 _ 米宁（第二支民军 首领〉 60* 
€2,194 

Mhjik>kob n.H. n.H •米 留科夫 231 » 

235,370 

Maxanji Paro3a,MKtponojiH? KiieBCKHft 
米 哈伊尔 • 拉戈扎（基辅大主教） 390 
Muxa^ji Oe^opOBi:^, uapt 米哈伊尔 * 
费奥多罗维奇（沙皇） 11,17,49,54,61 
*—66,69,71—73,75 — 81,86, 87, 124— 
120,129,131,132, 140, 147, 148, 151 , 
152,157— 160,175,191,195, 189, 200, 
210,211 ,216,219, 220, 233, 234, 238, 
239,241 ,253,262—264,2^6, 269, 271 , 
277,335 

MEHineK IO. f nojibCKaft jiarnaT IO •姆 
尼舍克〈波兰大地主 ）40 
Mopo30B B.H.,dof：pirH B.H •莫没佐 
夫（大贵族） 121 , 131 , 133, 271 , 274, 
283,301,321,330,363 
Mocajibcitue, 6osipe 莫萨利斯基家族 
(大货族们 > 72 

McTHCJiapCKHe, KEH3BH 姆斯季斯拉夫 
斯基家族（公爵们） 64,71 
McTHCaaBCKHft O.H., KES3L 姆 

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 34, 60, 62,77 


H 

Harae, 6o«pe 纳吉伊家族（大贵族们〉 

22,26,34 

Ha3apml HncTbift, hi>«k 纳扎利 • 契斯 
蒂（司书 ） M2 

HajiMBafiKO CeBepna, reTMan, npe^BO- 
jlHTejiL Hapo^Horo BOCCTanaa Ha 
yKpaMHe 纳利瓦伊科 * 塞维林（哥萨克 
头领，乌克兰人民起义领袖） m， 39 i 
HapumKHHEJ, 6oHpe 纳雷什金家族 C 大 
贵族们） 72 

HamoKa JXiiMHTpiift, oCHOBaTeJib po^a 

HamoKHtHx 納 肖卡， 季米特里（纳 
肖金家族的莫基人 ）411 
HaiHOKHH 一 Cm. OpUHH-HamOKHH 

JI.(A 3 TOH ： iii).pyccKMfi rocyaapCTBe- 
MHUft COJITeJIb X V I B. 纳肖金 C 见 
奥尔金 - 纳肖金，安东尼，十七世纪俄国 
国务活动家 ） 411 、 

HamOKHHH, HBOpHECKHft pOQ 纳肖金 
家族（服役贵族世家） 335 
HeBHJIB, HOJIbCKHft HOCJiaKHHK 涅维尔 
( 波兰公使） 235,353,354,356,370 
Henjiiocu 涅普留耶夫 356 
HepOEOB PI., uponoBeKHHK M •涅罗诺 
夫【传教士 ） 301 ,307,308 
'HeCTop, CBatqeHHHK 涅斯托尔（神父） 

1 268 

HHKHTa (MlIKHTa),MOHax 尼基塔（米基 
塔，修道士） 324,325 
HttKOJiaeBa 尼古拉耶娃 S71 
Husojiaft I , nanepaTop 尼古拉一世 
( 皇帝） 9,10,375 

HhKOH, naTpHapX MOCKOBCKllft 尼康 
( 莫斯科总主教） m ， 133, 141 ， 237, 
242,243,254,279,282,285—287,298— 
313,316,317,323,330,331,410 

HoBOcejitcKHft A . A . A . A . 诺沃西利 
斯基 36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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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双 OeBCKHfl M., KHH3fc H . 奥多耶夫斯 



苯、公爵） 139,140 

OHOeBCKHft II., KHH3B H, 奥多耶夫斯 

银（公爵） 322,326 

Ojicapwii A ^ aH , yqe 5 Hifi . roJiniTiiHCKiift 

aHnjionai 寒列阿利 • 亚当（学者，霍 
尔施坦外交家）81 .2 G 6, 269, 270,276 
OpnHH-HamoKHH A ^>. JI . ( AhtokhA ) ， 
pyccKHft rocyaapCTBeHHHft hcatcjii * 
X Y Ib . •奥尔 金-纳 肖金 C 安 

东尼，十七世纪俄国国务活动家）121 

— 123,274.280,326,321 ,334—348,350 

— 354,356,357,362,370 

OpjHE AHCpefi.ocHOBaTeab pona Op- 
HHH — HaiUOKHHHX 奥尔丁•安德烈(奧 
尔金-纳肖金家族的奠 基人〉 411 
Ocimi 奥西普 396 

OcTpaHHr CienaH (OcTpanima) pyKO- 
POUHTe^L Ka 3 aiI；KOrO BOCCTaHHiT 斯 
捷潘 • 奥斯特拉宁 （奥 斯特拉尼查 ，哥萨 
克起义领袖） 115,391 
OCTpOMCCKKe , KHH 3 bS 奥 斯特罗日斯基 
家族（公爵们） 104,112 
OCTpOMCCKP'ft K., KSfl 3 b K. 奥斯特罗日 
斯基（公爵） 100 , 112 , 383,390 
OTpenbeB rpnropatfi ( FpHinKa ), caaoa - 
Bancn ;- — cm Jlace^MHTpBft I 格里戈 
里 •奥 特列皮耶夫（格里什卡， 僭位王 ，见 
伪季米特里一世） 

n 

ITaBeji.anocTOJi 保罗（使徒）304 

errHCKOn KO.lOMeHCKHfl 帕维尔 
(科洛姆纳主教） 306,316 
TlaB.T] 0 K (Kaptr II ryc3aH), pyKOBO ； m- 
Tejib Ka 3 au；Koro BOCCtaHHfl 帕夫柳 
克①（卡尔普 •！!. 古德赞，哥萨克起义 
领袖）115,391 

CauCHft JTvrBocTOgnuft nepapx 
帕伊西•里加利德（东正教主教） S 60 
na.iaUHH ABpaaM ^ ft.Kejiapb Tponn , Ko - 
CeprifeBf ： ro MOHacrupH 巴里津 * 奧 


弗拉米（特罗伊茨苯尔基耶夫寺院主 
持僧） 1 7 , 24 , 57 , 60 , 64 , 65 , 69 , 87 , 

168.359.370 

II an，enKCKon KireBCKHft 柏茨 （基辅主 
教） 99 

rieHKOBH, KHH 3 BH 平科夫家族（公爵们） 
71 

neTp，anoCTOJi 彼得（使徒 ） 304 
ITetp I BejinKnft,HMTiepaTop tfe f# —' 
世大帝（皇帝） 7,9,13,14,27, 76, 82, 
128,152,153, 183,210,231 , 2 35, 2 i8, 
248,252,260,262,272, 317—319, 235, 
34^,349,350,355,357, 360, 36 3—365, 
369,370,375,376 

neTp I,uapb 彼得三世（沙鱼） 9 
ITeTpe*, mBen 彼得列伊（瑞 典人 ） is 
IleTp MorHJia, MIITpOtlOJlHT KHeDCKIlft 
彼得 • 莫基拉（基辅大主教 ） 278 
IXnaTOHOB C. O. C. O . 普拉顿诺先 

300.370 

IToacapCKHe, KHK3bH 波 务尔斯 基家族 
(公 爵们 ） 73 

IToSKapCKHft J^UHTpaft 

rjiaea Btoporo onoJi^eniur 德米.特 
里，米哈伊洛维奇 • 波尧尔斯基 （第二 
支民军首领） 60—63,73.84,194 
IT JJIOH,Kaft CHMeOH,CT03T»y«ieEHtt 西麦 
昂 • 波洛茨基（诗人，学者） 256,277, 
279,280,310,314,315,331 
JIocomKOB M. T. H.T . 波索什科夫 18 3 

rioCCeBZH AHTOHaft , He 3 yHT , HHaJlOKaT 

安东尼•波塞文（耶稣会士，外交家 ） 1SS 
rioTOUKEC, EiaEH 波托茨基家族（波兰地 
主们 ） 104 

np030p0BCKHC, KES3bH 普罗佐洛夫斯 
基家族 （公 爵们 ）72 

np030p0BCKHA,KHfl3b 普罗佐洛夫斯基 
( 公鱔）⑸ 

riTHUKHS rTaKafSEH^KpaHSCKHfi 
HHft, trepeson»init 普季 茨甚. 垃岛斯 
金（乌克兰学者 ，翻 译家） 275 


: U 叱，正文为帕夫柳克 • 义诏 泠拉宁，见本书 UC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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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iuKHH A.C. A_.C . 普希金 37e 

P 

ParoUHj kha3i> TpanCHJibBaHCKHft 拉 
哥赤（特兰西瓦尼亚公爵 ）120 
Pa^3uBHii H.HepHHftjjiHTOBCKHft itar* 
Har 拉齐维尔， H. 乔尔内（立陶宛大 
地主 ） 99 

Pa 3 HH CTerian Thuo 4> pyKOBO ^ n - 
-CJIb KpeCT&£HCSOtt BOftHH 拉辛，斯 
捷潘 • 季莫费耶维奇（农民战争领袖） 
240,266,365 

PenHHH,KHH3b 列普宁（公爵） 131 
PefiTea4>eiibc H . 只 ■雷 伊坚费利斯 214, 
234,370 

PojKHHCKHa, KHS3b 罗任斯基（公爵 >41 
PoicaHOB H.H., 6oHpHH H.H ■罗曼诺 
夫（大贵族） 64,274,363 
PoMaH>BH, ()JHpe 罗曼诺夫家族（大贵 
族们） 31,32,63—65,77,367 
PoMOBaHOBCKHft, KHfl3b 罗莫丹诺夫斯 
基（公爵 ） 7S 

PTHmeB O.M., OROJIhHH^Hft •尔 

季谢夫（侍 臣〉 223,274,278,279,283, 
301,302,317,319, 329— 333, 351, 363, 
3T0 

PlOpHKOBHtin, aHHaCTKH pyCCKHX KH«- 

3c* n uapeft 留里克家族（罗斯王公 
和沙皇 王朝） 30,102,391 

c 

Ca6ypo»H, 6oape 布罗夫家族（大贵 
族们 > 23,71 

CaBBaTnft, voHax t ocHt>BaT«Jib cojiOBe- 
Hitoro voHacTHpfl 伊瓦季（修道士， 
索洛维茨修道院莫基人） 311 
Cara^^a^HHft. IleTp KoFameBS?, reT- 
wart 彼榑 • 科綸舍维奇•萨加伊达契 
内（哥萨克头鑌〉 m,lW,392 
C*.*!THKOB E . , B . 炉尔蒂科夫 

( 大贵族 ）73 

Ca.ITHKOB M.* 6oKpHH M , 萨尔蒂科夫 
( 大 贵族〉 41,44,73,75,78 


CajlTMKODH,6o^pe MOCKOECKIie 萨尔帯 
科夫家族（莫斯科的大贵族们） 77,131 
Canera MBaH,nojibCKEft jmnJiouaT 伊 
凡 • 萨彼加（波兰外交家 ） HUB 
CaTaHOBCKuA ApceHaii, yKpaHHCKHft 
y^ecwii, aepeBoa^HK 阿尔先尼 •萨 
塔诺夫斯基（乌克兰学者，翻译家 ） 275 
—277 

CcjinniKKft —— CM.KoroniKXHH rp.K.,no- 
谢里茨基（见 rp. K . 科托希 

欣，录事） 

CesieH BeKfiy^aTOBFq, Ka3 狂 hckhA na- 
peBHH,CTaBJieHHHK rpo3HOFO 谢苗 * 
别克布拉托维竒（喀山王子，伊凡 雷帝的 
傀僅 ） 2 5 

Cep6 H Ha K.H. K.H •谢尔比娜 368 
Cep6eHHH fOpuft — c«.KpnacaHHq IO.H. 
谢尔别宁 • 尤里（见 IO_M. 克利尚尼奇） 

CHra3MyHB I yKOpOJIb tiOJlbCKHft H BCJl . 
KHfl 3 b JiaTOBCKHft 西基兹蒙德一世 
(波兰国王和立窝宛大公）95,96,09 
CHrn3iiyHfl I AsryCT. Kopojii* nojii»c- 
KVlih H JIHTOBCKHft 西基兹 

.蒙倦二世 • 奥古斯特（波兰国王和立陶 
宛大公） 99,100,385 
CurH3M7HE I ,Ba3a, KOpojib nojitCKKft 
H ZUBCflCEBit 西基兹蒙德三世 ►瓦扎 （波 
兰和瑞典国王） 40,41,44,46, 61 , 84, 
95,385,386 

Cnnopita, 3i»aK0H, cauo3BaEen 西多尔 

卡（助祭，》 位王 ）* 59 

ChUKKC, KBS3LS 西茨基家族（公爵们） 
77 

Cnapra IIeTp,6orocjiOB 彼得 • 斯卡尔 
加 （神 学家） S88—S90 
Ckoiihf- TTT yftCKHft M.B.,khe3i> M.B. 
斯科 平 - 舒 伊斯基（公爵 ） 4 0, 44—46, 
62 

5£arsaT 斯库明（立 

两宛大地主）388,^89 
Ck y p aT OB- Be Jib ckh* Manjora.-rrMEHtt 
J 1 BOP 5 IHHH 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别利 
斯基（杜马贵族） 2%25 



CiiaBiiHeii.KJTft Enti ^ aEHft , yKpantHCKHft 
yqeFHfi, nepeBOH^KK 叶皮凡尼•斯拉 
•维涅茨基（乌克兰学者，翻译家 ） 2 75 
一278,314 

CwirpHOB M.H. M.M. 斯米尔诺夫367 

CsiHpHOB n.n. n.n. 斯米尔诺夫 3G8, 

369 

C\iOTpHUKHfi MejieTHfi yitpaHHCKKli 
. cocTaBHTSJib rpaitMaTUKH 
麦列季 • 斯莫特利茨基（乌克兰学者，语 
法编簽人 ） 278 

AjieKCeesHa, napesHa 索菲 j®* 
阿列克谢耶夫娜（公主> 83, 210,238, 

254,280,315,352,353,355,356 

CTapojty6cKHe，KHH3ba 斯塔罗杜劫斯 
基家族（公爵们 ） 73 

CTe^iaH BaTopMfttKopojib nojibCKufl 斯 
捷凡•巴托里(波兰 国王〉 91,107, m, 

385 

C*re4»aE Bonn 由 aftea, npoTonoxi 斯捷 
凡•沃尼法齐耶夫（大司祭）283, 301 

CxpajieH6epr, mBea 斯特拉连伯格（瑣 
典人 ） 76 

CTpeinEeB,6onpiiH 斯特列什涅夫（大贵 

族）225,325 

CrpenmeBM，6oape 斯特列什涅夫家族 

(大贵族们 ） 72 

CTporaHOBH,npouuznjieBEsKH h 3 CKJte - 
BaanejibUH 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企业 
家和地主 ） 201 

CyjiHMa HBaH,pyRoBOflMTejifc R&3aiiRo- 
ro BOccraHna 伊凡 • 苏里马 （哥 萨克 
起义领袖 ）IIS 

C7H6y.noB, asopaKHH 松布洛夫(服役贵 
族> 45,69,70 

Cyn^yjioBH, jsopaHs 松布洛 夫家族(服 
，役贵族们 ） 45 

CyraepK*，*«sraT 松涅利（耶 舞佘士 > 
S86 

Cucoea B. B •彥索取夫370 

T 

Tap&c p^KOBo^ETejib xa> 


3aUKoro BOCC?aHR« 塔拉斯•费奥多 
罗维奇（哥萨克起义领袖 > 115 

TapacitfijHryMeH Kp^tien,KOft nycTHEH 
塔拉西（克笛：佩茨荒郊寺脘院长）350 

Tammee, 6oflp«M 塔季谢夫（大贵族） 

73 

TaTKiueB B.H. B. H . 塔季谢夫30， 

76, IS2 

Texepfl (IlaacJi T.MopwKOBCKHft). ret- 
MaH 捷捷利亚（帕维尔 • T •莫尔日科 
夫斯基，哥•萨克头领 > 121 

Tajio^eft, Hepoaconax, pyKoao^HTe^B 
T^norpajiCROA ihk jjiu b MoCKBe 季 
莫费伊（修士司祭，莫斯科印刷学校领导 
人 ） 315 

Tzuo^eeB HsaH, jo » kk 9 nHCaTejib 伊 
凡•季莫费耶夫（司书，作 家〉 25,56, 
65,69,262,359,370 

TnxovKpoB M. H. M. H . 季米罗夫 

369 

Tojicto* Aj*.K.,pyccKnfi, no»T f nnca- 
rejib Aji .K •托尔斯泰（俄国诗人和作 
家） 

Tojicthc , 6oape 托尔斯奉家族（大贵族 
们）72 

Tpy<5euKofl，KE»3b 特鲁到茨科伊 <公 
爵） 46,60—62 

Ty^KOBn,6oape 图竒科夫家族（大贵族 
们 ） 71 

Ttokhh B. » mockobckiiA jt^njEonaT 
XVI b B. 恰普金（十七世纪奠斯 
科外交家） 280 

y 

y^paraneB E.H. E*H. 岛克兰因采夫 

356 

ypycoaa E.II., khjtt 抑 * E.II. 為鲁 

索娃（公爵夫人 > S17 

ypycOBH, KVS3&A 乌♦索夫家族（公爵 

«) 72 

o 

OaHflaHf HOAKOBEXIK 凡达姆（军队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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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 264 

办 asafpriiff 冯 * 德尔金⑦ 276 
Oeitop AiieKcecBTiuapi 费奥多尔•阿 
列克谢耶维奇（沙 皇） 82,84,126,131 , 
152,209,210,235, 238, 247, 254, 279, 
280,315,352,353,359 
C>e£ ； op( 0ed3op> PisaKOBH'!, napb 费奥 
多尔（费奧多尔） • 伊凡诺维奇（沙皇 > 
5,17—23,25,26,30,31,49,57, 59, 65, 
68,77,81,91,125, 159, 168, 293, 367, 
S85 

Oe^op^iflKOE 费奥多尔（助祭 > 317 

中 eaop HHXHTK^ f 6onptiH — cH*^H.iaper 

费奥多尔 • 尼基季奇（大贵族，见费拉列 
特） 

MO^h itapn <^ejiopa HsaHO- 
费多西板 ( 沙皇 费奧多尔 • 伊凡 
诺维奇之女 > 25 

<DHJiapcT,na T pKapx 菲拉列特 〈总 主教） 
31 ， 62,64,75,80,84,131 ?140,220, 520 
OnjiHnn I , HKTporto^nT 普—世 
( 大主教 ） 292 

OHJno4>eft,MCH?x 菲洛费（修士 ） 

OnpCOB, HCptBO^HK 菲尔索夫（铎员） 
360 

^>jrcT*rep /I»t.,CHrjrHftCKHft noco/r /Jw. 
弗莱彻（英国大使 ）21 ,165,370 

X 

XapETOE, CBflmeHHHK 哈里嫌（神甫） 
189 

XBOpOCTHHHH H.A..KHJ?Sl*» ny(SjIHHHCT 
M.A. 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政论家） 
237,241 ,242,262,359 
XlITprtBO 希特罗沃 131 
Xnrpwe, 6osipt 希特雷伊（大贵族们） 
72 

XMCJTb?nnKEft BornaEj reTiian, pjko- 

ftOUHTdi OC»c6o!IKTeJII,KO* 6opfc6fcI 
yKpawHCKoro napona 博格丹 • 嫌麦 
利尼茨基（哥萨克头颔，乌克兰人民解！ 


放斗争的领袖 ） 92, 114—121,200,391, 
392 

XoiiKeBii ^ H , HBOpHHe 霍德凯维奇家族 
(服役贵族们）99 

XosaHCKHft H . A *, KHJT 3 fc M . A •求凡斯 
基（公爵）121 ,324,348 
Xo ^ tfCKKC , KH «3 Iia 笛尔姆斯基家族（公 
爵们 > 71 

XoTKeBHn, reTjcan jihtobckh* 笛特鼠 
錐奇（立 W 宛统帅 ） 60 
XpHCTOC 基督 19,290,312,330 

HaajtaeB A.A. A.A. 恰达耶夫 242 
HaanaesH, 6onpe 恰达耶夫家族（大贵 
族们 > 72 

HapTopHftcKirft A *Kn»3B A.M •恰 
尔托雷伊斯基（公爵 ） 100 
HeaHjiHitFH, 6ofipe 切里亚德宁家族（大 
贵族们） 71 

HepEHft H.PanSHBHJTr .iRTOBCKilft Mftr- 
nar 乔尔内•拉齐维尔 （立 陶宛大 

地主 ） 99 

HepKaccKHe , rhhst ^ k 切尔卡斯基家族 
(公爵们） 77 

HepKaCCKHft , RHJT 3 t 切尔卡斯基（公爵） 

32 

HeTa,siyp3a 切塔 （艇 靼贵族 > 2 3 

Hhphkobh, 6osipe 契利科 夫家族（大贵 
族们 ） 72 

UI 

LUantT ric?p, HeweaitTTft wacTep 彼 

得•沙 里特（德国工匠） 321 
IIIaxOBCKOft» KE«3B 沙霍夫斯科伊 〈公 
蓦 >45,47 

UlepeweTeB O.H.,6ospini O.H . 谢列 
麦杰夫（大贵 • 族） 65,151 
IIIepeMeiesH, 6ospe 谢刿麦杰 夫黨族 
( 大贵族们） 77 

UJyHcKHe , K 3 a 3 i ,-* T 舒伊斯基家族（公爵 


①原文如此，正文为冯 • 节尔坚 （Ocm ^e.ibfleH) 0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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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30,33,34,64 

LLIyftcKHft 6acHJiH& HBasOBEH 一 CM.Ba 
CHJlHn HBaHOBU^ lUyACKHik 舒伊 
斯基 • 瓦西里 • 伊凡诺维奇 C 见瓦西里 * 
伊凡诺维奇 • 舒伊斯基） 

LLI/hkob B.H. B.M. 顺科夫 368 

IlIyinKOBCKHfi B.II., enHCKon BHJieH- 
CKHft B . n . 舒什科夫斯基 （维 尔诺主 
教） 385,386 

珥 

Il^ejiKajion B. ， ni>SK B. 谢尔卡洛夫（司 
书 〉 33 

IO 

JOpnft, cuh E - XMejibHHixKoro » re?xaH 
尤里（哥萨克头领，博格丹 • 赫麦利尼茨 
基 之子 〉 121 

KDpbes H>P»i 6oapHH H.P •尤里耶夫 


c 大贵族 ）21 

H 

Araft-io, Beji.KTir3i> jiktobckhA h ko- 
pOJIB HOJIbCKHft 雅盖洛（立陶宛大公 
和波兰国王） 93 

HreJUIOHUf HKHaCTHH nOJIbCKIIX Kopo- 
aefl 雅盖隆王朗（波兰王朝） 98—101 

HflBura KOpojieBa nojibCKan 雅德维加 
(波兰王后 > 93 

H3ukob H.M.,6oapKH M.M, 雅兹科夫 
( 大贵族 ） 131 

H3HROBH, 6oflpe 雅兹科夫家族（大贵族 
们 ）73 

Hkobjicb A.H. A>.M. 雅科夫列夫 388 

Hh KasnxHp T noJibCKHft Kopojib 扬•卡 
齐米尔（波兰国王 ）120 

Hh Co6ecRHft, nojibCHH* xopojii* ft* 
索别斯基（波兰 S 王 >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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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索引 


( 索引中的页码为边码 ) 


A 

ABCTpH« 奥地利 125 
AflpnaTH9ecKoe Mope 亚得里亚海丨 24 ， 

341 

A3QB ， r. 亚速 < 城） 19e, 198, 203—205 
AaeKcaHjipOBCKaH c. T io6oaa 亚历山大 
罗夫村 20 

A'HruFfl 英與 124,267 
AnjipycoBO, m-ko 安德鲁索沃镇 336, 

342 

Ap3aMac,r, 阿尔扎马斯（城 ） 332 
ApxaHrenfcCK ， r. 阿尔汉格尔斯克 （城〉 
267 

ApxaErejttcsafl ry6 ， 阿尔汉格尔斯克 
省 150 

AcTpaxanCKoe «apctBO 阿斯特拉罕王 
国 123 

AcTpaxaHb, r. 阿斯特拉罕（城 ） 266 
A$oh 阿陀斯山 303 

B 

BajiirctHCKtfR p-OB 巴尔干半岛 123 
BagiTuttCKoe MOpe 波罗的海 7,91, 
124,267,343,549 

Bejiaa Pyci. — cm.Pycb Bejiaa 白罗斯 
Bene»CKHfi yesa 别列夫县 87,88, 1 70 
Bejioe Hope 白海 7,267 
Eeji03epCK, r. 别洛泽尔斯克 ( 城） 148 
Eejiop3 r ccHH 白俄罗斯 119, 120,121, 
216,239 

EepecYeiKo ， M—ko 别列斯捷奇科镇 ns 
Bo^OHBK.r. 波伦亚（城 ） 245 
EopOBCK ， r. 博罗夫斯克（城 ） 


Eoc^Jop, rrpo^HB 博斯普鲁斯海峡彳 0 。 
BpacjaaB, r. 勃拉斯拉夫 ( 城） ^03,104 
Bpac^aBCKoe BoeBO^CTBO( i iacTi J Iloao' 
jibCKoft ry 6 .) 勃拉斯拉夫督军辖区 
( 波多利亚省的一 部分 〉 toi 
EpayHaiBeftr,r* 布拉 3 什维格（域 > 2s 5 
BpeCT-JlKTOBCK#r.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 
克（城 ）390 

Byxapa,r. 布哈拉 ，343 

B 

Bara,p . 瓦加河 265 
Ba.iaxnn 瓦拉几亚 123 
BapuiaBa, r. 华沙 〈城） 108, 115,120 f 
246 

Be/iKKaa Poccssa—c«.Poccna 大俄罗 
斯（见俄 罗斯〉 

BejiHKas PycB — cu.Pyci. DeuHieaK* 
MocKOBCKaa 大罗斯（见赛斯科罗斯） 
Be.iHKEft HoBropoa 一 cM.HoBropofl Be- 
JIKKHit.r. 大诺夫哥罗德（城） 
BejIHKOpOCCH« — cm.Pocchh 大俄罗斯 
( 见俄 罗斯〉 

BeHa ， r. 维也纳 （城） 245,246 
Be H eB,r. 温纽夫（城 > 45 

BtKemiE 威 K 斯 124.353 

拜 A 庭 282 >291 ^292 )31 2 
Bkjmio , r . 维尔诺（城）1 11 ,1 20,385# 
389 

BHcna.p. 维斯瓦河 11 P 
Bn-re6cK,r. 维帖布斯克（域 ）342 
BHTTeHdepr,r. 符腾堡（城 ）99 
Bjia^HKEp, r. 弗拉基米尔（城 ）148 
Bojira T p . 伏尔加再 6 ， 40 ， 10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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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22 I 

Bojioi^a ， r. 沃洛格达（城 > 332 , 

BonoKOjiaMCK ， r. 沃洛科拉姆斯克（城） 

€1 

Bojiuhckah ry6 . 沃林竹 101 
BojiuhCKaa 3eujifi 沃林邦 83 
BojIuHCRUfl Kpaft 沃林边区 10G 
Bo^uEb 沃林 93, 101 , 119, 121 ,122, 

391 

BocTOK 东方 98, 123* 125, 245, 253, 
257,261 ,277,286,291—294, 301 , 303, 
312*315,316,376,387 
BoCTOHEas 东 ©： 14,92,98,101 

BocTO^rHft Byr t p . 东布格河 103 
BoibCKan njiTHHa 沃季行政区 91 
BHSfcMaj • 力维 亚兹马 （城 〉217 
BnTCKaH ry6 . 维亚特卡省 150 

r 

ranHURB (rajiKuitaa seium 、 加利奇亚 
< 加利奇邦） 97,109,239,387 
FajiKiiKaH Pyct— cm. Pyct PajinttKaH 
加利奇罗斯 

rann^,r. 加利奇（城 ）63 
repnanna 日尔曼 98,99,125,243 
FepMaKCKaH HMnepua 日尔曼帝国 124 ， 
353 

pojuiaHUHH 荷兰 1 2 4, 265 , 2 66 
rpo^KO,r. 格罗德诺（城 > 120 

A 

Boctob 远东 343 
一 cu.3anasBaH XlBnHa f CeBepHa8 
德维纳河 《见西 德维纳河①，； 
北德维 纳河〉 

XleawHOBO,c. 杰季诺沃村 266 
j^eyjiHHO,c • 杰乌里诺村 91 
ZtneiXp,p . 第衰伯河 91,103—108,119 ， 
121,341 


JlHftCTpjp. 德涅斯特河 122 
/^orr ， p . 顿河 105,106 
ZJoKeu.p. 顿涅茨府 117 
Xty Kaft , p . 多琐河 . L22 ,345 

E 

EBporra 欧洲 124,125,240,352 
E.'iemiuft ye3^ 叶列茨县 8V ,88 
Eim:eficK ， r • 叶尼塞期克（城 〉285 

Hi 

}KBaHeq t M — ko 口瓦涅茨镇 tlT 

3 

3 arpe 6, r . 萨格勒布（城 ） 245 
3aaa« 西方 ] 1 ， 1 3, 98 ，〗 24,2(H ， 221 ， 
242,249,253,258, 259, 261 , 263,264 , 
266,273,280,282, 310, 317. 318, 320 , 
337,339,357,375,376 印西欧 
36 opOB , r . 兹彼罗夫（城 ） 117 
3anaanaH ^»iiHa(,nBHHa),p . 西徳维纳 
河（德维纟 : 1 } 河）② 91 ,336,344 
3aTTa^H&K EBpoii^ 西欧 9 ， 98 ， 255 ， 
256,261 ,269,270, 274, 275 , 326 , 333, 
337,343,345,361,369 
3atianHa Pyct— cm.Pj^cb 3anaaHaa 西 
部罗斯 

3&naaHoe IlofiyjKBC 西布格河流域 103 
3anop03RCKa5i Ce^ii, — 3anopo»chC 査 ： K 
罗什赛切（査坡罗什 ） 90, 92, 107—109, 
111,112,115,119, 121 # 239, 385, 391 ， 
392 

3apa&cit,T. 扎莱斯克（城） 1 9 〗 ， 21*7 

H 

HBacropon. t 1 ., KpenocTb 伊凡哥罗德 
( 城）要塞 91,343 
HspaHJib 以色列 
HnflHH 印度 125,343 


① 西德维纳河今译道袼瓦河。 译者 

② 间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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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ajlHH 意大利 245 

K 

KaBKa3CKi!ft xpe6eT 高加索山脉 7 
Kasa'icKoe napciBO 咯山王国 84,123, 
214,402 

Ka3aHb,r. 略山（城） 268,326 
Ka.nyra.r. 卡卢加（城 > 41 

KaEeB.r. 坎涅夫（城） 103,104,106 
KaneBCK^fi OKpyr 坎涅夫区 114 
KaHHH Hoc,mhc 卡宁角 265 
KaH«H(HiieHinaH«),r., KpenocTb 坎齐 
( 城），要塞（尼延尚茨堡） 343 
KapuHC, r. 卡尔基斯 〈城 ） 120 
KacnniicKoe Mope (KacnHft) 里海 7, 
91 ， 26G,349 

KauiKpa, r. 卡希拉 （城〉 45 
Knes, r. 基辅 〈城） 115,lie, 119 , 121 , 
£39,275.278,283, 336, 341,342 , 349, 
353 

KiieBCKafl ry6. 基辅省 loi 
K^eBCKaH 3eMJiH 基辅邦 93 
KhcbckhA Kpafi 基辅边区 106 
KireBCKafi Pyct — cm. Pyct KneBCKaa 
基辅罗斯 

Kniaft 中国 125,343 
KjiyniHH,r. 克卢申（城） 44 

Kobeo ， tt. 科夫诺（城 > 120 

Ko3jaOB,r. 科兹洛夫 （城〉 136,238 
Kojra.p . 科拉河 267 
Kojioicchckii* yezn . 科洛姆纳县 192, 

26b 

KojtOMCHCKOe,C . 科洛姆纳村 224 
KOHOTOTI ， r. 科诺托普（城 ） ]21 
KoECTaHTEEOnojn>(Llapi,rpa2),r . 君士 
坦丁堡〔帝都，（城）〕 106,123,292,293 
Kotiopbe 科波利耶 91 
Kopejia(KeKcrcjii.M),r . 科列拉 C0 克斯 
哥尔姆 ，（ 城)〕 91 

KopcyRt, r. 科尔松（城 ）104 
KocBa,p . 科斯瓦河 265 
KocTpoMa^r. 科斯特罗马 （城） 265,301 
KpaKOB, r. 克拉科夫（城） 34,111,120 


KpHM 克里米亚 105, 106 , 109 — 112, 
123,124,199,235,263,392 
KpunenKaa nycTHHb 克雷佩茨荒郊寺 

院 350 

KyKeftHOc(KoKeBray3er .) 挥克诺斯 〔科 
肯加乌津，（城）〕 336,344 

! JI 

I 

JlajioaccKoe o3epo 拉多加湖 91 
JTe6eaHHCKiiii yesu 列别姜县 215 
JIeHa,p. 勒拿河 144 
JIitboees 利沃尼亚 24, 91 , 1 20, 122, 
336,343 

JI^TBa (Bejii!Koe KEnaKec^BO JIhtobc- 
Koe, JlnTOBCKoe rocycapcTBo) 立陶 
宛（立陶宛大公国，立陶宛国） 27, 
32,42*90,93— 102,106,11! ,112,119— 
121 ,214,216 ,239, 241 ， 321 ， 324, 335* 
379,384,385 — 387 

JIlITOBCKO-PycCKOe KEflateCTBO 立陶 
宛一罗斯公国 93 
JTyx,r. 卢赫（城 > 198 

JIbbob M 沃夫 （城〉 280,380—388 
JTio6jiEn.r . 卢布林城 100 

M 

Manas Pocczjj 一 cm.Pocckh MajraH 小 
俄罗斯 

MajropoccHH 小俄罗斯 92,110,715— 
1 21 ,126,214,239,336, 340—343, 358, 
391 ,392 

MesBejiHna, p. 麦德维季査河 J17 
Me3eHi», p. 美晋河 265 
MoaHaBHH 摩尔达维亚 109, no, 12S 
j MoHaCTHpH 寺院 ' 

| 人 EHpeeBCKKft noa MocKBOft 安德烈 

耶夫寺院(在莫斯科 近郊） 278,279,283 
I BparcKH* b KneB€ 布拉茨克寺脘（在 
基辅 ） 27 5 

3aHKOHocnaccKHfl b Mockbc 札伊科 
诺斯帕斯克寺院（在莫斯科 ）315 
PT0CH4>0B(M0CH4>O-B0jI0KOBaMCKH ： ft ) 约 

瑟夫寺院（约瑟夫 • 沃洛科拉姆寺院） 


424 



又译新处女庵。一■谇者 
又译三一寺院 6 译者 
又译诺沃罗西亚，一译者 


241 

KHeB^-rieiepcKHft ra Qrenpe 基辅 - 
佩切拉寺院 〈在 第聂伯河畔） 275 , 
578 

Khphjt.tob >a Hobom 03epe 基里尔 
寺院（在新湖畔） 178,242 
HoBO^ieBK^Ilft B MoCKBe 诺沃杰维奇 
寺院①（在莫斯科 ）26 
HoBOCnaccKiift 诺沃斯帕斯克寺院 141 
CaBBKK CtOPOHC eBCKHft b MoCKBe 萨 
瓦 * 斯托罗热夫寺院（在莫斯科 ）154 
CojroBenKHft na Co.rroBenKOM o ― - b« 

索洛维茨寺院 （在索 洛维茨岛上） 
240,311 

CnaccitHfi b MocKBe 斯柏斯克寺院（在 
奠斯科 ） 277 

Tpohuk ⑽ (CepmeB) 特罗伊茨基（谢 
尔基耶夫）寺院② 17,60,233 
OepaTOKTOB —b Bejio3epcKOM Kpae 费 
拉庞托夫寺院（在别洛泽尔斯克边 
区 ）299 

B MocKBe 楚多夫寺腙 （在莫 
斯科 〉 276 ,277 

MoGKBa, r. 莫斯科（城） 10,17,18,22, 
28,25-27,32—34,36 , 40, 44, 4B , 47, 
49,59— 62 ,64,72, 75,76,79, 82—85, 
91 ,32,100—111, 115—125, 133—135, 
137,144,147,160,165, 188, 192—194, 
197—199,201,206,208—210,214,219, 
221 ,224,234,235, 239, 240, 242, 246, 
247,251 ,252,256,26 3— 273 ， 275—281 ， 
283,286,291 一 293,296,298, 300, 301, 
303 ,306,308,309,314, 315, 332 一 333, 
341,342,346,348, 349, 353, 356, 382, 
387,392,393,403,410,411 
MopKOBKH 莫斯科维亚 86 *125,245, 354 
MocitOBCKaa Pyci—CM.Pycb BejtHKas, 
MocKOBCKas 莫斯科 ▼ 斯 大罗斯， 
Mcckobckoc rocycapcTBO 奠斯科国家 


6 ,10,12,15,15—18 # 30,3(i — 38,40,41 , 
43,44,48, 51 , 52, 54, 55, 59, 61—63, 
66—68,70,73,76 ,80— 82,86 » 87, 89— 
92,109, 110, 120, 121 ， 124, 125, 127, 
128,159,190,195 , 210, 217, 220, 222, 
226,231 ,242—245,247,248,265—267, 
271 ,293,302,354, 335, 337, 340, 343, 
345,353,568,379 

MypMar, TeppHtopwH 摩尔曼(领土 )267 
Mypoar,r. 穆罗姆（城） 30] 

M«encK, r. 姆 增斯克 （城 ） 15 交 
MqeHCKHfi ye3jx 姆增斯克县 87,88 

H 

HapBa ， r. 纳尔瓦〈城） 343 

Hesa, p . 涅瓦河 343 
Her.iHHHaH(Her.iHHKa),tipKTOK p.Moc- 
kbh 涅格林河（涅格林卡）（莫斯科筒 
支流 )266 

HeMemtoe nope 德意志海 S41 
Hnat'iaft HoBropoa(HH»HHft),r . 下诺 
夫哥罗德 C 尼日尼，（城>〕 159,301,308 
Hosropon Be.nHKHft, r. 大诺夫;哥罗德 
( 城） 69,91 >220,240,293,396 
HoBroponcKaH o<5.nacTb 诺夫哥罗德州 
191 

HOBOpOCC0K 新俄罗斯 ③7 
HoBOCKJib ， r. 诺沃西耳（城 ）152 

o 

Oita ， p . 奧卡河 40,266 
OjOHeuKas ry6 . 奧洛涅茨省 150 
Opna 银（汗国 > 23, 105 

OpeineK(UI.7HCce^rb6jpr),r. 奥列舍克 
(士 B 塞利堡）， （摊〉 91,343 

n 

najiecTHTta 巴勒斯坦 S12 
rrepesicjiaBvr. M 列 i 斯拉夫 ( 城） 103,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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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 

TTepeHcjiaiwii»(3a>ieECKnft), r . 佩列雅斯 
拉夫利〔扎列斯基 ，（ 城 ）〕 148 
ITepMCKaa rytf . 佩尔姆省 150 
IlepcPT^ 波斯 109,125,209,343 
IIeTep6ypr r. 彼得堡（城 ）343 
IleTpoKOB r. 彼得罗科夫（城 ） 09 
Ile-topa, p . 佩乔拉河 265 
IIoaMypbe 阿 班尔河 流域① 343 
IIoBOjuKbe 伏尔加河流域 13, 9 1 
IToraHErfl ap3^(» MocKBe ) 波甘内池塘 
(在莫斯科 > 266 

ITosjhxhh (3ati. ^acTH rpo^HeHCKOlk 
ry6,) 波德利亚希亚 （格罗德诺省西 
部） 101,112 

TIoaHetipoBbe 第聂泊河练域 102,106, 
239,384 

ITo/tojiHH (IIo^ojiiiCKafl aeMjns ) 波多利 
亚（波多利亚邦） 93,119,122 
Hojio.7bCKaH ryd. 波多利亚省 101 
rioHOJlACRllft Kpafl 波多利 亚边区 106 
IIo3HaHB r. 波兹南（城 ）111 
ITojrTaBa.p. 波尔塔瓦 （城 〉 13 
IlojiTaBCKaH ry6. 波尔塔瓦省 101 
Jlo,TToaK t r. 波洛茨克 （城〉 ll 〗， S42 
IlojibCKoe rocyaapcTBO 一 cm. Tlojibnia 
波兰国（见波兰） 

IIojBma(nojii»cKoe rocyxapctao, Pe^B 
nociTOUHTan) 波兰（波兰国，波兰共和 
国） 13,24,32,40,65, 70 ， 90—130, 
1.06 ， 109, 111, 112, 116— 126, 152, 
196,197,199,214, 216, 220, 223, 233, 
235,239,243,263—265,274— 276,380, 
300,335,336 ,340—343,349, 353, 3«3, 
379,384,385,391 ,392 
ITpara, r. 布技格（城 ） 2 扣 
ITpeo6pa»C3CK0f .c. 普列奧勃拉任斯科 
耶村 272,273 

lTpHB2C^ItBBC 维斯瓦河沿岸地区 103 
rrpyccwaJi 怎從 Jist 普昝士邦 6 4,134 
FIckob, r. 普斯科夫 ( 城〉 59,253,240, 


①即黑龙江 * 域。 一译者 


336,345—348,350 

n CKOBCKHft Kpaft 普斯科夫边区 336, 

346 

IIcKOBcKHa yenn 普斯科夫县 335 
nyTUBJii,r. 普季夫里（城） 40,45,105, 
106 

P 

Pent nocnojiiiTafl 一 cm. ITojibiua 浪生 
共和国（见波兰） 

Pnra, r , 里加（城） 120,356,343 
Pkk, r. 罗马（城） 241,246, 292, 293, 

312,313,389，390 

PcMaHOB-EopHCorjie6cKF ： ft, r . 罗变诺 
夫 - 鲍里索格列布斯基（城） 301 

PoccHflCKoe rocy^apciBO 一 CM.PyccKoc 

rocpiapCTBO 俄罗斯国 ^- ■见罗斯 

国 

Pocche (BejiEKa^ Pocckh, BejinKopo- 
CCKSf) 俄罗斯（大俄罗斯 ， > S ， 8, P ， 
12—14 ， 1 6,23, 24, 30, 31 , 34, 76, 90, 
98, 122, 235, 245 —249, 251 , 252, 254 
— 259»261 ， 265,286,293,301,305,308, 
310,315,332,336. S40, 341 ， 343, 356, 
359,363,365,366 ,368— 370,376 
Pocchh Ma.iaK 小俄罗斯 315 
PocCHH XIOMOpCKaH 俄罗斯北部沿海地 
区 386 

Poc?OB(Be:iHKiift) ， r. 罗斯托夫（城 ）（ 大 
罗斯托夫 ）148 

PyccKaa 3eM.iH 俄罗斯邦（国 土） 13,16, 
17,31,41 ,51,61, 75,85,90,92, 119, 
257,268,378 

PyccKoe rocynapctBO (PoccnftcKoe 
rocyuapcTBO, napc^Bo) 俄国（俄罗斯 
国，俄罗斯王国） 53,90,190,355 
Pycb 罗斯 16 ,19,20,35,42 ,68,92, 98* 
104 一 106,122,144,162-^ 164,244,248, 
274*275,282 ,285,285,291—296,304— 
*306,311 ,312,322, 323, 327, 330, 345 ， 
359 *38* ,386,389,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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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ci BejraH 白罗斯 7 
Pyct 6ej(iHKaH,MocKOBCKafl 

斯科罗斯 51,104,105,1 18, 122, 164, 
274,389,399 

Pycb rajmuKaa 加利奇罗斯 
Pycb 3ananEaJi 西罗斯 90,92,9^,95 
—97,11! ,300,389,390,392 
PycB KHeBCKaa 基辅罗斯 96,102,104 
PyCB JlHTOBCKaH ，立陶宛罗斯 95 ,98, 
99,102,110,?.S5 

Pycb Majiafl 小罗斯 7,118, 122 
Pycb HepBOMafl 红罗斯 122 
Pycb JOro-3atianHafl 西南罗斯 98, 
100—102,109,340,372,387 > 388 t 390, 
391 

PHsaECKaJi o6ji . 梁赞州 191 
pH3aECKHft ye3ji 梁赞县 87,227 
PH3ftSb ； r. 梁赞（城） 40,45,46, 105, 
111 

c 

CaKCOEHff 萨克森 265 
Ce»acionojn,,r. 塞瓦斯托波尔（城 ）14 
CeBepHaH nBHEa^BHaa),p . 北德维纳 
河（德维纳河） 265,268 
CeBep 北方 210 
CesepHuft OKeaa 北冰洋 341 
CeBepcKaH 3 cmjih 谢维尔斯克邦 40, 
62,91 ,93,115,121 ,239, 33d ， S58 
Ce^L- — CM.3atiopoaecKaa CeHB t 3anopo- 
wbe 赛切（见査坡罗什赛切，査坡罗什 
耶） 

Cii6HpcKoe uapcTBO 西伯利亚王国 84 
Ch6uP1> 西伯利亚 125 ， 144, 214.224* 
247,323,402 

CuojieHCK, r. 斯摩棱斯克 （城〉 41 ,48» 
59 ， 11T,216 ，264 

CHOJieKCRaA seujiH (CuojicHimiHa ) 斯 
摩梭斯克邦 91 ， 93,115,121 ,216,239, 
336,358 

Co^HKaMCK, r. 索利卡姆斯克（城 ） 26S 
Co^OBKK,CojiOBeqKHe o-Ba 索格夫 
索洛维茨克群岛 277,283 


CojitBU^ero^cK, r . 索尔维切戈茨克 
( 城 ）1 36,239 

CpeBEHH A3HH 中亚细亚 343 
CTOKTOJSbM, T. 斯德哥尔摩（城 ） 2 43 
Ctoji6obo, a. 斯托尔鲍沃村 91 
Cy 3 邱 jifc, r. 苏兹达尔（城） 18B 

T 

TajiKUK ， r. 塔利茨克（城 ） 1 36 
TBepB, r. 特维尔（域） 404,411 
TBepcKOft ye3n 特维尔县 88 
TeBTOKCKii* opsen 条顿较士团 S3, 
99 

To6ojiBCK,r. 托博尔斯克（城） 160,247 
Tomck, r. 托木斯克（城 ） 2S9 
ToponenKHft ye 3^ 托罗佩茨县 335 
Tyna,r. 土拉（城） 40,45*105,152,265 
Ty^bCKEft ye3n 土拉县 88,192 
Typnmi 土耳其 106, 110 ， ill, 121— 
124,126,199,235,353^363 
TyinnHO,c. 土希诺村 41 

y 

yrjrm r. 乌格里奇（城） 22,27 
yKpaBEft 乌克兰 117—119, 121,126, 
239,342^368 

ynpafista 乌克兰 90,93,101 — 104,107 
"-109 ， 11 1" ~114 

yKpaZHCKOe KEHaceCTBO 乌克兰公国 
116 

yncaji, r. 乌普萨尔（城 ） 24 4 
ypaa (ypa^tcKufi xpe6eT) 乌拉尔（岛 
拉尔山脉） 7,91 ,125 
ycT»r f r. 乌斯丘格（城 ） 1 3 6 ,239 
ycT»*Ha,r. 岛斯丘日那（城 > 206 

o 

<C>HncKnft 3ajmB 芬兰涛 91 
OiiopeHQHfi 佛罗伦萨 270, 292 
OpaHmia 法兰西，法国 124,126 

X 

XKaa ， r. 希瓦（城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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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pTima, o. 霍尔季査岛 108 

H 

^epBOHHaH PycB — CM.Pycb ^epaoaHaa 
红罗斯 

HepKacH, r. 契尔卡塞（城） 103,106, 
112 

HepHHroBCKaa ry6. 切尔尼戈夫省 
101 

HepHOe ifOpe 黑海 7,104,106 
HyflEOBO, u —ko 丘德诺沃镇 121 

HI 

IXlBeUHff 瑣典 1 3 ,22,24, 40, 76, 91 ， 
120 , 122 , 125 , 126 , 152, 199, 223, 235, 
264,265,335,336,340,343,363 


LLleKCHa, p. 舍克斯纳河 265 
LtlejioHCKaH nHTHHa,qacTb HoBropoa- 
CKOS rieMvtK 舍隆行政区（诺夫哥罗德 
邦的一郎分 ） 9 

10 

K)ro-3anaaHaa Pyct- — CM.Pyci, K)ro- 
3anaima a 西南罗斯 
lOropcKHft map, nponHB 尤格拉海峡 
265 

IOpi,eBen-noBOjTbCKHfi,r. 尤里耶维茨 - 
波沃尔斯基（城 > 301 

A 

HM(JTM6jrpr),r. 雅姆（城 K 雅姆堡 > 91 

Hy3a,p. 雅乌扎河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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